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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译世界 学术名 著丛书 
出 版说明 

我馆 历来重 视移译 世界各 国学术 名著。 从 五十年 代起， 更致 
力于 翻译出 版马克 思主义 诞生以 前的古 典学术 著作， 同时 适当介 
绍当代 具有定 评的各 派代表 作品。 幸 赖著译 界鼎力 襄助， 三十年 
来 印行不 下三百 余种。 我们确 信只有 用人类 创造的 全部知 识财富 
来丰富 自己的 头脑， 才 能够建 成现代 化的社 会主义 社会。 这些书 
籍所蕴 藏的思 想财富 和学术 价值， 为学人 所熟知 ，毋需 赘述。 这些 
译 本过去 以单行 本印行 ，难 见系统 ，汇编 为丛书 ，才 能相 得益彰 ，蔚 
为大观 ，既 便于研 读査考 ，又利 于文化 积累。 为此， 我们从 1981 年 
着 手分辑 刊行。 限于目 前印制 能力， 每年 刊行五 十种。 今 后在积 
累单本 著作的 基础上 将陆续 汇印。 由于 采用原 纸型， 译文 未能重 
新 校订， 体例也 不完全 统一， 凡是原 来译本 可用的 序跋， 都一仍 
其旧， 个别序 跋予以 订正或 删除。 读 书界完 全懂得 要用正 确的分 
析态 度去研 读这些 著作， 汲取 其对我 有用的 精华， 剔除其 不合时 
宜 的糟柏 ，这 一 1 点也无 需我们 多说。 希望海 内外读 书界、 著译界 
给我们 批评、 建议， 帮助我 们把这 套丛书 出好。 

商务 印书馆 编辑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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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公 元前 42 7 年一 347 年） 是 古希腊 的大哲 学家， 苏格 
拉底 （公 元前 4 的 年 一399 年) ① 的 学生， 亚里 士多德 (公 元前 384 
年一 322 年） 的 老师。 他一生 大部分 时间居 住在古 希腊民 族文化 
中心的 雅典。 他热爱 祖国， 热爱 哲学。 他 的最髙 埋想， 哲 学家应 
为政 治家, 政治家 应为哲 学家。 哲学家 不是躲 在象牙 塔里的 书呆， 
应该学 以致用 ，求诸 实践。 有哲 学头脑 的人， 要 有政权 ，有 政权的 
人 ，要 有哲学 头脑。 

柏拉图 生于雅 典城邦 衰落的 时期， 那时疫 疠流行 ，大政 治家伯 
利克 里染疾 去世后 ，群龙 无首， 伯罗奔 尼撒战 争爆发 ，危 机四伏 。柏 
拉图出 自名门 ，其 社会关 系乃至 阶级感 倩显然 在奴隶 主贵族 方面。 
柏 拉图书 札第七 ②有这 样一段 自白： “我年 轻时， 总 想一且 能独立 
工作 ，就 要投身 政界。 后来 政局突 然变动 ，影响 了我的 计划。 那时 
民主政 权为一 般人所 厌恶， 革命发 生了。 领 导这次 革命的 有五十 
一人 ，其中 十一人 在城区 ，十 人在比 雷埃夫 斯港。 这 两个委 员会管 
理 两区的 市场及 行政。 上 面还有 一个三 十人的 最髙委 员会， 最髙 
委 员会里 有些成 员是我 的亲戚 故旧; 他们邀 我参加 ，以 为一 定会得 
到我的 赞助。 我当 时年 少 天真， 总以 为新政 权将以 正义取 代不正 

① 据< ( 韦氏新 世界美 国英语 词典. 大学版 》第 2 版， 柏拉图 生卒年 及苏格 拉底生 
年均不 准确。 

② 柏拉图 《 书札 》 第七、 第八大 致可犇 ，其余 未可尽 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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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我极 端注意 他们先 是怎么 说的， 后来又 是怎么 做的。 这 些绅士 
们 的一举 一动， 一下子 把他们 所毁坏 的民主 政权反 而变得 象黄金 
时 代了！ 他们居 然命令 我的师 而兼友 的苏格 拉底去 非法逮 捕他们 
的 政敌。 苏格拉 底严词 拒绝， 宁死 不屈。 我 敢肯定 说苏格 拉底是 
当代最 正直的 人啊！ 

“当 我看到 这些， 以及其 它种种 ，我衷 心厌恶 ，决 计与这 个可耻 
的 政权完 全脱离 关系。 三十 人委员 会大失 人心， 被逐 下台。 过了 
一 个时期 ，我故 态复萌 ，跃跃 欲试地 ，虽 然静悄 悄地， 又想参 加政治 
活 动了。 当时雅 典局势 混乱， 私 人互相 报复， 到处 械斗。 总的说 
来， 东山再 起的民 主政权 ，还 算比较 温和； 可 是一些 有势力 的坏人 
诬告苏 格拉底 以渎神 之罪， 陪审 团竟处 以极刑 …… 后来我 年事渐 
长 ，深知 在政治 上要有 所作为 ，首先 必须有 朋友， 有组织 ，这 种人在 
政客 中非常 难找， 因为 他们做 事没有 原则， 没有传 统的制 度和风 
纪。 要 找到新 的人才 ，简 直难于 登天。 况且法 规旧典 ，在雅 典已多 
散失。 当 初我对 于政治 ，雄 心勃勃 ，但一 再考虑 ，看 到政 局混乱 ，我 
徬 徨四顾 ，莫知 所措。 我反复 思之， 唯有大 声疾呼 ，推 崇真 正的哲 
学， 使哲学 家获得 政权， 成为政 治家， 或者政 治家奇 迹般地 成为哲 
学家 ，杏 则人类 灾祸总 是无法 避免的 。” 

从 上面的 引文， 可 以看到 柏拉图 所痛心 的是雅 典贵族 政治堕 
落为寡 头政治 ，这 使他猛 醒过来 ，重新 考虑他 的政治 立场。 柏拉图 
出 身贵族 ，他认 为农民 、工人 、商 人是物 质财富 的生产 者和推 销者, 
他们不 可能也 不必要 去担负 行政上 的许多 事务。 政 治活动 是领导 
阶层 的专职 ，是领 导阶层 义不容 辞的一 种道德 责任。 领导与 群众分 
工合作 的政治 结构与 政治体 制应当 是这个 样子： 领 导阶层 尽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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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治 理国家 ，捍卫 国家。 他们受 工农商 的供养 ，回 过来给 工农商 
办好 教育、 治安和 国防。 事 实上丧 失过信 誉的贵 族政治 ，在 雅典很 
难成功 ，但 这并 不证明 贵族政 治是不 合理的 ，行不 通的。 在 柏拉图 
看来， 国 家应当 好好培 楦下一 代的年 轻人， 他 自己决 意钻研 数学、 
天文学 及纯粹 哲学， 与师而 兼友的 苏格拉 底往返 论证， 将欲 立人， 
先求 立己。 

公元前 339 年雅 典民主 派当权 ，苏 格拉底 被控传 播异说 ，毒害 
青年 ，法 庭判以 死刑， 苏格拉 底从容 答辩， 竟以 身殉。 柏拉 图目击 
心伤 ，终 其身魂 梦以之 ，不能 忘怀。 

柏拉图 以继承 苏格拉 底大业 自任， 前后 共著对 话二十 五篇。 
《理 想国》 成 于壮年 ，如 日中天 ，影响 深远。 除最 晚出的 < 法律篇 > 之 
外， 其 余二十 四篇均 以苏格 拉底为 主要对 话者。 另 有对话 六篇经 
后人考 证乃系 伪作。 柏 拉图书 礼第七 、第 八大致 可靠。 第一 、第十 
二不 能尽信 ，其余 诸札， 众说 纷纭， 迄无 定论。 苏格 拉底一 生不著 
一字， 而 柏拉图 是西方 哲学史 上有大 量著作 留传下 来的哲 学家。 

苏格 拉底去 世不久 ，柏拉 图离开 雅典， 周游 地中海 地区， 包括 
小亚 细亚沿 岸的伊 奥尼亚 一带， 及意 大利南 部的若 干希腊 殖民地 
城邦 ，访问 过毕达 哥拉斯 门徒所 组成的 学派。 可 能到过 北非洲 、埃 
及 、西 西里岛 ，以 及别的 地方。 他对西 西里岛 叙拉古 城的霜 主戴奥 
尼素印 象恶劣 ，觉得 他是不 讲道德 ，荒 淫玩 乐之徒 ，不 可能有 智慧， 
不可 能治国 安民。 但柏 拉图在 这里遇 到霸主 的女婿 迪恩， 一见如 
故 ，欢喜 非常。 在柏拉 图看来 ，迪 恩酷 好哲学 ，又是 一个实 行家; 苏 
格拉 底之后 ，对 柏拉图 影响最 大的， 便是迪 恩了。 

柏 拉图四 十岁返 回雅典 ，甚年 （纪 元前 货 7 年） 雅典签 订丧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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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 国的安 太尔西 达和约 ，将 所有小 亚细亚 地区， 割让给 波斯。 雅典 
斯 巴达继 续交恶 ，不 得统一 ，整 个希腊 世界， 日薄 西山， 奄奄 一息。 
柏 拉图下 定决心 ，于 雅典城 外创建 学园。 当时 有名学 者登门 造访， 
质疑 问难， 不仅成 为雅典 的最髙 学府， 而且 蔚为全 希腊的 学术中 
心。 不 少学生 都是希 腊城邦 的世家 子弟， 世家 子女! 柏拉 图放弃 
政治 ，讲 学著书 ，孜 孜忘倦 ，先 后共二 十载。 公元前 367 年 柏拉图 
已年近 六十， 戴奥尼 素霸主 逝世， 其子 戴奧尼 素二世 继位， 由迪恩 
摄玫 ，邀请 柏拉图 重游叙 拉古城 ，为二 世师。 柏拉图 政治生 涯第一 
阶 段是壮 志雄心 的幻灭 时期。 第二 阶段困 心衡虑 ，久 而弥坚 ，相信 
哲 学家确 能兼为 政治家 ，确 能治理 世界。 其代表 作《 理想国 h 不仅 
是哲学 家的宣 言书， 而且 是哲人 政治家 所写的 治国计 划纲要 。第 
三阶 段柏拉 图垂垂 老矣。 事 与愿违 ，不 得已舍 正义而 思刑赏 ，弃德 
化而 谈法治 ，乃撰 《 法律篇 愈至晚 年愈求 实际， 其苦 心孤诣 ，千 
载 下如获 见之！ 

, 柏拉图 《 理想国 > 对话 ，为西 方知识 界必读 之书。 见 仁见智 ，存 
乎 其人。 毁 之誉之 ，各 求所安 。 关键在 于细读 ，慎 思明 辨之后 ，确 
有心得 ，百 家争鸣 可也。 否则断 章取义 ，游 谈无根 ，那 就了无 意思。 
《理想 国》 —书 ，震 古铄今 ，书 中讨论 到优生 学问题 、节 育问题 、家庭 
解体 问题、 婚姻自 由问题 、独身 问题、 专政 问题、 独裁 问题、 共产问 
题 、民 主问题 、宗 教问题 、道 德问题 、文 艺问题 、教 育问题 (包 括托儿 
所、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院 以及工 、农、 航海、 医学 等职业 
教育） 加 上男女 平权、 男女 参政、 男女参 军等等 问题。 柏拉 图的学 
问可称 为综合 性的； 亚里 士多德 的学问 则可称 为分科 性的。 亚里 
士多 德的著 作大致 分为九 种:① 逻辑学 、③ 物理学 、③ 心理学 、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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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 ⑤形而 上学、 ⑥伦 理学、 ⑦政 治学、 @修 辞学、 ⑨诗学 。古 
希腊学 术文化 的根本 目的在 于追求 知识， 希 腊语哲 学一词 
(< pt < XocK )9( a ) 原义 爱知， 科 学一词 口] 网） 原 义知识 ，在 古希腊 
人看来 ，哲学 科学一 而二， 二而一 ，初无 区别。 现 代所用 science — 
词 ，出自 拉丁; knowledge —词， 出自古 英语; 原 义均为 知识。 知识 

代表 真理， 亚里士 多德有 句名言 “吾爱 吾师， 吾尤爱 真理 ” ( Amicus 
Plato, sed magis veritas )。 古希腊 人所谓 知识， 代表真 理全部 ，不 

是 局部。 柏 拉图承 先启后 ，学 究天人 ，根 深叶茂 ，山高 水长， 其人其 
学 ，成欤 败欤？ 我们有 研究的 必要。 

此书原 有吴献 书译本 ，销 行已久 ，素 为学人 称道， 但语近 古奥， 
不为青 年读者 所喜爱 ，余 等不 揣翦陋 ，另 行迻译 ，或可 供对照 参考。 
译文 所据是 Loeb 古 典丛书 本希腊 原文和 牛津版 Jowett d Campbell 
的希腊 原文， 并参考 Jowett，Davies and Vaughan , Lindsay , Shorey , 
Cornford , Lee , Rouse 等新旧 英译本 七种， 指 望不仅 译出原 书的内 
容 ，并 且译出 原书的 神韵。 不妥或 错误之 处在所 难免， 幸予 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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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S. Crossman, Plato Today ( 2nd ed.; Londo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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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E.Dreyer, History of Astronomy, Thales to Kepler (Dover Pubs”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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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苏格 拉底： 昨天， 我跟阿 里斯同 的儿子 格劳孔 一块儿 来到比 3 27 
雷埃 夫斯港 ①， 参加 向女神 © 的献祭 ，同 时观看 赛会。 因为 他们庆 
祝这 个节日 还是头 一遭。 我觉 得当地 居民的 赛会似 乎搞得 很好， 

不过 也不比 色雷斯 人搞的 更好， 我们做 了祭献 ，看了 表演之 后正要 
回城。 B 

这时， 克法洛 斯的儿 子坡勒 马霍斯 从老远 看见了 ，他打 发自己 
的家 奴赶上 来挽留 我们。 家奴从 后面拉 住我的 披风说 :“玻 勒马霍 
斯请您 们稍微 等一下 。” . 

我转过 身来问 他:“ 主人在 哪儿? ”家奴 说:“ 主人在 后面， 就到。 
请您 们稍等 一等。 ”格劳 孔说: “行， 我们就 等等吧 I ” 

一会儿 的功夫 ，玻勒 马霍斯 赶到， 同来的 有格劳 孔的弟 弟阿得 C 
曼托斯 ，尼 客阿斯 的儿子 尼克拉 托斯， 还有 另外几 个人， 显 然都是 
看过 了表演 来的。 〕 

玻： 苏 格拉底 ，看样 子你们 要离开 这儿， 赶回城 里去。 

苏： 你猜得 不错。 

玻：喂 I 你瞧瞧 我们是 多少人 7 

苏： 看 见了。 

① 在雅 典西南 七公里 的池方 ，为 雅典最 重要的 港口， 

② 此女神 系指色 雷斯地 方的猎 神朋迪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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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那 么好！ 要么留 在这儿 ，要么 就干上 一仗。 

苏： 还有 第三种 办法。 要是 我们婉 劝你们 ，让我 们回去 ，那不 
是更 好吗？ 

玻： 瞧你能 的！ 难 道你们 有本事 说服我 们这些 个不愿 意领教 
的 人吗？ 

格： 当然 没这个 本事。 

玻： 那你们 就死了 这条心 吧！ 反 正我们 是说不 服的。 

328 阿 ： 难道你 们真的 不晓得 今晚有 火炬赛 马吗？ 

苏. • 骑在 马上？ 这倒 新鲜。 是不是 骑在马 背上， 手里 拿着火 
把接力 比赛？ 还是 指别的 什么玩 艺儿？ 

玻： 就是 这个， 同时他 们还有 庆祝会 —— 值得 一看哪 I 吃过 
晚饭 我们就 去逛街 ，看 表演， 可以见 见这儿 不少年 轻人， 我 们可以 
B 好 好的聊 一聊。 别走了 ，就 这么说 定了。 

格： 看来咱 们非得 留下不 可了， 

苏： 行哟 ！ 既 然你这 么说了 ，咱 们就这 么办吧 t 
〔于是 ，我 们就 跟着玻 勒马霍 斯到他 家里， 见到 他的兄 弟吕西 
阿斯 和欧若 得摩， 还有卡 克冬地 方的色 拉叙马 霍斯， 派尼 亚地方 
的 哈曼提 得斯， 阿里斯 托纽摩 斯的儿 子克勒 托丰。 还有玻 勒马霍 
斯 的父亲 克法洛 斯也在 家里。 我 很久没 有见到 他了， 他看 上去很 
苍老。 他坐 在带靠 垫的椅 子上， 头上 还戴着 花圈。 才从神 庙上供 
C 回来。 

房 间里四 周都有 椅子， 我们就 在他旁 边坐了 下来。 克 法洛斯 
一眼 看见我 ，马 上就跟 我招呼 3 

克： 亲 爱的苏 格拉底 ，你不 常上比 雷埃夫 斯港来 看我们 ，你实 


在应 该来。 假如 我身子 骨硬朗 一点儿 ，能松 松快快 走进城 ，就 用不 
着你上 这儿来 ，我 会去看 你的。 可现在 ，你 应该多 上我这 儿来呀 1 
我要告 诉你, 随着对 肉体上 的享受 要求减 退下来 ，我 爱上了 机智的 D 
清谈 ，而 且越来 越喜爱 。 我可是 真的求 你多上 这儿来 ，拿这 里当自 
己家 一样， 跟这些 年轻人 交游， 结成 好友。 

苏： 说真的 ，克 法洛斯 ，我喜 欢跟你 们上了 年纪的 人谈话 。我 E 
把你 们看作 经过了 漫长的 人生旅 途的老 旅客。 这 条路， 我 们多半 
不久 也是得 踏上的 ，我应 该请教 你们： 这 条路是 崎岖坎 坷的呢 ，还 
是一条 康庄坦 途呢？ 克法 洛斯， 您的 年纪已 经跨进 了诗人 所谓的 
“老年 之门” ，究竟 晚境是 痛苦呢 还是怎 么样？ ^ 丨 

克： 我很愿 意把我 的感想 告诉你 => 亲爱 的苏格 拉底， 我们几 3 抑 
个岁 数相当 的人喜 欢常常 碰头。 正像 古话所 说的： 同 声相应 ，同 
气 相求。 大家 一碰头 就怨天 尤人。 想 起年轻 时的种 种吃喝 玩乐， 

仿 佛失去 了至宝 似的， 总觉得 从前的 生活才 够味， 现在的 日子就 
不值一 提啦。 有的人 抱怨， 因 为上了 年纪， 甚至受 到至亲 好友的 
奚落 ，不胜 伤感。 所以 他们把 年老当 成苦的 源泉。 不过 依我看 ，问 B 
题倒不 出在年 纪上。 要 是他们 的话是 对的， 那么我 自己以 及象我 
这样年 纪的人 ，就更 应该受 罪了。 可是 事实上 ，我遇 到不少 的人， 

他 们的感 觉并非 如此。 就拿 诗人索 福克勒 斯①来 说吧！ 有 一回， 
我跟他 在一起 ，正 好碰 上别人 问他: “索福 克勒斯 ，你 对干谈 情说爱 C 
怎么 样了， 这么大 年纪还 向女人 献殷勤 吗?” 他说： “ 别提啦 1 冼 
手不 干啦！ 谢天 谢地， 我就象 从一个 又疯又 狠的奴 隶主手 里挣脱 
出来 了似的 。”我 当时觉 得他说 得在理 ，现 在更 以为然 。上了 年纪的 

① 希腊 三大悲 剧诗人 之一。 公元前 495 — 公元前 406 年。 



确使 人心平 气和， 宁静寡 欲。 到了清 心寡欲 ，弦 不再 绷得那 么紧的 
D 时候 ，这境 界真象 索福克 勒斯所 说的， 象是摆 脱了一 帮子穷 凶极恶 
- 的 奴隶主 的羁泮 似的。 苏格 拉底， 上 面所说 的许多 痛苦， 包括亲 
A 朋 友的种 种不满 ，其原 因只有 一个， 不在 于人的 年老， 而 在于人 
的 性格。 如 果他们 是大大 方方， 心平气 和的人 ，年老 对他们 称不上 
、 是 太大的 痛苦。 要不然 的话， 年轻轻 的照样 少不了 烦恼。 

〔苏： 我听 了克法 洛斯的 话颇为 佩服。 因 为想引 起他的 谈锋， 
E 干是 故意激 激他。 我说 :〕 亲 爱的克 法洛斯 ，我想 ，一 般人是 不会以 
你 的话为 然的。 他 们会认 为你觉 得老有 老福， 并不 是因为 你的性 
格 ，而 是因为 你家财 万贯。 他们会 说“人 有了钱 当然有 许多安 慰”。 

克： 说 得不错 ，他 们不信 我的话 ，也有 他们的 道理。 不过 ，他 
们是 言之太 过了。 我可 以回答 他们， 象色弥 斯托克 勒@回 答塞里 
330 福斯人 一样。 塞里 福斯人 诽谤色 弥斯托 克勒， 说他 的成名 并不是 
电于他 自己的 功绩， 而 是由于 他是雅 典人。 你知道 他是这 样回答 
的:“ 如果我 是塞里 福斯人 ，我固 然不会 成名， 但是， 要让你 是雅典 
人， 你也成 不了名 。”对 于那些 叹老嗟 贫的人 ，可 以拿 同样这 些话来 
回敬 他们。 一 个好人 ，同时 忍受贫 ffl 、 老年 ，固然 不容易 ，但 是一个 
坏人虽 然有钱 ，到 了老年 其内心 也是得 不到满 足和宁 静的。 

苏： 克法 洛斯响 1 你偌大 的一份 家当， 大半是 继承来 的呢？ 

. 还是 你自己 赚的了 

B 克： 苏 格拉底 ，就自 己赚钱 而言， 那我可 以说是 介于袓 父和父 
亲 之间。 我的 祖父克 法洛斯 ，继 承的财 产跟我 现有的 一样多 ，经他 

① 色弥斯 托克勒 （约 公元前 514 年一 公元前 449 年)。 雅典 著名政 治家。 希波 
战争初 期他在 雅典推 行民主 改革， 使贵族 会议的 成分发 生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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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又 翻了好 几番， 而我的 父亲吕 萨略斯 ，把 这份家 私减少 到比现 ： 
在 还少。 至 于我， 只要 能遗留 给这些 晚辈的 家产， 不比我 继承的 1 
少 -一 也许 还稍微 多点儿 —— 我就心 满意足 了》 

苏： 我看 你不大 象个守 财奴， 所以 才这么 问问。 大凡 不亲手 
挣钱 的人， 多半不 贪财; 亲手 挣钱的 才有了 一文想 两文。 象 诗人爱 C 
自 己 的诗篇 ，父母 疼自己 的儿女 一样， 赚 钱者爱 自己的 钱财， 不单 
是 因为钱 有用， 而是 因为钱 是他们 自己的 产品。 这 种人真 讨厌。 
他们 除了赞 美钱财 而外， 别的什 么也不 赞美。 

克： 你说得 在理。 

苏： 真的， 我还要 向您讨 教一个 问题。 据您看 有了万 贯家财 D 
最大的 好处是 什么？ 

克： 这个 最大的 好处， 说起来 未必有 许多人 相信。 但是 ，苏格 
拉底， 当一个 人想到 自己不 久要死 的时候 ，就 会有一 种从来 不曾有 
过的 害怕缠 住他。 关于地 狱的种 种传说 ，以及 在阳世 作恶， 死了到 
阴间要 受报应 的故事 ，以 前听了 当作无 稽之谈 ，现在 想起来 开始感 
到 不安了 —— 说不 定这些 都是真 的呢！ 不管是 因为年 老体弱 ，还 E 
是 因为想 到自己 一步步 逼近另 一个世 界了， 他把这 些情景 都着得 
更加 清楚了 ，满腹 恐惧和 疑虑。 他 开始扪 心自问 ，有 没有在 什么地 
方 害过什 么人？ 如 果他发 现自己 这一辈 子造孽 不少， 夜里 常常会 
象小 孩一样 从梦中 吓醒， 无限 恐怖。 但 一个问 心无愧 的人， 正象 331 
品 达①所 说的： 

晚 年的伴 侣心贴 着心， ~ 

永 存的希 望指 向 光明。 

① 品达 (约 公元前 522 — 公元前 442 年)。 希腊 最著名 的抒佾 诗人， 


他 形容得 很好， 钱财 的主要 好处也 许就在 这里。 我 并不是 说每一 
B 个人都 是这样 ，我 是说对 于一个 通情达 理的人 来说， 有了钱 财他就 
用 不着存 心作假 或不得 已而骗 人了。 当他 要到另 一世界 去的时 
候， 他 也就用 不着为 亏欠了 神的祭 品和人 的债务 而心惊 胆 战了。 
在 我看来 ，有 钱固然 有种种 好处， 但比较 起来， 对于 一个明 白事理 
的人 来说， 我上 面所讲 的好处 才是他 最大的 好处。 

C 苏： 克 法洛斯 ，您 说得妙 极了。 不过讲 到“正 义”嘛 ，究 竟正义 
是什 么呢？ 难道仅 仅有话 实说， 有 债照还 就算正 义吗？ 这 样做会 
不会有 时是正 义的， 而有 时却不 是正义 的呢？ 打个比 方吧！ 醬如 
说 ，你有 个朋友 在头脑 清楚的 时候， 曾经把 武器交 给你； 假 如后来 
他疯了 ，再 跟你要 回去; 任何人 都会说 不能还 给他。 如果竟 还给了 
他 ，那倒 是不正 义的。 把整个 真情实 况告诉 疯子也 是不正 义的。 

G 克： 你说 得对。 

苏： 这 么看来 ，有话 实说， 拿了人 家东西 照还这 不是正 义的定 
义。 

玻勒马 霍斯插 话说: 这就是 正义的 定义， 如果我 们相信 西蒙尼 
得① 的说法 的话。 

克 ：好！ 好！ 我 把这个 话题交 给他和 你了。 因 为这会 儿该我 
去 献祭上 供了。 

苏： 那么 ，玻 勒马霍 斯就是 您的接 班人了 ，是 不是？ 

克： 当然 ，当然 ！ （说着 就带笑 地去祭 祀了） 

E 苏： 那就 接着往 下谈吧 f 辩论的 接班人 先生， 西蒙尼 得所说 
的正义 ，其 定义 究竟是 什么？ 

0> 西 蒙尼得 (公 元前 556 - 公元前 467 年)， 希腊抒 倩诗人 之一。 



玻： 他说“ 欠债还 债就是 正义' 我觉得 他说得 很对。 

苏： 不错 ，象西 蒙尼得 这样大 智大慧 的人物 ，可 不是随 随便便 
能怀 疑的。 不过 ，他说 的到底 是什么 意思， 也许你 懂得， 我 可闹不 
明白。 他 的意思 显然不 是我们 刚才所 说的那 个意思 —— 原 主头脑 
不正常 ，还 要把代 管的不 论什么 东西归 还给他 ，尽管 代管的 东西的 332 
确 是一种 欠债。 对吗？ 

玻： 是的 

苏： 当原主 头脑不 正常的 时候， 无 论如何 不该还 给他， 是不 
是？ 

玻： 真的 ，不该 还他。 

苏： 这 样看来 ，西 蒙尼得 所说的 “正义 是欠债 还债” 这旬话 ，是 
别有所 指的。 

玻： 无疑是 别有所 指的。 他 认为朋 友之间 应该与 人为善 ，不 
应 该与人 为恶。 

苏： 我 明白了 。如 果双方 是朋友 ，又 ，如果 把钱归 还原主 ，对收 B 
方或还 方是有 害的， 这就不 算是还 债了。 你看 ，这是 不是符 合西蒙 
尼得的 意思？ 

玻： 的确 是的。 

苏： 那么 ，我 们欠敌 人的要 不要归 还呢？ 

< 玻： 应当 要还。 不过 我想敌 人对敌 人所欠 的无非 是恶， 因为 
这才是 恰如其 份的。 

苏： 西蒙尼 得跟别 的诗人 一样， 对于什 么是正 义说得 含糊不 C 
清。 他实 在的意 思是说 ，正 义就是 给每个 人以适 如其份 的报答 ，这 
就 是他所 谓的“ 还债' 



玻： 那么， 您以为 如何？ 

苏： 天哪！ 要 是我们 问他: “西蒙 尼得， 什么是 医术所 给的恰 
如其 份的报 答呢？ 给什 么人？ 给的什 么东西 你 看他会 怎么回 
答？ 

玻： 他当 然回答 ：医术 把药品 、食物 、饮 料给 予人的 身体。 

苏： 什么 是烹调 术所给 的恰如 其份的 报答？ 给予什 么人？ 给 
的什么 东西？ 

玻： 把美 味给予 食物。 

苏： 那么， 什么 是正义 所给的 恰如其 份的报 答呢？ 给 予什么 
人？ 

玻: 苏 格拉底 ，假如 我们说 话要前 后一致 ，那么 ，正 义就是 “把 
善给 予友人 ，把恶 给予敌 人。” 

苏： 这是 他的意 思吗？ 

玻： 我想 是的。 

苏： 在有人 生病的 时候， 谁 最能把 善给予 朋友， 把恶 给予敌 
人？ 

玻： 医生。 

苏： 当航海 遇到了 风急浪 险的时 候呢？ 

玻： 舵手。 

苏： 那么 ，正 义的人 在什么 行动中 ，在什 么目的 之下， 最能利 
友而害 敌呢。 

玻： 在 战争中 联友而 攻敌的 时候。 

苏： 很好 t 不过， 玻勒马 霍斯老 兄啊！ 当 人们不 害病的 时候, 
医生是 毫无用 处的。 



玻： 真的。 

苏： 当人们 不航海 的时候 ，舵 手是无 用的。 

玻： 是的。 

苏： 那么， 不打仗 的时候 ，正义 的人岂 不也是 毫无用 处的？ 

玻： 我想 不是。 

苏： 照你看 ，正义 在平时 也有用 处吗？ 

玻： 是的。 

苏： 种 田也是 有用的 ，是 不是？ 

玻： 是的。 

苏： 为的 是收获 庄稼。 

玻： 是的。 

苏： 做鞋术 也是有 用的。 

玻： 是的。 

苏： 为 的是做 成鞋子 —— 你 准会这 么说。 

玻： 当然。 

苏：好 1 那么你 说说看 ，正义 平时在 满足什 么需要 ，获 得什么 
好处 上是有 用的？ 

玻： 在订合 同立契 约这些 事情上 ，苏格 拉底， 

苏： 所 谓的订 合同立 契约， 你指的 是合伙 关系， 还是 指别的 
事？ 

玻： 当然 是合伙 关系。 

苏： 下棋 的时候 ，一 个好而 有用的 伙伴， 是正义 者还是 下棋能 
手呢？ 

玻： 下棋 能手。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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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在砌砖 盖瓦的 事情上 ，正 义的人 当伙伴 ，是 不是比 瓦匠当 
伙 伴更好 ，更有 用呢？ 

玻： 当然 不是。 

苏： 奏乐 的时候 ，琴 师比正 义者是 较好的 伙伴。 那 么请问 ，在 
哪种 合伙关 系上正 义者比 琴师是 较好的 伙伴？ 

玻： 我想， 是在金 钱的关 系上。 

苏： 玻勒 马霍斯 ，恐怕 要把怎 么花钱 的事情 除外。 比方说 ，在 
C 马匹 交易上 ，我想 马畈子 是较好 的伙伴 ，是 不是？ 

玻 •. 看来是 这样。 

苏： 至 于在船 舶的买 卖上， 造船 匠或者 舵手岂 不是更 好的伙 
伴吗？ 

玻： 恐怕 是的。 

苏： 那么 什么时 候合伙 用钱， 正 义的人 才是一 个较好 的伙伴 
呢？ 

玻： 当 你要妥 善地保 管钱的 时候。 

苏： 这意思 就是说 ，当你 不用钱 ，而 要储存 钱的时 候吗？ 

玻： 是的。 

苏： 这岂 不是说 ，当金 钱没用 的时候 ，才是 正义有 用的时 候吗? 
D 玻： 好象 是这么 回事。 

苏： 当你 保管修 枝刀的 时候， 正义于 公于私 都是有 用的; 但是 
当 你用刀 来整枝 的时候 ，花 匠的技 术就更 有用了 a 

玻： 看来是 这样。 

苏： 你 也会说 ，当 你保管 盾和琴 的时候 ，正 义是有 用的， 但是 
利 用它们 的时候 ，军人 和琴师 的技术 就更有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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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当然。 

苏： 这 么说， 所有 的事物 统统都 是这祥 的吗? —— 它们 有用， 

正义 就无用 ，它 们无用 ，正 义就有 用了？ 

玻： 好 象是这 样的。 

苏： 老兄啊 1 如果正 义仅仅 对于无 用的东 西才是 有用的 ，那么 E 
正义也 没有什 么了不 起了。 还 是让我 们换个 路子来 讨论这 个问题 
吧 f 打架的 时候， 无 论是动 拳头， 还是使 家伙， 是不是 最善于 攻击的 
人也 最善于 防守？ 

玻 ： 当然 3 

苏： 是不是 善于预 防或避 免疾病 的人， 也就是 善干造 成疾病 
的人？ 

玻： 我 想是这 样的。 

苏： 是不 是一个 善于防 守阵地 的人， 也 就是善 于偷袭 敌人的 
人 —— 不管敌 人计划 和布置 得多么 巧沙？ 334 

玻： 当然。 

苏： 是不是 一样东 西的好 看守， 也就是 这样东 西的高 明的小 

偷？ - - 

玻： 看来好 象是的 。 

苏： 那么 ，… 个正 义的人 ，既善 于管钱 ，也就 善于偷 钱啰？ 

坡: 按理说 ，是 这么 回事。 

苏： 那冬正 义的人 ，到 头来 竟是一 个小偷 1 这个 道理你 恐怕是 
从荷 马那儿 学杀的 。 因为荷 马很欣 赏奧德 修斯① 的 外公奥 托吕科 

斯， 说他在 偷吃扒 拿和背 信弃女 、过 河拆桥 方面， 简直是 盖世无 双 B 

— 一 

① 荷马史 诗中的 主要英 雄之一 奥德赛 > 的主 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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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 ，照 你跟荷 马和西 蒙尼得 的意思 ，正 义似乎 是偷窃 一类的 
东西。 不过 这种偷 窃确是 为了以 善报友 ，以恶 报敌才 干的， 你说的 
不是 这个意 思吗？ 

玻： 老天 爷啊! 不是。 我弄得 晕头转 向了， 简直 不晓得 我刚才 
说 的是什 么了。 不管怎 么说罢 ，我 终归 认为帮 助朋友 ，伤害 敌人是 
正 义的。 

C 苏： 你所谓 的朋友 是指那 些看上 去好的 人呢， 还是指 那些实 
际上真 正好的 人呢? 你所 谓的敌 人是指 那些看 上去坏 的人呢 ，还是 
指那些 看上去 不坏， 其实是 真的坏 人呢？ 

玻： 那还用 说吗? 一个人 总是爱 他认为 好的人 ，而 恨那 些他认 
为坏 的人。 

苏： 那么 ，一 般人不 会弄错 ，把坏 人当成 好人， 又把好 人当成 
坏人吗 7 

玻： 是会 有这种 事的。 

苏： 那岂不 要把好 人当成 敌人， 拿坏人 当成朋 友了吗 7 

玻: 无疑 会的。 

苏： 这 么一来 ，帮 助坏人 ，为 害好人 ，岂 不是正 义了？ 

D 玻： 好象是 的了。 

苏： 可是 好人是 正义的 ，是 不干不 正义事 的呀。 

玻： 是的。 

苏: 依你 这么说 ，伤害 不做不 正义事 的人倒 是正义 的了？ 

玻： 不 I 不 1 苏 格拉底 ，这 个说法 不可能 对头。 

苏： 那么伤 害不正 义的人 ，帮 助正 义的人 ，能 不能算 正义。 

玻： 这个说 法似乎 比刚才 的说法 来得好 ^ 




苏： 玻勒 马霍斯 ，对 于那些 不识好 歹的人 来说, 伤害他 们的朋 
友， 帮 助他们 的敌人 反而是 正义的 —— 因为 他们的 若干朋 友是坏 E 
人 ，若干 敌人是 好人。 所以 ，我 们得到 的结论 就刚好 跟西蒙 尼得的 
意思相 反了。 

玻： 真的 I 结果 就变成 这样了 。这是 让我们 来重新 讨论吧 。这 
恐怕是 因为我 们没把 “朋友 ”和“ 敌人” 的定义 下好。 

苏： 玻勒 马霍斯 ，定 义错在 哪儿？ 

玻' 错在把 似乎可 靠的人 当成了 朋友。 

苏 「那 现在 我们该 怎么来 重新考 虑呢？ 

玻： 我们应 该说朋 友不是 仅看起 来可靠 的人， 而是真 正可靠 
的人。 看 起来好 ，并不 真正好 的人只 能当作 外表上 的朋友 ，不 算作 33 5 
真 朋友。 关 于敌人 ，理 亦如此 。 

苏： 照这 个道理 说来， 好人才 是朋友 ，坏 人才是 敌人。 

玻： 是的。 

苏： 我 们原先 说的以 善报友 ，以恶 报敌是 正义。 讲到这 里我们 
是不是 还得加 上一条 ，印 ，假使 朋友真 是好人 ，当待 之以善 ，假 如敌 
人真 是坏人 ，当待 之以恶 ，这 才算 是正义 7 

玻： 当然 。我 觉得这 样才成 为一个 很好的 定义。 B 

苏： 别忙 ，一 个正义 的人能 伤害别 人吗? 

玻： 当 然可以 ，他应 该伤害 那坏的 敌人。 

苏二 拿马来 说吧！ 受过 伤的马 变得好 了呢? 还是 变坏了 7 
玻： 变 坏了。 

苏： 这是 马之所 以为马 变坏? 还是 狗之所 以为狗 变坏？ 

玻： 马之 为马变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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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同 样道理 ，狗受 了伤， 是狗之 所以为 狗变坏 ，而不 是乌之 
所以为 马变坏 ，是 不是？ 

玻： 那还 用说吗 1 

C 苏： 请问 •我 们是 不是可 以这样 说呢: 人受了 伤害， 就 人之所 
以为人 变坏了 ，人的 德性变 坏了？ 

玻： 当然 可以这 么说。 

苏： 正 义是不 是一种 人的德 性呢？ 

玻： 这是 无可否 认的。 

苏 •. 我的 朋友啊 1 人受了 伤害便 变得更 不正义 ，这 也是 不能否 
认 的了。 

玻： 似 乎是这 样的。 

苏 •_ 现 在再说 ，音 乐家能 用他的 音乐技 术使人 不懂音 乐吗？ 
玻： 不 可能。 

苏： 那 么骑手 能用他 的骑术 使人变 成更不 会骑马 的人吗 7 
玻： 不 可能。 

D 苏： 那么正 义的人 能用他 的正义 使人变 得不正 义吗？ 换句话 
说， 好人 能用他 的美德 使人变 坏吗？ 

玻 •. 不 可能。 

苏： 我 想发冷 不是热 的功能 ，而 是和热 相反的 事物的 功能。 
玻： 是的。 

苏： 发潮不 是干燥 的功能 ，而是 和干燥 相反的 事物的 功能。 
玻： 当然。 

苏： 伤害不 是好人 的功能 ，而是 和好人 相反的 人的功 能3 
玻 •. 好象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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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正 义的人 不是好 人吗？ 

玻： 当然是 好人。 

苏： 玻 勒马霍 斯啊! 伤害 朋友 或任何 人不是 正义者 的功能 ，而 
是和正 义者相 反的人 的功能 ，是不 正义者 的功能 3 E 

玻： 苏 格拉底 ，你 的理由 看来很 充分。 

苏： 如果有 人说， 正义就 是还债 ，而 所谓“ 还债” 就是伤 害他的 
敌人 ，帮 助他的 朋友。 那么 ，我 认为说 这些话 的人不 可能算 是聪明 
人。 因为 我们已 经摆明 ，伤 害任何 人无论 如何总 是不正 义的。 

玻： 我 同意。 

苏： 如果有 人认为 这种说 法是西 蒙尼得 ，或 毕阿 斯①， 或皮塔 
科 斯②， 或其 他圣贤 定下来 的主张 ，那 咱们俩 就要合 起来击 鼓而攻 
之了。 

玻： 我准 备参加 战斗。 336 

苏： 你 知道“ 正义就 是助友 害敌” ，这 是谁的 主张? 你知 道我猜 
的是 谁吗？ 

玻： 谁啊？ 

苏： 我想是 佩里安 得罗， 或者佩 狄卡， 或者泽 尔泽斯 ，或 者是 
忒拜 人伊斯 梅尼阿 ，或 其他有 钱且自 以为有 势者的 主张。 

玻： 你 说得对 极了。 

苏： 很好 。既 然这个 正义的 定义不 能成立 ，谁能 另外给 下一个 
定 义呢？ 

〔当 我们正 谈话的 时候， 色拉叙 马霍斯 几次三 番想插 进来辩 B 

论 ，都 让旁边 的人给 拦住了 ，因为 他们急 于要听 出个究 竟来。 等我 

~ 3 T 么免前 61 纪 玉奸人， 希腊“ 七贤” 之一。 

② 生年 不详， 公元前 569 年卒 c 希 腊“七 贤”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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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完了上 面那些 话稍一 停顿的 时候， 他再 也忍不 住了， 他 抖擞精 
令申， 一个 箭步冲 上来， 好象 一只野 兽要把 我们一 口吞掉 似的， 吓得 
我和玻 勒马霍 斯手足 无措。 他大 声吼着 :〕 

C 色： 苏 格拉底 ，你 们见了 什么鬼 ，你 吹我捧 ，搅的 什么玩 意儿? 
如 果你真 是要晓 得什么 是正义 ，就不 该光是 提问题 ，再 以驳 倒人家 
的 回答来 逞能。 你 才精哩 1 你知道 提问题 总比回 答容易 ， 你应该 
自己来 回答， 你认为 什么是 正义。 别胡扯 什么正 义是一 种责任 、一 
D 种杈宜 之计、 或 者利益 好处、 或 者什么 报酬利 润之类 的话。 你得 
直截了 当地说 ，你 到底 指的是 什么。 那 些噜哧 废话我 一概不 想听。 

C 听了 他的这 番发话 ，我非 常震惊 ，两 眼瞪着 他直觉 着害怕 。要 
不 是我原 先就看 见他在 那儿， 猛一下 真要让 他给吓 愣了。 幸亏他 
E 在跟我 们谈话 刚开始 发火的 时候， 我先望 着他， 这 才能勉 强回答 
.他。 我战 战竦兢 地说: “亲爱 的色拉 叙马霍 斯啊， 你 可别让 我们下 
不了 台呀。 如果我 跟玻勒 马霍斯 在来回 讨论之 中出了 差错， 那可 
绝 对不是 我们故 意的。 要 是我们 的目的 是寻找 金子， 我们 就决不 
会 只顾相 互吹捧 反倒错 过找金 子的机 会了。 现在我 们要寻 找的正 
义， 比金子 的价值 更髙。 我 们哪能 这么傻 ，只 管彼此 讨好而 不使劲 
337 捜 寻它? 朋友啊 1 我们 是在实 心实意 地干， 但 是力不 从心。 你们这 
样聪 明的人 应该同 情我们 ，可不 能苛责 我们呀 1 ” 

他听了 我的话 ，一 阵大笑 ，接 着笑呵 呵地说 :〕. 

色： 赫拉 克勒斯 ①作证 I 你使的 是有名 的苏格 拉底式 的反语 
-法。 我早 就领教 过了， 也跟 这儿的 人打过 招呼了 —— 人家 问你问 
题 ，你总 是不愿 答复， 而宁愿 使用讥 讽或其 他藏拙 的办法 ，回 .避正 

( P 希腊 古代神 话中的 英雄。 1 




第 


卷 


17 


面回答 人家的 问题。 

苏： 色拉 叙马霍 斯啊！ 你是 个聪 明人。 你知道 ，如 果你 问人家 
“ 十二是 怎么得 来的? ”同 时又对 他说： “ 不准回 答是二 乘六、 三乘 B 
四 、六 乘二， 或者四 乘三， 这些 无聊的 话我是 不听的 ，我想 您自个 
儿 也清楚 ，这样 问法是 明摆着 没有人 能回答 你的问 题的。 但是 ，如 
果他问 你:“ 色拉叙 马霍斯 ，你 这是 什么意 思呢? 你不 让我回 答的我 
都不 能说吗 q 倘若 其中刚 巧有一 个答案 是对的 ，难道 我应该 舍弃那 
个正 确答案 反而采 取一个 错的答 案来回 答吗？ 那你 不是成 心叫人 
答 错么? 你到底 打的什 么主意 那你又 该怎么 回答人 家呢？ C 

色： 哼 :这两 桩事相 似吗？ 

苏 :没有 理由说 它们不 相似。 就算 不相似 ，而被 问的人 认为内 _ 
中有 一个答 案似乎 是对的 ，我们 还能堵 住人家 的嘴不 让人家 说吗？ 

色： 你真 要这样 干吗？ 你 定要在 我禁止 的答案 中拿一 个来回 
答 我吗？ 

苏： 如果我 这么做 ，这也 没什么 可大惊 小怪的 ，只 要我 考虑以 
后 ，觉 得该这 么做。 

色 ：行。 要 是关于 正义， 我给你 来一个 与众不 同而又 更加髙 D 
明 的答复 ，你说 你该怎 么受罚 吧^ 

苏： 除了接 受无知 之罚外 还能有 什么别 的吗？ 而受无 知之罚 
显然 就是我 向有智 慧的人 学习。 

色： 你 这个人 很天真 ，你是 该学习 学习。 不过钱 还是得 照罚。 

苏： 如果 有钱的 话当然 照罚。 

格： 这没有 问题。 色拉叙 马霍斯 ，罚 钱的 事你不 用发愁 ，你往 
下讲 ，我 们都愿 意替苏 格拉底 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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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色： 瞧! 苏格拉 底又来 玩那一 套了。 他自 己不肯 回答， 人家说 
了 ，他 又来推 翻人家 的话。 

苏： 我的 髙明的 朋友啊 I 一 个人在 这种情 况之下 ，怎么 能回答 
啶? 第一 ，他 不知道 ，而且 自己也 承认不 知道。 第二， 就算他 想说些 
338 什 么吧， 也让 一个有 权威的 人拿话 给堵住 了嘴。 现 在当然 请你来 
讲才更 合适。 因为 你说你 知道， 并且有 答案。 那就 请你不 要舍不 
得， 对格劳 孔和我 们这些 人多多 指教， 我自己 当然更 是感激 不尽。 

〔当 我说到 这里， 格 劳孔和 其他的 人也都 请色拉 叙马霍 斯给大 
家讲讲 a 他本来 就跃跃 欲试， 想露 一手， 自 以为有 一个髙 明的答 
案。 但 他又装 模作样 死活要 我先讲 ，最 后才让 步。〕 

B 色： 这就是 苏格拉 底精明 的地方 ，他 自己 什么也 不肯教 別人， 
而到处 跟人学 ，学了 以后又 连谢谢 都不说 一声。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你说 我跟人 学习， 这 倒实实 在在是 真的； 
不过 ，你 说我连 谢都不 表示， 这可 不对。 我是 尽量表 示感谢 ，只不 
过因为 我一文 不名， 只好口 头称赞 称赞。 我 是多么 乐于称 赞一个 
我认 为答复 得好的 人呀。 你一回 答我， 你自 己马上 就会知 道这一 
C 点的； 因 为我想 ，你 一定会 答复得 好的。 

色： 那么 ，听着 1 我说正 义不是 别的， 就是 强者的 利益。 —— 
你干嘛 不拍手 叫好？ 当然你 是不愿 意的啰 I 

苏： 我 先得明 白你的 意思， 才能 表态。 可这会 儿我还 闹不明 
白。 你说对 强者有 利就是 正义。 色拉 叙马霍 斯啊！ 你这到 底说的 
是什么 意思? 总不是 这个意 思吧： 因为 浦吕达 马斯是 运动员 ，比我 
D 们大伙 儿都强 ，顿 顿吃牛 肉对他 的身体 有好处 ，所以 正义； 而我们 
这 些身体 弱的人 吃牛肉 虽然也 有好处 ，但 是就不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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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你 真坏! 苏 格拉底 ，你成 心把水 搅混， 使这个 辩论受 到最大 
的 损害。 

苏： 决 没有这 意思。 我的先 生， 我不过 请你把 你的意 思交代 
清楚些 罢了。 

色： 难道你 不晓得 统治各 个国家 的人有 的是独 裁者， 有的是 
平民 ，有 的是贵 族吗？ 

苏： 怎么不 知道？ ，一 

色： 政府 是每一 城邦的 统治者 ，是 不是？ 

苏： 是的。 

色： 难道 不是谁 强谁统 治吗？ 每一种 统治者 都制定 对自己 有 E 
利的 法律 ，平 民政 府制定 民主 法律， 独 裁政府 制定独 裁法律 ，依此 
类推。 他们制 定了法 律明告 大家： 凡 是对政 府有利 的对百 姓就是 
正 义的; 谁不 遵守 ，他 就有违 法之罪 ，又有 不正义 之名。 因此 ，我的 339 
意思是 ，在 任何 国家里 ，所 谓正义 就是当 时政府 的利益 。政 府当然 
有权 ，所 以唯一 合理的 结论应 该说： 不 管在什 么地方 ，正义 就是强 
者的 利益。 

苏： 现在 我明白 你的意 思了。 这个 意思对 不对， 我要来 研究。 
色拉叙 马霍斯 ，你 自己刚 才说， 正义是 利益， 可是你 又不准 我这么 
说。 固然， 你在“ 利益” 前面加 上了“ 强者的 ”这么 个条件 I B 

色： 这 恐怕是 一个无 足轻重 的条件 。 

苏： 重要 不重要 现在还 难说。 但 是明摆 着我们 应该考 虑你说 
得对 不对。 须知， 说正义 是利益 ，我也 赞成。 不过 ，你 给加上 了“强 
者的 ”这个 条件， 我就不 明白了 ，所以 得好好 想想。 

色： 尽 管想吧 I 




苏： 我想， 你不是 说了吗 ，服 从统治 者是正 义的？ 

色： 是的。 

苏 •/ 各 国统治 者一贯 正确呢 ，还 是难免 也犯点 错误？ 

色 ： 他们当 然也免 不了犯 错误。 

苏： 那么 ，他 们立法 的时候 ，会 不会有 些法立 对了， 有 些法立 
错了？ 

色： 我想 会的。 

苏： 所 谓立对 的法是 对他们 自己有 利的， 所谓 立错了 的法是 
对他们 不利的 ，你 说是 不是？ 

色 ： 是的。 

苏： 不 管他们 立的什 么法， 人 民都得 遵守， 这 是你所 谓的正 
义 ，是 不是？ 

色： 当然 是的。 

苏： 那么 照你这 个道理 ，不但 遵守对 强者有 利的法 是正义 ，连 
遵守对 强者不 利的法 也是正 义了。 

色： 你 说的什 么呀？ 

苏： 我想我 不过在 重复你 说过的 话罢了 。还是 让我们 更仔细 
地 考虑一 下吧。 当统治 者向老 百姓发 号施令 的时候 ，有时 候也会 
犯 错误， 结果反 倒违背 了自己 的利益 3 但老 百姓却 必得听 他们的 
号令， 因为这 样才算 正义。 这点 我们不 是一致 的吗？ 

色： 是的。 

苏： 请你 再考虑 一点： 按你自 己所承 认的， 正 义有时 是不利 
于 统治者 ，即 强者的 ，统 治者无 意之中 也会规 定出对 自己有 害的办 
法 来的; 你又 说遵照 统治者 所规定 的办法 去做是 正义。 那么 ，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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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的色拉 叙马霍 斯啊， 这不 跟你原 来给正 义所下 的定义 恰恰相 
反 了吗? 这不明 明是弱 者受命 去做对 强者不 利的事 情吗？ 34 

玻： 苏 格拉底 ，你 说得再 清楚不 过了。 

克勒 托丰插 嘴说: 那 你不妨 做个见 证人。 

玻： 何必要 证人? 色 拉叙马 霍斯自 己承认 :统治 者有时 会规定 
出于己 有损的 办法; 而 叫老百 姓遵守 这些办 法就是 正义。 

克勒： 玻勒马 霍斯啊 I 色拉 叙马霍 斯不过 是说， 遵守统 治者的 
命令是 正义。 

玻 •. 对 ，克 勒托丰 I 但 同时他 还说， 正义是 强者的 利益。 承认 B 
这两条 以后， 他又承 认:强 者有时 候会命 令弱者 —— 就是他 们的人 
民 —— 去做 对于强 者自己 不利的 事情。 照这么 看来， 正义 是强者 
的利益 ，也 可能是 强者的 损害。 

克勒： 所 谓强者 的利益 ，是 强者自 认为对 己有利 的事， 也是弱 
者非 干不可 的事。 也才 是色拉 叙马霍 斯对正 义下的 定义。 

玻： 他 可没这 么说。 

苏： 这没有 关系。 如果色 拉叙马 霍斯现 在要这 么说， 我们就 C 
杈 当这是 他本来 的意思 好了。 色 拉叙马 霍斯， 你所 谓的正 义是不 
是 强者心 目中所 自认为 的利益 ，不 管你说 没说过 ，我 们能不 能讲这 
是你的 意思？ 

色 •• 绝对 不行， 你 怎么能 认为我 把一个 犯错误 的人在 他犯错 
误 的时候 ，称 他为强 者呢？ 

苏 ：我认 为你就 是这个 意思。 因 为你承 认统治 者并不 是一贯 
正确 ，有 时也会 犯错误 ，这 就包含 了这个 意思。 

色： 苏 格拉底 ，你真 是个诡 辩家。 医 生治病 有错误 ，你 是不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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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 为他看 错了病 称他为 医生？ 或如会 计师算 帐有错 ，你是 不是在 
他算错 了帐的 时候， 正因 为他算 错了帐 才称他 为会计 师呢？ 不是 
的。 这是一 种马虎 的说法 ，他们 有错误 ，我 们也称 他们为 某医生 、某 
会计 ，或某 作家。 实际上 ，如 果名副 其实， 他们是 都不得 有错的 。严 
格讲来 —— 你 是喜欢 严格的 —— 艺术 家也好 ，手艺 人也好 ，都 是不 
能有 错的。 须知， 知识不 够才犯 错误。 错 误到什 么程度 ，他 和自己 
E 的 称号就 不相称 到什么 程度。 工匠 、贤哲 如此， 统治 者也是 这样。 

统治者 真是统 治者的 时候， 是没有 错误的 ，他 总是定 出对自 己最有 
341 利的种 种办法 ，叫 老百姓 照办。 所以象 我一上 来就说 过的， 现在再 
说还是 这句话 —— 正 义乃是 强者的 利益。 

苏： 很好， 色拉叙 马霍斯 ，你 认为我 真象一 个诡辩 者吗？ 

色： 实 在象。 

苏： 在你 看来， 我问那 些问题 是故意 跟你为 难吗？ 

B 色： 我看 透你了 ，你决 捞不着 好处。 你既休 想蒙混 哄骗我 ，也 
休想 公开折 服我。 

苏： 天哪， 我岂敢 如此。 不过 为了避 免将来 发生误 会起见 ，请 
你明 确地告 诉我， 当你说 弱者维 护强者 利益的 时候， 你所 说的强 
者， 或统 治者， 是指通 常意思 的呢？ 还是指 你刚才 所说的 严格意 
义的？ 

色： 我 是指最 严格的 意义。 好 ，现在 任你耍 花招使 诡辩吧 ，别 
心慈 手软。 不过可 惜得很 ，你 实在 不行。 

C 苏： 你 以为我 疯了， 居然 敢班门 弄斧， 跟你色 拉叙马 霍斯诡 

辩? ① , 

① 色拉叙 马霍斯 是诡辩 派哲学 家。 / 


色： 你刚 才试过 ，可是 失败了 I 

苏： 够了， 不必噜 嘟了。 还 是请你 告诉我 ：照你 所说的 最严格 
的定义 ，一 个医 生是挣 钱的人 ，还 是治病 的人? 请记好 ，我是 问的真 
正的 医生？ 

色： 医生 是治病 的人。 

苏： 那么舵 手呢？ 真正的 舵手是 水手领 袖呢? 还 是一个 普通的 
水手？ 

色： 水手 领袖。 

苏： 我 们不用 管他是 不是正 在水上 行船， 我们 并不是 因为他 D 
在行船 叫他水 手的。 我 们叫他 舵手， 并不是 因为他 在船上 实行肮 
行 ，而是 因为他 有自己 的技术 ，能 领导水 手们。 

色： 这倒是 真的。 

苏： 每种技 艺都有 自己的 利益， 是不是 7 

色： 是的。 

苏： 每一 种技艺 的天然 目的就 在于寻 求和提 供这种 利益。 

色： 是的。 

苏： 技艺 的利益 除了它 本身的 尽善尽 美而外 ，还有 别的吗 7 

色： 你问 的什么 意思？ B 

苏 如果 你问我 ，身体 之为身 体就足 够了呢 ，还 是尚有 求于此 
外呢? 我会说 ，当然 尚有求 于外。 这就 是发明 医术的 由来， 因为身 
体终 究是有 欠缺的 ，不能 单靠它 自身， 为 了照顾 到身体 的利益 ，这 
才产生 了医术 ，你 认为这 样说对 不对？ 

色： 很对。 342 

苏： 医术本 身是不 是有欠 缺呢? 或者说 ，是 不是 任何技 艺都缺 


a4 


理 想 国 


某 种德性 或功能 ，象眼 之欠缺 视力， 耳之欠 缺听力 ，因 此有 必要对 
它们 提供视 力和听 力的利 益呢？ 这种 补充性 技艺本 身是不 是有缺 
陷 ，又需 要别种 技艺来 补充， 补 充的技 艺又需 要另外 的技艺 补充， 
B 依 次推展 以至无 穷呢? 是每种 技艺 各求自 己的利 益呢? 还是 并不需 
要本身 或其他 技艺去 寻求自 己的利 益加以 补救呢 7 实际上 技艺本 
身是 完美无 缺的。 技艺 除了寻 求对象 的利益 以外， 不应该 去寻求 
对其 他任何 事物的 利益。 严格意 义上的 技艺， 是完 全符合 自己本 
质的， 完全正 确的。 你认为 是不是 这样? —— 我们都 是就你 所谓的 
严格 意义而 言的。 

色： 似 乎是这 样的。 

C 苏： 那么 ，医 术所寻 求的不 是医术 自己的 利益， 而是对 人体的 
利益。 ’ 

色： 是的。 

苏： 骑术 也不是 为了骑 术本身 的利益 ，而是 为了马 的利益 ，既 
然技艺 不需要 别的， 任何技 艺都不 是为它 本身的 ，而 只是为 它的对 
象服 务的。 

色： 看 来是这 样的。 

苏 ： 但是， 色拉叙 马霍斯 ，技 艺是支 配它的 对象， 统治 它的对 
象的。 

〔色 拉叙马 霍斯表 示同意 ，但 是非常 勉强。 〕 

没有一 门科学 或技艺 是只顾 到寻求 强者的 利益而 不顾及 
D 它所支 配的弱 者的利 益的。 

〔色拉 叙马霍 斯开始 想辩驳 一下， 最后 还是同 意了。 〕 

苏： 一 个医生 当他是 医生时 ，他所 谋求的 是医生 的利益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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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 利益? 我 们已经 同意， 一个 真正的 医生是 支配人 体的， 

而 不是赚 钱的。 这点 我们是 不是一 致的？ 

色： 是的。 

苏： 舵手不 是一个 普通的 水手， 而 是水手 们的支 配者， 是不 
是？ 

色： 是的。 E 

苏： 这样的 舵手或 支配者 ，他 要照 顾的不 是自己 的利益 ，而是 
他 部下水 手们的 利益。 

C 色拉 叙马霍 斯勉强 同意。 〕 

苏： 色 拉叙马 霍斯啊 I 在 任何政 府里， 一个 统治者 ，当 他是统 
治者的 时候， 他不能 只顾自 己的利 益而不 顾属下 老百姓 的利益 ，他 
的一言 一行都 为了老 百姓的 利益。 . 

C 当我们 讨论到 这儿， 大伙都 明白， 正义 的定义 已被颠 倒过来 343 
了。 色拉叙 马霍斯 不回答 ，反 而问 道:〕 

色： 苏格 拉底， 告诉我 ，你 有奶妈 没有？ 

苏： 怪事 I 该你 回答的 你不答 ，怎 么岔到 这种不 相干的 问题上 
来了？ 

色： 因为你 淌鼻涕 她不管 ，不 帮你擦 擦鼻子 ，也 不让你 晓得羊 
跟 牧羊人 有什么 区别。 

苏： 你 干嘛说 这种话 7 

色： 因为在 你想象 中牧羊 或牧牛 的人把 牛羊喂 得又肥 又壮是 B 

为 牛羊的 利益， 而不是 为他们 自己或 者他们 主人的 利益。 你更以 
* 

为各 国的统 治者当 他们真 正是统 治者的 时候， 并不把 自己的 人民. 

当 作上面 所说的 牛羊; 你并 不认为 他们日 夜操心 ，是 专为他 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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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的 利益， 你 离了解 正义不 正义， 正义 的人和 不正义 的人简 直还差 
十万八 千里。 因为你 房然不 了解： 正义 也好， 正义的 人也好 ，反正 
谁是 强者, 谁统治 ，它 就为谁 效劳， 而 不是为 那些吃 苦受罪 的老百 
姓， 和受使 唤的人 效劳。 不正义 正相反 ，专为 管束那 些老实 正义的 
好人。 老百姓 给当官 的效劳 ，用 自己的 效劳来 使当官 的快活 ，他们 
D 自己 却一无 所得。 头脑 简单的 苏格拉 底啊， 难道你 不该好 好想想 
吗? 正义的 人跟不 正义的 人相比 ，总 是处处 吃亏。 先 拿做生 意来说 
吧。 正义者 和不正 义者合 伙经营 ，到 分红 的时候 ，从 来没见 过正义 
的人 多分到 一点， 他总是 少分到 一点。 再 看办公 事吧。 交 税的时 
候 ，两个 人收入 相等， 总是正 义的人 交得多 ，不正 义的人 交得少 。等 
E 到有 钱可拿 ，总是 正义的 人分文 不得， 不正义 的人来 个一扫 而空。 

要是 担任了 公职， 正义的 人就算 没有别 的损失 ，他自 己私人 的事业 
也会因 为无暇 顾及， 而 弄得一 团糟。 他因为 正义不 肯损公 肥私， d 

也得 罪亲朋 好友， 不肯为 他们殉 私情干 坏事。 而不 正义的 人恰好 
344 处处 相反。 我现 在要讲 的就是 刚才所 说的那 种有本 事捞大 油水的 
人。 你 如愿弄 明白， 对 于个人 不正义 比起正 义来是 多么的 有利这 
一点， 你就去 想想这 种人。 如果举 极端的 例子， 你 就更容 易明白 
了: 最不 正义的 人就是 最快乐 的人; 不 愿意为 非作歹 的人也 就是最 
吃 亏苦恼 的人。 极 端的不 正义就 是大窃 国者的 暴政， 把别 人的东 
西， 不论是 神圣的 还是普 通人的 ，是 公家 的还是 私人的 ，肆 无忌惮 
B 巧取 豪夺。 平 常人犯 了错误 ，査出 来以后 ，不 但要 受罚， 而 且名誉 
扫地， 被 人家认 为大逆 不道， 当 作强盗 * 拐子 、诈 骗犯、 扒手 。但 
是那些 不仅掠 夺人民 的钱财 、而 且剥夺 人民的 身体和 自 由的人 ，不 
C 但没 有恶名 ，反而 被认为 有福。 受他们 统治的 人是这 么说， 所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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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他们干 那些不 正义勾 当的人 也是这 么说。 一般人 之所以 谴责不 
正义 ，并 不是怕 做不正 义的事 ，而 是怕吃 不正义 的亏。 所以， 苏格 
拉底 ，不 正义的 事只要 干得大 ，是 比正义 更有力 ，更 如意， 更 气派。 
所以 象我一 上来就 说的： 正义是 为强者 的利益 服务的 ，而不 正义对 
一个 人自己 有好处 、有 利益。 

C 色拉 叙马霍 斯好象 澡堂里 的伙计 ，把大 桶的髙 谈阔论 劈头盖 D 
脸 浇下来 ，弄 得我们 满耳朵 都是。 他说 完之后 ，打 算扬长 而去 。但 
是在座 的都不 答应， 要 他留下 来为他 的主张 辩护。 我自己 也恳求 

他。〕 

苏 •. 高明 的色拉 叙马霍 斯啊！ 承 你的情 发表了 高见。 究竟对 
不对 ，既没 有充分 证明， 也 未经充 分反驳 ，可 你就要 走了。 你以为 
你说的 是件小 事吗？ 它牵涉 到每个 人一生 的道路 问题—— 究竟做 E 
哪种 人最为 有利？ 

色： 你以 为我不 晓得这 件事情 的重要 性吗？ 

苏： 你好 象对我 们漠不 关心。 我 们由于 没有你 自称有 的那些 
智慧 ，在做 人的问 题上， 不知道 怎么做 才算好 ，怎么 做算坏 ，可 你对 
这个 ，一 点儿也 不放在 心上。 请 你千万 开导我 们一下 ，你对 我们大 345 
家做的 好事， 将来一 定有好 报的。 不过， 我可以 把我自 己的 意见先 
告 诉你， 我 可始终 没让你 说服。 即使可 以不加 限制， 为所欲 为把不 
正义的 事做到 极点， 我 还是不 相信不 正义比 正义更 有益。 我的朋 
友啊 I 让人家 去多行 不义， 让人家 去用骗 术或强 权干坏 事吧。 我可 
始 终不信 这样比 正义更 有利。 也 许不光 是我一 个人这 样想， 在座 
恐怕 也有同 意的。 请 你行行 好事， 开 导开导 我们， 给我们 充分证 
明； 正义 比不正 义有益 的想法 确实是 错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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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你 叫我怎 么来说 服你？ 我说的 话你一 句也听 不进去 。你 
让我还 有什么 办法? 难道 要我把 这个道 理塞进 你的脑 袋里去 不成？ 
苏： 哎哟 ，不 ，不 。不过 ，已经 说过了 的话请 你不要 更改。 如果 
要更改 ，也请 你正大 光明地 讲出来 ，可 不要偷 梁换柱 地欺骗 蒙混我 
C 们。 色拉叙 马霍斯 ，现在 回想一 下刚才 的辩论 ，开头 你对真 正的医 
生下 过定义 ，但是 后来， 你对牧 羊人却 认为没 有必要 下个严 格的定 
义。 你觉得 只要把 羊喂饱 ，就 算是牧 羊人， 并不 要为羊 群着想 ，他 
象 个好吃 鬼一样 ，一心 只想到 羊肉的 美味， 或 者象販 子一样 ，想的 
D 只是 在羊身 上赚钱 。不过 我认为 ，牧羊 的技术 当然在 干尽善 尽美地 
使羊 群得到 利益， 因为技 艺本身 的完美 ，就在 于名副 其实地 提供本 
身最 完美的 利益。 我 想我们 也有必 要承认 同样的 道理， 那 就是任 
E 何统 治者当 他真是 统治者 的时候 ，不论 他照管 的是公 事还是 私事， 
他总是 要为受 他照管 的人着 想的。 你以为 那些真 正治理 域邦的 
人 ，都很 乐意干 这种差 事吗？ 

色： 不乐 意干。 这点我 知道。 

苏 •. 色拉叙 马霍斯 ，这 是为 什么？ 你注意 到没有 ，一般 人都不 
愿意担 任管理 职务？ 他 们要求 报酬。 理 由是: 他们任 公职是 为被统 
346 治者的 利益， 而不是 为他们 自己的 利益。 且请 你回答 我这个 问题： 
各种技 艺彼此 不同， 是不是 因为它 们各有 独特的 功能? 我髙 明的朋 
友 ，请你 可不要 讲违心 的话呀 ，否 则我们 就没法 往下辩 论了。 

色： 是的 ，分 別就在 这里。 

苏： 是不 是它们 各给了 我们特 殊的， 而不是 一样的 利益， 比如 
医术 给我们 健康， 航海术 使我们 航程安 全等等 7 
色： 当然 是的。 


苏： 是不是 挣钱技 术给我 们钱? 因为 这是挣 钱技术 的功能 。能 B 
不 能说医 术和炕 海术是 同样的 技术? 如果 照你提 议的， 严格 地讲， 
一个舵 手由于 肮海而 身体健 康了， 是 不是可 以把他 的航海 术叫做 
医 术呢？ 

色： 当然 不行。 

苏： 假如一 个人在 赚钱的 过程中 ，身 体变 健康了 ，我想 你也不 
会把赚 钱_ 技术 叫做医 术的。 

色： 当然 不会。 

苏： 如 果一个 人行医 得到了 报酬， 你会 不会把 他的医 术称之 
为 挣钱技 术呢？ 

色： 不 会的。 C 

苏 ：行。 我们不 是已经 取得了 一致意 见吗： 每 种技艺 的利益 
都是 特殊的 7 

色： 是的 o 

苏： 如果 有一种 利益是 所有的 匠人大 家都享 受的， 那 显然是 
因 为大家 运用了 一种同 样的而 不是他 们各自 特有的 技术。 

色： 好 象是这 样的。 

苏： 我们因 此可以 说匠人 之得到 报酬， 是从他 们在运 用了自 
己特 有的技 术以外 又运用 了一种 挣钱之 术而得 来的。 

〔色 拉叙 马霍斯 勉强同 意。〕 

苏： 既然 得到报 酬的这 种利益 ，并不 是来自 他本职 的技术 ，严 D 
格 地讲， 就是: 医 术产生 健康， 而挣 钱之术 产生了 报酬， 其他 各行各 
业莫不 如此， —— 每种技 艺尽其 本职， 使受照 管的对 象得到 利益。 

但 是如果 E 人得不 到报酬 ，他 能从自 己的本 职技术 得到利 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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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看来 不能。 

E 苏： 那么 工作而 得不到 报酬， 那 对他自 己不是 确实没 有利益 
吗？ 

色： 的 确没有 利益。 

苏： 色 拉叙马 霍斯， 事情 到此清 楚了。 没有一 种技艺 或统治 
术 ，是 为它本 身的利 益的， 而是 像我们 已经讲 过的， 一切营 运部署 
都是为 了对象 ，求 取对象 (弱 者） 的 利益， 而不 是求取 强者的 利益。 
所 以我刚 才说， 没 有人甘 愿充当 一个治 人者去 揽人家 的是非 。做 
347 了 统治者 ，他就 要报酬 ，因为 在治理 技术范 围内， 他 拿出自 己全部 
能力努 力工作 ，都 不是 为自己 ，而 是为所 治理的 对象。 所以 要人家 
愿意 担任这 种工作 ，就该 给报酬 ，或 者给名 ，或者 给利; 如果 他不愿 
意干, 就给予 惩罚。 

格 劳孔： 苏格 拉底， 你这说 的什么 意思? 名和利 两种报 酬我懂 
得 ，可你 拿惩罚 也当一 种报酬 ，我 可弄不 明白。 

B 苏： 你难道 不懂得 这种报 酬可以 使最优 秀的人 来当领 导吗？ 
你难道 不晓得 贪图名 利被视 为可耻 ，事 实上也 的确可 耻吗？ 

格： 我 晓得。 

苏： 因此， 好 人就不 肯为名 为利来 当官。 他们 不肯为 了职务 
公开 拿钱被 人当佣 人看待 ，更不 肯假公 济私， 暗 中舞弊 ，被 人当作 
C 小偷。 名誉也 不能动 其心， 因 为他们 并没有 野心。 于是要 他们愿 
意当 官就只 得用惩 罚来强 制了。 这就 怪不得 大家看 不起那 些没有 
受 到强迫 ，就 自己想 要当官 的人。 但最 大的惩 罚还是 你不去 管人， 
却让比 你坏的 人来管 你了。 我想象 ，好 人怕这 个惩罚 ，所以 勉强出 
D 来。 他 们不是 为了自 己的荣 华富贵 ，而 是迫不 得已， 实在找 不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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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更好 的或同 样好的 人来担 当这个 责任。 假如全 国都是 好人， 
大家会 争着不 当官， 象现在 大家争 着要当 官一样 热烈。 那 时候才 
会看 得出来 ，一个 真正的 治国者 追求的 不是他 自己的 利益， 而是老 
百姓的 利益。 所 以有识 之士宁 可受人 之惠， 也不愿 多管闲 事加惠 
于人。 因此 我绝对 不能同 意色拉 叙马霍 斯那个 “正 义是强 者的利 E 
益”的 说法。 关 于这个 问题， 我 们以后 再谈。 不过他 所说的 ，不正 
义 的人生 活总要 比正义 的人过 得好， 在我 看来， 这 倒是一 个比较 
严重的 问题。 格劳孔 ，你究 竟站在 哪一边 ，你 觉得哪 一边的 话更有 
道理？ 

格： 我觉得 正义的 人生活 得比较 有益。 

苏： 你刚才 有没有 听到色 拉叙马 霍斯说 的关于 不正义 者的种 348 
种好处 7 

格： 我听 到了， 不过我 不信。 

苏： 那么我 们要不 要另外 想个办 法来说 服他， 让他相 信他的 
说法是 错的。 

格： 当 然要。 

苏： 如果在 他说完 了之后 ，由 我们 来照他 的样子 ，正面 提出主 
张 ，叙 述正义 的好处 ，让 他回答 ，我们 来驳辩 ，然 后两 方面都 把所说 B 
的好处 各自汇 总起来 ，作 一个总 的比较 ，这样 就势必 要一个 公证人 
来作 裁判; 不过 如果 象我们 刚才那 样讨论 ，采 用彼此 互相承 认的办 
法， 那我们 自己就 既是辩 护人又 当公证 人了。 

格： 一点 不错。 

苏： 你喜欢 哪一种 方法？ 

格： 第 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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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色 拉叙马 霍斯， 请你 从头回 答我。 你 不是说 极端的 
不 正义比 极端的 正义有 利吗？ 

C 色： 我的 确说过 ，并 且我还 说明过 理由。 

苏： 你对于 这个问 题的看 法究竟 怎样？ 你或许 认为正 义与不 
正义 是一善 一恶吧 T 

色： 这 是明摆 着的。 

苏： 正义 是善， 不正义 是恶？ 

色： 我的 朋友， 你真是 一副好 心肠。 象 我这样 主张不 正义有 
利 ，而 正义有 害的人 ，能 说这种 话吗？ 

苏： 那你怎 么说呢 7 
色： 刚刚 相反。 

苏： 你说正 义就是 恶吗？ 

色： 不 ，我 认为正 义是天 性忠厚 ，天真 单纯。 

D 苏： 那么 你说不 正义是 天性刻 薄吗？ 

色： 不是。 我 说它是 精明的 判断。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你 真的 认为不 正义是 既明智 又能得 益吗？ 
色： 当然 是的。 至 少那些 能够征 服许多 城邦许 多人民 极端不 
正 义者是 如此。 你或许 以为我 所说的 不正义 者指的 是一些 偷鸡摸 
狗 之徒。 不 过即就 是小偷 小摸之 徒吧， 只要不 被逮住 ，也自 有其利 
益 ，虽然 不能跟 我刚才 讲的窃 国大盗 相比。 

E 苏： 我 想我并 没有误 会你的 意思。 不过 你把不 正义归 在美德 
与智慧 这一类 ，把正 义归在 相反的 一类， 我不能 不表示 惊讶。 

色： 我 的确是 这样分 类的。 

苏： 我的 朋友， 你说得 这样死 ，不 留回环 的余地 ，叫人 家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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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 说呢？ 如果你 在断言 不正义 有利的 同时， 能象 别人一 样承认 
它是 一种恶 一种不 道德， 我们按 照常理 还能往 下谈; 但是现 在很清 
楚 ，你 想主张 不正义 是美好 和坚强 有力; 我们 一向归 之于正 义的所 349 
有属性 你要将 它们归 之于不 正义。 你胆大 包天， 竟 然把不 正义归 
到 道德和 智慧一 类了。 

色： 你 的感觉 真是敏 锐得了 不起。 

苏： 你 怎么说 都行。 只要 我觉得 你说的 是由衷 之言， 我决不 
畏缩、 躲避， 我决 定继续 思索， 继 续辩论 下去。 色 拉叙马 霍斯， 我看 
你现在 的确不 是在开 玩笑， 而是在 亮出自 己的 真思想 。 

色： 这 是不是 我的真 思想， 与你 有什么 相干？ 你能推 翻这个 
说 法吗？ 

苏： 说得 不错。 不过你 肯不肯 再回答 我一个 问题： 你认为 一 B 
个 正义者 会不会 想胜过 别个正 义者？ 

色： 当然 不会。 否则他 就不是 现在的 这个天 真的好 好先生 
了。 

苏： 他会 不会想 胜过别 的正义 行为？ 

色： 不会。 

苏： 他 会不会 想胜过 不正义 的人， 会不 会自认 为这是 正义的 
事？ 

色： 会的 ，而 且还会 想方设 法做， 不过他 不会成 功的。 

苏： 成不 成功不 是我要 问的。 我要问 的是， 一 个正义 的人不 C 
想胜 过别的 正义者 ，但 是他想 胜过不 正义者 ，是 不是？ 

色： 是的。 

苏： 那么不 正义者 又怎么 样呢？ 他想不 想胜过 正义的 人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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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 事呢？ 

色： 当 然想。 须知 他是无 论什么 都想胜 过的。 

苏： 他 要不要 求胜过 别的不 正义的 人和事 ，使自 己得益 最多？ 
色： 要 求的。 

苏： 那 么我们 就可以 这样说 了：正 义者不 要求胜 过同类 ，而要 
求胜过 异类。 至于 不正义 则对同 类异类 都要求 胜过。 

D 色： 说得好 极了。 

苏： 于是不 正义者 当然就 又聪明 又好， 正义者 又笨又 坏了。 

色： 这也说 得好。 

苏： 那么 ，不 义者与 又聪明 又好的 人相类 ，正义 者则和 他们不 
相类 ，是 不是？ 

色： 当然 是的。 性质 相同的 人相类 ，性 质不同 的人不 相类。 
苏： 那 么同类 的人是 不是性 质相同 7 
色： 怎 么不是 7 

苏 ： 很好 I 色拉叙 马霍斯 ，你 能说有 的人“ 是音乐 的”, 有的人 
E 是“不 音乐的 ”吗？ 

色： 能说。 

苏： 哪 个是/ 聪明的 '哪 个是“ 不聪 明的” 呢？ 

色： “音乐 的”那 个当然 是“聪 明的” ，“不 音乐的 ”那个 当然是 
“ 不聪明 的”。 

苏： 你能说 一个人 聪明之 处就是 好处， 不聪明 之处就 是坏处 
吗 ？ 

色： 能说。 

苏： 关于 医生也 能这么 说吗？ 



色： 能。 

苏： 你认 为一个 音乐家 在调弦 定音的 时候， 会 有意在 琴弦的 
松 紧方面 ，胜过 别的音 乐家吗 7 
色： 未 见得。 

苏： 他有 意要超 过一个 不是音 乐家的 人吗？ 

色： 必 定的。 

苏： 医生怎 么样？ 在给 病人规 定饮食 方面， 他 是不是 想胜过 350 
别 的医生 及其医 术呢？ 

色： 当然 不要。 

苏： 但是他 想不想 胜过一 个不是 医生的 人呢？ 

色： 当 然想。 

苏 ： 让我 们把知 识和愚 昧概括 地讨论 一下。 你 认为一 个有知 
识 的人， 想要在 言行方 面超过 别的有 知识的 人呢？ 还是有 知识的 
人所言 所行在 同样的 情况下 ，彼 此相 似呢？ 

色： 势必 相似。 

苏： 无知识 的人怎 么样？ 他想同 时既胜 过聪明 人又胜 过笨人 B 
吗？ 

色： 恐怕 想的。 

苏： 有知识 的人聪 明吗？ 

色： 聪 明的。 

苏： 聪 明的人 好吗？ 

色： 好的。 

苏： 一个又 聪明又 好的人 ，不愿 超过和 自己同 类的人 ，但 愿超 
过 跟自己 不同类 而且相 反的人 ，是 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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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大槪 是的。 

苏： 但是一 个又笨 又坏的 人反倒 对同类 和不同 类的人 都想超 
过 ，是 不是？ 

色： 显然 是的。 

苏： 色 拉叙马 霍斯， 你不 是讲过 不正义 的人同 时想要 胜过同 
类和不 同类的 人吗？ 

色： 我 讲过。 

c 苏： 你 不是也 讲过， 正义 的人不 愿超过 同类而 只愿超 过不同 
类的 人吗？ 

色： 是的。 

苏： 那么 正义者 跟又聪 明又好 的人相 类似， 而 不正义 的人跟 
又笨又 坏的人 相类似 ，是 不是？ 

色： 似乎 是的。 

苏： 我 们不是 同意过 ，两个 相象的 人性质 是一祥 的吗？ 

色： 同 意过。 

苏： 那 么现在 明白了 —— 正 义的人 又聪明 又好， 不正 义的人 
又笨 又坏。 

〔色拉 叙马霍 斯承认 以上的 话可并 不象我 现在写 的这么 容易， 

D 他非 常勉强 ，一再 顽抗。 当时正 值盛暑 ，他 大汗 淋漓浑 身湿透 ，我 
从 来没有 看见他 脸这么 红过。 我们同 意正义 是智慧 与善， 不正义 
是 愚昧和 恶以后 ，我 就接着 往下讲 了。〕 

苏： 这 点算解 决了。 不过 我们还 说过， 不 正义是 强有力 。色 
拉叙 马霍斯 ，你 还记# 吗？ 

- 色： 我还 记得。 可我 并不满 意你的 说法。 我 有我自 己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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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但是 我说了 出来， 肯定 你要讲 我大放 厥词。 所 以现在 要么让 
我随意 地说， 要么由 你来问 —— 我 知道你 指望我 作答。 但 是不管 E 
你 讲什么 ，我总 是说: “好 ，好 。”一 面点点 头或摇 摇头。 就象 我们敷 
衍说 故事的 老太婆 一样。 

苏： 你不赞 成的不 要勉强 同意。 * 

色： 你 又不让 我讲话 ，一 切听你 的便了 ，你 还想要 什么？ 

苏： 不要 什么。 既然 你打定 了主意 这么干 ，我 愿意提 问题。 ^ 
色： 你问 下去。 ^ 

苏 •. 那我 就来复 述一下 前面的 问題， 以 便我们 可以按 部就班 
地继 续研究 正义和 不正义 的利弊 问题。 以前 说过不 正义比 正义强 3 M 
而有力 ，但是 现在既 然已经 证明正 义是昝 慧与善 ，而 不正义 是愚昧 
无知。 那么 ，显 而易见 ，谁 都能看 出来， 正义比 不正义 更强更 有力。 

不 过我不 愿意这 样马虎 了事， 我要这 样问： 你承不 承认， K 界上有 B 
不讲 正义的 城邦， 用很不 正义的 手段去 征服别 的城邦 ，居然 把许多 
城邦都 置于自 己的奴 役之下 这种事 情呢？ 

色： 当然 承认。 尤 其是最 好也就 是最不 正义的 城邦最 容易做 
这种 事情。 

苏： 我懂 ，这 是你的 理论。 不 过我所 要考虑 的乃是 ，这 个国家 
征服别 的国家 ，它 的势力 靠不正 义来维 持呢， 还是一 定要靠 正义来 
维 持呢？ 

色： 如 果你刚 才那个 “正义 是智慧 ”的说 法不错 ，正义 是需要 C 
的。 如果 我的说 法不错 ，那 么不正 义是需 要的。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我 很高兴 ，你不 光是点 头摇头 ，而 且还给 
了我 极好的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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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为的 是让你 髙兴。 

苏： 我非常 领情， 还想请 你再让 我高兴 一下， 答复我 这个问 
题:一 个城邦 ，或 者一 支军队 ，或 者一伙 盗贼， 或者任 何集团 ，想要 
共同做 违背正 义的事 ，如 果彼此 相处毫 无正义 ，你 看会成 功吗？ 

D 色： 肯定 不成。 

苏： 如果 他们不 用不正 义的方 法相处 ，结果 会好一 点吗？ 

色： 当然。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这 是因为 不正义 使得他 们分裂 、仇恨 、争 
斗 ，而正 义使他 们友好 、和谐 ，是 不是？ 

色： 姑且这 么说吧 ！ 我不愿 意跟你 为难。 

苏： 不 胜感激 之至。 不过 请你告 诉我， 如果不 正义能 到处造 
成 仇恨， 那么不 管在自 由人， 还是 在奴隶 当中， 不正 义是不 是会使 
他们彼 此仇恨 ，互 相倾轧 ，不能 一致行 动呢？ 

色： 当然！ 

E 苏： 如 果两个 人之间 存在不 正义， 他们 岂不要 吵架， 反目成 
仇， 并且成 为正义 者的公 敌吗？ 

色： 会的 ^ 

苏： 我的 高明的 朋友啊 ！ 如 果不正 义发生 在一个 人身上 ，你 
以为 这种不 正义的 能力会 丧失呢 ，还是 会照样 保存呢 ？ 

色： 就 算照样 保存吧 t 

苏： 看来 不正义 似乎有 这么一 种力量 ：不论 在国家 、家庭 、军 
352 队或者 任何团 体里面 ，不正 义首先 使他们 不能一 致行动 ，其 次使他 
们 自己彼 此为敌 ，跟 对立面 为敌， 并且 也跟正 义的人 们为敌 ，是不 
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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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确实是 这样。 

苏： 我想， 不正义 存在于 个人同 样会发 挥它的 全部本 能：首 
先 ，使他 本人自 我矛盾 ，自 相冲突 ，拿不 出主见 ，不能 行动； 其次使 
他和自 己为敌 ，并和 正义者 为敌， 是不是 7 
色： 是的 。 

苏： 我的朋 友啊！ 诸神 是正义 的吗？ 

色 ： 就算是 的吧。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那 幺不义 者为诸 神之敌 ，正 义者为 诸神之 


色： 高 谈阔论 ，听你 的便。 我不来 反对你 ，使 大家 扫兴。 

苏： 好事做 到底， 请你 象刚才 一样继 续回答 我吧！ 我 们看到 
正义 的人的 确更聪 明能干 更好， 而不正 义的人 根本不 能合作 。当 
我们说 不正义 者可以 有坚强 一致的 行动， 我 们实在 说得有 点不对 
头。 因 为他们 要是绝 对违反 正义， 结果 非内讧 不可。 他们 残害敌 
人 ，而不 至于自 相残杀 ，还 是因为 他们之 间多少 还有点 正义。 就凭 
这么 一点儿 正义， 才 使他们 做事好 歹有点 成果; 而他 们之间 的不正 
义对 他们的 作恶也 有相当 的妨碍 d 因 为绝对 不正义 的真正 坏人， 
也 就绝对 做不出 任何事 情来。 这就 是我的 看法， 跟 你原来 所说的 
不同。 

我 们现在 再来讨 论另一 个问题 ，就 是当初 提出来 的那个 “正义 
者是否 比不正 义者生 活过得 更好更 快乐” 的 问题。 根据我 们讲过 
的话， 答案是 显而易 见的。 不过 我们应 该慎重 考虑， 这并不 是一件 
小事 ，而 是一个 人该怎 样采取 正当的 方式来 生活的 大事。 

色 ：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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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我正 在考虑 ，请你 告诉我 ，马有 马的功 能吗？ 

E 色 ：有。 

苏： 所 谓马的 功能， 或 者任何 事物的 功能， 就是 非它不 能做， 
非它 做不好 的一种 特有的 能力。 可不 可以这 样说？ 

色： 我 不懂。 、 

苏： 那么听 t : 你不用 眼睛能 看吗？ ‘ 

色： 当然 不能。 

苏： 你不用 耳朵能 听吗？ 

色： 不能。 

苏： 那么 ，看和 听是眼 和耳的 功能， 我们可 以这样 说吗？ 

色： 当然 可以。 

353 苏： 我们能 不能用 短刀或 凿子或 其它家 伙去剪 葡萄籐 ？ 

色： 有 什么不 可以？ 

苏： 不过 据我看 ，总 不及专 门为整 枝用的 剪刀来 得便当 。 

色： 真的。 

苏： 那么 我们要 不要说 ，修葡 萄枝是 剪刀的 功能？ : 

色： 要这 么说。 

苏： 我想 你现在 更加明 白贺刚 才为什 么要问 这个问 题的了 ： 
一个事 物的功 能是否 就是那 个事物 特有的 能力。 

B 色： 我懂了 ，我赞 成这个 说法。 

苏 •. 很好。 你是 不是认 为每一 事物， 凡有一 种功能 ，必 有一种 
待定的 德性？ 举刚才 的例子 来讲， 我们 说眼睛 有一种 功能， 是不 


色: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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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眼睛有 一种德 性吗？ 

色 ：有。 

苏： 耳 朵是不 是有一 种功能 7 
色： 是的。 

苏： 也有 一种德 性吗？ 

色 ：有。 

苏： 不 论什么 事物都 能这么 说吗？ 

色： 可以。 

苏： 那么我 问你: 如果眼 睛没有 它特有 的德性 ，只 有它 特有的 
缺陷， 那么眼 睛能发 挥它的 功能吗 7 C 

色： 怎么 能呢？ 恐怕 你的意 思是指 看不见 ，而不 是指看 得见。 

苏： 广义 的德性 ，我们 现在不 讨论。 我的 问题是 :事物 之所以 
能 发挥它 的功能 ，是 不是由 于它有 特有的 德性; 之所 以不能 发挥它 
的功能 ，是 不是 由于有 特有的 缺陷？ 

色： 你说 得对。 

苏： 如果耳 朵失掉 它特有 的德性 ，就 不能 发挥耳 朵的功 能了， 

是 不是？ 

色： 是的。 

苏： 这个说 法可以 应用到 其它的 事物吗 7 D 

色： 我想 可以。 

苏： 那么 再考虑 一点： 人 的心灵 有没有 一种非 它不行 的特有 
功能？ 譬 如管理 、指挥 、计划 等等？ 除心 灵而外 ，我 们不能 把管理 
等等 作为其 他任何 事物的 特有功 能吧？ 

色： 当然。 


苏： 还有 ，生 命呢？ 我 们能说 它是心 灵的功 能吗？ 

色' 再对也 没有。 

苏： 心 灵也有 德性吗 7 
色：有 。 

苏： 色拉叙 马霍斯 ，如 果心 灵失去 了特有 的德性 ，能不 能很好 
地发挥 心灵的 功能？ 

色 •. 不能。 

苏： 坏心 灵的指 挥管理 一定坏 ，好心 灵的指 摔管理 一定好 ，是 
不是 7 

色： 应该 如此。 

苏： 我 们不是 已经一 致认为 ：正义 是心灵 的德性 ，不正 义是心 
灵的 邪恶吗 7 
色： 是的。 

苏： 那 么正义 的心灵 正义的 人生活 得好， 不正 义的人 生活得 
坏 ，是 不是？ 

色： 照你 这么说 ，显然 是的。 

苏： 生活 得好的 人必定 快乐， 幸福； 生活 得不好 的人， 必定相 
反。 

色： 诚然。 

苏： 所以正 义者是 快乐的 ，不正 义者是 痛苦的 。 

色： 姑 且这样 说吧！ 

苏： 但是 痛苦不 是利益 ，快 乐才是 利益。 

色： 是的。 

* 

苏： 髙 明的色 拉叙马 霍斯啊 I 那 么不正 义绝对 不会比 正义更 


有 利了。 

色： 苏格 拉底呀 ！ 你就把 这个当 怍朋迪 斯节的 盛宴吧 ！ 

苏： 我得 感谢你 ，色 拉叙马 霍斯， 因为你 已经不 再发火 不再使 
我难 堪了。 不过 你说的 这顿盛 宴我并 没有好 好享受 —— 这 要怪我 
自己。 与 你无关 —— 我 很象那 些馋鬼 一样， 面前的 菜还没 有好好 B 
品味 ，又 抢着去 尝新端 上来的 菜了。 我 们离开 了原来 讨论的 目标， 

对 于什么 是正义 ，还 没有得 出结论 ，我 们就又 去考虑 它是邪 恶与愚 
眛呢， 还是智 慧与道 德的问 题了； 接着“ 不正义 比正义 更有利 ”的问 
题又突 然发生 。我 情不 自禁又 探索了 一番。 现在 到头来 ，对 讨论的 
结果我 还一无 所获。 因为 我既然 不知道 什么是 正义， 也就 无法知 c 

道 正义是 不是一 种德性 ，也就 无法知 道正义 者是痛 苦还是 快乐。 


357 〔苏： 我 说了那 么些话 ，原 以为该 说的都 说了。 谁知这 不过才 

是个开 场白呢 I 格 劳孔素 来见义 勇为， 而 又猛烈 过人。 他 对色拉 
叙马 霍斯的 那么容 易认输 颇不以 为然。 他 说:〕 

格: 苏 格拉底 ，你说 无论如 何正义 总比不 正义好 ，你是 真心实 
B 意 想说服 我们呢 ，还 是不过 装着要 说服我 们呢？ 

苏： 让我自 己选 择的话 ，我 要说我 是真心 实意想 要这么 做的。 

' 格： 你光这 么想， 可没这 么做。 你 同意不 同意： 有那 么一种 

善， 我 们乐意 要它， 只 是要它 本身， 而不是 要它的 后果。 比 方象欢 
乐和 无害的 娱乐， 它们并 没有什 么后果 ，不 过快乐 而已。 

苏： 不错， 看来是 有这种 事的。 

C 格: 另 外还有 一种善 ，我们 之所以 爱它既 为了它 本身, 又为了 
它的 后果。 比如明 白事理 ，视 力好 ，身体 健康。 我认为 ，我 们欢迎 
这 些东西 ，是为 了两个 方面。 

苏： 是的。 

格： 你 见到第 三种善 没有？ 例 如体育 锻炼啦 ，害 了病要 求医， 
因此 就有医 术啦， 总的说 ，就 是赚钱 之术， 都属这 一类。 说 起来这 
D 些事 可算是 苦事， 但 是有利 可得， 我 们爱它 们并不 是为了 它们本 
身 ，而 是为了 报酬和 其他种 种随之 而来的 利益。 

/ 

苏 ：啊！ 是的 ，是有 第三种 ，可那 又怎么 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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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你 看正义 属于第 几种？ 

苏： 依我看 ，正 义属于 最好的 一种。 一个 人要想 快乐， 就得爱 358 
它 一一 既因为 它本身 ，又因 为它的 后果。 

袼： 一般 人可不 是这样 想的， 他们 认为正 义是一 件苦事 。他 
们 拚着命 去干， 图的是 它的名 和利。 至 于正义 本身， 人们 是害怕 
的 ，是想 尽量回 避的。 

苏： 我 也知道 一般人 是这样 想的。 色拉 叙马霍 斯正是 因为把 
所有 这些看 透了， 所以 才干脆 贬低正 义而赞 颂不正 义的。 但是我 
恨 自己太 愚蠢, 要想学 他学不 起来。 

格： 让 我再说 两句， 看你 能不能 同意。 我觉得 色拉叙 马霍斯 S 
是被你 弄得晕 头转向 了 ，就象 一条蛇 被迷住 了似的 ，他 对你 屈服得 
太 快了。 但是我 对你所 提出的 关于正 义与不 正义的 论证还 要表示 
不 满意。 我想知 道到底 什么是 正义， 什么是 不正义 叫 它们 在心灵 
里各产 生什么 样的力 量© ; 至 于正义 和不正 义的报 酬和后 果我主 
张暂 且不去 管它。 如果 你支持 的话， 我们 就来这 么干。 我 打算把 
色拉 叙马霍 斯的论 证复述 一遍。 第一， 我先 说一般 人认为 的正义 C 
的 本质和 起源; 第二 ，我 再说所 有把正 义付诸 行动的 人都不 是心甘 
情 愿的， 实在 是不得 已而为 之的， 不是 因为正 义本身 善而去 做的； 

第三 我说， 他们这 样看待 正义是 有几分 道理的 ，因为 从他们 的谈话 
听 起来， 好象不 正义之 人日子 过得比 正义的 人要好 得多。 苏格拉 
底啊， 你可别 误解了 ，须知 这并不 是我自 己的 想法。 但是我 满耳朵 
听 到的却 是这样 的议论 ，色拉 叙马霍 斯也好 ，其 他各 色各样 的人也 

① 即关 于正义 和不正 义的定 义问理 ，也就 是下面 所说的 ，正 义和 不正义 的“本 

质” 。 

0 即后 面所说 的对心 灵的“ 影响” & , 



D 好， 都是众 口一词 ，这 真叫我 为难。 相 反我却 从来没 有听见 有人象 
样地为 正义说 句好话 ，证 明正 义比不 正义好 ，能 让我满 意的。 我倒 
真想听 到呢！ 看来 唯一的 希望只 好寄托 在你身 上了。 因此， 我荽 
尽力 赞美不 正义的 生活。 用这 个办法 让你看 着我的 样子去 赞扬正 
义， 批评不 正义。 你 是不是 同意这 样做？ 

苏： 没有什 么使我 更高兴 的了。 还有什 么题目 是一个 有头脑 
的人高 兴去讲 了又讲 ，听 了又听 的呢？ 

E 格： 好 极了。 那就先 听我来 谈刚才 提出的 第一点 —— 正义的 
本质和 起源。 人们 说:作 不正义 事是利 ，遭受 不正义 是害。 遭受不 
正义 所得的 害超过 干不正 义所得 的利。 所以 人们在 彼此交 往中既 
尝到 过干不 正义的 甜头， 又 尝到过 遭受不 正义的 苦头。 两 种味道 
359 都尝到 了之后 ，那些 不能专 尝甜头 不吃苦 头的人 ，觉 得最好 大家成 
立 契约： 既 不要得 不正义 之惠， 也 不要吃 不正义 之亏。 打 这时候 
起 ，他们 中间才 开始订 法律立 契约。 他们 把守法 践约叫 合法的 、正 
义的。 这就是 正义的 本质与 起源。 正 义的本 质就是 最好与 最坏的 
折衷 —— 所 谓最好 ，就是 干了坏 事而不 受罚； 所 谓最坏 ，就 是受了 
罪 而没法 报复。 人们说 ，既 然正义 是两者 之折衷 ，它 之为大 家所接 
« 受 和赞成 ，就不 是因为 它本身 真正善 ，而 是因 为这些 人没有 力量去 
干不 正义， 任何 一个真 正有力 量作恶 的人绝 不会愿 意和别 人订什 
么契约 ，答 应既不 害人也 不受害 —— 除非他 疯了。 因此 ，苏 格拉底 
啊， 他们说 ，正 义的本 质和起 源就是 这样。 

说到第 二点。 那些做 正义事 的人并 不是出 于心甘 情愿， 而仅 
仅是 因为没 有本事 作恶。 这 点再清 楚也没 有了。 假 定我们 这样设 
C 想： 眼前有 两个人 ，一 个正义 ，一个 不正义 ，我 们给他 们各自 随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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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做事的 权力， 然 后冷眼 旁观， 看看 各人的 欲望把 他们引 到哪里 
去？ 我们当 场就能 发现， 正义的 人也在 那儿干 不正义 的事。 人不 
为己， 天诛地 灭嘛！ 人都 是在法 律的强 迫之下 ，才走 到正义 这条路 
上 来的。 我所讲 的随心 所欲， 系指象 吕底亚 人古各 斯的袓 先所有 D 
的那 样一种 权力。 据 说他是 一个牧 羊人， 在 当时吕 底亚的 统治者 
手下 当差。 有一 天暴风 雨之后 ，接着 又地震 ，在 他放羊 的地方 ，地 
壳 裂开了 ，下 有一道 深渊。 他虽然 惊住了 ，但还 是走了 下去。 故事 
是这样 说的： 他在那 里面看 到许多 新奇的 玩艺儿 ，最 特别的 是一匹 
空心的 铜马， 马身上 还有小 窗户。 他偷眼 一瞧， 只 见里面 一具尸 
首 ，个头 比一般 人大， 除了手 上戴着 一只金 戒指， 身 上啥也 没有。 E 
他 把金戒 指取下 来就出 来了。 这 些牧羊 人有个 规矩， 每个 月要开 
一 次会， 然后 把羊群 的情况 向国王 报告。 他 就戴着 金戒指 去开会 
了。 他 跟大伙 儿坐在 一起， 谁 知他碰 巧把戒 指上的 宝石朝 自己的 

I 

手心 一转。 这一下 ，別人 都看不 见他了 ，都当 他已经 走了。 他自己 360 
也莫 名其妙 ，无意 之间把 宝石朝 外一转 ，别人 又看见 他了。 这以后 
他一 再试验 ，看 自己到 底有没 有这个 隐身的 本领。 果 然百试 百灵， 
只要 宝石朝 里一转 ，别人 就看不 见他。 朝 外一转 ，就看 得见他 。他 
有了这 个把握 ，就想 方设法 谋到一 个职位 ，当上 了国王 的使臣 。到 
了国王 身边， 他就 勾引了 王后， 跟她 同谋， 杀掉了 国王， 夺 取了王 B 
位。 ’照这 样来看 ，假 定有两 只这样 的戒指 _ ，正义 的人 和不正 义的人 
各戴 一只， 在这种 情况下 ，可 以想象 ，没 有一个 人能坚 定不移 ，继续 
做正义 的事， 也不会 有一个 人能克 制住不 拿别人 的财物 ，如 果他能 
在市场 里不用 害怕， 要什么 就随便 拿什么 ，能随 意穿门 越户， 能随 C 
意调戏 妇女， 能随 意杀人 劫狱， 总 之能象 全能的 神一样 ，随 心所欲 



行 动的话 ，到 这时候 ，两 个人的 行为就 会一模 一样。 因此我 们可以 
说， 这 是一个 有力的 证据， 证 明没有 人把正 义当成 是对自 己的好 
事， 心甘 情愿去 实行， 做正义 事是勉 强的。 在 任何场 合之下 ，一个 
D 人 只要能 干坏事 ，他 总会去 干的。 大家一 目了然 ，从 不正义 那里比 
从 正义那 里个人 能得到 更多的 利益。 每个相 信这点 的人却 能振振 
有词， 说出一 大套道 理来。 如果谁 有了权 而不为 非作歹 ，不 夺人钱 
财 ，那 他就要 被人当 成天下 第一号 的傻瓜 ，虽 然当着 他的面 人家还 
是 称赞他 —— 人们 因为怕 吃亏， 老 是这么 互相欺 骗着。 这 一点暂 
且说到 这里。 

E 如果我 们把最 正义的 生活跟 最不正 义的生 活作一 番对照 ，我 

们就能 够对这 两种生 活作出 正确的 评价。 怎样才 能清楚 地对照 
呢？ 这 么办： 我 们不从 不正义 者身上 减少不 正义， 也不从 正义者 
身上减 少正义 ，而让 他们各 行其事 ，各尽 其能。 

首先 ，我们 让不正 义之人 象个有 专门技 术的人 ，例 如最 好的舵 
361 手或最 好的医 生那样 行动， 在他的 技术范 围之内 ，他 能辨别 什么是 
可能的 ，什 么是不 可能的 ，取其 可能而 弃其不 可能。 即使偶 尔出了 
差错， 他也 能补救 那 就等着 瞧吧！ 他会把 坏事干 得不漏 一点马 
脚 ，谁 也不能 发觉。 如果 他被人 抓住， 我们就 必须把 他看作 一个蹩 
脚的 货色。 不正 义的最 高境界 就是嘴 上仁义 道德， 肚子里 男盗女 
娼。 所以我 们对一 个完全 不正义 的人应 该给他 完全的 不正义 ，一 
B 点 不能打 折扣; 我们 还要给 坏事做 绝的人 最最正 义的好 名声; 假使 
他出 了破绽 ，也 要给他 补救的 能力。 如果 他干的 坏事遭 到谴责 ，让 
他能 鼓起如 簧之舌 ，说服 人家。 如果需 要动武 ，他有 的是勇 气和实 
力 ，也 有的是 财势和 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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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个不正 义者的 旁边， 让我们 按照理 论树立 一个正 义者的 
形 象:朴 素正直 ，就 象诗人 埃斯库 洛斯所 说的“ 一个不 是看上 去好， 
而是真 正好的 人”。 因此我 们必须 把他的 这个“ 看上去 ”去掉 。因 
为 ，如 果大家 把他看 作正义 的人， 他就因 此有名 有利。 在这 种情况 c 
下， 我们就 搞不清 楚他究 竟是为 正义而 正义， 还是 为名利 而正义 
了。 所 以我们 必须排 除他身 上的一 切表象 ，光 剩下正 义本身 ，来跟 
前面说 过的那 个假好 人真坏 人对立 起来。 让 他不做 坏事而 有大逆 
不 道之名 ，这样 正义本 身才可 以受到 考验。 虽然 国人皆 曰可杀 ，他 
仍正 义凛然 ，鞠躬 殉道， 死 而后已 •，他 甘冒天 下之大 不韪， 坚持正 D 
义 ，终生 不渝。 这 样让正 义和不 正义各 趋极端 ，我们 就好判 别两者 
之 中哪一 种更幸 福了。 

苏： 老天 爷保佑 f 我亲 爱的格 劳孔， 你 花了多 大的努 力塑造 
琢 磨出这 一对人 象呀， 它们简 直象参 加比赛 的一对 雕塑艺 术品一 
样啦。 

格： 我尽心 力而为 ，总 算弄出 来了。 我想 ，如果 这是两 者的本 
质， 接下 来讨论 两种生 活的前 途就容 易了。 所以我 必得接 着往下 E 
讲。 如 果我说 话粗野 ，苏格 拉底， 你 可别以 为是我 在讲， 你 得以为 
那 是颂扬 不正义 贬抑正 义的人 在讲。 他 们会这 样说： 正义 的人在 
那种 情况下 ，将 受到拷 打折磨 ，戴着 镣铐， 烧瞎 眼睛， 受尽 各种痛 
苦， 最后他 将被钉 在十字 架上。 死到 临头他 才体会 到一个 人不应 
该做 真正义 的人， 而应该 做一个 假正义 的人。 埃斯 库洛斯 的诗句 362 
似乎更 适用于 不正义 的人。 人们说 不正义 的人倒 真的是 务求实 
际, 不慕虚 名的人 —— 他 不要做 伪君子 ，而要 做真实 的人， 

他 的心田 肥沃而 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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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谋深算 从这里 长出， 

B 精明主 意生自 这心头 。① 

他由于 有正义 之名， 首先要 做官， 要统治 国家； 其次 他要同 他所看 
中的世 家之女 结婚， 又要让 子女同 他所中 意的任 何世家 联姻; 他还 
想 要同任 何合适 的人合 伙经商 ，并 且在所 有这些 事情中 ，捞 取种种 
好处 ，因为 他没有 怕人家 说他不 正义的 顾忌。 人 们认为 ，如 果进行 
C 诉讼， 不论公 事私事 ，不正 义者总 能胜诉 ，他就 这样长 袖善舞 ，越来 
越富。 他 能使朋 友得利 ，敌人 受害。 他祀 奉诸神 ，排 场体面 ，祭品 
丰盛。 不论敬 神待人 ，只要 他愿意 ，总 比正义 的人搞 得髙明 得多。 
这样神 明理所 当然对 他要比 对正义 者多加 照顾。 所 以人们 会说， 
苏格拉 底呀！ 诸 神也罢 ，众 人也罢 ，他 们给不 正义者 安排的 生活要 
比给正 义者安 排的好 得多。 

C 苏： 格劳孔 说完了 ，我 心里正 想说几 句话， 但 他的兄 弟阿得 
D 曼托斯 插了进 来。〕 

阿： 苏格 拉底， 当然你 不会认 为这个 问题已 经说透 彻了吧 I 

苏： 还有什 么要讲 的吗？ 

阿： 最该 讲的事 偏偏还 只字未 提呢。 

苏： 我明 白了。 常 言道： “兄弟 一条心 1” 他 漏了什 么没讲 ，你 
就帮他 补上。 虽然对 我来说 ，他所 讲的已 经足够 把我打 倒在地 ，使 
我想 要支援 正义也 爱莫能 助了。 

E 阿： 废话 少说， 听我 继续讲 下去。 我们 必须把 人家赞 扬正义 
批判 不正义 的观点 统统理 出来。 据 我看， 这 样才能 把格劳 孔的意 
思 弄得更 清楚。 做父亲 的告诉 儿子， 一切负 有教育 责任的 人们都 

① 见埃 斯库洛 斯悲剧 《 七将 攻忒拜 》574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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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 告诫： 为 人必须 正义。 但 是他们 的谆谆 告诫也 并不颂 扬正义 
本身 ，而 只颂扬 来自正 义的好 名声。 因为 只要有 了这个 好名声 ，他 363 
就 可以身 居高位 ，通 婚世族 ，得 到刚才 格劳孔 所讲的 一个不 正义者 
从好 名声中 能获得 的种种 好处。 关于好 名声的 问题， 人们 还讲了 
许 多话。 例如他 们把人 的好名 声跟诸 神联系 起来， 说 i 者神 会把一 
大堆 好东西 赏赐给 虔诚的 人们。 举诗 人赫西 俄德和 M 马 的话为 
例， 前者说 诸神使 橡树为 正义的 人开花 结实： B 

树梢结 橡子， 树间蜜 蜂鸣， 

树下有 绵羊， 羊群如 白云。 ① 

他 说正义 者还有 其他诸 如此类 的赏心 乐事。 荷马说 的不约 而同： 

英 明君王 ，敬畏 诸神， 

髙 举正义 ，五谷 丰登， 

大 地肥沃 ，果枝 沉沉， C 

海 多鱼类 ，羊群 繁殖。 ® 

默塞俄 斯和他 的儿子 在诗歌 中歌颂 诸神赐 福正义 的人， 说得 
更妙。 他 们说诸 神引导 正义的 人们来 到冥界 ，设 筵款待 ，请 他们斜 
倚长榻 ，头 戴花冠 ，一 觞一咏 ，以消 永日。 似乎美 德最好 的报酬 ，就 D 
是醉 酒作乐 而已。 还 有其他 的人说 ，上 苍对美 德的恩 赐萌及 后代。 

他 们说虔 信诸神 和信守 誓言的 人多子 多孙， 绵延 百代。 他 们把渎 
神和不 正义的 人埋在 阴间的 泥土中 ，还 强迫他 们用篮 取水： 劳而无 
功; 使不正 义的人 在世的 时候， 就得到 恶名， 遭受到 格劳孔 所列举 E 
的， 当一 个正义 者被看 成不正 义者时 所受的 同样的 惩罚。 关于不 


① 鎘 西成德 <1 作 与农时 》 232 以下 c 
© 、、奐 德赛 》 XIX 109 以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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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之人， 诗人所 讲的只 此而已 ，别无 其他。 关于对 正义者 与不正 
义 者的赞 扬和非 难之论 ，就 说这么 多吧！ 

此外 ，苏格 拉底呀 t 请你 再考虑 诗人和 其他的 人关于 正义和 
不正 义的另 外一种 说法。 他们 大家异 口同声 反复指 出节制 和正义 
364 固然美 ，但是 艰苦。 纵欲和 不正义 则偷快 ，容 易， 他 们说指 责不正 
义 为寡廉 鲜耻， 不 过流俗 之见一 番空论 罢了。 他们 说不正 义通常 
比正义 有利。 他们庆 贺有钱 有势的 坏人有 福气， 不 论当众 或私下 
» 里 ，心 甘情愿 尊敬这 些人。 他们对 于穷人 弱者， 总是欺 侮藐视 ，虽 
然 他们心 里明白 贫弱者 比这些 人要好 得多。 在 这些事 情当中 ，最 
叫 人吃惊 的是， 他 们对于 诸神与 美德的 说法。 他们 说诸神 显然给 
许 多好人 以不幸 的遭遇 和多灾 多难的 一生， 而给许 多坏人 以种种 
的 幸福。 求乞祭 司和江 湖巫人 ，奔 走富家 之门， 游说 主人， 要他们 
相信: 如果 他们或 他们的 袓先作 了孽， 用 献祭和 符咒的 方法， 他们 
C 可 以得到 诸神的 賜福， 用乐神 的赛会 能消灾 赎罪； 如果要 伤害敌 
人 ，只 要化一 点小费 ，念几 道符冗 ，读 几篇 咒文， 就能驱 神役鬼 ，为 
他们 效力， 伤害 无论不 正义者 还是正 义者。 他们还 引用诗 篇为此 
作证 ，诗里 描写了 为恶的 轻易和 恶人的 富足， 

名利多 作恶， 举步可 登程， 

D 恶路 且平坦 ，为善 苦登攀 。① 

以及从 善者的 路程遥 远又多 险阻。 还 有的人 引用荷 马诗来 证明凡 
人诱 惑诸神 ，因 为荷马 说过： 

众人 获罪莫 担心， 逢年 过节来 祭神， 


① 赫西俄 工作 与农时 > 287-289, 




香 烟缭绕 牺牲供 ，诸 神开颜 保太平 。① E 

他们 发行一 大堆默 塞俄斯 与俄尔 甫斯的 书籍。 据他 们说， 默塞俄 
斯与俄 尔甫斯 是月神 和文艺 之神的 后裔。 他 们用这 些书里 规定的 
仪式祭 祀祓除 ，让 国家和 私人都 相信， 如果 犯下了 罪孽， 可 以用祭 
享 和赛会 为生者 赎罪。 可以 用特有 的仪式 使死者 在阴间 得到赦 365 
免。 谁要是 轻忽祭 祀享神 ，那 就永 世不得 超生。 

亲爱 的朋友 苏格拉 底呀！ 他们所 讲的关 于神和 人共同 关心的 
善恶的 种种宏 旨高论 ，对于 听者， 特别 是对那 些比较 聪明， 能够从 
道听 途说中 进行推 理的年 轻人， 对他 们的心 灵会有 什么影 响呢？ 

他 们能从 这些髙 论中得 出结论 ，知道 走什么 样路， 做什 么样人 ，才 B 
能使 自己一 生过得 最有意 义吗？ 这种 年轻人 多半会 用品达 的问题 
来 问他们 自己： “是 用堂堂 正义， 还是靠 阴谋诡 计来步 步髙升 ，安身 
立命， 度过一 生?” 要做一 个正义 的人， 除非我 只是徒 有正义 之名， 
否则就 是自找 苦吃。 反之 ，如果 我并不 正义， 却已因 浄得正 义者之 
名， 就能有 天大的 福气！ 既然 智者们 告诉我 ，“貌 似”远 胜“真 是 ”， C 
而且是 幸福的 关键。 我何不 全力以 赴追求 假象。 我 最好躲 在灿烂 
庄严 的门墙 后面， 带着 最有智 慧的阿 尔赫洛 霍斯所 描写的 狡猾贪 
婪的 狐狸。 有人说 ，干 坏事 而不被 发觉很 不容易 。啊！ 普天 之下， 
又有哪 一件伟 大的事 情是容 易的？ 无论 如何， 想要幸 福只此 一途 。 D 
因为所 有论证 的结果 都是指 向这条 道路。 为 了一切 保密， 我们拉 
宗派 、搞 集团; 有辩 论大师 教我们 讲话的 艺术， 向议会 法庭作 演说， 
硬逼 软求, 这样， 我们 可以尽 得好处 而不受 惩罚。 有 人说， 对于诸 
神 ，既 不能骗 ，又不 能逼 。 怎么 不能？ 假定没 有神， 或者有 神而神 

① 《伊 利亚特 & IX 497 以下 。柏 拉图引 文与现 行史诗 有出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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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关心 人间的 事情， 那么做 了坏事 被神发 觉也无 所谓。 假定 有神， 
神又 确实关 心我们 ，那我 们所知 道的关 于神的 一切， 也都是 从故事 
和 诗人们 描述的 神谱里 来的。 那 里也同 时告诉 我们， 祭祀、 祷告、 
奉献 祭品， 就可 以把诸 神收买 过来。 对于 诗人们 的话， 要么 全信， 
366 要么全 不信。 如果我 们信了 ，那 我们就 放手去 干坏事 ，然后 拿出一 
部分不 义之财 来设祭 献神。 如果我 们是正 义的， 诸 神当然 不会惩 
罚我们 ，不过 我们得 拒绝不 正义的 利益。 如果我 们是不 正义的 ，我 
们保 住既得 利益， 犯罪以 后向诸 神祷告 求情， 最后还 是安然 无恙。 
有 人说: 不错 ，但是 到来世 ，还 是恶有 恶报， 报 应在自 己 身上， 或者 
在子孙 身上。 但是 精明会 算的先 生们这 样说: 没关系 ，我们 这里有 
灵 验的特 种仪式 和一心 赦罪的 诸神， 威名远 扬的城 邦都是 这样宣 
B 布的。 我们 还有诸 神之子 ，就是 诗人和 神的代 言人， 所有关 于真理 
的 消息都 是这些 智者透 露给我 们的。 

那么 ，还有 什么理 由让我 们去选 择正义 ，而 舍弃 极端的 不正义 
呢？ 如果我 们把正 义只拿 来装装 门面， 做出道 貌岸然 的样子 ，我们 
生 前死后 ，对 人对神 就会左 右逢源 ，无往 而不利 。这个 道理， 普通人 
和第 一流的 权威都 是这么 说的。 根据上 面说的 这些， 苏格拉 底呀， 
C 怎 么可能 说服一 个有聪 明才智 、有 财富、 有体力 、有门 第的人 ，叫他 
来尊重 正义？ 这种 人对于 任何赞 扬正义 的说法 ，都只 会嘲笑 而已。 
照这 么看， 假如有 人指出 我们所 说过的 一切都 是错的 ，假如 苻人真 
是心悦 诚服地 相信正 义确是 最善， 那 么他对 于不正 义者也 会认为 
D 情有可 原 # 他不 会恼怒 他们。 因为他 晓得， 没有一 个人真 正心甘 
情愿实 践正义 的^> 除非 那种生 性刚正 、嫉 恶如仇 ，或 者困学 而知的 
人， 才懂得 为什么 要存善 去恶。 不然就 是因为 怯懦、 老迈或 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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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 使他反 对作恶 一一 因为他 实在没 有力量 作恶。 这点再 明白也 
没 有了。 这种人 谁头一 个掌权 ，谁 就头 一个尽 量作恶 ，唯一 的原因 
就是我 跟我的 朋友刚 开始所 讲的。 我们对 你说: “苏格 拉底呀 ！ 这 
事说来 也怪， 你们自 命为正 义的歌 颂者。 可是 ，从古 代载入 史册的 B 
英雄起 ，一 直到近 代的普 通人， 没有一 个人真 正歌颂 正义， 谴责不 
正义 ，就 是肯歌 颂正义 或谴责 不正义 ，也不 外乎是 从名声 、荣誉 、利 
禄这些 方面来 说的。 至于 正义或 不正义 本身是 什么？ 它们 本身的 
力量 何在？ 它们在 人的心 灵上， 当神所 不知， 人 所不见 的时候 ，起 
什么 作用？ 在 诗歌里 ，或 者私下 谈话里 ，都没 有人好 好地描 写过， 
没有 人曾经 指出过 ，不 正义是 心灵本 身最大 的丑恶 ，正 义是最 大的％ 7 
美德。 要是 一上来 大家就 这么说 ，从我 们年轻 时候起 ，就这 样来说 
服我们 ，我们 就用不 着彼此 间提防 ，每 个人就 都是自 己最好 的护卫 
者了。 因为 每个人 都怕干 坏事， 怕在 自己身 上出现 最大的 丑恶。 
苏格拉 底呀！ 关于正 义和不 正义， 色 拉叙马 霍斯和 其他的 人毫无 
疑 问是会 说这些 话的， 甚至还 要过头 一点呢 ！ 这种 说法， 在我看 
来， 其实是 把正义 和不正 义的真 实价值 颠倒过 来了。 至于我 个人 ， B 
坦 白地说 ，为 了想听 听你的 反驳， 我已 经尽我 所能， 把问题 说得清 
楚。 你可别 仅仅论 证一下 正义高 于不正 义就算 了事， 你一 定得讲 
清楚 ，正义 和不正 义本身 对它的 所有者 ，有什 么好处 ，有 什么 坏处。 

正 如格劳 孔所提 出的， 把两 者的名 丟掉。 因 为如果 你不把 双方真 
的名 声去掉 ，而加 上假的 名声， 我们就 要说你 所称赞 的不是 正义而 
是正义 外表。 你所 谴责的 不是不 正义， 而是 不正义 的外表 。你 c 
不过 是劝不 正义者 不要让 人发觉 而已。 我们 就会认 为你和 色拉叙 
马霍斯 的想法 一致。 正义 是别人 的好处 ，强者 的利益 ，而不 正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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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 的利益 ，对 弱者的 祸害。 你 认为正 义是至 善之一 ，是 世上最 
好 的东西 之一。 那些所 谓最好 的东西 ，就 是指 不仅它 们的结 果好, 
D 尤其指 它们本 身好。 比 如视力 、听力 ，智力 、健康 ，以 及其他 德性， 
靠的是 自己的 本质而 不是靠 虚名， 我要你 赞扬的 正义就 是指这 
个- — 正义本 身賜福 于其所 有者; 不正 义本身 则贻祸 于其所 有者。 
尽管 让别人 去赞扬 浮名实 利吧。 我可以 从别人 那里， 但不 能从你 
这 里接受 这种颂 扬正义 ，谴责 不正义 的说法 ，接 受这 种赞美 或嘲笑 
名誉 、报酬 的说法 ，除 非你命 令我这 样做， 因 为你是 毕生专 心致志 
E 研究这 个问題 的人。 我 请你在 辩论中 不要仅 仅证明 正义高 千不正 
义； 你 要证明 二者本 身各是 什么？ 它 们对于 其所有 者各起 了什么 
广 泛深入 的作用 ，使得 前者成 其为善 ，后 者成 其为恶 —— 不 管神与 
人是否 觉察。 

苏： C 我对于 格劳孔 和阿得 曼托斯 的天賦 才能向 来钦佩 。不过 
368 我从 来没有 象今天 听他们 讲了这 些话以 后这样 髙兴。 我 说:〕 贤昆 
仲不 愧为名 父之子 ，格劳 孔的好 朋友曾 经写过 一首诗 ，歌颂 你们在 
麦加拉 战役中 的赫赫 战功; 那首 诗的开 头两句 在我看 来非常 恰当。 
名门 之子， 父名“ 至善” ，① 

难 兄难弟 ，名不 虚传。 

你 们既然 不肯相 信不正 义比正 义好， 而同时 又为不 正义辩 护得这 
B 么头头 是道。 这其 间必有 神助。 我觉 得你们 实在不 相信自 己说的 
那 一套， 我是从 你们的 品格上 判断出 来的。 要是单 单听你 们的辩 
证， 我 是会怀 疑的。 但是我 越相信 你们， 我 越不知 道该怎 么办是 
好。 我不 晓得怎 么来帮 你们。 老 实说， 我确实 没有这 个能力 。我 

① 阿里 斯同是 格劳孔 和阿得 曼托斯 的父亲 ^ “ 阿里斯 同”希 腊文原 隶 是“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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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色 拉叙马 霍斯所 说的一 番话， 我认 为已经 证明正 义优于 不正义 
了， 可你 们不肯 接受。 我 真不知 道怎么 来拒绝 给你们 帮助。 如果 
正义遭 人诽谤 ，而我 一息尚 存有口 能辩， 却袖 手旁观 不上来 帮助， 
这对 我来说 ，恐怕 是一种 罪恶， 是奇耻 大辱。 看 起来， 我挺 身而起 c 
保卫正 义才是 上策。 

〔格 劳孔和 其余的 人央求 我不能 撒手， 无论 如何要 帮个忙 ，不 
要放 弃这个 辩论。 他们 央求我 穷裉究 底弄清 楚二者 的本质 究竟是 
什么， 二者的 真正利 益又是 什么？ 于是, 我就所 想到的 说了一 番:〕 

我 们现在 进行的 这个探 讨非比 寻常， 在我 看来， 需 要有敏 锐的目 D 
光。 可是 既然我 们并不 聪明， 我想最 好还是 进行下 面这种 探讨。 
假定 我们视 力不好 ，人家 要我们 读远处 写着的 小字， 正在这 时候有 
人发 现别处 用大字 写着同 样的字 ，那我 们可就 交了好 运了， 我们就 
可以 先读大 字后读 小字， 再看 看它们 是不是 一样。 

阿： 说 得不错 ，但 是这跟 探讨正 义有什 么相似 之处？ E 

苏： 我来 告诉你 :我想 我们可 以说， 有个人 的正义 ，也 有整个 


城邦的 正义。 


阿 ： 当然。 

苏：好 I 一 个城邦 是不是 比一个 人大？ 

阿 •. 大得多 t 

苏： 那么也 许在大 的东西 里面有 较多的 正义， 也就更 容易理 
解。 如 果你愿 意的话 ，让 我们先 探讨在 城邦里 正义是 什么， 然后在 
个别 人身上 考察它 ，这 叫由大 见小。 369 

阿： 这倒 是个好 主意。 

苏： 如果我 们能想 象一个 城邦的 成长， 我们也 就能看 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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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 不正义 的成长 ，是 不是？ 

阿： 可能是 这样。 

苏： 要是 做到了 这点， 我 们就有 希望轻 而易举 地看到 我们所 
要 追寻的 东西。 

B 阿： 不错 ，希望 很大。 

苏： 那么 ，我 们要不 要着手 进行？ 我 觉得这 件事非 同小可 ，你 
可 要仔细 想想。 

阿： 我们已 经考虑 过了。 干吧 1 不 荽再犹 豫了。 

苏： 那么 很好。 在 我看来 ，之 所以要 建立一 个城邦 ，是 因为我 
们 每一个 人不能 单靠自 己达到 自足， 我们需 要许多 东西。 你们还 
能 想到什 么别的 建立城 邦的理 由吗？ 

阿： 没有。 

C 苏： 因此 我们每 个人为 了各种 需要， 招来 各种各 样的人 。由 
于需 要许多 东西， 我们邀 集许多 人住在 一起， 作 为伙伴 和助手 ，这 
个公共 住宅区 ，我们 叫它作 城邦。 这样说 对吗？ 

阿： 当 然对。 

苏： 那么一 个人分 一点东 西给别 的人， 或者从 别的人 那里拿 
来一点 东西， 每个人 却觉得 这样有 进有出 对他自 己有 好处。 

阿： 是的。 

苏： 那 就让我 们从头 设想， 来建 立一个 城邦， 看 看一个 城邦的 
创建人 需要些 什么。 

阿： 好的。 

D 苏： 首先 ，最 重要的 是粮食 ，有了 它才能 生存。 

阿： 毫无 疑问。 




苏： 第二 是住房 ，第三 是衣服 ，以及 其它等 等。 

阿： 理所 当然。 

苏 •. 接 着要问 的是： 我们的 城邦怎 么才能 充分供 应这些 东西？ 

那 里要不 要有一 个农夫 、一 个瓦匠 、一 个纺织 工人？ 要不荽 再加一 
个鞋匠 或者別 的照料 身体需 要的人 7 

阿： 当然。 

苏： 那么 最小的 域邦起 码荽有 四到五 个人。 

阿： 显然 是的。 E 

苏： 接下 来怎么 样呢？ 是 不是每 一个成 员要把 各自的 工作贡 
献 给公众 —— 我的意 见是说 ，农夫 要为四 个人准 备粮食 ，他 要花四 
倍的时 间和劳 力准备 粮食来 跟其他 的人共 享呢？ 还是不 管别人 
只为他 自己准 备粮食 —— 花四分 之一的 时间， 生产 自己的 一份粮 
食 ，把其 余四分 之三的 时间， 一份花 在造房 子上， 一 份花在 做衣服 370 
上 ，一份 花在做 鞋子上 ，免 得同人 家交换 ，各自 为我, 只顾自 己的需 
要呢？ 

阿： 恐怕第 一种办 法便当 ，苏格 拉底。 

苏： 上 天作证 ，这 是一点 也不奇 怪的。 你刚说 这话， 我就想 ar 
我们大 家并不 是生下 来都一 样的。 各 人性格 不同， 适合于 不同的 B 
工作。 你说是 不是？ 

阿： 是的。 

苏： 那么 是一个 人干几 种手艺 好呢， 还 是一个 人单搞 一种手 
艺 好呢？ . . 

阿： 一 人单搞 一种手 艺好。 

苏： 其次， 我认为 有一点 很清楚 一个人 不论千 什么事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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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恰当 的时节 有利的 时机就 会全功 尽弃。 

阿： 不错， 这点很 清楚。 

苏： 我想 ，一 件工作 不是等 工人有 空了再 慢慢去 搞的， 相反， 
C 是工人 应该全 心全意 当作主 要任务 来抓的 ，是 不能随 随便便 ，马虎 
从 事的。 

阿： 必须 这样。 

苏： 这样 ，只要 每个人 在恰当 的时候 干适合 他性格 的工作 ，放 
弃其它 的事情 ，专 搞一行 ，这样 就会每 种东西 都生产 得又多 又好。 

阿： 对 极了。 

苏： 那么 ，阿得 曼托斯 ，我们 就需要 更多的 公民， 要超 过四个 
D 人 来供应 我们所 说的一 切了。 农夫似 乎造不 出他用 的犁头 —— 如 
果要 的是一 张好犁 的话， 也不能 制造他 的锄头 和其它 耕田的 工具。 
建筑 工人也 是这样 ，他也 需要许 多其他 的人。 织 布工人 、鞋 匠都不 
例外 d 

阿： 是的 。 

苏： 那么木 匠铁匠 和许多 别的匠 人就要 成为我 们小城 邦的成 
r 贵 ，小 城邦就 更扩大 起来了 9 

阿： 当然， 

苏： 但 这样也 不能算 很大。 就说 我们再 加上放 牛的、 牧羊的 
E 和 养其它 牲口的 人吧。 这样 可使农 夫有牛 拉犁， 建 筑工人 和农夫 
有牲口 替他 们运输 东西， 纺织工 人和鞋 匠有羊 毛和皮 革可用 。 

阿： 假 定这些 都有了 ，这个 城邦这 不能算 很小啦 1 

苏； 还有 一点， 把 城邦建 立在不 需要进 口货物 的地方 ，这 在实 
薛上 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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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确实不 可能。 

苏： 那么 它就还 得有人 到别的 城邦去 ，进 口所需 要的东 西呀。 

阿： 是的。 

苏： 但是 有一点 ，如 果我们 派出的 人空手 而去， 不带去 人家所 371 
需要 的东西 换人家 所能给 的东西 ，那么 ，使者 回来不 也会两 手空空 
吗？ 

阿： 我看 会是这 样的。 

苏： 那么他 们就必 需不仅 为本城 邦生产 足够的 东西， 还得生 
产在 质量、 数量 方面， 能满足 为他们 提供东 西的外 邦人需 要的东 
西。 

阿： 应当 如此。 

苏 •. 所以我 们的城 邦需要 更多的 农夫和 更多其 他的技 工了， 

阿： 是的。 

苏： 我想 ，还需 要别种 助手做 进出口 的买卖 ，这就 是商人 。是 
不是？ 

阿： 是的。 

苏 •. 因此 ，我们 还需要 商人。 

阿： 当然。 

苏： 如 果这个 生意要 到海外 进行， 那就 还得需 要另外 许多懂 B 
得海 外贸易 的人。 

阿 ： 确实还 需要许 多别的 人 9 

苏： 在城 邦内部 ，我们 是如何 彼此交 换各人 所制造 的东西 呢 ？ 

须 知这种 交换产 品正是 我们合 作建立 城邦的 本来目 的呀。 

阿： 交 换显然 是用买 和卖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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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于是我 们就会 有市场 ，有 货币作 为货物 交换的 媒介。 

阿： 当然。 

C 苏： 如果 一个农 夫或者 随便哪 个匠人 拿着他 的产品 上市场 
去 ，可 是想换 取他产 品的人 还没到 ，那 么他不 是就得 闲坐在 市场上 
耽误他 自己的 工作吗 7 

阿： 不 会的。 市 场那里 有人看 到这种 情况， 就 会出来 专门为 
他服 务的。 在 管理有 方的城 邦里， 这 是些身 体最弱 不能干 其他工 

B 作的人 干的。 他们 就等在 市场上 ，拿钱 来跟愿 意卖的 人换货 ，再拿 
货来 跟愿意 买的人 换钱。 

苏： 在我 们的城 邦里， 这 种需要 产生了 一批店 老板。 那些常 
住 在市场 上做买 卖的人 ，我们 叫他店 老板， 或者小 商人。 那 些往来 
于城 邦之间 做买卖 的人， 我们称 之为大 商人， 是 不是？ 

阿： 是的。 

E 苏： 此外 我认为 还有别 的为我 们服务 的人， 这 种人有 足够的 
力 气可以 千体力 劳动， 但在智 力方面 就没有 什么长 处值得 当我们 
的 伙伴。 这些 人按一 定的价 格出卖 劳力， 这个 价格就 叫工资 。因 
此毫 无疑问 ，他们 是靠工 资为生 的人。 不知 你意下 如何？ 

阿： 我 同意。 

苏： 那么靠 工资为 生的人 ，似乎 也补充 到我们 城邦里 来了。 

阿 •. 是的。 

苏： 阿得 曼托斯 ，那 么我们 的城邦 已经成 长完备 了吗？ 

阿： 也许。 

苏： 那么在 我们城 邦里， 何处 可以找 到正义 和不正 义呢? 在 
我们 上面所 列述的 那些种 人里， 正义 和不正 义是被 哪些人 带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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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来 的呢？ 

阿： 我可说 不清， 苏 格拉底 1 要 么那是 因为各 种人彼 此都有 372 
某种 需要。 

苏： 也许你 的提法 很对。 我 们必须 考虑这 个问题 ，不能 退缩。 
首先， 让我们 考虑一 下在作 好上面 种种安 排以后 ，人 们的生 活方式 
将会 是什么 样子。 他们不 要烧饭 ，酿酒 ，缝衣 ，制 鞋吗？ 他 们还要 
造屋 ，一 般说, 夏天干 活赤膊 光脚， 冬天 穿很多 衣服， 着很 厚的鞋 B 
子。 他们用 大麦片 ，小 麦粉 当粮食 ，煮粥 ，做成 糕点， 烙 成薄饼 ，放 
在苇叶 或者干 净的叶 子上。 他 们斜躺 在铺着 紫杉和 桃金娘 叶子的 
小床上 ，跟儿 女们欢 宴畅饮 ，头戴 花冠， 髙唱颂 神的赞 美诗。 满门 
团聚 ，其 乐融融 ，一家 数口儿 女不多 ，免受 贫困与 战争。 C 

〔这时 候格劳 孔插嘴 说:〕 

格： 不要别 的东西 了吗？ 好象 宴会上 连一点 调味品 也不要 
了。 

苏： 真的， 我把 这点给 忘了。 他们会 有调味 品的， 当 然要有 
盐 、橄榄 、乳酪 ，还有 乡间常 煮吃的 洋葱、 蔬菜。 我们 还会给 他们甜 
食——无 花果、 鹰嘴豆 、豌豆 ，还 会让他 们在火 上烤爱 神木果 、橡子 
吃 ，适可 而止地 喝上一 点酒， 就这 样让他 们身体 健康， 太太 平平度 D 
过 一生， 然 后无病 而终， 并把 这种同 样的生 活再传 给他们 的下一 
代 。 

格： 如 果你是 在建立 一个猪 的城邦 ，除了 上面这 些东西 而外， 
你还给 点什么 别的饲 料吗？ 

苏： 格劳孔 ，你 还想要 什么？ 

格： 还要一 些能使 生活稍 微舒服 一点的 东西。 我想， 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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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让 人斜靠 的睡椅 ，免得 太累, 还要有 几张餐 桌几个 碟子和 甜食等 
等。 就象 现在大 家都有 的那些 

苏 ：哦， 我明 白了。 看来 我们正 在考虑 的不单 是一个 城邦的 
成长， 而 且是一 个繁华 城邦的 成长。 这 倒不见 得是个 坏主意 。我 
们 观察这 种城邦 ，也 许就可 以看到 在一个 国家里 ，正 义和不 正义是 
怎么成 长起来 的^ 我认为 真正的 国家， 乃是 我们前 面所讲 述的那 
样 一- 可 以叫做 健康的 国家。 如果你 想研究 一个发 高烧的 城邦也 
未始 不可。 不少 人看来 对刚才 这个菜 单或者 这个生 活方式 并不满 
373 意。 睡椅毕 竟是要 添置的 ，还要 桌子和 其它的 家俱， 还要调 味品、 
香料 、香水 、歌妓 、蜜饯 、糕饼 —— 诸如 此类的 东西。 我们开 头所讲 
的那 些必需 的东西 :房屋 、衣服 、鞋 子， 是不 够了； 我 们还得 花时间 
去绘画 、刺 绣， 想方设 法寻找 金子、 象 牙以及 种种诸 如此类 的装饰 
品 ，是 不是？ 

B 格： 是的 0 

苏： 那么我 们需要 不需要 再扩大 这个城 邦呢？ 因为那 个健康 
的城 邦还是 不够, 我们势 必要使 它再扩 大一点 ，加进 许多必 要的人 
和物 —— M 如各 种猎人 、模仿 形象与 色彩的 艺术家 ，一 大群 搞音乐 
的 ，诗人 和一大 群助手 —— 朗诵者 、演员 、合 唱队 、舞 蹈队、 管理员 
c 以 及制造 各种家 具和用 品的人 ，特 别是做 妇女装 饰品的 那些人 ，我 
们需要 更多的 佣人。 你以为 我们不 需要家 庭教师 、奶妈 、保姆 、理 
发师 、厨 师吗？ 我们还 需要牧 猪奴。 在我们 早期的 城邦里 ，这 些人 
一 槪没有 ，因为 用不着 他们。 不过 ，在目 前这个 城邦里 ，就 有这个 
需 要了。 我们还 需要大 量別的 牲畜作 为肉食 品 9 你说 对不对 7 

格：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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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在 这样的 生活方 式里， 我们 不是比 以前更 需要医 生吗？ D 

格： 是更 需要。 

苏： 说起 土地上 的农产 品来， 它 们以前 足够供 应那时 所有的 
居民 ，现在 不够了 ，太 少了。 你说对 不对？ 

格：对 I 

苏： 如果 我们想 要有足 够大的 耕地和 牧场， 我 们势必 要从邻 
居那 儿抢一 块来; 而邻居 如果不 以所得 为满足 ，也无 限制地 追求财 
富的话 ，他 们势 必也要 夺一块 我们的 土地。 

格： 必然 如此。 苏格 拉底。 E 

苏： 格 劳孔呀 f 下一步 ，我 们就要 走向战 争了， 否则你 说怎么 
办? - 

格： 就 是这样 ，要战 争了。 

苏： 我们 且不说 战争造 成好的 或坏的 结果, 只说现 .在 我们 P 
经 找到了 战争的 起源。 战争 使城邦 在公私 两方面 遭到极 大的灾 
难。 

格： 当然。 

苏： 那 么我们 需要一 个更大 的城邦 ，不是 稍微大 一点， 而是荽 
加上全 部军队 那么大 ，才 可以抵 抗和驱 逐入侵 之敌， 保卫我 们所列 374 
举的 那些人 民的生 命和我 们所有 的一切 财产。 

格： 为 什么？ 难道为 了自己 ，那 么些 人还不 够吗？ 

苏： 不够。 想必你 还记得 ，在创 造城邦 的时候 ，我 们普 经一致 
说过, 一个人 不可能 擅长许 多种技 艺的。 

格： 不错。 

苏： 那 么好， 军队打 仗不是 一种技 艺吗？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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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肯定 是一种 技艺。 

苏： 那么 我们应 该注意 做鞋的 技艺， 而 不应该 注意打 仗的技 
艺吗 r 

格： 不 ，不 I 

苏： 为了 把大家 的鞋子 做好， 我们 不让鞋 匠去当 农夫， 或织 
.工 ，或 瓦工。 同样 ，我们 选拔其 他的人 ，按其 天赋安 排职业 ，弃 其所 
c 短 ，用其 所长， 让他 们集中 毕生精 力专搞 一门， 精益 求精， 不失时 
机。 那么 ，对 于军事 能不重 视吗? 还是说 ，军 事太 容易了 ，连 农夫鞋 
, 匠 和干任 何别的 行当的 人都可 以带兵 打仗? 就说 是下 棋掷骰 子吧， 
如 果只当 作消遣 ，不从 小就练 习的话 ，也 是断不 能精于 此道的 。难 
D 道 ，在重 武装战 争或者 其它类 型的战 争中， 你拿 起盾牌 ，或 者其它 
兵 器一天 之内就 能成为 胜任作 战的战 士吗? 须知 ，没 有一种 工具是 
拿到手 就能使 人成为 有技术 的工人 或者斗 士的， 如 果他不 懂得怎 
么 用工具 ，没 有认真 练习过 的话。 

格： 这话 不错， 不然工 具本身 就成了 无价之 宝了。 

苏： 那么 ，如果 说护卫 者的工 作是最 重大的 ，他 就需要 有比别 
E 种人 更多的 空闲， 需要 有最多 的知识 和最多 的训练 a 

格： 我也这 么想。 

苏： 不是 还需要 有适合 干这一 行的天 陚吗？ 

格： 当然。 

苏： 看来， 尽可能 地挑选 那些有 这种天 赋的人 来守护 这个城 
邦乃是 我们的 责任。 

格： 那确是 我们的 责任。 

苏： 天啊 I 这个 担子可 不轻， 我们 要尽心 尽力而 为之，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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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 

格：对 ； 决不可 退缩。 375 

苏： 你觉得 一条养 得好的 警犬和 一个养 得好的 卫士， ①从保 
卫工作 来说， 两者 的天赋 才能有 什么区 别吗？ 

格： 你 究竟指 的什么 意思？ 

苏： 我的意 思是说 ，两 者都 应该感 觉敏锐 ，对觉 察到的 敌人要 
追得快 ，如果 需要一 决雌雄 的话， 要能斗 得凶。 

格： 是的 ，这 些品质 他们都 需要。 

苏： 如果要 斗得胜 的话, 还必须 勇敢。 

格： 当然。 

苏： 不 论是马 ，是狗 ，或其 它动物 ，要 不是生 气勃勃 ，它 们能变 
得勇 敢吗? 你有 没有 注意到 ，昂扬 的精神 意气， 是何 等不可 抗拒不 B 
可战 胜吗? 只要 有了它 ，就可 以无所 畏惧， 所向无 敌吗？ 

j \ 

格： 是的， 我注意 到了。 

苏： 那么， 护 卫者在 身体方 面应该 有什么 品质， 这是 很清楚 
的。 

格： 是的。 

苏： 在 心灵上 他们应 该意气 奋发， 这 也是很 明白清 楚的。 

格： 也 是的。 

苏： 格 劳孔呀 1 如果 他们的 天赋品 质是这 样的， 那他们 怎么能 
避免 彼此之 间发生 冲突， 或者跟 其他公 民发生 冲突呢 7 

格： 天啊 1 的确 不容易 避免。 

苏： 他们还 应该对 自己人 温和， 对敌人 凶狠。 否则 ，用 不着敌 C 

① 希 腊文“ 饕犬” ox 从 成 和 “护卫 者”“ 卫士” 9 仏 # 是谐 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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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 消灭, 他们自 己就先 消灭自 己了。 

格： 真的。 

苏： 那我 们该怎 么办? 我们上 哪里去 找一种 既温和 ，又 刚烈的 
人？ 这两 种性格 是相反 的呀。 

格： 显 然是相 反的。 

苏： 但要 是两者 缺一， 他就永 远成不 了一个 好的护 卫者了 .看 
D 来 ，二 者不能 得兼， 因此， 一个 好的护 卫者就 也是不 可能有 的了。 

格： 看 來是不 可能。 

苏 ： 我 给闹糊 涂了。 不过 把刚才 说的重 新考虑 一下， 我觉得 
我们 的糊涂 是咎有 应得， 因为 我们把 自己所 树立的 相反典 型给忘 
掉了。 

格： 怎么 回事？ 

苏： 我们 没有注 意到， 我 们原先 认为不 能同时 具有相 反的两 
种禀陚 ，现在 看来毕 竟还是 有的。 

格： 有? 在 哪儿？ 

苏： 可以在 别的动 物身上 找到， 特别是 在我们 拿来跟 护卫者 
E 比拟 的那种 动物身 上可以 找到。 我想你 总知道 喂得好 的狗吧 。它 
的 脾气总 是对熟 人非常 温和， 对 陌生人 却恰恰 相反。 

格： 是的 ，我 知道。 

苏： 那么， 事情 是可能 的了。 我 们找这 样一种 护卫者 并不违 
反 事物的 天性。 | 

格： 看 来并不 违反。 

苏： 你是不 是认为 我们的 护卫者 ，除了 秉性刚 烈之外 ，他 的性 
格中还 需要有 对智慧 的爱好 ，才 能成 其为护 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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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怎么 需要这 个的? 我不明 白你的 意思。 

苏： 在 狗身上 你也能 看到这 个①。 兽类能 这样， 真值得 惊奇。 376 

格： “这 个”是 什么？ 

苏： 狗 一看见 陌生人 就怒吠 —— 虽 然这个 人并没 打它； 当它 
看 见熟人 ，就摇 尾欢迎 —— 虽然这 个人并 没对它 表示什 么好意 。这 
种事情 ，你 看了从 来没有 觉得奇 怪吗？ 

格： 过 去我从 来没注 意这种 事情。 不过， 狗的 行动确 实是这 
样的 ，这是 一目了 然的。 

苏： 但那 的确是 它天性 中的一 种精细 之处， 是 一种对 智慧有 
真正 爱好的 表现。 B 

格： 请问你 是根据 什么这 样想的 7 

苏： 我这样 想的根 据是： 狗完全 凭认识 与否区 別敌友 —— 不 
认识的 是敌， 认识的 是友。 一个 动物能 以知和 不知辨 别敌友 同异， 
你怎么 能说它 不爱学 习呢？ 

格 •. 当然 不能。 

苏： 你 承认， 爱学习 和爱智 慧是一 回事吗 7 

格： 是一 回事。 

苏： 那么 ，在 人类我 们也可 以有把 握地这 样说: 如果他 对自己 
人 温和， 他一定 是一个 天性爱 学习和 爱智慧 的人。 不是吗 7 C 

格： 让我们 假定如 此吧。 

苏： 那么， 我们可 以在一 个真正 善的城 邦护卫 者的天 性里把 
爱 好智慧 和刚烈 、敏捷 、有 力这 些品质 结合起 来了。 

格： 毫无疑 问可以 这样。 

① 指:对 智慧的 爱好。 照希 腊文“ 哲学家 ”一词 ，耷 即“爱 好智截 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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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护卫 者的夭 性基础 ①大槪 就是这 样了。 但是 ，我们 
的护 卫者该 怎样接 受训练 接受教 育呢？ 我们 研讨这 个问题 是不是 
D 可以 帮助我 们弄清 楚整个 探讨的 目标呢 一一 正义和 不正义 在城邦 
中是 怎样产 生的? 我们要 使我们 的讨论 既充分 又不拖 得太长 ，令人 
生厌。 

阿 （格劳 孔的兄 弟）： 是的。 我希 望这个 探讨有 助于我 们一步 
步接近 我们的 目标。 

苏： 那么， 亲爱的 阿得曼 托斯， 我 们一定 不要放 弃这个 讨论， 
就是长 了一点 ，也要 耐心。 

阿： 对! 一定不 放弃。 

苏： 那么， 让 我们来 讨论怎 么教育 这些护 卫者的 问题吧 。我 
们不 妨象讲 故事那 样从容 不迫地 来谈。 


E 阿： 我们 是该这 样做。 

苏： 那么， 这个 敦育究 竟是什 么呢？ 似 乎确实 很难找 到比我 
们早已 发现的 那种教 育更好 的了。 这 种教育 就是用 体操来 训练身 
体 ，用 音乐② 来陶冶 心灵。 

阿： 是的。 

苏： 我们开 始教育 ，荽 不要 先教音 乐后教 沐操？ 

阿： 是的。 

苏： 你把 故事包 栝在音 乐里， 对吗？ 

阿 ：对。 


① 作为后 天接受 教育的 基础。 

② 古 代希腊 重要的 文化生 活是听 民间艺 人弹着 竖琴演 说史诗 故事。 故" 音乐” 
一词包 括音乐 、文学 等义， 相 当现在 的“ 文化” 一词。 关于 音乐的 讨论一 直延伸 到第三 
卷。 (« 理想国 》象 现在这 样分为 十卷是 柏拉图 数诅纪 后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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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故事 有两种 ，一种 是真的 ，一种 是假的 ，是 吧？ 

阿： 是的。 

苏 •. 我 们在教 育中应 该两种 都用， 先用 假的， 是吗？ 377 

阿： 我不理 解你的 意思。 

苏： 你不 懂吗？ 我们对 儿童先 讲故事 故事 从整体 看是假 

的， 但是其 中也有 真实。 在 教体操 之前， 我 们先用 故事教 育孩子 
们。 

阿： 这是 真的。 

苏： 这就 是我所 说的， 在教 体操之 前先教 音乐的 意思。 

阿： 非常 正确。 

苏： 你 知道， 凡事 开头最 重要。 特别是 生物。 在幼小 柔嫩的 B 
阶段， 最 容易接 受陶冶 ，你 要把它 塑成什 么型式 ，就 能塑成 什么型 
式。 

阿： 一点 不错。 

苏： 那么， 我们应 不应该 放任地 让儿童 听不相 干的人 讲不相 
千的 故事， 让他 们的心 灵接受 许多我 们认为 他们在 成年之 后不应 
该有的 那些见 解呢？ 

阿： 绝对不 应该。 ^ 

苏： 那么 看来， 我们首 先要审 査故事 的编者 ，接 受他们 编得好 c 
的 故事， 而拒绝 那些编 得坏的 故事。 我们鼓 励母亲 和保姆 给孩子 
们讲那 些已经 审定的 故事, 用这些 故事铸 造他们 的心灵 ，比 用手去 
塑造 他们的 身体① 还要 仔细。 他们现 在所讲 的故事 大多数 我们必 
须 拋弃。 : 

① 当时托 儿所里 采用的 一种按 摩推拿 之类的 保育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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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你指的 哪一类 故事？ 

苏： 故事也 能大中 见小， 因为 我想， 故事不 论大小 ，类 型总是 
D 一样的 ，影响 也总是 一样的 ，你 看是 不是？ 

阿： 是的, 但是我 不知道 所谓大 的故事 是指的 哪些？ 

苏： 指赫西 俄德和 荷马以 及其他 诗人所 讲的那 些故事 。须 知， 
我们 曾经听 讲过， 现在还 在听讲 着他们 所编的 那些假 故事。 

阿： 你指的 哪一类 故事? 这里面 你发现 了什么 毛病？ 

苏： 首先必 须痛加 谴责的 ，是丑 恶的假 故事。 • 

阿： 这指 什么？ 

E 苏： 一个人 没有能 用言词 描绘出 诸神与 英雄的 真正本 性来， 
就 等于一 个画家 没有画 出他所 要画的 对象来 一样。 

阿： 这些是 应该谴 责的。 但是， 有什么 例子可 以拿出 来说明 
问 题的？ 

苏： 首先， 最 荒唐莫 过于把 最伟大 的神描 写得丑 恶不堪 。如 
赫西俄 德描述 的乌拉 诺斯的 行为， 以及克 罗诺斯 对他的 报复行 
378 为 ①， 还有 描述克 罗诺斯 的所作 所为和 他的儿 子对他 的行为 ，这些 
故 事都属 此类。 即使这 些事是 真的， 我认为 也不应 该随便 讲给天 
真单纯 的年轻 人听。 这些 故事最 好闭口 不谈。 如 果非讲 不可的 
话 ，也只 能许可 极少数 人听， 并须秘 密宣誓 ，先 行献牲 ，然后 听讲， 
而且献 的牲还 不是一 只猪， 而是 一种难 以弄到 的庞然 大物。 为的 
是使 能听到 这种故 事的人 尽可能 的少。 

阿： 啊 1 这种故 事真是 难说。 

B 苏： 阿 得曼托 斯呀！ 在我们 城邦里 不应该 多讲这 类故事 。一 


① 赫西俄 德 《 神谱》 » 4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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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轻 人不应 该听了 故事得 到这样 一种想 法:对 一个大 逆不道 ，甚 
至 想尽方 法来严 惩犯了 错误的 父亲的 人也不 要大惊 小怪， 因为他 
不过 是仿效 了最伟 大的头 号天神 的做法 而已。 

阿 ： 天哪 I 我个人 认为这 种事情 是不应 该讲的 ^ 

苏： 决不 该让年 轻人听 到诸神 之间明 争暗斗 的事情 （因 为这 
不是真 的)。 如 果我们 希望将 来的保 卫者， 把彼此 勾心斗 角、 耍 
弄阴 谋诡计 当作奇 耻大辱 的话。 我们 更不应 该把诸 神或巨 人之间 C 
的 争斗， 把诸神 与英雄 们对亲 友的种 种怨仇 作为故 事和刺 绣的题 
材。 如果 我们能 使年轻 人相信 城邦的 公民之 间从来 没有任 何争执 
—— 如果 有的话 ，便 是犯罪 —— 老爷爷 、老奶 奶应该 对孩子 们从小 D 
就 这样说 ，等他 们长大 一点还 这样说 ，我 们还 必须强 迫诗人 按照这 
个 意思去 写作。 关于赫 拉如何 被儿子 绑了起 来以及 赫淮斯 托斯见 
母亲 挨打， 他去 援救的 时候， 如何被 他的父 亲从天 上摔到 地下的 
话《， 还有 荷马所 描述的 诸神间 的战争 等等， 作为寓 言来讲 也罢， 
不作为 寓言来 讲也罢 ，无论 如何不 该让它 们混进 我们城 邦里来 。因 
为 年轻人 分辨不 出什么 是寓言 ，什 么不是 寓言。 先入 为主， 早年接 E 
受的 见解总 是根深 蒂固不 容易更 改的。 因此我 们要特 别注意 ，为 
了 培养 美德， 儿童 们最初 听到的 应该是 最优美 高尚的 故事。 

阿： 是的， 很有 道理。 但 是如果 人家要 我们明 确说出 这些故 
事指的 哪些？ 我 们该举 出哪些 来呢？ 

苏： 我亲爱 的阿得 曼托斯 啊！ 你 我都不 是作为 诗人而 是作为 
城 邦的缔 造者在 这里发 言的。 缔造 者应当 知道， 诗 人应该 按照什 379 
么路 子写作 他们的 故事， 不许他 写出不 合规范 的东西 ，但不 要求自 

r 伊 利亚特 》 I 586 以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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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动手 写作。 

阿： 很对 。但， 就是这 个东西 —— 故事 里描写 诸神的 正确的 
路子 或标准 应该是 什么样 的呢？ 

苏 •_ 大致是 这样的 :应该 写出神 之所以 为神， 即 神的本 质来。 
无论在 史诗、 抒情诗 ，或悲 剧诗里 ，都应 该这样 描写。 

阿： 是的 ，应 该这样 插写。 

B 苏： 神不 肯定是 实在善 的吗？ 故事 不应该 永远粑 他们 描写成 
善 的吗？ 

阿： 当然 应该。 

苏： 其次 ，没 有任何 善的东 西是有 害的， 是吧？ 

阿： 我想 是的。 

苏： 无 害的东 西会干 什么坏 事吗？ 

阿： 啊 ，不 会的。 

苏： 不干坏 事的东 西会作 恶吗？ 

阿： 绝对 不会。 

苏： 不作 恶的东 西会成 为任何 恶的原 因吗？ 

阿： 那怎么 会呢？ 

苏： 好 ，那么 善的东 西是有 益的？ 

阿： 是的。 ' 

\ 

苏： 因此是 好事的 原因吗 7 '丨 

阿： 是的。 

苏： 因此 ，善 者并不 是一切 事物的 原因， 只是好 的_ 物的原 
因 ，不 是坏的 事物的 原因。 

C 阿： 完全是 这样。 




苏： 因此， 神既然 是善者 ，它 也就不 会是一 切事物 的原因 —— 
象 许多人 所说的 那样。 对人 类来说 ，神 只是少 数几种 事物的 原因， 
而不 是多数 事物的 原因。 我 们人世 上好的 事物比 坏的事 物少得 
多， 而好事 物的原 因只能 是神。 至于坏 事物的 原因， 我们必 须到别 
处去找 ，不能 在神那 儿找。 

阿： 你 说的话 ，在我 看来再 正确不 过了。 

苏： 那么我 们就不 能接受 荷马或 其他诗 人关于 诸神的 那种错 
误说 法了。 例如 荷马在 下面的 诗里说 
宙斯大 堂上， 并立两 铜壶。 

壶中盛 命运， 吉凶各 悬殊。 

宙斯混 吉凶， 随意赐 凡夫。 

当宙 斯把混 合的命 运赐给 哪个人 ，那个 人就—— 

时而遭 灾难， 时而得 幸福。 

当宙斯 不把吉 凶相混 ，单 賜坏 运给一 个人时 ，就 

饥饿逼 其人， 飘泊无 尽途。 

我们 也不要 去相信 那种宙 斯支配 命运的 说法： 

祸福变 万端， 宙斯实 主之。 

如果 有人说 ，潘德 罗斯违 背誓言 ® ，破坏 停战， 是由于 雅典娜 
和 宙斯的 怂恿， 我 决不能 同意。 我们 也不能 同意诸 神之间 的争执 
和分裂 是由于 宙斯和 泰米斯 @ 作弄的 说法。 我们也 不能让 年轻人 
听到象 埃斯库 洛斯所 说的匙 . 

① 《伊利 亚特 》 XXIV 527—532。 这 里引文 与现行 史诗原 文略有 出人。 

② 《伊 利亚特 》 IV 69 以下 。 

③ 希 腊神话 中代表 法律的 女神。 

④ 埃斯 库洛斯 ，轶诗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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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天欲毁 巨室， 降灾群 氓间。 

如 果诗人 们描写 尼俄珀 的悲痛 一 ^埃斯 库洛斯 曾用抑 杨格诗 
描写过 —— 或者 描写佩 洛匹达 的故事 、特洛 亚战争 的事绩 ，以 及别 
的 传说， 我 们一定 要禁止 他们把 这些痛 苦说成 是神的 意旨。 如果 
要 这么说 ，一 定要他 们举出 这样说 的理由 ，象 我们正 在努力 寻找的 
B —样 —— 他 们应该 宣称神 做了一 件合乎 正义的 好事， 使那 些人从 
惩罚 中得到 益处。 我们 无论如 何不能 让诗人 把被惩 罚者的 生活形 
容 得悲惨 ，说 是神要 他们这 样的。 但是 我们可 以让诗 人这样 说:坏 
人曰 子难过 ，因为 他们该 受惩罚 。 神是 为了要 他们好 ，才惩 罚他们 
的。 假使 有人说 ，神虽 然本身 是善的 ，可是 却产生 了恶。 对 于这种 
谎言 ，必 须迎头 痛击。 假 使这个 城邦要 统治得 好的话 ，更不 应该让 
C 任何人 ，不论 他是老 是少， 听到这 种故事 (不 论故事 是有韵 的还是 
没有韵 的）。 讲这种 话是渎 神的， 对我们 有害的 ，并 且理论 上是自 
相矛 盾的。 

阿： 我跟 你一道 投票赞 成这条 法律。 我很喜 欢它。 

苏： 很好。 这 将成为 我们关 于诸神 的法律 之一， 若干 标准之 
一。 故事 要在这 个标准 下说， 诗要在 这个标 准下写 一一 神 是善的 
原因 ，而 不是一 切事物 之因。 

阿： 这 样说算 是说到 家了。 

D 苏： 那么， 其次， 你认为 神是一 个魔术 师吗? 他 能按自 己的意 
图在不 同的时 间显示 出不同 的形相 来吗? 他能 有时变 换外貌 ，乔装 
打扮 惑世欺 人吗? 还 是说， 神是单 一的， 始 终不失 他本相 的呢？ 

阿： 我一下 子答不 上来。 

苏： 那么 好好想 想吧。 任何事 物一离 开它的 本相， 它 不就要 



(或 被自 己或 被其它 事物) 改变吗 7 E 

阿： 这是必 然的。 

苏： 事物 处于最 好的状 况下， 最 不容易 被别的 事物所 改变或 
影响 ，例如 ，身 体之 受饮食 、劳累 的影响 ，植 物之 受阳光 、风、 雨等等 
的影响 —— 暈健康 、最强 壮者、 最不 容易被 改变。 不 是吗？ 

阿： 怎么 不是呢 7 

苏： 心 灵不也 是这样 的吗? 最勇敢 、最智 慧的心 灵最不 容易被 381 
任何 外界的 影响所 干扰或 改变。 

阿： 是的。 

苏： 根据 类推， 那 些制成 的东西 也肯定 是这样 的了。 —— 家 
具 、房屋 、衣服 ，如果 做得很 好很牢 ，也 最不容 易受时 间或其 它因素 
的 影响。 

阿： 的确是 这样。 

苏： 那 么万事 万物都 是这样 的了。 —— 任何事 物处于 最好状 B 
况之下 ，(不 管是天 然的状 况最好 ，还 是人 为的状 况最好 ，或 者两种 
状况都 最好) ，是最 不容易 被别的 东西所 改变的 ^ 

阿： 看来是 这样。 

苏： 神和 一切属 于神的 事物， 无 论如何 都肯定 是处于 不能再 
好的状 态下。 

阿： 当然。 

苏： 因 此看来 ，神是 绝对不 能有许 多形相 的。 

阿： 确 实不可 能的。 

苏： 但是 ，神能 变形， 即自己 改变自 己吗？ 

费 # 

阿： 如 果他能 被改变 ，显然 是能自 e 改变 自己的 9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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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他把自 己变美 变好呢 ，还是 变丑变 坏呢？ 

阿： 如 果变， 他 一定是 变坏。 因 为我们 定然不 能说神 在美和 
善方面 是有欠 缺的。 

苏： 你 说得对 极了。 如果 这样尽 善尽美 ，阿得 曼托斯 ，你 想想 
看 ，无 论是哪 一个神 或哪一 个人， 他会 自愿把 自己变 坏一点 点吗? 
阿 不可 能的。 

苏： 那么 ，一 个神想 要改变 他自己 ，看来 是连这 样一种 愿望也 
不 可能有 的了。 看 来还是 ：神和 人都尽 善尽美 ，永远 停留在 自己单 
一的既 定形式 之中。 

阿： 我 认为这 是一个 必然的 结论。 

苏： 那么, 我的高 明的朋 友啊! 不 许任何 诗人这 样对我 们说： 
诸神 乔装来 异乡， 

变 形幻影 访城邦 。① 

也不许 任何人 讲关于 普罗图 斯和塞 蒂斯的 谎话， 也 不许在 任何悲 
剧和 诗篇里 ，把赫 拉带来 ，扮 作尼姑 ，为 

阿 尔戈斯 的伊纳 霍斯河 的赐予 生命的 孩子们 
挨门 募化， 我 们不需 要诸如 此类的 谎言。 做 母亲的 也不要 被这些 
谎言所 欺骗， 对孩子 们讲那 些荒唐 故事， 说什 么诸神 在夜里 游荡， 
假 装成远 方来的 异客。 我们 不让地 们亵渎 神明， 还 把孩子 吓得胆 
战心惊 ，变成 懦夫。 

阿： 决不许 这样。 

苏： 既 然诸神 是不能 改变的 ，难道 他们能 给我们 幻象， 让我们 
看到他 们在光 怪陆离 的形式 之中吗 7 


① 《奥 德赛》 XVII 485 -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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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也许 如此。 

苏： 什么? 难道 神明会 愿意说 谎欺骗 ，在 言行上 对我们 玩弄玄 
虚吗。 

阿： 我不 知道。 382 

苏： 你难道 不懂： 真 的谎言 一一 如果 这话能 成立① —— 是所 
有的 神和人 都憎恶 的吗？ 

阿 •. 你说的 是什么 意思？ 

苏： 我 的意思 是说： 谎言 乃是一 种不论 谁在自 身最重 要的部 
分② —— 在 最重要 的利害 关系上 —— 都最不 M 意接受 的东西 ，是 
不论谁 都最害 怕它存 在在那 里的。 

阿： 我还是 不懂。 

苏： 这是因 为你以 为我的 话有什 么重要 含意。 其实， 我的意 B 
思只 是:上 当受骗 ，对真 相一无 所知， 在自己 心灵上 一直保 留着假 
象 一 "这是 任何人 都最不 愿意最 深恶痛 绝的。 

阿： 确实 如此。 

苏： 但是 ，受 骗者把 心灵上 的无知 说成是 非常真 的谎言 (如我 
刚才所 做的） 肯定是 完全正 确的。 因 为嘴上 讲的谎 言只不 过是心 
灵 昉 态的一 个蓽本 ，是派 生的， 仅仅是 形象而 不是欺 骗本身 和真的 
谎言。 对吗？ C 

阿： 很对。 

苏： 那么 ，真 的谎 言是不 论神还 是人都 深恶痛 绝的。 … 

阿： 我也 这么认 为了。 

① “真” 和“假 ，’ (谎 言) 是对立 的奢 
( D 在心 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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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不过 ，语 言上的 谎言怎 么样? 什么 时候 可以用 ，对谁 可用， 
所以人 家对它 才不讨 厌的？ 对敌人 不是可 用吗？ 在我 们称之 为朋友 
的那些 人中间 ，当 他们 有人得 了疯病 ，或 者胡闹 ，要做 坏事， 谎言作 
D 为 一种药 物不也 变得有 用了， 可以用 来防止 他们作 恶吗? 在 我们刚 
才的讨 论中所 提到的 故事里 ，我们 尽量以 假乱真 ，是 由于我 们不知 
道古代 事情的 真相， 要利用 假的传 说达到 训导的 目的。 

阿： 当然要 这样。 

苏： 那么 在什么 情况下 ，谎言 能对神 有用？ 会不 会因为 他们也 
不知 道古代 的事情 ，因此 要把假 的弄得 象真的 一样呢 7 

阿： 啊 ，这 是一个 荒唐的 想法。 

苏： 那么 ，神之 间没有 一个说 假话的 诗人吧 7 

阿： 我想不 会有。 

苏： 那么他 会因为 害怕敌 人而说 假话吗 7 
E 阿： 绝对 不会。 

苏： 会 因为朋 友的疯 狂和胡 闹而说 假话吗 7 

阿： 不会 ，神是 没有疯 狂和胡 闹的朋 友的。 

苏： 那么 ，神 不存在 说谎的 动机。 

阿： 不 存在。 

苏： 因此 ，有 一切理 由说, 心灵和 神性都 和虚伪 无缘。 

阿： 毫无 疑问。 

苏： 因此， 神在言 行方面 都是单 一的、 真实的 ，他 是不 会改变 
自己 ，也 不会白 日送兆 ，夜间 入梦， 玩这些 把戏来 欺骗世 人的。 

383 阿： 听你讲 了以后 ，我 自己 也这样 认为。 

苏： 那么你 同意不 同意这 第二个 标准: 讲故事 、写 诗歌 谈到神 



的时候 ，应 当不 把他们 描写成 随时变 形的魔 术师， 在言 行方面 ，他 
们不是 那种用 谎言引 导我们 走上歧 途去的 角色？ 

阿： 我 同意。 

苏： 那么 ，在荷 马的作 品里， 虽然许 多东西 值得我 们赞美 ，可 
是有 一件事 是我们 不能称 赞的， 这就 是宙斯 托梦给 阿加门 农的说 
法①； 我 们也不 能赞美 埃斯库 洛斯的 一段诗 ，他说 ，塞蒂 斯® 告诉 B 
大家 ，在伊 结婚时 ，阿波 罗曾唱 过如下 的歌: 

多 福多寿 ，子孙 昌盛， 

敬 畏命运 ，大亨 以正。 

当 众宣告 ，胜利 功成。 

她 曾对大 家说： 

出干 阿波罗 之神口 ，预言 谆谆。 

不 欺不诈 ，信以 为真。 

孰知杀 吾儿者 ，竟是 此神。 

神 而若此 ，天道 宁论。 

任 何诗人 说这种 话诽谤 诸神， 我 们都将 生气， 不让他 们组织 歌舞队 C 
演出， 也不让 学校教 师用他 们的诗 来教育 年轻人 ，如 果要使 未来的 
域邦护 卫者在 人性许 可的范 围内， 成为 敬畏神 明的人 的话。 

阿： 无论 如何要 这样。 我 同意你 这两个 标准， 我愿意 把它们 
当作 法律。 


① 《伊 利亞特 》 II ， 丨 一 

② 埃斯 库洛斯 ，残诗 350 9 



386 苏:关 于神的 看法， 大致 就如上 所说。 为了使 我们的 护卫者 

敬神明 ，孝 父母 ，重视 彼此朋 友间的 友谊， 有 些故事 应当从 小就讲 
给他 们听， 有些 故事就 不应该 讲给他 们听。 

阿： 我也这 样认为 ，我 觉得 我们的 看法是 对的。 

苏： 那么， 其次是 什么? 如果 要他们 勇敢， 我们不 能就此 为止。 
我们要 不要用 正确的 说法教 育他们 ，使他 们不要 怕死? 你以 为一个 
B 人心里 怕死能 勇敢吗 7 

阿： 当然 不能。 / 

苏： 如 果一个 人相信 地狱是 确实存 在的而 且非常 可怕， 他能 
不怕死 ，打 仗的时 候能宁 死不屈 不做奴 隶吗？ 

阿： 不能。 

苏： 看来我 们对子 写作这 些故事 的人， 应 该加以 监督， 要求他 
们 称赞地 狱电活 ，不 要信口 雎黄， 把它说 得一无 是处。 因为 他们所 
C 讲的既 不真实 ，对于 来的 战士又 是有害 无益的 。 

阿： 应 该监督 他们这 样做。 

苏： 那么 ，让我 们从史 诗开始 ，删 去下面 几节： 

宁 愿活在 人世做 奴隶啊 
跟着一 个不算 富裕的 主人， 

不愿 在黄泉 之下啊 



第三卷 


83 


统帅 鬼魂。 ® 

其次， 

他担心 对凡人 和天神 
暴露了 冥府的 情景： 

阴暗 、凄惨 ，连不 死的神 

看 了也触 目心惊 。③ ^ 

其次， 

九泉 之下虽 有游魂 幻影， 

奈何已 无知识 。③ 

微， 

独他还 有智慧 知识， 别人不 过幻形 阴影， 

来去飘 忽不定 

其次， 

魂灵 儿离开 了躯体 ，他 飞往哈 得斯的 宫殿， 

一路 痛哭着 运命的 不幸, 把青春 和刚气 ’ 


① 诗见 < 奥德赛 & XI 4 S 9 — 491 。 奥德 修斯游 地府看 见阿克 琉斯的 鬼魂时 * 对 
他说了 些安慰 的话， 称赞他 死后还 是英雄 = 阿克琉 斯却表 示了好 死不如 赖活的 想法。 

② 《伊 利亚特 > XX 64。 神分成 两派， 一派站 在希腊 人一边 ，一派 站在特 洛亚人 
一边。 诸神亲 自参战 ，以 致山 摇地震 ，吓坏 了冥王 哈得斯 ，他 担心地 面篾裂 * 让 人和神 
看到 了阴间 的恐怖 情景。 

③ 阿克琉 斯梦见 好友派 特罗克 洛斯的 鬼魂， 想去拥 抱他。 但鬼 魂的阴 影避开 
了。 阿 克琉斯 发出了 惑叹。 见《 伊利亚 特 》 XXIII 103, 

④ 古希腊 人认为 ，人 死了便 不再知 迸人坻 的事， 连亲人 都不认 识。 只有 受祭吃 
了牺牲 的血时 才认识 还活着 的人。 

女神 刻尔吉 叫奥德 修斯去 地府向 先知泰 瑞西阿 的鬼魂 打听自 己的 前程。 据 池说， 
这位先 知虽然 死了， 冥府 王后波 塞芳妮 让他仍 然保持 着先知 的智栽 。见 《 奥德赛 》 X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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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拋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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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387 魂飞 声咽， 去如烟 云。® 

其次， 

如危岩 千窟中 ，蝙蝠 成群， 

有一失 足落地 ，其 余惊叫 飞起： 

黄泉鬼 魂熙攘 ，啾 啾来去 飞鸣。 ® 

B 如果 我们删 去这些 诗句， 我们 请求荷 马不要 见怪。 我们并 不否认 
这 些是人 们所喜 欢听的 好诗。 但 是愈是 好诗， 我们 就愈不 放心人 
们去听 ，这 些儿 童和成 年人应 ，该 要自由 ，应 该怕做 奴隶， 而 不应该 
怕死。 

阿： 我绝对 同意。 

苏： 此外 ，我 们还必 须从词 汇中剔 除那些 可怕的 凄慘的 名字， 
C 如“ 悲惨的 科库托 斯河” ，可 憎的斯 土克斯 河”， 以及 “ 阴间” /‘地 
狱'“ 死人' “尸首 ”等等 名词。 它们 使人听 了毛骨 悚然。 也许这 
些 名词自 有相当 的用处 ，不过 ，目 前我 们是在 关心护 卫者的 教育问 
题 ，我们 担心这 种恐惧 会使我 们的护 卫者软 弱消沉 ，不 象我 们所需 
要的那 样坚强 勇敢。 

阿： 我们这 样担心 是很应 该的。 

苏： 那么 ，我们 应当 废 除这些 名词？ 

① 关于 派特罗 克洛斯 的死， 见《 伊利 亚特》 XVI 856。 关 于赫克 托之死 ，兕 同书 
XXII 362 0 

② 诗见 《 伊利 亚待》 XXIII 100, 阿克琉 斯在梦 中看见 派特罗 克洛斯 的鬼魂 ，象 
—阵 烟似地 消失了 。 

③ 诗见 《 奧德赛 > XXIV 6。 求 婚子弟 都被奥 德修斯 杀死。 这里 描写他 们的鬼 
魂在 神使赫 尔墨斯 引领之 下去地 府时的 情景。 



，阿： 是的。 

苏： 我们在 故事与 诗歌中 应当采 用恰恰 相反的 名词？ 

阿： 这是 显而易 见的。 

苏： 我们 要不要 删去英 雄人物 的嚎啕 痛哭？ D 

阿： 同上 面所讲 的一样 ，当然 要的。 

苏： 仔细考 虑一下 ，把 这些删 去究竟 对不对 7 我 们的原 则是： 
一个好 人断不 以为死 对于他 的朋友 —— 另一个 好人， 是一 件可怕 
的 事情。 

阿： 这是 我们的 原则。 

苏： 那么 ，他不 会哀伤 他朋友 的死去 ，好 象他碰 到了一 件可怕 
的事情 似的。 

阿： 他不 会的。 

苏 ： 我 们还可 以说这 种人最 为乐天 知足。 最少 要求于 人乃是 E 
他们的 特点。 

阿： 真的。 

苏 ： 因此 ，失 掉一个 儿子， 或者一 个兄弟 ，或 者钱财 ，或 者其它 
种种 ，对 他说来 ，丝毫 不觉得 可怕。 

阿： 是的 ，毫不 可怕。 

苏： 因 此他绝 不忧伤 憔悴， 不论什 么不幸 临到他 身上， 他都 
处之 泰然。 

阿： 肯定 如此。 

苏： 那么 ，我们 应该删 去著名 作者所 作的那 些挽歌 ，把 它们归 
之 于妇女 (也还 不包括 优秀的 妇女) ，归之 于平庸 的男子 ，使 我们正 388 
在 培养的 护卫者 ，因此 看不起 这种人 ，而不 去效法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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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应该 如此。 写 

苏： 我们请 求荷马 以及其 他诗人 不要把 女神的 儿子阿 克琉斯 
形 容得： 

躺 在床上 ，一忽 儿侧卧 ，一 忽儿 朝天， 

一忽 儿伏 卧朝地 。① | 

然 后索性 爬起来 ® 

心烦意 乱掷躅 于荒海 之滨， ® 

B 也不要 形容他 两手抓 起乌黑 的泥土 ，泼撒 在自己 头上® ，也 不要说 
他 、长 号大哭 ，呜 咽涕泣 ，有如 荷马所 描写的 那样; 也 不要描 写普里 
阿摩斯 那诸神 的亲戚 ，在 粪土中 爬滚, 

挨个儿 呼唤着 人们的 名字， 

向大 家恳求 哀告。 ® 

我 们尤其 请求诗 人们不 要使诸 神嚎啕 大哭， 

我 心伤悲 啊生此 英儿， 

C 英儿在 世啊常 遭苦恼 。® 

对于 诸神要 如此， 对于 诸神中 最伟大 的神更 不应当 描写得 太无神 
的庄 严气象 ，以至 于唉声 叹气： 

唉呀 ，我 的朋友 被绕城 穷追。 

目睹 此情景 我心伤 悲 。⑥ 

①② 见《 伊利亚 特> XXIV 10 — 12。 描写 阿克琉 斯思念 亡友派 特罗克 洛斯时 
的 情景。 

③ 见 《伊 利亚特 > XVIII 23。 阿克琉 斯第一 次听到 滅特罗 克洛斯 战死的 消息 g 

时的 情最。 ^ 

④ 这 位特洛 亚老王 看见儿 子赫克 托死后 尸体遭 到凌辱 ，悲寤 欲绝， 要大 家故他 
出城 去赎回 赫克托 的尸体 。见 《伊利 亚特 》 XXII 414。 

⑤ 《 伊利 亚特 》 XVIII 54. 阿 克琉斯 的母亲 ，女 神特提 斯的话 。 

⑥ < 伊 利亚特 》XXII 168。 主神 宙斯所 说关于 赫克托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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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哉 I 最最亲 爱的萨 尔佩冬 

竟丧 身于梅 诺提阿 德之子 派特罗 克洛斯 之手中 。① D 

我 的好友 阿得曼 托斯啊 1 倘使我 们的年 轻人一 本正经 地去听 
了这些 关于神 的故事 而不以 为可耻 可笑， 那 么到了 他自己 —— 不 
过一 个凡人 —— 身上 ，对 于这种 类似的 言行， 就更不 以为可 鄙可笑 
了； 他 也更不 会遇到 悲伤， 自我 克制， 而会为 了一点 小事就 怨天尤 
人 ，哀痛 呻吟。 

阿： 你说得 很对。 E 

苏： 他们 不应该 这样。 我们 刚才的 辩论已 经证明 这一点 。我 
们要 相信这 个结论 ，除非 别人能 给我们 另一个 更好的 证明。 

阿： 他 们实在 不应该 这样。 

苏： 再说 ，他 们也不 应该老 是喜欢 大笑。 一 般说来 ，一 个人纵 
情狂笑 ，就 很容 易使自 己的 感情变 得非常 激动。 

阿： 我同意 你这个 想法。 

苏 •_ 那么， 如果有 人描写 一个有 价值的 人捧腹 大笑， 不能白 
制 ，我 们不要 相信。 至 于神明 ，更 不用说 。 

阿： 更不 用说。 389 

苏： 那么， 我们绝 不应该 从荷马 那里接 受下面 关于诸 神的说 
法： 

赫 淮斯托 斯手执 酒壶， 

绕着 宴会大 厅忙碌 奔跑； 

极乐天 神见此 情景， 


① 见 《 伊利 亚特》 XVF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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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 发出阵 阵哄堂 大笑。 CD 
用你 的话说 ，我们 “不应 该接受 ”它。 

阿： 如果 你髙兴 把这个 说法算 作我的 说法， 那 就算是 我的说 
B 法吧。 反正 我们不 应该接 受的。 

苏： 我们还 必须把 真实看 得高于 一切。 如果 我们刚 才所说 
不错 :虚假 对于神 明毫无 用处， 但对于 凡人作 为一种 药物， 还是有 
用的。 那 么显然 ，我 们应该 把这种 药物留 给医生 ，一 般人一 概不准 
碰它。 

阿 ： 这很 清楚。 

苏： 国 家的统 治者， 为了 国家的 利益， 有理由 用它来 应付敌 
人， 甚 至应付 公民。 其余 的人一 槪不准 和它发 生任何 关系。 如果 
C -般人 对统治 者说谎 ，我 们以为 这就象 一个病 人对医 生说谎 ，一个 
运动 员不把 身体的 真实情 况告诉 教练， 就象 一个水 手欺骗 舵手关 
于船只 以及本 人或其 他水手 的情况 一样是 有罪的 ，甚 至罪过 更大， 
阿： 极是。 

D 苏： 那么 ，在 城邦里 治理者 遇上任 何人， 

不管是 预言者 、医 生还 是木工 ，⑧ 

或 任何工 匠在讲 假话， 就要惩 办他。 因为他 的行为 象水手 颠覆毁 

■"H* 

灭船只 一样， 足以颠 覆毁灭 一个城 邦的。 

阿 •_ 他会颠 覆毁灭 一个城 邦的， 如果他 的胡言 乱语见 诸行动 
、的 话。 


① 见* 伊利 亚特^ >1,599。 诸神看 着赫淮 斯托斯 拐着瘸 腿来往 奔忙， 给众神 斟酒， 
滑稽 可笑。 实际 上是笑 话他多 管闲事 ： 在 奥林波 斯山上 替神们 斟酒本 来是青 春女神 
赫柏的 任务。 

② 《奥 德赛 》 XVII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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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我们 的年轻 人證要 不需要 有自我 克制的 美德？ 

阿： 当然 需要。 

苏： 对于 一般人 来讲， 最重要 的自我 克制是 服从统 治者； 对于 
统治者 来讲， 最重要 的自我 克制是 控制饮 食等肉 体上快 乐的欲 E 
望 。 

阿： 我 同意。 

苏： 我觉得 荷马诗 里迪奥 米特所 讲的话 很好： 

朋友， 君且坐 ，静听 我一言 。① 

还有 后面： 

阿凯亚 人惧怕 长官， 

静悄 悄奋勇 前进。 © 

以及其 它类似 的几段 也很好 ^ 

阿： 说得 很好。 

苏： 那么 ，这一 行怎么 样?’ 

狗 眼鼠胆 ，醉汉 一条。 ® 390 

后面的 那几行 你觉得 好吗？ 还 有其它 诗歌散 文中描 写庸俗 不堪犯 
上 无礼的 举动也 好吗？ 

阿： 不好。 

苏： 这些 作品不 适宜于 给年轻 人听到 ，使他 们失掉 自我克 制。 
要是作 为-种 娱乐， 我觉得 还勉强 可以。 你的意 见呢？ 

① 《伊 利亚特 》 IV 412。 迪奥 米恃对 斯特涅 洛斯说 的店。 阿加门 农责备 迪奥米 
特 和斯特 涅洛斯 等作战 不力， 迪奥米 特虚心 接受了 元帅的 批评。 当斯特 涅洛斯 反驳阿 
加 门农时 ，迪 奥米特 制止他 这样做 ，要求 他理解 和尊重 元帅的 批评。 

② 《伊利 亚特》 1】1 8 和 IV 431 。 

@ 《伊利 亚恃》 丨 225。 阿 克琉斯 辱骂阿 加门农 的话， 骂他 没有勇 气亲自 上前浅 
作战。 同一 处还有 别的骂 他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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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我 同意。 

苏： 再说 荷马让 一位最 有智慧 的英雄 说出一 席话， 称 赞人生 
最 大的福 分是， 

B 有侍 者提壶 酌酒， 将酒杯 斟得满 满的， 

丰盛 的宴席 上麦饼 、肉块 堆得满 满的。 ® 

年轻人 听了这 些话， 对于自 我克制 有什么 帮助? 还有 听了： 

生民 最苦事 ，独有 饥饿死 I ② 

或者听 了关于 宙斯： 当其 他诸神 ，已入 睡乡， 他因性 欲炽烈 ，仍然 
辗转 反侧， 瞥见赫 拉浓装 艳抹， 两情 缱绻， 竟 迫不及 待露天 交合。 
C 宙斯 还对妻 子说， 此会胜 似初次 幽会， 

背着 他们的 父母。 ® 

于是他 将一切 谋划顷 刻忘怀 以及 听了关 于赫淮 斯托斯 为了战 
神阿 瑞斯和 爱神阿 芙洛狄 特的情 事用铁 链把他 俩绑住 的事 对 
年轻 人的自 我 克制有 什么益 处呢？ 

阿： 据我 看来， 绝对没 有什么 益处。 

D 苏： 至于 一些名 人受到 侮辱而 能克制 忍受的 言行， 这 些倒是 
值得 我们让 年轻人 看看听 听的， 例如： 

他 捶胸叩 心责备 自己： 

“我 的心呀 ，你怎 么啦? 更坏 的事情 都忍受 过来了 '⑤ 

阿： 当然。 


① 《奥德 赛》 IX 8. 奥德修 斯对阿 吉诺王 说的开 头几句 话^ 

② 《奥德 赛》 XII 342 0 在存 粮吃尽 时奥德 修斯的 伙伴尤 吕洛科 说的话 。 

@ 《伊利 亚特》 XIV 294-341, 诗 见同书 XIV 281, 

④ 《奥 德赛》 VIII 266 

⑤ M 上书 XX 17, 奧德 修斯回 到自己 家里肴 到混乱 情况时 ，对自 己说的 话。 


苏： 此外， 我们不 能让他 们纳贿 贪财。 

阿： 决 不能。 

苏： 也不能 向他们 朗诵： 

钱能 通神呀 ，钱能 通君王 。① 

我 们不应 该表扬 阿克琉 斯的导 师菲尼 克斯， 是他教 唆阿克 琉斯拿 
到 阿凯亚 人的钱 ，就出 来保卫 他们， 否则决 不释怒 。② 我们 也不应 
该同 意或者 相信这 种说法 ，说阿 克琉斯 是如此 贪财， 他曾接 受阿加 
门农的 礼物; ⑶还曾 接受了 钱财， 才放还 人家的 尸体， 否则 决不放 

还 。④ 

阿： 不应该 ，表 扬这 些事情 是不应 该的。 

苏： 但 是为了 荷马， 我不愿 说这类 事情是 阿克琉 斯做的 。如 
有别 人说， 我 也不愿 相信。 否则 是不虔 敬的。 我也 不愿相 信阿克 
琉斯 对阿波 罗神说 的话： _ 

敏 捷射手 ，极 恶之神 ，尔不 我助！ 

手 无斧柯 ，若 有斧柯 ，必 重责汝 1 ⑤ 

还有 ，关 于他怎 样对河 神凶暴 无礼， 准 备争吵 关 于他怎 样讲到 
他 把已经 许愿献 给另一 河神的 


① 见十 世纪时 的辞典 Suidas 中的 8£3 pot 条。 其 中告诉 我们： 有人认 为这行 
诗是 赫西俄 德的。 

② 菲尼 克斯对 阿克琉 斯讲的 一番话 。见 《伊利 亚特 》 IX 515 以下。 菲 尼克斯 
讲 话的主 旨还是 想打动 阿克琉 斯的心 ，求他 出战。 没有 ‘否则 决不释 怒”的 意思。 

③ 《 伊利亚 特 》 XIX 278。 在荷 马笔下 阿克琉 斯并不 是一个 特别贪 财的人 。他 
和阿加 门农和 解并答 应出战 主要是 为了替 好友派 特罗克 洛斯复 仇。 

④ 见《 伊利亚 特 》 XXIV 502,555,594。 事 指特洛 亚老王 普里阿 摩斯送 给阿克 
琉斯许 多礼品 ，赎回 爱子赫 克托的 尸体。 

⑤ 《 伊利 亚特 》 XXII 15。 

⑥ 阿克 琉斯对 斯卡曼 德洛斯 河神。 见《伊 利亚特 》 XXI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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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发一束 ，献 与亡友 派特罗 克洛斯 之手中 。① 这许 多无稽 
之谈， 我 们都是 不能相 信的。 至于拖 了赫克 托的尸 首绕派 特罗克 
洛 斯的坟 墓疾走 ，并将 俘虏杀 死放在 自己朋 友的火 葬堆上 ，这 些事 
C 我 们也不 能信以 为真。 我们 不能让 年轻人 相信阿 克琉斯 —— 女神 
和 佩莱斯 (素以 自我克 制闻名 ，且 是主 神宙斯 之孙) 的儿子 ，由 最有 
智慧的 赫戎扶 养成人 —— 这 个英雄 的性格 竟如此 混乱， 他 的内心 
竞有 这两种 毛病: 卑鄙 贪婪与 蔑视神 、人。 

阿： 你说得 很对。 

苏： 很好 ，让 我们简 直不要 相信这 一派胡 言乱语 ，更不 要让任 
何人说 海神波 塞顿的 儿子提 修斯® 和 主神宙 斯的儿 子佩里 索斯掳 
D 掠妇女 的骇人 听闻的 事情， 也 不要让 人任意 诬蔑英 雄或神 明的儿 
子 ，把 那些无 法无天 、胆 大妄为 的行动 归之于 他们。 让我们 还要强 
迫诗 人们否 认这些 事情是 神的孩 子们所 做的， 或者 否认做 这些事 
情 的人是 神明的 后裔。 总之两 者他们 都不应 该说。 他们不 应该去 
要年轻 人认为 ，神 明会产 生邪恶 ，英 雄并不 比一般 人好。 因 为在前 
E 面 讨论中 我们已 经说过 ，这 种话既 不虔诚 ，又不 真实。 我相 信我们 
已 经指出 ，神 明为邪 恶之源 是决不 可能的 事情。 

阿： 当然那 是不可 能的。 

苏： 再说， 这些荒 诞不经 的言行 ，对 于听者 是有害 无益的 。因 

① 阿 克琉斯 的父亲 曾给斯 珀尔克 斯河神 许恩： 如果 阿克琉 斯能平 安地从 特洛亚 
回 到家乡 ，就把 阿克琉 斯的一 卷长发 和五十 头羊作 祭品献 给这位 河神。 可现在 阿克琉 
斯知道 自己命 中注定 要死在 特洛亚 ，回不 去了。 所以 忿怒地 把长发 剪下献 给亡友 ，见 
« 伊利 亚特 》 XXIII 151。 

② 传说， 提修 斯曾在 m 里索 斯协助 下抢劫 海伦， 还 昝和佩 里索斯 一起企 图诱抢 
冥后波 塞芳妮 => 提修 斯的故 事曾是 一些史 诗和索 福克勒 斯与欧 里庇得 斯失传 悲剧的 
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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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 个人都 会认为 自己的 作恶没 什么了 不起， 如果 他相信 这些坏 
事神明 的子孙 过去都 曾做过 ，现在 也还在 做的话 —— 

诸 神亲属 ，宙 斯之苗 裔兮， 

巍 巍祭坛 ，伊 达山之 巅兮， 

一 脉相承 ，尔炽 而昌兮 。① 

由于 这些理 由我们 必须禁 止这些 故事的 流传。 否则 就要在 青年人 
心中 ，引 起犯罪 作恶的 念头。 

阿： 我们 一定要 禁止。 

苏： 那么 ，什么 应该讲 ，什 么不 应该讲 在 这个问 题上我 
还 有什么 要规定 的呢？ 我们 已经提 出了关 于诸神 、神灵 、英 雄以及 
冥界的 正确说 法了。 

阿： 我们提 出了。 

苏： 剩下来 还须规 定的恐 怕是关 于人的 说法吧 7 
阿： 显然 是的。 

苏： 我的 朋友啊 ，我们 目前还 不能对 这个问 题作出 规定呢 I 
阿： 为什么 7 

苏： 因为我 恐怕诗 人和故 事作者 ，在 最紧 要点上 ，在关 于人的 
问题上 说法有 错误。 他们举 出 许多人 来说明 不正直 的人很 快乐， 
正直 的人很 苦痛; 还说 正直是 有利可 图的， 只要不 被发觉 就行； 
正直 是对人 有利而 对己有 害的。 这些话 我们不 应该让 他们 去讲， 
而 应该要 他们去 歌唱去 说讲刚 刚相反 的话。 你同 意我的 话吗？ 

阿： 我当然 同意。 

苏： 如 果你同 意我所 说的， 我可以 说你实 际上已 经承认 我们: 

① 诗出 埃斯库 洛斯失 传悲剧 《尼俄 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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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讨论 寻找的 那个原 则了。 

阿： 你 的想法 很对。 

C 苏： 那么 ，我 们一定 先要找 出正义 是什么 ，正义 对正义 的持有 
者有什 么好处 ，不论 别人是 否认为 他是正 义的。 弄淸 楚这个 以后， 
我们才 能在关 于人的 说法上 取得一 致意见 ，即， 哪些 故事应 该讲， 
又怎样 去讲。 

阿： 极是。 

苏： 关于故 事的内 容问题 就讨论 到这里 为止， 下面我 们要讨 
论 故事的 形式或 风格的 问题。 这 样我们 就可以 把内容 与形式 一 ~ 
即讲 什么和 怎样讲 的问题 ——全部 检查一 番了。 

阿： 我不 懂你的 意思。 

D 苏 ：啊， 我一定 会使你 懂的。 也 许你这 样去看 就更容 易懂得 

我的 意辱了 ：讲故 事的人 或诗人 所说讲 的不外 是关于 已往、 现在和 
将来的 ‘情。 

阿： 唔， 当然。 

苏： 他们 说故事 ，是用 简单的 叙述， 还是 用摹仿 ，还是 两者兼 
用？ 

阿： 这一点 我也很 想懂得 更清楚 一些。 

苏： 哎呀 1 我 真是一 个可笑 而又蹩 脚的教 师呀! 我只好 象那些 
E 不会 讲话的 人一样 ，不能 一下子 全部讲 明白了 ，我只 能一点 一滴地 
讲了。 < 伊利亚 特> 开头 几行里 诗人讲 到赫律 塞斯祈 求阿加 门农释 
393 放他的 女儿， 阿加门 农大为 震怒。 当 赫律塞 斯不能 得到他 的女儿 
的时候 ，他 咒诅希 腊人。 请问， 你知道 这一段 诗吗？ 

阿： 我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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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你 一定知 道接着 下面的 几行： 

彼祈 求全体 阿凯亚 人兮， 

哀 告于其 两元首 之前， 

那一 对难兄 难弟， 

阿特瑞 斯之两 子兮。 ® 

这里 是诗人 自己在 讲话， 没有 使我们 感到有 别人在 讲话。 在后面 
一段里 ，好 象诗 人变成 了赫律 塞斯， 在 讲话的 不是诗 人荷马 ，而是 B 
那 个老祭 司了。 特 洛亚故 事其佘 部分在 伊塔卡 发生的 一切， 以及 
整个 《奥德 赛》 的故事 ，诗人 几乎都 是这么 叙述的 ^ 

阿： 确是 这样。 

苏： 所有的 道白以 及道白 与道白 之间的 叙述， 都 是叙述 。对 
吗？ 

阿： 当然 对的。 

苏： 但 是当他 讲道白 的时候 ，完全 象另外 一个人 ，我们 可不可 C 
说他 在讲演 时完全 同 化于那 个故事 中 的角色 了呢？ 

阿： 是的。 

苏： 那么使 他自己 的声音 笑貌象 另外一 个人， 就是模 仿他所 
扮演的 那一个 人了。 

阿： 当然。 

苏： 在 这种情 况下， 看来 他和别 的诗人 是通过 了模仿 来叙述 
的。 

① 诗见 《 伊利 亚特》 I ， 15。 阿凯亚 人即希 腊人。 阿特 瑞斯之 两子， 指的 是阿加 
门农和 其弟墨 涅拉俄 斯^ 

② 诗人 既用自 己的口 吻叙述 ，有的 地方又 用角色 的口吻 讲话。 后 一方法 是诗人 
讲 故亊的 男一 方式， 也是一 种“叙 述”。 如果 给以另 一名称 ，就 是“模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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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极是。 

苏： 但是 如果诗 人处处 出现， 从不隐 藏自己 ，那 么模仿 便被拋 
° 弃， 他的诗 篇就成 为纯纯 粹粹的 叙述。 可是为 了使你 不再说 “我不 
懂” ，我将 告诉你 这事情 可以怎 么做。 例如 荷马说 •.祭 司来了 ，手里 
带了 赎金要 把女儿 领回， 向 希腊人 特别是 向两国 王祈求 一-- 这样 
讲下去 ，不 用赫 律塞斯 的口气 ，一直 用诗人 自己的 口气。 他 这样讲 
就 没有模 仿而是 纯粹的 叙述。 叙述 大致就 象这个 样子： （我 不用 
E 韵律 ，因为 我不是 诗人) 祭 司来了 ，祝告 诸神， 让希腊 人夺取 特洛亚 
城平安 回去。 他这 样讲了 ，希腊 人都敬 艮神明 ，同 意他 的请求 。但 
是阿加 门农勃 然大怒 ，要祭 司离开 ，不准 再来， 否则 他的祭 司节杖 
和神冠 都将对 他毫无 用处。 阿 加门农 要和祭 司的女 儿终老 阿尔戈 
斯城。 他命 令祭司 ，如果 想安然 回去， 必须 离开， 不 要使他 恼怒。 
394 于是这 个老祭 司在艮 惧与静 默中离 开了。 等 到离了 营帐， 老祭司 
呼唤阿 波罗神 的许多 名号， 求神回 忆过去 他是怎 样厚待 神明的 ，是 
怎 样建庙 祀享的 ，祭仪 是多么 丰盛。 神明 应当崇 德报功 ，神 矢所中 
B 应使希 腊人受 罚抵偿 所犯的 罪过。 我的 朋友， 就这样 ，不用 模仿， 
结果 便是纯 粹的叙 述了。 

阿： 我 懂了。 

苏： 或者 你可设 想恰恰 相反的 文体， 把 对话之 间诗人 所写的 
? 部分一 概除去 ，仅仅 把对话 留下。 

阿： 这我也 懂得。 这就是 悲剧所 采用的 文体。 

苏： 你完 全猜对 了我的 意思。 我以 前不能 做到， 现在 我想我 
C 能够明 白吿诉 你了。 诗歌与 故事共 有两种 体裁： 一 "种 完全 通过模 
仿， 就是你 所说的 悲剧与 戏剧； 另外 - •种 是诗人 表达自 己情 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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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 看到酒 神赞美 歌大体 都是这 种抒情 诗体。 第 三种是 二者并 
用 ，可以 在史诗 以及其 它诗体 里找到 ，如果 你懂得 我的意 思的话 。 

阿： 啊 ，是的 ，我现 在懂得 你的意 思了。 

苏： 那么 ，回忆 一下以 前说过 的话。 我们前 面说过 ，在 讨论完 
了讲什 么的问 题之后 ，应该 考虑怎 么讲的 问题。 

阿： 是的 ，我 记得。 

苏： 我的意 思是说 ：我们 必须决 定下来 ，是 让诗 人通过 摸仿进 D 
行叙 述呢? 还是 有些部 分通过 模仿， 有些 部分不 通过模 仿呢? 所谓 
有些 部分通 过模仿 究竟是 指哪些 部分？ 还是 根本不 让他们 使用一 
点模仿 7 

阿： 我猜 想你的 问题是 ，要 不要把 悲剧与 喜剧引 进城邦 里来。 

苏： 也许 是的。 也许 比这个 问题的 意义还 要重大 一点。 说实 
在的， 我自 己也不 知道。 总之， 不管 辩论之 风把我 们吹到 什么地 
方 ，我们 就要踉 着它来 到什么 地方。 

阿： 你说得 很对。 

苏： 阿得曼 托斯啊 ，在这 一点上 ，我 们一 定要注 意我们 的护卫 E 
者 应该不 应该是 一个模 仿者? 从前 面所 说过的 来推论 ，每个 人只能 
干一 种行业 而不能 干多种 行业， 是 不是? 如果 他什么 都干, 一样都 
干不好 ，结 果一事 无成。 

阿 ： 毫无疑 问就会 这样。 

苏： 同 样的道 理不是 也可以 应用于 模仿问 题吗？ 一个 人模仿 
许 多东西 能够象 模仿一 种东西 那样做 得好吗 7 

阿： 当 然是不 能的。 

苏： 那么 ，他 更不能 够一方 面干着 一种有 价值的 行业， 同时又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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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模仿者 ，模 仿许多 东西了 ，既然 同一模 仿者无 论如何 也不能 
同时 搞好两 种模仿 ，哪怕 是一般 被认为 很相近 的两种 模仿， 譬如搞 
悲剧与 喜剧。 你不 是刚才 说它们 是两种 模仿吗 7 

阿： 我是 这样说 过的。 你说 得很对 ，同一 人不可 能两者 都行。 

苏： 同一 人也不 可能既 是好的 朗诵者 ，又 是好的 演员。 

阿： 真的。 

B 苏： 喜 剧演员 和悲剧 演员不 一样。 而这些 人都是 模仿者 ，不 
是吗？ 

阿： 是的 > 

苏： 阿得曼 托斯啊 ，人性 好象铸 成的许 多很小 的钱币 ，它 们不 
可能成 功地模 仿许多 东西， 也不可 能做许 多事情 本身。 所 谓各种 
模 仿只不 过是事 物本身 的搴本 而已。 

阿： 极是。 

苏： 假使我 们要坚 持我们 最初的 原则， 一切护 卫者放 弃一切 
C 其它 业务， 专心致 志于建 立城邦 的自由 大业， 集 中精力 ，不 干别的 
任何 事情， 那么 他们就 不应该 参与或 模仿别 的任何 事情。 如果他 
们 要模仿 的话， 应该 从小起 模仿与 他们专 业有正 当关系 的人物 
—— 模仿那 些勇敢 、节 制、 虔诚 、自由 的一类 人物。 凡与自 由人的 
标准不 符合的 事情， 就 不应该 去参与 或巧于 模仿。 至于其 它丑恶 
的事情 ，当然 更不应 该模仿 ，否 则模 仿丑恶 ，弄 假成真 ，变为 真的丑 
D 恶了。 你有没 有注意 到从小 到老一 生连续 模仿， 最后成 为习惯 ，习 
惯 成为第 二天性 ，在一 举一动 ，言谈 思想方 法上都 受到影 响吗？ 

阿： 的确 是的。 

苏： 任何 我们所 关心培 育的人 ，所 期望成 为好人 的人, 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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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允许他 们去模 仿女人 ^个 男子反 去模仿 女人， 不 管老少 

—— 与丈 夫争吵 ，不敬 鬼神， 得意 忘形; 一 旦遭遇 不幸， 便悲伤 憔 E 
悴 ，终日 哭泣; 更不 必提模 仿那在 病中、 在恋 爱中或 在分娩 中的女 
人了 。 

阿： 很不 应当。 

苏： 他 们也不 应该模 仿奴隶 (不 论女 的和男 的）， 去做 奴隶所 
做的 事情。 

阿： 也不 应该。 

苏： 看 来也不 应该模 仿坏人 ，摸仿 鄙夫， 做和我 们刚才 所讲的 
那 些好事 情相反 的事情 —— 互 相吵架 ，互 相挖苦 ，不 论喝醉 或清醒 
的时候 ，讲 不堪 入耳的 坏话。 这 种人的 言行， 不 足为训 ，对 不起人 396 
家， 也 对不起 自己。 我 觉得在 说话行 动方面 他们不 应该养 成简直 
象 疯子那 样的恶 习惯。 他们 当然应 该懂得 疯子， 懂得坏 的男女 ，但 
决 不要装 疯作邪 去模仿 疯子。 

阿： 极是。 

苏： 那 么他们 能去模 仿铁工 、其他 工人、 战 船上的 划桨人 、划 
桨 人的指 挥以及 其他类 似的人 们吗？ B 

阿： 那怎么 可能? 他们 连去注 意这些 事情都 是不准 许的。 

苏： 那 么马嘶 、牛叫 、大河 咆哮、 海潮呼 啸以及 雷声隆 隆等一 
类事情 ，他们 能去模 仿吗？ 

阿 ： 不行。 已 经禁止 他们不 但不要 自己做 疯子， 也不 要去模 
仿 人家做 疯子。 

苏： 如果 我理解 你的话 ，你 的意思 是说: 有一种 叙述体 是给真 
正的好 人当他 有话要 讲的时 候用的 Q 另外有 一种叙 述体是 给一个 C 



在性格 和教育 方面相 反的人 用的。 

阿： 这 两种文 体究竟 是什么 7 

苏： 据我 看来， 一 个温文 正派的 人在叙 述过程 中碰到 另一个 
好人 的正派 的言语 行动， 我 想他会 喜欢扮 演这个 角色， 模拟 得惟妙 
惟肖， 仿佛自 己就是 这个人 ，丝 毫不以 为耻。 他尤其 愿意模 仿这个 
D 好人 坚定而 明于事 理时候 的言谈 行动； 如果 这个人 不幸患 病或性 
情暴躁 ，或酩 酊大醉 ，或遭 遇灾难 ，他就 不大愿 意去模 仿他， 或者模 
仿了 也是很 勉强。 当他碰 到一个 角色同 他并不 相称， 他就 不愿意 
去 扮演这 个不如 自己的 人物。 他看 不起这 种人， 就 是对方 偶有长 
处 值得模 仿一下 ，他也 不过偶 一为之 ，还 总觉 得不好 意思。 他对模 
仿这 种人没 有经验 ，同时 也会憎 恨自己 ，竟 取法 乎下， 以坏 人坏事 
E 为陶铸 自己的 范本。 除非 是逢场 作戏。 他 心里着 实鄙视 这种玩 
艺儿。 

阿： 很 可能是 这样。 

苏: 那么他 会采用 我们曾 经从荷 马诗篇 里举例 说明过 的一种 
叙述 方法， 就是说 ，他的 体裁既 是叙述 ，又 是模仿 ，但 是叙述 远远多 
于 模仿。 你同意 我的说 法吗？ 

397 阿： 我很 同意。 说 故事的 人必须 以此为 榜样。 

苏： 另外 有一种 说故事 的人， 他什么 都说。 他的品 质愈坏 、就 
愈 无顾忌 ，他什 么东西 都模仿 ，他 觉得什 么东西 都值得 模仿。 所以 
他想 尽方法 ，一本 正经， 在大庭 广众之 间什么 东西都 模仿， 包括我 
刚才 所提到 的雷声 、风声 、雹声 、滑 轮声 、喇 叭声、 长笛声 、哨 子声、 
各 种的乐 器声， 他 还会狗 吠羊咪 鸟鸣。 所以 他的整 个体裁 完全是 
B 声音 姿态的 模仿， 至于叙 述那就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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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这种作 家势必 如此。 

苏： 这就是 我说过 的两种 文体。 

阿： 是的。 

苏： 且说 ，这两 种体裁 中有一 种体裁 ，变化 不多。 如果 我们给 
它以 合适的 声调和 节奏， 其结 杲一个 正确的 说唱者 岂不是 几乎只 
是 用同一 的声调 同一的 抑扬顿 挫讲故 事吗? —— 因为 变化少 ，节奏 
也 几乎相 同嘛。 C 

阿： 很对。 

苏： 别一 种体裁 需要各 种声调 和各种 节奏， 如 果给它 以能表 
达 各种声 音动作 的合适 的唱词 的话。 —— 因 为这种 体裁包 含各色 
各样的 变化。 

阿： 这话完 全对。 

苏： 是不 是所有 诗人、 说唱者 在选用 体裁时 ，不 是取上 述两种 
体 裁之一 ，就是 两者并 用呢？ 

阿： 那是一 定的。 

苏： 那么， 我们怎 么办？ 我 们的城 邦将接 受所有 这些体 裁呢？ D 
还是只 接受两 种单纯 体裁之 一呢? 还 是只接 受那个 混合体 裁呢？ 

阿： 如 果让我 投票选 择的话 ，我赞 成单纯 善的模 仿者的 体裁。 

苏： 可是， 亲爱的 阿得曼 托斯， 混合体 裁毕竟 是大家 所喜欢 
的； 小孩和 小孩的 老师们 ，以及 一般人 所最最 喜欢的 和你所 要选择 
的恰恰 相反。 

阿： 它确是 大家喜 欢的。 

Uht 但 是也许 你要说 这与我 们城邦 的制度 是不适 合的。 因为 
我们 的人既 非兼才 ，亦 非多才 ，每个 人只能 做一件 事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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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是不适 合的。 

苏： 这也就 是为什 么我们 的城邦 是唯一 这种地 方的理 由：鞋 
匠总 是鞋匠 ，并不 在做鞋 匠以外 ，还做 舵工； 农夫总 是农夫 ，并 不在 
做农 夫以外 ，还做 法官； 兵 士总是 兵士， 并不在 做兵士 以外， 还做 
商人 ，如此 类推。 不 是吗？ 

阿： 是的。 

393 苏： 那么 ，假 定有人 靠他一 点聪明 ，能 够模仿 一切， 扮什么 ，象 
什么 ，光 临我们 的城邦 .朗 诵诗篇 ，大显 身手， 以为我 们会向 他拜倒 
致敬， 称他是 神圣的 ，了不 起的， 大受欢 迎的人 物了。 与他 愿望相 
反， 我们会 对他说 ，我 们不能 让这种 人到我 们城邦 里来； 法 律不准 
许这样 ，这 里没 有他的 地位。 我们 将在他 头上涂 以香油 ，饰 以羊毛 
B 冠带， 送他到 别的城 邦去。 至 于我们 ，为了 对自己 有益， 要 任用较 
为 严肃较 为正派 的诗人 或讲故 事的人 ，模 仿好人 的语言 ，按 照我们 
开 始立法 时所定 的规范 来说唱 故事以 教育战 士们。 

阿： 我们正 应该这 样做， 假定我 们有权 这样做 的话。 

苏： 现在 ，我 的朋友 ，我们 可以认 为已经 完成了 关于语 言或故 
事的 “音乐 ”① 部分的 讨论， 因 为我们 已经说 明了应 该讲什 么以及 
怎样 讲法的 问题。 

阿： 我 也这样 认为。 

C 苏： 那么， 是不 是剩下 来的还 有诗歌 和曲调 的形式 问题？ 

阿： 是的 ，显然 如此。 

苏： 我想任 何人都 可以立 刻发现 我们对 这个问 题应该 有什么 
要求， 假定我 们的说 法要前 后一致 的话。 

① 指文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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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C 笑着) :苏 格拉底 ，我恐 怕你说 的“任 何人' 并不包 括我在 
里面 ，我匁 促之间 没有把 握预言 我们应 该发表 的见解 是什么 ，虽然 
多少 有一点 想法。 

苏： 我猜 想你肯 定有把 握这样 说的： 诗歌 有三个 组成部 
分 词 ，和声 ，节奏 。① D 

格： 啊 ，是的 ，这 点我 知道。 

苏： 那么就 词而论 ，我 想唱的 词和说 的词没 有分別 ，必 须符合 
我们所 讲过的 那种内 容和形 式。 

阿： 是的。 I 

苏 •. 还有 ，调 子和节 奏也必 须符合 歌词。 

格: 当然。 

苏： 可 是我们 说过， 我们 在歌词 里不需 要有哀 挽和悲 伤的字 
句。 

格： 我们不 需要。 

苏： 那 么什么 是挽歌 式的调 子呢？ 告 诉我， 因为你 是懂音 乐 B 
的。 

格： 混 合的吕 底亚调 ，髙音 的吕底 亚调， 以及与 此类似 的一些 
音调 属于挽 歌式的 调子。 

苏： 那么 我们一 定要把 这些废 弃掉， 因 为它们 对于一 般有心 
上进的 妇女尚 且无用 ，更 不要说 对于男 子汉了 9 

格： 极是。 

苏： 再说 ，饮 酒对于 护卫者 是最不 合适的 ，萎靡 懒惰也 是不合 


① 古代希 腊一曲 完整的 诗歌， 包括 诗词、 节奏和 和声。 所谓“ 和声” 或“和 谐”是 
一 种高低 音的音 调系统 ，即我 们现在 所说的 歌的“ 曲调” 或“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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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 

格： 当然。 

苏： 那么 有哪些 调子是 这种软 绵绵的 靡靡之 音呢？ 

399 格： 伊奥 尼亚调 ，还 有些吕 底亚调 都可说 是靡靡 之音。 

苏： 好 ，我的 朋友， 这种靡 靡之音 对战士 有什么 用处？ 

格： 毫无 用处。 看来你 只剩下 多利亚 调或佛 里其亚 调了。 

苏： 我不 懂这些 曲调， 我 但愿有 一种曲 调可以 适当地 摸仿勇 
B 敢的人 ，模仿 他们沉 着应战 ，奋 不顾身 ，经 风雨， 冒万难 ，履险 如夷， 
视死 如归。 我还愿 再有一 种曲调 ，模 仿在 平时工 作的人 ，模 仿他们 
出乎 自愿， 不受强 迫或者 正在尽 力劝说 、祈 求别人 ，——对 方要是 
•神 的话 ，则 是通过 祈祷， 要是人 的话， 则是通 过劝说 或教导 —— 或 
者正 在听取 别人的 祈求、 劝告 或批评 ，只要 是好话 ，就从 善如流 ，毫 
C 不骄傲 ，谦 虚谨慎 ，顺受 其正。 就让 我们有 这两种 曲调吧 ^ 它们一 
刚一柔 ，能恰 当地模 仿人们 成功与 失败、 节制与 勇敢的 声音。 

阿： 你 所需要 的两种 曲调， 正就 是我刚 才所讲 过的多 利亚调 
和佛 里其亚 调呀。 

苏： 那么， 在奏乐 歌唱里 ，我 们不需 要用许 多弦子 的乐器 ，不 
需 要能奏 出一切 音调的 乐器。 

阿： 我觉得 你的话 不错。 

苏： 我们就 不应该 供养那 些制造 例如竖 琴和特 拉贡琴 这类多 
D 弦乐 器和多 调乐器 的人。 

阿： 我 想不应 该的。 

苏： 那么 要不要 让长笛 制造者 和长笛 演奏者 到我们 城邦里 
来? 也就 是说 ，长 笛是不 是音域 最广的 乐器， 而别的 多音调 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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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模 仿长笛 而已？ 

格： 这很 清楚。 

苏： 你 只剩下 七弦琴 和七弦 竖琴了 ，城里 用这些 乐器; 在乡里 
牧人则 吹一种 短笛。 

格： 我们讨 论的结 果这样 3 

苏： 我们 赞成阿 波罗及 其乐器 而舍弃 马叙阿 斯及其 乐器。 ® B 
我 的朋友 ，这 样选择 也并非 我们的 创见。 

格： 真的， 我也 觉得的 确不是 我们的 创见。 

苏： 哎呀！ 我 们无意 之间已 经在净 化这个 城邦了 ，我 们刚才 
说过 这个城 邦太奢 侈了。 

格： 我们说 得很有 道理。 

苏： 那 么好， 让我 们继续 来做净 化的工 作吧！ 曲调之 后应当 
考虑 节奏。 我们不 应该追 求复杂 的节奏 与多种 多样的 韵律， 我们 400 
应 该考虑 什么是 有秩序 的勇敢 的生活 节奏， 进而使 音步和 曲调适 
合这种 生活的 文词， 而不是 使这种 生活的 文词凑 合音步 和曲调 。但 
是这种 节奏究 竟是哪 些节奏 ，这 要由你 来告诉 我们, 象上面 你告诉 
我 们是哪 些曲调 那样。 

格： 这我 实在说 不上。 音步 的组成 有三种 形式， 就象 音阶的 
组成有 四种形 式一样 ，这些 我懂得 ，我 能够告 诉你。 至于哪 些音步 
是模仿 哪种生 活的， 这我不 知道。 

苏： 关于这 一点， 我们 也要去 请教戴 蒙，® 问他 ，哪些 节奏适 B 
宜 于卑鄙 、凶暴 、疯狂 或 其它 邪恶， 哪 些节奏 适宜于 与此相 反的内 

① 阿波 罗代表 理智， 所用 乐器为 七弦琴 (沾 (5 CC ); 马 叙阿斯 是森林 之神， 代表情 
欲 ，所 用乐器 为长笛 ( OtlUoc ；)。 

② 公元前 5 世 纪时的 著名音 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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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我似 乎还记 得戴蒙 说过一 些晦涩 的话， 谈到关 于一种 复合节 
奏的进 行曲， 以及 长短短 格以及 英雄体 节奏， 按照我 所莫名 其妙的 
秩序 排列的 ，有 的高低 相等， 有的有 髙有低 ，有 的长短 不一; 我记得 
c 似乎 他称呼 一种为 短长格 ，另一 种为长 短格， 再加上 长音节 或短音 
节 。在 这些谈 话里有 些地方 ，我 觉得他 对音步 拍子所 作的赞 扬或贬 
低不减 于对节 奏本身 所作的 赞扬或 贬低； 也有 可能情 况不是 这样； 
究 竟怎样 我也实 在说不 清楚。 我刚才 讲过， 这些都 可以去 请教戴 
蒙。 要把 这些弄 得明白 ，并不 简单。 你以为 何如？ 

格： 是的， 我很以 为然。 

苏： 不过 有一点 你是可 以立刻 决定下 来的， —— 美与 丑是紧 
跟着 好的, 节奏与 坏的节 奏的。 

格： 当然。 

D 苏： 再说 ，好 的节奏 紧跟好 的文词 ，有 如影之 随形。 坏 的节奏 
紧 跟坏的 文词。 至于音 调亦是 如此。 因为我 们已经 讲过， 节奏与 
音调跟 随文词 ，并 不是 文词去 跟随节 奏与音 调嘛。 

格： 显然 是这样 ，这两 者一定 要跟随 文词。 

苏： 你认 为文词 和文词 的风格 怎么样 7 它们是 不是和 心灵的 
精神 状态一 致的？ 

格： 当然。 

苏： 其它一 切跟随 文词？ 

格： 是的。 

E 苏： 那么， 好言词 、好 音调、 好风格 、好节 奏都来 自好的 精神状 
态， 所谓 好的精 神状态 并不是 指我们 用以委 婉地称 呼那些 没有头 
脑的忠 厚老实 人的精 神状态 ，而 是指用 来称呼 那些智 力好、 品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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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的真正 良好 的精神 状态。 

格： 完全是 这样。 

苏： 那么 ，年 轻人如 果要做 真正他 们该做 的事情 ，不当 随时随 
地 去追求 这些东 西吗？ 

格： 他 们应该 这样。 

苏： 绘画 肯定充 满这些 特点， 其它类 似工艺 如纺织 、刺绣 、建 401 
筑 、家 具制作 、动物 身体以 及植物 树木等 的自然 姿态， 也都 充满这 
些 品质。 因 为在这 些事物 里都有 优美与 丑恶。 坏风格 、坏 节奏 、坏 
音调 ，类乎 坏言词 、坏 品格。 反之 ，美好 的表现 与明智 、美好 的品格 
相合 相近。 

格： 完 全对。 

苏： 那么 ，问® 只在 诗人身 上了？ 我们要 不要监 督他们 ，强迫 B 
他 们在诗 篇里培 g 良好 品格的 形象， 否则我 们宁可 不要有 什么诗 
篇？ 我 们要不 同样 地监督 其他的 艺人， 阻 止他们 不论在 绘画或 
雕刻 作品里 ，还 是建筑 或任何 艺术作 品里描 绘邪恶 、放荡 、卑鄙 、龌 
龊的坏 精神？ 哪个 艺人不 肯服从 ，就不 让他在 我们中 间存在 下去， 
否则我 们的护 卫者从 小就接 触罪恶 的形象 ，耳濡 目染， 有如 牛羊卧 C 
毒 草中嘴 嚼反刍 ，近 墨者黑 ，不知 不觉间 心灵上 便铸成 大错了 。因 
此 我们必 须寻找 一些艺 人巨匠 ，用 其大才 美德， 开辟一 条道路 ，使 
我 们的年 轻人由 此 而进， 如 入健康 之乡； 眼 睛所看 到的， 耳 朵所听 
到的 ，艺 术作品 ，随处 都是; 使他们 如坐春 风如沾 化雨， 潜移 默化 ， D 
不 知不觉 之间受 到熏陶 ，从 童年时 ，就 和优美 、理 智融合 为一。 

格： 对 于他们 ，这 可说是 最好的 教育。 

苏： 亲 爱的格 劳孔啊 t 也 就是因 为这个 缘故， 所以儿 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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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教 育最关 紧要。 一 个儿童 从小受 了好的 教育， 节奏与 和谐浸 
入了 他的心 灵深处 ，在 那里牟 牟地生 了根， 他 就会变 得温文 有礼; 
E 如果受 了坏的 教育， 结 果就会 相反。 再者， 一个受 过适当 教育的 
儿童 ，对于 人工作 品或自 然物的 缺点也 最敏感 ，因而 对丑恶 的东西 
402 会非 常反感 ，对优 美的东 西会非 常赞赏 ，感 受其 鼓舞， 并从 中吸取 
营养 ，使自 己的心 灵成长 得既美 且善。 对任何 丑恶的 东西， 他能如 
嫌恶臭 不自觉 地加以 谴责， 虽然他 还年幼 ，还 知其然 而不知 其所以 
然。 等到长 大成人 ，理智 来临， 他会似 曾相识 ，向 前欢迎 ，因 为他所 
受的 教养， 使他同 气相求 ，这是 很自然 的嘛。 

格： 至 少在我 看来， 这是 幼年时 期为什 么要注 重音乐 文艺教 
育的 理由。 

苏： 这正 如在我 们认字 的时候 那样， 只 有在我 们认识 了全部 
B 字母 ® 一 它们 为数是 很少的 —— 时 我们才 放心地 认为自 己是识 
字了。 不 论字大 字小® 我 们都不 敢轻忽 其组成 元素， 不论 何处我 
们都热 心急切 地去认 识它们 ，否 则， 我 们总觉 得就不 能算是 真正识 
字了。 

格： 你说得 很对。 

苏： 同样， 比如 有字母 显影在 水中或 镜里。 如 果不是 先认识 
了字母 本身， 我 们是不 会认识 这些映 象的。 因为认 识这两 者属于 
同一 技能同 一学习 o 

格： 确是如 此。 

① 柏拉图 常常使 用字母 或元素 Orotxda ) 来说明 知识的 获得、 元 素和复 合物的 
关系 、分类 原则和 理念论 0 

② 柏 拉图的 基本原 则之一 认为， 真实 与事物 的大小 等看上 去似乎 重要的 特性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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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真的 ，根据 同样的 道理， 我们 和我们 要加以 教育的 
护 卫者们 ，在 能以认 识节制 、勇敢 、大度 、高尚 等等美 德以及 与此相 C 
反的诸 邪恶的 本相， 也能 认识包 含它们 在内的 一切组 合形式 ，亦 
即 ，无 论它们 出现在 哪里， 我们都 能辨别 出它们 本身及 其映象 ，无 
论在 大事物 中还是 在小事 物中都 不忽视 它们， 深信 认识它 们本身 
及其 映象这 两者属 于同一 技能同 一学习 —— 在能以 做到这 样之前 
我 们和我 们的护 卫者是 不能算 是有音 乐文艺 教养的 人的。 不是 
吗‘？ 

格： 确实 是的。 

苏： 那么 如果有 一个人 ，在心 灵里有 内在的 精神状 态的美 ，在 D 
有形的 体态举 止上也 有同一 种的与 之相应 的调和 的美， —— 这样 
一个兼 美者， 在 一个能 够沉思 的鉴赏 家眼中 岂不是 一个最 美的景 
观？ 

格： 那 是最美 的了。 

苏： 再说， 最 美的总 是最可 爱的。 

格： 当然。 

苏 •. 那么 ，真 正受过 乐的教 育的人 ，对 于同道 ，气 味相投 ，一见 
如故; 但 对于混 身不和 谐的人 ，他避 之唯恐 不远。 

格： 对于 心灵上 有缺点 的人， 他当然 厌恶; 但对 于身体 有缺点 
的人， 他还是 可以爱 慕的。 E 

苏： 听你话 的意思 ，我猜 想你有 这样的 好朋友 ，不 过我 也赞成 
你作 这样的 区别。 只是 请你告 诉我： 放纵与 节制能 够并行 不悖吗 7 

格： 怎么 能够？ 过 分的快 乐有如 过分的 痛苦可 以使人 失态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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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放纵 能和别 的任 何德行 并行不 悖吗？ 

403 格： 不能。 

苏： 能 和横暴 与放肆 并行不 悖吗？ 

格： 当然。 

苏 :还有 什么快 乐比色 欲更大 更强烈 的吗？ 

格： 没有 ，没有 比这个 更疯狂 的了。 

苏： 正确的 爱难道 不是对 于美的 有秩序 的事物 的一种 有节制 
的 和谐的 爱吗？ 

格： 我完全 同意。 

苏： 那么， 正确的 爱能让 任何近 乎疯狂 与近乎 放纵的 东西同 
它接 近吗？ 

格： 不能。 

B 苏： 那么， 正确的 爱与纵 情任性 ，泾渭 分明。 真 正的爱 者与被 
爱者 决不与 淫荡之 徒同其 臭味。 

格： 真的 ，苏 格拉底 ，它们 之间断 无相似 之处。 

苏： 这 样很好 ，在我 们正要 建立的 城邦里 ，我们 似乎可 以规定 
这 样一条 法律: 一个 爱者可 以亲吻 、昵近 、抚摸 被爱者 ，象父 亲对儿 
C 子 一样； 如要求 被爱者 做什么 也一定 是出于 正意。 在与被 爱者的 
其他 形式的 接触中 ，他也 永远不 许有任 何越此 轨道的 举动, 否则要 
谴责 他低级 趣味， 没有真 正的音 乐文艺 教养。 

格： 诚然。 

苏： 那么， 你也同 意我们 关于音 乐教育 的讨论 可以到 此结束 
了吧？ 据我 看来， 这样结 束是很 恰当的 ^ 音 乐教育 的最后 目的在 
于达 到对美 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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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我 同意。 

苏. _ 音 乐教育 之后， 年轻人 应该接 受体育 锻炼。 

格： 当然。 

苏： 体育 方面， 我 们的护 卫者也 必须从 童年起 就接受 严格的 
训 练以至 一生。 我所见 如此， 不知 你以为 怎样？ 因 为我觉 得凭一 E ) 
个好 的身体 ，不 一定就 能造就 好的心 灵好的 品格。 相反 ，有 了好的 
心灵和 品格就 能使天 赋的体 质达到 最好, 你说对 不对？ 

格： 我的 想法同 你完全 一样。 

苏： 倘使我 们对于 心灵充 分加以 训练， 然后将 保养身 体的细 
节交 它负责 ，我们 仅仅指 出标准 ，不 啰嘭 ，你看 这样行 不行？ B 

格 ：行。 

苏： 我们 说过护 卫者必 须戒除 酗酒， 他 们是世 界上最 不应该 
闹酒 的人， 人一闹 酒就胡 涂了。 

格： 一个护 卫者要 另外一 个护卫 者去护 卫他， 天下哪 有这样 
荒 唐的事 7 

苏： 关于食 物应该 怎样？ 我们的 护卫者 都是最 大竞赛 中的斗 
士 ，不 是吗？ 

格： 是的。 

苏： 我 们目前 所看到 的那些 斗士， 他们 保养身 体的习 惯能适 404 
应这一 任务吗 7 

格： 也 许可以 凑合. 

苏： 啊 ，他 们爱睡 ，这是 一种于 健康很 危险的 习惯。 你 有没有 
注意到 ，他 们一生 几乎都 在睡眠 中度过 ，稍一 偏离规 定的饮 食作息 
的生活 方式， 他们就 要害严 重的疾 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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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我 注意到 了这种 情况。 

苏： 那么， 战争 中的斗 士应该 需要更 多样的 锻炼。 他 们有必 
要 象终宵 不眠的 警犬； 视觉和 听觉都 要极端 敏锐; 他 们在战 斗的生 
B 活中 ，各 种饮水 各种食 物都能 下咽； 烈日 骄阳 狂风暴 雨都能 处之若 
素。 

格： 很对。 

苏： 那么， 最好的 体育与 我们刚 才所描 叙的音 乐文艺 教育难 
道不是 很相近 相合吗 7 

格： 你指 的什么 意思？ 

苏： 这是 指一种 简单而 灵活的 体育， 尤 其是指 为了备 K 而进 
行的那 种体育 锻炼。 

格： 请 问具体 办法。 

苏： 办法可 以从荷 马诗里 学得。 你知道 在战争 生活中 英雄们 
会餐时 ，荷 马从不 给他们 鱼吃, 虽然队 伍就驻 扎在靠 近赫勒 斯滂特 
C 海岸那 里①； 他 也从不 给他们 炖肉吃 ，只给 烤肉， 因 为这东 西战士 
最容 易搞， 只要找 到火就 行了， 什么 地方都 可以， 不 必随身 带许多 
罈罈 罐罐。 

格： 确是 如此。 

苏： 据我 所知， 荷马 也从未 提到过 甜食。 这不 是每一 个从事 
锻炼的 战士都 可以理 解的事 情吗? 一 "要 把他 们的身 体练好 ，这种 
东 西是一 定要戒 掉的。 

格： 他们懂 得这个 道理， 并且 把这种 东西戒 除了。 他 们做得 
对。 


① 黑 海通地 中海的 海峡口 ，现 达达尼 尔海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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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我 的朋友 ，既 然你觉 得这是 对的， 你 当然就 不会赞 D 
成 叙拉古 的宴会 和西西 里的菜 肴了。 

格： 我不会 赞成的 。 

苏： 你也 不会让 一个男 子弄一 个科林 斯女郎 来做他 的倩妇 
吧 ，如 果要他 把身体 保养好 的话。 

格： 当然 不会。 

苏： 你 也不会 赞成有 名的雅 典糕点 的吧？ / 

格： 一定 不会。 

苏： 因为我 认为所 有这种 混杂的 饮食很 象多音 调多节 奏的诗 E 
歌 作品。 

格： 诚然。 

苏： 复 杂的音 乐产生 放纵； 复 杂的食 品产生 疾病。 至 于朴质 
的 音乐文 艺教育 则能产 生心灵 方面的 节制， 朴质的 体育锻 炼产生 
身体的 健康。 

格： 极是。 

苏： 一 旦放纵 与疾病 在城邦 内泛滥 横溢， 岂不 要法庭 药铺到 40 5 
处皆是 ，讼师 医生趾 髙气扬 ，虽 多数自 由人也 将不得 不对他 们鞠躬 
敬礼了 。 

格： 这是 势所必 至的。 

苏： 奇 货可居 的医生 、法官 ，不仅 为一般 老百姓 和手艺 人所需 
要， 也为受 过自由 人类型 教育的 人们所 需要。 你们 能看到 还有什 
么 更足以 证明一 个城邦 敎育又 丑又恶 的呢？ 这些 法官、 医 生全是 B 
舶来品 (因 为你们 自己中 间缺少 这种人 才）， 你不认 为这是 教育丑 
恶可耻 到了极 点的明 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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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没有 比这个 更可耻 的了。 

苏 ：啊， 还 有一种 情况你 是不是 觉得比 刚才说 的那种 情况还 
要可 耻呢？ 一 个人不 仅把自 己的大 部分时 光花在 法庭上 打 宫司， 
忽而做 原告， 忽而做 被告； 而且还 由于不 知怎样 生活更 有意义 ，一 
C 天 到晚耍 弄滑头 ，颠倒 是非， 使用各 种推论 、借口 、诡计 、阴谋 ，无理 
也 要说出 理来； 而所有 这一切 努力又 都不过 是为了 无聊的 争执。 
因为， 他 不知道 拋开那 些漫不 经心的 陪审员 安排自 己的生 活要美 
好尚尚 得多。 

格： 真的， 这 种比前 面所讲 的更可 耻了。 

苏： 除了 受伤或 偶得某 种季节 病而外 ，一 个人到 处求医 ，岂不 
D 更是 可耻？ 由 于游手 好闲和 我们讲 过的那 种好吃 贪睡的 生活方 
式 ，身 子象一 块沼泽 地一样 充满风 湿水气 ，逼使 阿斯克 勒比斯 ® 的 
子孙 们不得 不创造 出腹胀 、痢疾 之类的 病名来 ，岂 不更是 可耻？ 

格： 这确是 些古怪 的医学 名词。 

苏： 我想 在阿斯 克勒比 斯本人 的时期 ，是没 有这种 东西的 。我 
E 是根据 特洛亚 的故事 这样推 想的。 当欧律 皮吕斯 ® 在特洛 亚负伤 
时 ，那个 妇人给 他吃普 拉纳酒 ，上 面撒了 大麦粉 和小块 乳酪， 显然 
406 是一服 热药。 那个时 候所有 医生并 没有说 她用错 了药， 也 没有说 
当看 护的派 特罗克 洛斯犯 了什么 错误。 

格： 受了伤 ，给他 服这种 药确是 古怪。 

苏： 如果你 记得在 赫罗迪 科斯以 前医生 并不用 我们现 在的这 
些药 物治病 的话， 你 就不 会 感到古 怪了。 赫 罗迪科 斯是一 个教练 

① 特洛 亚战争 时希腊 军中的 医生。 

② 柏拉 图大概 是凭自 己记忆 引用荷 马史诗 的 0 这 里的说 法与现 行史诗 所记有 
出入。 《伊 利亚特 》 XI 624 处说是 赫卡墨 得杷酒 调给马 卡昂和 涅斯托 尔喝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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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因为 他有病 ，他 把体 操和医 术混而 为一， 结果先 主要折 磨了自 
己 ，然 后又 折磨了 许多后 来人。 B 

格： 怎么 会的？ 

苏： 他 身患不 治之症 ，靠了 长年不 断的细 心照料 自己， 居然活 
了好 多年。 但他的 痼病始 终没能 治好。 就这 么着， 他一生 除了医 
疗 自 己外， 什 么事都 没干， 一天 到晚就 是发愁 有没有 疏忽了 规定的 
养生 习惯; 他 靠了自 己的这 套医术 ，在 痛苦的 挣扎中 夺得了 年老而 
死的锦 标①。 

格： 这可是 对他医 道的崇 髙奖品 啊！ 

苏： 他得之 无愧呢 3 他这 种人不 知道， 阿斯克 勒比斯 并不是 c 
因 为不知 道或不 熟悉这 种医道 而不传 给他的 后代， 而是因 为他懂 
得 在有秩 序的城 邦里， 每 一个火 都有他 应尽的 职务。 人们 没有工 
夫来 生病， 不 可能一 生没完 没了地 治病。 我 们在工 人中间 看到这 
种情况 会觉得 荒唐不 经的， 可 是在有 钱的人 和所谓 有福的 人中间 
看 到这种 情况就 视若无 睹了。 

格： 怎 么会这 样的？ 

苏： 一个木 工当他 病了要 医生给 他药吃 ，把 病呕 吐出来 ，或者 D 
把病下 泻出来 ，或 者用 烧灼法 或者动 手术。 但是 ，如 果医生 叫他长 
期疗养 搞满头 包包扎 扎的那 一套， 他会立 刻回答 ，说 他没有 工夫生 
病， 一天到 晚想着 病痛， 把当前 工作搁 置一旁 ，过 这种日 子 没有意 
思。 他就要 词医生 说声再 会,， 回 家仍去 干他原 来的活 儿去了 。他 E 
也许身 体居然 变好了 ，活 下去照 常工作 ，也许 身体吃 不消， 抛弃一 
切麻烦 ，死了 算了。 

① 柏拉图 是不赞 成这样 对待疾 病的。 揶掄讥 讽的口 气跃然 纸上。 


龜 



116 


理想国 


格： 这种人 可称为 善于利 用医道 的人。 

407 苏： 是 不是因 为他有 一种工 作要做 ，如果 做不了 ，他就 不值得 
活 下去？ 

格： 显然是 这样。 

苏： 可是 我们并 不说一 个有钱 的人也 有这种 规定的 工作要 
做 ，不 做他就 觉得不 值得活 下去。 

格： 据 我所知 ，不是 这样。 

苏： 哎呀 I 你有没 有听到 过福库 利得斯 说的话 “吃饱 饭以后 ® 
应该讲 道德， 

格： 我想 吃饱饭 以前也 应该讲 道德。 

苏： 好 ，让我 们不要 和他在 那一点 上争吵 让我 们先弄 清这一 
B 点 :有钱 人②要 不要讲 道德？ 如果不 要讲, 活了是 不是有 意思？ 一 
天 到晚当 心身体 ，对他 们遵从 福库利 得斯的 劝告， 有没有 妨碍？ 虽 
然对 于专搞 木工以 及其它 工艺的 人无疑 是一大 障碍。 

格： 的确 ，在体 育锻炼 之外再 过分当 心身体 ® ，对这 方 面是一 
个 最大的 妨碍。 

苏： 这样 对于家 务管理 、军 事服役 、上班 办公都 造成了 不少累 
C 赘。 最 坏的是 使任何 学习、 思 考或沉 思冥想 都变得 困难。 自朝至 
暮老 是疑心 着头痛 目眩、 神经 紧张， 而且把 这些都 委过于 哲学研 
究， 说它 是总的 起因。 这样便 使人老 觉得身 上有这 种那种 的不舒 
月民 ，老是 烦恼。 这对 于学习 、沉 思这类 的道德 实践和 锻炼简 直是一 
种绊 脚石。 

① 或译为 “有了 钱以后 …… ” 

② 有钱人 自然是 “吃饱 饭以后 …… ” 

(D 在《 髙尔吉 亚》篇(4648>， 医 术被认 为躭是 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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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 然会这 样的。 

苏： 那么 ，我 们可以 说阿斯 克勒比 斯是早 已知道 这个道 理了； 

对 于那些 体质好 生活习 惯健康 ，仅 只有些 局部疾 病的人 ，他 教给了 
医 疗方法 ，用 药物或 外科手 术将病 治好， 然后 吩咐他 们照常 生活 ， D 
不妨碍 各人尽 公民的 义务。 至于 内部有 严重全 身性疾 病的人 ，他 
不 想用规 定饮食 以及用 逐渐抽 出或注 入的方 法来给 他们以 医疗， 
让他 痛苦地 继续活 下去， 让他再 产生体 质同样 糟糕的 后代。 对于 
体质 不合一 般标准 的病人 ，他则 认为不 值得去 医治他 ，因为 这种人 E 
对自 己对国 家都没 有什么 用处。 

格： 照 你说来 ，阿 斯克勒 比斯真 是一个 最有政 治头脑 的人呀 I 

苏： 显然 是的。 他的孩 子们也 是这样 的人， 在 特洛亚 战场上 
都是 好战士 ，又是 好医生 ，他们 ® 就是 用我上 面所讲 的那种 医疗方 40 8 
M 给人治 伤的。 —— 这你知 道吗？ 墨 涅拉俄 斯被潘 达洛斯 射了一 
箭 ，受 了伤， 

他们① 把瘀血 吸出， 敷上了 些缓解 草药。 

他们 并没有 给他规 定饮食 ，同从 前对欧 律皮吕 斯一样 ，他们 以为对 
于那些 在受伤 以前体 质原来 很好， 生活简 朴的人 ，受 伤以后 敷这么 
一层 草药就 够了， 虽然 偶然也 喝一种 奶酒。 但是对 于那些 先天病 B 
弱又 无节制 的人， 他们则 认为这 种人活 了于己 于人都 无用处 ，他们 
的 医道不 是为这 班人服 务的。 这 种人虽 富过弥 达斯② ，他 们也不 
给他 治疗。 —— 这 些故事 你还记 得吗？ 

① 柏拉图 引文有 m 入。 《 伊利亚 特 》 IV 218 处说， 给墨涅 拉俄斯 治伤的 是马卡 
昂。 因此 ，这两 处都应 该用‘ ‘他” 而不是 用“他 们”。 

② 希 腊神话 中的佛 里其亚 国王。 他贪恋 財富， 曾 祈求神 明賜他 点物成 金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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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让 你这么 一说， 阿斯克 勒比斯 的这些 孩子真 了不起 呀！ 

苏： 他 们确是 这样， 但是 悲剧家 们和诗 人品达 的说法 和我们 
的 原则有 分歧。 他们说 阿斯克 勒比斯 是阿波 罗神的 儿子， 他受了 
c 贿去医 治一个 要死的 富人， 因此 被闪电 打死。 根据 前面我 们讲过 
的原则 ，我 们不 相信悲 剧家和 品达的 说法。 我 们认为 ，如果 他是神 
的儿子 ，肯定 他是不 贪心的 ，如果 他是贪 心的， 他就不 是神的 儿子。 

格： 就此 为止， 你说得 再对不 过了。 但是苏 格拉底 ，我 有一个 
问题， 看 你怎么 答复？ 我 们在城 邦里要 不要有 好的医 生？ 是不是 
D 最好的 医生应 当是医 治过最 大多数 病人的 （包 括天 赋健全 的与不 
健全 的)？ 同样, 最好的 法宫是 否应该 是同各 色各样 品格的 人都打 
过 交道的 7 

苏： 无疑我 们要好 的医生 和好的 法官。 但是 你知道 我所谓 
“好 的”是 什么意 思吗？ 

格： 我 不知道 ，除 非你告 诉我。 

苏 ：好， 让 我来试 试看。 我说你 把两样 不同的 事情混 在一个 
问题 里了。 

格： 什么 意思？ 

苏： 医生假 使从小 就学医 ，对 各色 各样的 病人都 有接触 ，对各 
E 种疾 病还有 过切身 的体验 C 如果他 们自己 体质并 不太好 的话） ，那 
么这 样的医 生确实 可能成 为极有 本领的 医生。 因为 我想， 他们并 
不是以 身体医 治身体 ，如 果是以 身体治 身体， 我们就 不应该 让他们 
的身体 有病或 者继续 有病。 他们 是用心 灵医治 身体， 如果 心灵原 
来坏的 或者变 坏了的 ，他 们就不 可能很 好地医 病了。 

格： 你说 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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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至 于法官 ，我 的朋友 ，那 是以心 治心。 心灵 决不可 以从小 409 
就与坏 的心灵 厮混在 一起， 更 不可犯 罪作恶 去获得 第一手 经验以 
便判 案时 可以很 快地推 测犯罪 的过程 ，好 象医生 诊断病 人一样 。相 
反 ，如 果要做 法官的 人心灵 确实美 好公正 ，判决 正确， 那么 他们的 
心灵 年轻时 起就应 该对于 坏人坏 事毫不 沾边， 毫无 往还。 不过这 
样一来 ，好人 在年轻 时便显 得比较 天真， 容易 受骗， 因为他 们心里 B 
没有坏 人心里 的那种 原型。 

格： 他们的 确有此 体验。 

苏： 正因 为这样 ，所 以一个 好的法 官一定 不是年 轻人， 而是年 
纪大 的人。 他们 是多年 后年龄 大了学 习了才 知道不 正义是 怎么回 
事的。 他们 懂得不 正义， 并不 是把它 作为自 己心灵 里的东 西来认 
识的， 而是经 过长久 的观察 ，学 会把它 当作别 人心灵 里的别 人的东 
西来 认识的 ，是仅 仅通过 知识， 而不是 通过本 人的体 验认识 清楚不 C 
正 义是多 么大的 一个邪 恶的。 

格： 这 样的法 官将被 认为是 一个最 高贵的 法官。 

苏： 并 且是一 个好的 法官。 你的问 题的要 旨就在 “好的 ”这两 
个 字上， 因 为有好 心灵的 人是“ 好的' 而那 种敏于 怀疑的 狡诈之 
徒， 以及 那种自 己 干过许 多坏事 的人和 认为自 己手 段高明 瞒得过 
人 的人， 当 他和自 己同类 人打交 道时， 他注 视着自 己心灵 里的原 
型 ，便 显得聪 明能千 ，但是 当他和 好人或 老一辈 的人相 处时， 他便 
显得很 蠢笨了 ，因为 ，不 当怀疑 的他也 怀疑。 见了 好人， 他 也不认 D 
W ， 因为 他自己 心里没 有好的 原型。 可是 ，因 为他碰 到的坏 人比好 
人多 得多， 所以无 论他自 己还 是别人 就都觉 得他似 乎是一 个聪明 
人 而不是 一个笨 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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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的确是 这样。 

苏： 因此 ，好而 明察的 理想法 官决不 是这后 一种人 ，而 是前一 
种人。 因为 邪恶决 不能理 解德性 和邪恶 本身， 但天 赋的德 性通过 
教 育最后 终能理 解邪恶 和德性 本身。 因 此据我 看来， 不是 那种坏 
E 人 而是这 种好人 ，才能 做一个 明察的 法官。 

格： 我同意 a 

苏： 那么， 你要不 要在城 邦里把 我们所 说过的 医疗之 术以及 
410 司法 之术制 订为法 律呢？ 这两 种法律 都对那 些天赋 健全的 公民的 
身 体和心 灵抱有 好意; 而对 那些身 体不健 全的， 城邦 就让其 死去； 
那些 心灵天 赋邪恶 且又不 可救药 的人， 城邦就 毫不姑 息处之 以死。 

格： 这样 做已被 证明对 被处理 者个人 和城邦 都是最 好的事 
情。 

苏： 这样， 年轻人 接受了 我们说 过的那 种简单 的音乐 文艺教 
育 的陶冶 ，养成 了节制 的良好 习惯， 他 们显然 就能自 己监督 自己， 
不需 要打官 司了。 

格： 是的。 

B 苏： 这种受 过音乐 教育的 青年， 运用体 育锻炼 (如 果他 愿意的 
话）， 通过同 样苦练 的过程 ，他会 变得根 本不需 要什么 医术， 除非万 
不 得已。 ' 

格： 我也 这样想 o 

苏： 再说 ，在 不畏艰 辛苦练 身体的 过程中 ，他的 目的主 要在锻 
炼他心 灵的激 情部分 ，不 是仅仅 为了增 加体力 ，他同 一般运 动员不 
一样， 一般运 动员只 注意进 规定的 饮食， 使 他们力 气大臂 膀粗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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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你 说得对 极了。 

苏： 因此 ，把 我们的 教育建 立在音 乐和体 育上的 那些立 法家 ， C 
其目的 并不象 有些人 所想象 的那样 ，在 于用音 乐照顾 心灵， 用体育 
照顾 身体。 格劳孔 ，我可 以这样 说吗？ 

格： 为 什么不 可以？ 

苏： 他 们规定 要教音 乐和体 育主要 是为了 心灵。 

格： 怎么 会的？ 

苏： 你有没 有注意 到一生 专搞体 育运动 而忽略 音乐文 艺教育 
对于心 灵的影 响是怎 样的? 反之 ，专搞 音乐文 艺而忽 略体育 运动的 
影响 又是怎 样的？ 

格： 你 指的是 什么？ 

苏： 我指 的一是 野蛮与 残暴， 另一是 软弱与 柔顺。 D 

格 ：啊， 很对。 我 注意到 那些专 搞体育 锻炼的 人往往 变得过 
度 粗暴， 那些 专搞音 乐文艺 的人又 不免变 得过度 软弱。 

苏： 天 性中的 激情部 分的确 会产生 野蛮； 如果 加以适 当训练 
就 可能成 为勇敢 ，如果 搞得过 了头， 就会变 成严酷 粗暴。 

格： 我 也这样 看法。 

苏： 再说, 温文是 不是人 性中爱 智部分 的一种 性质? 是不是 这 E 
种 性质过 度发展 便会变 为过分 软弱， 如培养 适当就 能变得 温文而 
秩序 井然? 是不是 这样？ 

格： 确是 这样。 

苏： 但是我 们说我 们的护 卫者需 要两种 品质兼 而有之 ^ 

格： 他 们应该 这样。 

苏： 那么 这两种 品质要 彼此和 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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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 然要。 

411 ，苏： 有这 种品质 和谐存 在的人 ，他 的心灵 便既溫 文而又 勇敢。 

格： 诚然。 

苏： 没 有这种 和谐存 在的人 便既怯 懦而又 粗野。 

格： 的确 这样。 

苏 ：好： 假定一 个人纵 情乐曲 ，让 各种曲 调唱腔 ，甜的 、软 的、 
哭哭 啼啼的 （象 我们刚 才所讲 过的那 些）, 醍糊灌 顶似地 ，把 耳朵当 
作漏斗 ，注 入心灵 深处， 假使他 全部时 间都沉 溺于丝 弦杂奏 歌声宛 
B 转之间 ，初 则激 情部分 (如 果有的 话）， 象铁似 的由粗 硬变得 柔软， 
可 以制成 有用的 器具。 倘若他 这样继 续下去 ，象 着了 魔似的 ，不能 
适 可而止 ，他 就开始 融化了 ，液 化了， 分 解了。 结果 就会激 情烟消 
云散 ，使 他萎靡 不振， 成为 一个“ 软弱的 战士” 。① 

格： 极是。 

苏： 如果 @他 一开始 就不是 一个天 性刚强 的人， 这种 萎靡不 
C 振 的恶果 很快就 会出现 。如 果②原 来是一 个刚强 的人， 经 过刺激 
情绪就 会变得 不稳定 ，容易 生气， 也容易 平諍。 结果 便成了 一个爱 
同人 吵架爱 发脾气 的喜怒 无常性 情乖张 的人。 

格： 确实 如此。 

苏： 再说 ，如果 一个人 全副精 神致力 于身体 的锻炼 ，胃 口好食 
量大 ，又从 来不学 文艺和 哲学， 起 初他会 变得身 强力壮 ，心 灵充满 
自信， 整个人 变得比 原来更 勇敢。 你看 他会这 样吗？ 

格: 他真会 这个样 子的。 

<p 《伊利 亚特 》 XVII 588 。 

② 都 包括一 个大前 提:即 ，全 部时间 只搞音 乐文艺 ，不搞 体育锻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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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不过 ，要是 他除了 搞体操 训练外 ，别无 用心， 怕见 文艺之 
神 ，结果 会怎么 样呢？ 对 于学习 科研从 来没有 尝过一 点滋味 ，对于 D 
辩证 推理更 是一窍 不通， 他心 灵深处 可能存 在的爱 智之火 光难道 
不 会变得 暗淡微 弱吗？ 由于 心灵 浚有得 到启发 和培育 ，感觉 接受能 
力 没有得 到磨练 ，他会 变得耳 不聪目 不明。 不是吗 7 

格： 诚然。 

苏： 结果 ，我 以为这 种人会 成为一 个厌恶 理论不 知文艺 的人， 

他 不用论 证说服 别人， 而是象 一只野 兽般地 用暴力 与蛮干 达到自 E 
己的 一切 目的。 在粗野 无知中 过一种 不和谐 的无礼 貌的生 活 0 

格： 完全是 这样。 

苏： 为 这两者 ，似 乎有两 种技术 —— 音乐 和体育 (我要 说这是 
某一位 神賜给 我们人 类的） —— 服务于 人的两 个部分 —— 爱智部 
分 和激情 部分。 这 不是为 了心灵 和身体 （虽 然顺便 附带也 为了心 
灵和身 体）， 而是 为了使 爱智和 激情这 两部分 张弛得 宜配合 适当， 412 
达到 和谐。 

格： 看来 如此。 

苏： 因此 ，那种 能把音 乐和体 育配合 得最好 ，能 最为比 例适当 
地 把两者 应用到 心灵上 的人， 我们称 他们为 最完美 最和谐 的音乐 
家应该 是最适 当的， 远 比称一 般仅知 和弦弹 琴的人 为音乐 家更适 
当。 

格： 讲 得有理 ，苏格 拉底。 

苏： 那么， 格劳孔 ，在这 方面， 是 不是我 们也需 要一个 常设的 
监 护人呢 ，如果 城邦的 宪法要 加以监 护的话 7 

格： 当 然非常 需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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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关 于教育 和培养 公民的 原则纲 要就是 这些。 一- 细述他 
们 的跳舞 、打猎 、跑狗 、竞技 、赛马 ，试 问有 什么必 要呢? 细节 必须符 
合纲要 ，大 纲定了 ，细节 就不难 发现， 这 是一清 二楚的 事情。 

格： 也许 就不困 难了。 

苏 那 么好， 下面 我们要 确定什 么呢? 是不是 要决定 ，公 民里 
面哪 些人是 统治者 ，哪 些人是 被统治 者呢？ 

C 格： 显然 是的。 

苏： 统 治者必 须是年 纪大一 点的， 被统 治者必 须是年 纪小一 
点的。 这 是显然 的吗？ 


格 

苏 

格 

苏 

格 

苏 


是显 然的。 

统治者 必须是 他们中 间最好 的人。 这也 是明显 的吗？ 
也是明 显的。 

最好 的农民 是最善 于种田 的人， 是不是 7 
是的。 

那么 ，现 在既然 要选择 的是护 卫者中 最好的 ，我们 不是要 


选 择最善 于护卫 国家的 人吗? 


格： 是的。 

苏 •.那 么， 他们除 了首先 应当是 有护卫 国家的 智慧和 能力的 
人 而外， 难道 不还应 当是一 些真正 关心国 家利益 的人吗 7 
D 格： 当然应 当是。 

苏： 一 '个 人总最 关心他 所爱的 东西。 

格： 必然 如此。 

苏 ：又， -个 人总是 最爱那 些他认 为和自 己有一 致利益 ，和自 
己得失 祸福与 共的东 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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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确是 这样。 

苏： 那么， 我们必 须从所 有护卫 者里选 择那些 在我们 观察中 
显 得最愿 毕生鞠 躬尽瘅 ，为 国家利 益效劳 ，而 绝不愿 败任何 不利于 E 
国家 的事情 的人。 

格 •_ 选择这 些人是 最妥当 的了。 

苏： 其次 ，我 觉得， 我 们还得 随时考 察他们 ，看 他们是 否能终 
身 保持这 种护卫 国家的 信念， 是否既 非魔术 又非武 力所能 于不知 
不觉之 间使他 们放弃 为国尽 力的信 念® 的？ 

格： 你 所说的 “放弃 ”是指 的什么 7 

苏 ： 让 我来告 诉你。 我觉得 ，一个 意见② 之离开 心灵， 或为自 
M 的， 或 为不自 愿的。 一个错 误意见 离开学 好了的 人是自 愿的离 ^3 
开， 一切正 确意见 的离幵 是不自 愿的离 幵。' 

格： 我 理解自 愿的 那个， 但是 我希望 听你讲 讲不自 愿的 那个。 

苏： 啊， 可以。 人们 总是不 愿意失 掉好的 东西， 而愿意 丢掉坏 
的东西 ，你 同意我 这个想 法吗？ 难 道在真 理上的 受骗不 是坏事 ，得 
到真理 不是好 事吗？ 你 难道不 认为取 得反映 真实的 意见是 得到真 
理吗？ . 

格： 你说得 很对。 我也 认为， 人 们的正 确意见 总是不 愿被剝 
夺的。 

苏： 不自愿 的放弃 总是发 生在人 们被巧 取豪夺 -一 或 被欺骗 
诱 惑或被 强力压 迫的情 况下。 

勢 

格： 此刻你 讲的巧 取豪夺 的两种 情况是 什么意 思我都 不懂。 

① S 试 a “ 决定” /‘意 见”。 这里 译“信 念”， 比较明 达些。 

② “意! TMn 前注“ 信念” 是一个 UJ ， 在希腊 文同为 S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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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苏： 我一定 是象悲 剧角色 在讲话 ，有 点晦 涩了。 所谓“ 被欺骗 
诱惑” ，我 的意 思是指 人们经 过辩论 ，被人 说服了 ，或 者经过 一段时 
* 间忘 掉了， 于不知 不觉间 放弃了 原来的 意见。 现在你 也许懂 了吧？ 

格： 是的。 

苏： 所 谓“被 强力压 迫”， 我的意 思是指 有些困 苦或忧 患逼得 
人们 改变了 原有的 意见。 

格： 我也 懂了。 我 想你所 说的是 对的。 

C 苏： 至 于“被 欺骗诱 惑者” 我想你 会同意 我是指 那些人 :他们 
受享乐 引诱， 或者怕 字当头 ，肴斯 畏惧， 改变了 意见。 

格： 是的 ，凡 是带欺 骗性的 东西， 总是起 一种魔 术般的 迷惑作 
用。 

苏： 言归 正传， 我 们必须 寻找坚 持原则 孜孜不 倦为他 们所认 
为的国 家利益 服务的 那些护 卫者。 我们 必须从 他们幼 年时起 ，就 
考 察他们 ，要 他们做 工作， 在工作 中考察 他们。 其中 有的人 可能会 
D 忘掉那 个原则 ，受了 欺骗。 我们 必须选 择那些 不忘原 则的， 不易受 
骗 的人做 护卫者 ，而舍 弃其余 的人。 你同意 吗？. 

格： 同意。 

苏： 再者 ，劳 筋骨、 苦心志 ，见 贤思齐 ，我 们也要 在这些 方面注 
盘考察 他们。 

格： 极是。 

苏： 好 ，让我 们再进 行第三 种反欺 骗诱惑 的考察 ，看他 们是否 
经 得起。 你 知道人 们把小 马带到 嘈杂喧 哗的地 方去， 看它 们怕不 
怕 同样 ，我们 也要把 年轻人 放到贫 穷忧患 中去， 然 后再把 他们放 
E 到 锦衣玉 食的环 境中去 ，冏时 ，比 人们 用烈火 炼金制 造金器 还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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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多 地去考 察他们 ，看他 们受不 受外界 的引诱 ，是 不是能 泰然无 
动 于衷， 守身 如玉， 做 一个自 己的 好的护 卫者， 是不 是能护 卫自己 
已受 的文化 修养， 维持 那些心 灵状态 在他身 上的谐 和与真 正的节 
奏 (这样 的人对 国家对 自己是 最有用 的)。 人们从 童年、 青 年以至 
成年经 过考验 ，无 懈可击 ，我们 必须把 这种人 定为国 家的统 治者和 
护 卫者。 当 他生的 时候应 该给予 荣誉， 死了 以后给 他举行 公葬和 44 
其他 的纪念 活动。 那些 不合格 的人应 该予以 排斥。 格 劳孔啊 I 我 
想这 就是我 们选择 和任命 统治者 和护卫 者的总 办法。 当然 这仅仅 
是 个大纲 ，并 不是什 么细节 都列出 来了。 

格 ： 我同意 ，大 体上 我也觉 得事情 应该这 样做。 

苏： 我 们的确 可以在 最完全 的涵义 上称这 些人为 护卫者 。他 B 
们对 外警惕 着敌人 ，内 部注意 朋友， 以致朋 友不愿 ，敌 人不 敢危害 
城邦。 至 于刚才 我们称 之为护 卫者的 那些人 中的年 轻人， 则我们 
称之为 辅助者 或助手 ，他 们是 执行统 治者法 令的。 是这 样吧？ 

格： 我也 认为是 这样。 

苏： 不久 前①， 我们刚 谈到过 偶然使 用假话 的问题 ，现 在我们 
或 I 午可 以用什 么方法 说一个 那样的 髙贵的 假话， 使 统治者 自己相 
信 (如 果可能 的话） ，或者 至少使 城邦里 其他的 人相信 (如果 不能使 C 
统治者 相信的 话)。 

格： 什么 假话？ 

苏： 并没 什么新 奇的。 这 是一个 老早以 前在世 界上许 多地方 
流传过 的腓尼 基人的 传说。 它是诗 人告诉 我们， 而 我们也 信以为 
真 的一个 故事。 但是 这样 的 故事在 我们今 天已听 不到, 也 不大可 
① 389 B 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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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 听到， 它也没 有任何 说服力 可以使 人相信 的了。 

格： 你 似乎吞 吞吐吐 很不愿 意直说 出来。 

苏： 等 我讲了 你就会 懂得我 为什么 不肯直 说了。 

格： 快讲吧 ，不 要怕。 

D 苏： 那么好 ，我 就来 讲吧。 不过， 我还是 没有把 握我是 否能有 
勇气 ，是否 能找到 什么语 言来表 达我的 意思， 首先说 服统治 者们自 
己和 军队， 其次 说服城 邦的其 他人: 我 们给他 们教育 和培养 ，其实 
E 他们一 切如在 梦中。 实际上 他们是 在地球 深处被 孕育被 陶铸成 
的， 他们 的武器 和装备 也是在 那里制 造的; 地球 是他们 的母亲 ，把 
他 们抚养 大了， 送他们 到世界 上来。 他们一 定要把 他们出 生的土 
地 看作母 亲看作 保姆， 念 念不忘 ，卫 国保乡 ，御 侮抗敌 ，团结 一致， 
有如亲 生兄弟 一家人 似的。 

格： 现 在我明 白你刚 才为什 么欲言 又止， 不肯 把这个 荒唐故 
事直 说出来 的了。 

415 苏： 我这 样做自 有我的 理由; 不去 管它 ，且听 下文。 我 们在故 
事里将 要告诉 他们: 他们虽 然一土 所生， 彼此都 是兄弟 ，但 是老天 
铸造 他们的 时候， 在有些 人的身 上加入 了黄金 ，这些 人因而 是最可 
宝 贵的， 是统 治者。 在 辅助者 (军 人） 的身上 加入了 白银。 在农民 
以及其 他技工 身上加 入了铁 和铜。 但 是又由 于同属 一类， 虽则父 
B 子天赋 相承， 有时不 免金父 生银子 ，银父 生金子 ，错综 变化， 不一而 
足。 所以 上天给 统治者 的命令 最重要 的就是 要他们 做后代 的好护 
卫者， 要 他们极 端注意 在后代 灵魂深 处所混 合的究 竟是哪 一种金 
属。 如果 他们的 孩子心 灵里混 入了一 些废铜 烂铁， 他们决 不能稍 
C 存姑息 ，应 当把他 们放到 恰如其 分的位 置上去 ，安置 于农民 工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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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如果 农民工 人的后 辈中间 发现其 天赋中 有金有 银者， 他们就 
要重 视他， 把 他提升 到护卫 者或辅 助者中 间去。 须知， 神 谕曾经 
说 过“铜 铁当道 ，国破 家亡” ，你 看你有 没有办 法使他 们相信 这个荒 
唐的 故事？ 

格 不， 这 些人是 永远不 会相信 这个故 事的。 不过我 看他们 D 
的下一 代会相 信的， 后代 的后代 子子孙 孙迟早 总会相 信的。 

苏： 我想我 是理解 你的意 思的。 就是说 ，这 样影 响还是 好的， 
可以 使他们 倾向于 爱护他 们的国 家和他 们相互 爱护。 我想 就这样 
口头 相传让 它流传 下去吧 I 

现 在让我 们武装 这些大 地的子 孙们， 指 导他们 在统治 者的导 
引 下迈步 前进。 让 他们去 看看城 邦里最 适宜于 扎营的 地方， 从那 
里他 们可以 对内镇 压不法 之徒， 对外抗 虎狼般 的入侵 之敌。 扎下 B 
营盘祭 过神祗 之后， 他 们必须 做窝。 你 冋意我 这个说 法吗？ 

格： 我 同意。 

苏： 这些窝 要能冬 天暖和 夏天宽 敞吗？ 

格： 当然 是的。 因 为我想 你是指 他们的 住处。 

苏： 是的 ，我是 指兵士 的营房 ，不 是指 商人的 住房。 ； 

格： 这两 者分别 在哪里 7 

苏： 让 我来告 诉你。 对 牧羊人 来说， 人 世上最 可怕最 可耻的 
事 情实在 莫过于 把那些 帮助他 们管羊 群的猎 犬饲养 成这个 样子： 
它们或 因放纵 或因饥 饿或因 别的坏 脾气， 反 而去打 击和伤 害所保 
管的 羊群， 它们倒 象是豺 狼而不 象是猎 犬了。 

格： 确足 可怕。 

苏： 那么我 们要不 要注意 用我们 所能的 一切方 法防止 我们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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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用 任何这 样的态 度来对 付人民 ，并 且由于 自己比 较强， 因而使 
自己 由一 个温和 的朋友 变成了 一个野 蛮的主 子呢？ 

格： 我们 一定要 这样。 

苏： 他 们要是 受过真 正好的 教育， 他们 在这方 面不就 有了主 
要 的保证 了吗？ 

格： 他们 已经受 过好教 育了呀 f 

苏： 我们 还不能 肯定这 样说， 亲爱的 格劳孔 ，不 过我们 可以肯 
C 定正 在说的 那句话 ，他们 一定要 有正确 的教育 (不 管它是 什么） ，使 
他们不 仅主要 能够对 他们自 己温文 和蔼， 而 且对他 们所治 理的人 
们 也温文 和蔼。 

格： 这话 很对。 

苏： 那么， 除了好 的教育 之外， 任何 明白事 理的人 都要说 ，我 
们 必须给 他们住 处给他 们别的 东西， 使他们 得以安 心去做 优秀的 
保卫者 ，而 不要 迫使他 们在老 百姓中 间为非 作歹。 

D 格： 这 话说得 极是。 

苏： 好， 请考虑 一下， 如果要 他们做 优秀的 护卫者 ，象 我们所 
希望 的那样 ，下述 这种生 活方式 ，这种 住处能 行吗? 第一 ，除 了绝对 
的必需 品以外 ，他 们任何 人不得 有任何 私产。 第二， 任何人 不应该 
E 有不是 大家所 公有的 房屋或 仓库。 至 于他们 的食粮 则由其 他公民 
供应 ，作为 能够打 仗既智 且勇的 护卫者 职务的 报酬， 按 照需要 ，每 
年定 量分给 ，既不 让多佘 ，亦 不使 短缺， 他们必 须同住 同吃， 象士 
兵在 战场上 一样。 至于 金银我 们一定 要告诉 他们， 他们已 经从神 
明处得 到了金 银，藏 于心灵 深处， 他们 更不需 要人世 间的金 银了。 

417 他们不 应该让 它同世 俗的金 银混杂 在一起 而受到 沾污； 因 为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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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银 是罪恶 之源， 心 灵深处 的金银 是纯洁 无瑕的 至宝。 国民之 
中只有 这些护 卫者不 敢与金 和银发 生任何 关系， 甚 至不敢 接触它 
们， 不敢和 它们同 居一室 ，他们 不敢在 身上挂 一点金 银的装 饰品或 
者用金 杯银杯 喝一点 儿酒； 他们就 这样来 拯救他 们自己 ，拯 救他们 
的 国家。 他们要 是在任 何时候 获得一 些土地 、房屋 或金钱 ，他 们就 
要去搞 农业、 做买卖 ，就 不再能 搞政治 做护卫 者了。 他们就 从人民 
的 盟友蛻 变为人 民的敌 人和暴 君了； 他们恨 人民， 人民恨 他们; 他 
们 就会算 计人民 ，人民 就要谋 图打倒 他们； 他 们终身 在恐惧 之中， 
他们就 会惧怕 人民超 过惧怕 国外的 敌人。 结果就 会是， 他 们和国 
家 一起走 上灭亡 之路， 同归 于尽。 

苏： 根 据以上 所有的 理由， 让我 们就怎 样供给 护卫者 以住处 
及 其它的 一切达 成一致 意见， 并且制 定为法 律吧。 我们要 不要这 
样？ 


格： 完 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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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到 此阿 得曼托 斯插进 来提出 一个问 题。〕 

阿： 苏 格拉底 ，假如 有人反 对你的 主张， 说你这 是要使 我们的 
护 卫者成 为完全 没有任 何幸福 的人， 使他们 自己成 为自己 不幸的 
原因； 虽然 城邦确 乎是他 们的， 但 他们从 城邦得 不到任 何好处 ，他 
们 不能象 平常人 那样获 得土地 ，建 造华丽 的住宅 ，置 办各种 奢侈的 
家具 ，用 自己的 东西献 祭神明 ，款待 宾客， 以争取 神和人 的欢心 ，他 
们 也不能 有你刚 才所提 到的金 和银以 及凡希 望幸福 的人们 常有的 
一切; 我们的 护卫者 竟穷得 全象那 些驻防 城市的 雇佣兵 ，除 了站岗 
420 放哨而 外什么 事都没 有份儿 那样。 —— 对于 这种指 责你怎 么答复 


呢 7 

苏 ：嗯， 我还 可以替 他们补 充呢： 我们 的护卫 者只能 得到吃 
的 ，除此 而外， 他 们不能 象别的 人那样 ，再取 得别的 报酬; 因此 ，他 
们要 到那里 去却不 能到那 里去; 他们没 钱给情 人馈赠 礼品， 或在其 
他方 面象那 些被认 为幸福 的人那 样随心 所欲地 花钱。 诸如 此类的 
指责 我还可 以补充 许许多 多呢。 


B 


阿： 如 果这些 话一并 包括在 指责里 ，怎么 样呢? 
苏： 你是 问我们 怎样解 答吗？ 


阿： 是的。 

苏： 如果我 们沿着 这个路 子论证 下去， 我相信 我们会 找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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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 我们 的答案 将是： 我们 的护卫 者过着 刚才所 描述的 这种生 
活 而被说 成是最 幸福的 ，这并 没有什 么可奇 怪的。 因为 ，我 们建立 
这个 国家的 目标并 不是为 了某一 个阶级 的单独 突出的 幸福， 而是 
为了全 体公民 的最大 幸福； 因为 ，我们 认为在 一个这 样的城 邦里最 
有可 能找到 正义， 而在 一个建 立得最 糟的城 邦里最 有可能 找到不 
正义。 等到 我们把 正义的 国家和 不正义 的国家 都找到 了之后 ，我 C 
们也许 可以作 出判断 ，说 出这两 种国家 哪一种 幸福了 。当前 我认为 
我们 的首要 任务乃 是铸造 出一个 幸福国 家的模 型来， 但不 是支离 
破碎地 铸造一 个为了 少数人 幸福的 国家， 而 是铸造 一个整 体的幸 ' 
福 国家。 （等 会儿我 们还要 考察相 反的那 种国家 ①。） 打 个比方 ，臂 
如我 们要给 一个塑 像画上 彩色， 有人过 来对我 说:“ 你为什 么不把 
最美 的紫色 用到身 体最美 的部分 —— 眼睛 上去， 而 把眼腈 画成了 
黑色的 呢?” 对于这 个问题 我们完 全可以 认为下 述回答 彘正确 的 : D 
“ 你这是 不知道 ，我 们是 不应该 这样来 美化眼 睛的， 否则 ，眼 睛看上 
去就 不象眼 睛了。 别的 器官也 如此。 我们应 该使五 官都有 其应有 
的样子 而造成 整体美 ，因 此 我说： 别 来硬要 我们给 护卫者 以那种 
幸福， 否则就 使他们 不成其 为护卫 者了。 须知 ，我们 也亦以 给我们 
的农民 穿上礼 袍戴上 金冠， 地里 的活儿 ，他们 爱干多 少歉干 多少； 
让我 们的陶 工也斜 倚卧榻 ，炉 边宴会 ，吃喝 玩乐， 至 于制作 陶器的 
事， 爱干多 少就干 多少; 所有其 他的人 我们也 都可以 这样使 他们幸 
福; 这样一 来就全 国人民 都幸福 啦©。 但是我 们不这 样认为 。因 为， 

如 果我们 信了你 的话， 农 民将不 成其为 农民， 陶工 将不成 其为陶 421 

① 指 449 A 和 第八章 、第 九章。 退 化的国 家类型 有四种 ，不过 ，和 好的国 家最为 
相反的 类型是 一种， 即僭主 政治。 

② 这是一 句带揶 掄口吻 的反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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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其 他各种 人也将 不再是 组成国 家一个 部分的 他们那 种人了 。这 
种现 象出现 在别种 人身上 问题还 不大， 例如一 个皮匠 ，他腐 败了, 
不愿 干皮匠 活儿， 问题还 不大。 但是， 如果作 为法律 和国家 保卫者 
的那种 人不成 其为护 卫者了 ，或 仅仅似 乎是护 卫者， 那么你 可以看 
到 他们将 使整个 国家完 全毁灭 ，反之 ，只 要护 卫者成 其为护 卫者就 
B 能使 国家有 良好的 秩序和 幸福。 我们 是要我 们的护 卫者成 为真正 
的护 国者而 不是覆 国者。 而 那些和 我们主 张相反 的人， 他 们心里 
所想的 只是正 在宴席 上饮酒 作乐的 农民， 并 不是正 在履行 对国家 
职责的 公民。 若 是这样 ，我 们说的 就是两 码事了 ，而 他们所 说的不 
是一个 国家， 因此 ，在任 用我们 的护卫 者时， 我们必 须考虑 ，我们 
是否 应该割 裂开来 单独注 意他们 的最大 幸福， 或者说 ，是否 能把这 
个幸福 原则不 放在国 家里作 为一个 整体来 考虑。 我 们必须 劝导护 
C 卫 者及其 辅助者 ，竭力 尽责， 做好 自己的 工作。 也劝 导其他 的人， 
大家 和他们 一样。 这 样一来 ，整个 国家将 得到非 常和谐 的发展 ，各 
个 阶级将 得到自 然赋予 他们的 那一份 幸福。 

阿： 我认为 你说得 很对。 

苏： 我 还有一 个想法 ，不 知你是 否赞同 。丨 
阿： 什么 想法？ 

° 苏： 似乎有 两个原 因能使 技艺退 化。： 

阿： 哪两个 原因？ 

苏： 贫 和富。 

阿： 它们怎 么使技 艺退化 的呢？ 

苏： 是这样 的：当 一个陶 工变富 了时， 请 想想着 ，他还 会那样 
勤苦 地对待 他的手 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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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定然 不会。 

苏： 他 将日益 懒惰和 马虎， 对吗 7 
阿： 肯定是 这样。 

苏： 结 果他将 成为一 个日益 蹩脚的 陶工， 对吗 7 
阿： 是的 ，大大 退化。 

苏 ： 但是， 他如杲 没有钱 ，不能 买工具 器械， 他 也不能 把自己 B 
的工作 做得那 么好， 他也不 能把自 己的儿 子或徒 弟教得 那么好 。 

阿： 当然 不能。 

苏： 因此， 贫和富 这两个 原因都 能使手 艺人和 他们的 手艺退 
化， 对吗? 

阿： 显然是 这样。 

苏： 因此， 如所看 到的， 我们 在这里 发现了 第二害 ，它 们是护 
卫者 必须尽 一切努 力防止 其在某 个时候 悄悄地 潜入城 邦的。 

阿： 什 么害？ 

苏： 贫和 富呀。 富 则奢侈 、懒 散和要 求变革 ，贫则 粗野、 低劣， 
也要求 变革。 

阿： 的确是 这样; 但是 ，苏格 拉底啊 ，我还 要请问 ，如果 我们国 
家没 有钱财 物资， 我 们城邦 如何能 进行战 争呢? 特别 是一旦 不得不 
和一个 富足而 强大的 城邦作 战时。 

苏 •- 很明显 ，和一 个这样 的敌人 作战是 比较困 难的; 但 是和两 B 
个这样 的敌人 作战, 却比较 容易。 

阿 ： 这是什 么意思 7 

苏： 首先 ，请 告诉我 ，如果 不得不 打仗， 我方将 是受过 训练的 

战士， 而对方 则是富 人组成 的军队 ，是 不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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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是这 样的。 

苏： 阿得 曼托斯 ，你 不认为 ，精于 拳术的 人只要 一个就 可以轻 
易地 胜过两 个对拳 术一窍 不通的 胖大个 儿的富 人吗？ 

阿： 如果 两个人 同时向 一个人 进攻， 我 认为这 一个人 不见得 
能轻易 取胜。 

C 苏： 如果他 能以脱 身在前 面逃， 然后返 身将两 对手中 之先追 
到 者击倒 ，如果 他能在 如火的 烈日之 下多次 这样做 ，他 也不 能取胜 
吗? 这样一 个斗士 不能甚 至击倒 更多的 那种对 手吗？ 

阿： 如 能那样 ，胜利 当然就 没什么 可奇怪 的了。 

苏： 你不 认为和 军事方 面比较 起来， 富 人在拳 术方面 的知识 
和经 验要多 些吗？ 

阿： 我看 是的。 

苏： 因此 ，我们 的拳斗 士大概 是容易 击败数 量比他 多两倍 、三 
倍的 对手的 。 

阿： 我同 意你的 看法， 因为我 觉得你 说得有 道理。 

D 苏： 如果我 们派遣 一名使 节到两 敌国之 一去， 把真实 情况告 
诉他们 :金银 这东西 我们是 没有也 不容许 有的， 但他们 可以有 ，所 
以他们 还是来 帮助我 们作战 ，虏 掠另 一敌国 的好。 听到 这些话 ，有 
谁愿去 和瘦而 有力的 狗打， 而 不愿意 和狗在 一边去 攻打那 肥而弱 
的 羊呢？ 

阿： 我 想不会 有谁愿 意和狗 打的。 但是 许多国 家的财 富聚集 

E 到 一个国 家去了 ，对于 这个穷 国可能 有一种 危险。 

苏： 对 于和我 们所建 立的这 个城邦 不同的 任何别 的国家 ，如 
果你认 为值得 把它称 呼为一 个国家 ，那 就太天 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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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那么怎 么称呼 它呢？ 

苏： 称呼别 的国家 时，“ 国家” 这个 名词应 该用复 数形式 ，因为 
它 们每一 个都是 许多个 而不是 一个， 正 如戏曲 里所说 的那样 。无 
论 什么样 的国家 ，都 分成相 互敌对 的两个 部分， 一为 穷人的 ，一为 42 S 
富人的 ，而 且这两 个部分 各自内 部还分 成许多 个更小 的对立 部分。 
如杲你 把它们 都当作 许多个 ，并且 把其中 一些个 的财富 、权 力或人 
口许给 另一些 个部分 ，那 你就会 永远有 许多的 盟友和 不多的 敌人。 
你们的 国家只 要仍在 认真地 执行这 一既定 方针， 就会是 最强大 
的。 我 所说的 最强大 不是指 名义上 的强大 ，而 是指实 际上的 强大， 

即 使它只 有一千 名战士 也罢。 象我们 拟议中 的城邦 这榉规 模而又 
“是一 个”的 国家， 无论 在希腊 还是在 希腊以 外的任 何地方 都是很 

• 參# 

难找 得到的 ，而 孕了 个” 的国家 ，比 我们 大许多 许多倍 的你也 B 
可以找 得到。 或许， 你有不 同的想 法吧？ 

阿： 没有， 真的。 

苏： 因此我 国的当 政者在 考虑域 邦的规 模或要 拥有的 疆土大 
小时 似乎应 该规定 一个不 能超过 的最佳 限度。 

阿： 什么 限度最 隹呢？ 

苏： 国 家大到 还能保 持统一 —— 我 认为这 就是最 隹限度 ，不 
能超 过它。 

阿： 很好。 C 

苏 ： 因此， 这是我 们必须 交给我 们国家 的护卫 者的又 一项使 
命， 即尽一 切办法 守卫着 我们的 城邦， 让 它既不 要太小 ，也 不要仅 
仅 是看上 去很大 ，而 要让它 成为一 个够大 的且又 统一的 城邦。 

阿： 我们 交给他 们的这 个使命 或许算 不上一 个很难 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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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还 有一个 更容易 的使命 ，我们 在前面 说到过 的①， 即如果 
护卫 者的后 裔变低 劣了， 应把他 降入其 他阶级 ，如果 低等阶 级的子 
D 孙天 陚优秀 ，应 把他提 升为护 卫者。 这 用意在 于昭示 :全体 公民无 
例外地 ，每个 人天陚 适合做 什么， 就 应派给 他什么 任务， 以 便大家 
各 就各业 ，一个 人就是 一个人 而不是 多个人 ，于 是整 个城邦 成为统 
一 的一个 而不是 分裂的 多个。 

阿： 是的 ，这个 使命比 那个还 要来得 容易。 

苏： 我的好 阿得曼 托斯， 我们责 成我国 当政者 做的这 些事并 
不象或 许有人 认为的 那样， 是很多 的困难 的使命 ，它 们都是 容易做 
E 得到的 ，只 要当政 者注意 一件大 家常说 的所谓 大事就 行了。 （我不 
喜欢称 之为“ 大事” ，而宁 愿称之 为“能 解决问 题的事 ') 

阿： 这 是什么 事呢？ 

苏： 教育和 培养。 因为， 如果人 们受了 良好的 教育就 能成为 
事理通 达的人 ，那 么他们 就很容 易明白 ，处理 所有这 些事情 还有我 
此刻 没有谈 及的别 的一些 事情， 例如婚 姻嫁娶 以及生 儿育女 —— 
424 处 理所有 这一切 都应当 本着一 个原则 ，即如 俗话所 说的， “ 朋友之 
间 不分彼 此”。 ， 

阿： 这大 槪是最 好的办 法了。 

苏： 而且 ，国家 一旦很 好地动 起来， 就会象 轮子转 动一般 ，以 
越 来越快 的速度 前进。 因为良 好的培 养和教 育造成 良好的 身体素 
质， 良 好的身 体素质 再接受 良好的 教育， 产 生出比 前代更 好的体 
B 质 ，这除 了有利 于别的 目的外 ，也 有利于 人种的 进步， 象其 他动物 
一样 o ' 


① 415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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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_ 有 道理。 

苏： 因此扼 要地说 ，我 国的领 袖们必 须坚持 注视着 这一点 ，不 
让 国家在 不知不 觉中败 坏了。 他们 必须始 终守护 着它， 不 让体育 
和音乐 翻新， 违犯了 固有的 秩序。 他 们必须 竭力守 护着。 当有人 
说 ，人们 最爱听 

歌手们 吟唱最 新的歌 ® 

时 ，他们 为担心 ，人们 可能会 理解为 ，诗 人称誉 的不是 新歌， 而是新 C 
花 样的歌 ，所以 领袖们 自己应 当不去 称赞这 种东西 ，而 且应 当指出 
这不 是诗人 的用意 所在。 因为 音乐的 任何翻 新对整 个国家 是充满 
危险的 ，应 该预 先防止 。因为 ，若 非国家 根本大 法有所 变动, 音乐风 
貌 是无论 如何也 不会改 变的。 这是 戴蒙这 瘁说的 ，我 相信他 这话。 

阿： 是的。 你也把 我算作 赞成这 话的一 个吧。 

苏： 因此， 我们 的护卫 者看来 必须就 在这里 一 在音乐 D 
里 —— 布防 设哨。 

阿： 这种 非法® 的确容 易悄然 潜入。 

苏： 是的。 因为 它被认 为不过 是一种 游戏， 不成任 何危害 
阿： 別的 害处是 没有， 只是它 一点点 地渗透 ，悄 悄地流 入人的 
性格 和习惯 ，再以 渐大的 力量由 此流入 人与人 之间的 关系, 再由人 
与 人的关 系肆无 忌惮地 流向法 律和政 治制度 ，苏格 拉底呀 ，它 终于 E 
破坏 了④公 私方面 的一切 _ 


① 史诗 《 奥德赛 1,352。 

② 非法 除了道 德上的 涵义外 (537 E ) 还暗 示音乐 中的作 法的翮 

斯。 

③ 比读 《法 律力篇 797 A 耶里聱 告人们 不要 在孩子 游戏中 翻新。 

④ 比读 389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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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呀 I 是这 样吗？ 

阿： 我 相信是 这样。 

苏： 那么 ，如 我们开 头说的 ，我们 的孩子 必须参 加符合 法律精 
神 的正当 游戏。 因为 ，如 果游戏 是不符 合法律 的游戏 ，孩子 们也会 
425 成为违 反法律 的孩子 ，他 们就不 可能成 为品行 端正的 守法公 民了。 

阿： 肯定 如此。 

苏： 因此， 如果孩 子们从 一开始 做游戏 起就能 借助于 音乐养 
成遵守 法律的 精神, 而这种 守法精 神又反 过来反 对不法 的娛乐 ，那 
么这 种守法 精神就 会处处 支配着 孩子们 的荇为 ，使他 们健康 成长。 
一 旦国家 发生什 么变革 ，他们 就会起 而恢复 固有的 秩序。 

阿： 确实 是的。 

苏： 孩子们 在这样 的教育 中长大 成人， 他们就 能自己 去重新 
发 现那些 已被前 辈全都 废弃了 的看起 来微不 足道的 规矩。 

阿： 哪种 规矩？ 

B 苏： 例 如下述 这些: 年轻人 看到年 长者来 到应该 肃静; 要起立 
让 坐以示 敬意; 对父 母要尽 孝道； 还要注 意发式 、袍服 、鞋 履; 总之 
体态 举止， 以及其 他诸如 此类， 都要 注意。 你 或许有 不同看 法吧？ 

阿： 我和 你看法 相同。 

苏： 但是 ，把这 些规矩 订成法 律我认 为是愚 蠢的。 因为 ，仅仅 
订成条 款写在 纸上， 这种法 律是得 不到遵 守的， 也是 不会持 久的。 

阿： 那么， 它们怎 么才能 得到遵 守呢？ 

苏： 阿得曼 托斯啊 ，一 个人 从小所 受的教 育把他 往哪里 引导， 
C 却能决 定他后 来往哪 里走。 “同声 相应， 同气 相求” 事 情不总 
是 这样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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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的确 是的。 

苏 •_ 直到 达到一 个重大 的结果 ，这个 结果也 I 午是 好的， 也许是 
不 好的。 

阿： 当 然啰。 

苏： 由于这 些理由 ，因此 我不想 再把这 种事情 制订成 法律了 》 

阿： 理由 充足。 

苏： 但是 ，关于 商务， 人们在 市场上 的相互 交易， 如果 你愿意 
的话 ，还有 ，和手 工工人 的契约 ，关 于侮辱 和伤害 的诉讼 ，关 于民事 D 
案件 的起诉 和陪审 员的遴 选这些 问题， 还可 能有人 会提出 关干市 
场 上和海 港上必 须征收 的陚税 问题。 总之， 市场的 、公 安的 、海港 
的规则 ，以及 其他诸 如此类 的事情 ，我的 天哪， 是不 是都得 我们来 
一一 订成法 律呢？ 

阿： 不， 对于优 秀的人 ，把 这么许 多的法 律条文 强加给 他们是 
不恰 当的。 需要什 么规则 ，大 多数 他们自 己会 容易发 现的。 E 

苏： 对 ，朋友 ，只要 神明保 佑他们 能保存 住我们 已给他 们订定 
的那些 法律， 也就可 以了。 

阿： 否 则的话 ，他们 将永无 止境地 从事制 订这类 繁琐的 法律， 
并为 使它们 达到完 善把自 己的 一生都 用来修 改这种 法律。 

1%： 你 的意思 是说， 这种人 的生活 很象那 些纵欲 无度而 成痼/ 
疾的 A 木愿 抛弃对 健康不 利的生 活制度 一样。 

阿： 很对。 、 426 

苏 ： 诚然， 他们过 着极乐 生活。 他们 虽就医 服药但 一无效 
果， 只有使 疾病更 复杂并 加重; 他们还 一直指 望有人 能告诉 他们一 
种灵丹 妙药， 使他们 可以恢 复健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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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有这 种疾病 的人大 都这副 样子。 

苏： 是的， 而且有 趣的是 ，谁 对他们 说实话 ，告诉 他们: 如果他 
B 们不 停止大 吃大喝 ，寻 花问柳 ，游手 好闲， 那么显 而易见 ，无 论药物 
还是烧 灼法还 是外科 手术， 是咒语 $ 是符箓 或别的 任何治 疗方法 
都治不 好他们 的病。 — — 谁对 他们这 样说， 他们就 会把谁 视为自 
己最可 恶的 敌人。 

阿： 根 本谈不 上有趣 ，因 为对说 老实话 的人生 气是不 好的。 
苏： 我觉得 你似乎 对这种 人没有 好感。 

阿： 的 确没有 好感。 

苏： 如果一 个国家 也象我 刚才说 的那种 人那样 行事， 你大槪 
C 也不 会称赞 它的行 为的。 你没 有看到 有些国 家的行 为也是 这样的 
吗? 那里政 治不良 ，但禁 止公民 触动整 个国家 制度， 任何企 图改变 
国家 制度的 要处以 死刑； 怛同时 不论什 么人， 只要他 能极为 热忱地 
为 生活在 这种不 良政治 秩序下 的公民 服务， 为了讨 好他们 不惜奉 

i 

承 巴结， 能窥 探他们 的心意 ，巧 妙地满 足他们 的愿望 ，他们 就把这 
种人 视为优 秀的有 大智大 慧的人 并给予 尊敬。 

阿： 是的， 我认为 这种国 家的行 为和那 种病人 的行为 是一样 
的， 我无论 如何也 不能称 赞它。 

D 苏： 但是 ，对 于那些 愿为这 种国家 热诚服 务的人 又怎么 样呢？ 
你 能不称 赞他们 的勇敢 和不计 个人利 害的精 神吗？ 

阿： 我称 赞他们 ，只 是不称 赞其中 那些缺 乏自知 之明的 ，因为 
有 许多人 称赞他 们而竟 以为自 己 真是一 个政治 家了的 人们。 

苏： 你的意 思是什 么呢? 你 不原谅 他们一 点吗？ 一个人 不会量 
尺寸， 另 外有许 多人也 不会量 尺寸， 但他们 告诉他 说他身 长四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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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你认 为他能 不相信 这个关 于他身 长的说 法吗？ E 

阿： 他怎 能不相 信呢？ 

苏： 因此 ，你别 对他们 生气。 因为， 他们不 也挺可 怜吗？ 他们 
象我 刚才说 过的那 样不停 地制订 和修改 法律， 总希 望找到 一个办 
法来 杜绝商 业上的 以及我 刚才所 说的那 些其他 方面的 弊端， 他们 
不明白 ，他们 这样做 其实等 于在砍 九头蛇 的脑袋 

阿： 的确， 他们所 做的正 是这样 的事。 427 

苏： 因此我 认为， 真正的 立法家 不应当 把力气 花在法 律和宪 
法方 面做这 一类的 事情， 不论 是在政 治秩序 不好的 国家还 是在政 
治秩序 良好的 国家； 因 为在政 治秩序 不良的 国家里 法律和 宪法是 
无济于 事的， 而 在秩序 良好的 国家里 法律和 宪法有 的不难 设计出 
来 ，有的 则可以 从前人 的法律 条例中 很方便 地引申 出来。 

阿 ： 那么 ，在立 法方面 还有什 么事要 我们做 的呢？ B 

苏： 没什么 还要我 们做的 ，特 尔斐 的阿波 罗还有 事要做 ，他还 
有最 重大最 崇髙最 主要的 法律要 规定。 

阿： 有 哪些？ 

苏： 祭神 的庙宇 和仪式 ，以 及对神 、半神 和英雄 崇拜的 其他形 
式， 还有 对死者 的殡葬 以及安 魂退鬼 所必须 举行的 仪式。 这些事 c 
是栈 们所不 知道的 ，作为 一个城 邦的建 立者的 我们， 如果是 有头脑 
的， 也不 会把有 关这些 事的法 律委诸 别的解 释者而 不委诸 我们祖 
传的 这位神 祇的。 因为， 这位 神乃是 给全人 类解释 他们祖 先的这 
些宗教 律令的 神祇， 我 们的祖 先就是 在这位 大神的 设在大 地中央 
的脐 石上的 他的神 座上传 达他的 解释的 。 

® 古希腊 神话中 的怪蛇 ，九 个头 ，斩去 一头又 生两头 






144 


理想国 


阿： 你说 得很好 ，我们 必须这 样做。 

D 苏： 因此 ，阿 里斯同 之子， 你们的 城邦已 经可以 说是建 立起来 
了。 接下来 的事情 就是要 从某个 地方弄 到足够 的灯光 来照明 ，以 
便 你自己 ，还要 叫来你 的兄弟 ，玻 勒马 霍斯以 及其它 朋友来 帮你一 
起 ，寻找 一下， 看看我 们是否 能用什 么办法 发现， 在 城里什 么地方 
有正义 ，在 什么 地方有 不正义 ，两 者之间 区别又 何在， 以及 想要得 
到幸福 的人必 须具有 正义呢 还是不 正义， 不 论诸神 和人们 是否知 
道®。 

格 劳孔： 废话 ，你 曾答应 要亲自 寻找正 义的。 你 曾说过 ，你如 
E 果 不想一 切办法 尽力帮 助正义 ，就是 不虔敬 的人。 

苏： 我确 曾这样 说过， 我 必须这 样做， 但你也 应助我 一臂之 
力。 

格： 我们 愿意。 

苏： 因此我 希望用 如下的 办法找 到它。 我认为 我们的 城邦假 
定已 经正确 地建立 起来了 ，它 就应是 善的。 

格： 必 定的。 

苏： 那 么可想 而知， 这 个国家 一定是 智慧的 、勇 敢的、 节制的 
和正 义的。 

格： 这 是很明 白的。 

苏： 因此 ，假定 我们在 这个国 家里找 到了这 些性质 之一种 ，那 
么， 我们还 没有找 到的就 是剩下 的那几 种性质 了®。 对吗？ 

28 格： 怎么不 对呢？ 


① 367 E 。 

© 这里是 在玩弄 逻辑上 的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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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正 如另外 有四个 东西， 假定 我们要 在某事 物里寻 求它们 
之中的 某一个 ，而 一开始 便找到 了它， 那么这 在我们 就很满 意了。 
但是 ，如果 我们所 找到的 是另外 三个， 那么这 也足以 使我们 知道我 
们所要 寻求的 那第四 个了， 因为它 不可能 是别的 ，而 只能是 剩下来 
的那 一个。 

格： 说 得对。 

苏： 那么 ，既然 我们现 在所要 寻求的 东西也 是四个 ，我 们不也 
可以用 同样的 方法来 寻求它 们吗？ 

格： 当然可 以0 

苏： 而且我 在我们 国家中 清清楚 楚看到 的第一 件东西 便是智 B 
慧 ，而这 个东西 显得有 点奇特 之处。 

格： 有什 么奇特 之处？ 

苏： 我觉 得我们 所描述 的这个 国家的 确是智 慧的， 因 为它是 
有 很好的 谋划的 ，不 是吗？ 

格： 是的。 

苏： 好的 谋划这 东西本 身显然 是一种 知识。 因为， 其 所以有 
好的 谋划， 乃是由 子有知 识而不 是由于 无知。 

格 ： 显然是 这样。 

苏： 但是 在一个 国家里 有着多 种多样 的知识 。 

格： 当然。 

苏： 那么 ，一 个国家 之所以 称为有 智慧和 有好的 谋划， 是不是 
由 于它的 木工知 识呢？ C 

格： 绝 对不是 。凭这 个只能 说这个 国家有 发达的 木器制 造业。 

苏： 这 样看来 ，一个 国家不 能因为 有制造 木器的 知识， 能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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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最好 的木器 ，而被 称为有 智慧。 

格： 的确 不能。 

苏： 那么， 能不能 因为它 长于制 造铜器 或其它 这一类 东西而 
被称 为有智 慧呢？ 

格： 不能 ，根本 不能。 

苏： 我想 ，也 不能凭 农业生 产的知 识吧！ 因为这 种知识 只能使 
它有农 业发达 之名。 

格： 我想是 这样。 

苏： 在 我们刚 才建立 起来的 这个国 家里， 是不 是有某 些公民 
具 有一种 知识， 这种知 识并不 是用来 考虑国 中某个 特定方 面事情 
° 的 ，而只 是用来 考虑整 个国家 大事， 改 进它的 对内对 外关系 的呢? 
格： 是的 ，有这 么一种 知识。 

苏： 这 是一种 什么知 识呢？ 它在哪 里呢？ 

格： 这种知 识是护 国者的 知识， 这种知 识是在 我们方 才称为 
严格意 义下的 护国者 的那些 统治者 之中。 

苏： 那么， 具有这 种知识 的国家 你打算 用什么 名称来 称呼它 
呢？ 

格： 我 要说它 是深谋 远虑的 ，真 正有智 慧的。 

E 苏： 你想在 我们的 国家里 究竟是 哪一种 人多? 铜 匠多呢 ，还是 
这种 真正的 护国者 多呢？ 

格： 当然是 铜匠多 得多。 

苏： 和各种 具有某 个特定 方面知 识而得 到某种 与职业 有关的 
名称的 人相比 ，这 种护 国者是 不是最 少呢？ 

格： 少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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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由 此可见 ，一个 按照自 然①建 立起来 的国家 ，其所 以整个 
被说成 是有智 慧的， 乃 是由于 它的人 数最少 的那个 部分和 这个部 
分中 的最小 一部分 ，这些 领导着 和统治 着它的 人们所 具有的 知识。 
并且 ，如所 知道的 ，唯 有这种 知识才 配称为 智慧， 而 能够具 有这种 429 
知 识的人 按照自 然规律 总是最 少数。 

格： 再对 不过。 

苏： 现在我 们多少 总算是 找到了 我们的 四种性 质的一 种了， 
并且也 找到了 它在这 个国家 里的所 在了。 

格： 不管 怎么说 ，我 觉得它 是被充 分地找 到了。 

苏 ： 接 下去， 要发 现勇敢 本身和 这个给 国家以 勇敢名 称的东 
西究竟 处在国 家的哪 一部分 ，应 当是 并不困 难的吧 I 

格： 你为什 么这么 说呢？ 

苏： 因为凡 是说起 一个国 家懦弱 或勇敢 的人， 除掉想 到为了 B 
保卫它 而上战 场打仗 的那一 部分人 之外， 还 能想到 别的哪 一部分 
人呢？ 

格 ： 没 有人会 想着别 的部分 人的。 

苏： 我想 ，其所 以这样 ，就 是因为 国家的 这种性 质不能 视其他 
人 的勇敢 或懦弱 而定。 

格： 是的 ，是 不能视 其他人 的勇敢 与否而 定的。 

苏： 因此， 国家是 因自己 的某一 部分人 的勇敢 而被说 成勇敢 
的。 是因 这一部 分人具 有一种 能力， 即无论 在什么 情形之 下他们 C 
都保 持着关 于可怕 事物的 信念， 相信 他们应 当害怕 的事情 乃是立 

① “自 然”以 及后文 中用到 的“本 性”， 夭性” ，在 希腊文 中是一 个词， 也是 一个惫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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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在 教育中 吿诫他 1 门的那 些事情 以及那 一类的 事情。 这 不就是 
你所 说的勇 敢吗？ 

格： 我 还没完 全了解 你的话 ，请 你再说 一说。 

苏： 我的意 思是说 ，勇 敢就 是一种 保持。 

格： 一 种什么 保持？ 

苏： 就 是保持 住法律 通过教 育所建 立起来 的关于 可怕事 
物——即 什 么样的 事情应 当害怕 —— 的 信念。 我所谓 “无 论在什 
么 情形之 下”的 意思， 是说 勇敢的 人无论 处于苦 恼还是 快乐中 ，或 
D 处 干欲望 还是害 怕中， 都永远 保持这 种信念 而不抛 弃它。 如果你 
想听 听的话 ，我 可以打 个比方 来解释 一下。 

格： 我想听 听你的 解释。 

苏： 你知道 ，染 色工 人如果 想要把 羊毛染 成紫色 ，首先 总是从 
所有 那许多 颜色的 羊毛中 挑选质 地白的 一种， 再进 行辛勤 仔细的 
预备性 整理， 以便这 种白质 羊毛可 以最成 功地染 上颜色 ，只 有经过 
E 了挑 选和整 理之后 才着手 染色。 通过 这样的 过程染 上颜色 的东西 
颜色吃 得牢。 洗衣 服的时 候不管 是否用 碱水① ，颜色 都不会 褪掉。 
但是 ，如果 没有很 好的准 备整理 ，那么 不论人 们把东 西染成 紫色还 
是 别的什 么颜色 ，会发 生什么 样的情 况你是 可想而 知的。 

格： 我知道 会褪色 而变成 可笑的 样子。 

苏： 因此 ，你一 定明白 ，我 们挑选 战士并 给以音 乐和体 操的教 
430 育， 这也是 存尽力 做同样 的事情 ^ 我 们竭力 要达到 的目标 不是别 
的， 而是要 他们象 羊毛接 受染色 一样， 最完 全地相 信并接 受我们 
的 法律， 使他们 的关于 可怕事 情和另 外一些 事情的 信念都 能因为 

① 那个 时候， 希腊人 多用草 木灰泡 成的诚 性水冼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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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 好的天 性和得 到教育 培养而 牟牟地 生根， 并且 使他们 的这种 
“颜 色”不 致被快 乐这种 对人们 的信念 具有最 强退色 能力的 碱水所 
洗褪， 也不致 被苦垴 、害 怕和欲 望这些 比任何 别的碱 水褪色 能力都 B 
强的 減水所 洗褪。 这种精 神上的 能力， 这种 关于可 怕事物 和不可 
怕事物 的符合 法律精 神的正 确信念 的完全 保持， 就 是我主 张称之 
为勇 政的， 如果你 没有什 么异议 的话。 

格： 我没 有任何 异议。 因为， 我 觉得你 对勇敢 是有正 确理解 
的 ，至于 那些不 是教育 造成的 •，与 法律 毫不相 干的， 在兽类 或奴隶 
身 上也可 以看到 的同样 的表现 ，我想 你是不 会称之 为勇敢 ，而 会另 
给名 称的。 

苏： 你说得 对极了 O c 

格： 那么， 我接受 你对勇 敢所作 的这个 说明。 

苏 ：好。 你在接 受我的 说明时 ，如在 “勇敢 ”上再 加一个 “公民 
的” 限定词 ，也是 对的。 如 果你有 兴趣， 这个 问题我 们以后 再作更 
充分 的讨论 ，眼前 我们要 寻找的 不是勇 敢而是 正义， 为达到 这个目 
的 ，我认 为我们 说这么 些已经 够了。 

格： 有 道理。 

苏： 我们 要在这 个国家 里寻求 的性质 还剩下 两种， 就 是节制 D 
和 我们整 个研究 的对象 —— 正 义了。 

格: 正是。 

苏： 我们能 够有办 法不理 会节制 而直接 找到正 义吗？ 

格： 我 既不知 道有什 么办法 ，也不 想先发 现正义 ，以免 我们会 
把 节制忽 略了。 因此 ，如果 你愿意 让我高 兴的话 ，请 你先考 虑节制 
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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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苏： 不 愿意让 你高兴 ，我是 肯定不 会的。 

格: 那 就研究 起来吧 I 

苏： 我 一定来 研究。 尽目前 所知， 节制 比前面 两种性 质更象 
协调或 和谐。 

格： 何以 这样？ 

苏： 节制是 -种好 秩序或 对某些 快乐与 欲望的 控制。 这就是 
人 们所说 的“自 己的主 人”这 句我觉 得很古 怪的话 的意思 一 ^我们 
还可 以听到 其他类 似的话 —— 是不 是呢？ 

格： 是的， 很对。 

苏 ：“自 己的 主人” 这种 说法不 是很滑 稽吗？ 因 为一个 人是自 
己的主 人也就 当然是 自己的 奴隶， 一个人 是自己 的奴隶 也 就当然 
431 是自己 的主人 ，因 为所 有这两 种说法 都是说 的同一 个人。 

格： 无疑 是的。 

苏： 不过我 认为这 种说法 的意思 是说， 人的灵 魂里面 有一个 
较好 的部分 和一个 较坏的 部分， 而所谓 “自己 的主人 ”就是 说较坏 
的部 分受天 性较好 的部分 控制。 这无 疑是一 句称赞 之词。 当一个 
人 由于坏 的教养 或者和 坏人交 往而使 其较好 的同时 也是较 小的那 
个部 分受到 较坏的 同时也 是较大 的那个 部分统 治时， 他便 要受到 
B 谴责 而被称 为自己 的奴隶 和没有 节制的 人了。 

格： 这看来 是不错 的。 

苏： 现 在來看 看我们 的新国 家吧。 你在 这里也 会看到 有这两 
种情况 之一， 因为 ，既然 一个人 的较好 部分统 治着他 的较坏 部分， 
就可以 称他是 有节制 的和自 己是自 己的 主人。 那么 你应该 承认， 
我们说 这个国 家是自 己的 主人 是说得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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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我看过 了这个 国家。 你 是说得 对的。 

苏： 还可以 看到， 各 种各样 的欲望 、快乐 和苦恼 都是在 小孩 、 C 
女人、 奴 隶和那 些名义 上叫做 自由人 的为数 众多的 下等人 身上出 
现的。 

格： 正是 这样。 

苏： 反之 ，靠 理智和 正确信 念帮助 ，由人 的思考 指导着 的简单 
而 有分寸 的欲望 ，则 只能在 少数人 中见到 ，只 能在那 些天分 最好且 
又受 过最好 教育的 人中间 见到。 

格 ：对。 

苏： 你不 是在这 个国家 里也看 到这一 点吗? 你不是 看到了 ，在 
这 里为数 众多的 下等人 的欲望 被少数 优秀人 物的欲 望和智 慧统治 D 
着吗？ 

格： 是的。 

苏： 因此， 如果说 有什么 国家应 被称为 自己快 乐和欲 望的主 
人 ，即 自己是 自己主 人的话 ，那 它就必 定是我 们这个 国家了 。 

格： 一点 不错。 

苏 ： 根据所 有上述 理由， 这个国 家不也 可以被 称为有 节制的 
吗？ 

格： 当然 可以。 

苏 ： 又 ，如 果有什 么国家 ，它的 统治者 和被统 治者， 在谁应 当 E 
来 统治这 个问题 上具有 一致的 信念， 那也只 有我们 这个国 家是这 
样的了 ，你不 这样认 为吗？ 

格： 我坚定 地这样 认为。 

苏： 既 是这样 ，那 么你认 为节制 存在于 哪个部 分的公 民中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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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于统 治者中 还是存 在千被 统治者 中呢？ 

格： 两部分 人中都 存在。 

苏： 因此 你看到 ，我们 刚才揣 测节制 象是一 种和谐 ，并 不很错 
吧？ 

格： 为 什么呢 7 

苏： 因为它 的作用 和勇敢 、智 慧的作 用不同 ，勇 敢和智 慧分别 
432 处于国 家的不 同部分 中而使 国家成 为勇敢 的和智 慧的。 节 制不是 
这 样起作 用的。 它贯 穿全体 公民， 把 最强的 、最 弱的和 中间的 C 不 
管 是指智 慧方面 ，还是 —— 如 果你髙 兴的话 —— 指力 量方面 ，或者 
还 是指人 数方面 ，财 富方面 ，或其 它诸如 此类的 方面) 都结合 起来， 
造成 和谐， 就象贯 穿整个 音阶， 把各种 强弱的 音符结 合起来 ，产生 
一支 和谐的 交响乐 一样。 因 此我们 可以正 确地肯 定说， 界 制就是 
天 性优秀 和天性 低劣的 部分在 谁应当 统治， 谁 应当被 统治—— 不 
管 是在国 家里还 是在个 人身上 —— 这 个问题 上所表 现出来 的这种 
B — 致性和 协调。 

格： 我 完全同 意你的 意见。 

苏： 好了 ，我们 至此可 以认为 ，我 们已经 在我们 国家中 找到了 
三种性 质了。 剩 下的那 个使我 们国家 再具一 种美德 的性质 还能是 
什 么呢? 剩下 来的这 个显然 就是正 义了。 

格： 显然 是的。 

苏： 格劳 孔啊， 现 在芷是 要我们 象猎人 包围野 兽的藏 身处一 
样 密切注 意的时 候了。 注意 别让正 义漏了 过去， 别 让它从 我们身 
C 边 跑掉在 不知不 觉中消 失了。 它 显然是 在附近 的某个 地方。 把你 
的眼睛 睁大些 ，努 力去 发现它 。如 果你先 看见了 ，请你 赶快告 诉我。 



格： 但愿 我能够 ，不过 你最好 还是把 我看成 只是一 个随从 ，我 
所能 看得见 的只不 过是你 指给的 东西罢 •了， 这样想 你就能 最有效 
地使用 我了。 

苏： 既 然如此 ，那 么为了 胜利， 就请你 跟着我 前进吧 I 

格： 请你 只管前 头走, 我跟着 来了。 

苏： 这 真象是 个无法 到达的 所在呢 ，一片 黑暗呀 _ 

格： 的确 是一片 黑暗， 不容易 寻找。 

苏： 不管 怎么样 ，我们 总得向 前进！ D 

格： 好 ，向 前进。 

苏： C 我看见 了什么 ，并 招呼他 J 

喂 ，格 劳孔， 我想我 找到了 它的踪 迹了， 我 相信它 是逃不 
^ 掉了。 

格： 听到 这个消 息我很 髙兴。 

苏 ： 真的， 我们的 确太愚 蠢了。 

格： 为 什么？ 

苏： 为什 么吗? 你想想 ，这 个东西 从一开 始就老 是在我 们跟前 
晃来 晃去， 但是我 们却总 是看不 见它。 我们 就象一 个人要 去寻觅 E 
始终在 他自己 手上的 东西一 样可笑 。 我们不 看近在 眼前的 这个东 
西， 反而 去注意 远处。 这或许 就是为 什么我 们总是 找不到 它的缘 
故呢。 

格： 你说的 是什么 意思？ 

苏： 我的意 思是说 ，我 们一直 以某种 方式在 谈论这 个东西 ，但 
是 我们自 己 却始终 不知道 我们是 在谈论 着它。 

格： 对于 一个性 急的听 众说来 ，你 这篇前 言太冗 长了。 赶快 


433 言归正 传吧！ 

苏： 那么 你听着 ，看 我说得 对不对 。我们 在建立 我们这 个国家 
的时候 ，曾经 规定下 一条总 的原则 。我 想这条 原则或 者这一 类的某 
条原 则就是 正义。 你还记 得吧， 我们 规定下 来并且 时常说 到的这 
条原则 就是: 每个 人必须 在国家 里执行 一种最 适合他 天性的 职务。 

格： 是的 ，我 们说过 这点。 

苏： 再者 ，我 们听 到许多 人说过 ，自 己也常 常跟着 说过， 正义 
B 就是只 做自己 的事 而不兼 做別人 的事。 

格： 是的， 我们也 曾说过 这话。 

•苏： 那么， 朋友， 做自 己的事 -一 从某 种角度 理解这 就是正 
义。 可是 ，你知 道我是 从哪里 推导出 这个结 论的吗 7 

格： 不知道 ，请 你告 诉我。 

苏： 我认为 ，在 我们 考察过 了节制 、勇 敢和智 慧之后 ，.在 我们 
城 邦里剩 下的就 是正义 这个品 质了， 就是这 个能够 使节制 、勇 敢、 
智 慧在这 个城邦 产生， 并在它 们产生 之后一 直保护 着它们 的这个 
C 品 质了。 我们也 曾说过 ，如 果我 们找到 了三个 ，正义 就是其 佘的那 
一 个了。 

格： 必 定的。 

苏： 但是 ，如 果有人 要我们 判断， 这四种 品质中 我们国 家有了 
哪一种 最能使 我们国 家善, 是统治 者和被 统治者 的意见 一致呢 ，还 
是 法律所 教给军 人的关 于什么 该怕什 么不该 怕的信 念在军 人心中 
的保 持呢? 还是 统治 者的智 慧和护 卫呢， 还是这 个体现 于儿童 、妇 
D 女 、奴隶 、自 由人 、工匠 、统 治者 、被统 治者大 家身上 的品质 ，即 每个 
人 都作为 一个人 干他自 己份内 的事而 不干涉 别人份 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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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 这 似乎是 很难判 断的。 

格： 的确很 难判断 ^ 

苏： 看来， 似 乎就是 “每个 人在国 家内做 他自己 份内的 事”这 
个品 质在使 国家完 善方面 与智慧 、节制 、勇 敢较 量能力 大小。 

格： 是的。 

苏： 那么， 在使国 家完善 方面和 其余三 者较量 能力大 小的这 
个 品质不 就是正 义吗？ 

格： 正是。 

苏： 再 换个角 度来考 察一下 这个问 题吧， 如果 这样做 能使你 
信服 的话。 你们不 是委托 国家的 统治者 们审理 法律案 件吗？ 

格： 当然 是的。 

苏： 他们 审理案 件无非 为了一 个目的 ，即 ，每一 个人都 不拿别 
人的 东西， 也不让 别人占 有自己 的东西 ，除此 而外还 有别的 什么目 
的吗？ 

格： 只 有这个 目的。 

苏： 这 是个正 义的目 的吗？ 

格： 是的。 

苏： 因此 ，我 们大槪 也可以 根据这 一点达 到意见 一致了 ：正义 
就是有 自己的 东西干 自己的 事情。 

格： 正是 这样。 

苏： 现在 请你考 虑一下 ，你 是不是 同意我 的下述 看法: 假定一 
个木 匠做鞋 匠的事 ，或者 一个鞋 匠做木 匠的事 ，假定 他们相 互交换 
工具 或地位 ，甚至 假定同 一个人 企图兼 做这两 种事， 你想这 种互相 
交换职 业对国 家不会 有很大 的危害 ，是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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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我想 不会有 太大的 危害。 

B 苏： 但是 我想， 如 果一个 人天生 是一个 手艺人 或者一 个生意 
人 ，但 是由于 有财富 、或者 能够控 制选举 、或 者身 强力壮 、或 者有其 
它 这类的 有利条 件而又 受到蛊 惑怂恿 ，企图 爬上军 人等级 ，或 者一 
个 军人企 图爬上 他们不 配的立 法者和 护国者 等级， 或者这 几种人 
相互交 换工具 和地位 ，或 者同一 个人同 时执行 所有这 些职务 ，我看 
你也 会觉得 这种交 换和干 涉会意 味着国 家的毁 灭吧。 

格： 绝对 是的。 

c 苏： 可见， 现有的 这三种 人互相 干涉互 相代替 对于国 家是有 
最大害 处的。 因此 可以正 确地把 这称为 最坏的 事情。 

格 •. 确乎是 这样。 

苏： 对自 己国家 的最大 危害， 你不主 张这就 是不正 义吗？ 

格： 怎么 会不呢 7 

苏： 那么这 就是不 正义。 相反， 我们 说：当 生意人 、辅 助者和 
护国者 这三种 人在国 家里各 做各的 事而不 相互干 扰时， 便 有了正 
义 ，从 而也就 使国家 成为正 义的国 家了。 

D 格： 我看情 况不可 能不是 这样。 

苏： 我们 还不能 把这个 关于正 义的定 义就这 么最后 地定下 
来。 但是如 果它在 应用于 个人时 也能被 承认为 正义的 定义， 那时 
我们就 承认它 ，因 为我 们还有 什么别 的话好 说呢? 否则 我们 将另求 
别的 正义。 但是 现在我 们还是 来做完 刚才这 个对正 义定义 的研究 
工 作吧。 在这一 工作中 我们曾 假定， 如果我 们找到 了一个 具有正 
义的大 东西并 在其中 看到了 正义， 我 们就能 比较容 易地看 出正义 

E 在 个人身 上是个 什么样 子的。 我们曾 认为这 个大东 西就是 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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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因 而尽我 们之所 能建立 最好的 虓邦， 因为我 们清楚 地知道 ，在 
这个好 的国家 里会有 正义。 因此， 让 我们再 把在城 邦里发 现的东 
西应 用于个 人吧。 如果两 处所看 到的是 一致的 ，就 行了 ，如 果正义 
之在个 人身上 有什么 不同， 我 们将再 回到城 邦并在 那里检 验它。 
把这 两处所 见放在 一起加 以比较 研究, 仿佛相 互摩檫 ，很可 能擦出 435 
火光来 ，让我 们照见 了正义 ，当 它这样 显露出 来时， 我们要 把它牢 
记 在心。 

格： 你提出 了一个 很好的 程序， 必须这 么办。 

苏： 那么, 如果两 个事物 有同一 名称， 一个大 一个小 ，它 们也 
相同呢 ，还是 ，虽 有同 一名称 而不相 同呢？ 

格： 相同。 

苏： 那么 ，如果 仅就正 义的概 念而论 ，一 个正义 的个人 和一个 B 
正义 的国家 也毫无 区别吗 7 

格： 是的。 

苏： 现在 ，当 城邦里 的这三 种自然 的人各 做各的 事时， 城邦被 
认 为是正 义的， 并且， 城邦也 由于这 三种人 的其他 某些情 感和性 
格① 而被认 为是有 节制的 、勇敢 的和智 慧的。 

格： 是的。 

苏： 因此 ，我的 朋友， 个人也 如此。 我们 也可以 假定个 人在自 
己的 灵魂里 具有和 城邦里 所发现 的同样 的那几 种组成 部分， 并且 C 
有理 由希望 个人因 这些与 国家里 的相同 的组成 部分的 “情感 ”而得 
到 相间的 名称。 

① 如 C (性 格） ，这 里近似 亚里士 多德的 似。 亚里 士多德 《 尼可马 各伦理 学> 
1105b 20, 把人的 全部精 神因素 归结为 jrd 叫 （情 感）、 (性 格） 和 扣 v 知叫 
(能 力） ，并 对这些 概念作 了明白 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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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无 疑的。 

苏： 啊， 我们又 碰上了 一件容 易事， 即研究 .•灵 魂里是 否有这 
三种 品质。 

格： 我倒 不认为 这是个 容易解 决的问 题呢。 因为， 苏 格拉底 
呀 ，或 许俗话 说的对 ，不入 虎穴 ，焉 得虎子 ”呢。 

° 苏： 显然 如此。 让我告 诉你， 格劳孔 ，我也 认为， 用我 们现在 
的这个 论证方 法是无 论如何 也不能 弄清楚 这个问 题的。 解 决这个 
问题 的正确 方法是 一个另 外的有 着困难 而长远 道路的 方法。 但是 
用我 们这个 方法使 问题得 到一定 程度的 解决， 做到 象解决 前面的 
问题那 样的程 度或许 还是可 以的。 

格： 不就够 了吗？ 在我 这方面 ，在目 前阶段 这就满 意了。 

苏： 在我这 方面也 的确满 意了。 

格 ： 那么不 要厌倦 ，让 我们继 续研究 下去。 

E 苏： 因 此我们 不是很 有必要 承认， 在我 们每个 人身上 都具有 
和城邦 里一样 的那几 种品质 和习惯 ①吗？ 因 为除了 来自个 人而外 
城 邦是无 从得到 这些品 质的。 须知 ，假 如有人 认为， 当城邦 里出现 
激情 © 时， 它不 是来自 城邦公 民个人 —— 如 果他们 被认为 具有这 
种象 色雷斯 人和西 徐亚人 以及一 般地说 北方人 样的品 质的话 —— 
那是荒 谬的。 其 它如城 邦里出 现热爱 智慧这 种品质 （它被 认为主 
要 是属于 我们这 个地方 的）， 或 贪婪财 富这种 品质时 (在腓 尼基人 
436 和 埃及人 那里都 可以看 到这种 性格， 而且 他们彼 此不相 上下） ，也 


① 参 考亚里 士多德 《 尼可马 各沦理 学》〗 103 a — b 。 道德 方面的 美德是 “ 习惯” 
(砂 的) 的 结果。 道德方 面的美 德没有 一种是 由于自 然而产 生的， 要通过 运用的 实践才 
能 获得。 立 法者通 过使公 民养成 习惯而 使他们 变好。 

② (激 情) 是理昝 和欲望 之间的 一种品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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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 该认为 这是由 于公民 个人具 有这种 品质使 然的。 

格 ：对。 

苏 •_ 事 实如此 ，理 解这一 点毫不 困难。 

格： 当然不 困难。 

苏： 但是 ，如 果有人 进一步 问:个 人的品 质是分 开的三 个组成 
部分 呢还是 一个整 体呢？ 回答 这个问 题就不 那么容 易了。 就 是说， 

我 们学习 时是在 动用我 们自己 的一个 部分， 愤怒时 是在动 用我们 
的 另一个 部分， 要求满 足我们 的自然 欲望时 是在动 用我们 的第三 B 
个部 分呢， 还是， 在 我们的 每一种 活动中 都是 整个灵 魂一起 起作用 
的呢? 确定这 一点就 难了。 

格 ： 我也 有这个 感觉。 

苏： 那么现 在让我 们来试 着确定 这个问 题吧： 它们是 一个东 

西呢还 是不同 的几个 呢 7 

« • 

格 •_ 怎么确 定呢？ 

苏： 有一 个道理 是很明 白的： 同 一事物 的同一 部分关 系着同 
一事物 ，不 能同 时有相 反的动 作或受 相反的 动作。 因此 ，每 当我们 
看到 同一事 物里出 现这种 相反情 况时我 们就会 知道， 这不 是同一 
事物 而是不 同的事 物在起 作用。 C 

格： 很好。 

苏： 请 注意我 的话。 

格： 说吧！ 

苏： 同一 事物的 同一部 分同时 既动又 静是可 能的吗 7 
格： 是 无论如 何不可 能的。 

苏： 让 我们还 要理解 得更明 确些， 以免 今后讨 论过程 中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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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例 如有一 个人站 着不动 ，但 是他的 头和手 在摇着 ，假如 有人认 
为， 这就 是同一 个人同 时既动 又静。 我认为 我们不 应当把 这个说 
法 当作一 个正确 的说法 ，我们 应当说 ，这 个人 是一部 分静另 一部分 
D 动着 ，不 是吗？ 

格： 是的。 

苏： 假设争 论对方 还要更 巧妙地 把这种 玩笑开 下去， 他说陀 
螺的 尖端固 定在一 个地点 转动着 ，整个 陀螺是 同时既 动又静 ，关于 
任 何别的 凡是在 同一地 点旋转 的物体 他也都 可以这 么说。 我们这 
方面 应当反 对这种 说法， 因为 在这种 情况下 静止和 运动着 的不是 
事物 的同一 部分。 我们 应该说 在它们 自身内 有轴心 的直绕 部分和 
E 另一 圆周线 部分; 着 眼于直 线部分 则旋转 物体是 静止的 ，如 果它们 
不向 任何方 向倾斜 的话， 如果 着眼于 圆周线 则它们 是在运 动的。 
但是 ，如果 转动时 轴心线 向左或 向右、 向 前或向 后倾斜 ，那 么旋转 
物体就 无论如 何也谈 不上静 止了。 

格 ：对。 

苏： 那 么再不 会有任 何这一 类的话 能把我 们搞胡 涂了， 能使 
我 们那怕 有一点 点相信 这种说 法了： 同一事 物的同 一部分 关系着 
437 同 一事物 能够同 时有相 反的动 作或受 相反的 动作。 

格： 我相 信再不 会了。 

苏： 不过我 们还是 说的： 我们可 以不必 一一考 察所有 这类的 
反对意 见和证 明它们 的谬误 ，让 我们且 假定它 们是谬 误的， 并在这 
个假设 下前进 ，但是 心里要 记住， 一旦发 现我们 这个假 设不对 ，就 
应该 把所有 由此引 伸出来 的结论 撤消。 

格： 我们 必须这 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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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另外我 要问： 你同意 以下这 些以及 诸如此 类的东 西都是 B 
彼此相 反的吗 :赞同 和异议 、求取 和拒受 、吸 引和 排斥？ —— 不论是 
主动的 还是被 动的， 因为这 对于相 反毫无 影响。 

格： 是的 ，它们 都是相 反的。 

苏： 那么 ，干渴 和饥饿 以及一 般地说 欲望， 还有 愿望和 希望， 
你不 把所有 这些东 西归到 刚才说 的那些 类的某 一类里 去吗？ 你不 c 
认为有 所要求 的那个 人的灵 魂正在 求取他 所要的 东西， 希 望有某 
东 西的人 在吸引 这个东 西到自 己身边 来吗？ 或者 还有， 当 一个人 
要 得到某 一东西 ，他 的心因 渴望实 现自己 的要求 ，不 会向他 的愿望 
点 头赞同 （仿佛 有一个 人在向 他提出 这个问 题那样 \ 让他 得到这 
个 东西吗 7 

格： 我会 这样认 为的。 

苏： 关于不 愿意、 不喜欢 和无要 求你又 有什么 看法呢 ？ 我们 
不 应该把 它们归 入灵魂 的拒受 和排斥 ，一 般地说 ，归 到与所 有前者 
相反的 那一类 里去吗 7 D 

格： 不， 应该。 

苏： 既然总 的关于 欲望的 说法是 对的， 那么我 们不认 为欲望 
是一 个类， 这一 类中最 为明显 的例子 乃是我 们所谓 的干渴 与饥饿 
吗 。 ； 

格： 我们 将这样 认为。 

苏： 这两种 欲望不 是一个 要求饮 料另一 个要求 食物吗 7 

格： 是的。 

苏： 那么 ，就渴 而言， 我们 说渴是 灵魂对 饮料的 欲望， 这里所 
涉 及的除 了饮料 而外， 我 们还提 到过什 么别的 没有？ 我们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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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 ，例如 是渴望 得到热 的饮料 还是得 到冷的 饮料， 多的饮 料还是 
少的 饮料， 一句话 ，有 没有指 明渴望 得到的 是什么 样的饮 料呢？ 但 
E 是， 假设渴 同时伴 有热， 那么欲 望便会 要求冷 的饮料 ，如果 渴同时 
伴有冷 ，那 么欲 望会要 求热的 饮料， 不 是吗？ 如 果渴的 程度大 ，所 
要求 的饮料 也就多 ，如果 渴的程 度小， 所要求 的饮料 也就少 ，不是 
吗？ 单纯渴 本身永 远不会 要求任 何别的 东西， 所要 求的不 外是得 
到它 本性所 要求的 那东西 ，即饮 料本身 ，饥对 食物的 欲望情 况也如 
此。 不 是吗？ 

格： 是 这样。 每一 种欲望 本身只 要求得 到自己 本性所 要求得 
438 到 的那种 东西。 特定 的这种 欲望才 要求得 到特定 的那种 东西。 

苏： 这里可 能会有 人提出 反对意 见说， 没有人 会只要 求饮料 
而不要 求好的 饮料， 只要求 食物而 不要求 好的食 物的。 因 为所有 
的人 都是想 要好东 西的。 因此， 既然渴 是欲望 ，它所 要求的 就会是 
好的 饮料。 别的 欲望也 同样。 对于这 种反对 意见我 们不能 粗心大 
意 ，不 要让人 家把我 们搞胡 涂了。 

格: 反 对意见 看来或 许有点 道理。 

B 苏： 不过 我们还 是应当 认为， 特 定性质 的东西 关系着 特定性 
质的 相关者 ，仅本 身的东 西关系 着仅本 身的相 关者。 

格： 我不 懂你的 意思。 

苏： 你应 当懂得 ，所 谓较大 的东西 是一个 相关的 名称。 

格： 这一 点我很 清楚。 

苏： 那 不是和 较小的 东西相 关吗？ 

格： 是 和较小 的东西 相关。 

苏： 大得多 的东西 关系着 小得多 的东西 ，是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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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的。 

苏： 某 个时候 较大的 东西关 系着某 个时候 较小的 东西， 将较 
大者关 系着将 较小者 ，不 也是这 样吗？ 

格： 也 这样。 

苏： 它如 较多者 关系着 较少者 ，一 倍者关 系着一 半者， 以及诸 c 
如此类 ，还有 ，较 重者关 系着较 轻者， 较快者 关系着 较慢者 ，还 有， 

较 热者关 系着较 冷者， 以及所 有诸如 此类, 不 都是这 样吗？ 

格： 是 这样。 

苏： 科学怎 么样？ 是同 一个道 理吗？ 仅 科学本 身就只 是关于 
知 识本身 ，或 别的无 论什么 我们应 当假定 为科学 对象的 东西的 ，但 
是 一门特 定的科 学是关 于一种 特定知 识的。 我 的意思 是臂如 ，既 D 
然 有建房 造屋的 科学， 它不同 于别的 科学， 它不是 被叫做 建筑学 
吗？ 

格: 有 什么不 是呢？ 

苏： 那不 是因为 它有特 定的， 非别的 任何科 学所有 的性质 
吗？ 

格： 是的。 

苏： 它 有这个 特定的 性质， 不 是因为 它有特 定的对 象吗？ 其 
它科学 和技艺 不也是 如此吗 ？ 

格： 是如此 D 

苏： 那么 ，如 果你现 在了解 我的意 思了， 你 也就必 定明白 ，我 
前面所 说的那 些关于 种种相 对关系 的话， 其 用意也 就在这 里了。 
我前面 说过: 仅本身 的东西 关系着 仅本身 的东西 ，特 定性质 的东西 
也关系 着特定 性质的 东西。 我 完全不 是说， 它们关 系着什 么就是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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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什么 同类， 以 致关于 健康和 疾病的 科学也 就是健 康的科 学和有 
病的科 学了， 关 于邪恶 和美德 的科学 因而就 是丑恶 的科学 和美好 
的科 学了。 我不 是这个 意思。 我的 意思只 是说， 当 科学变 得不再 
是关 于一般 科学对 象的， 而是变 成了关 于特定 对象的 ，即关 于疾病 
和健 康的科 学时， 它就成 了某种 科学， 这使 它不再 被单纯 地叫做 
“科 学”, 而被叫 做特定 的科学 ，即医 学了。 

格： 我 懂了。 我也 认为是 这样。 

439 苏： 再 说渴。 你不 认为渴 属于这 种本质 上就是 有相关 事物的 
东西 之一吗 7 渴无 疑关系 着某种 事物。 

格： 我 也这样 认为； 它 关系着 饮料。 

苏： 那么 ，如果 饮料是 特定种 类的， 渴就也 是特定 种类的 ，但 
是 与渴单 纯自身 相关的 饮料无 所谓多 和少或 好和坏 ，总之 ，不 管饮 
料是 什么种 类的， 单纯 的渴自 身自然 仅单纯 地关系 着饮料 单纯本 
身。 不 是吗？ 

格： 无疑 是的。 

苏： 因此渴 的灵魂 ，如 果仅 渴而已 ，它所 要的 就没有 别的， 
仅饮 而已, 它就极 为想要 这个并 力求得 到它。 

B 格： 这 是很明 显的。 

苏： 因此， 如果一 个人在 渴的时 候他心 灵上有 一个东 西把他 
拉开不 让他饮 ，那 么这个 东西必 定是一 个另外 的东西 ，一个 不同于 
那个感 到渴并 牵引着 他象牵 引着牲 畜一样 去饮的 东西， 不 是吗? 
因 为我们 说过， 同一事 物以自 己的同 一部分 在同一 事情上 不能同 
时有相 反的行 动《 

格： 是不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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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所以 我认为 ，关于 射箭者 的那个 比方里 ，说 他的手 同时既 
拉弓又 推弓是 说得不 妥的， 应 当说他 的一只 手推弓 另一只 手拉弓 
才对。 

格： 确实 是的。 C 

苏： 那么， 我们 不是可 以说有 这种事 情吗: 一个 人感到 渴但不 
想要饮 7 

格： 这诚 然是常 见的。 

苏 ： 关 于这些 事例人 们会有 什么看 法呢？ 岂不 是在那 些人的 
灵魂 里有两 个不同 的东西 ，一个 叫他们 饮另一 个阻止 他们饮 ，而且 
阻 止的那 个东西 比叫他 们饮的 那个东 西力量 大吗？ 

格： 我 也这样 认为。 

苏： 而且, 这种行 为的阻 止者， 如果 出来阻 止的话 ，它 是根据 
理 智考虑 出来阻 止的， 而 牵引者 则是情 感和疾 病使之 牵引的 。 不 D 
是吗？ 

格： 显然 是的。 …… . . ， 

苏： 那么， 我们很 有理由 假定， 它们是 两个， 并 且彼此 不同。 
一个是 人们用 以思考 推理的 ，可 以称之 为灵魂 的理性 部分； 另一个 
是人 们甩以 感觉爱 、饿 、渴 等等物 欲之骚 动的， 可以 称之为 心灵的 
无 理性部 分或欲 望部分 ，亦 即种种 满足和 快乐的 伙伴。 

格： 我 们这样 假定是 很有道 理的。 B 

苏： 那 么让我 们确定 下来， 在人 的灵魂 里确实 存在着 这两种 
东西。 再说 激情① ，亦即 我们藉 以发怒 的那个 东西。 它是上 述两者 

① 激情 知）， 照 柏拉图 的意思 ，如果 不被坏 的教育 畨坏， 激情 在本性 上是理 
智的 盟友。 但照 字面上 理解， 激情或 许属于 灵魂的 无理性 部分。 因此， 照格劳 孔的喑 
示: ^ 它应和 欲望同 种》 




之外的 第三种 东西呢 ，还 是与 其中之 一同种 的呢？ 

格： 它或许 与其中 之一即 欲望同 种吧。 

, 苏： 但是 ，我曾 经听说 过一个 故事， 并且相 信它是 真的。 故事 
告诉 我们: 阿格莱 翁之子 勒翁提 俄斯从 比雷埃 夫斯进 城去， 路过北 
440 城墙下 ，发现 刑场上 躺着几 具尸体 ，他 感觉到 想要看 看但又 害怕而 
嫌 恶它们 ，他 暂时耐 住了， 把头蒙 了起来 ，但 终于屈 服于欲 望的力 
量 ，他 张大眼 睛冲到 尸体踉 前骂自 己的眼 睛说： “ 瞧吧， | 坏家伙 ，把 
这美 景瞧个 够吧， 

格： 我 也听说 过这个 故事。 

苏： 这个故 事的寓 意在于 告诉人 .• 愤怒 有时作 为欲望 之外的 
一个东 西和欲 望发生 冲突。 

格： 是有这 个意思 ^ 

苏 ： 我们 不是还 看到过 许多这 类的事 例吗： 当 一个人 的欲望 
B 在力量 上超过 了他的 理智， 他会骂 自己， 对 自身内 的这种 力量生 
气。 这时在 这种象 两个政 治派别 间的斗 争中， 人的 激情是 理智的 
盟友。 激 情参加 到欲望 一边去 —— 虽 然理智 不同意 它这样 —— 反 
对 理智， 这种事 情我认 为是一 种你大 槪从来 不会承 认曾经 在你自 
己 身上看 到出现 过的， 我也认 为是一 种不曾 在别的 任何人 身上看 
到出 现过的 事情。 

C 格： 真的, 不曾有 过的。 

苏： 再说， 假 定有一 个人认 为自己 有错， 那么 这个人 愈是高 
贵， 他对自 己所受 到的饥 、寒或 任何其 他诸如 此类的 别人可 能加诸 
他 的苦楚 —— 他 认为这 个人的 做法是 公正的 —— 就 愈少可 能感到 
愤怒 ，照 我的说 法就是 ，他 的情感 拒绝被 激发起 來反对 那个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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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 对吗？ 

格： 对的。 

苏： 但是 ，假 如一个 人认为 自己受 到了不 公正的 待遇， 他会怎 
么 样呢？ 他的 情感会 激动而 发怒， 加 入到他 认为是 正义的 那方面 D 
作战， 并且还 会由于 受到饥 、寒 以及其 它诸如 此类的 苦楚， 而更坚 
决地争 取胜利 ，他 的高贵 的灵魂 不会平 静下来 ，直至 或者杀 死对方 
或被对 方杀死 ，或者 直至听 到理智 的呼声 而停战 ，就 象狗听 到牧人 
的禁约 声而停 止吠叫 一样。 是这 样吧？ 

格： 你的 比方很 贴切。 如我们 前面说 过的， 在 我们的 国家里 
辅 助者象 狗一样 ，他们 听命于 统治者 ，后者 仿佛是 城邦的 牧人。 

苏： 你对 我所想 说明的 意思理 解得很 透彻。 但是， 你 也注意 
到 了这一 点吗？ 

格： 哪 一点？ E 

苏： 我们现 在对激 情的看 法正好 和刚才 的印象 相反。 刚才我 
们曾假 定它是 欲望的 一种。 但现 在大不 同了， 我们很 应该说 ，在灵 
魂 的分歧 中它是 非常宁 愿站在 理性一 边的。 . 

格： 当然。 

苏： 那么 它和理 性也不 同吗， 或者， 它只 是理性 的一种 ，因此 
在灵 魂里只 有两种 东西而 不是三 种呢， 即 只有理 性和欲 望呢？ 或 
者 还是说 ，正如 国家由 三等人 —— 生意人 、辅 助者和 谋划者 一 组 441 
成一样 ，在 灵魂 里也这 样地有 一个第 三者即 激倩呢 C 它是理 智的天 
然 辅助者 ，如果 不被坏 教育所 败坏的 话)？ 

格： 必 然有第 二者。 

苏： 正如已 证明它 是不同 于欲望 的另一 种东西 一样， 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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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兔 被证 明是不 同于理 性的另 一种东 西的话 ，就 可以肯 定了。 

格： 这不 难证明 。 人 们在小 孩身上 也可以 看到： 他们 差不多 
一出世 就充满 了激情 ，但 是有些 孩子我 们从未 看到他 们使用 理智， 
s 而 大 多数孩 子他们 能使用 理智则 都是很 迟很迟 以后的 事情。 

苏： 确实是 这样， 你说得 很好。 还有 ，人 们在兽 类身上 也可以 
看到你 所说的 有激情 存在的 现象。 并且， 在 这些例 子之外 我们还 
可 以把前 面我们 曾经引 用过的 荷马的 一句诗 拿来作 证明， 这句诗 

捶胸 叩心责 备自己 。① 

C 因为 在这行 诗里荷 马分明 认为， 判断好 坏的埋 智是一 个东西 ，它在 
责备那 个无理 智的主 管偾怒 的器官 ，后者 被当作 另一个 东西。 

格： 你说的 很对。 

苏： 我们飘 洋过海 ，好 不容 易到达 r 目的迪 ，并 且取得 了相当 
一致的 意见： 在国 家里存 在的东 西在每 〜个个 人的 &魂里 也存在 
着， 且数目 相同。 

格： 是的。 

苏： 那么 据此我 们不是 可以立 即得到 如下的 必然推 论吗 ： t 
人 的智慧 和国家 的智慧 是同一 智慧， 使个人 得到智 慧之名 的品质 
和 使国家 得到智 慧之名 的品质 是同一 品质？ 

格： 当然可 以这样 推论。 

D 苏： 我 们也可 以推论 ••个 人 的勇敢 和国家 的勇敢 是同一 勇敢， 
使 个人得 到勇敢 之名的 品质和 使国家 得到勇 敢之名 的品质 是同一 
品质 ，并 且在 其他所 有美德 方面个 人和国 家也都 有这种 关系。 

① 《 奥德赛 》 XX ，17 a 本书第 三卷: J 90 Pfe 引 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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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必 然的。 

苏： 那么 ，格 劳孔， 我认为 我们以 什么为 根据承 认国家 是正义 
的 ，我 们也将 以同样 的根据 承认个 人是正 义的。 

格： 这也是 非常必 然的。 

苏： 但是我 们可别 忘了： 国家的 正义在 于三种 人在国 家里各 

做各 的事。 . 

格： 我 认为我 们没有 忘了。 

苏： 因此我 们必须 记住： 我们每 一个人 如果自 身内的 各种品 
质在自 身内各 起各的 作用， 那他 就也是 正义的 ，即也 是做他 本份的 E 
事 情的。 

格： 的确 ，我们 也必须 记住这 一点。 

苏： 理智 既然是 智慧的 ，是 为整个 心灵的 利益而 谋划的 ，还不 
应该 由它起 领导作 用吗？ 激情 不应该 服从它 和协助 它吗？ 

格： 无 疑应该 如此。 

苏： 因此 ，不 是正如 我们说 过的， 音乐和 体育协 同作用 将使理 
智 和激情 得到协 调吗， 既然它 们用优 雅的言 词和良 好的教 训培养 442 
和加 强理智 ，又用 和谐与 韵律使 激情变 得温和 平稳而 文明？ 

格： 完 全对。 

苏： 这两者 (理 智和 激情) 既受到 这样的 教养、 教育并 被训练 
了真正 起自己 本份的 作用， 它们就 会去领 导欲望 — 它占 每个人 
灵 魂的最 大部分 ，并且 本性是 最贪得 财富的 —— 它 们就会 监视着 
它， 以免它 会因充 满了所 谓的肉 体快乐 而变大 变强不 再恪守 本份， 

企 图去控 制支配 那些它 所不应 该控制 支配的 部分， 从而毁 了人的 B 
整个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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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完全 正确。 

苏： 那么， 这两者 联合一 起最好 地保卫 着整个 灵魂和 身体不 
让它 们受到 外敌的 侵犯， 一个出 谋划策 ，一个 在它的 领导下 为完成 
它的意 图而奋 勇作战 ，不 是这 样吗？ 

格： 是 这样。 

苏： 因此我 认为， 如果一 个人的 激情无 论在快 乐还是 苦恼中 
都 保持不 忘理智 所教给 的关于 什么应 当惧怕 什么不 应当惧 怕的信 
C 条 ，那么 我们就 因他的 激情部 分而称 每个这 样的人 为勇敢 的人。 

格 ：对。 

苏： 我们也 因每个 人身上 的这个 起领导 作用的 和教授 信条的 
小部分 —— 它也 被假定 为是这 个人身 上的懂 得这三 个部分 各自利 
益也 懂得这 三个部 分共同 利益的 一一 而称 他为智 慧的。 

格： 完 全对。 

苏' 当人 的这三 个部分 彼此友 好和谐 ，理 智起领 导作用 ，激情 
和欲望 一致赞 成由它 领导而 不反叛 ，这 样的人 不是有 节制的 人吗？ 

格： 的确 ，无论 国家的 还是个 人的节 制美德 正是这 样的。 

苏： 我 们也的 确已经 一再说 明过， 一个 人因什 么品质 或该怎 
样才 算是一 个正义 的人。 

格： 非 常对。 

苏： 个 人的正 义其形 象在我 们心目 中不是 有点模 模糊糊 ，好 
象 它是别 的什么 ，不 大象它 在国家 里显示 出来的 那个形 象吗？ 

格： 我觉 得不是 这样。 

B 苏： 这就 对了。 须知， 如 果我们 心里对 这个定 义还有 什么怀 
疑 存留着 的话， 那是用 一些很 平常的 事例就 可以充 分证实 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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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 谬的。 

格： 你是 指什么 样的事 例呢？ 

苏： 例如假 设要我 们回答 一个关 于正义 的国家 和一个 与正义 
国家 有同样 先天同 样教养 的个人 的问题 ，即， 我们 是否相 信这种 
人 —— 如 果把金 银财宝 交给他 管的话 —— 会鲸 吞盗用 它们， 你以 
为 有谁会 相信这 种人会 比不正 义的人 更象干 这种事 的呢？ 

格： 没 有人会 这样相 信的。 44 

苏： 这样 的人也 是决不 会渎神 、偸窃 ，在 私人关 系中出 卖朋友 
在政治 生 活中背 叛祖国 的吧？ 

格： 决不 会的。 

苏： 他 也是无 论如何 也不会 不信守 誓言或 别的协 约的。 

格： 怎么 会呢？ 

苏： 这样 的人决 不会染 上通奸 、不尊 敬父母 、不 履行宗 教义务 
的 罪恶的 ，尽管 有别人 犯这种 罪恶。 

格： 他们 是决不 会的。 

苏 •. 这一 切的原 因不是 在于， 他 心灵的 各个部 分各起 各的作 B 
用 ，领 导的领 导着， 被领导 的被领 导着吗 7 

格： 正 是这样 ，别无 其他。 

苏： 那么， 除了能 使人和 国家成 为正义 人和正 义国家 的这种 
品 质之外 你还要 寻找什 么别的 作为正 义吗？ 

格： 说真的 ，我 不想再 找了。 

苏： 到 此我们 的梦想 已经实 现了； 而我们 所作的 推测① 一 - 
在 我们建 立这个 国家之 初由于 某种天 意我们 碰巧就 已经想 到它是 


① 见前文 434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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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义 的根本 定义了 —— 到 此已经 得到证 实了。 

格： 的的 确确。 

苏： 因此 格劳孔 ，木匠 做木匠 的事， 鞋匠 做鞋匠 的事， 其他的 
人也都 这样， 各起各 的天然 作用， 不起 別种人 的作用 ，这种 正确的 
分工乃 是正义 的影子 一一 这也 的确正 是它① 之所以 可用的 原因所 
在。 

格： 显然 是的。 

苏： 但是， 真实的 正义确 是如我 们所描 述的这 样一种 东西。 
然而 它不是 关于外 在的“ 各做各 的事” ，而 是关于 内在的 ，即 关于真 
正本身 ，真正 本身的 事情。 这就 是说， 正义的 人不许 可自己 灵魂里 
的 各个部 分相互 干涉， 起别的 部分的 作用。 他应当 安排好 真正自 
己 的事情 ，首先 达到自 己主宰 自己， 自身 内秩序 井然， 对自己 友善。 
当他将 自己心 灵的这 三个部 分合在 一起加 以协调 ，仿佛 将髙音 、低 
E 音 、中音 以及其 间的各 音阶合 在一起 加以协 调那样 ，使 所有 这些部 
分 由各自 分立而 变成一 个有节 制的和 和谐的 整体时 ，于是 ，如 果有 
必要 做什么 事的话 一 无论是 在挣钱 、照 料身 体方面 ，还是 在某种 
政治 事务或 私人事 务方面 一 他 就会做 起来； 并且 在做所 有这些 

s 

事情过 程中， 他 都相信 并称呼 凡保持 和符合 这种和 谐状态 的行为 
444 是正 义的好 的行为 ，指导 这种和 谐状态 的知识 是智慧 ，而把 只起破 
坏 这种状 态作用 的行为 称作不 正义的 行为， 把指导 不和谐 状态的 
意见称 作愚眛 无知。 

格： 苏 格拉底 ，你 说得非 常对。 

苏： 如果我 们确定 下来说 ，我们 已经找 到了正 义的人 、正 义的 


① 从语 气看来 ，显然 是指以 正确的 分工作 为正义 的定义 》 




国家 以及正 义人里 的正义 和正义 国家里 的正义 各是什 么了， 我想， 
我们 这样说 是没有 错的。 

格： 真的 ，没有 说错。 

苏： 那么 ，我们 就定下 来了？ 

格： 就 这么定 下来吧 

苏 •. 这 个问题 就谈到 这里为 止了。 下面 我认为 我们必 须研究 
不 正义。 

格： 显然必 须研究 它了。 

苏： 不 正义应 该就是 三种部 分之间 的争斗 不和、 相互 间管闲 B 
事和相 互干涉 ，灵 魂的一 个部分 起而反 对整个 灵魂， 企图在 内部取 
得领 导地位 —— 它天生 就不应 该领导 的而是 应该象 奴隶一 样为统 
治部分 朋务的 ，—— 不是吗 7 我觉 得我们 要说的 正是这 种东西 。不 
正义、 不节制 、懦怯 、无知 ，总之 ，一切 的邪恶 ，正 就是 三者的 混淆与 
迷失 D 

格： 正是 这个。 < 

苏： 如果 说不正 义和正 义如上 所述， 那末 ，“ 做不正 义的事 ”、 C 
“是 不正义 的”， 还有 下面的 “造成 正义” —— 所有这 些词语 的涵义 
不也都 踉着完 全清楚 了吗？ 

格： 怎么 会的？ 

苏： 因 为它们 完全象 健康和 疾病， 不同 之点仅 在于后 者是肉 
体上的 ，前者 是心灵 上的。 

格： 怎么 这样？ 

苏： 健康的 东西肯 定在内 部造成 健康， 而不健 康的东 西在内 
部造成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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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的。 

苏： 不 也是这 样吗: 做正义 的事在 内部漳 成正义 ，做不 正义的 
事 在内部 造成不 正义？ 

D 格： 必 定的。 

苏： 但是健 康的造 成在于 身体内 建立起 这样的 一些成 分：它 
们合 自然地 有的统 治着有 的被统 治着， 而疾 病的造 成则在 于建立 
起了这 样一些 成份: 它 们仅自 然地 有的统 治着有 的被统 治着。 

格： 是 这样。 

苏： 正义的 造成也 就是在 灵魂里 建立起 了一些 成分： 它们相 
互间合 自然地 有的统 治着有 的被统 治着， 而 相互间 仅自然 地统治 
着和被 统治着 就造成 不正义 ，不是 吗 ？ 

格： 的确 是的。 

B 苏： 因此 看来， 美 德似乎 是一种 心灵的 健康， 美 和坚强 有力， 
而邪 恶则似 乎是心 灵的一 种疾病 ，丑 和软弱 无力。 

格： 是 这样。 

苏： 因 此不也 是这样 吗:实 践做好 事能养 成美德 ，实践 做丑事 
能养成 邪恶？ 

格： 必 然的。 

苏： 到此 看来， 我们还 剩下一 个问题 要探讨 的了： B 卩， 做正义 
445 的事 、实践 做好事 、做 正义 的人， （不论 是杏有 人知道 他是这 样的） 
有利呢 ，还 是做 不正义 的人、 做不正 义的事 （只 要不 受到惩 罚和纠 
正) 有利呢 7 

格： 苏 格拉底 ，在 我看来 这个问 题已经 变得可 笑了。 因为 ，若 
身体 的本质 已坏， 虽拥 有一切 食物和 饮料， 拥 有一切 财富和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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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被 认为是 死了。 若 我们赖 以活着 的生命 要素的 本质已 遭破坏 
和 灭亡， 活着也 没有价 值了。 正义已 坏的人 尽管可 以做任 何别的 B 
他想做 的事， 只 是不能 摆脱不 正义和 邪恶， 不能贏 得正义 和美德 
了。 因为后 两者已 被证明 是我们 已经表 述过的 那个样 子的。 

苏： 这个 问题是 变得可 笑了。 但是， 既 然我们 已经爬 达这个 
髙度了 ，（在 这 里我们 可以最 清楚地 看到这 些东西 的真实 情况） ，我 
们 必须还 是不懈 地继续 前进。 

格： 我 发誓一 点也不 懈念。 

苏： 那 么到这 里来， 以 便你可 以看见 邪恶有 多少种 —— 我是 C 
指 值得一 看的那 几种。 

格 •_ 我的思 想正跟 着你呢 ，尽 #讲 下去吧 I 
( 苏： 的确 ，我 们的论 证既已 达到这 个高度 ，我仿 佛从这 个高处 
看见了 ，美德 是一种 ，邪恶 却无数 ，但其 中值得 注意的 有那么 四种。 

格： 这 话什么 意思？ 

苏 •_ 我是说 ，有 多少 种类型 的政体 就能有 多少种 类型的 灵魂。 

格： 倒是 有多少 种呀？ D 

苏： 有五 种政体 ，也 有五种 灵魂。 

格: 请 告诉我 ，哪 五种？ 

苏： 告诉你 ，其 中之一 便是我 们所描 述的这 种政体 ，它 可以有 
两种 名称： 王政 或贵族 政治。 如果是 由统治 者中的 一个卓 越的个 
人掌权 便叫做 王政， 如 果是由 两个以 上的统 治者掌 权便叫 做贵族 
政治。 

格： 对的。 

苏： 我们 刚才说 的这两 种形式 是一种 政体。 因 为无论 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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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上 的人掌 权还是 一个人 掌握， 只要 他们是 受过我 们前面 提出过 
的 那种教 育和培 养的， 他们是 不会更 改我国 的那些 值得一 提的法 
令的。 

格： 一定的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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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这样一 种国家 ，这 样一 种体制 ，还有 这样一 种人物 ，我说 449 
都 是善的 ，正 义的； 如果 在管理 国家和 培养个 人品质 方面， 这是一 
种善的 制度， 那么， 其 余的各 种制度 就都是 恶的， 谬 误的。 恶的制 
度可 以分为 四类。 ! 

格： 哪 四类？ ' 

苏： 〔当我 正要把 那四类 制度按 照看来 是自然 的次序 列举出 b 
来时， 坐 在离阿 得曼托 斯不远 处的玻 勒马霍 斯伸出 手去从 上面抓 
起格 劳孔的 上装的 肩部， 拉他靠 近些， 说 了几句 耳语， 其中 我们只 
听到 一句“ 我们放 他走呢 ，还是 怎么样 r ” 其余 都没有 听清。 接着阿 
得曼托 斯说， “怎么 也不能 让他走 。”他 这句话 说得相 当晌。 于是我 
问 他们: :] 你们两 人说“ 不能让 他走” ，请 问这 个“他 ”是指 的谁？ 

阿： 指你。 1 

苏： 指我？ 请问为 什么？ C 

阿： 我 们觉得 你是在 偷懶， 你是要 逃避全 部辩论 中并非 微不- 
足道 的一整 大段， 企图不 对我们 作出解 释就滑 过去。 你希 望随随 
便便 地提了 几句话 就溜之 大吉， 似乎 那个关 于妇女 儿童的 问题， 

印 ，“朋 友之间 一切共 有”① 这个原 则可以 应用于 妇女儿 童身上 ，这 
对于任 何人都 是一目 了然了 似的。 


① 见 第四畚 42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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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难 道我说 得不对 ，阿得 曼托斯 7 

阿： 你 说的对 是对的 ，不 过所谓 “对” ，同 别的事 情一样 ，要有 
D 个解释 ，要 说明 如何共 有法？ 有各 种不同 的做法 ，你 应该告 诉我们 
你心 里想的 是哪种 做法。 我们已 经等了 好久， 希望 听听你 对儿童 
的生育 和培养 的问题 有什么 髙见， 看 看你对 所讲的 关于妇 女与儿 
童公有 的问题 有什么 说明。 我们觉 得事关 重大， 搞 得对不 对对于 
450 国家有 极重大 深远的 影响。 现在 你还没 有把这 个问题 讲清楚 ，倒 
文想去 着手另 一个问 题了。 你 必须象 论述别 的问题 一样把 这件事 
说个一 清二楚 ，在 此以前 如你刚 才已听 到的, 我们是 下定决 心不让 
你 离开这 里的。 

格： 好 ，我 也投票 赞成。 

色： 苏格 拉底， 你可 以放 心大胆 地把这 看作我 们大家 一致的 
决议。 

苏： 哎哟 ，你 们在搞 什么鬼 ，和 我这样 过不去 7 你们要 把国家 
体 制从头 再辩论 一番。 这是在 引起多 么大的 一场辩 论呀， 我总以 
为辩 论算是 结束了 ，心 里很庆 幸呢。 因为只 要你们 无异议 ，接 受我 
B 的想法 ，我就 心满意 足了。 你们没 有看到 ，你 们提出 这个要 求来会 
引起多 么激烈 的一场 争论。 我是早 就预料 到的， 所 以我是 尽量避 
免 陷进去 拔不出 来呀！ 

色 ： 咳！ 我们大 家来这 里干什 么的？ 你 以为我 们是来 淘金发 
财的 ，不 是来听 讲的吗 7 

苏： 听讲也 总有个 限度嘛 d 

袼： 苏格 拉底啊 ，对于 一个有 头脑的 人来说 ，听 这样的 谈话， 
C 其 限度就 是到死 方休。 因此 ，你不 要为我 们担心 ，你 自己请 不要厌 


烦 ，你 要答复 我们的 问题， 告诉 我们： 你觉得 我们的 护卫者 应该怎 
样 去把妇 女与儿 童归为 公有； 儿童从 出生至 接受正 规教育 ，这 一阶 
段大 家公认 是教育 最难的 时期， 这一 时期应 该怎样 去培养 他们。 
因此 ，请告 诉我们 ，这一 切该怎 么办。 

苏： 我的好 朋友， 要说明 这些不 容易； 这里比 前面讨 论的问 
题， 有 更多的 疑点。 因为 人们会 怀疑， 我所建 议的是 不是行 得通； 
就说行 得通吧 ，人 们还 会怀疑 这做法 是不是 最善。 因此 ，我 的好朋 D 
友啊， 我怕去 碰这个 问题， 怕 我的这 个理论 会被认 为只是 一种空 
想 。 

格： 不 用怕。 我 们听众 对你是 善意的 ，信 任的， 能理解 你的困 
难的。 

苏： 老 朋友， 你这些 话的意 思是为 了鼓励 我吗？ 

格： 是的。 

苏： 可是结 果适得 其反。 因为， 如果我 对于我 所要讲 的很有 
把握， 那么这 种鼓励 是非常 好的。 当 一个人 和志同 道合的 朋友们 E 
在一起 讨论大 家所关 心的头 等大事 ，心 里有数 ，讲起 来自然 左右逢 
源 ，头头 是道。 但是 ，如 果象我 目前的 情况， 胸无 成竹， 临时 张皇， 
那是可 怕而危 险的。 我怕的 不是人 家嘲笑 ，那 是孩 子气; 我 怕的是 451 
迷 失真理 ，在最 不应该 拌交的 地方摔 了交， 自己跌 了不算 ，还 把我 
的朋 友们统 统拖下 去跌成 一大堆 t 所以， 格劳 孔啊， 在我讲 以前， 

我 先向复 仇女神 致敬， 求她 宽恕。 在我 看来， 失手杀 人其罪 尚小， 

混 淆美丑 、善恶 、正 义与 不正义 ，欺 世惑众 ，其罪 大矣。 所以 这种事 
情 是一种 冒险， 是 只能在 敌人中 间干而 不能在 朋友之 间干的 。所 B 
以你的 鼓励是 不能增 加我的 勇气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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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带 笑)： 苏格 拉底啊 f 就是你 在辩论 中偶有 错误， 对我们 
有害 ，我 们还是 释放你 ，象在 误杀案 中一样 ，赦 你无罪 ，不算 你欺骗 
了 我们。 所以请 你放大 胆子讲 下去吧 t 

苏： 好 ，那么 ，在 法律上 ，凡被 开释者 ，就无 罪了； 既然 法律上 
是这样 ，那 么我们 这里想 必也是 这样。 

格： 既 然如此 ，讲下 去吧， 不要推 托了。 

苏 •. 那么现 在我们 必须回 过头来 把那些 按照应 有的顺 序也许 
C 早 就应该 讲了的 东西讲 一讲。 男 子表演 过了后 ，让妇 女登台 ，这可 
能是 一个好 办法， 尤其 是因为 你们急 得要听 我讲。 对于象 我们在 

前面 说过的 那样成 长和教 育出来 的男子 说来， 我认 为他们 保有与 

， 

使 用孩子 和妇女 的唯一 正确的 方式应 象我们 在当初 开始讨 论男子 
问题 时建议 的那样 你还记 得那时 我们曾 竭力论 证他们 应作羊 
群 的护卫 者吗？ 

格： 是的。 

D 苏： 让我们 保持这 个比喻 ，给 妇女 以同样 的培养 和训练 ，看这 
样说 适当不 适当。 

格 •• 怎么个 培养训 练法？ 

「苏： 这样。 我们 要不要 指望母 犬帮助 公犬一 起在外 追寻搜 
索， 参加一 切警卫 工作？ 或者还 是让母 犬躲在 窝里， 只管 生育小 
犬 ，抚 育小犬 ，让 公犬独 任警卫 羊群的 工作呢 7 
E 格： 我们 除了把 母的警 犬看作 较弱者 ，公 的看作 较强者 以外, 
应当 一切工 作大家 同干。 


① 用 动物作 比方。 见 375—376, 422 D , 466 D , 467 B ， 491 D - E , 537 A , 
546 A — B ,56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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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对 于一种 兽类如 果你不 给以同 样的饲 养同样 的训练 ，你 
能不分 彼此地 使用它 们吗？ 

格： 不能。 

苏： 那么， 如果 我们不 分彼此 地使用 女子， 照使 用男子 那样， 

我 们一定 先要给 女子以 同样的 教育。 4 

格： 是的。 

苏,_ 我们 一向是 用音乐 和体操 教育男 子的。 

格： 是的。 

苏： 那么 ，为 了同样 地使用 女子， 我们一 定要同 样地用 两门功 
课 来教育 女子， 并且还 要给她 们军事 教育。 

格： 稂据你 说的看 来似乎 有理。 

苏： 好 ，我们 刚才所 提的许 多建议 ，要是 付诸实 施的话 ，由于 
违反当 前的风 俗习惯 ，我怕 或许会 让人觉 得好笑 的^ 

格： 的确。 

苏： 你看其 中最可 笑的是 什么， 难道不 显然是 女子在 健身房 B 
里 赤身裸 体①地 和男子 一起锻 炼吗？ 不 仅年轻 女子这 样做， 还有 
年纪大 的女人 ，也 象健身 房里的 老头儿 一样， 皱纹满 面的， 看上去 

很不 顺眼， 可是 她们还 在那儿 坚持锻 炼呢。 这不是 再可笑 没有了 
吗？ 


格： 啊呀 1 在目前 情况下 ，似 乎有些 可笑。 

苏： 关于女 子体育 和文艺 教育的 改革， 尤其是 关于女 子要受 
军事 训练， 如携带 兵器和 骑马等 等方面 的问题 ，我们 既然开 始讨论 

① 古 代希腊 男子操 练时都 是凍体 。“健 身房” 一词 (Y—Sciov) 原惫 便是“ 裸体操 
练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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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了 ，就 得坚持 下去。 文人雅 士们的 俏皮话 、挖 苦话我 们是必 定会听 
到的， 千万不 要怕。 

格： 你说的 很对。 

苏： 我们 既然出 发了， 在立法 征途上 虽然遇 到困难 ，也 决不能 
后退。 我们请 求那些 批评家 们暂时 抛弃轻 薄故态 ，严肃 一些; 请他 
们回顾 一下希 腊人， 在并 不太久 以前， 还象 现在大 多数野 蛮人那 
样， 认为男 子给人 家看到 赤身裸 体也是 可羞可 笑的呢 。 当 最初克 
D 里特人 和后来 斯巴达 人开始 裸体操 练时， 你 知道不 是也让 那个时 
候的才 子派的 喜剧家 们用来 开过玩 笑吗？ 

格： 确是 如此。 

苏： 但是 ，既然 (我 认为) 经 验证明 ，让所 有的这 类事物 赤裸裸 
的比遮 遮掩掩 的要好 ，又 ，眼睛 看来可 笑的事 物在理 性认为 最善的 
事 物面前 往往会 变得不 可笑。 那么， 这也就 说明了 下述这 种人的 
E 话乃 是一派 胡言： 他们不 认为邪 恶是可 笑的， 倒认为 別的都 是可笑 
的； 他们不 去讽刺 愚眛和 邪恶， 却眼 睛盯着 别的现 象加以 讥讽； 他 
们一本 正经地 努力建 立某种 别的美 的标准 ，却 不以善 为美的 标准。 

格： 你 说得完 全对。 

苏： 我们 要取得 一致意 见的第 一件事 就是， 这 些建议 是否行 
得通。 是吧？ 因为无 论发言 人是在 开玩笑 ，还 是认认 真真的 ，我们 
都 一定要 准备提 出这个 问题： 女子按 其天性 能胜任 男子的 一切职 
453 务吗 ，或 者还是 什么都 干不了 ，或 者只能 干其中 有限的 几种？ 如果 
说能 干其中 的几种 ，战 争是不 是包括 在内？ 我们 这样开 始讨论 ，由 
此逐 渐深入 ，可以 得到最 美满的 结论。 这样 不是最 好的方 法吗？ 

格： 这是 极好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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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 么我们 要不要 替我们 的假想 论敌， 向我 们自己 提出诘 
难 ，以免 因没有 人替他 们辩护 ，只 听到 我们的 一面之 词呢？ 

格： 你完全 可以这 样做。 B 

苏： 那么 ，要 不要让 我们替 他们说 句话： “我的 亲爱的 苏格拉 
底、 格劳孔 呀！ 实在没 有必要 让別人 来枇评 你们。 你们自 己在幵 
始讨论 建立你 们国家 的时候 ，早已 同意一 个原则 ，即 每个人 应该做 
天然 适宜于 自己的 工作。 

格： 我想， 我们的 确是同 意过的 ，不 是吗？ 

苏： 他 们会这 样问： 男子 与女子 之间不 是天然 就有很 大的差 
别吗？ 当我们 承认有 之后， 他 们会问 我们要 不要给 男子女 子不同 
的 工作， 来照 顾这些 天然的 差别？ 当 我们说 要的， 他们会 再问下 c 
去： 既 说男女 应该有 同样的 职业， 又 说他们 之间有 很大的 自然差 
别， 这岂不 是在犯 自相矛 盾的错 误吗？ 那怎 么办？ 你聪明 人能够 
答复 这个问 题吗？ 

袼： 要我 立刻答 复这样 突然的 问题， 实在不 容易。 我 只有请 
求 你替我 们这方 面答辩 一下， 话 随你怎 么说。 

苏： 亲爱的 格劳孔 ，这 些困难 ，还 有别的 许多类 似的困 难都是 
我早就 看到的 ，因此 我怕触 及妇女 儿童如 何公有 、如 何教育 方面的 D 
立法 问题。 

格： 真的, 这不象 是一件 容易的 事情。 真不 容易。 

苏： 当然不 容易。 但 是既然 跌到水 里了， 那就 不管是 在小池 
里 还是在 大海里 ，我 们义无 反顾， 只好游 泳了。 

格： 极是。 

苏： 那么 ，我们 也只好 游下去 ，希望 安然渡 过这场 辩论。 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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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看来 如此。 

苏 ：好， 让 我们来 看看能 不能找 到一条 出路。 我们承 认过不 
同 的禀赋 应该有 不同的 职业， 男子与 女子有 不同的 禀赋。 可是现 
在我 们又说 不同禀 赋的人 应垓有 同样的 职业， 这 岂不是 对我们 3 
己的一 种反驳 吗?’ 

格： 一点 不错。 

苏 ： 亲爱的 格劳孔 ，争 论艺术 的力量 真了不 起呀！ 

格： 怎么 回事？ 

苏： 因为我 看到许 多人甚 至不由 自主地 秩到这 个陷阱 中去， 
他们以 为是在 辩论， 实际 上不过 在吵架 而已。 因为 他们不 懂得在 
研究 一句话 的时候 怎样去 辨别其 不同的 涵义， 只知 道在字 面上寻 
找矛盾 之处。 他 们岐文 嚼字， 互相 顶嘴， 并 不是在 作辩证 式的讨 


格： 是的 ，许 多场合 都有这 种情况 ，不过 你认为 我们这 里也是 
这 样吗？ 

苏： 绝对 是的。 无论 如何， 我担 心我们 在这里 有不知 不觉陷 
人一 场文字 争吵的 危险。 

格： 怎 么会这 样的？ 

苏 •. 不同样 的禀陚 不应该 从事于 同样的 职业。 我们对 于这个 
原则 ，在字 面上鼓 足勇气 ，斤斤 计较， 可是我 们从来 没有停 下来考 
虑考虑 ，不 同样的 禀陚究 竟是什 么意思 ，同样 的禀赋 究竟是 什么意 

① 见希 罗多德 々历史 > 第一 卷第二 十四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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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对不同 样的禀 赋给以 不同样 的职业 ，对同 样的禀 赋给以 同样的 C 
职业 ，究竟 是什么 意思？ ， ； ： 

格： 我们确 实没有 考虑过 。 > 

苏： 看来， 根据这 个原则 ，我们 就可以 问我们 自己： 秃 头的人 
们和 长头发 的人们 是同样 的还是 异样的 禀赋； 要是 我们同 意他们 
是 异样的 禀陚， 我们就 禁止长 头发的 人做鞋 匠而不 禁止秃 头的人 _ 
做鞋匠 ，或者 ，禁 止秃头 的人做 鞋匠而 不禁止 长头发 的人做 鞋匠。 

格： 这 可笑到 极点。 

苏： 可笑 的原因 在于， 我们所 说禀陚 的同异 ，决 不是绝 对的， 

无限 制的， 而只是 关连到 行业的 同异。 例如 一个男 子和一 个女人 D 
都 有医疗 的本领 ，就有 同样的 禀賦。 你 觉得对 不对？ 

格： 对的。 

苏： 但是一 个男医 生和一 个男木 工的禀 陚就不 同，； 

1 : ^ 

格： 确是 不同。 

苏： 那么 ，如 果在男 性和女 性之间 ，发现 男性或 女性更 加适宜 
于 某一种 职业， 我 们就可 以把某 一种职 业分配 给男性 或女性 。但 
是 ，如果 我们发 现两性 之间， 唯一 的区别 不过是 生理上 的区别 ，阴 E 
性受 精生子 ，阳 性放精 生子， 我 们不能 据此就 得出结 论说， 男女之 
间应有 我们所 讲那种 职业的 区別; 我们还 是相信 ，我 们的护 卫者和 
他们 的妻子 应该担 任同样 的职业 为是。 

格： 你说的 很对。 

苏： 其次， 我们要 请那些 唱反调 的人， 告诉 我们， 对建 设国家 
有贡献 的技术 和职业 ，哪 些仅仅 适宜于 女性， 哪些仅 仅适宜 于男性 455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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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这你无 论如何 是问得 公遨合 理的。 

苏： 也 许有人 会象你 刚才所 说的那 样说： 一下 子不容 易找到 
令 人满意 的答复 ，只 要给他 们时间 想一想 ，这也 并不太 难的。 

格： 他也 许会这 么说。 • 

苏： 那么 ，我们 可不可 以请求 反对我 们的人 一直跟 着我们 ，以 
B 便我们 或许能 够向他 证明， 在 治理一 个国家 方面没 有一件 事是只 
有男 子配担 任女人 担任不 了的？ 

格： 当然 可以。 

苏： 那么 ，让 我们来 请他答 复这个 问题。 “当你 说一个 人对某 
件 事有天 赋的才 能另一 个人没 有天赋 的才能 ，是 根据什 么呢? 是因 
为一 个人学 习起来 容易另 一个人 学起来 困难， 对吗？ 是不 是因为 
有的 人一学 就懂， 懂了就 能类推 ，举一 反三; 有的 人学习 了好久 ，甚 
至还 不记得 所学的 是什么 东西？ 是不 是因为 有的人 身体能 充分地 
C 为心灵 服务， 有 的人身 体反而 阻碍心 灵的发 展呢？ 你还有 什么别 
的 东西可 用来作 为每一 问题上 区分有 好天赋 与没有 好天赋 的依据 
的 吗?” 

格： 没有人 能找到 别的东 西来作 为区分 的根据 的了。 

- 苏： 那么 ，有 没有一 种人们 的活动 ，从上 述任何 方面看 ，男性 
都 不胜千 女性？ 我们 要不要 详细列 举这种 活动， 像织布 、烹饪 、做 
D 糕 点等等 ，女人 以专家 自命， 要是男 人胜了 ，她 们觉得 害羞， 怕成为 
笑 柄的？ 

格 ：你说 得对。 我们可 以说， 一 种性别 在一切 事情上 都远不 
如另一 性別。 虽然在 许多事 物上， 许 多女人 的确比 许多男 人更为 
擅长， 但是总 的看来 ，情况 是象你 所说的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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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我的 朋友， 没有 任何一 项管理 国家的 工作， 因为女 
人 在干而 专属于 女性， 或者因 为男人 在干而 专属于 男性。 各种的 
天赋 才能同 样分布 于男女 两性。 根 据自然 ，各 种职务 ，不论 男的女 
的都可 以参加 ，只 是总 的说来 ，女的 比男的 弱一些 罢了。 E 

格： 很对。 

苏： 那么， 我们要 不要把 一切职 务都分 配给男 人而丝 毫不分 
配给 女人？ 

格： 啊 ，那怎 么行？ 

苏： 我想 我们还 是这样 说的好 •.有 的 女人有 搞医药 的天陚 ，有 
的没有 ，有的 女人有 音乐天 轉， 有 的没有 a 

格： 诚然。 

苏： 我 们能不 能说: 有的女 人有运 动天陚 ，爱好 战斗， 有的女 456 
人 天性不 爱战斗 ，不爱 运动？ 

格 ： 能说。 

苏： 同 样我们 能不能 说有的 爱智， 有的 厌智， 有 的刚烈 ，有的 
懦弱？ 

格： 也能这 么说。 

苏： 因此 ，有的 女人具 有担任 护卫者 的才能 ，有 的没有 这种才 
能； 至于， 男人 难道我 们不能 根据同 样的禀 陚来选 择男的 保卫者 
吗？ 

格： 是 这样。 

苏 ： 那么， 女人男 人可以 有同样 的才能 适宜于 担任国 家保卫 
者 的职务 ，分 别只在 于女人 弱些男 人强些 罢了。 

格： 显然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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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苏： 因此应 该挑选 这种女 子和这 种男子 住在一 起同负 护卫者 
的职责 ，既 然女 的男的 才能相 似稟赋 相似。 

格： 当然。 

苏： 同样的 禀赋应 该给同 样职务 ，不 是吗？ 

格： 是的。 

苏： 话又 说回到 前面。 我 们同意 给护卫 者的妻 子们以 音乐和 
体育上 的锻炼 ，并 不违背 自然。 

C 格： 毫无 疑问。 

苏： 因此我 们的立 法并不 是不切 实际的 空想， 既然我 们提出 
的 法律是 合乎自 然的。 看来 倒是目 下流行 的做法 是不自 然的。 

格： 似乎 如此。 

苏： 那么， 我们 所要考 虑的问 题是： 我们 的建议 是否行 得通? 
如果 行得通 的话, 它们是 不是最 好？' 

格： 是这个 问题。 

苏： 我们已 经同意 是行得 通的， 不是吗 7 

格： 是的。 

苏： 那么 ，我 们要取 得一致 意见的 次一个 问题是 :我们 建议的 
是不 是最好 7 

格 ： 显然 是的。 

苏： 好 ，为了 培养护 卫者， 我们对 女子和 男子并 不用两 种不同 
的教 育方法 ，尤其 是因为 不论女 性男性 ，我们 所提供 的天然 禀赋是 
一 样的。 

D 格： 应该是 同样的 教育。 

苏： 那么 ，对于 下面的 问题， 你的意 见如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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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什么 问题？ 

苏： 问 题是: 你以为 男人们 是有的 好些有 的差些 ，还是 所有男 
人都 是一样 的呢？ 

格： 他 们当然 不是一 样的。 

苏： 那么 ，在 我们正 建立的 这个国 家里， 哪些男 人是更 好的男 
人 7 是受 过我们 所描述 过的那 种教育 的护卫 者呢， 还是受 过制鞋 
技术教 育的鞋 匠呢？ ： 

格： 这是 可笑的 问题。 

苏： 我懂。 但请你 告诉我 ，护 卫者 是不是 最好的 公民？ B 

格： 是最 好的。 好 得多。 c 

苏： 那么 ，是不 是这些 女护卫 者也是 最好的 女人， : 

格： 也是最 好的。 

苏： 一 个国家 里能够 造就这 些出类 拔萃的 女人和 男人， 还有 
什么 事情比 这个更 好的吗 7 , 

格 没有。 1 

苏： 这是受 f 我 们所描 述过的 音乐和 体操教 育的结 果吧？ 457 

格： 当然 Jg 的。 

苏： 那么 ，我 们所 提议的 立法， 不 仅是可 能的， 而且对 于国家 
也是最 好的。 

格： 确实 是的。 

苏： 那么， 女的护 卫者必 须裸体 操练， 既然她 们以美 德败衣 
服。 她 们必须 同男人 一起参 加战争 ，以 及履行 其他护 卫者的 义务， 

这 是她们 唯一的 职责。 在 这些工 作中她 们承担 比较轻 些的， 因为 
女 性的体 质比较 文弱。 如有任 何男人 对女人 (出于 最好的 动机) 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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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 练加以 嘲笑， 正如 诗人品 达所云 “采不 熟之果 ”①， 自己 不智， 
反 笑人愚 ，他 显然就 不懂自 己在 笑什么 ，在做 什么。 须知 ，“ 有益的 
则美 ，有 害的则 丑”这 一句话 ，现在 是名言 ，将来 也是名 言。 

格： 我完全 同意。 

苏： 在讨 论妇女 法律问 题上， 我 们可以 说已经 越过了 第一个 
C 浪头， 总算幸 而没有 遭灭顶 之灾。 我 们规定 了男的 护卫者 与女的 
护 卫者必 须担任 同样的 职务; 并 且相当 一致地 证明了 ，这个 建议不 


仅是 可行的 ，而 且是有 益的。 

格： 的 确如此 ，你越 过的浪 头可不 小呀！ 

苏： 你 要看到 了第二 个浪头 ，你 就不会 说第一 个浪头 大了。 
格： 那么 ，讲 下去， 让我来 看看。 

苏： 作为 上面这 个论证 以及前 面的所 有论证 的结果 ，依 我看， 


是一条 如下的 法律。 

格： 什么 样的？ 

苏： 这些 女人应 该归这 些男人 共有， 任 何人都 不得与 任何人 
D 组成 一夫一 妻的小 家庭。 同样地 ，儿 童也 都公有 ，父 母不知 道谁是 
自己 的子女 ，子女 也不知 道谁是 自己的 父母。 

格： 这 比前面 说的是 一个更 大的浪 头了， 使人 怀疑这 个建议 


是 不是行 得通， 有 没有什 么益处 o 

苏： 啊 ，关 于有没 有什么 益处， 我看这 点不必 怀疑， 谁 都不会 
否认 妇女儿 童一律 公有有 最大的 益处。 但是， 是否行 得通？ 据我 
E 看来 ，这 个问题 将引起 极大的 争论。 

格： 两 个问题 都要大 争而特 争的。 


① 见品达 ，残篇 209。 柏 拉图在 这里文 字上有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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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的意 思是不 是说， 我要 腹背受 敌了。 我 原来希 望你同 
意 这个建 议是有 益的， 那样我 就可以 避重就 轻来讨 论是否 行得通 
的问 题了。 

格： 你 休想滑 过去， 给我 发觉了 ！ 你不 许走， 你得对 两个建 
议 ，都要 说出道 理来。 

苏： 好 ，我甘 愿受罚 ，但 请你 原谅让 我休息 一下。 有那 么一种 
懒汉， 他们独 自徘徊 ，想入 非非, 不急于 找到实 现他们 愿望的 方法， 458 
他们暂 时搁起 ，不愿 自寻烦 恼去考 虑行得 通与行 不通的 问题; 姑且 
当作已 经如愿 以偿了 ，然 后在想 象中把 那些大 事安排 起来， 髙髙兴 
兴 地描写 如何推 行如何 实现； 这样做 他们原 来懒散 的心灵 更加懒 
散了。 我也 犯这个 毛病， 很想把 是否行 得通的 问题推 迟一下 ，回头 B 
再来研 究它。 现 在我们 假定这 是行得 通的； 在你许 可之下 ，我 愿意 
先 探讨治 理者们 在实行 起来时 怎样安 排这些 事情。 同时还 要证明 
这些安 排对于 国家对 于护卫 者都有 极大的 益处。 我 准备同 你先研 
讨这个 问题， 然后再 考虑其 它问题 ，如果 你赞成 的话。 

格： 我赞成 ，请讲 下去。 

苏： 那么我 以为， 治理者 和他们 的辅助 者如果 都名副 其实的 C 
话 ，辅助 者必须 愿意接 受命令 ，而 治理者 必须发 布命令 —— 在一些 
事情中 按照法 律发布 命令， 在 另一些 我们让 他们自 己斟酌 的事情 
中 根据法 律的精 神发布 命令。 

格： 大槪 是的。 

苏： 那么 ，假 定你这 个立法 者选出 了一些 男人， 同时选 出了一 
些女人 ，这些 女人的 品质和 这些男 人一样 ，然 后把这 些女人 派给这 
些 男人。 这 些男人 女人同 吃同住 ，没 有任何 私财； 彼此 在一起 ，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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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锻炼， 天 然的薷 要导致 两性的 结合。 我所 说的这 种情况 不是一 
种 必然的 结果吗 7 

格： 这 不是几 何学的 必然， 而是 情欲的 必然。 对大多 数人的 
行动 来讲， 情欲的 必然比 几何学 的必然 有更大 的强制 力与说 服力。 
, 苏： 确是 如此。 不过 再说， 格劳孔 ，如果 两性行 为方面 或任何 
E 他们別 的行为 方面毫 无秩序 ，杂 乱无章 ，这在 幸福的 国家里 是亵渎 
的。 我 们的治 理者是 决不能 容许这 样的。 

格： 是的， 这是不 对的。 

； 苏： 因此 很明白 ，婚姻 大事应 尽量安 排得庄 严神圣 ，婚 姻若是 
庄严神 圣的， 也就能 是最有 益的。 

459 格： 诚然。 

苏 ： 那么， 怎么做 到最有 益呢？ 格劳孔 ，请 告诉我 ，我 在你家 
里看到 一些猎 狗和不 少纯种 公鸡， 关 于它们 的交配 与生殖 你留意 
过 没有？ 

格： 什么？ 

苏： 首先， 在 这些纯 种之中 虽然 它们都 是良种 是不 

是 有一些 证明比 别的一 些更优 秀呢？ 

格： 是的。 

; - 苏： 那么 ，你 是一律 对待地 加以繁 殖呢， 还是用 最大的 注意力 
选出最 优秀的 品种加 以繁殖 的呢？ 

B 格： 我选择 最优秀 的加以 繁殖。 

苏： 冉说， 你选择 年龄最 幼小的 ，还 是选择 最老的 ，还 是尽量 
选择 那些正 在壮年 的加以 繁殖呢 7 
， 格； 我 选那些 正在壮 年的。 




苏： 如果你 不这样 选种， 你不是 荽你的 猎狗和 公鸡的 品粋每 
况愈 下吗？ ^ 

格： 是的 0 

苏： 马 和其它 兽类怎 么样？ 情况 会有不 同吗？ 

格： 倘若不 是这样 ，那才 怪呢？ 

苏： 天啊！ 我 亲爱的 朋友， 这个 原则如 果同样 适用于 人类的 
话 ，需要 我们的 统治者 拿出多 高明的 手腕呀 f 

格： 是适 用的。 但是为 什么说 需要髙 明的手 腕呢？ C 

苏： 因为他 们要用 大量我 们前面 讲过的 那种药 物①。 对肯用 
规定 的膳食 ，不必 服药的 病人， 普通的 医生就 可以应 付了。 如果遇 
到需 要服用 药物的 病人， 我们 知道就 需要一 个敢想 敢做的 医生才 
行了 。 

格： 是的。 不过 同我们 的问题 有什么 关系？ \ : 1 

苏： 这个 ，大 槪是治 理者为 了被治 理者的 利益， 有时不 得不使 
用一些 假话和 欺骟。 我以 为我们 说过， 它们 都是作 为一种 药物使 D 
用的。 

格： 是的 ，说 得对。 

苏： 那么 ，在他 们结婚 和生育 方面, 这个“ 对”看 来还不 是个最 
小的 “对” 呢。 

格： 这是 怎么的 7 

苏: 从上面 同意的 结论里 ，我 们可以 推断: 最好 的男人 必须与 
最好的 女人尽 多结合 在一起 ，反之 ，最 坏的与 最坏的 要尽少 结合在 
一起。 最好 者的下 一代必 须培养 成长， 最坏 者的下 一代则 不予养 E 


① 比喻 《 涵义 与前面 389 B 处相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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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如果 品种要 保持最 髙质量 的话; 除 了治理 者外， 别人不 应该知 
道这 些事情 的进行 过程。 否则， 护卫者 中难免 互相争 吵闹不 团结。 
格： 很对。 

苏： 按照法 律须有 假期, 新妇新 郎欢聚 宴饮， 祭享 神明， 诗人 
460 作 赞美诗 ，祝贺 嘉礼。 结婚 人数的 多寡， 要 考虑到 战争、 疾 病以及 
其它 因素， 由 治理者 们斟酌 决定； 要保 持适当 的公民 人口， 尽量使 
城邦 不至于 过大或 过小。 

格： 对的。 

苏： 我 想某些 巧妙的 抽签办 法一定 要设计 出来， 以使 不合格 
者在每 次求偶 的时候 ，只好 怪自己 运气不 好而不 能怪治 理者。 

格： 诚然 是的。 

B 苏： 我想 当年轻 人在战 争中证 明他们 英勇卫 国功勋 昭 著的， 
一 定要给 以荣誉 和奖金 ，并 且给以 更多的 机会， 使与妇 女配合 ，从 
他 们身上 获得尽 量多的 后裔。 

格： 对 得很。 

苏： 生 下来的 孩子将 由管理 这些事 情的官 员带去 抚养。 这些 
官员或 男或女 ，或 男女 都有。 因 为这些 官职对 女人男 人同样 开放。 
C 格： 是的。 

苏： 优 秀者的 孩子， 我想他 们会带 到托儿 所去， 交给 嫩姆抚 
养； 褓姆 住在城 中另一 区内。 至于一 般或其 他人生 下来有 先天缺 
陷 的孩子 ，他 们将秘 密地加 以处理 ，有 关情况 谁都不 清楚。 

格： 是的。 这是 保持治 理者品 种纯洁 的必要 条件。 

苏： 他们监 管抚养 孩子的 事倩， 在母亲 们有奶 的时候 ，他 们引 
D 导母 亲们到 托儿所 喂奶， 但竭力 不让她 们认清 自己的 孩子。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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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的奶 不够， 他们 另外找 奶妈。 他 们将注 意不让 母亲们 喂奶的 
时间 太长， 把给孩 子守夜 以及其 它麻烦 事情交 给奶妈 和媿姆 去干。 

格： 你把 护卫者 妻子抚 育孩子 的事情 ，安 排得这 么轻松 I 
苏： 这是应 该的。 现 在让我 们谈谈 我们规 划的第 二部分 。我 
们曾 经说过 ，儿女 应该出 生在父 母年轻 力壮的 时候。 

格： 诚然。 E 

苏： 你同意 一个女 人精力 最好的 时候大 槪可以 说是二 十年， 
男人 是三十 年吗？ 

格： 你要 选择哪 几年？ 

'苏： 女人 应该从 二十岁 到四十 岁为国 家抚养 儿女， 男 人应当 
从过了 跑步速 度最快 的年龄 到五十 五岁。 461 

格： 这 是男女 在身心 两方面 都精力 旺盛的 时候。 

苏： 因此， 如果超 过了这 个年龄 或不到 这个年 龄的任 何人也 
给 国家生 孩子， 我 们说， 这是亵 渎的不 正义的 6 因 为他们 生孩子 
C 如果 事情不 被发觉 的话） 得不到 男女祭 司和全 城邦的 祷告祝 
福 —— 这 种祝祷 是每次 正式的 婚礼都 可以得 到的， 祈求让 优秀的 
对 国家有 贡献的 父母所 生的下 代胜过 老一代 变得更 优秀， 对国家 B 
更有益 —— 这种 孩子是 愚昧和 淫乱的 产物。 

格： 很对。 

苏： 同样的 法律也 适用于 这样的 情况： 一个尚 在壮年 的男人 
与 一个尚 在壮年 的女子 苟合， 未得治 理者的 准许。 因为我 们将说 
他们给 国家丢 下一个 私生子 ，这 是不合 法的， 亵渎神 明的， 

格： 对 极了。 

苏： 但是 ，我 想女人 和男人 过了生 育之年 ，我们 就让男 人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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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何女 人相处 ，除 了女儿 和母亲 ，女 儿的女 儿以及 母亲的 母亲。 至于 
女人 同样可 以和任 何男人 相处， 只除了 儿子、 父亲， 或父亲 的父亲 
和儿子 的儿子 。 我 们一定 要讐告 他们， 无论 如何不 得让所 怀的胎 
儿得见 天日， 如 果不能 防止， 就必 须加以 处理， 因为 这种后 代是不 
应该抚 养的。 

格： 你 所讲的 这些话 都很有 道理。 但是 他们将 怎样辨 别各人 
D 的父亲 、女儿 和你刚 才所讲 的各种 亲属关 系呢？ 

苏： 他们 是很难 辨别。 但 是有一 个办法 ，即 ，当 他们中 间有一 
个做 了新郎 之后， 他将 把所有 在他结 婚后第 十个月 鸽第七 个月里 
出生的 男孩作 为他的 儿子， 女孩作 为他的 女儿； 他们 都叫他 父亲。 
他又 把这些 儿女的 儿女叫 做孙子 孙女， 这些 孙子孙 女都叫 他的同 
辈 为祖父 祖母。 所有孩 子都把 父母生 自己期 间出生 的男孩 女孩称 
H 呼 为兄弟 姐妹。 他们 不许有 我们刚 才讲的 那种性 关系。 但是 ，法 
律 准许兄 弟姐妹 同居， 如果抽 签决定 而且特 尔斐的 神示也 表示同 
意 的话。 

格： 对 极了。 

苏： 因此 ，格 劳孔, 这就是 我们城 邦里护 卫者中 间妇女 儿童公 
有的 做法。 这个做 法和我 们政治 制度的 其余部 分是一 致的， 而且 
是最好 最好的 做法。 这一 点我们 一定要 在下面 以论辩 证实之 。你 
462 认为 然否？ 

格： 诚然。 

苏： 因此 ，为 取得一 致意见 ，我们 是不是 首先要 问一问 我们自 
己： 什 么是国 家制度 的至善 ，什么 是立法 者立法 所追求 的至善 ，以 
及， 什么是 极恶; 其次 ，我 们是不 是要考 虑一下 ，我们 刚才提 出的建 



议是 否与善 的足迹 一致而 ' K 和恶的 足迹一 致， 

格： 完全 是的。 

苏： 那么 ，对于 一个国 家来讲 ，还 有什么 比闹 分裂 化一 为多 W 
恶 的吗？ 还有 什么比 讲团结 化多为 一更善 的吗？ 

格 ：当然 没有。 

苏 那么， 当全体 公民对 于养生 送死尽 量做到 乃家同 欢万家 
同悲时 ，这种 同甘共 苦是不 是维系 闭结的 纽带？ 

格： 确实 是的。 ， 

苏： 如 果同处 一 国 •同 一逍過 & 人的感 情却不 一样， 哀乐不 
同 ，那么 ，团结 的纽带 就会中 断了。 

格： 当然。 

苏： 这种 情况的 发生不 是由于 公民们 对于“ 我的' “非 我的” 

以 及“別 人的” 这些词 语说起 来不能 异口同 声不能 一致吗 ？ c 

格： 正是。 

苏： 那么 ，一个 国家最 大多数 的人， 对 同样的 东西， 能 够同样 
地说“ 我的' “非 我的” ，这个 国家就 是管理 得最好 的国家 a 
格： 最好最 好的。 

苏： 当一个 国家最 最象一 个人的 时候， 它是管 理得最 好的国 
家。 比如象 我们中 间某一 个人的 手指受 伤了， 整个 身心作 为一个 
人的有 机体， 在 统一指 挥下， 对 一部分 所感受 的痛苦 ，浑身 都感觉 D 

到了， 这 就是我 们说这 个人在 手指部 分有痛 苦了。 这个道 理同样 

• • • 

可应用 到一个 人的其 它部分 ，说 一个人 感到痛 苦或感 到快乐 

# • * 

格： 同样 ，有 如你所 说的， 管理得 最好的 国家最 象各部 分痛痒 
相关的 一个有 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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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任 何一个 公民有 时有好 的遭遇 ，有时 有坏的 遭遇， 
E 这种国 家很可 能会说 ，受苦 的总是 国家自 己的一 个部分 ，有 福应该 
同享 ，有 难应该 同当。 

格： 一个 管理得 很好的 国家必 须是这 样的。 

苏： 现在是 时候了 ，我 们应 该回到 我们这 个国家 来看看 ，是否 
这 里可以 看到我 们所一 致同意 过的那 些品质 ，不 象别的 国家。 

格： 我们 应该这 样做。 

463 苏： 好 ，那么 ，在 我们的 国家里 ，也有 治理者 和人民 ，象 在别的 
国家里 一样， 是吗？ 

格： 是 这样。 

苏： 他们彼 此互称 公民， 是吗？ 

格： 当然 是的。 

苏： 在别的 国家里 ，老 百姓对 他们的 治理者 ，除 了称他 们为公 
民外 ，还称 他们什 么呢？ 

格： 在很多 国家里 叫他们 首长; 在 平民国 家里叫 他们治 理者。 
苏： 在我们 国家里 对于治 理者除 了叫他 们公民 外还叫 他们什 
么？ 

B 格： 保护 者与辅 助者。 

苏： 他们怎 样称呼 人民？ 

格： 纳税 者与供 应者。 

苏： 别的 国家的 治理者 怎样称 呼人民 7 : 

格： 奴隶。 

苏： 治理者 怎样互 相称呼 7 
格： 同 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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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我 们的治 理者怎 样互相 称呼？ 

格： 护 卫者同 事们。 

苏： 告 诉我， 在别 的国家 里是不 是治理 者同事 们之间 有的以 
朋友 互称， 有的却 不是？ 

格： 是的 ，这很 普遍。 

苏： 他们是 不是把 同事中 的朋友 看作自 己人， 把其他 同事看 
作 外人？ C 

格： 是的。 

苏： 你们的 护卫者 们怎么 样 ？ 其 中有没 有人把 同事看 成或说 
成外 人的？ 

格： 当然不 会有。 他一定 会把他 所碰到 的任何 人看作 是和他 
有 关系的 ，是他 的兄弟 、姐妹 ，或 者父亲 、母亲 ，或他 的儿子 、女 儿， 
或他 的袓父 、袓母 、孙子 、孙 女。 

苏： 你答 复得好 极了。 请再 告诉我 一点。 这些 亲属名 称仅仅 
是个空 名呢， 还是 必定有 行动来 配合这 些名称 的呢？ 对所 有的父 D 
辈 ，要 不要按 照习惯 ，表示 尊敬， 要不 要照顾 他们， 顺从 他们， 既然 
反此的 行为是 违天背 义为神 人所共 愤的？ 要 不要让 这些道 理成为 
人 们对待 父亲和 其他各 种亲属 应有态 度的， 从全体 人民那 里一致 
听 到的神 谕呢? 还是让 别的某 种教导 从小就 充塞孩 子们的 耳朵呢 ？ E 

格： 要这 些道理 。 如 果亲属 名称仅 仅是口 头上说 说的， 而充 
行动 配合， 这是荒 谬的。 

苏： 那么 ，这 个国家 不同于 别的任 何国家 ，在这 里大家 更将异 
口 同声 歌颂我 们刚才 所说的 “我的 ”这个 词儿。 如果 有任何 一个人 
的 境遇好 ，大 家就都 说“我 的境遇 好”， 如果有 任何一 个人的 境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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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大家 就都说 “我的 境遇不 好”。 

格： 极是。 

^ 苏： 我们 有没有 讲过， 这 种认识 这种措 词能够 引起同 甘共苦 
彼 此一体 的感觉 7 

格： 我们 讲过。 并且讲 得对。 

苏： 那么护 卫者们 将比别 的公民 更将公 有同一 事物， 并称之 
为“我 的”， 而且因 这种共 有关系 ，他 们苦乐 同感。 

格： 很对。 

苏： 那么 ，除了 国家的 政治制 度之外 ，在 护卫者 之间妇 女儿童 
的公 有不也 是产生 苦乐与 共的原 因吗？ 

格： 这 无疑是 主要的 原因。 

B 苏： 我们 还曾一 致说过 ，这是 一个国 家的最 大的善 ，我 们还曾 卷 

把一个 管理得 好的国 家比之 于个人 的身体 ，各 部分苦 乐同感 ，息息 
相关。 

袼： 我们一 致这样 说过， 说得非 常对。 

苏： 我 们还可 以说， 在辅 助者之 间妇女 儿童公 有对国 家来说 
也是皋 大的善 ，并 且是这 种善的 原因。 

格： 完全 可以这 样说。 

苏： 这 个说法 和我们 前面的 话是一 致的。 因为 我想我 们曾经 
C 说过， 我 们的护 卫者不 应该有 私人的 房屋、 土地以 及其它 私人财 
产。 他 们从别 的公民 那里， 得到每 日的工 资， 作为 他们服 务的报 
酬 ，大 家一起 消费。 真 正的护 卫者就 要这个 样子。 

格： 你说 得对， 

苏； 那么 ，我 们已讲 过的和 St 们正 在这里 讲的这 些规划 ，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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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确 保他们 成为更 名副其 实的保 卫者， 防 止他们 把国家 弄得四 
分五裂 ，把 公有的 东西各 各说成 “这是 我的” ，各人 把他所 能从公 家 D 
弄到 手的东 西拖到 自己家 里去， 把妇女 儿童看 作私产 ，各家 有各家 
的 悲欢苦 乐呢？ 他们 最好 还是对 什么叫 自己的 有同一 看法， 行动 
有同一 目标， 尽量团 结一致 ，甘 苦与共 》 

格： 完 全对。 

苏 ： 那么 ，彼此 涉讼彼 此互控 的事情 ，在 他们那 里不就 不会发 
生 了吗？ 因为 他们一 切公有 ，一身 之外别 无长物 ，这 使他们 之间不 
会发生 纠纷。 因为人 们之间 的纠纷 ，都 是由 于财产 ，儿 女与 亲属的 E 
私有造 成的。 

格： 他们之 间将不 会发生 诉讼。 

苏： 再说 ，他们 之间也 •不大 可能发 生行凶 殴打的 诉讼事 件了。 

因 为我们 将布告 大众， 年龄相 当的人 之间， 自 卫是善 的和正 义的。 
这样可 以强迫 他们注 意锻炼 ，增进 体质。 

格： 很对。 

苏： 这 样一项 法令还 有一个 好处。 一个 勃然发 怒的人 经过自 465 
卫 ，怒 气发泄 ，争 吵也就 不至于 走到极 端了。 

格： 诚然。 

苏： 权 力应该 赋于年 长者， 让他 们去管 理和督 教所有 比较年 
轻的人 。 

格： 道理很 明白。 

苏： 再说 ，理 所当然 ，年轻 人是不 大会对 老年人 动武或 者殴打 
的， 除 非治理 者命令 他们这 样做。 我 认为年 轻人也 不大会 对老年 
人 有其他 无礼行 为的。 有两 种心理 在约束 他们： 一 是畏惧 之心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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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羞耻 之心。 羞耻之 心阻止 他去冒 犯任 何可能 是他父 辈 的人; 
畏惧 之心使 他生怕 有人来 援助受 害者, 而援助 者可能 是他的 儿辈、 
兄弟或 父辈， 

格 ： 结果 当然是 这样。 

苏： 因此， 我们的 法律将 从一切 方面促 使护卫 者们彼 此和平 
相处。 是吧 7 

格： 很和平 1 

苏： 只要 他们内 部没有 纷争， 就 不怕城 邦的其 他人和 他们闹 
纠 纷或相 互闹纠 纷了。 

C 格： 是的 ，不 必怕。 

苏： 他们 将摆脱 一些十 分琐碎 无聊的 事情。 这 些事是 不值得 
去 烦心的 ，我简 直不愿 去谈到 它们。 诸如， 要 去奉承 富人， 要劳神 
焦思去 养活一 家大小 ，一 会儿 借债， 一会 儿还债 ，要 想尽办 法挣几 
个大钱 给妻子 仆役去 花费。 所有这 些事琐 琐碎碎 ，大家 都知道 ，不 
D 值 一提。 

格： 啊， 这个道 理连瞎 子也能 明白。 

苏： 那么 ，他们 将彻底 摆脱这 一切， 如 入极乐 世界， 生 活得比 
最 幸福的 奥林匹 克胜利 者还要 幸福。 

格： 怎么 会的？ 

苏： 他们 得到的 比奥林 匹克胜 利者还 要多。 他 们的胜 利更光 
荣 ，他 们受到 的公众 奉养更 全面。 他们 赢得的 胜利是 全国的 资助。 
他们得 到的拫 酬是他 们以及 他们的 儿女都 由公家 供养。 他 们所需 
要 的一切 ，都 由公家 配给。 活着 为全国 公民所 敬重， 死后受 哀荣备 
E 至的 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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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真是 优厚。 

苏： 你还记 得吗？ 以前辩 论时， 有人责 怪我们 没有使 护卫者 
们得到 幸福， 说他 们掌提 一切， 自己却 什么也 没有。 我想 你还记 466 
得， 我们曾 答应过 ，在适 当的时 候可以 回到这 个问题 上来； 当时我 
们 所关心 的是使 一个护 卫者成 为一个 名副其 实的护 卫者， 尽可能 
使国 家作为 一个整 体得到 幸福， 而不是 只为某 一个阶 级考虑 ，只使 
一个阶 级得到 幸福。 

格： 我记得 。 

苏： 那么 ，好 ，既 然我们 的扶助 者①的 生活， 看 来比奧 林匹克 I 
运动 会的胜 利者的 生活还 荽好， 那么， 还 有什么 必要去 和鞋匠 ，其 B 
他匠人 ，以及 农民的 生活去 比较吗 7 

格： 我 想没有 必要。 

苏： 再者， 我们不 妨把我 在别的 地方说 过的一 些话在 这里重 
说 一遍。 如果护 卫者一 心追求 一种不 是一个 名副其 实的护 卫者应 
有的幸 福生活 ，不 满足于 一种适 度的安 稳的， 在我们 看来是 最好的 
生活 ，反而 让一种 幼稚愚 蠢的快 乐观念 困扰、 支配， 以至利 用权力 
损公 肥私， 损人 利己， 那 么他迟 早会发 现赫西 俄德说 的“在 某种意 C 
义上半 多于全 ”这句 话确是 至理名 

格： 如果 他听我 的劝告 ，他会 仍然去 过原来 的这种 生活。 

苏： 那么 ，你同 意女子 也过我 们所描 述的这 种生活 7 
—— 女子和 男子有 共同的 教育、 有共 同的子 女和共 同保护 其它公 
民； 无论是 在国内 还是外 出打仗 ，女子 与男子 都应当 象猎犬 似的， 
一起守 卫一起 追逐; 并且， 尽可能 以一切 方式共 有一切 事物？ 你同 D 

0 eTUXOUpWV 这里包 括治理 者在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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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只 有这样 做他们 才能把 事情做 得最好 ，既 不违反 女子与 男子不 
同的 自 然特性 ，也 不违反 女子与 男子之 间天然 的伙伴 关系？ 

- 格： 我 同意。 

苏： 那么 ，还 有待于 研究的 问题是 :这样 的共同 关系能 否象在 
别 的动物 中那样 ，真正 在人与 人之间 建立起 来呢？ 如 果可能 ，还要 
问 ，怎 么做才 可能？ 

格： 我正要 提这个 问题， 给你抢 先说了 0 

苏： 他们 在战争 中将怎 么做， 我以为 是明摆 着的。 

E 格： 怎 么做？ 

苏： 她们将 和男子 一同整 队出发 ，带 了身 强力壮 的孩子 ，让他 
们 见识一 下将来 长大了 要做的 事情， 象别的 行业中 带着孩 子看看 
467 一样。 除 了看看 而外， 这些孩 子还要 帮助他 们的父 母从事 各种军 
中 勤务， 并侍候 他们的 父母。 你有没 有看到 过技工 (替如 陶工) 的 
孩 子在自 己 正式动 手做之 前有过 长期的 现察和 帮做的 过程？ 

格： 我看到 过的。 

苏： 难 道陶工 倒更应 该比护 卫者注 意去教 育他们 的孩子 ，让 
孩子们 跟他们 见识和 实习， 以便将 来做好 自己的 工作？ 

格： 这 种想法 就太可 笑了。 

B 苏： 再说 ，人 也象动 物一样 ，越是 在后代 面前， 对敌人 作战也 
越是 勇猛。 

格： 确是 如此。 不 过苏格 拉底， 冒的危 险可也 不小呀 1 胜败 
兵家 常事。 要 是打了 败仗， 他 们的后 代将同 他们自 己一样 遭到巨 
大损失 ，以 致劫后 遗民复 兴祖国 成为不 可能。 

苏： 你 的话是 对的。 不过 你想永 远不让 他们冒 任何危 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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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_ 决无 此意。 

苏： 如果 危险非 冒不可 的话， 那 么冒险 而取得 胜利者 不是可 
以经 过铟炼 而得到 进步吗 7 

格： 显然 如此。 G 

苏 •. 一个 长大了 要做军 人的人 ，少 年时不 去实习 战争, 以为这 
个险不 值得冒 ，或 者冒不 冒差別 不大， 你看这 个想法 对不对 7 

格： 不对。 这个 险冒与 不冒， 对 于要做 军人的 人有很 大的区 
别。 

苏： 那么 ，作 为前提 我们一 定要让 孩子们 从小实 地见习 战争， 
同时我 们也采 取必要 措施避 免危险 ，这 样就两 全了。 是 不是？ 

格： 是的。 

苏： 那么 ，首 先他们 的父辈 ，关于 军事总 不见得 没有一 点经验 
吧？ 总懂得 点哪些 战役是 危险的 ，哪些 是不危 险的吧 7 O 

格： 他们 应当懂 得的。 

苏： 因此 他们可 以把孩 子带去 参加不 危险的 战役， 不 带他们 
去参加 有危险 的战役 ^ 

格 ：对。 ' 

苏： 他们将 把孩子 们交给 那些在 年龄和 经验方 面都有 资格做 
孩 子们领 导者和 教师的 ，不 是滥竽 充数的 军官去 带领。 

格： 这是 非常恰 当的。 

苏： 可是 我们也 要看到 ，人 们遭遇 意外是 屡见不 鲜的。 

格： 的确 是的。 

苏： 因此 我以为 ，为 了预防 意外， 我们应 该一开 始就给 孩子们 
装 上翅膀 ，必 要时让 他们可 以振翼 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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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什么 意思？ 

苏： 我 们一定 要让孩 子们从 小学会 骑马， 然后 带他们 骑马到 
战场 上去察 看战斗 ，但不 要让他 们骑那 种好战 的劣马 ，而要 让他们 
骑那 种既跑 得快而 又容易 驾驭的 驯马。 这样 他们就 既可以 很好地 
看到自 己将来 要做的 事情， 一有 危险， 他们只 要跟着 长辈领 导人， 
又可 以迅速 撤离。 

格： 我看你 的话是 对的。 

46 S 苏： 那么， 关 于军事 纪律应 该如何 规定？ 士兵 应该如 何对待 
自己人 ，如 何对待 敌人？ 我 的想法 不知对 不对？ 

格： 请 把你的 想法告 诉我。 

苏： 如果 任何士 兵开小 差逃跑 ，或 者丢掉 武器， 或者由 于胆怯 
犯了其 它类似 的错误 ，这 种士兵 要不要 被下放 去做工 匠或者 农夫? 
格： 断 然要。 

苏： 任 何士兵 被敌人 活捉做 了战俘 ，我们 同意不 同意， 把他当 
作 礼物送 给敌人 ，随 敌人怎 么去处 理他？ 

® 格： 完全 同意。 

苏： 一个 士兵如 果在战 场上勇 敢超群 ，英 名远扬 ，他应 当首先 
受到战 场上战 友们的 致敬， 然后 再受到 少年和 儿童的 致敬。 你赞 
成不 赞成？ 

格： 赞成。 

苏： 他还应 该受到 他们向 他伸出 右手的 欢迎？ 

格： 应该。 

苏： 但是 ，我想 你不会 再赞成 我下面 的话了 。 

格： 什 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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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他应 该吻每 一个人 ，并且 被每一 个人所 亲吻。 你赞 成吗？ 

格 ： 完全 赞成。 我对这 条法令 ，还 要补充 一点： 在该战 役期间 
他 要爱谁 ，谁 都不准 拒绝。 理 由是： 如果他 在爱着 什么人 (男 的或 c 
女 的）， 他 就会更 热切地 要赢得 光荣。 | 

苏： 好 极了。 我们已 经说过 ，结婚 的机会 对于优 秀人物 ，应该 
多 多益善 ，以便 让他们 尽可能 地多生 孩子。 

格： 是的 ，我 们曾经 这样说 过的， 

苏： 但是荷 马诗篇 中还讲 起过， 用下述 方法敬 重年轻 人中的 
勇士 也是正 当的。 荷马告 诉我们 ，阿雅 斯打起 仗来英 勇异常 ，在宴 D 
席上受 到全副 脊肉的 赏賜； 这 样封于 年轻勇 士既是 荣誉， 还可以 
增强 他们的 体力。 

格： 极是。 

苏： 那么 ，这 里我们 至少可 以把荷 马作为 我们的 榜样。 

在祭礼 及其它 类似场 合上， 我 们表扬 那些功 勋卓著 智勇双 全的优 
秀 人物， 给他 们唱赞 美诗， 给他 们刚才 讲过的 那些特 殊礼遇 ，给以 B 
上座 ，羊 羔美酒 ，这样 对于这 些男女 勇士, 既增强 了他们 的体质 ，还 
给 了他们 荣誉， 

格： 你说得 好极了 # 

苏： 好 ，那么 ，那 些战死 沙场, —— 如果有 人死后 英名扬 ，难道 
我 们不能 首先肯 定他是 名门望 族的金 种子吗 7 
格： 绝对 可以， 

苏： 我们 要不要 相信， 赫 西俄德 诗篇里 ①所说 的黄金 种子死 
后成 为“置 身河岳 的精灵 ，保 卫下民 的救星 5 469 

① 《 工怍 与农时 19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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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 然要。 

苏： 我们 要不要 去询问 一下阿 波罗， 然 后按照 他祈指 亦的隆 
重方式 安葬这 些勇士 神人？ 

格： 我们 还能采 用什么 别的方 式吗？ 

苏： 而且 ，以 后我们 还要对 他们的 坟墓按 时祭扫 ，尊崇 死者有 
B 若 神明。 我们还 要把同 样的荣 誊给予 那些因 年老或 別的原 因而死 
亡的 ，在正 常的一 生活动 中表现 得特别 优秀的 人物。 对吗？ 

格： 肯定 对的。 

苏： 再说 ，我 们的士 兵应当 怎样对 待敌人 7 

格： 在 哪方面 7 

苏： 首 先在变 战败者 为奴隶 方面。 希 腊人征 服别的 希腊城 
邦 ，把同 一种族 的人降 为奴隶 ，你 以为这 样做是 合乎正 义的吗 f 还 
是, —— 不但 自己不 这样， 而且还 竭力阻 止别的 城邦这 样做， 使大 
C 家看到 有被蛮 族征服 的危险 ，使 希腊人 和希腊 人团结 起来， 互不占 
害蔚然 成风。 —— 还 是这样 合乎正 义呢？ 

格 ： 希腊人 大家团 结一致 的好。 

苏： 那么 ，他 们自己 不要希 腊人做 自己的 奴隶, 同时劝 告别的 
希 腊人也 不要希 腊人做 自己的 奴隶？ 

格： 当然。 无 论如何 ，那样 大家宁 愿外抗 蛮族， 内求团 结了。 

苏： 在战场 上作为 胜利者 ，对 于被 击毙的 敌人， 除 武器外 ，不 
去剥取 死者其 它东西 ，是不 是这样 好些？ 捜剥敌 尸财物 ，仿 佛在做 
D 什么 不可少 的事情 一样， 这不 让一些 贪生怕 死的胆 小鬼找 到了借 
口， 他 们可以 不去追 击活着 的敌人 了吗？ 不 是有过 许多军 队曾断 
送 于这种 只顾抢 劫的行 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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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的确 是的。 

苏： 你不觉 得抢劫 死尸是 卑鄙龌 龊的行 为吗？ 把死者 的尸体 
看作 敌人， 而让真 正的敌 人丢下 武器远 走髙飞 ，这不 是女流 之辈胸 
襟狭 隘的表 现吗？ 这种行 为与狗 儿向着 扔中它 们的石 头狂叫 ，却 
不过去 咬扔石 头的人 ，有 什么两 样呢？ E 

格： 丝 毫没有 两样。 

苏： 因此 ，我们 一定要 禁止抢 劫死尸 ，一 定要 给死者 埋葬。 

格： 真的， 我们一 定要这 样做。 

苏： 再说 ，我 们也不 要把缴 获的武 器送到 庙里, 作为捐 献的祭 
品， 为了关 心维护 与其他 希腊人 的友好 关系， 尤其不 要把希 腊人的 470 
武器 送去。 我们 倒真该 害怕把 同种人 的这些 武器， 作为祭 品送到 
庙 里去， 以 至亵渎 神圣， 除非神 指示要 这样做 。 

格 ： 再对不 过了。 

苏： 关于蹂 躏敌方 希腊人 的土地 和焚烧 敌方希 腊人的 房屋的 
问题, 你的士 兵们究 竟应该 怎样去 对待呢 7 

格： 我 很高兴 听听你 对这个 问题的 意见。 

苏： 据 我看， 他们 对希腊 敌人既 不能蹂 躏土地 也不该 焚烧房 B 
屋。 他们应 该限于 把一年 的庄稼 运走。 要 不荽我 把理由 告诉你 7 

格 ：荽。 

苏： 我的看 法是： 正如我 们有两 个不同 的名称 —— “战 争”与 
“内讧 ”一样 ，我 们也 有两个 不同的 事倩。 所谓两 个不同 的事情 ,一 
指 内部的 ，自己 人的; 一指 国外的 ，敌 我的。 国 内的冲 突可称 为“内 
讧”， 对外的 冲突可 称为“ 战争' 

格： 你 的话很 中肯。 



210 


理想国 


C 苏： 如果 我说希 腊人与 希腊人 之间的 一切关 系是属 于内部 
的 ，自家 人的; 希腊 人与蛮 族之间 的关系 是属于 外部的 ，敌 我的; 请 
问 ，你 觉得我 这个话 也同样 中肯吗 7 
格 ： 很 中肯。 

苏： 那么， 当 希腊人 抗拒野 蛮人， 或 者野蛮 人侵略 希腊人 ，他 
们 是天然 的敌人 ，他 们之间 的冲突 必须叫 做“战 争”; 如果希 腊人同 
希腊 人冲突 ，他们 是天然 的朋友 ，不过 希腊民 族不幸 有病， 兄弟不 
D 和罢了 ，这种 冲突必 须叫做 “ 内讧' 

格： 我 完全同 意你的 看法。 

苏： 那么， 研 究一下 我们现 在所说 的“内 讧”问 题吧。 当内讧 
发生 ，一 个国家 ，分 裂为二 ，互相 蹂躏其 土地， 焚饶其 房屋， 这种荒 
谬绝伦 的行动 ，使 人觉得 双方都 不是真 正的爱 国者; 否则他 们为什 
么要这 样残酷 地去伤 害自己 衣食父 母的祖 国呢？ 但 是我们 认为， 
如果 胜利者 仅限千 把对手 所收获 的庄秣 带走， 他们 的所作 所为表 
E 明 他们还 是指望 将来言 归于好 ，停 止没完 没了的 内战的 ，那 么他们 
的行为 就还是 适度的 ，可 理解的 。 

格： 是的 ，这 种想法 还比较 文明些 ，比较 合乎人 情些。 

苏 ：好。 那么 ，你 要创建 的城邦 ，是一 个希腊 城邦吗 7 
格： 一定 是的。 

苏： 那么 ，这个 城邦的 公民不 都是文 明的君 子人吗 7 
格： 确实 是的。 

苏： 他们要 不要热 爱同种 族的希 腊人？ 要不要 热爱希 腊故国 
的 河山？ 要不要 热爱希 腊人共 同的宗 教信仰 7 
格： 当然要 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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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他 们不会 把同种 族希腊 人之间 的不和 看作内 部冲突 ，称^ 
之为“ 内讧” 而不愿 称之为 “战争 ”吗？ 

格： 当然 会的。 

苏： 他们虽 然争吵 ，但 还时 刻指望 有朝一 日言归 于好吗 7 

格： 完全是 这样。 

苏： 那么 ，他们 的目的 在于善 意告诫 ， 而不 在于 恶意奴 役和毁 
灭。 他们是 教导者 ，决 不是 敌人。 

格： 很对。 

苏： 那么 ，他们 既然是 希腊人 ，就 不会蹂 躏希腊 的土地 ，焚毁 
希腊的 房屋。 他 们也不 会把各 城邦的 希腊人 （少 数罪魁 祸首除 
外） ，不 论男女 老少， 都当作 敌人； 由于这 些理由 ，他 们决不 会蹂躏 B 
土地 ，拆 毁房屋 ，因 为对方 大多数 人都是 他们的 朋友。 他们作 为无’ 
辜者 进行战 争只是 为了施 加压力 ，使对 方自知 悔误陪 礼谢罪 ，达到 
了这个 目标就 算了。 

格： 我同 意你的 说法。 我 们的公 民应该 这样对 待自己 的希腊 
对手。 至于 对付野 蛮人， 他们 则应该 象目前 希腊人 对付希 腊人那 
样。 

苏： 那么， 我们 要不要 再给我 们的护 卫者制 定这样 一条法 c 
律: —— 不准蹂 躏土地 ，不 准焚烧 房屋？ 

格： 要的。 让我们 认为这 些话以 及前面 说过的 那些话 都是对 
的。 

但是， 如果 我们让 你这样 滔滔不 绝地讲 下去， 亲爱的 苏格拉 
底， 我担心 你将永 远说不 到那个 你答应 要解答 的问题 上来。 这个 
问 题是： 我们 所描述 过的这 样一种 国家是 否可能 实现？ 如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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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又怎 样才能 实现？ 我 承认， 你的国 家如能 实现， 那是非 常理想 
D 的; 你没 有描述 到的, 我还可 以替你 补足。 我 看到全 国公民 在战争 
中互 不抛弃 ，彼此 以兄弟 、父辈 、儿子 相待， 使他们 无敌于 天下； 如 
果再加 上女兵 ，或 同男兵 并肩作 战或为 了吓唬 敌人， 一 齐努力 ，使 
他 们无往 不胜。 我还 看到你 没有提 及的种 种平时 在国内 的 好处。 
E 这 些我都 承认。 如 果这种 国家实 现的话 ，还有 其它说 不尽的 好处， 
你 也不必 再去细 讲了。 但是 ，让我 们立即 来只说 明这个 问题: 这是 
472 不 是可能 7 如果可 能的话 ，又 怎么才 可能？ 其 佘一切 ，我们 不谈。 

苏： 你这是 对我的 议论作 了一次 突然的 攻击， 对我的 稍微犹 
豫你一 点也不 体谅。 你 或许不 知道， 我好不 容易刚 躲开了 头两个 
浪头 ，你如 今紧接 着又向 我掀起 了第三 个浪头 ，也是 最大最 厉害的 
一个 浪头。 等到你 看到听 到了这 个浪头 ，你一 定会谅 解我， 承认我 
的 担心和 稍作犹 豫是自 然的， 因为要 提出来 讨论的 这个议 论是如 
此 的奇特 怪异。 

B 格： 你 越是这 样推诿 ，我 们越是 不能放 你走； 无 论如何 ，你一 
定得告 诉我们 ，这 种政治 制度怎 样才能 实现。 因此请 讲下去 ，不要 
再 浪费_ 了。 

苏： 好吧 ，我 们首先 要记得 ，我 们是从 研究“ 什么是 正义” ,“什 
么是不 正义” 的问题 走到这 儿来的 。 

格： 是的 ，那 又怎么 样呢？ 

苏 ：哦， 没有 什么。 问题在 这里。 如果 我们真 找到了 什么是 
正义 的话， 我们是 不是要 求一个 正义的 人和正 义本身 ①毫无 差别, 
C 在 各方面 都完全 一模一 样呢？ 还是， 只要正 义的人 能够尽 量接近 

① w 丰身” ，即柏 拉图的 理念。 




正义 本身， 体现正 义比别 人多些 ，我 们也 就满意 了呢？ 

格： 哦 ，尽 量接近 标准就 可以使 我们满 意了。 

苏： 那么， 我们 当初研 究正义 本身是 什么， 不 正义本 身是什 
么 ，以 及一个 绝对正 义的人 和一个 绝对不 正义的 人是什 么样的 (假 
定这种 人存在 的话） ，那 是为 了我们 可以 有一个 样板。 我们 看着这 
些样板 ，是为 了我们 可以按 照它们 所体现 的标准 ，判 断我们 的幸福 D 
或 不幸， 以及 我们的 幸福或 不幸的 程度。 我 们的目 的并不 是要表 
明这些 样板能 成为在 现实上 存在的 东西。 

格： 你 的话是 真的。 

苏： 如果一 个画家 ，画 一个 理想的 美男子 ，一切 的一切 都已画 
得恰 到好处 ，只是 还不能 证明这 种美男 子能实 际存在 ，难道 这个画 
家会因 此成为 一个最 糟糕的 画家吗 7 

格： 不 ，我 的天啊 ，当然 不能这 样说： 

苏： 那么， 我们说 我们不 是在这 里用词 句在创 造一个 善的国 E 
家吗？ 

格： 确是 如此。 

苏： 那么， 如果我 们不能 证明一 个国袞 能在现 实中管 理得象 
我 们所描 述的那 样好， 难道就 可以因 此说我 们的描 述是最 糟糕的 
理 论吗？ 

格： 当然不 可以。 

苏： 道 理就在 这里。 但是， 如果我 为了使 你髙兴 ，设法 给你指 
出， 在什 么情况 下和在 哪个方 面我所 描述的 这些东 西最可 能接近 
实现。 请把你 前面同 意过的 话再说 一遍。 

格: 什 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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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苏： 凡是 说过的 都一定 要做到 ，这可 能吗？ 还是说 ，真 理通常 
总是做 到的比 说到的 要少？ 也 许有人 不这样 认为。 可是你 同意不 
同 意我这 个说法 7 

格： 同意。 

苏： 那么 ，你 就不要 老是要 我证明 ，我用 词句撣 述的东 西是可 
以完 完全全 地做得 到的了 。不， 如果 我们能 够找到 一个国 家治理 
得非 常接近 于我们 所描写 的那样 ，你就 得承认 ，你所 要求的 实现已 
B 经 达到， 你 已经满 意了。 你说你 满意了 没有？ 我自 己是觉 得满意 
了。 

格： 我也 觉得满 意了。 

苏： 第二件 要做的 事情看 来是， 设法寻 找和指 出在现 行的那 
些 城邦法 制中是 什么具 体缺点 妨碍了 他们， 按照我 们所描 写的法 
制去治 理它； 有 什么极 少数的 变动就 可以导 致他们 所企求 的符合 
我们 建议的 法律; 如果一 项变动 就够了 ，那 是最好 ，如 果一项 不行， 
就两项 ，总 之变动 愈少愈 小愈是 理想。 
c 格： 确是 如此。 

苏： 那么， 我 们可以 指出， 有一 项变动 可以引 起所要 求的改 
革。 这个 变动并 非轻而 易举， 但却是 可能实 现的。 

格： 那是 什么变 动呢？ 

苏 ••哦 I 我想我 已临近 我们所 比拟的 那个最 大的怪 论之浪 
了。 然 而我还 是要讲 下去。 就 是为此 把我淹 没溺死 在讥笑 和藐视 
的浪 涛当中 ，我也 愿意。 好 ，现在 听我讲 下去。 

格： 讲下 去吧。 

苏： 除非 哲学家 成为我 们这些 国家的 国王， 或 者我们 目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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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为国王 和统治 者的那 些人物 ，能 严肃认 真地追 求智慧 ，使 政治权 
力与 聪明才 智合而 为一； 那 些得此 失彼， 不 能兼有 的庸庸 碌碌之 
徒 ，必 须排除 出去。 否 则的话 ，我亲 爱的格 劳孔， 对 国家甚 至我想 
对全 人类都 将祸害 无穷， 永无 宁日。 我们前 面描述 的那种 法律体 E 
制 ，都只 能是海 客谈瀛 ，永 远只 能是空 中楼阁 而已。 这就是 我一再 
踌 躇不肯 说出来 的缘故 ，因为 我知道 ，一 说出 来人们 就会说 我是在 
发 怪论。 因为 一般人 不容易 认识到 ：除了 这个办 法之外 ，其 他的办 
法 是不可 能给个 人给公 众以幸 福的。 

格： 哦 ，苏格 拉底， 你信口 开河， 在我们 面前乱 讲了这 一大套 
道理 ，我 怕大人 先生们 将要脱 去衣服 ，赤膊 上阵， 顺 手拣起 一件武 474 
器 向你猛 攻了。 假 使你找 不到论 证来森 严你的 堡垒， 只是 弃甲曳 
兵而逃 的话， 那时你 将尝到 为人耻 笑的滋 味了。 

苏： 都 是你把 我搞得 这么尴 尬的。 

格： 我 是做得 对的。 但我不 会袖手 旁观， 我将 尽我之 所能帮 
助你， 我 可以用 善意和 鼓励帮 助你， 也许我 还可以 答复你 的问题 
答得比 别人恰 当些。 因此, 在我的 支持下 ，你 去试着 说服那 些怀疑 B 
派 去吧: 真理 的确是 在你的 一边。 

苏： 有你这 样一个 坚強的 朋友， 我一定 去试。 我觉得 ，如 果我 
们要 能避过 你所讲 的那种 攻击， 我们 必须对 我们敢 于认为 应该做 
我们治 理者的 那种哲 学家， 给以 明确的 界说。 在哲 学家的 界说明 
确后 ，我 们就可 以无所 畏惧了 ，因 为那时 我们可 以向人 们指出 ，研 C 
究哲 学和政 治艺术 的事情 天然属 于爱智 者的哲 学家兼 政治家 。至 
于其余 的人， 不知研 究哲学 但知追 随领导 者是合 适的。 

格： 给以 清楚的 界说， 不宜再 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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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跟 我来罢 ，我们 也许有 什么办 法可以 来说明 我们的 
意思。 

格： 讲下 去吧。 

苏： 那么, 不必我 提醒你 ，你 一定还 记得， 如果 我们说 一个人 
是 一样东 西的爱 好者， 如果我 们称他 为这东 西的爱 好者说 得不错 
的话 ，意 思显然 是指， 他爱这 东西的 全部， 不 是仅爱 其中的 一部分 
而不 爱其余 部分。 

D 格： 看来我 需要你 的提醒 ，我实 在不太 理解。 

苏： 格 劳孔啊 ，你 那个答 复对别 人适合 ，对 你并不 适合。 象你 
这样 一个“ 爱者” 不应该 忘记， 应该懂 得所有 风华正 茂的青 少年总 
能拨动 爱孩子 的人的 心弦， 使 他觉得 可爱。 你对美 少年的 反应不 
是这 样吗？ 看 见鼻扁 者你说 他面庞 妩媚； 看 见鹰鼻 者你说 他长相 
E 英俊； 看见 二者之 间鼻型 的人你 说他勻 称恰到 好处; 看见面 黑的人 
你说 他英武 勇敢； 看 见面白 的你说 他神妙 秀逸。 “蜜 白”这 个形容 
词 ，本 身就是 爱者所 发明， 用来称 呼瘦而 白的面 容的。 一句话 ，只 
475 要 是在后 起之秀 者身上 ，你便 没有什 么缺点 不可以 包涵的 ，没 有什 
么 优点会 漏掉而 不加称 赞的。 

格： 如果你 一定要 我充当 具有这 种倾向 的爱者 的代表 的话， 
为了便 于论证 起见， 我愿意 充当。 

苏： 再说， 爱喝酒 的人怎 么样？ 你没有 注意到 他们也 有这种 
情 况吗？ 他们爱 喝每一 种酒， 并且都 有一番 道理。 

格： 确是 这样。 

苏： 至于 爱荣誉 的人， 我想 你大概 看到过 也是这 样的。 他们 
B 做不 到将军 ，做 连长也 可以; 得不 到大 人物的 捧场， 让小人 物捧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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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过瘾。 不 论怎样 ，荣 誉他们 是少不 得的。 

格： 是的， 不错。 

苏： 那么 ，你 肯不肯 再回答 一次我 的这个 问题: —— 当 我们说 
某某人 爱好某 某东西 ，不 管是什 么东西 ，他是 爱好这 个东西 的全部 
呢， 还是仅 爱好它 的一部 分呢？ 

格： 全部。 

苏： 那么， 关 于哲学 家我们 不也可 以这么 说吗？ 哲学 家是智 
慧的 爱好者 ，他不 是仅爱 智慧的 一部分 ，而是 爱它的 全部。 

格： 是的 ，他爱 全部。 

苏： 那么 ，一个 不爱学 习的人 ，特 别是如 果他还 年轻， 还不能 C 
判断什 么有益 .，什 么无益 ，我 们就 不会说 他是一 个爱学 习的人 ，或 
一 个爱智 的人。 正 象一个 事实上 不饿因 而不想 吃东西 的人， 我们 
不会 说他有 好胃口 ，说他 是一个 爱食者 一样。 

格： 很对。 

苏： 如果有 人对任 何一门 学问都 想涉猎 一下， 不 知厌足 —— 

这 种人我 们可以 正确地 称他为 爱智者 或哲学 家吗？ 

格： 如果好 奇能算 是爱智 的话， 那么你 会发现 许多荒 谬的人 D 
物都 可以叫 做哲学 家了。 所有爱 看的人 都酷爱 学习， 因此 也必定 

摯 t 

被包括 在内， 还 有那些 永远爱 听的人 也不在 少数， 也 包括在 

• • 

内。 一一 这种 人总是 看不到 他们参 加任何 认真的 辩论， 认 真的研 
究; 可是 ，仿佛 他们已 把耳朵 租出去 听合唱 了似地 ，一到 酒神节 ，他 
们 到处跑 ，不 管城里 乡下， 只要有 合唱， 他 们总是 必到。 我 们要不 
要称这 些人以 及有类 似爱好 的人， 还 有那些 很次要 的艺术 的爱好 E 
者 为哲学 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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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决 不要。 他 们只是 有点象 哲学家 罢了。 

格： 那么 ，哪 些是真 正的哲 学家呢 7 

苏： 那 些眼睛 盯着真 理的人 。 

格： 这话 很对， 不过你 所指的 究竟是 什么意 思呢？ 

苏 •_ 和 別人讲 很难说 得明白 ，但是 和你讲 ，我 想， 你会 同意我 
下述论 点的。 

格： 什 么论点 7 

苏： 美 与丑是 对立的 ，它们 是二。 

476 格： 哦， 当然。 

苏： 它们既 是二， 各自则 为一。 

格： 是的。 

苏： 我们可 以同样 说別的 相反的 东西， 正 义与非 正义， 善与 
恶 ，以 及其它 类似的 理念。 这个 说法作 如下表 述也能 成立: 就它们 
本 身而言 ，各自 为一， 但由于 它们和 行动及 物体相 结合， 它 们彼此 
互 相结合 又显得 无处不 是多。 

格： 你说 得对。 

苏： 那么， 我这里 一定要 划一条 线把两 种人分 开来。 在那一 
B 边是你 说过的 看戏迷 、艺 术迷 、爱 干实务 的人； 在这 一边是 我们所 
讨 论的这 种人。 只 有这边 的这些 人才配 叫做哲 学家。 

格： 你说 的是什 么意思 7 

苏： 一种 人是声 色的爱 好者， 喜欢美 的声调 、美 的色彩 、美的 
形状 以及一 切由此 而组成 的艺术 作品。 但是 他们的 思想不 能认识 
并 喜爱美 本身。 / 


格： 确实如 此》 



第五卷 


219 


苏： 另一 种人能 够理解 美本身 ，就 美本身 领会到 美本身 ，这种 
人 不是很 少吗？ 

格： 很少， 很少。 c 

苏： 那么， 一个 人能够 认识许 多美的 东西， 但 不能认 识美本 
身 ，别人 引导他 去认识 美本身 ，他 还总是 跟不上 —— 你认为 这种人 
的 一生是 如在梦 中呢还 是清醒 的呢？ 请你想 想看， 一个人 无论是 
睡着还 是醒着 ，他把 相似的 东西当 成了事 物本身 ，他 还不等 于在梦 
中吗 7 

格： 我当然 要说， 他的一 生如在 梦中。 

苏： 好 ，再说 相反的 一种人 ，这 种人 认识美 本身， 能够 分别美 
本 身和包 括美本 身在内 的许多 具体的 东西， 又不把 美本身 与含有 D 
美的 许多个 别东西 ，彼此 混淆。 这个人 的一生 ，据你 看来， 是清醒 
的呢 ，还 是在梦 中呢？ 

格 ： 他是 完全清 醒的。 

苏： 那么 ，我们 说能有 这种认 识的这 种人的 心智具 有“知 识”, 
而前一 种人， 由于只 能有那 样的“ 意见” ，所以 我们说 他们的 心智有 
的 只是意 见而已 ，这 样说不 对吗？ 

格： 当然 对的。 

苏 ： 假 使那个 如我们 所说的 ，只 有意见 ，没 有知识 的人， 大发 
脾气 ，不 服我们 的说法 ，说我 们是在 欺骗他 ，那么 ，我 们要不 要好言 E 
相慰 ，然 后婉转 地让他 知道， 他的心 智是不 太正常 的呢？ 

格： 我们应 该婉转 地让他 知道这 一点。 

苏： 那么让 我们想 一想对 他该说 些什么 话吧。 我们要 不要这 
样说 :他们 有知识 ，我们 非但不 妒忌， 反而很 高兴。 然后再 问他肯 


^ ft 1 ， ... .n wriwirii 1 丨 .. 、翎 TT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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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 答复下 面这个 问题: “一个 有知识 的人. 总是知 道一点 点的呢 
还是一 无所知 的呢? ”你 来代他 答复一 下看。 

格： 我将这 样答复 —— “ 这个人 总是知 道一点 点的' 

苏 •. 这个“ 一点点 ”是“ 有”还 是“无 ”®? 

477 格： “一点 点”是 “有” ，“ 无” 怎么可 知呢？ 

苏： 因此 ，即使 从一切 方面来 考虑这 个问题 ，我 们都完 全可以 
断言 ，完 全有的 东西是 完全可 知的; 完 全不能 有的东 西是完 全不可 
知的。 

格： 是的， 完全可 以这样 断言。 

苏： 好， 假使有 这样一 种东西 ，它既 是有又 是无， 那么 这种东 
西能够 是介于 全然有 与全然 无之间 的吗？ 

格： 能够 是的。 

苏： 那么 ，既然 知识与 有相关 ，而 无知 必然与 无相关 ，因此 ，我 
B 们 必须要 找出和 无知与 知识之 间的状 况相对 应的东 西来， 如果有 
这 种东西 的话。 

格： 是的。 

苏： 不是 有一种 我们叫 做“意 见”的 东西吗 7 

格： 有的。 

苏： 它和 知识是 同一种 能力呢 还是另 一种能 力呢？ 

格： 是 另一种 能力。 

苏： 意见 与知识 由于是 不同的 能力， 它 们必然 有不同 的相关 
者。 

格： 必 然有。 

① “有' “无” 或译为 "存在 ”与“ 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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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知 识天然 地与有 相关， 知识就 是知遒 有和有 者的存 
在 状况。 不过等 一等， 这里 有一个 区別， 我 认为必 须把它 说明一 
下。 

格： 什么 区别？ 

苏： 让我把 我们身 上以及 其它一 切东西 所具有 的功能 归并起 c 
来作为 一个类 ，即， 使我 们能够 做各种 力所能 及的工 作的“ 能力' 
例如视 、听就 是我们 指的这 种能力 ，① 如果对 我所指 的这个 类你和 
我有相 同理解 的话。 

格： 我 也这样 理解。 

苏： 那 么让我 把我对 这些功 能的印 象告诉 你吧。 我看 不到功 
能 有颜色 、形状 或其它 类似的 ，在别 的许多 场合， 我 凭它们 就能划 
分各 类事物 的那种 特质。 对于功 能我只 注意一 件事， 即它 的相关 D 
者和 效果。 我就 是凭这 个来把 各种功 能称作 一个功 能的。 关系着 
同一 件事完 成同一 件事， 我们就 说功能 是同一 功能; 关系着 不同的 
事， 完成不 同的事 ，我 们就说 功能是 不同的 功能。 你以为 怎样？ 你 
是不 是这样 做的？ 

格 ： 同你 一样。 

苏： 那么， 我的好 朋友， 言归 正传。 请你 告诉我 ，你以 为“知 
识” 是一种 能力吗 7 或者 ，你 还有别 的归类 方法吗 7 E 

格： 没有 别的归 类法， 能力是 所有功 能中力 量最大 的一种 ^ 

苏： “意 见”怎 么样？ 我们 应该不 把它归 入能力 而归入 别的什 
么 类吗？ 

格： 不行。 因为使 我们能 有意见 的力量 只能是 形成意 见的能 

① 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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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不能是 别的。 

苏： 但是， 不久以 前你刚 同意过 说知识 与意见 ①不是 一回事 
呀。 


格： 是的， 因为没 有一个 明白事 理的人 会把绝 对不会 有错误 
的东西 和容易 有错误 的东西 混为一 谈的。 

苏： 好 极了。 我们显 然看法 相同： 意见 和知识 不是一 回事。 


478 


格： 它们 不是一 回事。 

苏： 因此， 它们各 有各的 相关者 ，既然 它们各 有各的 能力。 


格 •， 必然 如此。 

苏： 据 我看， 知识 与“有 ”相关 ，知 识的目 的 在于认 识“有 ”的状 


格： 是的。 

苏： 至于 意见， 我们认 为它不 过形成 意见。 


格： 是的。 

苏： 知识 的对象 与意见 的对象 相同， 可 知的东 西和可 以对之 
有意见 的东西 也将相 同呢， 还是说 ，它们 是不可 能相同 的呢？ 

格： 裉据 我们一 致同意 的原则 来看, 它们不 可能是 相同的 。如 
B 果不 同的能 力天然 有不同 的对象 ，又 ，如 我们主 张的， 意见 与知识 
是不同 的能力 ，那么 ，知识 与意见 的对象 也当然 是不同 的了。 

苏： 如果“ 有”是 知识的 对象， 那么意 见的对 象一定 不是有 ，而 
是另外 一种东 西了， 对吗？ 

格： 对的 ，一 定是另 外一种 东西。 

苏： 那 么意见 的对象 是“无 ”吗？ 还 是说， 关于“ 无”连 有一个 


① 知识 huor ^ p ]， 意见 86以, 



“意 见”也 是不行 的呢？ 想想 看吧。 一 个有意 见的人 他的意 见不是 
对某 种东西 的吗？ 或者 请问： 一 个人有 意见， 却 是对于 无的意 
见， —— 这是可 能的吗 7 

格： 不 ，这是 不可能 的。 

苏： 因此 ，一 个具有 意见的 人就是 对某一 个东西 具有意 见了？ 

格： 是的。 

苏： 既 是无， 就不能 说它是 “某个 东西” —— 只有 称它“ 无”是 
最正 确的。 C 

格： 是的。 . 

苏： 那么， 我们必 须把关 于“无 ”者称 作无知 ，把关 于“有 ”者称 
作 知识。 

格： 很对。 

苏： 那么一 个人具 有意见 就既不 是对于 有的也 不是对 于无的 
了。 

格： 的确 ，都不 是的。 

苏： 所以 意见既 非无知 ，亦非 知识。 

格： 看来是 这样。 

苏： 那么是 不是超 出它们 ，是 不是 比知识 更明朗 ，比无 知更阴 
暗？ 

格： 都 不是。 

苏： 因此 ，你是 不是把 意见看 作比知 识阴暗 ，比 无知 明朗， 

格： 完全 是这个 想法。 

苏： 是介 于两者 之间？ 

格： 是的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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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意见就 是知识 和无知 两者之 间的东 西了。 

格： 绝对 是的。 

苏： 我 们前面 说过： 如 果有什 么东西 显得既 是有， 同时 又是 
无 ，那 它就处 于完全 的有和 完全的 无之间 ，与 之对应 的能力 就既不 
是知识 乂不是 无知， 而是处 于这两 者之间 的一种 能力。 我 们不是 
这么 说过吗 7 

格： 对的。 

苏： 我们 刚才看 到了， 在知 ik 和 无知之 间有一 种被我 们祢之 
为 意见的 东西。 

格. • 看 到了。 

E 那么 剩下来 要我们 做的事 情就是 去发现 既是苻 又 是无， 

不 能无条 件地说 它仅是 有或仅 是无的 那种东 西了。 如果我 们能找 
到了它 ，我们 就相当 有理由 说这就 是意见 的对象 ，于 是把两 端的东 
西与 两端相 关联， 把中 间的东 西与中 间相关 联 & 我 这样说 你能同 
窓吗？ 

格： 同意。 

苏 这 些原则 已经肯 定了。 现在让 那位 爱竚景 物的人 有话可 
4^9 以说 出来， 我要 让他答 复我的 问题。 他不相 信有永 远不变 的美本 
身 或美的 理念， 而只相 信有许 多美的 东西， 他绝对 不信任 何人的 
话， 不 信美本 身是“ 一”， 正义 本身是 “一' 以及其 它东西 本身是 
“一' 等等。 我们 问他: 我的 好朋友 ，在这 许许多 多美的 东西里 ，难 
道没有 一丁点 儿丑的 东西吗 7 在 许许多 多正义 的东 西里， 难道没 
有 一丁点 儿不正 义的东 西吗？ 在许许 多多虔 诚的东 西里， 难道没 
有一丁 点儿不 虔诚的 东西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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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不， 必定 有的。 这许 多美的 东西都 会以某 种方式 显得既 
是美的 ，又是 丑的。 你所问 及的其 它东西 也无不 如此。 E 

苏： 还有 许多东 西不是 有些东 西的双 倍吗？ 它 们显得 是一样 
东西的 双倍， 难道不 同样又 显得是 另一样 东西的 一半吗 7 
格： 是的。 

苏： 还有 许多东 西我们 说它们 是大的 或小的 ，轻的 或重的 ，难 
道 不可以 同样把 大的看 作小的 ，小 的看作 大的， 轻的看 作重的 ，重 
的看作 轻的吗 r 

格： 都是可 以的。 彼此 可以互 通的。 

苏： 那么， 这些多 样性的 东西中 每一个 是不是 只能说 是这样 
的 而不能 (如有 些人主 张的) 是那 样的呢 7 

格： 这 很象那 些在宴 席上用 模棱两 可的话 难人的 把戏， 或小 
孩子 玩的猜 那个含 义模棱 的谜语 一样， —— 那个关 于太监 用什么 C 
东 k 西打一 只蝙蝠 ，蝙 蝠停 在什么 东西上 的谜语 这些事 物都太 
模棱 ，以至 无法确 切决定 ，究 竟是 它还是 非它； 还是， 既是 它又非 
它; 或 者还是 ，既不 是它， 也不是 非它。 

苏： 那么， 你 有没有 对付它 们的办 法呢？ 除了在 “是” 和“木 
是 ”之间 ，你 还能找 到什么 更好的 地方去 安置它 们吗？ 须知， 不可 
能找到 比不存 在更暗 的地方 ，以 致使它 更不实 在些, 也不可 能找到 
比存 在有更 明朗的 地方， 以致使 它更实 在些。 D 

格： 极是 极是。 

苏： 因 此看来 ，我们 似乎已 经发现 到了: 一般人 关于美 的东西 

① 谜 语是： 一 个男人 (又非 男人) 觅 （又 非觅） 鸟 (又 非鸟） 停在一 根树枝 （又 非树 
枝) 上， 用石块 (又非 石块) 打它， 谜底 应是： 太 监瞥见 一只蝙 蝠濘在 一裉芦 苇上， 用一 
块 轻石片 去打它 ^ 



以及其 它东西 的平常 看法， 游 动于绝 对存在 和绝对 不存在 之间。 
格： 的确 是的。 

苏： 但 是我们 在前面 已一致 同意: 如果我 们找到 了这类 东西， 
它应该 被说成 是意见 的对象 ，而不 应该被 说成是 知识的 对象; 这种 
东西游 动于中 间地区 ，且为 中间的 能力或 官能所 理解。 

格： 是的, 我们同 意过。 

苏： 因此， 那些只 看到许 许多多 亨 ，许许 多多正 义的东 
e 西， 许许多 多其它 的东西 的人， 虽然 i 又 他们 也始终 不能看 

到 美本身 ，正 义等等 本身。 关于 他们我 们要说 ，他们 对一切 都只能 

• • • 

有意见 ，对于 那些他 们具有 意见的 东西谈 不上有 所知。 

格： 这是必 定的。 

苏 ： 相反 ，关 于那些 能看到 每一事 物本身 ，甚至 永恒事 物的人 
们， 我们 该说什 么呢？ 我们不 应该说 他们具 有知识 而不是 具有意 
见吗？ 

r 格： 必 定说他 们具有 知识。 

苏： 我们 不想说 ，他 们专心 致志于 知识的 对象， 而另一 种人只 
480 注意于 意见的 对象吗 ？ 你还 记得吗 ，我 曾说过 ，后一 种人专 注意于 
声 色之美 以及其 它种种 ，他 们绝对 想不到 世 上会有 美本身 ，并 且是 
实在的 7 

格： 是的， 我们还 记得。 

苏： 因此， 如 果我们 称他们 为爱意 见者， 而不 称他们 为爱智 
者 ，我 们不会 有什么 冒犯他 们吧？ 如果 我们这 样说， 他们会 对我们 
生气吗 7 

格： 他们 如果相 信我的 劝告， 是 不会生 气的。 因为对 真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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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不 对的。 

苏： 那 些专心 致志于 每样东 西的存 在本身 的人， 我们 是不是 
必须称 他们为 爱智者 而不称 他们为 爱意见 者呢？ 

格： 是的 ，当 然是的 》 



苏 ： 那么， 格劳孔 ，经 过这么 漫长而 累人盼 讨论， 我们 终于搞 
清楚了 ，什么 样的人 才是真 哲学家 ，什 么样的 人不是 真哲学 家了。 

格： 要知道 ，欲 速则不 达呀。 

苏： 我觉 得不是 这样。 我还是 认为， 如 果我们 仅仅讨 论这一 
个 问题， 如果不 是还有 许多其 他的问 题需要 我们同 时加以 讨论的 
话 (这些 问题是 一个希 望弄清 楚正义 者的生 活和不 正义者 的生活 
有何 区别的 人所必 须研究 的）， 我们或 许把这 个问题 已经弄 得更清 
楚 了呢。 : 

格： 且说 ，下 面我们 该讨论 什么问 题呢？ 

苏 •. 是的 ， 我 们应当 考虑接 下来要 讨论的 问题。 既然 哲学家 
是能把 握永恒 不变事 物的人 ，而 那些做 不到这 一点， 被千差 万别事 
物的 多样性 搞得迷 失了方 向的人 就不是 哲学家 ，那么 ，两种 人我们 
应该 让哪一 种当城 邦的领 袖呢？ 

格： 你说我 们怎么 回答才 对呢？ 

苏： 我 认为谁 看来最 能守卫 城邦的 法律和 习惯， 就确 定让谁 
做城 邦的护 卫者。 

格 ：对。 

苏： 再说 ，一 个不管 是看守 什么事 物的人 ，应当 用一个 盲者呢 
还 是用一 个视力 敏锐的 人去担 当呢？ 这个问 题的答 案该是 一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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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的吧？ 

格： 当然是 明明白 白的。 

苏： 你认为 下述这 种人与 盲者有 什么不 同吗： 他们不 知道每 
一事物 的实在 ，他 们的心 灵里没 有任何 清晰的 原型， 因而不 能象画 
家看着 自己要 画的东 西那样 地注视 着绝对 真实， 不 断地从 事复原 
工作 ，并且 ，在 必要时 尽可能 真切地 注视着 原样， 也 在我们 这里制 D 
订出 关于美 、正 义和善 的法律 ，并 守护着 它们？ 

格： 真的 ，这 种人与 盲者没 有多大 区別。 

苏： 另 外还有 一种人 ，他们 知道每 一事物 的实在 ，而且 在经验 
方面也 不少似 上述那 种人， 在 任何一 种美德 方面也 不差似 上述那 
种人， 那么， 我们 还不任 命这种 人当护 卫者反 而去任 命上述 那种类 
似盲 者的人 当护卫 者吗？ 

格 的确 ，不挑 选这种 人当护 卫者是 荒唐的 ，如 果他们 在经验 
和 别的美 德方面 都不差 的话， 因为他 们这种 懂得事 物实在 的知识 
或 许是一 切美 德中最 大的美 德呢。 485 

苏： 现在 我们不 是应该 来讨论 这样一 个问题 了吗： 同 一的人 
怎能真 的具有 这两个 方面优 点的？ 

格： 当然 应该。 

苏： 那么 ，正 如这一 讨论之 初我们 曾经说 过的， 我们首 先必须 
弄 清楚哲 学家的 天性; 我还 认为 ，如果 我们在 这个问 题上取 得了足 
够一致 的意见 ，我 们就也 会在下 列问题 上取得 一致的 认识： 同一的 
人们同 时具有 两种品 质是可 能的; 以及 ，应当 正是让 这种人 而不是 
让别种 人当城 邦的统 治者。 

格：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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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苏： 让我们 一致认 为这一 点是哲 学家天 性方面 的东西 吧：即 
B 永 远酷爱 那种能 让他们 看到永 恒的不 受产生 与灭亡 过程影 响的实 
体的 知识。 

格： 就 把这一 点作为 我们一 致的看 法吧。 

苏： 再 让我们 一致认 为：他 们爱关 于实体 的知识 是爱其 全部， 
不会情 愿拒绝 它的一 个无论 大点的 还是小 点的， 荣 誉大点 的还是 
荣誉小 点的部 分的。 这 全象我 们前面 在谈到 爱者和 爱荣誉 者时所 
说过 的那样 。① 

格： 你说 得对。 

苏： 那 么请接 下来研 究一个 问题： 如果 他们一 定是我 们所说 
C 过的那 种人， 那 么在他 们的天 性里此 外就一 定不再 有别种 品质也 
是必具 的了？ 

格： 哪种 品质？ 

苏： 一 个“真 ”字。 他们永 远不愿 苟同一 个“假 ”字， 他 们憎恶 
假 ，他们 爱真。 

格： 可能 是的。 

苏： 我的 朋友呀 ，不 是仅仅 “可能 ”如此 ，是 “完全 必定” 如此： 
一个人 天性爱 什么， 他就会 珍惜一 切与之 相近的 东西。 

格 ：对。 

苏： 你还能 找到什 么比真 实与智 慧关系 更相近 的吗？ 

格： 不 能了。 

苏： 那么， 同一天 性能够 既爱智 慧又爱 假吗？ 

D 格： 是无 论如何 也不可 能的。 


① 474 C 以下。 




苏： 因此， 真正的 爱知者 应该从 小时起 就一直 是追求 全部真 
理的。 

格： 无疑 是的。 

苏： 再说 ，凭经 验我们 知道， 一个 人的欲 望在一 个方面 强时， 
在其他 方面就 会弱， 这完全 象水被 引导流 向了一 个地方 一样。 

格： 是的。 

苏： 当一 个人的 欲望被 引导流 向知识 及一切 这类事 情上去 
时， 我认为 ，他 就会参 与自身 心灵的 快乐， 不去注 意肉体 的快乐 ，如 
果 他不是 一个冒 牌的而 是一个 真正的 哲学家 的话。 

格： 这是 完全必 然的: > 

苏： 这种 人肯定 是有节 制的， 是无论 如何也 不会贪 财的； 因 
为 ，别 的人热 心追求 财富和 巨大花 费所要 达到的 那种目 的①， 是不 
会 被他们 当作一 件重要 事情对 待的。 

格： 是 这样。 

苏： 在判别 哲学家 的天性 和非哲 学家的 天性上 还有一 点是需 
要注 意的。 

格： 哪一 点？ 

苏： 你可别 疏忽了 任何一 点胸襟 偏窄的 毛病。 因为哲 学家在 
无论神 还是人 的事情 上总是 追求完 整和完 全的， 没 有什么 比器量 
窄小 和哲学 家的这 种心灵 品质更 其相反 的了。 

格： 绝对 正确。 

苏： 一 个人眼 界广阔 ，观察 研究所 有时代 的一切 实在， 你想， 
他能把 自 己的一 条性命 看得很 重大吗 7 


① 指物 质享受 ，肉体 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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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不可 能的。 

苏： 因此 ，这 种人也 不会把 死看作 一件可 怕的事 情吧？ 

格： 绝对不 会的。 

苏 ： 那么 ，胆怯 和狹隘 看来不 会属于 真正哲 学家的 天性。 

格： 我看 不会。 

苏： 一个 性格和 谐的人 ，既不 贪财又 不偏窄 ，既 不自夸 又不胆 
怯 ，这种 人会待 人刻薄 处事不 正吗？ 

格： 不 会的。 

苏： 因此， 这也是 你在识 別哲学 家或非 哲学家 灵魂时 所要观 
察的 一点： 这人从 小就是 公正温 良的呢 还是粗 暴凶残 的呢? ① 

格： 的确。 

苏： 我 想你也 不会疏 忽这一 点的。 

格：哪 一 '点？ 

苏： 学习起 来聪敏 还是迟 钝呀。 一个人 做一件 事如果 做得不 
愉快， 费 了好大 的劲然 而成效 甚微， 你想他 能真正 热爱这 项工作 
吗？ 

格 •_ 不 会的。 

苏. •还有 ，一个 人如果 健忘， 学了什 么也记 不得， 他还 能不是 
一 个头脑 空空的 人吗？ 

格： 怎能不 是呢？ 

苏： 因此 ，一 个人如 果劳而 无功， 他最后 一定深 恨自己 和他所 
从事的 那项 工作。 _ 

格： 怎能 不呢， 


① 比读 375 B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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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 此一个 健忘的 灵魂不 能算作 真正哲 学家的 天性， 我们 D 
坚 持哲学 家要有 良好的 记性。 

格： 完 全对。 

苏： 我们还 应该坚 持认为 ，天性 不和谐 、不 适当 只能导 致没分 
寸， 不能导 致别的 什么。 

格： 一定 是的。 

苏： 你 认为真 理与有 分寸相 近呢还 是与没 分寸相 近呢？ 

格： 和 有分寸 相近。 

苏： 因此 ，除了 别的品 质而外 ，我 们还得 寻求天 然有分 寸而温 
雅的 心灵， 它本能 地就很 容易导 向每一 事物的 理念。 E 

格： 当然 还得注 意这一 品质。 

苏： 那么怎 么样？ 我们还 没有以 某种方 式给你 证明， 上面列 
述的诸 品质是 一 "个要 充分完 全地理 解事物 实在的 灵魂所 必 须具备 
的 又是相 互关联 的吗？ 

格： 是最必 需的。 487 

苏： 综 上所述 ，一个 人如果 不是天 陚具有 良好的 记性， 敏于理 
解 ，豁 达大度 ，温 文而雅 ，爱 好和亲 近真理 ，正义 、勇敢 和节制 ，他是 
不 能很好 地从事 哲学学 习的。 那么， 如果是 一个具 备了这 些优良 
品 质的人 从事这 一学习 ，对 此你还 有什么 可指摘 的吗？ 

格： 对此 虽玛摩 斯①也 无法挑 剔了。 \ 

苏： 因此 ，象这 样的人 —— 在他 们教育 完成了 ，年龄 成熟了 的 > 
时候 —— 不 是也只 有这样 的人你 才肯把 国家托 付给他 们吗？ 

阿得曼 托斯： 苏格拉 底啊， 对于 你上面 所说的 这些话 虽然没 爪 

① 希腊 M 话中 一个神 a 爱挑剔 谙神的 缺点。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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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 能加以 反驳， 然而这 些一直 在听着 你刚才 的讨论 的人， 他们觉 
得： 他 们由于 缺乏问 答法的 经验， 在 每一问 之后被 你的论 证一点 
儿一 点儿地 引人了 歧途， 这些一 点儿一 点儿的 差误积 累起来 ，到 
讨论 进行到 结论时 ，他们 发现错 误已经 很大， 结论已 经和他 们原先 
的 看法相 反了; 他们 觉得 ，这正 如两人 下棋， 棋艺差 的人最 后被高 
C 手所困 ，一个 子儿也 走不动 了一样 ，他 们在这 场不是 使用棋 子而是 
运用 语言的 竞技中 也被最 后逼得 哑口无 言了； 然而 真理是 不会因 
口才 高低而 有任何 改变的 。 我 是注意 到了刚 才的讨 论情况 说这个 
话的。 因 为现在 人们可 能会说 ，他们 虽然口 才不好 ，不 能在 每一提 
D 问上 反驳你 ，但作 为事实 ，他 们看到 热爱哲 学的那 些人， 不 是仅仅 
为了 完成自 己的教 育而学 一点哲 学并且 在还年 轻时就 放下它 ，而 
是把学 习它的 时间拖 得太长 ，以 致其 中大多 数变成 了怪人 （我 们且 
不说 他们变 成了坏 蛋）， 而那些 被认为 是其中 最优秀 者的人 物也还 
是 被你们 称赞的 这种学 习变成 了对城 邦无用 的人。 

苏： 〔听了 他的这 些话之 后我说 道〕： 你 认为他 们说的 这些话 
是错 的吗？ 

E 阿： 我 不知道 ，我很 高兴听 听你的 意见。 

苏： 你可以 听到的 意见大 概是: “我觉 得他们 说得对 。” 

阿： 既然 我们① 一致认 为哲学 家对城 邦无用 ，那 么“在 哲学家 
统治城 邦之前 城邦不 能摆脱 邪恶” —— 你的 这个论 断又怎 能成立 
呢？ 

苏： 你的 这个问 题须用 譬喻来 解答。 

M ： 啊 ，我想 ，你诚 然不是 惯于用 醬喻说 话的呀 t 

① 指对话 者双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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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已把 我置于 如此进 退维谷 的辩论 境地， 现在又 来讥笑 W 
我了。 不过， 还得请 你听我 的比喻 ，然后 你可以 更清楚 地看到 ，我 
是 比喻得 多么吃 力了。 因为， 最优秀 的人物 他们在 和域邦 关系方 488 
面的 感受是 很不愉 快的， 并且 世界上 没有任 何一种 单一的 事物和 
这种感 受相象 ，因此 为了比 得象， 以达到 替他们 辩护的 目的， 需要 
把许 多东西 凑到一 起来拼 成一个 东西， 象画 家们画 鹿羊之 类怪物 
时进 行拼合 那样。 好 ，请设 想有一 队船或 一只船 ，船 上发生 这样的 
事 情:船 上有一 个船长 ，他身 高力大 超过船 上所有 船员， 但 是耳朵 B 
有点聋 ，眼睛 不怎么 好使， 他的航 海知识 也不太 高明。 船上 水手们 
都争 吵着要 替代他 做船长 ，都说 自己有 权掌舵 ，虽然 他们从 没学过 
航 海术， 都说 不出自 己在何 时跟谁 学过航 海术。 而且， 他 们还断 C 
言 ，航 海术是 根本无 法教的 ，谁要 是说可 以教， 他们 就准备 把他碎 
尸 万段。 同时 ，他 们围住 船长强 求他， 甚至不 择手段 地骗他 把舵交 
给 自己； 有时 他们失 败了， 别人被 船长同 意代为 指挥， 他们 就杀死 
别人 或把别 人逐出 船去， 然后 用麻醉 药或酒 之类东 西把髙 贵的船 
长 困住; 他们 夺得了 船只的 领导权 ，于是 尽出船 上库存 ，吃喝 玩乐， 
他们就 照自己 希望的 这么航 行着。 不仅 如此， 凡是曾 经参与 阴谋 ， D 
狡猾 地帮助 过他们 从船长 手里夺 取权力 的人， 不论 是出过 主意的 
还是出 过力的 ，都 被授以 航海家 、领航 、船 老大 等等荣 誉称号 ，对不 
同 伙的人 ，他们 就骂是 废物。 其实， 真正 的航海 家必须 注意年 、季 
节 、天空 .星辰 、风 云， 以及一 切与航 海有关 的事情 ，如 果他 要成为 
船只 的真正 当权者 的话; 并且， 不 管别人 赞成不 赞成， 这样 的人是 E 
必 定会成 为航海 家的。 如果 不是事 实如此 的话， 那 些人大 槪连想 
都没想 到过， 在 学会航 海学的 同时精 通和实 践这一 技术是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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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的。 你再说 说看， 在发 生过这 种变故 之后的 船上， 一个真 正的航 
海家 在这些 篡了权 的水手 中会被 怎样看 待呢？ 他们 不会把 他叫做 
. 唠 叨鬼、 看星 迷或大 废物吗 7 

阿： 正 是的。 

苏： 那么我 想你是 不再需 要听我 来解释 这个比 喻了， 因为你 
已经明 白了， 我 是用它 来说明 一个真 正的哲 学家在 城邦中 的处境 
的。 

阿： 的确。 

苏： 那么， 你碰到 谁对哲 学家在 我们这 些城邦 里不受 尊重的 
B 状况感 到惊讶 ，就 请你首 先把这 个比方 说给他 听一听 ，再努 力使他 
相信 ，要 是哲学 家受到 尊重， 那才更 是咄咄 怪事呢 f 

阿： 行 ，就这 么办。 

苏： 你 还要告 诉他： 他说哲 学家中 的最优 秀者对 于世人 无用， 
这话是 对的； 但是 同时也 要对他 说清楚 ，最优 秀哲学 家的无 用其责 
任 不在哲 学本身 ，而 在别人 不用哲 学家。 因为 ，船长 求水手 们受他 
管带或 者智者 趋赴富 人门庭 ，@都 是不自 然的。 “智 者们应 趋富人 
门 庭”这 句俏皮 话是不 对的。 真 正合乎 自然的 事理应 当是这 样:一 
个 人病了 ，不 管他是 穷人还 是富人 ，应 该是他 趋赴医 生的家 门去找 
C 医生， 任 何要求 管治的 人应该 是他们 自己登 门去请 有能力 管治他 
们的 人来管 他们。 统治 者如果 真是有 用的统 治者， 那么他 去要求 
被 统治者 受他统 治是不 自 然的。 你如 果把我 们当前 的政治 统治者 
比 作我们 刚才所 说的那 种水手 ，把被 他们称 做废物 、望 星迷 的哲学 
家比 做真正 的舵手 ，你 是不会 错的。 

① 意思 是:有 学问的 人向投 有学问 的富人 表示敬 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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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绝对 正确。 

苏 ： 因此 ，根据 这些情 况看来 ，在这 样一些 人当中 ，哲 学这门 
最可 贵的学 问是不 大可能 得到反 对者尊 重的； 然而 使哲学 蒙受最 D 
为巨 大最为 严重毁 镑的还 是那些 自称也 是搞哲 学的人 —— 他们就 
是 你在指 出哲学 的反对 者说大 多数搞 哲学的 人都是 坏蛋， 而其中 
的 优秀者 也是无 用的时 ，你 心里所 指的那 些人; 我当 时也曾 肯定过 
你的话 是对的 。① 是 这样吗 7 

阿： 是的。 

苏： 其 中的优 秀者所 以无用 ，其原 因我们 有没有 解释清 楚呢？ V 

阿： 已经 解释清 楚了。 

苏： 那么 ，让 我们接 下来指 出：大 多数哲 学家的 变坏是 不可避 
免的 ，以及 ，如 果可以 做得到 的话， 让 我们再 试着证 明这也 不能归 
咎于 哲学。 我 们可以 做这个 了吗？ E 

阿： 可 以了。 

苏： 让我们 一问一 答地， 从回忆 我们前 面插述 一个要 成为美 
而 善者的 人必须 从小具 备的天 性处说 起吧。 如果你 还记得 的话， 
真理是 他时时 处处要 追随的 领袖， 否 则他就 是一个 和真正 哲学毫 
无关系 的江湖 骗子。 

阿： 记得是 这么说 过的。 

苏： 这一点 不是跟 今人对 哲学家 的看法 刚好相 反吗？ 

阿： 是的。 

苏： 我 们不是 很有理 由用如 下的话 为他辩 护吗： 追求 真实存 
在是 真正爱 知者的 天性； 他不 会停留 在意见 所能达 到的多 样的个 B 
①见 487 D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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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事 物上的 ，他 会继续 追求， 爱的锋 芒不会 变钝， 爱 的热情 不会降 
低， 直至他 心灵中 的那个 能把握 真实的 ，即与 真实相 亲近的 部分接 
触 到了每 一事物 真正的 实体， 并且通 过心灵 的这个 部分与 事物真 
实 的接近 ，交合 ，生出 了理性 和真理 ，他 才有了 真知， 才真实 地活着 
成 长着； 到那时 ，也 只有到 那时， 他才 停止自 己艰苦 的追求 过程？ 

阿： 理由不 能再充 分了。 

苏： 这种人 会爱虚 假吗？ 或者正 相反， 他会恨 它呢？ 

C 阿： 他会恨 它的。 

苏： 真理 带路， 我想我 们大概 可以说 ，不 会有任 何邪恶 跟在这 
个队伍 里的。 

阿： 怎么可 能呢？ 

苏： 真理 的队伍 里倒是 有一个 健康的 和正义 的心， 由 节制伴 
随着。 

阿 ：对。 

苏： 没有必 要从头 再来征 明一遍 哲学家 所应具 的天性 了吧? 
因为 ，你 一定还 记得， 勇敢 、大度 、聪敏 、强记 是这种 天陚所 必具的 
D 品质。 你曾提 出反对 意见说 ，虽然 大家都 不得不 同意我 们的话 ，但 
是 ，只 要抛开 言词， 把注意 力集中 到言词 所说到 的那些 人身上 ，大 
家 就会说 ，他 们所看 到的实 际是： 那些 人里有 些是无 用的， 大多数 
则是干 尽了坏 事的。 于是我 们开始 研究名 声坏的 原因， 这 方面现 
在 我们已 经走到 了这一 步①: 下面要 研究， 为 什么其 中大多 数人变 
坏 了的？ 为此 我们重 新提出 了真正 哲学家 的天性 问題并 且 确定了 
它必须 是什么 3 

① 意 思是： 有些学 哲学的 人于世 无用的 问题已 经讨论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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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是 这样。 

苏： 我们 必须在 下面研 究哲学 家天性 的败坏 问题： 为 什么大 vi 
多 数人身 上这种 天性败 坏了， 而 少数人 没有; 这 少数人 就是虽 没被 
说成 坏蛋， 但被 说成无 用的那 些人。 然后我 们再考 察那些 硬打扮 
成 哲学家 样子， 自称 是在研 究哲学 的人， 看一 看他们 的灵魂 天陚， 491 
看 一看这 种人是 在怎样 奢望着 一种他 们所不 能也不 配髙攀 的研究 
工作， 并且以 自己的 缺乏一 贯原则 ，所 到之处 给哲学 带来了 你所说 
的 那种坏 名声。 

阿： 你 所说的 败坏是 什么意 思呢？ 

苏： 我 将尽我 所知试 解释给 你听。 我想， 任何 人都会 同意我 
们这 一点： 象我 们刚才 要求于 一个完 美哲学 家的这 种天陚 是很难 
能在 人身上 生长出 来的， 即使有 ，也是 只在很 少数人 身上生 长出来 B 
的 。你不 这样认 为吗？ … / 

阿： 的确 难得。 

苏： 请注意 ，败坏 它的那 些因素 却是又 多又强 大的呢 ^ 

阿： 有哪些 因素？ 

苏： 就中最 使人惊 讶的是 ，我 们所 称赞的 那些自 然天賦 ，其中 
每一 个都能 败坏自 己所 属的那 个灵魂 ，拉着 它离开 哲学; 这 我是指 
的勇敢 、节制 ，以及 我们列 举过的 其余这 类品质 。 

阿 ： 这 听起来 荒唐。 C 

苏： 此 外还有 全部所 谓的生 活福利 —— 美观、 富裕、 身强体 
壮、 在城邦 里有上 层家族 关系， 以及 与此关 连的一 切——这 些因素 
也都 有这种 作用， 我想你 是明白 我的意 思的。 

阿： 我 明白； 但是很 高兴听 到你更 详细的 论述。 


— — 〜 一 "‘nniiin 一 r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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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 要把问 题作为 一个整 体来正 确地理 解它。 这样 你就会 
觉得它 很容易 明白， 对 于我前 面说的 那些话 你也就 不会认 为它荒 
唐了。 

阿： 那么你 要我怎 么来理 解呢？ 

D 苏： 我们 知道， 任 何种子 或胚芽 （无论 植物的 还是动 物的） 如 
果得不 到合适 的养分 、季节 、地 点， 那么， 它愈 是强壮 ，离达 到应有 
的 发育成 长程度 就愈远 ，因为 ，恶 对善 比对不 善而言 是一更 大的反 
对 力量。 

阿 •. 是的 。 

苏： 因此我 认为这 也是很 合理的 ：如果 得到的 是不适 合的培 
养 ，那么 最好的 天陚就 会比差 的天赋 所得到 的结果 更坏。 

阿: 是的。 

E 苏 •. 因 庇， 阿得曼 托斯啊 ，我 们不是 同样可 以说： 天赋 最好的 

灵魂 受到坏 的教育 之后就 会变得 比谁都 坏吗？ 或者， 你认 为巨大 
的 罪行和 纯粹的 邪恶来 自天赋 差的， 而不是 来自天 赋好的 但被教 
育败 坏了的 人吗？ 须知 一个天 赋贫弱 的人是 永远不 会做出 任何大 
事 (无 论好 事还是 坏事) 的。 

阿:不 ，还 是你说 得对。 

492 苏： 那么 ，我 们所假 定的哲 学家的 天赋， 如 果得到 了合 适的教 
. 导 ，必定 会成长 而达到 完全的 至善。 但是， 如果 他象一 株植物 ，不 
是在 所需要 的环境 中被播 种培养 ，就会 长成一 个完全 相反的 东西， 
除 非有什 么神力 保佑。 或者 你也象 许多人 那样， 相 信真有 什么青 
年被所 谓诡辩 家①所 败坏， 相 信真有 什么私 人诡辩 家够得 上说败 

① 柏 拉图这 里指象 苏格拉 底和他 自己这 类私人 教师， 与 所谓的 公众诡 辩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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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 青年？ 说这些 诘的人 自己才 真是最 大的诡 辩家呢 1 不正是 他 „ 

B 

们 自己在 最成功 地教育 着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并 且按照 他们自 
己 的意图 在塑造 着这些 人吗？ 

阿 ： 什么 时候？ 

苏： 每当 许多人 或聚集 到一起 开会， 或出席 法庭听 取审判 ，或 
到剧场 看戏, 或到兵 营过军 事生活 ，或参 加其他 任何公 共活动 ，他… 
们 就利用 这些场 合大呼 小叫， 或指责 或燹许 一些正 在做的 事或正 
在 说的话 ，无论 他们的 指责还 是赞许 ，无 不言过 其实； 他们 鼓掌哄 c 
闹 ，引起 岩壁和 会场的 阅声， 闹声回 声互助 声势， 变 得加倍 响亮。 
在这种 场合你 想一个 年轻听 众的心 ，如 所说的 ，会 怎么活 动呢？ 有 
什 么私人 给他的 教导能 站得住 不被众 人的指 责或赞 许的洪 流所卷 
走？ 他能 不因此 跟着大 家说话 ，大家 说好他 也说好 ，大 家说 坏他也 D 
说坏 ，甚 至跟大 家一样 地行事 ，并 进而成 为他们 那样的 人吗？ 

阿： 苏格 拉底啊 ，这是 完全必 然的。 

苏： 有一个 最重要 的“必 然”我 们还从 未提到 过呢？ V] 

阿： 哪一个 呀 ？ 

苏： 这些教 育家和 诡辩家 在用言 词说不 服的时 候就用 行动来 
强加 于人。 你没 听说过 他们用 剥夺公 民杈、 罚款和 死刑来 惩治不 
服 的人吗 7 

阿： 他 们的确 是这样 干的。 

苏： 那么， 你想有 什么别 的诡辩 家①或 私人教 师的教 导有希 
望 能在这 种力量 悬殊的 对抗中 取得胜 利呢? E 

照^ 后者指 那些用 雄辩的 演说在 公共场 所影响 舆论的 政治活 动家或 野心家 》 

① 诡 辩家初 时指教 人修辞 和辩论 术的职 业教师 ，并无 贬意， 也 有译为 “智者 ”的， 
后来才 逐渐堕 落为一 批指黑 为白之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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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我 想是一 个也没 有的。 

苏 ： 连 起这种 念头都 是一个 很大的 愚蠢。 因为 用美德 教育顶 
着这股 公众教 育的势 力造就 出一种 美德来 ，这 样的事 情现在 没有， 
过去不 曾有过 ，今后 也是永 远不会 有的。 朋友 ，这我 当然是 指的人 
力而不 是指的 神功， 神功 (正如 俗语所 说的） 不 是一码 子事。 你大 
493 可 以相信 ，在当 前这样 的政治 状况下 ，如 果竟有 什么德 性得救 ，得 
到 一个好 的结果 ，那么 ，你说 这是神 力保佑 ，是 不会有 错的。 

阿： 我没有 异议。 

苏： 那么 此外还 有一点 也希望 你没有 异议。 

阿： 哪 一点？ 

苏： 这些被 政治家 叫做诡 辩派加 以敌视 的收取 学费的 私人教 
师， 其实 他们并 不教授 别的， 也只教 授众人 在集会 时所说 出的意 
见， 并 称之为 智慧。 这 完全象 一个饲 养野兽 的人在 饲养过 程中了 
B 解野兽 的习性 和辜求 那样。 他了解 如何可 以同它 接近， 何 时何物 
能使它 变得最 为可怕 或最为 温驯， 各 种情况 下它惯 常发出 几种什 
么叫声 ，什 么声 音能使 它温驯 ，什 么声音 能使它 发野。 这人 在不断 
饲养 接触过 程中掌 握了所 有这些 知识， 把它叫 做智慧 ，组成 一套技 
艺， 并用以 教人。 至于这 些意见 和要求 的真实 ，其中 什么是 美的什 
么是 丑的， 什么 是善的 什么是 恶的， 什么是 正义的 什么是 不正义 
C 的， 他全 都一无 所知。 他只知 道按猛 兽的意 见使用 所有这 些名词 
儿， 猛 兽所喜 欢的， 他就称 之为善 ，猛 兽所不 喜欢的 ，他就 称之为 
恶 。他讲 不出任 何别的 道理来 ，只 知道 称必然 ①的东 西为正 义的和 


① AoMSeicx avayxT! (“ 迪俄 墨得斯 的必须 ”或， “迪 俄壘得 斯的强 迫”） 是一句 
俗语， 暗 指佛拉 吉亚的 比斯同 人的国 王迪俄 璺 得斯 的故事 。 传说 这位国 王曾强 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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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 他从未 看到过 ，也 没有能 力给別 人解释 必然者 和善者 的本质 
实际 上差别 是多么 的大。 说 真的， 你 不觉得 这样一 个人是 一个荒 
谬的 教师吗 7 

阿： 是的。 

苏： 有人认 为无论 在绘画 、音乐 ，还是 甚至政 治上， 他 的智慧 
就是 懂得辨 别五光 十色的 人群集 会时所 表现出 来的喜 怒情绪 ，那 D 
么你觉 得他和 上述饲 养野兽 的那种 人又有 什么区 别呢？ 如 果一个 
人和 这种群 众搞在 一起， 把自 己的诗 或其他 的什么 艺术作 品或为 
城 邦服务 所做的 事情放 到他们 的面前 来听取 他们的 批评， 没有必 
要地承 认群众 对他的 权威， 那么这 种所谓 "迪俄 墨得斯 的必须 
就 会使他 创作出 （做 出〕 他们 所喜欢 的东西 (事 情) 来。 但是， 你可 
曾 听说过 有哪一 条他拿 来证明 群众所 喜欢的 这些东 西真是 善的和 
美 的的理 由不是 完全荒 谬的？ E 

阿： 我 过去没 听说过 ，我想 以后也 不会听 到的。 

苏 ： 那么 ，请 你把所 有这些 话牟记 心上， 再回想 到前面 的问题 V 111 
上去。 能 有许多 人承认 或相信 真实存 在的只 有美本 身①而 不是众 
多美的 事物， 或者说 ，有 的只是 任何事 物本身 ® 而不 是许多 个别持 
殊的 东西？ 

阿： 绝对不 可能。 

苏： 因此， 能有许 多人成 为哲学 家吗？ 

阿： 不 可能。 494 

的 俘虏和 自己的 女儿们 同居。 ccva 7 xri 译为 "必 然”、 必须” ，必 定”都 可以， 是 一个惫 
思。 

① 希腊文 (本 身）， 作 为哲学 用语， 常 常意指 从一般 的抽象 的意义 上理解 
的 某事物 ，即 指事物 的“本 质”、 “实体 ”或“ 理念' 


mm xww mi 


hi 丨丨丨 l Ul i tf am 曲 : • 



苏： 因此 ，研 究哲学 的人受 到他们 非难是 必然的 不可避 免的。 
阿： 是 必不可 免的。 

苏： 那些跟 众人混 在一起 讨取他 们赞许 的私人 教师， 他们非 
难 哲学家 也是必 然的。 

阿： 显然 是的。 

苏： 从这些 情况你 看到天 生的哲 学家有 什么办 法可以 坚持自 
己的 研究一 直走到 底吗？ 请你 考虑这 个问题 时不要 离开我 们前面 
B 讲过了 的话。 我们 曾一致 同意： 敏于 学习， 强 于记忆 、勇敢 、大度 
是哲 学家的 天赋， 

阿 ： 是的。 

苏： 这 种人从 童年起 不就常 常一直 是孩子 中的尖 子吗， 尤其 
是假 如他的 身体素 质也能 和灵魂 的天赋 相匹配 的话？ 

阿： 干吗 不是呢 7 

苏： 我想， 他的亲 友和本 城邦的 同胞都 会打算 等他长 大了用 
他为 自己办 事的。 

阿： 当然。 

C 苏： 因此 他们将 跪到他 的脚下 ，向他 祈求， 向他 致敬， 估量着 
他将来 的权力 ，向他 献媚。 

阿： 这种现 象是常 见的。 

苏： 在这种 情况下 ，你 以为这 个年轻 人会怎 么样呢 ，尤 其是， 

假如 他是一 个大邦 的公民 ，在这 里富有 财产， 出身 高贵， 再 加上人 

品 俊秀身 材魁伟 的话？ 他 不会野 心勃勃 而不能 自制， 幻想 自己不 
* 

D 仅有能 力支派 希腊人 的事务 而且有 能力支 配希腊 世界以 外的事 
务 ，于 是乎妄 自尊大 骄奢自 满起 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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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他肯 定会这 样的。 

苏： 一个 处于这 种精神 状态下 的人， 如 果有别 人轻轻 地走来 
对他说 真话: 他头脑 胡涂， 需要 理性， 而理性 是只有 通过奴 隶般的 
艰 苦磨练 才能得 到的， 你以为 在这种 恶劣环 境里他 能容易 听得进 
不同的 话吗？ 

阿 ： 绝对 不能。 

苏 •. 即 使我们 假定这 个青年 由于素 质好容 易接受 忠言， 听懂 
了一点 ，动 了心 ，被引 向了哲 学之路 ，我 们可以 设想， 这时他 原来那 E 
个圈子 里的人 由于预 感到自 己将不 再能得 到他的 帮忙， 他 们将如 
何动 作呢？ 他们 就不说 任何话 做任何 事来阻 挠他被 说服并 使任何 
想说 服他的 人都无 能为力 既用私 人阴谋 又用公 众控告 来达到 495 
这个目 的吗？ 

阿 ： 这是完 全必然 的^ 

苏： 那么 ，这 个人还 能继续 研究哲 学吗？ 

阿： 根 本不可 能了。 

苏： 因 此你看 到我们 说得不 错吧： 构成 哲学家 天赋的 那些品 
质本身 如果受 到坏教 育或坏 环境的 影响， 就 会成为 某种背 离哲学 
研究的 原因， 跟所谓 的美观 、富裕 ，以及 所有这 类的生 活福利 一样？ 

阿 ： 说 得对。 

苏： 我的好 朋友， 适合于 最善学 问的最 佳天赋 —— 我们 说过 ， B 
它 在任何 情况下 都是很 难得的 —— 其灭 亡的道 理就是 这样， 也就 
说这 么多。 对城 邦和个 人作大 恶的人 出自这 一类； 同样 ，造 大福于 
城 邦和个 人的人 -一 如果 碰巧有 潮流带 着他朝 这方向 走的话 —— 
也来 自这类 反之 ，天赋 平庸的 人无论 对城邦 还是对 个人都 是做不 



出什 么大事 来的。 

阿： 绝对 正确。 

c 苏： 那 些最配 得上哲 学的人 就这么 离弃了 哲学， 使她 ①孤独 
凄凉 ，他们 自己也 因而过 着不合 适的不 真实的 生活; 与此同 时那些 
配不 上的追 求者看 到哲学 没有亲 人保护 ，乘 虚而入 ，玷 污了她 ，并 
使她 蒙受了 （如 你指 出的) 她 的反对 者加给 她的那 些恶名 说她 
的配 偶有些 是一无 用处的 ，多 数是应 对许多 罪恶负 责的。 

阿： 是的 ，这 些话的 确有人 说过。 

苏： 这 些话是 很有道 理的。 因为还 有一种 小人， 他们 发现这 
D 个地 方没有 主人， 里面却 满是美 名和荣 誉头衔 ，他们 就象一 些逃出 
监狱 进了神 殿的囚 徒一样 ，跳 出了自 己的技 艺圈子 (这 些人 在自己 
的小手 艺方面 或许还 是很巧 的）, 进入了 哲学的 神殿。 须知， 哲学 
虽然眼 下处境 不抄， 但依 然还保 有较之 其他技 艺为髙 的声誊 。许 
多 不具完 善天赋 的人就 这么被 吸引了 过来， 虽然他 们的灵 魂已因 
E 从 事下贱 的技艺 和职业 而变得 残废和 畸形. 正象他 们的身 体受到 
他 们的技 艺和职 业损坏 一样。 他们 被哲学 吸引过 来不是 必然的 
吗？ 

阿： 是的。 

苏： 他们不 全象一 个刚从 监狱中 释放出 来并且 走了好 运的癞 
头小铜 匠吗: 他洗了 个澡， 穿了件 新外套 ，打扮 得象个 新郎， 去和他 

主人 的女儿 个 失去了 照顾， 处于 贫穷孤 独境地 的姑娘 一一 

结婚 7 

496 阿： 一模 一样。 

① 把哲学 比作一 个妇女 ^ 




苏： 这 样的一 对能生 出什么 样的后 代呢？ 不是 劣等的 下贱货 
吗？ 

阿： 必然 是的。 

苏： 因此 ，当那 些不配 学习哲 学的人 ，不 相称地 和哲学 结合起 
来的 时候， 我们该 说他们 会‘‘ 生出” 什么样 的思想 和意见 来呢？ 他 
们不会 “生出 ”确实 可以被 恰当地 叫做诡 辩的， 其中 没有任 何真实 
的 ，配得 上或接 近于真 知的东 西来吗 ？ 

阿： 的确。 

苏： 因此 ，阿得 曼托斯 ，剩 下来配 得上研 究哲学 的人就 只有其 X 
中微 乎其微 的一部 分了： 他们 或是出 身高贵 又受过 良好教 育的人 
处于流 放之中 ，因而 没受到 腐蚀， 依然 在真正 地从事 哲学； 或是一 
个 伟大的 灵魂生 于一个 狭小的 城邦， 他不屑 于关注 这个小 国的事 
务; 少数人 或许由 于天赋 优秀， 脱离了 他所正 当藐视 的其他 技艺， 
改学了 哲学; 还有 一些人 ，也 许是我 们的朋 友塞亚 格斯① 的 缺陷束 C 
缚了 他们， 须知就 塞亚格 斯而言 ，背离 哲学的 所有其 他条件 都是具 
备的， 但是他 病弱的 身体使 他脱离 了政治 ，没 能背离 哲学。 至于我 
自己的 情况则 完全是 例外， 那是 神迹， 是以 前很少 有别人 遇到过 
的， 或 者压根 儿就从 来不曾 有任何 人碰到 过的。 已 经属于 这极少 
数的道 中之人 ，他 们尝到 了拥有 哲学的 甜头和 幸福， 已经充 分地看 
到了 群众的 疯狂， 知道 在当前 的城邦 事务中 没有什 么可以 说是健 
康的 ，也没 有一个 人可以 作正义 战士的 盟友， 援 助他们 ，使 他们免 D 
于毁灭 的。 这极少 数的真 哲学家 全象一 个人落 入了野 兽群中 一样， 

① 塞 亚格斯 其人另 见于柏 拉图的 < 苏格 拉底的 申辩》 33 伪托的 《塞 亚格斯 > 

篇 对话。 他 是苏格 拉底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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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愿 意参与 作恶， 又不能 单枪匹 马地对 抗所有 野兽， 因此， 大概 
只 好在能 够对城 邦或朋 友有所 帮助之 前就对 己对人 都无贡 献地早 
死 - - 一由于 所有这 些缘故 ，所 以哲学 家都保 持沉默 ，只 注意自 
己的 事情。 他们 就象一 个在暴 风卷起 尘土或 雨雪时 避于一 堵墙下 

E 的 人一样 .看 别人干 尽不法 ，但 求自己 得能终 生不沾 上不正 义和罪 
恶， 最后怀 着善良 的愿望 和美好 的期待 而逝世 ，也就 心满意 足了。 

497 阿： 噢 ，他生 前的成 就不算 最小呀 ， 

苏 •. 〔不 是最小 ，但也 不算最 大。〕 要不是 碰巧生 活在一 个合适 
的国 度里， 一个哲 学家是 不可能 有最大 成就的 ，因为 只有在 一个合 
适的 国家里 ，哲学 家本人 才能得 到充分 的成长 ，进而 能以保 卫自己 
的和 公共的 利益。 

XI 哲 学受到 非议的 原因以 及非议 的不公 正性， 我 觉得我 已经解 

释 得很充 分了。 你还 有什么 话要说 的吗？ 

阿： 关于 这个问 题我再 没有什 么要说 的了。 但 是你看 当今的 
政治 制度哪 一种适 合于哲 学呢？ 

B 苏： 一个也 没有。 现行 的政治 制度我 所以怨 它们， 正 是因为 
其中没 有一种 是适合 哲学本 性的。 哲 学的本 性也正 是由于 这个缘 
故而 堕落变 质的。 正如 种子被 播种在 异乡土 地上， 结果通 常总是 
被当地 水土所 克服而 失去本 性那样 ，哲学 的生长 也如此 ，在 不合适 

C 的 制度下 保不住 自己的 本性， 而 败坏变 质了。 哲学 如果能 找到如 
它本身 一样最 善的政 治制度 ，那 时可以 看得很 明白， 哲学确 实是神 
物 ，而 其他的 一切， 无论天 赋还是 学习和 工作， 都不过 是人事 。到 
此我知 道下面 你要问 ，这个 最善的 政治制 度是什 么了。 

阿： 你猜 错了； 我 要问的 是另一 个问题 ，即， 它 是不是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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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建立” 的这个 城邦？ 

苏： 从別的 方面看 ，它 就是我 们的那 一个; 但是 还有一 点我们 
以前 曾说过 ，即， 在这 样一个 国家里 必须永 远有这 样一个 人物存 
在： 他对 这个国 家的制 度抱有 和你作 为一个 立法者 在为它 立法时 D 
一样的 想法。 

阿： 是的， 那一点 曾经说 过的。 

苏： 但是， 对 它的解 释还不 充分； 你的 插言反 驳曾使 我们害 
怕， 而这 些反驳 也的确 表明: 这 一讨论 是漫长 的和困 难的； 单是剩 
下来 要解释 的这个 部分也 绝不是 容易的 3 

阿： 剩下来 要解释 的是什 么呢？ 

苏： 是这 样一个 问题： 一 个受哲 学主宰 的城邦 怎样可 以不腐 
败呢? 一切 远大目 标沿途 都是有 风险的 ，俗 话说 得对: 好事多 磨嘛。 

阿： 还是让 我们把 这个问 题弄清 楚了， 以结束 这一解 释工作 E 
吧。 

苏： 不是 我缺少 愿望， 如果说 缺少什 么的话 ，是缺 少能力 —— 
只有 这一点 可能妨 碍我。 但是 你会亲 眼看到 我的热 忱的。 还要请 
你注 意到， 我将多 么热忱 和勇敢 地宣称 ，这个 城邦应 该用和 当前完 
全相 反的做 法来从 事哲学 研究。 

阿： 怎么 做法？ 

苏： 当前 ，人们 研究哲 学时还 是少年 ，他 们在童 年和成 家立业 498 
之间 这个阶 段学习 哲学。 他们 在刚刚 开始接 触到它 的最困 难部分 
(我 指的 是推理 论证) 时 放弃了 学习， 他们这 就被认 为是一 个完全 
的哲学 家了。 以后， 如 果他们 有机会 应邀去 听一次 别人的 哲学辩 
论， 就 认为这 是件大 事了， 他 们认为 这种事 是应该 在业佘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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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到了 老年， 他们 很少例 外地比 赫拉克 利特的 太阳熄 灭得更 
B 彻底 ® ，以致 再也 不能重 新亮起 来了。 

阿： 那么， 应该怎 样呢？ 

苏： 应 该完全 相反。 当 他们年 少时， 他 们的学 习和哲 学功课 
应该适 合儿童 的接受 能力； 当他 们正在 长大成 人时， 他们主 要应好 
好注 意身体 ，为 哲学研 究准备 好体力 条件; 随着 年龄的 增长， 当他 
们 的灵魂 开始达 到成熟 阶段时 ，他 们应当 加强对 心灵的 锻炼； 当他 
C 们 的体力 转衰， 过了政 治军事 服务年 龄时， 应 当让他 们自在 逍遥， 
般不 再担 当繁重 的工作 ，只从 事哲学 研究， 如果我 们要他 们在这 
个世 界上生 活幸福 ，并且 当死亡 来临时 ，在另 一个世 界上也 能得到 
同 样幸福 的话。 

XI1 阿： 我 相信你 的话非 常热忱 ，苏格 拉底。 不过， 我觉得 ，你的 
大多数 听众甚 至会更 热忱地 反驳你 ，永 远不会 被你说 服的， 其中尤 
其是色 拉叙马 霍斯。 < 

D 苏： 请你别 挑起我 和色拉 叙马霍 斯争吵 ，我 们刚交 了朋友 ，以 
前 也原非 敌人。 我 们将不 惜一切 努力， 直到 或是说 服了他 和别的 
人， 或是达 到了某 种成果 ，以便 在他们 重新投 胎作人 并且碰 上此类 
讨论时 能对他 们有所 帮助。 

阿： 你 预言了 一个不 短的时 间呀。 

苏： 不 ，和 永恒的 时间比 起来它 算不了 什么。 不过 ，如 果我们 
说服不 了大众 ，也 没有什 么可奇 怪的， 因为， 他们从 来没有 看到过 
E 我们的 话成为 现实， 他 们看到 过的只 是一种 人为的 生硬的 堆砌词 

① 见第尔 斯辑录 丨、 3, 原书 78 页， 残篇 6。 参见， 亚里 士多德 《 气象学 > ii 、2、9; 
卢克莱 修 《 物性论 >第 V 卷 662 行， 中译本 306 夷 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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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的哲学 ——它不 象我们 进行论 证时这 样自然 地结合 词语。 一个 
在 言行两 方面尽 可能和 至善本 身完全 相称相 象的人 统治着 一个同 
样善的 国家， 这 样的事 情是他 们所从 未见到 过的， 更谈不 上多见 
的。 你说 是吧？ 499 

阿： 无疑是 这样。 

苏： 我的好 朋友啊 I 他们 也没有 足够地 听到过 自由人 的正当 
论证。 —— 这种 论证目 的在于 想尽一 切办法 为得到 知识而 努力寻 
求 真理， 而对于 那种只 能在法 庭上和 私人谈 话中导 致意见 和争端 
的 狡黠和 挑剔是 敬而远 之的。 

阿 •_ 他们是 没听到 过这种 论证。 

苏： 因为这 些缘故 ，且 由于预 见到这 些缘故 ，所 以我们 尽管害 B 
怕 ，还 是迫于 真理， 不得不 宣称： 只有 在某种 必然性 碰巧迫 使当前 
被称为 无用的 那些核 I 少数 的未腐 败的哲 学家， 出来主 管城邦 (无论 
他们出 于自愿 与否） ，并 使得 公民服 从他们 管理时 ，或者 ，只 有在正 
当权的 那些人 的儿子 、国王 的儿子 或当权 者本人 、国王 本人， 受到 C 
神的 感化， 真正爱 上了真 哲学时 —— 只有 这时， 无论 城市、 国家还 
是 个人才 能达到 完善。 我 认为没 有理由 一定说 ，这两 种前提 (或其 
中任何 一种) 是不可 能的。 假如 果真不 可能， 那么我 们受到 讥笑， 
被叫做 梦想家 ，就确 是应该 的了。 不 是吗？ 

阿： 是的。 ， 

苏： 因此 ，如 果曾经 在极其 遥远的 古代， 或者目 前正在 某一我 
们 所不知 道的遥 远的蛮 族国家 ，或者 以后有 朝一日 ，某种 必然的 命 D 
运 迫使最 善的哲 学家管 理国家 ，我 们就准 备竭力 主张: 我们 所构想 
的 体制是 曾经实 现过的 ，或 正在实 现着， 或 将会实 现的， 只 要是哲 



学女神 在控制 国家。 这不是 不可能 发生的 事情， 我 们不认 为是不 
可能的 ，同 时我们 也承认 这是件 困难的 事情。 

阿： 我 也这样 认为。 

苏： 你 的意思 是说： 大众 不这样 认为？ 

阿： 是的。 

E 苏： 我的好 朋友， 别 这么完 全责怪 群众。 你如 果不是 好斗地 
而是 和风细 雨地劝 告和潜 移默化 地改变 他们对 学习的 恶感， 向他 
们说明 你所谓 的哲学 家是指 什么样 的人， 象 我们最 近做的 那样给 
500 他们说 明哲学 家的天 性和哲 学家所 从事的 学习， 让 他们可 以看到 
你所说 的哲学 家不是 他们所 认为的 那种人 ，那么 ，他 们是一 定能改 
变看 法的。 或者， 即使象 他们那 样考察 哲学家 ，你不 认为他 们还是 
会改 变自己 的意见 和对问 题答案 的吗？ 或者， 你认 为一个 人会用 
粗暴 对待温 文的人 用嫉妒 对待不 嫉妒的 人吗， 如果 他本人 原是一 
个不 嫉妒的 和温文 的人？ 让我 来代你 回答： 如此粗 暴的天 性是只 
能在 极少数 人身上 出现， 不会在 多数人 身上出 现的。 

阿： 你可 以相信 ，我赞 同你的 看法。 

B 苏： 你不 同样赞 同这一 点吗： 群 众对哲 学恶感 的根源 在伪哲 
学家 身上？ 这 些人闯 进与他 们无关 的地方 ，互相 争吵， 充满 敌意， 
并 且老是 进行人 身攻击 一一 再 没有比 这种行 为和哲 学家不 相称的 
了。 

阿： 是 最不相 称的。 

XI11 苏： 阿 得曼托 斯啊！ 须知， 一个 真正专 心致志 于真实 存在的 

C 人 是的确 无暇关 注琐碎 人事， 或者充 满敌意 和妒忌 与人争 吵不休 
的; 他的注 意力永 远放在 永恒不 变的事 物上， 他看到 这种事 物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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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旣不伤 害也不 被伤害 ，按照 理性的 要求有 秩序地 活动着 ，因 而竭 
力摹仿 它们， 并且尽 可能使 自己象 它们。 或者说 ，你 认为一 个人对 
自 己所称 赞的东 西能不 摹仿吗 7 

阿： 不可能 不的。 

苏： 因此 ，和 神圣的 秩序有 着亲密 交往的 哲学家 ，在人 力许可 D 
的范 围内也 会使自 己变 得有秩 序和神 圣的。 但是毁 谤中伤 是无所 
不 在的。 

阿： 确实 是的。 

苏： 那么， 如果有 某种必 然性迫 使他把 在彼岸 所看到 的原型 
实际施 加到国 家和个 人两个 方面的 人性素 质上去 ，塑 造他们 (不仅 
塑造他 自己） ，你 认为他 会表现 出自己 是塑造 节制、 正义以 及一切 
公民 美德的 一个蹩 脚的工 匠吗？ 

阿： 绝不 会的。 

苏： 但是， 如果群 众知道 了我们 关于哲 学家所 说的话 都是真 E 
的， 他们还 会粗暴 地对待 哲学家 ，还 会不相 信我们 的话： 无 论哪一 
个 城邦如 果不是 经过艺 术家按 照神圣 的原型 加以描 画①， 它是永 
远不 可能幸 福的？ 

阿： 如果知 道了这 一点， 他 们就不 会粗暴 对待哲 学家了 。但 5G1 
是请你 告诉我 ，这 个图画 怎么描 法呢？ 

苏： 他 们将拿 起城邦 和人的 素质就 象拿起 一块画 板一样 ，首 
先把它 擦净; 这不 是件容 易事; 但 是无论 如何， 你知 道他们 和別的 
改革家 第一个 不同之 处就在 这里： 在 得到一 个干净 的对象 或自己 
动 手把它 弄干净 之前， 他们是 不肯动 手描画 个人或 城邦的 ，也 不肯 

① 柏拉 图在这 里用艺 术家画 画比喻 哲学家 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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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立 法的。 

阿： 他们 对的。 

苏： 擦净 之后， 你 不认为 他们就 要拟定 政治制 度草图 了吗？ 

阿： 当然 是啰。 

B 苏： 制度拟 定之后 ，我想 ，他 们在 工作过 程中大 概会不 时地向 
两个方 向看望 ，向 一个方 向看绝 对正义 、美 、节 制等等 ，向另 一方向 
看他 们努力 在人类 中描画 出来的 它们的 摩本， 用各 种方法 加上人 
的肤色 ，使 它象人 ，再 根椐荷 马也称 之为象 神的那 种特性 ——当它 
出现于 人类时 作出 判断。 

阿 •_ 对。 

苏： 我想 ，他们 大槪还 要擦擦 苒画画 ，直 至尽可 能地把 人的特 
C 性画 成神所 喜爱的 样子。 

阿 •. 这幅画 无论如 何该是 最好的 画了。 

苏： 到此 ，那 些你本 来以为 ©要 倾全力 攻击我 们的人 ，是 不是 
有点相 信我们 了呢？ 我们是 不是能 使他们 相信： 这 位制度 画家就 
是 我们曾 经称赞 过的， 当我们 建议把 国家委 托他治 理时曾 经使他 
们对 他生气 的那种 人呢？ 当他 们听到 我刚才 所说关 干画家 的这些 
话 时是不 是态度 会温和 点呢？ 

D 阿： 如 果他们 是明白 道理的 ，一 定温和 多了。 

苏： 他 们还能 拿得出 什么理 由来反 对呢？ 他们 能否认 哲学家 
是热 爱实在 和真理 的吗？ 

阿： 那 样就荒 唐了。 

苏： 他们 能否认 我们所 描述的 这种天 性是至 善的近 亲吗？ 

① 4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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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也 不能。 

苏： 那么， 他们能 杏认， 受 到合适 教养的 这种天 性的人 ，只要 
有， 就会是 完全善 的哲学 家吗？ 或者， 他们宁 可认为 我们所 反对的 
那 种人是 完全善 的哲学 家呢？ 

阿： 一定不 会的。 

苏： 那么 ，当 我们说 ，在哲 学家成 为城邦 的统治 者之前 ，无论 E 
城 邦还是 公民个 人都不 能终止 邪恶， 我们用 理论想 象出来 的制度 
也不 能实现 ，当我 们这样 说时他 们还会 对我们 的话生 气吗？ 

阿： 或 许怒气 小些。 

苏： 我们 是不是 可以说 ，他 们不单 是怒气 小些了 ，而是 已经变 
得十分 温和了 ，完 全信 服了， 以 致单是 羞耻心 (如果 没有別 的什么 
听话) 也会使 他们同 意我们 的论断 了呢？ 

阿： 一 定的。 5 恍 

苏： 因此， 让我们 假定他 们赞成 这个论 断了。 那么还 会有人 ^ 
反对 另一论 断吗： 国王 或统治 者的后 代生而 有哲学 家天陚 是可能 
的事情 7 

阿： 没 有人反 对了。 

苏： 这 种哲学 天才既 已诞生 ，还会 有人论 证他们 必定腐 败吗？ 

虽然 我们也 承认， 使 他们免 于腐败 是件困 难事， 但是 有谁能 断言， 
在全部 时间里 所有这 些人之 中就永 远不能 有那怕 一个人 能免于 腐 R 
败吗 7 

阿： 怎 能有人 这样断 言呢？ 

苏： 但 是的确 ，这样 的人出 一个就 够了， 如果有 一个城 邦服从 
他 ，他可 以在这 里实行 其全部 理想制 度的话 ，虽 然眼 下这个 制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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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 相信。 

'阿： 是的 ，一 个人就 够了。 

苏： 因为 ，他 既成了 那里的 统治者 ，把我 们描述 过的那 些法律 
和惯 例制订 出来， 公民们 情愿服 从——这 的确不 是不可 能的。 

阿： 的确。 

苏： 那么 ，别 人赞同 我们的 看法， 这是什 么奇怪 的不可 能的事 
情吗？ 

c 阿： 我认为 不是。 

苏 •_ 再说， 既是 可能的 ，那么 我认为 这已充 分表明 ，这 些事是 
最 善的。 

阿： 是 充分表 明了这 一点。 

苏： 因此， 我 们关于 立法的 结论看 来是： 我们 的计划 如能实 
现， 那是最 善的； 实现 虽然 有困难 ，但不 是不可 能的。 

阿： 结论是 这样。 

XV 苏： 既然这 个问题 好不容 易结束 .了， 我 们不是 应该接 下去讨 
D 论其余 的问题 了吗？ 问题 包括： 我们国 家制度 的救助 者如何 产生， 
亦即 通过什 么学习 和训练 产生？ 以及， 他们 将分别 在什么 年龄上 
着 手学习 每一门 功课？ 

阿 ： 是的， 必须讨 论这些 问题。 

苏： 我在前 面故意 规避了 娶妇生 子和任 命统治 者这个 难题， 
因为我 知道完 全绝对 的真理 会引起 忌恨并 且很难 实现。 但 是回避 
E 并 没什么 好处， 因 为事到 如今还 是照样 得讨论 它们。 妇女 儿童的 
问题 已经处 置了， 关于统 治者的 问题可 以说要 再从头 讨论起 。如 
503 果 你还记 得的话 ，我 们曾经 说过： 当他 们被放 在苦和 乐中考 验的时 




候， 他们必 须证明 自己是 爱国的 ，必须 证明无 论是遭 到困难 还是恐 
怖或是 其他任 何变故 时都不 改变自 己的爱 国心； 不 能坚持 这一点 
的必须 排斥, 经受得 住任何 考验而 不变的 ，象 真金不 怕烈火 那样的 
人， 必须任 命为统 治者， 让他 生时得 到尊荣 ，死 后得到 褒奖。 这一 
类的 话我们 曾大略 地讲过 ，但当 时由于 担心引 起刚才 的这场 争论 ， B 
我们 把讨论 悄悄地 转移了 方向。 

阿： 你说 的完全 是真的 ，我 记得。 

苏： 我的 朋友， 我 们当时 没有敢 象现在 这样大 胆地说 出这些 
话。 现在 让我们 勇敢地 主张： 必 须确定 哲学家 为最完 善的护 卫者。 

阿： 好 ，就 是这个 主张。 

苏： 你要 知道， 这样 的人自 然是很 少数， 因为， 各 种的天 

赋 ——我们 曾主张 他们应 具备它 们作为 受教育 的基础 起生 

在同 一个人 身上是 罕见的 ，各种 天赋大 都是分 开的。 

阿： 你说 的什么 意思？ C 

苏： 敏 于学习 、强 于记忆 、机智 、灵敏 ，以 及其他 诸如此 类的品 
质 ，还有 进取心 、豁 达大度 ，你知 道它们 是很少 愿意生 长到一 起来， 

并 且有秩 序地和 平稳定 地过日 子的， 一个全 具这些 品质的 人会在 
偶然性 指挥下 被灵敏 领着团 团乱转 ，于 是失 去全部 的稳定 性的。 

阿： 你 的话是 真的。 

苏： 可是， 一个 天性稳 定的人 —— 人 们可能 宁可信 任这神 
人 —— 在战 争中诚 然是不 容易为 恐怖所 影响而 感到害 怕的， 但是 r 
学习 起来也 不容易 受影响 ，仿 佛麻木 了似的 ，学不 进去。 当 有什么 
智力方 面的事 需要他 们努力 工作的 时候， 他 们就会 没完没 了地打 
瞌睡打 哈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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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是这 样的。 

苏： 但是 我们曾 主张， 一个人 必须兼 具这两 个方面 的优点 ，并 
且结 合妥当 ，否 则就不 能让他 受到最 髙教育 ，得到 荣誉和 权力。 

阿 ：对。 

苏： 你不认 为这种 人是不 可多得 的吗？ 

E 阿： 当然是 不可多 得的。 

苏： 因此 ，他 们必须 被放在 我们前 面说过 的劳苦 、恐怖 、快乐 
中考 验①， 我们现 在还需 加上一 点从前 没有说 过的： 我们必 须把他 
们放 在许多 学习中 “操 练”， 注 意观察 他们的 灵魂有 没有能 力胜任 
最 大的学 习®， 或者， 看他 们是否 不敢承 担它， 正如 有的人 不敢进 
504 行体 力方面 的竞赛 一样。 

阿： 你这样 考察是 很对的 ，但 是你 所谓的 最大学 习是指 什么？ 
XVI 苏： 你 或许还 记得， 我们在 辨别了 灵魂里 的三种 品质® 之后 
曾 比较研 究了关 于正义 、节制 、勇 敢和 智慧的 定义。 

阿： 如果 不记得 ，我 就不配 再听下 去了。 

苏： 你 也记得 ，这之 前@说 的话吗 7 
B 阿： 什 么话？ 

苏： 我 们曾以 某种方 式说过 ，要最 完善地 认识这 些美德 ，需要 
另 走一条 弯曲的 更长的 道路， 走完了 这条路 就可以 清楚地 看得见 
它 们了。 但是暂 作一个 和前面 的论证 水平相 当的解 释是可 能的。 


① 412C 以下。 

② 最大的 学习或 译为最 重要的 学习， 最高的 学习。 都是指 的学习 善的理 念。 见 
后面 505 A。 

<D 435 A 436 B 8 
④ 435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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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那时你 曾说， 在你看 来这就 够了。 因 此这一 研究后 来是用 一种我 

觉得很 不精密 的方法 继续进 行的。 但是你 对这一 方法满 意不满 
意， 那要问 你了。 

阿： 我觉得 这一方 法让我 ，也让 这里这 几个人 看到标 准了。 c 

苏 ：不。 我的 朋友， 任何 有一点 点够不 上真实 存在事 物的水 
平， 都是绝 对不能 作为标 准的。 因为 任何不 完善的 事物都 是不能 
作为 别的事 物的标 准的。 虽然 有些人 有时认 为自己 已经做 得很够 
了， 不须进 一步研 究了。 

阿： 许 多人都 有这种 惰性。 

苏： 的确 。但对 于城邦 和法律 的护卫 者来说 ，这 是最 要不得 
的。 

阿： 是的。 

苏： 因 此护卫 者必须 走一条 曲折的 更长的 路程， 还必 须劳其 
心努 力学习 ，象劳 其力锻 炼身体 一样; 否则 ，象 我们方 才说的 ，他们 D 
将 永远不 能把作 为他们 特有使 命的最 大学习 进行到 完成。 

阿： 这些 课题还 不是最 大的？ 还 有什么 课题比 正义及 我们所 
描 述的其 他美德 更大的 7 

苏： 是的， 还有更 大的。 就是关 于正义 之类美 德本身 我们也 
必须 不满足 于象现 在这样 观其草 图①， 我们 必须注 意其最 后的成 
品。 既然这 些较小 的问题 我们尚 且不惜 费尽心 力不懈 地工作 ，以 E 
[ 便达到 对它们 最完全 透彻的 了解， 而 对于最 大的问 题反而 认为不 

! 值得最 完全最 透彻的 了解它 ，岂不 荒唐？ 

阿： 的确。 但是 你认为 我们会 放过你 ，不 问一问 ：这最 大的学 

① 还 是用画 家比哲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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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是什么 ，你 认为它 是和什 么有关 系的吗 7 
■ 苏： 我有这 个思想 准备， 你随 便问吧 。 但是我 相信你 是听说 
505 过好多 遍的， 现在 你要么 是没有 听懂， 要么就 是存心 和我过 不去。 
我 倾向于 认为是 后一种 可能。 因 为你多 次听我 说过， 善的 理念是 
最大 的知识 问题， 关于 正义等 等的知 识只有 从它演 绎出来 的才是 
有 用和有 益的。 现在 我差不 多深信 你知道 ，这 就是我 所要论 述的， 
你 也听我 说过， 关于 善的理 念我们 知道得 很少； 如 果我们 不知道 
它， 那 么别的 知识再 多对我 们也没 有任何 益处， 正如别 的东西 ，虽 
B 拥 有而不 拥有其 善者， 于我们 无益一 样。 或 如我们 拥有一 切而不 
拥有其 善者， 你认 为这有 什么益 处呢？ 或者 懂得别 的一切 而不懂 
美者 和善者 ，这有 什么益 处呢？ 

阿： 真的， 我认为 是没有 什么益 处的。 

XVII 苏： 再说， 你也 知道， 众人都 认为善 是快乐 ，髙 明点的 人认为 
善是 知识。 

阿： 是的。 

苏： 我 的朋友 ，你也 知道， 持后一 种看法 的人说 不出他 们所谓 
的知识 又是指 的什么 ，最 后不 得已只 好说是 指善的 知识。 

阿： 真 可笑。 

C 苏： 他们先 是责怪 我们不 懂善， 然语给 善下定 义时又 把我们 
当 作好象 是懂得 善的。 这怎 么不可 笑呢？ 因为， 他 们说它 是关于 
善的 知识， 他们在 这里用 “善” 这个词 仿佛我 们是一 定懂得 它的意 
思的。 . 

阿： 对极了 3 

苏： 给善下 定义说 它是快 乐的那 些人不 是也有 同样严 重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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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混 乱吗？ 或者说 ，他们 到不得 已时不 是也只 好承认 ，也有 恶的快 
乐①吗 7 

阿： 一 定的。 

苏： 其结 果我认 为他们 等于承 认同一 事物又 是善的 又是恶 D 
的。 是吧？ 

阿： 一 定的。 

苏： 于是 在这个 问题上 存在又 大又多 的争论 —— 不是 大家都 
看得 到的吗 7 , 

M ： 的确。 『 

苏： 请问， 大 家不是 还看到 下列情 况吗？ 在正 义和美 的问题 
上大 多数人 都宁可 要被意 见认为 的正义 和美， 而不 要实在 的正义 
和美， 无论是 在做事 、说话 ，还 是拥 有什么 时都是 这样。 至于善 ，就 
没有 人满意 于有一 个意见 认为的 善了， 大家都 追求实 在的善 ，在这 
里“意 见”是 不受任 何人尊 重的。 

阿： 的确 是的。 e 

苏： 每一个 灵魂都 追求善 ，都 把它 作为自 己全部 行动的 目标。 
人们直 觉到它 的确实 存在， 但又对 此没有 把握； 因为 他们不 能充分 
了解 善究竟 是什么 ，不能 确立起 对善的 稳固的 信念， 象对别 的事物 
那样； 因此 其他东 西里有 什么善 的成分 ，他们 也认不 出来。 在这么 
一个 重大问 题上， 我要问 ，我 们能容 许城邦 的最优 秀人物 —— 我们 见 6 
要把一 切都委 托给他 的——也 这么愚 眛无知 吗 7 
阿： 绝对 不行。 

① 当他 们说不 清楚他 们的所 谓“快 乐”又 是指什 么时， 他们 迫不得 已只好 说它是 
关于 w 蕃的 快乐％ 这也等 于承认 ，也有 恶的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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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总之 我认为 ，一个 人如果 不知道 正义和 美怎样 才是善 ，他 
就没有 足够的 资格做 正义和 美的护 卫者。 我 揣测， 没有一 个人在 
知 道善之 前能足 够地知 道正义 和美。 

阿： 你 的揣测 很好。 

B 苏： 因此， 只有一 个具有 这些方 面知识 的卫护 者监督 着城邦 
的政 治制度 ，这个 国家才 能完全 地走上 轨道。 
xvm 阿： 这是 必然的 道理。 但是 ，苏格 拉底啊 ，你究 竟主张 善是知 
识呢 还是怯 乐呢， 还是另 外的什 么呢？ 

苏： 我 一向了 解你这 个人， 我知 道你是 不会满 足于只 知道別 
的人对 这些问 题的想 法的。 

阿： 苏格 拉底啊 ，须知 ，象 你这样 一个研 究这些 问题已 经这么 
长久了 的人， 只谈別 人的意 见不想 谈自己 的看法 ，我 觉得也 是不对 
的。 

c 苏： 但是 ，一个 人对自 己不懂 的东西 ，你 认为他 有权利 夸夸其 
'谈 ，好 象懂的 一样吗 ^ 

.阿： 那 样当然 不应该 •，但 是 ，一个 人把自 己想到 的作为 意见谈 
谈也 无妨。 

苏 •. 你有 没有注 意到， 脱 离知识 的意见 全都是 丑的？ 从其中 
挑 选出最 好的来 也是窗 目的； 或者说 ，你 认为 那些脱 离理性 而有某 
种 正确意 见的人 ，和 瞎子走 对了路 有什么 不同吗 ？ 

阿 •. 没有什 么不同 。 

D 苏： 因此 ，当你 可以从 别人那 儿得知 光明的 和美的 东西时 ，你 
还1 想要 看丑的 、窗 目的和 歪曲的 东西吗 7 

格 劳孔： 真的 ，不 会的。 但是 ，苏格 拉底， 快到目 的地了 ，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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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折回 去呀。 你不 是曾给 正义、 节制等 等作过 一个解 释吗？ 你现 
在也 只要给 善作一 个同样 的解释 ，我们 也就满 意了。 

苏： 须知， 这样我 自己也 至少和 你们一 样满意 ，我 的朋友 。但 
是我担 心我的 能力办 不到； 单 凭热情 ，画 虎不成 ，反惹 笑话。 我亲 
爱的朋 友们， 眼下我 们还是 别去解 释善到 底是什 么的问 题吧。 因 E 
为要 把我现 在心里 揣摩到 的解释 清楚， 我觉得 眼下还 是太难 ，是我 
怎 么努力 也办不 到的。 但是关 于善的 儿子， 就是那 个看上 去很象 
善的 东西， 我倒很 乐意谈 一谈， 假如 你们爱 听一听 的话。 要 是不爱 
听 ，就 算了。 

格： 行 ，你 就讲儿 子吧； 反正你 下次还 荽还债 ，给 我们 讲父亲 
的。 

苏： 我 倒真希 望我能 偿清债 务一下 子就讲 父亲， 而不 是象现 
在这样 只付利 息讲儿 子®， 让你 也可以 连本带 利两个 方面都 听到。 

但 是不管 怎么样 ，你还 是先收 下利息 ，这个 善的儿 子吧。 不 过还得 
请你们 小心， 别让我 无意间 讲错了 ，误了 你们的 视听。 

格： 好 ，我 们尽量 当心。 你只管 讲吧。 

苏 ：好; 但是 我必须 先和你 取得一 致看法 ，让你 回想一 下我在 
这一讨 论过程 中提到 过的也 曾在别 的地方 多次提 到过的 那个说 
法 。 

格： 什么 说法？ B 

苏： 就是一 方面我 们说有 多种美 的东西 、善 的东 西存在 ，并且 
说每一 种美的 、善 的东西 又都有 多个， 我们在 给它们 下定义 时也是 
用复数 形式的 词语表 达的。 

0 ) TOKOC 这 个希腊 阔有许 多词义 ，包括 :（D 孩子； （ 2 ) 利息。 这里是 双关语 0 


II |1 jumiMiwi iinaii>ii mm 1 ' 产 4 



格： 我们 是这样 做的。 

苏： 另 一方面 ，我 们又曾 说过， 有一个 美本身 、善 本身， 以及一 
切诸如 此类者 本身; 相应 于上述 每一组 多个的 东西， 我们又 都假定 
了一个 单一的 理念， 假定它 是一个 统一者 ，而 称它为 每一个 体的实 
在。 

格： 我们 是这样 说的。 

苏： 我们说 ，作 为多个 的东西 ，是 看见的 对象， 不是思 想的对 
C 象， 理念则 是思想 的对象 ，不是 看见的 对象。 . 

格： 确乎是 这样。 

苏： 那么， 我们是 用我们 的什么 来看可 以看见 的东西 的呢？ 

格： 用 视觉。 

苏： 我们不 是还用 听觉来 听可以 听见的 东西， 用其他 的感官 
来感觉 其他可 以感觉 的东西 的吗？ ， 

格 ： 当然是 这样。 

苏： 但 是你是 否注意 到过， 感觉 的创造 者在使 我们的 眼睛能 
够看 见和使 事物能 够被看 见这件 事情上 ，花 费了多 大的力 气吗？ 

格： 我完全 没有注 意过这 一点。 

苏 •. 那么 就这样 来研究 这个问 題吧。 听 觉和声 音是否 需要另 
D 一 东西， 才能够 使其一 听见和 另一被 听见， 而 没有这 第三者 ，则其 
一 便不能 听见另 一就不 能被听 见呢？ 

格： 完全不 需要。 ® 

苏： 我想， 许 多其他 的感觉 —— 我 们不说 其 他的感 
觉 —— 都是 不需要 这种东 西的。 然而 你知道 有什么 S 觉是 需要这 


① 柏拉图 当时的 科学观 念大概 认为不 存在这 种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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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 的吗？ 

格： 我不 知道。 

苏： 你没 有注意 到视觉 和可见 的东西 有此需 要吗？ : 

格： 怎么 有此需 要的？ 

苏： 你知道 ，虽然 眼睛里 面有视 觉能力 ，具 有眼 睛的人 也企图 
利用这 一视觉 能力， 虽然 有颜色 存在， 但是， 如果没 有一种 自然而 
特 别适合 这一目 的的第 三种东 西存在 ，那么 你知道 ，人 的视 觉就会 E 
什么也 看不见 ，颜色 也不能 被看见 3 

格： 你 说的这 种东西 是什么 呀？ … 

苏： 我 所说的 就是你 叫做光 的那种 东西。 

格： 你说得 很对。 • 

苏： 因此， 如果光 是可敬 的①， 那 么把视 觉和可 见性连 结起来 5 08 
的 这条纽 带比起 连结别 的感觉 和可感 觉性的 纽带® 来， 就 不是可 
敬一 点点的 问题啦 I 

格： 应该 是大可 敬的。 " 

苏： 你能说 出是天 上的哪 个神， 他的光 使我们 的眼睛 能够很 a 
好 地看见 ，使事 物能够 很好地 被看见 的吗？ 

格 •. 大家都 会一致 认为, 你的意 思指的 显然是 太阳。 

苏： 那么视 觉和这 个神的 关系是 不是这 样呢？ 

格： 怎样？ 

苏： 不 管是视 觉本身 也好， 或者 是视觉 所在的 那个被 我们叫 
做眼睛 的器官 也好， 都不等 于就是 太阳。 


① 或:重 要的。 

② 507 D 以下 和这里 关子有 连结别 的感觉 的纽带 的说法 似乎有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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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然 不是。 

苏： 但是 我想， 在所有 的感觉 器官中 ，眼 睛最是 太阳一 类的东 
西。 ― 

格： 是的， 它最象 太阳。 

苏： 眼睛所 具有的 能力作 为一种 射流， 乃取自 太阳所 放出的 
射流， 是吗？ 

格： 是的。 

苏 •. 因此， 太阳一 方面不 是视觉 ，另 一方面 是视觉 的原因 ，又 
是被视 觉所看 见的， 这些不 也是事 实吗？ 

格： 是的。 

苏： 因此 我们说 善在可 见世界 中所产 生的儿 子——那 个很象 
C 它 的东西 —— 所指 的就是 太阳。 太阳 踉视觉 和可见 事物的 关系， 
正好象 可理知 世界里 面善本 身跟理 智和可 理知事 物的关 系 一样。 
格： 何以 是这样 的呢？ 请 你再给 我解释 一下。 

苏 •. 你 知道， 当事 物的颜 色不再 被白天 的阳光 所照耀 而只被 
夜晚 的微光 所照的 时候， 你用眼 睛去看 它们， 你的 眼睛就 会很模 
糊 ，差不 多象瞎 的一样 ，就 好象 你的眼 睛里根 本没有 清楚的 视觉一 
样。 一 

格： 的确是 这样。 

苏： 但是 我想， 当你的 眼睛朝 太阳所 照耀的 东西看 的时候 ，你 
V 的眼 睛就会 看得很 清楚， 同是这 双眼睛 ，却显 得有了 视觉。 

格： 是的。 

苏： 人的灵 魂就好 象眼睛 一样。 当他注 视被真 理与实 在所照 
耀的对 象时， 它便能 知道它 们了解 它们， 显然 是有了 理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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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它转而 去看那 暗淡的 生灭世 界时， 它便 只有意 见了， 模 糊起来 
了 ，只有 变动不 定的意 见了， 又显得 好象是 没有理 智了。 

格： 是 这样。 

苏： 好了 ，现 在你必 须承认 ，这个 给予知 识的对 象以真 理给予 E 
知识 的主体 以认识 能力的 东西， 就 是善的 理念。 它 乃是知 识和认 
识中的 真理的 原因。 真 理和知 识都是 美的， 但善的 理念比 这两者 
更美 —— 你承认 这一点 是不会 错的。 正如我 们前面 的比喻 可以把 ％ 9 
光 和视觉 看成好 象太阳 而不就 是太阳 一样， 在这里 我们也 可以把 
真理 和知识 看成好 象善， 但是 却不能 把它们 看成就 是善。 善是更 
可敬得 多的。 

格： 如果善 是知识 和真理 的源泉 ，又 在美方 面超过 这二者 ，那 
么 你所说 的是一 种多么 美不可 言的东 西啊！ 你当然 不可能 是想说 
它是快 乐吧？ 

苏： 我决没 有这个 意思。 还是请 你再这 样来研 讨一下 这个比 
喻吧丨 

格 ：怎么 研讨？ B 

苏： 我想 你会说 ，太阳 不仅使 看见的 对象能 被看见 ，并 且还使 
它 们产生 、成 长和得 到营养 ，虽然 太阳本 身不是 产生。 ’ 

格： 当然 不是。 

苏： 同样， 你也 会说， 知 识的对 象不仅 从善得 到它们 的可知 
性， 而且 从善得 到它们 自己的 存在和 实在， 虽 然善本 身不是 实在， 

而是在 地位和 能力上 都高于 实在的 东西。 

格： 〔非 常滑 稽地〕 :呀 t 太阳 神阿波 罗作证 I 夸张不 能再超 XX c 
过 这个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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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责任 在你， 是 你逼着 我把我 对这个 问题的 想法说 出来的 

呀！ 

格： 请你 继续讲 你的想 法吧； 关 于太阳 喻如果 还有什 么话要 
讲 ，无 论如何 请不要 漏了。 

苏： 是的 ，还有 很多话 要说。 

格： 那么请 别漏了 什么， 哪怕一 点点。 

苏： 我 将尽力 而为; 但是 我想， 有许多 东西将 不得不 略去。 

格： 别 省略。 

D 苏： 那么请 你设想 ，正 如我 所说的 ，有两 个王， 一个统 治着可 
知世界 ，另 一个统 治着可 见世界 —— 我不 说“天 界”， 免得你 以为我 
在玩 弄术语 —— 你是一 定懂得 两种东 西的： 可 见世界 和可知 世界。 
格： 是的 ，我 懂得。 

苏： 那么 请你用 一条线 来代表 它们： 把 这条线 分成不 相等的 
* 两 部分， 然后把 这两部 分的每 一部分 按同样 的比例 再分成 两个部 
分。 假定第 一次分 的两个 部分中 ，一个 部分相 当于可 见世界 ，另一 
个部 分相当 于可知 世界; 然后 再比 较第二 次分成 的部分 ，以 表示清 
楚与 不清楚 的程度 ，你就 会发现 ，可见 世界区 间内的 第一部 分可以 
E 代表 影象。 所 谓影象 我指的 首先是 阴影， 其 次是在 水里或 平滑固 
510 体上 反射出 来的影 子或其 他类似 的东西 ，你 懂我的 意思吗 ？ 

格： 我 懂你的 意思。 

苏： 再 说第二 部分: 第一部 分是它 的影象 ，它是 第一部 分的实 
物， 它就是 我们周 围的动 物以及 一切自 然物和 全部人 造物。 

格： 好， 就是这 样吧。 

苏： 你 是否愿 意说， 可见 世界的 这两个 部分的 比例表 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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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或不真 实性程 度的比 例呢， 影象与 实物之 比正如 意见世 界与知 
识 世界之 比呢？ 

格： 非常 愿意这 么说。 B 

苏： 请你再 进而考 察可知 世界划 分的方 法吧。 

格： 它是怎 样划分 的呢’ 

苏： 是 这样划 分的。 这个世 界划分 成两个 部分， 在第 一部分 
里面， 灵 魂把可 见世界 中的那 些本身 也有自 己的影 象的实 物作为 
影象； 研究只 能由假 定出发 ，而 且不是 由假定 上升到 原理， 而是由 
假定 下降到 结论； 在 第二部 分里， 灵魂 相反， 是从假 定上升 到高于 
假定的 原理； 不象 在前一 部分中 那样使 用影象 ，而只 用理念 ，完全 
用理念 来进行 研究。 

格： 我 不完全 懂你的 意思。 

苏： 既然 这样， 我们 再来试 一试， 等我 作了一 点序文 式的解 C 
释， 你就会 更明白 我的意 思的。 我想 你知道 ，研究 几何学 、算 学以 
及这 一类学 问的人 ，首先 要假定 偶数与 奇数、 各种 图形、 三 种角以 
及其 它诸如 此类的 东西。 他 们把这 些东西 看成已 知的， 看 成绝对 
假设， 他 们假定 关于这 些东西 是不需 要对他 们自己 或别人 作任何 
说明的 ，这 些东西 是任何 人都明 白的。 他 们就从 这些假 设出发 ，通 
过首尾 一贯的 推理最 后达到 他们所 追求的 结论。 D 

格： 是的 ，这我 知道。 _ 

苏： 你 也知道 ，虽 然他们 利用各 种可见 的图形 ，讨 论它们 ，但 
是处 于他们 思考中 的实际 上并不 是这些 图形， 而是 这些图 形所摹 
仿 的那些 东西。 他们所 讨论的 并不是 他们所 画的某 个特殊 的正方 
形 或某个 特殊的 对角线 等等， 而是 正方形 本身， 对角 线本身 等等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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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 作的图 形乃是 实物， 有其 水中的 影子或 影象。 但是 现在他 
们又把 这些东 西当作 影象， 而 他们实 际要求 看到的 则是只 有用思 
511 想 才能“ 看到” 的那些 实在。 

格： 是的。 

G 1 苏： 因此这 种东西 虽然确 实属于 我所说 的可知 的东西 一类， 
但是 有两点 除外： 第一， 在 研究它 们的过 程中必 须要用 假设， 灵魂 
由 于不能 突破与 超出这 些假设 ，因此 不能向 上活动 而达到 原理； 第 
二， 在研 究它们 的过程 中利用 了在它 们下面 一部分 中的那 些实物 
作影象 虽然 这些实 物也有 自己的 影象， 并且是 比自己 的影象 
来得 更清楚 的更重 要的。 

B 格： 我 憬得你 所说的 是几何 学和同 几何学 相近的 学科。 

苏： 至 于讲到 可知世 界的另 一部分 ，你要 明白， 我指的 是逻各 
斯 本身凭 着辩证 的力量 而达到 的那种 知识。 在这里 假设不 是被用 
作原理 ，而 是仅 仅被用 作假设 ，即 ，被 作一定 阶段的 起点， 以便从 
这个起 点一直 上升到 一个高 于假设 的世界 ，上 升到绝 对原理 ，并且 
在 达到绝 对原理 之后， 又回过 头来把 握那些 以绝对 原理为 根据提 
C 出来的 东西， 最后 下降到 结论。 在这 过程中 不靠使 用任何 感性事 
物， 而 只使用 理念， 从一个 理念到 另一个 理念， 并且 最后归 结到理 
念。 

格： 我懂得 你的意 思了； 但是 懂得 不完全 ，因为 你所描 述的这 
个过 程在我 看来不 是一件 简单的 事情。 不过 无论如 何我总 算懂得 
了， 你的 意思是 要把辩 证法所 研究的 可知的 实在和 那些把 假设当 
作原理 的所谓 技术的 对象区 别开来 ，认为 前者比 后者更 实在; 虽然 
D 研究技 术的人 〔在从 假设出 发研究 时;： 也不 得不用 理智而 不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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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但 是由于 他们的 研究是 从假设 出发而 不上升 到绝对 原理的 ，因 
此你不 认为他 们具有 真正的 理性， 虽 然这些 对象在 和绝对 原理联 
系起来 时是可 知的。 我 想你会 把几何 学家和 研究这 类学问 的人的 
心理状 态叫做 理智而 不叫做 理性， 把 理智看 成是介 乎理性 和意见 
之 间的东 西的。 

苏： 你 很懂得 我的意 思了。 现 在你得 承认， 相 应于这 四个部 
分有四 种灵魂 状态： 相当于 最髙一 部分的 是理性 ，相 当于第 二部分 
的是 理智， 相当于 第三部 分的是 信念， 相当 于最后 一部分 的是想 E 
象。 请 你把它 们按比 例排列 起来， 给 予每一 个以和 各部分 相当程 
度的真 实性。 

格： 我懂你 的意思 ，也 同意你 的意见 ，并 且愿意 按照你 的意见 
把它 们排列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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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苏： 接下来 让我们 把受过 教育的 人与没 受过教 育的人 的本质 
比 作下述 情形。 让我们 想象一 个洞穴 式的地 下室， 它有一 长长通 
道通向 外面， 可让 和洞穴 一样宽 的一路 亮光照 进来。 有一 些人从 
B 小就住 在这洞 穴里， 头颈和 腿脚都 绑着， 不能走 动也不 能转头 ，只 
能 向前看 着洞穴 后壁。 让我们 再想象 在他们 背后远 处高些 的地方 
有东 西燃烧 着发出 火光。 在 火光和 这些被 囚禁者 之间， 在 洞外上 
面有一 条路。 沿着路 边已筑 有一带 矮墙。 矮 墙的作 用象傀 儡戏演 
员 在自己 和观众 之间设 的一道 屏障， 他们把 木偶举 到屏障 上头去 
表演 3 

格： 我看 见了。 

苏： 接 下来让 我们想 象有一 些人拿 着各种 器物举 过墙头 ，从 
515 墙后 面走过 ，有的 还举着 用木料 、石料 或其它 材料制 作的假 人和假 
兽。 而这些 过路人 ，你 可以料 到有的 在说话 ，有 的不在 说话。 

格： 你说 的是一 个奇特 的比喻 和一些 奇特的 囚徒。 

苏： 不 ，他 们是一 些和我 们一样 的人。 你且 说说看 ，你 认为这 
些囚 徒除了 火光投 射到他 们对面 洞壁上 的阴影 而外， 他们 还能看 
到 自己的 或同伴 们的什 么呢？ 

B 格： 如果他 们一辈 子头颈 被限制 了不能 转动， 他们又 怎样能 
看到 別的什 么呢？ 



苏： 那么， 后 面路上 人举着 过去的 东西， 除了 它们的 阴影而 
外 ，囚徒 们能看 到它们 別的什 么吗？ 

格： 当然 不能。 

苏： 那么 ，如 果囚徒 们能彼 此交谈 ，你 不认为 ，他们 会断定 ，他 
们 在讲自 己所 看到的 阴影时 是在讲 真物本 身吗？ 

格 •. 必定 如此。 

苏 ：又， 如果一 个过路 人发出 声音， 引 起囚徒 对面洞 壁的回 
声， 你不 认为， 囚徒们 会断定 _， 这是他 们对面 洞壁上 移动的 阴影发 
出的吗 7 

格： 他们 一定会 这样断 定的。 

苏： 因 此无疑 ，这种 人不会 想到， 上述事 物除阴 影而外 还有什 C 
么别的 实在。 

格： 无 疑的。 

苏： 那么， 请设想 一下， 如 果他们 被解除 禁锢， 矫正 迷误， 你认 
为这时 他们会 怎样呢 7 如果真 的发生 如下的 事情： 其中有 一人被 
解除 了桎梏 ，被迫 突然站 了起来 ，转 头环视 ，走动 ，抬 头看望 火光， 
你认 为这时 他会怎 样呢？ 他在做 这些动 作时会 感觉痛 苦的， 并且， 

由 于眼花 潦乱， 他 无法看 见那些 他原来 只看见 其阴影 的实物 。如 D 
果有人 告诉他 ，说他 过去惯 常看到 的全然 是虚假 ，如 今他由 于被扭 
向 了比较 真实的 器物， 比较地 接近了 实在， 所 见比较 真实了 ，你认 
为 他听了 这话会 说些什 么呢？ 如果再 有人把 墙头上 过去的 每一器 
物指给 他看， 并且逼 他说出 那是些 什么， 你不 认为， 这时他 会不知 
说什么 是好， 并 且认为 他过去 所看到 的阴影 比现在 所看到 的实物 
更 真实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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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更 真实得 多呀！ 

E 苏： 如果 他被迫 看火光 本身， 他 的眼睛 会感到 痛苦， 他会转 
身 走开， 仍旧逃 向那些 他能够 看清而 且确实 认为比 人家所 指示的 
实物 还更清 楚更实 在的影 象的。 不 是吗？ 

格： 会这 样的。 

苏： 再说 ，如 果有人 硬拉他 走上一 条陡峭 崎呕的 坡道， 直到把 
他 拉出洞 穴见到 了外面 的阳光 ，不让 他中途 退回去 ，他 会觉 得这样 
516 被强 迫着走 很痛苦 ，并 且感到 恼火； 当他 来到阳 光下时 ，他 会觉得 
眼前 金星乱 蹦金蛇 乱串， 以致 无法看 见任何 一个现 在被称 为真实 
的事 物的。 你不认 为会这 样吗？ 

格：噢 ，的确 不是一 下子就 能看得 见的。 

苏： 因此 我认为 ，要 他能在 洞穴外 面的高 处看得 见东西 ，大槪 
需 要有一 个逐渐 习惯的 过程。 首先大 概看阴 影是最 容易， 其次要 
数看 人和其 他东西 在水中 的倒影 容易， 再次是 看东西 本身; 经过这 
B 些之后 他大槪 会觉得 在夜里 观察天 象和天 空本身 ，看 月光和 星光， 
比 白天看 太阳和 太阳光 容易。 

格： 当 然啰。 

苏： 这 样一来 ，我 认为， 他 大槪终 于就能 直接观 看太阳 本身， 
看见 他的真 相了， 就可以 不必通 过水中 的倒影 或影象 ，或任 何其他 
媒 介中显 示出的 影象看 它了， 就可以 在它本 来的地 方就其 本身看 
见其本 相了。 

格： 这是 一 定的。 

苏： 接着 他大槪 对此已 经可以 得出结 论了： 造 成四季 交替和 
C 年 岁周期 ，主宰 可见世 界一切 事物的 正是这 个太阳 ，它 也就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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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通 过某种 曲折看 见的所 有那些 事物的 原因。 

格： 显然 ，他大 槪会接 着得出 这样的 结论。 

苏： 如果他 回想自 己当初 的穴居 、那 个时 候的智 力水平 ，以及 
塞 锢中的 伙伴们 ，你不 认为， 他会 庆幸自 己的这 一变迁 ，而 替伙伴 
们遗 憾吗？ 

格： 确实 会的。 

苏 •. 如果囚 徒们之 间曾有 过某种 选举， 也有人 在其中 嬴得过 
尊荣 ，而那 些敏于 辨別而 且最能 记住过 往影象 的馈常 次序， 因而最 D 
能预言 后面还 有什么 影象会 踉上来 的人还 得到过 奖励， 你 认为这 
个既 已解放 了的人 他会再 热衷于 这种奖 赏吗？ 对那 些受到 囚徒们 
尊重并 成了他 们领袖 的人， 他会心 怀嫉妒 ，和 他们争 夺那里 的权力 
地 位吗？ 或者 ，还是 会象荷 马所说 的那样 ，他 宁愿活 在人世 上做一 
个穷人 的奴隶 ，受苦 受难， 也不愿 和囚徒 们有共 同意见 ，再 过他们 E 
那种生 活呢？ 

格： 我想， 他会宁 愿忍受 任何苦 楚也不 愿再过 囚徒生 活的。 

苏： 如 果他又 回到地 穴中坐 在他原 来的位 置上， 你认 为会怎 
么 样呢？ 他由于 突然地 离开阳 光走进 地穴， 他的眼 睛不会 因黑暗 
而变 得什么 也看不 见吗？ 

格： 一 定是这 样的。 

苏： 这时 他的视 力还很 模糊， 还 没来得 及习惯 于黑暗 一一 再 
习惯于 黑暗所 需的时 间也不 会是很 短的。 如 果有人 趁这时 就要他 
和 那些始 终禁锢 在地穴 中的人 们较景 一下“ 评价影 象”， 他 不会遭 
到笑 话吗？ 人家 不会说 他到上 面去走 了一趟 ，回 来眼睛 就坏了 ，不 
会 说甚至 连起一 个往上 去的念 头都是 不值得 的吗？ 要是把 那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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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释 放他们 并把他 们带到 上面去 的人逮 住杀掉 是可以 的话， 他们 
不会杀 掉他吗 7 

格： 他 们一定 会的。 

[n 苏： 亲 爱的格 劳孔， 现在 我们必 须把这 个比喻 整个儿 地应用 
B 到 前面讲 过的事 情上去 ，把地 穴囚室 比喻可 见世界 ，把 火光 比喻太 
阳的 能力。 如果 你把从 地穴到 上面世 界并在 上面看 见东西 的上升 
过 程和灵 魂上升 到可知 世界的 上升过 程联想 起来， 你就领 会对了 
我的 这一解 释了， 既然你 急于要 听我的 解释。 至于 这一解 释本身 
是不 是对， 这是只 有神知 道的。 但是无 论如何 ，我 觉得， 在 可知世 
界中 最后看 见的， 而且 是要花 很大的 努力才 能最后 看见的 东西乃 
C 是善的 理念。 我们一 且看见 了它， 就必 定能得 出下述 结论： 它的 
确就 是一切 事物中 一切正 确者和 美者的 原因， 就是 可见世 界中创 
造 光和光 源者， 在可理 知世界 中它本 身就是 真理和 理性的 决定性 
源泉; 任何 人凡能 在私人 生活或 公共生 活中行 事合乎 理性的 ，必定 
是 看见了 善的理 念的。 

格： 就我所 能了解 的而言 ，我都 同意。 

苏： 那么 来吧， 你也来 同意我 下述的 看法吧 ，而 且在看 到下述 
情 形时別 感到奇 怪吧： 那些已 达到这 一髙度 的人不 愿意做 那些琐 
° 碎 俗事， 他们 的心灵 永远渴 望逗留 在髙处 的真实 之境。 如 果我们 
的比喩 是合适 的话， 这种情 形应该 是不奇 怪的。 

格： 是 不足为 怪的。 

苏： 再说 ，如 果有人 从神圣 的观察 再回到 人事; 他在还 看不见 
东 西还没 有变得 足够地 习惯于 黑暗环 境时， 就被迫 在法庭 上或其 
E 它什 么地方 同人家 争讼关 于正义 的影子 或产生 影子的 偶像，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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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见 过正义 本身的 人头脑 里关于 正义的 观念。 如 果他在 这样做 
时显 得样子 很难看 举止极 可笑， 你认为 值得奇 怪吗？ 

格： 一点也 不值得 奇怪。 

苏： 但是 ，凡 有头脑 的人都 会记得 ，眼睛 有性质 不同的 两种迷 
盲， 它们是 由两种 相应的 原因引 起的： 一是由 亮处到 了暗处 ，另一 
是由暗 处到了 亮处。 凡有头 脑的人 也都会 相信， 灵 魂也能 出现同 
样的 情况。 他在 看到某 个灵魂 发生迷 盲不能 看清事 物时， 不会不 
加思索 就予以 嘲笑的 ，他 会考察 一下， 灵魂的 视觉是 因为离 开了较 
光明的 生活被 不习惯 的黑暗 迷误了 的呢， 还 是由于 离开了 无知的 
黑 暗进入 了比较 光明的 世界， 较大的 亮光使 它失去 了视觉 的呢？ B 
于是 他会认 为一种 经验与 生活道 路是幸 福的， 另一 种经验 与生活 
道 路是可 怜的; 如果他 想笑一 笑的话 ，那 么从 下面到 上面去 的那一 
种 是不及 从上面 的亮处 到下面 来的这 一种可 笑的。 

格： 你说的 非常有 道理。 

苏： 如 果这是 正确的 ，那么 关于这 些事， 我们就 必须有 如下的 iv 
看法： 教 育实际 上并不 象某些 人在自 己的职 业中所 宣称的 那样。 
他们 宣称, 他们能 把灵魂 里原来 没有的 知识灌 输到灵 魂里去 ，好象 C 
他们 能把视 力放进 瞎子的 眼睛里 去似的 。 

格： 他们 确曾有 过这种 说法。 

苏： 但是我 们现在 的论证 说明， 知识是 每个人 灵魂里 都有的 
一 种能力 ，而 每个人 用以学 习的器 官就象 眼睛。 整个身 体不改 
变方向 ，眼 睛是 无法离 开黑暗 转向光 明的。 同样 ，作 为整体 的灵魂 
必须 转离变 化世界 ，直至 它的“ 眼睛” 得以 正面观 看实在 ，观 看所有 
实在 中最明 亮者， 即我们 所说的 善者。 是这 样吧？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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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的。 

苏： 于是这 方面或 许有一 种灵魂 转向的 技巧， 即一种 使灵魂 
尽可 能容易 尽可能 有效地 转向的 技巧。 它不 是要在 灵魂中 创造视 
力， 而是肯 定灵魂 本身有 视力， 但 认为它 不能正 确地把 搔方向 ，或 
不 是在看 该看的 方向， 因而 想方设 法努力 促使它 转向。 

格： 很可能 有这种 技巧。 

苏： 因此 ，灵 魂的其 它所谓 美德似 乎近于 身体的 优点， 身体的 
E 优点确 实不是 身体里 本来就 有的， 是 后天的 教育和 实踐培 养起来 
的。 但是 心灵的 优点似 乎确实 有比较 神圣的 性质， 是一种 永远不 
519 会丧失 能力的 东西; 因所 取的方 向不同 ，它可 以变得 有用而 有益也 
可 以变得 无用而 有害。 有一种 通常被 说成是 机灵的 坏人。 你有没 
有 注意过 ，他们 的目光 是多么 敏锐？ 他们的 灵魂是 小® 的， 但是在 
那些受 到他们 注意的 事情上 ，他们 的视力 是够尖 锐的。 他们的 “小” 
不在 于视力 贫弱， 而在于 视力被 迫服务 于恶， 结果是 ，他们 的视力 
愈敏锐 ，恶 事就 也做得 愈多。 

格： 这是 真的。 

苏： 但是 ，假 设这种 灵魂的 这一部 分从小 就已得 到锤炼 ，已经 
B 因 此如同 释去了 重负， —— 这种 重负是 这个变 化世界 里所本 有的， 
是 拖住人 们灵魂 的视力 使它只 能看见 下面事 物的那 些感官 的纵欲 
如贪食 之类所 紧缠在 人们身 上的。 —— 假 设重负 已释， 这 同一些 
人 的灵魂 的同一 部分被 扭向了 真理， 它们看 真理就 会有同 样敏锐 
的视力 ，象 现在 看它们 面向的 事物时 那样。 

格： 很可 能的。 

① “小” 这个字 的涵义 ，类 似我 国所谓 “君子 .小 人”中 的“小 \ 





苏： 那么， 没受过 教育不 知道真 理的人 和被允 许终身 完全从 
事知 识研究 的人， 都是不 能胜任 治理国 家的。 这个 结论不 也是很 
对的， 而且还 是上述 理论的 必然结 论吗？ 因 为没受 过教育 的人不 
能 把自己 的全部 公私活 动都集 中于一 个生活 目标； 而知识 分子又 C 
不能 自愿地 做任何 实际的 事情， 而是 在自己 还活着 的时候 就想象 
自己已 离开这 个世界 进入乐 园了。 

格 ：对。 

苏： 因此 ，我 们作为 这个国 家的建 立者的 职责, 就是要 迫使最 
好的灵 魂达到 我们前 面说是 最高的 知识, 看见善 ，并 上升到 那个高 D 
度； 而当他 们已到 达这个 髙度并 且看够 了时， 我们不 让他们 象现在 
容许他 们做的 那样。 

格 •. 什么 意思？ 

苏 *. 逗留 在上面 不愿再 下到囚 徒中去 ，和 他们同 劳苦共 荣誉， 

不论 大小。 

格： 你这 是说我 们要委 曲他们 ，让他 们过较 低级的 生活了 ，在 
他 们能过 较髙级 生活的 时候？ 

苏： 朋友 ，你 又忘了 ，我们 的立法 不是为 城邦任 何一个 阶级的 V B 
特殊 幸福， 而是为 了造成 全国作 为一个 整体的 幸福。 它运 用说服 
或强制 ，使全 体公民 彼此协 调和谐 ，使 他们把 各自能 向集体 提供的 
利 益让大 家分享 《 而 它在城 邦里造 就这样 的人， 其 目的就 在于让 520 
他们 不致各 行其是 ，把他 们团结 成为一 个不可 分的城 邦公民 集体。 

格 •_ 我 忘了。 你的话 很对。 

苏： 那么， 格劳孔 ，你得 看到， 我 们对我 们之中 出现的 哲学家 
也不会 是不公 正的； 我 们强迫 他们关 心和护 卫其它 公民的 主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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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 正的。 我们 将告诉 他们： “哲学 家生在 别的国 家中有 理由拒 
B 不 参加辛 苦的政 治工作 ，因 为他们 完全是 自发地 产生的 ，不 是政府 
有 意识地 培养造 就的； 一切自 力更生 不是被 培养而 产生的 人才不 
欠 任何人 的情， 因而 没有热 切要报 答培育 之恩的 心情， 那 是正当 
的。 但是 我们已 经培养 了你们 —— 既 为你们 自己也 为城邦 的其他 
C 公民 ——做蜂 房中的 蜂王和 领袖； 你 们受到 了比别 人更好 更完全 
的 教育， 有更 大的能 力参加 两种生 活①。 因 此你们 每个人 在轮值 
时必须 下去和 其他人 同住， 习 惯于观 看模糊 影象。 须知， 一经习 
惯 ，你 就会比 他们看 得清楚 不知多 少倍的 ，就 能辨别 各种不 同的影 
子 ，并且 知道影 子所反 映的东 西的， 因 为你已 经看见 过美者 、正义 
者和 善者的 真实。 因 此我们 的国家 将被我 们和你 们清醒 地管理 
D 着 ，而 不是象 如今的 大多数 国家那 样被昏 昏然地 管理着 ，被 那些为 
影子 而互相 殴斗， 为权力 —— 被当作 最大的 善者^ — 而相 互争吵 
的人统 治着。 事 实是： 在凡是 被定为 统治者 .的 人最 不热心 杈力的 
城邦里 必定有 最善最 稳定的 管理， 凡 有与此 相反的 统治者 的城邦 
里其管 理必定 是最恶 的。” 

格： 一 定的。 

苏： 那么， 我们的 学生听 到我们 的这种 话时， 还会 不服从 ，还 
会 在轮到 每个人 值班时 拒绝分 担管理 国家的 辛劳吗 （当然 另一方 
面, 在大部 分的时 间里他 们还是 被允许 一起住 在上面 的)？ 

E 格： 拒绝 是不可 能的。 因 为我们 是在向 正义的 人提出 正义的 
要求。 但是 ，和当 前每个 国家中 的统治 者相反 ，他们 担任公 职一定 
是把它 当作一 种义不 容辞的 事情看 待的。 


> ① 哲 学生活 和政治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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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为， 事实上 赛 爱的 朋友， 只有当 你能为 你们未 来的统 
治者找 到一种 比统治 国家更 善的生 活时， 你 才可能 有一个 管理得 521 
好的 国家。 因为， 只有在 这种国 家里才 能有真 正富有 的人来 统治。 

当然 他们不 是富有 黄金， 而是 富有幸 福所必 需的那 种善的 和智慧 
的 生活。 如果 未来的 统治者 是一些 个人福 利匮乏 的穷人 ，那么 ，当 
他 们投身 公务时 ，他们 想到的 就是要 从中擭 取自己 的好处 ，如 果国 
家由 这种人 统治， 就不会 有好的 管理。 因为， 当统治 权成了 争夺对 
象时， 这 种自相 残杀的 争夺往 往同时 既毁了 国家也 毁了统 治者自 B 
己 。 

格： 再正确 不过。 

苏： 除了真 正的哲 学生活 而外， 你还能 举出別 的什么 能轻视 
政治权 力的？ 

格： 的 确举不 出来。 

苏： 但 是我们 就是要 不爱权 力的人 掌权。 否则 就会出 现对手 
之间的 争斗。 

格： 一 定的。 

苏： 那么 ，除 了那些 最知道 如何可 使国家 得到最 好管理 的人， 
那些有 其他报 酬可得 ，有 比政治 生活更 好的生 活的人 而外， 还有什 
么别 的人你 可以迫 使他们 负责护 卫城邦 的呢？ 

格： 再没 有别的 人了。 

苏： 于是， 你 愿意让 我们来 研究如 下的问 题吗？ 这种 人才如 V ] C 
何造就 出来？ 如何把 他们带 到上面 的光明 世界， 让 他们象 故事里 
说 的人从 冥土升 到天上 那样？ 

格： 当然 愿意。 




苏： 这 看来不 象游戏 中翻贝 壳那样 容易， 这是 心灵从 朦胧的 
黎明 转到真 正的大 白天， 上升到 我们称 之为真 正哲学 的实在 4 
格： 无 疑的。 

苏： 那么 ，我们 难道不 应该研 究一下 ，什么 学问有 这种能 耐？ 
格： 当然 应该。 

苏： 那么 ，格 劳孔， 这种把 灵魂拖 着离开 变化世 界进入 实在世 
界的学 问是什 么呢？ 说到这 里我想 起了： 我们不 是曾经 说过吗 ，这 
种 人年轻 的时候 必须是 战场上 的斗士 7 
格： 我们是 说过这 话的。 

苏： 因此， 我们正 在寻找 的这门 学问还 必须再 有一种 能耐。 
格： 什么 能耐？ 

苏： 对士兵 不是无 用的。 

格： 如果可 能的话 ，当 然必 须有。 

苏 ： 前面我 们曾经 让他们 受体操 和音乐 教育。 

格 •. 是的。 

苏： 体操关 心的是 生灭事 物®; 因为它 影响身 体的增 强与衰 
弱。 

格： 这很 明白。 

苏： 因此 ，它不 会是我 们所寻 觅的那 ^ 学问。 

格： 不 是的。 

苏： 那么 ，这 门学问 是我们 前面描 述过的 音乐教 育吗？ 

格： 如果 你还记 得的话 ，音 乐是和 体育相 对的， 它通过 习惯② 

① 体 操与可 变世界 联系。 

② 习惯 或意见 ，与真 正的知 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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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 护卫者 ，以音 调培养 某种精 神和谐 C 不是 知识） ，以韵 律培养 
优 雅得体 ，还 以故事 （或 纯系传 说的或 较为真 实的） 的语言 培养与 
此 相近的 品质。 可是这 些途径 没有任 何一个 是能通 向你所 正在寻 
求 的那种 善的。 B 

苏： 你的 记忆再 准确不 过了。 因 为事实 上其中 没有这 类的因 
素。 但是 ，啊呀 ，格 劳孔， 那 么我们 寻求的 这种学 问是什 么呢？ 因 
为手 工技艺 似乎又 全都是 有点低 贱的。 

格： 确实 是的。 可是除 去音乐 、体操 和手艺 ，剩 下的还 有什么 
别的学 问呢？ 

苏： 这样吧 ，如果 我们除 此之外 再想不 出什么 别的了 ，我 们就 
来举出 一个全 都要用 到的东 西吧。 

格： 那是 什么？ c 

苏： 嗯， 例如一 个共同 的东西 它 是一切 技术的 、思 想的和 
科学 的知识 都要用 到的， 它是 大家都 必须学 习的最 重要的 东西之 
0 . . 

格： 什么 东西？ J 

苏： 一个 平常的 东西， 即分别 “一” 、“二 ”、“ 三”， 总的说 ，就是 
数数和 计算。 一切 技术和 科学都 必须做 这些， 事实 不是这 样吗？ 

格： 是 这样。 

苏： 战 术不也 要做这 些吗？ 

格： 必 定的。 

苏 •. 因此巴 拉米德 斯每次 在舞台 上出现 就使阿 伽门农 成了一 o 
个极 可笑的 将军。 巴拉 米德斯 宣称， 他发明 了数目 之后组 织排列 
了在 特洛亚 的大军 中的各 支部队 ，点数 了船只 和其他 一切; 仿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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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 它们都 没有被 数过， 而阿 伽门农 看来也 不知道 自己 有多少 
步兵， 既然 他不会 数数。 你是否 注意过 这些？ 还有， 在那 种情况 
下， 你认为 阿伽门 农是一 个什么 样的将 军呢？ 

格： 我 看他是 一个荒 谬可笑 的将军 ，如果 那是真 的话。 

苏 ： 那么， 我们要 不要把 能计算 和数数 定为一 个军人 的必不 
可 少的本 领呢？ 

格： 这是最 不可少 的本领 ，如 果他要 能够指 挥军队 ，甚 至只是 
为了 要做好 一个普 通人。 

苏： 那么 ，你 是不是 同我一 样想的 是这门 学问呢 7 

格： 哪一门 学问？ 

苏： 它似乎 就是我 们正在 寻找的 那些本 性能引 领思想 的学问 
之一。 但是没 有一个 人在正 确地使 用它， 虽 然它确 实能引 导灵魂 
到达 实在。 

格： 你 说的什 么意思 7 

苏 •. 我 将努力 把我心 里的想 法解释 给你听 ，我将 告诉你 ，我是 
如 何在自 己 心里区 分两种 事物的 —— 有我所 指的那 种牵引 力的事 
物和 没有那 种牵引 力的事 物的。 如果 你愿和 我一 起继续 讨论下 
去 ，并且 告诉我 ，你同 意什么 不同意 什么， 那时我 们就会 更清楚 ，我 
的想 法对不 对了。 

格 ： 请 说吧。 

苏 ：好， 你 知道感 觉中的 东西有 些是不 需要求 助于理 性思考 
的， 因为感 官就能 胜任判 断了。 但是 还有一 些是需 要求助 于理性 
的 ，因为 感官对 它们木 能作出 可靠的 判断。 


格： 你显然 是指的 远处的 东西或 画中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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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完全 没有领 会我的 意思。 

格： 那么 ，你 说的是 什么意 思呢？ 

苏： 不需要 理性思 考的东 西我是 指的不 同时引 起相反 感觉的 
东西， 需 要理性 帮助的 东西我 是指的 那些能 同时引 起相反 感觉的 C 
东西 (这 时惑 官无法 作出明 确的判 断）， 与距离 的远近 无关。 我作 
了如 下说明 之后， 你 就更明 白了。 例如 这里有 三个手 指头: 小指、 
无名指 、中 指。 

格 ：好。 

苏： 我 奉手指 为例， 请你 別忘了 我是把 它们当 作近处 可见的 
东西。 但是关 于它们 我还要 你注意 一点。 

格：哪 一 '点 7 

苏： 每一 个指头 看上去 都一样 是一个 指头， 在 这方面 无论它 D 
是中间 的那个 还是两 边上的 某一个 ，是 白的还 是黑的 ，是粗 的还是 
细的 ，等等 ，都无 所谓。 因为这 里没有 什么东 西要迫 使平常 人的灵 
魂再 提出什 么问题 或思考 究竟什 么是手 指的问 题了， 因为 视觉官 
能从未 同时向 心灵发 出信号 ，说 手指 也是手 指的相 反者。 

格: 是的。 

苏： 这种 感觉当 然是不 会要求 或引起 理性思 考的。 

格： 当然。 ‘ E 

苏： 但 是手指 的大和 小怎么 样呢： 区别它 们是大 还是小 ，视 
觉能胜 任吗？ 哪 一个手 指在中 间哪一 个在边 上对视 觉有什 么分別 
吗？ 同样， 触觉能 区分粗 和细、 软和 硬吗？ 在 认识这 一类性 质时， 

不 是事实 上所有 的感觉 都有缺 陷吗？ 它们 是象下 述这样 起作用 5 24 
的: 首先例 如触觉 ，既关 系着硬 ，就必 定也关 系着软 ，因 此它 给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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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去的信 号是: 它 觉得同 一物体 又是硬 的又是 软的。 不是这 样吗？ 

袼： 是 这样。 

苏： 如果 触觉告 诉灵魂 ，同一 物体是 硬的也 是软的 ，心 灵在这 
种情况 下一定 要问， 触觉所 说的硬 是什么 意思， 不 是吗？ 或者 ，如 
B 果 有关的 感觉说 ，重的 东西是 轻的， 或轻 的东西 是重的 ，它 所说的 
轻或重 是什么 意思？ 

格： 的确， 这些信 & 是心 灵所 迷惑不 解的， 是 需要加 以研究 
的。 

苏 ： 因此， 在这种 flf 况下， 灵 魂首先 召集计 算能力 和理性 ，努 
力研究 ，传 来信息 的东？ I 是一 个还是 两个。 

格： 当然。 

苏： 如果答 案说是 两个， 那么其 中的每 一个都 是不同 的一个 
吗？ 

格： 是的。 

苏： 因此， 如果各 ik 一个 ，共 是两个 ，那么 ，在理 性看来 它们是 
分开的 两个； 因为 ，如 果它们 不是分 离的， 它 就不会 把它们 想作两 
个 ，而 想作一 个了。 
c 格： 对的。 

苏： 我 们说过 ，视 it 也看见 大和小 ，但两 者不是 分离的 而是合 
在一 起的。 是吧？ 

格： 是的。 

苏： 为了 弄清楚 这一点 ，理性 “看” 大和小 ，不得 不采取 和感觉 
相反 的方法 ，把它 们分丨 5 开来看 ，而 不是 合在一 起看。 

格： 真的。 



苏： 接 着我们 不是要 首先面 临这样 一个问 题吗： 大和 小究竟 
是 什么？ - 

格： 一 定的。 

苏： 这就 是我们 所以使 用“可 知事物 ”和“ 可见事 物”这 两名称 
的 原因。 

格： 太 对了。 D 

苏： 我 刚才说 有的事 物要求 思考有 的事物 不要求 思考， 并且 
把那 些同时 给感官 以相反 刺激的 事物定 义为要 求思考 的事物 ，把 
那些不 同时造 成相反 刺激的 事物定 义为不 要 求理性 思考的 事物。 
我说 这些话 正是在 努力解 释这个 意思。 

格： 现在我 明白了 ，并且 踉你的 看法一 致了。 

苏： 那么， 你 认为数 和“一 ”属于 这两种 事物中 的哪一 神呢？ 

格： 我不 知道。 

苏： 那你 就根据 我们已 说过的 话进行 推理吧 。因为 ，如果 “一” 
本身 就是视 觉所能 完全看 清楚的 ，或能 被别的 感觉所 把握的 ，它就 E 
不 能牵引 心灵去 把握实 在了， 象我们 在以手 指为例 时所解 释的那 
样。 但是， 如果常 常有相 反者与 之同时 被看到 ，以致 虽然它 显得是 
一个 ，但 同时相 反者也 一样地 显得是 一个， 那么， 就 会立刻 需要一 
个 东西对 它们作 出判断 ，灵魂 就会因 而速惑 不解， 而要 求研究 ，并 
在自身 内引起 思考时 ，询 问这种 “一” 究竟是 什么。 这 样一来 ，对 525 
“ 一”的 研究便 会把心 灵引导 到或转 向到对 实在的 注视上 去了。 

格 •_ 关于 “一” 的视觉 确实最 有这种 特点， 因为 我们能 看见同 
一事 物是一 ，同时 又是无 限多。 

苏： 如果这 个原理 关于“ 一”是 真的， 那 么也就 关干所 有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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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 真的， 不是吗 7 

格： 当然。 

苏： 还有， 算术和 算学全 是关于 数的。 

格： 当然。 

B 苏： 这个 学科看 来能把 灵魂引 f 到真 理。 

格： 是的。 它超 过任何 学科。 

苏： 因此， 这个学 科看来 应包括 在我们 所寻求 的学科 之中。 
因为军 人必须 学会它 ，以 便统 帅他的 军队; 哲学 家也应 学会它 ，因 
为他 们必须 脱离可 变世界 ，把握 真理， 否则他 们就永 远不会 成为真 
正的计 算者。 

格： 是的。 

苏： 我 们的护 卫者既 是军人 又是哲 学家。 

格 •. 当然。 

苏 •. 因此 ，格 劳孔， 算学这 个学问 看来有 资格被 用法律 规定下 
来; 我 们应当 劝说那 些将来 要在城 邦里身 居要津 的人学 习算术 ，而 
C 且要他 们不是 马马虎 虎地学 ，是 深入下 去学， 直到用 自己的 纯粹理 
性看 到了数 的本质 ，要他 们学习 算术不 是为了 做买卖 ，仿佛 在准备 
做商人 或小販 似的， 而 是为了 用干战 争以及 便于将 灵魂从 变化世 
界转向 真理和 实在。 

格： 你 说得太 好了。 

苏： 而且， 既然提 到了学 习算术 的向题 ，我 觉得， 如果 人们学 
习它不 是为了 做买卖 而是为 了知识 的话， 那 么它是 一种精 巧的对 
D 达到我 们目的 有许多 用处的 工具。 

格： 为什么 7 






苏： 正如 我们刚 刚说的 ，它 用力将 灵魂向 上拉， 并迫使 灵魂讨 
论纯数 本身; 如果有 人要它 讨论属 于可见 物体或 可触物 体的数 ，它 
是永远 不会苟 同的。 因为 你一定 知道， 精于算 术的人 ，如果 有人企 E 
图 在理论 上分割 “一 ”本身 ，他们 一定会 讥笑这 个人， 并且 不承认 
的， 但是 ，如 果你要 用除法 把“一 ”分成 部分， 他们就 要一步 不放地 
使 用乘法 对付你 ，不让 “一” 有任何 时候显 得不是 “一” 而是 由许多 
个 部分合 成的。 

格： 你的话 极对。 

苏： 格劳孔 ，假如 有人问 他们: “我的 好朋友 ，你 们正在 论述的 ^6 
是 哪一种 数呀? 一 -- 既 然其中 “一” 是象 你们所 主张的 那样， 每个 
“一 ”都和 所有别 的“一 ”相等 ，而且 没有一 点不同 ，“一 ”内部 也不分 
部分 。”你 认为怎 么样？ 你 认为他 们会怎 么答复 7 

格： 我 认为他 们会说 ，他们 所说的 数只能 用理性 去把握 ，別的 
任何 方法都 不行。 

苏： 因此 ，我 的朋友 ，你看 见了， 这门学 问看来 确是我 们所不 
可或缺 的呢， 既 然它明 摆着能 迫使灵 魂使用 纯粹理 性①通 向真理 B 
本身。 

格 •_ 它确 实很能 这样。 ’ 

苏： 再说， 你有没 有注意 到过， 那 些天性 擅长算 术的人 ，往往 
也敏于 学习其 他一切 学科; 而那些 反应迟 缓的人 ，如 果受了 算术的 
训练 ，他 们的反 应也总 会有所 改善， 变得快 些的， 即 使不谈 别的方 
面的 受益？ 


袼: 是这 样的。 

或“ 理性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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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苏： 其次 ，我 认为， 我们不 容易发 现有什 么学科 学习起 来比算 
术 更难的 ，象 它一样 难的也 不多。 

格： 确实 如此。 

苏： 因 所有这 些缘故 ，我们 一定不 要疏忽 了这门 学问， 要用它 
来教育 我们的 那些天 赋最高 的公民 》 

格： 我 赞成。 

IX 苏： 那么 ，这门 功课就 定下来 了算是 一门。 下 面让我 们再来 
考虑接 在它后 面的一 门功课 ，看 它对我 们是否 有用。 

格： 哪一门 功课? 你是说 的几何 学吗？ 1 

苏： 正 是它。 

D 格： 它 在军事 上有用 是很明 显的。 因为， 事关安 营扎寨 ，划分 
地段， 以及作 战和行 军中排 列纵队 、横 队以及 其它各 种队形 ，指挥 
官 有没有 学过几 何学是 大不一 样的。 

苏： 不过 ，为 满足军 事方面 的需要 ，一小 部分几 何学和 算术知 

E 识也就 够了。 这 里需要 我们考 虑的问 题是， 几何学 中占大 部分的 

. 较为 髙深的 东西是 否能帮 助人们 较为容 易地把 握善的 理念。 我们 

认为每 一门迫 使灵魂 转向真 实之这 一最神 圣部分 它是 灵魂一 

定要努 力看的 —— 所在的 学科都 有这种 作用。 

y 格： 你说 得对。 

^ 苏： 如果 它迫使 灵魂看 实在， 它就 有用。 如果 它迫使 灵魂看 

产生 世界① ，它就 无用。 

格： 我们 也这样 认为。 

527 苏： 于是几 何科学 的作用 正好和 它的行 家们使 用的语 言中表 

① 或“生 灭世界 '“ 可变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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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 来的完 全相反 这一点 即使那 些对几 何学只 有粗浅 了解的 
人 也是不 会持异 议的。 

格：怎 么的？ 

苏： 他 们的话 再可笑 不过， 虽 然也不 得不这 么说。 例 如他们 
谈论关 于“化 方”、 “作图 '“延 长”等 等时， 都 仿佛是 正在做 着什么 
事， 他们 的全部 推理也 都为了 实用。 而事实 上这门 科学的 真正目 
的是纯 粹为了 知识。 B 

格： 绝对 正确。 

苏： 关于 下述这 一点我 们还能 一定有 一致意 见吗？ 

格： 哪 一点？ 

苏： 几 何学的 对象乃 是永恒 事物， 而不 是某种 有时产 生和灭 
亡的 事物。 

格： 这是 没有疑 问的： 几何学 是认识 永恒事 物的。 

苏： 因此 ，我的 好朋友 ，几何 学大概 能把灵 魂引向 真理， 并且 
或许 能使哲 学家的 灵魂转 向上面 ，而不 是转向 下面， 象我们 如今错 
做的那 样了。 

格： 一定能 如此。 

苏： 因此， 你 一定得 要求贵 理想国 的公民 重视几 何学。 而且 C 
它还有 重要的 附带好 处呢。 

格： 什么 附带的 好处？ 

苏： 它对战 争有用 ，这你 已经说 过了。 我们 也知道 ，它 对学习 
一切 其它功 课还有 一定的 好处， 学过 几何学 的人和 没有学 过几何 
学的 人在学 习别的 学科时 是大不 同的。 

格： 真的 ，非常 不同。 ‘ 


丨丨丨 丨丨丨 ^^niiiiinBn 丨丨痛 叫 rO*tl-i[8HTii Mr I m.rri- 狼 * fr 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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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让 我们定 下来吧 :几何 学作为 青年必 学的第 二门功 
课。 可 以吗？ 

格： 定下 来吧。 

D 苏： 我们 把天文 学定为 第三门 功课, 你意下 如何？ 

格： 我当然 赞同。 对年 、月 、四 季有较 敏说的 理解， 不 仅对于 
农事 、航 海有用 ，而 且对于 行军作 战也一 样是有 用的。 

苏： 真 有趣， 你 显然担 心众人 会以为 你正在 建议一 些无用 
的 学科。 但是这 的确不 是件容 易事： 相信每 个人的 灵魂里 有一个 
E 知识的 器官， 它 能够在 被习惯 毁坏了 迷盲了 之后重 新被建 议的这 
些 学习除 去尘垢 ，恢复 明亮。 C 维护这 个器官 比维护 一万只 眼睛还 
重要 ，因为 它是唯 一能看 得见真 理的器 官。） 和我们 一起相 信这一 
点的 那些人 ，他们 会认为 你的话 是绝顶 正确的 ，但是 那些对 此茫无 
所知 的人， 他们自 然会认 为你说 的尽是 废话, 因为他 们看不 到这些 
学习能 带来任 何值得 挂齿的 益处。 现 在请你 自己决 定和哪 一方面 
528 讨 论吧。 或者不 和任何 一方面 讨论， 你作这 些论证 主要只 是为了 
你 自己， 虽然无 意反对 任何别 人也从 中得到 益处。 

格： 我宁 肯这样 ，我 论述、 我提问 、我 回答主 要为我 自己。 

苏： 那么 ，你 得稍微 退回去 一点， 因为我 们在讨 论了几 何学之 
后接着 讨论刚 才那个 科目选 得不对 a 
格： 怎 么选得 不对？ 

苏 ： 我 们讨论 过了平 面之后 ，还没 有讨论 纯立体 本身， 便直接 
B 去 讨论有 运动的 立体事 物了。 正确的 做法应 从第二 维依次 进到第 
三维。 我 认为， 第三维 乃是立 方体和 一切具 有厚度 的事物 所具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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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 这样。 但是 ，苏格 拉底啊 ，这 个学 科似乎 还没有 得到很 
好的 发展。 

苏 :没有 得到发 展的原 因有二 。第一 ，没 有一 个城邦 重视它 ，再 
加上它 本身难 度大， 因此人 们不愿 意去研 习它。 第二 ，研习 者须有 
人指导 ，否 则不能 成功; 而导师 首先是 难得， 其次， 即使 找到了 ，按 
照当前 的时风 ，这 方面的 研习者 也不见 得能虚 心接受 指导。 但是 ， c 
如果 整个城 邦一起 来管理 提倡这 项事业 ，研习 者就会 听从劝 告了； 

持 久奋发 的研究 工作就 能使立 体几何 这个学 科的许 多课题 被研究 
清楚 3 虽则 现在许 多人轻 视它， 研习 者也因 不了解 它的真 正作用 
而不能 正确对 待它， 因而影 响了它 的发展 ，但 它仍然 以自己 固有的 
魅力 ，克服 了种种 障碍, 得到了 一定的 进步， 甚至即 使它被 研究清 
楚了 ，我们 也不以 为怪。 D 

格： 它的确 很有趣 味很有 魅力。 但是请 你把刚 才的话 说得更 
清楚些 ，你刚 才说几 何学是 研究平 面的。 

苏： 是的。 ' 

格: 然后， 你接着 先是谈 天文学 ，后来 又退了 回来。 ' 

苏： 须知， 我这是 欲速不 达呀。 本来在 平面几 何之后 应当接 
着谈 立体几 何的， 但由于 它还欠 发达， 我在匁 忙中忽 略了它 ，而谈 
了天 文学; 天文 学是讨 论运动 中的立 体的。 

格： 是的 ，你 是那样 做的。 E 

苏： 那么 ，让我 们把天 文学作 为第四 项学习 科目吧 ，假 定被忽 
略了 未加讨 论的那 门科学 在城邦 管理下 有作用 的话。 

格： 这 很好。 另外 ，苏格 拉底， 你刚才 抨击我 ，说 我评 论天文 
学动机 不高尚 ，有 功利 主义， 我现 在不这 样做啦 ，我 要用你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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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来赞 美它。 我想， 大家都 知道， 这个学 科一定 是迫使 心灵向 上看， 
引 导心灵 离开这 里的事 物去看 髙处事 物的。 

苏： 或 许大家 都知道 ，只是 我除外 ，因 为我 不这样 认为。 

格： 你 认为怎 样呢？ 

苏： 象 引导我 们掌握 哲学的 人目前 那样地 讨论天 文学， 我认 
为， 天 文学只 能使灵 魂的视 力大大 地向下 转。. 

格： 为 什么？ 

苏： 我觉得 , 你对于 “学习 上面的 事物” 理解不 低级； 你 或许认 
B 为， 凡是 抬起头 来仰望 天花藻 井的， 都是在 用灵魂 而非用 眼睛学 
习。 或 许你是 对的， 我是无 知的。 因 为除了 研究实 在和不 可见者 
外我想 不出任 何别的 学习能 使灵魂 的视力 向上。 如 果有人 想研究 
可 见事物 ，无 论是张 开嘴巴 向上望 ® 还是 眨巴着 眼睛向 下看， 我都 
不会 认为他 是在真 正学习 （因 为任何 这类的 事物都 不可能 包含有 
C 真正的 知识） ，我 也不会 认为他 的灵魂 是在向 上看。 即使他 仰卧着 
学习 （在陆 上或海 上）， 我还是 认为他 是在向 下看。 

XI 格： 我 错了， 你批评 得对。 你认 为学习 天文学 不应该 象如今 
这样学 ，那么 你主张 怎么个 学法呢 ，如 果为达 到我们 的目的 必须学 
习它？ 

苏： 我说 ，这 些天体 装饰着 天空， 虽然我 们把它 们视为 可见事 
D 物中最 美最准 确者是 对的， 但由于 它们是 可见者 ，所 以是远 不及真 
实者 ，亦 即具有 真实的 数初一 切真实 图形的 、真 正的袂 旮和 慢者的 
既相关 着又托 载着的 运动的 。 真 实者是 n 能波理 性和思 考所把 
握， 用睛眼 是看不 见的。 你或 逆有不 同的® 法吧？ 

① 借 阿里斯 托釭打 誶。 见 甚剧*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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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不 ，完全 没有。 

苏： 因此， 我们必 须把天 空的图 画只用 作帮助 我们学 习其实 
在的说 明图， 就 象一个 人碰巧 看见了 戴达罗 斯或某 一别的 画家或 E 
画匠特 别细心 地画出 来的设 计图时 那样。 因 为任何 具有几 何知识 
的人 ，看到 这种图 画虽然 都会称 羡画工 的巧妙 ，但 是， 如果 见到别 
人信 之为真 ，想从 图画上 找到关 于相等 、成倍 或其它 比例之 绝对真 
理， 他们也 会认为 这是荒 谬的。 530 

格： 怎 能不荒 谬呢？ 

苏： 一个 真正的 天文学 家在举 目观察 天体运 动时， 你 不认为 
他 会肩同 样的感 觉吗？ 他会认 为天的 制造者 已经把 天和天 里面的 
星体造 得不能 再好了 ，但 是， 他如果 看到有 人认为 ，有 一种 恒常的 
绝对 不变的 比例关 系存在 于日与 夜之间 、日夜 与月或 月与年 之间， 
或还有 其它星 体的周 期与日 、月 、年之 间以及 其它星 体周期 相互之 B 
间 ，他也 会认为 这种想 法是荒 谬的。 它 们全都 是物质 性的可 见的， 
在其中 寻求真 实是荒 谬的。 

格： 现 在听你 这么一 说， 我赞 成你的 话了。 

苏： 因此 ，如 果我们 要真正 研究天 文学， 并見正 确地使 用灵魂 
中 的天陚 理智的 话，’ 我 们就也 应该象 研究几 何学那 样来研 究天文 c 
学 ，提出 问题解 决问题 ，而不 去管天 空中的 那些 可见的 事物。 

格： 你这 是要将 研究天 疋孕的 工作搞 得比现 在烦难 好多® 

呀！ 

苏： 我想， 如果我 们要起 作为立 涔者的 任何 作用 的话 ，我 们就 
还荽再 提出其 它一些 类似的 要求。 "尔有 什么別 的合适 的学科 要建 ^ T 
议 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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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我一下 子说不 上来。 

D 苏： 照 我看， 运动 不是只 有一种 而是有 多种。 列举所 有运动 
种类这 或许是 哲人的 事情， 但即使 是我们 ，也 能说出 其中两 种来。 
格： 哪 两种？ 

苏 •. 一是刚 才说的 这个天 文学， 另一 是和它 成对的 东西。 

格 •_ 是什 么呢？ 

苏： 我认为 我们可 以说， 正 如眼睛 是为天 文而造 的那样 ，我 
们的耳 朵是为 和谐的 声音而 造的; 这两 个学科 ，正如 毕达哥 拉斯派 
所主张 ，我们 也赞同 的那样 ，格 劳孔， 它们 是兄弟 学科。 对吗？ 

格 ：对。 

E 苏： 既 然事关 重大， 那么 我们要 不要去 问一问 毕达哥 拉斯派 
学者们 ，看 他们 对此有 何高见 ，以 及此外 还有什 么别的 主张? 不过， 
这 里我们 还是要 始终注 意我们 自己的 事情。 


格： 什么 事情？ 

苏： 让 我们的 学生不 要企图 学习任 何不符 合我们 目标的 ，结 
果 总是不 能达到 那个应 为任何 事物之 目的的 东西， 象我们 刚才讨 
531 论 天文学 时说的 那样。 或者 ，你还 不知道 ，他 们研究 和音问 题时在 
重复研 究天文 时的毛 病呢。 他 们象天 文学者 一样， 白白花 了许多 
辛苦 去听音 ，并 把可听 音加以 比量。 

格： 真是 这样。 他 们也真 荒谬。 他 们谈论 音程， 并仔 细认真 
地听， 好 象听隔 壁邻房 的谈话 一样。 有的说 自己能 分辨出 两个音 
之间 的另一 个 音来 ，它 是一个 最小的 音程， 是计量 单位。 而 另一些 
B 人则 坚持说 这些音 没什么 不同。 他们 全都宁 愿用耳 朵而不 愿用心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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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是 在讲那 些名人 ，他 们拷打 琴弦， 把它们 绞在弦 柱上想 
拷 问出真 话来; 我本 可以 继续比 喻下去 ，说关 于这些 音乐家 对琴弦 
的敲打 ，他们 对琴弦 的指控 以及琴 弦的无 耻抵赖 ，但 是我还 是要丢 
开这 个比喻 ，因为 我对这 些人没 有象对 毕达哥 拉斯派 (我们 刚才说 
要问他 们关于 和音问 题的） 那么 重视。 因为 他们正 是做的 天文学 
家们做 的那种 事情: 他们 寻求可 闻音之 间数的 关系， 从不深 入到说 c 
明问题 ，考 察什么 样数的 关系是 和谐的 ，什么 样数的 关系是 不和谐 
的， 各是为 什么。 

格： 须知 ，这不 是一般 人办得 到的。 

苏： 如果目 的是为 了寻求 美者和 善者， 我说这 门学问 还是有 
益的， 如果是 为了别 的目的 ，我说 它是无 益的。 

格 ： 这 是很可 能的。 

苏： 我还 认为， 如 果研究 这些学 科深入 到能够 弄清它 们之间 XIII 
的 相互联 系和亲 缘关系 ，并且 得出总 的认识 ，那 时我 们对这 些学科 D 
的 一番辛 勤研究 才有一 个结果 ，才 有助于 达到我 们的既 定目标 ，否 
则就 是白费 辛苦。 

格： 我 也这样 认为。 但是， 苏格 拉底， 这意味 着大量 的工作 
呀 I 

苏： 你是指 的序言 ® ，对 不对? 你不知 道吗， 所 有这些 学习不 
过是 我们要 学习的 法律正 文前面 的一个 序言？ 我想 你是不 会把精 
通上 述学科 的人当 作就是 辩证法 家的。 E 

格： 的确 不会的 ，除 了极少 数我碰 到过的 例外。 ； 

苏： 一个人 如果不 能对自 己的观 点作出 逻辑的 论证， 那么他 

① 像法 律正文 之前有 序文一 样；# 习辩证 法要先 学数学 、天文 等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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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 得我们 主张他 们应当 具备的 任何知 识吗？ 

532 格： 是不 能的。 

苏： 到此 ，格 劳孔， 这不已 经是辩 证法订 立的法 律正文 了吗? 
它 虽然属 于可知 世界， 但是我 们可以 在前面 说过的 那个视 觉能力 
变 化过程 中看到 它的摹 本:从 看 见阴影 到企图 看见真 的动物 ，然后 
能看得 见星星 ，最 后看得 见太阳 本身。 与 此类似 ，当 一个人 企图靠 
辩证法 通过推 理而不 管感官 的知觉 ，以求 达到每 一事物 的本质 ，并 
B 且一直 坚持到 靠思想 本身理 解到善 者的本 质时， 他 就达到 了可理 
知事 物的顶 峰了， 正如 我们比 喻中的 那个人 达到可 见世界 的顶峰 

格： 的确 是的。 

苏： 那么怎 么样？ 你不想 把这个 思想的 过程叫 做辩证 的过程 
吗？ 

格: 当 然想。 

苏： 一个 人从桎 梏中解 放出来 ，从 阴影转 向投射 阴影的 影象① 
再转向 火光， 然后从 洞六里 上升到 阳光下 ，这 时他还 不能直 接看动 
C 物 、植物 和阳光 ，只 能看见 水中的 神创幻 影和真 实事物 的阴影 （不 
是那个 不及太 阳真实 的火光 所投射 的影象 © 的 阴影) 。我们 考察的 
这 些科学 技术的 全部这 一学习 研究过 程能够 引导灵 魂的最 善部分 
上 升到看 见实在 的最善 部分， 正如在 我们的 那个比 喻中人 身上最 
D 明 亮的东 西被转 向而看 见可见 物质世 界中最 明亮的 东西那 样。® 

格： 我同 意这个 说法。 虽然 我觉得 一方面 很难完 全赞同 ，但 

① 、② “ 影象” ，指比 喻中物 体》 

③ 前者指 眼睛， 后者指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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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方面又 很难不 赞同。 不 管怎么 说——既 然我们 不是只 许听这 
一次， 而 是以后 还荽多 次重复 听讲的 —— 让 我们假 定这些 事就象 
刚 才说的 那样吧 ，让 我们往 下进至 讨论法 律正文 ，并 且象讨 论序文 
一样地 来讨论 它吧。 那么 请告诉 我们， 辩证法 有何种 能力？ 它分 S 
哪 几种？ 各 用什么 方法？ 因为 这些问 题的答 案看来 或可把 我们带 
到 休息地 ，达到 旅裎的 终点。 

苏 •_ 亲爱的 格劳孔 ，你 不能 跟着我 再一道 前进了 ，这倒 不是因 533 
为我 这方面 不愿意 如此， .而是 因为现 在我要 你看的 将不再 是我们 
用作 比喻的 影象了 ，而是 事物的 实在本 身了， 当然是 尽它让 我看见 
的 —— 虽然 我们不 能断定 我们所 看见的 这东西 正好就 是实在 ，但 
是可以 肯定， 我们 必须要 看见的 实在就 是某一 这类的 东西。 你说 
是吗？ 

格： 当然是 的^ 

苏： 我们是 否还可 以宣布 ，只 有辩 证法有 能力让 人看到 实在， 

也 只让学 习过我 们所列 举的那 些学科 的人看 到它， 别的途 径是没 
有的， 对吗？ 

格： 这个论 断我们 也可以 肯定是 对的。 

苏 ： 这 一点无 论如何 是不会 有人和 我们唱 反调， 认为 还有任 B 
何别 的研究 途径， 可 以做到 系统地 在一切 情况下 辦 定每一 事物的 
真实本 质的。 而 一切其 它的技 术科学 则完全 或是为 了人的 意见和 
欲望， 或是为 了事物 的产生 和制造 ，或 是为了 在这些 事物产 生出来 
或制造 出来之 后照料 它们; 至于我 们提到 过的其 余科学 ，即 几何学 
和 与之相 关的各 学科， 虽然 对实在 有某种 认识， 但 是我们 可以看 （： 
到， 它们也 只是梦 似地看 见实在 ，只要 它们还 在原封 不动地 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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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所用的 假设而 不能给 予任何 说明， 它们就 还不能 清醒地 看见实 
在。 因为 ，如果 前提是 不知道 的东西 ，结 论和 达到结 论的中 间步骤 
就也 是由不 知道的 东西组 成的， 这种 情况下 结果的 一致又 怎能变 
成真 正的知 识呢？ 

格： 是 无论如 何也不 能的。 

XIV 苏： 因此 ，辩 证法是 唯一的 这种研 究方法 ，能够 不用假 设而一 
直上 升到第 一原理 本身， 以便在 那里找 到可靠 根据的 。当灵 魂的眼 
D 睛真的 陷入了 无知的 泥沼时 ，辩 证法能 轻轻地 把它拉 出来， 引导它 
向上 ，同时 用我们 所列举 的那些 学习科 目帮助 完成这 个转变 过程。 
这些学 科我们 常常根 据习惯 称它们 为一门 一门的 知识， 实 际上我 
们需 要一个 另外的 字称， 一个 表明它 比意见 明确些 又比知 识模糊 
E 些的 名称。 我们 在前面 用过“ 理智” 这个 名称。 但是 我觉得 ，在有 
如 此重大 的课题 放在我 们面前 需要讨 论的情 况下， 我们不 必为了 
一个字 而去辩 论了。 

格 ： 是的。 

苏： 那 么让我 们满足 于前面 用过的 那些个 名称吧 ，① 把第一 
534 部分叫 做知识 ，第二 部分叫 做理智 ，第 三部 分叫做 信念， 第 四部分 
叫做 想象； 又把第 三部分 和第四 部分合 称意见 ，把第 一部分 和第二 
部 分合称 理性; 意见 是关于 产生世 界的， 理性是 关于实 在的； 理性 
和意见 的关系 就象实 在和产 生世界 的关系 ，知识 和信念 的关系 、理 
智和想 象的关 系也象 理性和 意见的 关系。 至 千和这 些灵魂 状态对 
应的事 物之间 的关系 ，以 及它们 再各细 分为两 部分， 能意见 的部分 
和能 理知的 部分。 这 些问题 ，格 劳孔， 我们还 是别去 碰它吧 ，免得 

® 见前面 511 D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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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被卷进 一场更 长时间 的辩论 中去。 

格： 行 ，在我 能跟着 你的范 围内， 我赞同 你关于 其余部 分的看 B 
法。 

苏 •. 一个能 正确论 证每一 事物的 真实存 在的人 你不赞 成把他 
叫做 辩证法 家吗？ 一个 不能这 样倣， 即不能 对自己 和别人 作出正 
确论 证的人 ，你 不赞成 说他没 有理性 ，不 知道事 物的实 在吗？ 

格： 我怎 能不赞 成呢？ 

苏： 这 个说法 关于善 者不也 同样合 适吗？ 一个 人如果 不能用 
论证 把善者 的理念 和其它 一切事 物区分 开来并 给它作 出定义 ，不 
能象在 战场上 经受攻 击那样 经受得 住各种 考验， 并 竭力用 实在而 C 
不是用 意见考 察一切 事物， 在 正确的 方向上 将论证 进行到 底而不 
出现 失误， 他如果 缺乏这 种能力 ，你就 会说他 并不真 的知道 善本身 
和任何 特殊的 善者； 但是 如果他 触及它 的大概 轮廓， 他便对 它只有 
意见 而没有 知识， 他这一 辈子便 都是在 打瞌睡 做迷梦 ，在还 没醒过 D 
来之前 便已进 入阴曹 地府， 长眠地 下了。 是这 样吗？ 

格： 真的 ，我 完全赞 成你的 说法。 

苏： 但是， 如果你 竟事实 上教育 起目前 你还只 是在口 头上教 
育 的你们 的那些 孩子， 我想你 一定不 会容许 他们来 统治国 家决定 
国家 大事的 ，既然 他们象 几何学 上的无 理线那 样的无 理性。 

格： 当然 不会容 许的。 

苏： 因此你 得用法 律规定 他们要 特别注 意训练 培养自 己能用 
最科 学的方 法提问 和回答 问题的 能力。 

格： 我要照 你的意 思制订 这样的 法令。 E 

苏： 那么， 你是不 是同意 ，辩 证法象 墙头石 一样， 被放 在我们 



教育体 制的最 上头， 再 不能有 任何别 的学习 科目放 在它的 上面是 
535 正确 的了， 而我们 的学习 课程到 辩证法 也就完 成了？ 

格： 我 同意。 

XV 苏： 那么， 现在剩 下来还 要你去 做的事 情就是 选定谁 去研习 
这 些功课 ，如何 选法。 

格： 显然 是的。 

苏： 那么， 你记不 记得， 我们前 面在选 择统治 者时选 的那种 
人？ 

格： 当然 记得。 

苏： 那么 ，就大 多数方 面而言 ，你得 认为， 我们 必须挑 选那些 
具有 同样天 陚品质 的人。 必须挑 选出最 坚定、 最勇敢 、在可 能范围 
内也最 有风度 的人。 此外， 我 们还得 要求他 们不仅 性格髙 贵严肃 
B 而 且还要 具有适 合这类 教育的 天陚。 

格： 你 想指出 哪些天 赋呢？ 

苏： 我的 朋友啊 ，他 们首先 必须热 爱学习 ，还要 学起来 不感到 
困难。 因 为灵魂 对学习 中的艰 苦比对 体力活 动中的 艰苦是 更为害 
怕 得多的 ，因为 这种劳 苦更接 近灵魂 ，是灵 魂所专 受的， 而 不是和 
肉体共 受的。 

格 ：对。 

C 苏： 我们 还要他 们强于 记忆。 百折 不挠、 喜爱 一切意 义上的 
劳苦。 否则 你怎能 想象， 他们 有人肯 忍受肉 体上的 一切劳 苦并完 
成如此 巨大的 学习和 训练课 程呢？ 

格： 除了天 賦极好 的人外 ，是 没有 人能这 样的。 

苏： 我 们当前 的错误 以及由 此而产 生的对 哲学的 轻蔑， 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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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 过的， 在于它 的伙伴 和追求 者不配 做它的 伙伴和 追求者 。他 
们 不应当 是螟蛉 假子而 应当是 真子。 

格： 我不 明白。 

苏： 首先， 有志于 哲学者 对待劳 苦一定 不能持 瘸子走 路式的 D 
态度， 不能半 个人爱 劳动， 半 个人怕 劳动。 假 如一个 人喜爱 打猎、 

角 斗和各 种体力 方面的 劳动， 却不 爱学习 、听讲 、研 究和各 种诸如 
此类智 力上的 劳动， 就是 如此。 以相 反的方 式只喜 爱智力 方面劳 
动 的也是 象瘸子 走路。 

格： 你 的话再 正确不 过了。 

苏： 关于 真实， 我 们不也 要把下 述这种 人的灵 魂同样 看作是 
残废 的吗？ 他嫌恶 有意的 虚假， 不能容 忍它存 在于自 己身上 ，看到 E 
别人 有这种 毛病更 是非常 生气, 但却心 甘情愿 地接受 无意的 虚假， 
当他暴 露出自 己缺乏 知识时 却并不 着急， 若 无其事 地对待 自己的 
无知 ，象 一只猪 在泥水 中打滚 一样。 

格 ： 完 全应该 把这种 人的灵 魂看作 残废。 53 

苏： 关 于节制 、勇敢 、宽 宏大量 以及所 有各种 美德， 我 们也必 
须一 样警惕 地注意 假的和 真的。 因为， 如果 个人或 国家缺 乏这种 
辨别 真假所 必需的 知识， 他就 会无意 中错用 一个跛 子或假 好人做 
他个 人的朋 友或国 家的统 治者。 

格： 是会这 样的。 

苏： 我 们必须 留心避 免一切 这类的 错误。 如果 我们挑 出了身 B 
心健 全的人 并且让 他们受 到我们 长期的 教导和 训练， 正义 本身就 
不会 怪罪我 们了， 我们就 是维护 了我们 的城邦 和社会 制度。 如果 
我 们挑选 了另一 种人， 结果就 会完全 相反， 我 们就将 使哲学 遭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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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嘲弄。 

格： 那 的确将 是一件 可耻的 事情。 

苏： 事情虽 然的确 如此， 但是我 认为这 刻儿我 正在使 自己显 
得有点 可笑。 

格： 为什么 7 

C 苏： 我 忘了我 们不过 是在说 着笑话 玩儿， 我竟 这么态 度严肃 
认真起 来了。 须知， 我在说 话的过 程中一 眼瞥见 了哲学 ，当 我看到 
它 受到不 应有的 毁镑时 ，产生 了反感 ，在 谈到 那孽应 对此负 责的人 
时 ，我 说话太 严肃了 ，好 象在发 怒了。 

格： 但是 说真话 ，我 听起来 并不觉 得过分 严肃。 

苏： 但是， 作为说 话的人 ，我 自己觉 得太严 肃了。 然而 我们一 
定不 能忘了 ，我们 从前总 是选举 老年人 ，但 是这里 不行。 梭 伦曾说 

° 人 老来能 学很多 东西。 我们一 定不要 相信他 这话。 人老了 不能多 
奔跑， 更 不能多 学习。 一切繁 重劳累 的事情 只有年 轻时能 胜任。 

格： 这是 一定的 道理。 

XVI 苏： 那么 ，算学 、几 何以及 一切凡 是在学 习辩证 法之前 必须先 
行学习 的预备 性科目 ，必 须趁他 们还年 轻时教 给他们 ，当然 不是采 
用强迫 方式。 

格： 为什么 7 

E 苏： 因为一 个自由 人 是不应 该被迫 地进行 任何学 习的。 因为， 
身 体上的 被迫劳 累对身 体无害 ，但 ，被 迫进行 的学习 却是不 能在心 
灵上生 根的。 

格： 真的。 

537 苏： 因此 ，我 的朋友 ，请不 要强迫 孩子们 学习， 要用做 游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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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你 可以在 游戏中 更好地 了解到 他们每 个人的 天性。 __ 

格： 你的 话很有 道理。 + 

苏： 你有没 有忘了 ，我 们也 曾说过 ，我们 必须让 我们的 孩子骑 
着马 到战场 上去看 看打仗 ，在安 全的地 方则让 他们靠 近前沿 ，象小 
野 兽那样 尝尝血 腥味？ 

格： 我还 记得。 

苏： 在 所有这 些劳苦 的身体 锒练、 学习 和战争 恐怖中 总是表 
现 得最能 干的那 些孩子 ，应当 被挑选 出来。 

格： 在几 岁上？ ‘ B 

苏： 在必要 的体育 训练一 过去的 时候。 因 为这段 时间里 —— 
或两年 或三年 一 ^他们 是不能 干別的 事的。 极度的 疲劳和 长时间 
的睡眠 是学习 的敌人 ，加之 ，考 察他们 每个人 在体操 方面的 表现也 
是对 他们整 个考察 的一个 很重要 的组成 部分。 

格： 当然。 

苏： 这段 时间过 去之后 ，从二 十岁起 ，被 挑选出 来的那 些青年 
将得到 比别人 更多的 荣誉， 他 们将被 要求把 以前小 时候分 散学习 C 
的各种 课程内 容加以 综合， 研 究它们 相互间 的联系 以及它 们和事 
物 本质的 关系。 

格： 这是能 获得永 久知识 的唯一 途径。 _ 

苏： 这 也是有 无辩证 法天赋 的最主 要的试 金石。 因为 能在联 
系中看 事物的 就是一 个辩证 法者， 不然就 不是一 个辩证 法者。 

格： 我 同意。 

苏： 你应 当把这 些天赋 上的条 件牢记 在心， 在第一 次挑选 D 
出来的 那些在 学习、 战 争以及 履行其 它义务 中表现 得坚定 不移的 


- -FT iH'iitnrlrWi.Btfunnj Mw^-gi|-[jliriiiirii-< rminri. 岣 ， 明 ， 成 ，•與 游 細 v 、诗肝 •.料 岑和产 如 



306 


理 想 国 


青年 里再作 第二次 挑选， 选出其 中最富 这些天 赋条件 的青年 ，在他 
们年满 三十的 时候， 给 他们以 更髙的 荣誉， 并且用 辩证法 考试他 
们 ，看他 们哪些 人能不 用眼睛 和其它 的感官 ，跟 随着 真理达 到纯实 
在 本身。 只是 在这里 ，我的 朋友啊 ，你 必须多 加小心 才好。 

格： 为 什么这 里必须 待別小 心呢？ 

E 苏： 你 有没有 注意到 ，当前 在搞辩 证法上 所引起 的恶果 7 
格： 什么 恶果？ 

苏： 搞辩 证法的 人违反 法律。 

格： 确有 其事。 

苏 •• 你认为 他们这 种心灵 状态有 什么可 惊奇的 地方， 并且认 
为这是 不可原 谅的吗 7 
格： 什么 意思？ 

苏： 可 以打个 比方。 譬如 有个养 子养于 一富裕 的人口 众多的 
538 大家庭 之中， 周围有 许多逢 迎阿谀 的人侍 候着他 。到 球年时 他知道 
了 ，原来 自称是 他父母 的人并 不是他 的父母 ，但 他又找 不到自 己的 
真 父母。 你 想想看 ，他在 知道这 个真情 之前和 之后， 对那些 逢迎之 
徒 和假父 母将有 什么想 法呢？ 也许， 你是不 是想听 听我的 推测？ 
格： 我 愿意。 

vn 苏： 我 的推测 如下。 在他还 不知道 真情的 时候， 比之 对周围 
B 的谀媚 之徒， 他会 更多地 尊重他 所谓的 父亲、 母亲 以及其 他的亲 
属 ，更 多地关 心他们 的需要 ，更 少想对 他们做 什么非 法的事 说什么 
非 法的话 ，或在 重大的 事情上 不听从 他们的 劝告。 

格： 很可 能是这 样的。 

苏： 但是 ，在 他发现 了真情 之后， 我推测 ，他对 父母亲 人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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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忠 心将变 得日益 减退， 转 而关心 起那些 谀媚之 徒来。 他将比 
以前 更注意 后者， 并从 此开始 按他们 的规矩 生活， 和他们 公开结 C 
合， 同时 对养父 和收养 他的其 他亲人 变得完 全不关 心了。 除非他 
的天性 特别正 ，才 不会 这样。 

格： 你说 的这一 切是很 可能发 生的。 但 是这个 比喻如 何和从 
事 哲学辩 证的人 联系起 来呢？ 

苏 •. 兹说明 如下。 什 么是正 义的？ 什 么是光 荣的？ 我 们从小 
就 已有了 对这些 问题的 观念。 我们就 在这种 观念中 长大， 好象在 
父母哺 育下长 大成人 一样。 我 们服从 它们， 尊重 它们。 

格 是的。 D 

苏： 但是还 另有与 此相反 的习惯 风尚。 它们由 于能给 人快乐 
而 对人的 灵魂具 有蛊惑 力和吸 引力， 虽然它 不能征 服任何 正派的 

人， 正 派人仍 然尊重 和服从 父亲的 教诲。 

- \ 

格： 确 有这种 习惯和 风尚。 

苏： 那么， “什 么是光 荣?” 当一个 人遇到 了这样 的问题 ，并且 
根 据从立 法者那 里学得 的道理 回答时 ，他 在辩论 中遭到 反驳； 当他 
多 次被驳 倒并且 在许多 地方被 驳倒时 ，他的 信念就 会动摇 ，他会 变 E 
得 相信， 光荣 的东西 也不比 可耻的 东西更 光荣； 而 当他在 关于正 
义 、善 以及一 切他们 主要尊 重的东 西方面 都有了 同样的 感受时 ，你 
试想 ，此 后在尊 重和服 从这些 传统方 面他会 怎样行 事呢？ 

格： 他 一定不 会还跟 以前一 样地尊 重和服 从了。 

苏： 当 他已经 不再觉 得以前 的这些 信条， 必须 受到尊 重和恪 
守 ，但 真理又 尚未找 到时， 他 会转而 采取哪 一种生 活呢? 他不 去采 539 
取那种 能蛊惑 他的生 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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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会的。 

苏： 于 是我们 将看到 他由一 个守法 者变成 一个违 法者。 

格： 必 然的。 

苏： 然而所 有这一 切乃是 这样地 从事哲 学辩论 的一个 自然的 
结果 ，并且 ，如 我刚才 说过的 ，又是 很可原 谅的。 是吗 7 

格： 是的。 并且也 是很可 怜的。 

苏： 为了 你可以 不必可 怜你的 那些三 十岁的 学生， 在 你如何 
引导他 们进行 这种辩 论的问 题上必 须非常 谨慎。 是吗 7 

格： 是的。 

B 苏： 不让他 们年纪 轻轻就 去尝试 辩论， 这不是 一个很 重要的 
预防办 法吗？ 我 认为你 一定已 经注意 到了， 年轻人 一开始 尝试辩 
论 ，由 于觉得 好玩， 便 喜欢到 处跟人 辩论， 并且模 仿别人 的互驳 ，自 
己也 来反驳 别人。 他们就 象小狗 喜欢拖 咬所有 走近的 人一样 ，喜- 
欢 用言辞 咬人。 

格： 完全是 这样。 

苏： 当他们 许多次 地驳倒 别人， 自己又 许多次 地被别 人驳倒 
C 时， 便 很快陷 入了对 从前以 为正确 的一切 的强烈 怀疑。 结 果是损 
坏了自 己 和整个 哲学事 * 在 世人心 目中的 信誉。 

格： 再 正确不 过了。 

苏： 但是一 个年龄 大些的 人就不 会这样 疯狂， 他宁可 效法那 
些为 寻找真 理而进 行辩驳 的人， 而不 会效法 那些只 是为了 磨嘴皮 
子玩儿 的人。 因此他 本人会 是一个 有分寸 的人。 他 能使他 所研究 
D 的哲学 倌誉提 高而不 是信誉 降低。 

格 ：对， 




苏： 上 面所有 这些话 我们说 出来正 是为了 预防这 一点。 我们 
要求被 允许参 与这种 讨论的 人必须 是具有 适度和 坚定品 格 的人， 

而不 能是随 便什么 不合格 的人， 象现在 那样。 是这样 吗 ？ 

格： 完全 是的。 

苏： 那么 ，象 在相应 的体操 训练中 一样， 坚持不 断地专 心致志 xvm 
地学习 辩证法 ，用 两倍于 体操训 练的时 间够不 够呢？ ^ 

格： 你是 说用六 年或者 四年？ 

苏： 嗯， 定为五 年吧。 因为 ，在这 之后你 还得派 他再下 到地洞 
里去 ，强迫 他们负 责指挥 战争或 其它适 合青年 人干的 公务， 让他们 
可以在 实际经 验方面 不低于 别人， 还 必须让 他们在 这些公 务中接 
受 考验, 看他们 是否能 在各种 诱惑面 前坚定 不移, 或者， 看 他们是 
否会 畏缩、 出轨。 540 

格： 这个 阶段你 给多长 时间？ 

苏： 十 五年。 到五十 岁上， 那些 在实际 工作和 知识学 习的一 
切方 面都以 优异成 绩通过 了考试 的人必 须接受 最后的 考验。 我们 
将要求 他们把 灵魂的 目光转 向上方 ，注 视着照 亮一切 事物的 光源。 

在这 样地看 见了善 本身的 时候， 他 们得用 它作为 原型， 管 理好国 
家、 公民个 人和他 们自己 。在剩 下的岁 月里他 们得用 大部分 时间来 B 
研究 哲学; 但是在 轮到值 班时， 他们每 个人都 要不辞 辛苦管 理繁冗 
的政治 事务， 为 了城邦 而走上 统治者 的岗位 —— 不 是为了 光荣而 
是 考虑到 必要。 因此 ，当他 们已 经培养 出了象 他们那 样的继 承人， 
可以取 代他们 充任卫 国者的 时候， 他 们就可 以辞去 职务， 进入乐 
土， 在那里 定居下 来了。 国家将 为他们 建立纪 念碑， 象祭神 那样地 
祭祀 他们， 如果 庇西亚 的神示 能同意 的话。 否则也 得以神 一般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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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规 格祭祀 他们。 

格： 啊 ，苏格 拉底， 你已经 象一个 雕刻师 那样最 完美地 结束了 
你 塑造统 治者形 象的工 作了。 

苏： 格劳 孔啊， 这里谈 的统治 者也包 括妇女 在内。 你 必须认 
为， 我所 说的关 于男人 的那些 话一样 适用于 出身于 他们中 间的妇 
女们， 只要她 们具备 必要的 天赋。 

格 ：对， 如果 她们要 和男人 一样参 与一切 活动， 象我们 所描述 
的 那样。 

D 苏： 我说， 我们关 干国家 和政治 制度的 那些意 见并非 全属空 
想; 它的实 现虽然 困难， 但还是 可能的 ，只 要路子 走的对 ，象 我们前 
面说 过的那 样做。 只要让 真正的 哲学家 ，或 多人 或一人 ，掌 握这个 
国家的 政权。 他 们把今 人认为 的一切 光荣的 事情都 看作是 下贱的 
E 无 价值的 ，他们 最重视 正义和 由正义 而得到 的光荣 ，把 正义 看作最 
重要 的和最 必要的 事情， 通过 促进和 推崇正 义使自 己的城 邦走上 
轨道。 你 看我说 得对吗 7 

格： 怎么 做呢？ 

541 苏： 他们将 要求把 所有十 岁以上 的有公 民身份 的孩子 送到乡 
下去 ，他们 把这些 孩子接 受过来 ，改变 他们从 父母那 里受到 的生活 
方 式影响 ，用自 己制定 的习惯 和法律 （即 我们前 面所描 述的) 培养 
他们成 人 0 这是 我们所 述及的 国家和 制度藉 以建立 起来， 得到繁 
B 荣 昌盛， 并给人 民带来 最大福 利的最 便捷的 途径。 

格： 这 确是非 常便捷 之径。 我认为 ，苏格 拉底啊 ，如果 这种国 
家要得 到实现 的话， 你已 经很好 地说明 了它的 实现方 法了。 

苏： 至此我 们不是 已经充 分地谈 过了我 们的这 种国家 以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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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相应的 那种人 了吗？ 须知 ，我 们会提 出需要 什么样 的人， 这无疑 
是 一清二 楚的。 

格： 我想我 已经回 答完了 你的问 题了。 这也 是很清 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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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43 苏： 很好， 格劳孔 ，到 这里我 们一致 同意： 一个 安排得 非常理 
想的 国家， 必须妇 女公有 ，儿童 公有， 全 部教育 公有。 不论 战时平 
时， 各种事 情男的 女的一 样干。 他们 的王则 必须是 那些被 证明文 
武 双全的 最优秀 人物。 

格： 这些 我们是 意见一 致的。 

B 苏： 其次 ，我 们也曾 取得过 一致意 见：治 理者一 经任命 ，就要 
带 领部队 驻扎在 我们描 述过的 那种营 房里； 这里的 一切都 是大家 
公有， 没有什 么是私 人的。 除了上 述营房 而外， 你还 记得吗 ，我们 
同意过 他们还 应该有 些什么 东西？ 

格： 是的， 我 记得。 我们 原来认 为他们 不应当 有一般 人现在 
C 所有的 那些个 东西。 但是由 于他们 要训练 作战, 又要做 护法者 ，他 
们 就需要 从别人 那里每 年得到 一年的 供养作 为护卫 整个国 家的一 
种 应有的 报酬。 

苏： 你的话 很对。 我 们已经 把这方 面所有 的话都 讲过了 。请 
告 诉我， 我 们是从 哪里起 离开本 题的？ 让 我们还 是回到 本题去 ，言 
归正 传吧。 

格： 要回 到本题 ，那时 (也 可说 刚刚) 是并不 难的。 假 定那时 
你已把 国家描 写完毕 ，并进 而主张 ，你 所描述 的那种 国家和 相应的 
D 那 种个人 是好的 ，虽然 我们现 在看来 ，你 还可以 描写得 更好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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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 ，你刚 才是说 ，如 果这国 家是正 确的， 其它种 种的国 家必定 544 
是错 误的。 我 还记得 ，你 说过其 它国家 制度有 四种， 这四种 国家制 
度 是值得 考察其 缺点和 考察其 相应的 代表人 物的。 当我们 弄清楚 
了这 些问题 ，对哪 些是最 善的人 ，哪些 是最恶 的人， 这些问 题都取 
得了 一致意 见时， 我们就 可以确 定最善 的人是 不是最 幸福的 ，最恶 
的 人是不 是最痛 苦的； 或者 ，是不 是情况 正好反 过来？ 当我 问起四 
种政 制你心 里指的 是哪四 种时， 玻勒 马霍斯 和阿得 曼托斯 立即插 B 
了进来 ，你 就从 头重讲 了起来 ，一 直讲到 现在。 

苏： 你 的记忆 力真了 不得！ 

格： 那么 ，让我 们象摔 跤一样 ，再 来一 个回合 PEL 当我 问同样 
的 问题时 ，请你 告诉我 ，你 那时本 想说什 么的。 

苏： 尽我 所能。 

格： 我本人 的确极 想听你 说一说 ，四种 政制你 指的是 什么？ c 

苏： 这 并不难 。我 所指的 四种制 度正是 下列有 通用名 称的四 
种。 第 一种被 叫做斯 巴达和 克里特 政制， 受到 广泛赞 扬的。 第二 
种被 叫做寡 头政制 ，少 数人的 统治， 在荣誉 上居第 二位， 有 很多害 
矬的。 第三 种被叫 做民主 政制， 是接着 寡头政 制之后 产生的 ，又是 
与 之相反 对的。 最后 ，第 四种， 乃是与 前述所 有这三 种都不 同的髙 
贵 的僭主 政制， 是 城邦的 最后的 祸害。 你还 能提出 任何别 种政制 D 
的名 称吗? 所 谓别神 政制 ，我是 指的能 构成一 个特殊 种的。 有世袭 
‘的君 主国， 有买来 的王国 ，以及 其它介 干其间 的各种 类似的 政治制 
度。 在野 蛮人中 比在希 腊人中 ，这种 小国似 乎为数 更多。 

袼： 许多离 奇的政 治制度 ，确曾 听到传 说过。 

苏： 那么 ，你一 定知道 ，有 多少种 不同类 型的政 制就有 多少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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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类型 的人们 性格。 你不要 以为政 治制度 是从木 头里或 石头里 
产生出 来的。 不 是的， 政治制 度是从 城邦公 民的习 惯里产 生出来 
E 的； 习惯的 倾向决 定其它 一切的 方向。 

格： 制度正 是由习 惯产生 ，不 能是由 别的产 生的。 

苏： 那么， 如果有 五种政 治制度 ，就 应有五 种个人 心灵。 

格： 当然。 

苏： 我 们已经 描述了 与贵族 政治或 好人政 治相应 的人， 我们 
曾 经正确 地说他 们是善 者和正 义者。 

545 格： 我们已 经描述 过了。 

苏： 那么， 下面我 们要考 察一下 较差的 几种。 一种是 好胜争 
强、 贪图柴 名的人 ，他们 相应于 斯巴达 类型的 制度; 依 次往下 是：寡 
头 分子、 民主 分子和 僭主。 这 样我们 在考察 了最不 正义的 一种人 
之后就 可以把 他和最 正义的 人加以 比较， 最 后弄清 楚纯粹 正义的 
人 与纯粹 不正义 的人究 竟哪一 个快乐 哪一个 痛苦？ 这以后 我们便 
可以或 者听信 色拉叙 马霍斯 ，走 不正义 的路， 或者相 信我们 现在的 
B 论述 ，走 正义之 路了。 

格： 无论 如何， 下一步 我们一 定要这 样做。 

苏： 我们 先来考 査国家 制度中 的道德 品质， 然 后再考 査个人 
的道 德品质 ，因 为国家 的品质 比个人 品质容 易看得 清楚。 因此 ，现 
在让我 们首先 来考査 爱荣誉 的那种 政制； 在 希腊文 中我们 找不到 
C 别的 名词， 我 们只好 叫它荣 誉统治 或荣誉 政制。 然 后我们 将联系 
这种 制度考 察这种 个人。 其 次考察 寡头政 制和寡 头式的 个人； 接 
下 来考察 民主政 制和民 主式的 个人； 其四我 们来到 僭主统 治的国 
家 考察， 然后再 看一看 僭主式 的个人 心灵。 于是我 们就可 以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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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正 确判断 我们面 临的问 题了。 你说 这样做 好吗？ 

格： 我至少 要说这 是很合 论证程 序的研 究方法 与判断 方法。 

苏： 好 。那么 ，让我 们来谈 荣誉政 制是怎 样从贵 族政制 产生出 nr 
来的。 我想， 有 一件事 是很显 然的。 政治制 度的变 动全都 是由领 d 
导 阶层的 不和而 起的。 如果 他们团 结一致 ，那 怕只有 很少的 一致， 

政 治制度 变动也 是不可 能的。 

格： 这是 真的。 

苏： 那么 ，格 劳孔， 我们的 国家怎 样才会 起动乱 的呢？ 我们的 
帮 助者统 治者怎 样会彼 此互相 争吵同 室操戈 的呢? 或者 ，你 要不要 
我 们象荷 马那样 祈求文 艺女神 告诉我 们内讧 是怎样 第一次 发生的 E 
呢? 我们 要不 要想象 这些文 艺之神 象逗弄 小孩子 一样地 ，用 悲剧的 
崇 高格调 一本正 经地对 我们说 话呢？ 

格： 怎么 说呢？ 

苏： 大致 如下。 一 个建立 得这么 好的国 家要动 摇它颠 覆它确 546 
是不容 易的; 但是, 既然一 切有产 生的事 物必有 灭亡， 这种 社会组 
织 结构当 然也是 不能永 久的， 也是一 定要解 体的。 情况 将如下 
述 3 不仅 地下长 出来的 植物而 且包括 地上生 出来的 动物， 它们的 
灵魂 和躯体 都有生 育的有 利时节 和不利 时节； 两种 时节在 由它们 
组合成 环转满 了一圈 时便周 期地来 到了。 （活 的时 间长的 东西周 
期 也长， 活的 时间短 的东西 周期也 短。） 你 们为城 邦培训 的统治 B 
者尽 管是智 慧的， 但他 们也不 能凭感 官观察 和痤性 思考永 远准确 
无 误地为 你们的 种族选 定生育 的大好 时节， 他们 有时会 弄错， 于是 
不适 当地生 了一些 孩子。 神圣 的产生 物有一 个完善 的数的 周期； 
而有灭 亡的产 生物周 期只是 一个最 小的数 定 的乘法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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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被 控制的 ，包括 三级四 项的， ）用 它通过 使有相 同单位 的有理 
数 相似或 不相似 ，或通 过加法 或减法 ，得 出一 个最后 的得数 。其 4 
c 对 3 的基 本比例 ，和 5 结合 ，再 乘三次 ，产生 出两个 和谐; 其 中之一 
是 等因子 相乘和 100 乘 同次方 结合的 产物， 另一是 有的相 等有的 
不相 等的因 子相乘 的产物 ，即 ，其 一或为 有理数 （各减 “1”） 的对 
角线 平方乘 100 ，或为 无理数 (各减 “2”) 平方乘 100 ，另 一为 “3” 的 
立方乘 100 ①。 这全 部的几 何数乃 是这事 (优 生和 劣生） 的 决定性 
D 因素。 如果你 们的护 卫者弄 错了， 在 不是生 育的好 时节里 让新郎 
新娘结 了婚， 生育 的子女 就不会 是优秀 的或幸 运的。 虽然 人们从 
这 些后代 中选拔 最优秀 者来治 理国家 ，但 ，由 于他们 实际上 算不上 
优秀 ，因此 ，当 他们 执掌了 父辈的 权力成 为护卫 者时， 他们 便开始 
蔑视 我们这 些人, 先是 轻视音 乐教育 然后轻 视体育 锻炼， 以 致年轻 
E 人愈来 愈缺乏 教养。 从 他们中 挑选出 来的统 治者已 经丧失 了真正 
547 护 卫者的 那种分 辨金种 、银种 、铜种 、铁种 —— 赫 西俄德 说过的 ，我 
们也 说过的 —— 的能 力了。 而铁 和银、 铜和金 一经混 杂起来 ，便产 
生了不 平衡： 不 一致和 不和谐 —— 不 一致和 不和谐 在哪里 出现就 
在哪 里引起 战争和 仇恨。 不论冲 突发生 在何时 何地， 你都 必须认 
为这就 是这种 血统的 冲突。 

格： 我们将 认为女 神的答 复是正 确的。 

苏： 既 是女神 ，她们 的答复 必定是 正确的 。‘ 

B 格： 女 神接下 去还会 说些什 么呢？ 

苏： 这种冲 突一经 发生， 统治者 内部两 种集团 将采取 两种不 

① 柏 拉图这 里神秘 地使用 几何数 的关系 ，说 明天道 有常。 在吉利 时节生 的孩子 
才有智 《 和好运 ，将 来统治 国家才 能适福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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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 方向； 铜铁集 团趋向 私利， 兼并土 地房屋 、敛 聚金银 财宝; 而金 
银 集团则 由于其 自身心 灵里拥 有真正 的财富 而趋向 美德和 传统秩 
序; 他们相 互斗争 ，然 后取 得某种 妥协， 于是分 配土地 、房屋 ，据为 
私有， 把原先 的朋友 和供养 人变成 边民和 奴隶。 护 卫者本 来是保 c 
卫后 一类人 的自由 ，终身 专门从 事战争 捍卫他 们的， 现在却 变成奴 
役他 们和压 迫他们 的人了 。 

格： 我以为 ，变动 便是从 这里发 生的。 

苏： 那么， 这种制 度不是 介于贵 族制和 寡头制 之间的 某种中 
间制 度吗？ 

格: 正 是的。 

苏： 变 动即如 上述。 变动 后的情 况会怎 样呢？ 既然这 种制度 IV 
介于贵 族制和 寡头制 之间， 那么很 显然， 在有些 事情上 它就会 象 D 
前一 种制度 ，在另 一些事 情上它 又会象 后一种 制度。 此外， 也很显 
然 ，它会 有自身 的某些 特有的 特点。 不 是吗？ 

格： 是 这样。 _ 

苏： 尊崇 统治者 ，完 全不让 战士阶 级从事 农业、 手工业 和商业 
活动 ，规 定公餐 ，以及 统治者 终身从 事体育 锻炼、 竞技 和战争 一 
所 有这些 方面使 它象前 一种国 家制度 ，不 是吗？ 

格： 是的。 

苏： 但是， 不敢让 智慧者 执掌国 家杈力 （因为 国家现 有的这 些 E 
智者 已不再 是从前 那种单 纯而忠 诚的人 物了， 他们 的品质 已经混 
杂了） ，而 宁可选 择较为 单纯而 勇敢的 那种人 来统治 国寒。 这是一 
些不 适于和 平而更 适于战 争的人 ，他们 崇尚战 略战术 ，大部 分时间 548 
都 在从事 战争。 —— 这 些特征 大都是 这种国 家所特 有的。 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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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的。 

苏： 这种统 治者爱 好财富 ，这 和寡头 制度下 的统治 者相象 。他 
们心 里暗自 贪图得 到金银 ，他们 有收藏 金银的 密室， 住家四 面有围 
墙; 他们有 真正的 私室， 供他们 在里边 挥霍财 富取悦 妇女以 及其他 
B 宠 幸者。 

格： 极是 。’ 

苏： 他们一 方面爱 钱另一 方面又 不被许 可公开 捞钱， 所以他 
们花 钱也会 是很吝 啬的， 但是 他们很 髙兴花 別人的 钱以满 足自己 
的 欲望。 他们 由于轻 视了真 正的文 艺女神 ，这 些哲学 和理论 之友， 
由 于重视 了体育 而放弃 了音乐 教育， 因而受 的不是 说服教 育而是 
C 强 制教育 。所以 他们秘 密地寻 欢作乐 ，避 开法律 的监督 ，象 孩子逃 
避父亲 的监督 一样。 

格： 你非常 出色地 描述了 一个善 恶混杂 的政治 制度。 

苏 •. 是的， 已经混 杂了。 但是 这种制 度里勇 敢起主 导作用 ，因 
而仅 有一个 特征最 为突出 ，那 就是好 胜和爱 荣誉。 

格 ： 完全是 这样。 

苏： 这 种制度 的起源 和本性 即如上 所述， 如果 我们可 以仅仅 
D 用几 句话勾 勒一种 制度的 概貌而 不必详 加列举 的话。 因为 这种概 
述已足 够让我 们看见 哪种人 是最正 义的哪 种人是 最不正 义 的了， 
而将各 种形式 的制度 和各种 习性的 人列举 无遗也 不 是切实 可行 
的。 

格 ： 对。 

V 苏： 与我 们刚才 槪述的 这种制 度相应 的个人 是什么 样的人 
呢? 这种 人是 怎么产 生的? 他们 有怎样 的性格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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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得曼 托斯: 我想 ，这种 人在好 胜这一 点上， 近似格 劳孔。 

苏： 在这一 点上或 许近似 ，但 是在下 述方面 ，我 认为他 们的性 
格不 象他。 

阿： 在哪些 方面？ 

苏： 他 们必须 是比较 自信的 和比较 缺乏文 化的， 但还 喜爱文 
化 喜爱听 讲的， 虽然 本人决 不长于 演讲。 这 种人对 待奴隶 的态度 549 
是严 厉的， 而不 象一个 受过充 分教育 的人那 样只是 保持对 他们的 
优 越感。 他们对 自由人 态度是 和霭的 ，对 长官是 恭顺的 。他 们爱掌 
权爱 荣誊， 但不 是想靠 了能说 会道以 及诸如 此类的 长处而 是想靠 
了战 功和自 己的军 人素质 达到这 个目标 ， 他 们喜爱 锻炼身 体喜爱 
打猎。 

阿： 是的 ，这是 和那种 制度相 适应的 习性。 

苏 ： 这种 人年轻 时也未 必重视 钱财， 但是随 着年龄 的增长 ，就 B 
会愈 来愈爱 财了。 这是 因为随 着年龄 的增长 他们的 天性开 始接触 
爱财 之心， 由 于失去 了最善 的保障 ，向 善之 心也不 纯了。 

阿： 这 个最善 的保障 你指的 什么？ 

苏： 掺合着 音乐的 理性。 这是人 一生美 德的唯 一内在 保障， 

存 在于拥 有美德 的心灵 里的。 

阿： 说 得好。 

苏： 相应 于爱荣 誉的城 邦的爱 荣誉的 年轻人 的性格 就是这 
样。 

M ： 完 全对。 

苏： 这种 性格是 大致 如下述 这样产 生的。 譬如 有个年 轻人 ， c 
忡的 父亲是 善的， 住在 一个政 局混乱 的城邦 S 。 他不 要荣誊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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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也 不爱诉 t 公以 及一切 诸如此 类的无 是生非 ，为了 少惹麻 烦他宁 
愿放 弃一些 自己的 权利。 

阿： 他的 儿子怎 么变成 爱荣誊 的呢？ 

苏： 起初 他听到 他母亲 埋怨说 ，他 的父亲 不当统 治者， 致使她 
n 在妇 女群中 也受到 轻视； 当她看 到丈夫 不大注 意钱财 ，在私 人诉讼 
和 公众集 会上与 人不争 ，把所 有这类 事情看 得很轻 ，当 她看 到丈夫 
全神贯 注于自 己的心 灵修养 ，对 她也很 淡漠， 既无尊 重也无 不敬， 
看到 所有这 些情况 她叹着 气对儿 子说， 他的 父亲太 缺乏男 子汉气 
E 槪 ，太懒 散了。 还 有妇女 们在这 种场合 惯常唠 叨的许 多别的 怨言。 

阿： 的确有 许多这 一类的 怨言。 

苏： 你知道 这种人 家有些 仆人表 面上很 忠实， 同样会 背了主 
人向孩 子讲这 类话。 他们 看见欠 偾的或 为非作 歹的， 主人 不去控 
告 ，他 们便鼓 励孩子 将来长 大起来 要惩办 那种人 ，比 父亲做 得更象 
55 0 —个 堂堂的 男子汉 。孩 子走到 外面去 ，所 闻所见 ，也莫 非如此 。安分 
守 己的人 ，大家 瞧不起 ，当作 笨蛋; 到处 奔走专 管闲事 的人, 反而得 
到重视 ，得 到称赞 。于是 这个年 轻人一 方面耳 濡目染 外界的 这种情 
况 ，另 一方面 听惯了 父亲的 话语， 并近 看过父 亲的举 止行为 ，发现 
与别人 的所言 所行， 大相 径庭。 于是 两种力 量争夺 青年有 如拔河 
B 一样 ，父亲 灌输培 育他心 灵上的 理性， 别人的 影响增 强他的 欲望和 
激情。 他由于 不是天 生的劣 根性， 只 是在和 别人的 交往中 受到了 
坏影响 ，两 种力量 的争夺 使他成 了一个 折衷性 的人物 ，自制 变成了 
好 胜和激 情之间 的状态 ，他成 了一个 傲慢的 喜爱荣 誉的人 。 

阿： 我 觉得你 已经准 确地描 述了这 种人的 产生过 程了。 

苏： 这样 说来， 我 们对于 第二类 型国家 制度和 第二类 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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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描写可 告一段 落了。 

阿： 是的。 

苏： 那么 ，我 们要不 要接下 去象埃 斯库罗 斯所说 的那样 ，谈论 VI 
与另一 种国家 对应的 另一种 人呢? 或者 还是按 照我们 的计划 ，先谈 
论国家 ，后 说个 人呢？ 

阿： 当 然先说 国家。 

苏： 第 三个类 型的国 家制度 ，据 我看来 ，该是 寡头政 治了。 

阿： 这 是什么 制度? 你 懂得寡 头政治 是什么 制度？ 

苏： 是 一种根 据财产 资格的 制度。 政治权 力在富 人手里 ，不 D 
在穷人 手里。 

阿： 我 懂得。 

苏： 我们首 先必须 说明， 寡头政 治如何 从荣誉 政治产 生出来 
的， 是吗？ 

阿： 是的。 

苏： 说实 在的， 这 个产生 过程就 是一个 瞎子也 会看得 清清楚 
楚的。 

阿： 这是 怎么一 回事？ 

苏： 私人 手里的 财产， 能破 坏荣誊 政治。 这些 人想方 设法挥 
霍浪费 ，违 法乱纪 ，无恶 不作。 男人 如此， 女 人们也 跟在后 面依样 
效尤。 E 

阿： 很可 能的。 ' 

苏： 据我 看来， 他们然 后互相 看着， 互相 模仿， 统治阶 级的大 
多数人 形成了 同一种 风气。 

阿： 很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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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长 此下去 ，发了 财的人 ，越是 要发财 ，越 是瞧得 起钱财 ，就 
越 瞧不起 善德。 好象在 一个天 平上， 一边往 下沉， 一 边就往 上翘， 
两边总 是相反 ，不 是吗？ 

阿： 确是 如此。 

551 苏： 一 个国家 里尊重 了钱财 ，尊重 了有钱 财的人 ，善德 与善人 
便 不受尊 重了。 

阿： 显然是 这样。 

苏： 受到 尊重的 ，人们 就去实 践它， 不受 尊重的 ，就不 去实践 
它。 总是这 样的。 

阿： 是的。 

苏 ： 于是 ，终于 ，好胜 的爱荣 誉的人 变成了 爱钱财 的人了 。他 
们歌 颂富人 ，让富 人掌权 ，而 鄙视 穷人。 

阿： 完 全是这 样的。 

B 苏： 这 时他们 便通过 一项法 律来确 定寡头 政制的 标准， 规定 
一个最 低限度 的财产 数目； 寡头制 程度高 的地方 这个数 目大些 •寡 
头制 程度低 的地方 规定的 数目就 小些。 法律 宣布， 凡财产 总数达 
不到规 定标准 的人， 谁 也不得 当选。 而这项 法律的 通过则 是他们 
用武 力来实 现的， 或者用 恐吓以 建立起 自己的 政府后 实现的 。你 
说寡头 制是这 样实现 的吗？ 

阿： 是的。 

苏： 那么 ，寡头 政制的 建立可 说就是 这样。 

C 阿： 是的。 但是这 种制度 有什么 特点？ 我们说 它有什 么毛病 
呢？ 

^11 苏： 首先， 表明 制度本 质的那 个标准 是有问 题的。 假 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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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财产标 准来选 择船长 ，那么 一个穷 人虽然 有更好 的航海 技术， 
也是 不能当 选的。 

阿： 那么 ，他们 就会把 一次航 行搞得 很糟。 

苏： 关 于其它 任何需 要领导 的工作 ，道 理不也 是一样 的吗？ 

阿： 我个 人认为 是的。 

苏： 政治除 外吗? 还是说 ，也是 这个道 理呢？ 

阿： 政 治上尤 其应该 这样， 因为 政治上 的领导 是最大 最难的 
领导。 

苏： 因 此寡头 政治的 一个毛 病就在 这里。 D 

阿： 显然 是的。 

苏： 那么， 这是一 个比较 小的毛 病吗？ 

阿： 什么？ 

苏： 这样的 城邦必 然不是 一个而 是两个 ，一 个是 富人的 国家， 
一个 是穷人 的国家 ，住 在一个 城里， 总是在 互相阴 谋对付 对方。 

阿： 说真的 ，这 个毛 病一点 不小。 

苏： 在 这种制 度下很 可能无 法进行 战争， 这是 它的另 一个毛 
病。 它 的少数 统治者 要打仗 ，非 武装人 民群众 不可。 但是， 他们害 
怕 人民甚 于害怕 敌人。 如果不 武装人 民群众 ，而 是亲 自作战 ，他们 E 
会发现 自己的 确是孤 家寡人 ，统 辖的 人真是 少得可 怜了。 此外 ，他 
们又 贪财而 吝啬。 

阿： 这真 是个不 光彩的 毛病。 

苏： 还 有一种 琛象， 即同 一人兼 有多种 不同的 职业， 既做农 
民 ，又 做商人 ，又要 当兵。 对这种 现象你 觉得怎 么样？ 我们 以前曾 55 2 
责 备过这 种事， 现在你 看这样 对吗？ 




阿： 当然 不对。 

苏： 下面 让我们 来考虑 一下， 这 种制度 是不是 最早允 许这种 
毛病 中之最 大者存 在的？ 

阿： 最大 的毛病 你指的 什么？ 

苏 ： 允许一 个人出 卖自己 的全部 产业， 也允许 别人买 他的全 
部 产业。 卖完 了以后 ，还 继续住 在这个 城里， 不作为 这个国 家的任 
何组 成部分 ，既 非商人 •又 非工人 ，既非 骑兵， 又 非步兵 ，仅 仅作为 
一个所 谓的穷 人或依 附者。 

B 阿： 是的。 这 是有这 种情况 发生的 最早一 个国家 体制。 

苏： 在 寡头制 度里， 没有 什么法 令是可 以阻止 这种情 况发生 
的。 否则就 不会有 的人变 成极富 有些人 变得极 穷了。 

阿： 对。 

苏： 还有 一点请 注意。 B 卩， 当一个 人在花 费自己 财富时 ，他在 
上 述几个 方面对 社会有 什么益 处吗? 或者 ，他 是不是 仅仅看 上去象 
属于统 治阶级 ，事 实上既 不领导 别人， 又不在 别人领 导下为 社会服 
务， 而只是 一个单 纯的生 活资料 的消费 者呢？ 
c 阿： 他就只 是一个 消费者 ，不 管看 上去象 什么样 的人。 

苏： 我 们是不 是可以 称他为 雄蜂? 他在 国家 里成长 ，后 来变为 
国家的 祸害， 象雄蜂 在蜂房 里成长 ，后来 变为蜂 房的祸 害一样 ^ 

阿： 这 是一个 拾当 的比喻 ，苏格 拉底。 

苏： 阿得 曼托斯 ，你 同意不 同意这 个看法 :天生 所有能 飞的雄 
蜂 ，都没 有剌， 但是人 类中的 雄蜂就 有不同 ，有些 没有剌 ，有 些有很 
D 可怕 的剌; 那些没 有刺的 老来成 为乞丐 ，那些 有剌的 就成了 一些专 
干 坏事的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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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很对。 

苏： 因此 可见， 在任何 一个国 家里， 你在哪 里看到 有乞丐 ，也 
就在 那里附 近藏匿 着小偷 、扒手 、抢劫 神庙的 盗贼， 以及其 他为非 
作歹的 坏人。 

阿： 这 是很明 显的。 

苏： 那么， 在寡头 制城邦 里你看 到乞丐 了吗？ 

阿： 除了统 治阶级 以外差 不多都 是的。 

苏： 那 么我们 是否可 以认为 ，这里 也有大 量有刺 的雄蜂 ，即罪 E 
犯， 被统治 者严密 地控制 着呢？ 

阿： 我们可 以这样 认为。 

苏： 那么 ，我们 是不是 可以说 ，这 种公民 的出观 是由于 这里缺 
少好 的教育 ，好 的培养 和好的 政治制 度的缘 故呢？ 

阿： 可以这 么说。 

苏： 不管 怎么说 ，寡头 政治就 是这个 样子。 刚才所 说这些 ，或 
许不 止这些 ，大 槪就是 寡头制 城邦的 毛病。 

阿 ： 你说 得差不 多啦。 553 

* 苏： 因此 ，这种 由财产 资格决 定统治 权力的 ，被 人们叫 做寡头 
政治的 制度， 我们 就说这 些吧。 接下 去让我 们讲与 此相应 的个人 
吧， 让我们 讲这种 人的产 生和他 的性格 特征。 

阿： 好。 

苏： 我以 为从爱 好荣誉 的人转 变到爱 好钱财 的人， 大 都经过 vm 
如下的 过程。 是吗？ 

阿 •. 什么样 的过裎 7 

苏： 爱好荣 誉的统 治者的 儿子， 起初效 法他的 父亲， 亦步亦 



B 趋 ，后 来看到 父亲忽 然在政 治上触 了礁， 人财 两空, --一 他 或许已 
是一个 将军或 掌握了 其它什 么大权 ，后 来被 告密， 受 到法庭 审判， 
被处死 或流放 ，所 有财产 都被没 收了。 

阿： 这是很 可能发 生的。 

苏 •_ 我 的朋友 ，这个 儿子目 击了这 一切， 经受了 这一切 ，又丧 

C 失 了家产 ，我想 他会变 得胆小 ，他 灵魂 里的荣 誉心和 好胜心 会立即 
动摇 ，他 会因羞 于贫穷 而转向 挣钱， 贪婪地 ，吝 啬地， 节省苦 干以敛 
聚 财富。 你 不认为 这种人 这时会 把欲望 和爱财 原则奉 为神圣 ，尊 
为心中 的帝王 ，饰之 以黄金 冠冕， 佩之以 波斯宝 刀吗？ 

阿： 我是 这样认 为的。 

D 苏： 在这 原则统 治下， 我认为 理性和 激情将 被迫折 节为奴 。理 
性只被 允许计 算和研 究如何 更多地 赚钱， 激 情也只 被允许 崇尚和 
赞 美财富 和富人 ，只 以致富 和致富 之道为 荣耀。 

阿： 从 好胜型 青年到 贪财型 青年， 再没 有什么 比这一 变化更 
迅 速更确 定不移 的了。 

B 苏： 这种 青年不 就是寡 头政治 型的人 物吗？ 

阿： 不管 怎么说 ，我 们这里 所说的 这种年 轻人， 反正是 从和寡 
头政治 所从发 生的那 种制度 相对应 的那种 人转变 来的。 

554 苏： 那么， 让我们 来看看 这种人 和这种 制度有 没有相 似的特 
征。 

阿： 《 吧， 

ix 苏： fiMH 的第 一个相 似特征 不就是 崇拜金 钱吗？ 

阿： 当然 是的。 

苏： 他 们的第 二个相 似特征 不是省 俭和勤 劳吗？ 他们 但求满 





足基本 需要， 绝不铺 张浪费 ，其 它一些 欲望均 被视为 无益， 加以抑 
制。 

阿： 正是。 

苏： 他实 在是个 寸利必 得之徒 ，不断 地积攒 ，是 大家称 赞的一 
种人。 这 种人的 性格不 是恰恰 与寡头 制度对 应一致 的吗? B 

阿： 我很 同意。 财 富是最 为这种 国家和 这种个 人所重 视的东 
西 。 

苏： 据 我看， 这是因 为这种 人从来 没有注 意过他 自己的 文化‘ 
教育。 

阿： 我想他 没有注 意过； 否则他 断不会 选一个 盲人做 剧中的 
主角， 让他得 到綦大 荣誊的 。① 

苏： 说 得好。 但请考 虑一下 ，由于 他们缺 乏教养 ，雄蜂 的欲念 
在 他们胸 中萌发 ，有的 象乞丐 ，有 的象 恶棍。 但由于 他们的 自我控 
制， 自我 监管， 这些欲 念总算 被压制 下去了 。我们 能不能 这样说 C 
呢？ 

阿： 当然 可以这 样说。 

苏： 那么 ，你 从什么 地方可 以看出 这些人 的恶棍 特征呢 r 

阿： 你 说呢？ 

苏： 从他们 监护孤 儿上面 可以看 出来， 从他们 为非作 歹而不 
受惩 罚时可 以觉察 出来。 

阿： 诚然 。 

苏 •. 很清楚 ，在交 易往来 ，签 订契约 方面， 他们有 似乎诚 实的— 
名声。 这是他 们心灵 中比较 善良的 部分起 了作用 ，把 心中 邪恶的 d 

① 古希腊 人相传 ，财 神是 个瞎子 。阿里 斯托芬 有剧本 《 财神》 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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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望压了 卞去， —— 不是用 委婉的 劝导， 也不 是用道 理说服 ，而是 
用强迫 恐吓的 方法， 要自己 为了保 住财产 而小心 谨慎。 

阿： 完全是 这样。 

苏： 我的 好朋友 ，说 真的， 他们中 大多数 人一有 机会花 別人的 
钱时， 你就能 在他们 身上看 到有雄 蜂似的 嗜欲。 

阿： 肯定 如此。 

苏： 因此， 这种人 无法摆 脱内心 矛盾。 他不是 事实上 的一个 
E 人 ，而是 某种双 重性格 的人。 然而一 般讲来 ，他 的较 善的要 求总能 
战胜 较恶的 要求。 

阿： 确是 如此。 

苏： 因此 ，我 以为， 这种人 或许要 比许多 其它的 人更体 面些可 
敬些; 但是 心灵自 身和谐 一致的 真正的 至善， 在他们 身上是 找不到 
的， 离他远 远的。 

阿： 我也这 样想。 

555 苏： 再说， 省俭吝 啬者本 人在城 邦里往 往是一 个软弱 的竞争 
者 ，难 以取得 胜利和 光荣。 他们 不肯花 钱去争 名夺誊 ，担心 激起自 
己 花钱的 欲望来 帮助贏 得胜利 支持好 胜心。 他们只 肯花费 一小部 
分钱财 ，作 真正 孤家寡 人般的 战斗。 于 是战斗 失败了 ，他们 的财富 
保 全了！ 

阿： 的确是 这样。 

苏： 那么， 对于吝 啬的只 想赚钱 的人物 与寡头 政体的 对应一 
致 ，我们 还有什 么怀疑 的吗？ 

B 阿： 一点没 有了。 

X 苏： 我们下 一步看 来要讨 论平民 政治的 起源和 本性， 然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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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讨论 与之相 类似的 个人品 格了。 我 们还要 把这种 人和别 种人物 
加 以比较 ，作出 我们的 判断。 

阿： 这至少 是个前 后一贯 的研究 程序。 

苏： 那么， 从寡头 政治过 渡到平 民政治 是不是 经过这 样一个 
过程 —— 贪得无 厌地追 求最大 可能的 财富？ 

阿： 请详为 说明。 C 

苏： 统治 者既热 知道自 己的政 治地位 靠财富 得来， 他 们就不 
愿 意用法 律来禁 止年轻 人中出 现的挥 霍浪费 祖产的 现象； 他们借 
钱 给这些 浪荡子 ，要他 们用财 产抵押 ，或 者收买 他们的 产业， 而自 
己则变 得愈来 愈富有 ，愈有 影响和 声誉。 

阿： 正是。 

苏： 崇拜 财富与 朴素节 制的生 活不能 并存， 二者必 去其一 。这 
个道理 在一个 国家的 人民中 不是不 言而喻 的吗？ D 

阿： 这是 不言而 喻的。 

苏： 这样 ，一 方面丝 毫不能 自制， 一方面 又崇拜 金钱， 铺张浪 
费， 寡头 社会里 这种鼓 励懒散 和放荡 的结果 往往不 断地把 一些世 
家子弟 变成为 无产的 贫民。 

阿： 是的 ，往往 如此。 

苏： 我想， 他们有 的负债 累累， 有 的失去 了公民 资格， 有的 
两 者兼有 ，他们 武装了 .，象 有刺的 雄蜂， 同吞 并了他 们产业 的以及 
其 他的富 而贵者 住在一 个城里 ，互 相仇恨 ，互相 妒忌， 他们 急切地 
希望 革命。 E 

阿： 是 这样。 

苏： 但是， 那些专 讲赚钱 的人们 ，终 日孜孜 为利， 对这 些穷汉 




熟视 无睹， 只 顾把自 己金钱 的毒饵 继续抛 出去， 寻找 受骗的 对象， 
用高 利率给 以贷款 ，仿佛 父母生 育子女 一样， 使得城 邦里的 雄蜂和 
556 乞丐繁 殖起来 ，日益 增多。 

H ： 结 果必然 如此。 

苏： 当这 种恶的 火焰已 经燃烧 起来时 ，他 们还不 想去扑 灭它， 

. 或用一 项禁止 财产自 由处置 的法令 ，或 用一 项其它 的适当 法令。 

阿： 什么 法律？ 

苏： 不是 一项最 好法律 ，而是 一项次 于最好 的法律 ，可 以强使 
B 公民们 留意道 德的。 如果 有一项 法令规 定自愿 订立的 契约， 由订 
约人自 负 损失， 则 一国之 内惟利 是图的 无耻风 气可以 稍减， 我们刚 
才所 讲的那 些恶事 ，也 可以少 些了。 

阿： 会少 得多。 

苏： 但是 作为实 际情况 ，由 于上述 这一切 原因， 在寡头 制的国 
家里 ，统治 者使人 民处于 水深火 热之中 ，他 们自 己养尊 处优。 他们 
C 的后 辈不就 变得娇 惯放纵 ，四体 不勤， 无所 用心， 苦 乐两个 方面都 
经不起 考验， 成了十 足的懒 汉了吗 7 

阿： 一定 会的。 

苏： 他们养 成习惯 ，除 了赚钱 ，什么 不爱。 对于 道德简 直不闻 
不问 ，象 一般穷 人一样 ，不 是吗？ 

阿： 他 们简直 不管。 

苏： 统治者 和被统 治者平 时关系 如此。 一旦他 们走到 一起来 
了 ，或一 起行军 ，或一 同徒步 旅行， 或一处 履行其 它任务 ，或 一起参 
加宗 教庆典 ，或同 在海军 中或陆 军中一 起参加 战争， 或竟同 一战场 
D 对敌 厮杀， 他 们彼此 观察， 那 时穷人 —点 也不会 被富人 瞧不起 




了。 相反地 ，你是 不是相 信会出 现一种 情况， 即战场 上一个 瘦而结 
实的 晒黑的 穷人就 站立在 一个养 得白白 胖胖的 富人的 旁边， 看到 
后 者那气 喘吁吁 ，一 副无可 奈何的 样子， 你 是不是 相信， 这 时这个 
穷人会 想到： 是由 于穷人 胆小， 这些有 钱人才 能保住 自己财 富的， 
当穷 人遇到 一起时 ，他 们也会 背后议 论说： “ 这般人 不是什 么好样 E 
的”？ 

阿： 我很知 道他们 是这样 做的。 

苏： 就 象一个 不健康 的身体 ，只要 遇到一 点儿外 邪就会 生病， 
有的 时候甚 至没有 外邪， 也会 病倒， 一 个整体 的人就 是一场 内战。 
一个国 家同样 ，只 要稍有 机会， 这 一党从 寡头国 家引进 盟友， 那一 
党 从民主 国家引 进盟友 ，这 样这个 国家就 病了， 内战就 起了。 有时 
没有外 人插手 ，党 争也会 发生。 不 是吗？ 

阿： 断然是 这样。 557 

苏： 党 争结果 ，如果 贫民得 到胜利 ，把敌 党一些 人处死 ，一些 
人流放 国外， 其 佘的公 民都有 同等的 公民权 及做官 的机会 一 ^官 
职通 常抽签 决定。 一个民 主制度 ，我 想就是 这样产 生的。 

阿 ：对。 这是民 主制度 ，无 论是 通过武 装斗争 ，或是 通过恐 吓 _ 
手 段建立 起来的 ，最后 结果反 正一样 ，反 对党被 迫退出 ^ 

苏： 那么在 这种制 度下人 民怎样 生活？ 这种 制度的 性质怎 XI 
样 7 因为, 很显然 ，这种 性质的 人将表 明自己 是民主 的人。 B 

阿 •. 很 显然。 

苏： 首先， 他们 不是自 由吗？ 城 邦不确 确实实 充满了 行动自 
由与 言论自 由吗？ 不是每 个人都 被准许 想做什 么就做 什么吗 ？ 

阿： 据说是 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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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既然 可以这 样随心 所欲， 显 然就会 每个人 都有自 己的一 
套过日 子的 计划， 爱 怎么过 就怎么 过啦。 

阿： 显然 如此。 

C 苏： 于是 这个城 邦里就 会有最 为多样 的人物 性格。 

阿： 必 定的。 

苏 ： 可能 这样。 这是 政治制 度中最 美的一 种人物 性格， 各色 
各样 ，有 如锦绣 衣裳， 五彩 缤纷， 看上 去确实 很美。 而一般 群众也 
或许会 因为这 个缘故 而断定 ，它是 最美的 ，就 象女人 小孩只 要一见 
色 彩鲜艳 的东西 就觉得 美是一 样的。 


阿 


确实 如此。 


D 苏： 是的 ，我 的好友 ，这里 是寻找 一种制 度的最 合适的 地方。 
阿： 为什么 7 

苏： 由 于这里 容许有 广泛的 自由， 所以 它包括 有一切 类型的 
制度。 很可 能凡希 望组织 一个国 家的人 ，象我 们刚才 说过的 ，必须 
去一 个民主 城邦， 在那里 选择自 己所喜 欢的东 西作为 模式， 以确定 
自己的 制度, 如同到 一个市 场上去 选购自 己喜欢 的东西 一样。 

E 阿： 不管怎 么说， 在这个 市场上 他大概 是不会 选不到 合适的 


模 式的。 


苏： 又， 在这种 国家里 ，如果 你有资 格掌权 ，你 也完全 可以不 
去 掌权; 如果 你不愿 意服从 命令， 你也完 全可以 不服从 ，没 有什么 
勉强 你的。 别人 在作战 ，你可 以不上 战场； 别人 要和平 ，如 果你不 
喜欢， 你也可 以要求 战争; 如果 有什么 法令阻 止你得 到行政 的或审 
558 判的 职位， 只 要机缘 凑巧， 你 也一样 可以得 到它彳 就眼前 而论, 
这不 是妙不 可言的 赏心乐 事吗？ 



阿： 就 眼前而 论也许 是的。 

苏： 那些判 了刑的 罪犯， 那毫不 在乎的 神气， 不 有点使 人觉得 
可 爱吗？ 你一定 看到过 ，在 这种 国家里 ，那些 被判了 死罪的 或要流 
放国 外的， 竟好象 没事人 一样， 照旧在 人民中 间来来 往往， 也竟好 
象来 去无踪 的精灵 似的没 人注意 他们。 

阿： 我 看到过 不少。 

苏： 其次 ，这种 制度是 宽容的 ，它 对我们 那些琐 碎的要 求是不 B 
屑 一顾的 ，对 我们建 立理想 国家时 所宣布 的庄严 原则是 蔑视的 。我 
们说过 除非天 分极高 的人， 不从 小就在 一个好 的环境 里游戏 、学 
习 受到好 的教养 ，是 不能 成长为 一个善 人的。 民主 制度以 轻薄浮 
躁 的态度 践踏所 有这些 理想， 完全 不问一 个人原 来是干 什么的 ，品 
行如何 ，只 要他 转而从 政时声 称自己 对 人民一 片好心 ，就能 得到尊 c 
敬和 荣誉。 

阿 ： 实在 是个好 制度啊 ^ 

苏： 这 些以及 类似的 特点就 是民主 制度的 特征。 这看 来是一 
种使 人乐意 的无政 府状态 的花梢 的管理 形式。 在这 种制度 下不加 
区 别地把 一种平 等给予 一切人 ，不管 他们是 不是平 等者。 

阿： 你这 话是很 容易理 解的。 

苏： 那么， 让 我们考 察一下 与这种 社会相 应的人 物性格 。我 XII 
们 要不要 象在考 査这种 社会制 度时一 样首先 来考査 一下这 种人的 
起 源呢？ 

阿： 要的。 

苏： 那么 是不是 这样？ 我 的意思 是说， 我们吝 啬的寡 头政治 D 
家 可能要 按照他 自己的 样子培 育他的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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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是很可 能的。 

苏： 这个 年轻人 也会竭 力控制 自己的 欲望， 控 制那些 必须花 
钱 而不能 赚钱的 所谓不 必要的 快乐。 

阿： 是的， 显然会 如此。 

苏： 那么 我们为 了辩论 时不致 摸黑走 弯路， 我 们要不 要先给 
欲 望下一 个定义 ，分 清什么 是必要 的欲望 ，什 么是不 必要的 欲望？ 

阿： 好 ，要 这样。 

.苏： 有些 欲望是 不可避 免的， 它 们可以 正当地 被叫做 “必要 
的”。 还有 一些欲 望满足 了对我 们是有 益的， 我想这 些也可 以说是 
E “必要 的”。 因为 这两种 欲望的 满足是 我们本 性所需 要的。 不是 
吗？ 

奶 阿: 当然 是的。 

苏： 那么 ，我们 可以正 当地把 “必 要的” 用干它 们吗？ 

阿： 可以。 

苏： 但是有 些欲望 如果我 们从小 注意是 可以戒 除的， 而且这 
些欲望 的存在 ，对 我们没 有好处 ，有 时还有 害处。 我 们是不 是可以 
确当地 把这种 欲望叫 做“不 必要的 ”呢？ 

阿： 可以。 

:: .苏： 让我们 关于每 一种各 举一例 ，来 说明我 们的意 思吧。 

阿 •. 行。 

苏： 为了维 持健康 和身体 好要吃 东西， 只 要求吃 饭和肉 。这 
B 些 欲望必 要吗？ 

阿： 我 想是必 要的。 

苏： 吃饭 从两个 方面看 都是必 要的， 它对我 们既是 有益的 ，缺 




少 了它又 是活不 成的。 

阿： 是的。 

苏： 至 于吃肉 的欲望 ，就促 进身体 好而言 ，也 是必 要的。 

阿： 当然。 

苏 ： 欲 望超过 了这些 ，要求 更多的 花样， 还有那 些只要 从小受 
过 训练大 都可以 纠正的 ，以及 对身体 有害的 ，对 心灵 达到智 慧及节 C 
制有妨 碍的等 等欲望 ，难 道我们 不能说 它们是 不必要 的吗？ 

阿： 再 正确不 过了。 

苏： 我们不 是可以 把第一 种欲望 称为“ 浪费的 ”欲望 ，把 第二 
种欲 望称为 “得利 的”欲 望吗？ 因 为第二 种欲望 有利于 生产。 

阿： 真的。 

苏： 关于 色欲及 其它欲 望我们 的看法 同此。 

阿： 是的。 

苏： 我们刚 才所称 雄蜂型 的那些 人物， 是一些 充满了 这种快 
乐和 欲望的 ，即受 不必要 的欲望 引导的 人物, 所谓省 俭型的 寡头人 
物则 是被必 要的欲 望所支 配的。 D 

阿： 的确 是的。 

苏 ： 让我们 还是回 到民主 式的人 物怎样 从寡头 式的人 物演变 XIII 
出来的 问题上 来吧。 据 我看来 大致是 这样： 

阿： 怎样？ 

苏： 当^ -个 年轻人 从刚才 我们所 说过的 那种未 见世面 的吝啬 
的环 境里培 W 出来 以后 ，初 次尝到 了雄蜂 的甜头 ，和 那些粗 暴狡猾 
之 徒为伍 ，只知 千方百 计寻欢 作乐。 你得毫 不动摇 地相信 ，他 内心 E 
的 寡头思 想正是 从这里 转变为 民主思 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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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这是 完全必 然的。 

苏： 在一个 城邦里 当一个 党派得 到同情 于自己 的国外 盟友的 
支持时 ，变 革于是 发生。 我们年 轻人也 同样， 当他心 灵里的 这种或 
那 种欲望 在得到 外来的 同类或 类似的 欲望支 持时， 便发生 心灵的 
变革， 我们 这样说 对吗？ 

阿： 当 然对。 

苏： 我设想 ，假 如这 时又有 一外力 ，或从 他父亲 那里或 从其他 
560 家 庭成员 那里来 支持他 心里的 寡头思 想成分 的话， 结果一 定是他 
自己的 内心发 生矛盾 斗争。 

阿： 诚然。 

苏： 我认为 有时民 主成分 会屈服 于寡头 成分， 他的欲 望有的 
遭到 毁灭， 有的遭 到驱逐 ，年 人心灵 上的敬 艮和虔 诚感又 得到发 
扬 ，内心 的秩序 又恢复 过来。 

阿： 是的， 有时这 种情况 是会发 生的。 

苏： 有时由 于父亲 教育不 得法， 和那些 遭到驱 逐的欲 望同类 
B 的 另一些 欲望继 之悄悄 地被孵 育出来 ，并渐 渐繁衍 增强。 

阿： 往往 如此。 

苏： 这 些又把 他拉回 到他的 老伙伴 那里， 在秘 密交合 中它们 
得到 繁殖、 滋生。 

阿： 是的。 

苏 •_ 终于它 们把这 年轻人 的心灵 堡垒占 领了， 发觉里 面空无 
所有 ，没有 理想， 没有 学问， 没有事 业心， —— 这些乃 是神所 友爱者 
C 心 灵的最 好守卫 者和保 护者。 

阿： 是最可 靠的守 卫者。 




苏： 子是 虚假的 狂妄的 理论和 意见乘 虚而人 ，代 替它们 ，占领 
了他的 心灵。 

阿： 确是 如此。 

苏： 这时这 年轻人 走回头 路又同 那些吃 忘忧果 ①的旧 友们公 
开生活 到一起 去了。 如 果他的 家人亲 友对他 心灵中 节俭成 分给以 
援助， 入 侵者® 便 会立刻 把他心 灵的堡 垒大门 关闭， 不让 援军进 
入。 他 们也不 让他倾 听良师 益友的 忠告。 他 们会在 他的内 心冲突 D 
中取 得胜利 ，把 行己有 耻说成 是笨蛋 傻瓜， 驱逐 出去； 把自 制说成 
是懦 弱胆怯 ，先 加辱骂 ，然 后驱逐 出境； 把适 可而止 和有秩 序的消 
费说成 是“不 见世面 ”是“ 低贱” •，他 们和 无利有 害的欲 望结成 一帮， 
将这 些美德 都驱逐 出境。 

阿： 的确 这样。 

苏： 他们③ 既已将 这个年 轻人心 灵中的 上述美 德除空 扫净 ， E 
便为别 的成分 的进入 准备了 条件； 当 他们在 一个灿 烂辉煌 的花冠 
游行 的队伍 中走在 最前头 ，率领 着傲慢 、放 纵、 奢侈、 无耻行 进时， 

他 们赞不 绝口， 称 傲慢为 有礼， 放纵为 自由， 奢侈 为慷慨 ，无 耻为勇 561 
敢。 你同 意我的 话吗： 从那些 必要的 欲望中 培育出 来的一 个年轻 
人 ，就 是这样 蛻化变 质为肆 无忌惮 的小人 ，沉 迷于不 必荽的 无益欲 
望之 中的？ 

阿： 是的 ，你 说得很 清楚。 

苏： 我设想 ，他 在一生 其余的 时间里 ，将平 均地花 费钱财 、时 
间、 辛劳在 那些不 必要的 欲望上 ，并象 在必要 的欲望 上面花 的一样 

① 史诗 《奥 德赛 > IX 82 以下 ^ 

② 指上述 " 虚假的 狂妄的 理论和 意见” 6 

③ 还是说 的那些 虚假的 狂妄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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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 如果他 幸而意 气用事 的时间 不长， 随着年 纪变大 ，精神 渐趋稳 
定 ，让一 部分被 放逐的 成分， 先后 返回， 入侵者 们将受 到抑制 。他 
将建立 起各种 快乐间 的平等 ，在 完全控 制下轮 到哪种 快乐， 就让那 
种快 乐得到 满足， 然后依 次轮流 ，机 会均等 ，各 种快乐 都得到 满足。 

阿： 完全 是的。 

苏 .• 如 果有人 告诉他 ，有些 快乐来 自髙贵 的好的 欲望， 应该得 
C 到鼓励 与满足 ，有 些快乐 来自下 賎的坏 的欲望 ，应该 加以控 制与压 
抑 ，对此 他会置 若罔闻 ，不 愿把堡 垒大门 向真理 打开。 他会 一面摇 
头 一面说 ，所有 快乐一 律平等 ，应 当受到 同等的 尊重。 

阿： 他的心 理和行 为确实 如此。 

苏： 事实上 他一天 又一天 地沉迷 于轮到 的快乐 之中。 今天是 
饮酒 、女人 、歌唱 ，明 天又喝 清水， 进严格 规定的 饮食； 第一 天是剧 
D 烈的体 育锻炼 ，第 二天 又是游 手好闲 ，懒惰 玩忽; 然后 一段时 间里， 
又 研究起 哲学。 他常 常想搞 政治， 经常心 血来潮 ，想 起什么 就跳起 
来干 什么说 什么。 有的 时候， 他雄心 勃勃， 一切努 力集中 在军事 
上， 有的时 候又集 中在做 买卖发 财上。 他的生 活没有 秩序， 没有节 
制。 他自 以为他 的生活 方式是 快乐的 ，自 由的， 幸福的 ，并 且要把 
E 它坚持 到底。 

阿： 你 对一个 平等主 义信徒 的生活 ，描 述得好 极了。 

苏： 我的确 认为， 这种人 是一种 集合最 多习性 于一身 的最多 
样 的人， 正如那 种民主 制城邦 的具有 多面性 复杂性 一样。 这种人 
也 是五彩 缤纷的 ，华 丽的， 为 许多男 女所羨 妒的， 包 含最多 的制度 
和 生活模 式的。 

阿： 确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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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这 个民主 的个人 与民主 的制度 相应， 我们称 他为民 562 
主分 子是合 适的。 我们就 这样定 下来， 行吗？ 

阿： 好 ，就这 么定下 来吧。 

苏 •_ 现在只 剩下一 种最美 好的政 治制度 和最美 好的人 物需要 XIV 
我们加 以描述 的了， 这就是 僭主政 治与僭 主了。 

阿： 诚然 如此。 

苏： 那么 ，我 亲爱的 阿得曼 托斯, 僭主政 治是怎 样产生 出来的 
呢？ 据我 看来， 很显然 ，这 是从民 主政治 产生出 来的。 

阿： 这 是很明 白的。 

苏： 那 么僭主 政治来 自民主 政治， 是不 是象民 主政治 来自寡 
头政 治那样 转变来 的呢？ 

阿： 请解释 一下。 B 

苏： 我看， 寡头政 治所认 为的善 以及它 所赖以 建立的 基础是 
财富， 是吗？ 

阿： 是的。 

苏： 它失 败的原 因在于 过分贪 求财富 ，为 了赚钱 发财， 其它一 
切 不管。 

阿： 真的。 

苏： 那 么民主 主义是 不是也 有自己 的善的 依据， 过分 追求了 
这个东 西导致 了它的 崩溃？ 

阿： 这 个东西 你说的 是什么 7 

苏： 自由。 你或许 听到人 家说过 ，这 是民 主国家 的最大 优点。 

也因 为这个 原因， 所以 这是富 于自由 精神的 人们最 喜欢去 安家落 c 
户 的唯一 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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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这话 确是听 说过的 ，而且 听得很 多的。 

苏： 那么， 正象 我刚才 讲的， 不顾 一切过 分追求 自由的 结果, 
破 坏了民 主社会 的基础 ，导致 了极权 政治的 需要。 

阿： 怎么 会的？ 

苏： 我设想 ，一 个民主 的城邦 由于渴 望自由 ，有 可能让 一些坏 
D 分子 当上了 领导人 ，受 到他们 的欺骗 ，喝 了太多 的醇酒 ，烂醉 如泥。 
而如果 正派的 领导人 想要稍 加约東 ，不是 过分放 任纵容 ，这 个社会 
就要起 来指控 他们， 叫 他们寡 头分子 ，要 求惩办 他们。 

阿： 这 正是民 主社会 的所作 所为。 

苏： 而 那些服 从当局 听从指 挥的人 ，被说 成是甘 心为奴 ，一文 
不值 ，受到 辱骂。 而 凡是当 权的象 老百姓 ，老 百姓象 当权的 ，这种 
E 人 无论公 私场合 都受到 称赞和 尊敬。 在这种 国家里 自由走 到极端 
不 是必然 的吗？ 

阿： 当然 是的。 

苏： 我的 朋友， 这 种无政 府主义 必定还 要渗透 到私人 家庭生 
活里去 ，最 后还 滲透到 动物身 上去呢 I 

阿： 你说 的什么 意思？ 

苏： 噢， 当前风 气是父 亲尽量 使自己 象孩子 ，甚 至怕自 己的儿 
子， 而儿子 也跟父 亲平起 平坐， 既不敬 也不怕 自己的 双亲， 似乎这 
563 样 一来他 才算是 一个自 由人。 此外， 外来的 依附者 也认为 自己和 
本国公 民平等 ，公 民也 自认和 依附者 平等; 外 国人和 本国人 彼此也 
没 有什么 区别。 

阿： 这 些情况 确实是 有的。 

苏： 确是有 的。 另外还 有一些 类似的 无聊情 况 9 教师 害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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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迎 合学生 ，学 生反而 漠视教 师和保 育员。 普遍地 年轻人 充老资 
格 ，分 庭抗礼 ，侃 侃而谈 ，而老 一辈的 则顺着 年轻人 ，说 说笑笑 ，态 B 
度谦和 ，象年 轻人一 样行事 ，担 心被 他们认 为可恨 可怕。 

阿： 你说 的全是 真的。 

苏： 在 这种国 家里自 由到了 极点。 你看 买来的 男女奴 隶与出 
钱买他 们的主 人同样 自由， 更 不用说 男人与 女人之 间有完 全平等 
和自 由了。 

阿： 那么， 我们要 不要“ 畅所欲 言”， 有 如埃斯 库罗斯 所说的 c 

呢? ① 

苏 当 然要这 样做。 若非亲 目所睹 ，谁 也不 会相信 ，连 人们畜 
养的 动物在 这种城 邦里也 比在其 他城邦 里自由 不知多 少倍。 狗也 
完全 象谚语 所说的 “变得 象其女 主人一 样”了 ，② 同样 ，驴马 也惯于 
十分 自由地 在大街 上到处 撞人， 如果 你碰上 它们而 不让路 的话。 
什么东 西都充 满了自 由 精神。 D 

阿： 你告 诉我的 ，我早 知道。 我在城 外常常 碰到这 种事。 _ 

苏： 所有这 一切总 起来使 得这里 的公民 灵魂变 得非常 敏感， 
只要有 谁建议 要稍加 约束， 他们就 会觉得 受不了 ，就 要大发 雷霆。 
到最后 象你所 知道的 ，他们 真的不 要任何 人管了 ，连 法律也 不放心 
上, 不管成 文的还 是不成 文的。 E 

阿： 是的 ，我 知道。 

苏： 因此 ，朋友 ，我 认为这 就是僭 主政治 所由发 生的根 ，一个 XV 
健壮 有力的 好根。 


① 觅《 残篇 》351。 

② 有谙语 说:“ 有这种 女主人 ，就有 这种女 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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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确是个 健壮有 力的根 ，但 后来怎 样呢？ 

苏： 一 种弊病 起于寡 头政治 最终毁 了寡头 政治， 也是 这种弊 
病 —— 在民 主制度 下影响 范围更 大的， 由于放 任而更 见强烈 
5 64 的 一 奴役着 民主制 度。“ 物极必 反”， 这是 真理。 天气 是这样 ，植 
物 是这样 ，动物 是这样 ，政 治社会 尤其是 这样。 

阿： 理所当 然的。 

苏： 无论在 个人方 面还是 在国家 方面， 极端的 自由其 结果不 
可能 变为别 的什么 ，只 能变成 极端的 奴役。 

阿： 是 这样。 

苏： 因此， 僭主政 治或许 只能从 民主政 治发展 而来。 极端的 
可怕 的奴役 ，我认 为从极 端的自 由 产生。 

阿： 这是很 合乎逻 辑的。 

苏： 但是我 相信你 所要问 的不是 这个。 你要问 的是， 民主制 
B 度 中出现 的是个 什么和 寡头政 治中相 同的毛 病在奴 役着或 左右着 
民主 制度。 

阿： 正 是的。 

苏： 你总记 得我还 告诉过 你有一 班懒惰 而浪费 之徒， 其中强 
悍者 为首， 较弱者 附从。 我把他 们比作 雄蜂， 把为首 的比作 有刺的 
雄蜂 ，把附 从的比 作无刺 的雄蜂 a 

阿： 很 恰当的 比喻。 

苏： 这两类 人一旦 在城邦 里出现 ，便 要造 成混乱 ，就象 人体里 
C 粘液与 胆液造 成混乱 一样。 因此 一个好 的医生 和好的 立法者 ，必 
须 老早就 注意反 对这两 种人。 象有 经验的 养蜂者 那样， 首 先不让 
它 们生长 ，如 已生长 ，就尽 护除掉 它们， 连同巢 臼彻底 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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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真的， 一定要 这样。 

苏： 那么 ，为 了我们 能够更 清楚地 注视着 我们的 目标， 让我依 
照下 列步骤 进行吧 1 

阿： 怎 么进行 7 

苏： 让我们 在理论 上把一 个民主 国家按 实际结 构分成 三个部 
分。 我们曾 经讲过 ，其 第一 部分由 于被听 任发展 ，往 往不比 寡头社 D 
会 里少。 

阿： 姑且这 么说。 

苏： 在民主 国家里 比在寡 头国家 里更为 强暴。 

阿 ：怎么 会的？ 、 

苏： 在寡头 社会里 这部分 人是被 藐视的 ，不 掌权的 ，因 此缺少 
锻炼 ，缺少 力量。 在民主 社会里 这部分 人是处 于主宰 地位的 ，很少 
例外。 其中最 强悍的 部分， 演说 的办事 的都是 他们。 其余 的坐在 
讲 坛后面 ，熙熙 攘攘、 嘁嘁喳 喳地抢 了讲话 ，不 让人家 开口。 因此 E 
在民 主国家 里一切 (除 了少数 例外) 都掌握 在他们 手里。 

阿： 真是 这样。 

苏： 还有第 二部分 ，这 种人随 时从群 众中冒 出来。 

阿： 哪种人 ？ 

苏： 每 个人都 在追求 财富的 时候， 其中 天性最 有秩序 最为节 
俭 的人大 都成了 最大的 富翁。 

阿： 往往 如此。 

苏： 他们 那里是 供应雄 蜂以蜜 汁的最 丰富最 方便的 地方。 

阿： 穷 人身上 榨不出 油水。 

苏： 所谓富 人者， 乃雄蜂 之供养 者也。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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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完全 是的。 

XVI 565 苏： 第三种 人大概 就是所 谓“平 民”了 0^ 他们自 食其力 ，不参 
加政治 活动， 没 有多少 财产。 在民主 社会中 这是大 多数。 要是集 
合起来 ，力 量是最 大的。 

阿： 是的， 不过 他们不 会时常 集会， 除 非他们 可以分 享到蜜 

苏： 他们会 分享得 到的。 他 们的那 些头头 ，劫掠 富人, 把其中 
最大的 一份据 为己有 ，把 残羹 剩饭分 给一般 平民。 

阿： 是的 ，他 们就分 享到了 这样的 好处。 

B 苏： 因此 ，我 认为那 些被抢 夺的人 ，不得 不在大 会上讲 话或采 
取其它 可能的 行动来 保卫自 己的 利益。 

阿： 他 们怎么 会不如 此呢？ 

苏： 于是他 们受到 反对派 的控告 ，被 诬以反 对平民 ，被 说成是 
寡头派 ，虽 然事实 上他们 根本没 有任何 变革的 意图。 

阿： 真是 这样。 

苏： 然 后终于 他们看 见平民 试图伤 害他们 (并 非出 于有意 ，而 
C 是由于 误会， 由 于听信 了坏头 头散布 的恶意 中伤的 谣言而 想伤害 
他 们）， 于是 他们也 就只好 真的变 成了寡 头派了 （也 并非自 愿 这样， 
也是 雄蜂刺 螯的结 果)。 

阿： 完 全对。 

苏： 接 着便是 两派互 相检举 ，告 上法庭 ，互相 审判。 

阿： 确是 如此。 

苏： 在 这种斗 争中 平 民总要 推出一 个人来 带头， 做他 们的保 

① “ 平民％ (德莫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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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 ，同时 他们培 植他提 髙他的 威望。 

阿： 是的， 通常是 这样。 

苏： 于是 可见， 僭主政 治出现 的时候 ，只能 是从“ 保护” 这个根 D 
上产 生的。 

阿： 很 清楚。 

苏： 一个保 护人变 成僭主 ，其 关键何 在呢？ —— 当他的 所作所 
为 变得象 我们听 说过的 那个关 于阿卡 狄亚的 吕克亚 宙斯圣 地的故 
事时 ，这个 关键不 就清楚 了吗？ 

阿： 那是个 什么故 事呀？ 

苏： 这个故 事说， 一个人 如果尝 了那怕 一小块 混和在 其它祭 E 
品 中的人 肉时， 他便 不可避 免地要 变成一 只狼。 你 一定听 说过这 
个故 事吧？ 

阿： 是的 ，我听 说过。 

苏： 人民领 袖的所 作所为 ，亦是 如此。 他 控制着 轻信的 民众， 
不可 抑制地 要使人 流血; 他诬告 別人， 使人法 庭受审 ，谋 害人命 ，罪 
恶 地舔尝 同胞的 血液; 或将 人流放 域外， 或判人 死刑; 或取 消债款 ， 566 
或分人 土地。 最后， 这种人 或自己 被敌人 杀掉， 或 由人变 成了豺 
狼 ，成 了一个 僭主。 这不 是必然 的吗？ 

阿： 这是 完全必 然的。 

苏： 这就是 领导一 个派别 反对富 人的那 种领袖 人物。 

阿： 是那 种人。 

苏： 也可能 会这样 .•他 被 放遂了 ，后 来不管 政敌的 反对， 他又 
回来了 ，成 了一个 道地的 僭主回 来了。 

阿： 显然 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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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苏： 要 是没有 办法通 过控告 ，让人 民驱逐 他或杀 掉他， 人们就 
搞一 个秘密 团体暗 杀他。 

阿： 常有这 种事情 发生。 

苏： 接着 就有声 名狼藉 的策划 出现： 一 切僭主 在这个 阶段每 
每提 出要人 民同意 他建立 一支警 卫队来 保卫他 这个人 民 的保卫 
者 。 

阿： 真的。 

C 苏： 我想， 人民会 答应他 的请求 ，毫无 戒心， 只 为他的 安全担 
心。 

阿: 这也是 真的。 

苏： 对于任 何一个 有钱的 同时又 有人民 公敌嫌 疑的人 来说， 
现在该 是他按 照给克 劳索斯 ® 的那个 神谕来 采取行 动的时 候了。 

“沿着 多石的 赫尔墨 斯河岸 逃跑， 

^ 不停留 ，不 害羞 ，不怕 人家笑 话他怯 懦。” © 

阿： 因为 他一定 不会再 有一次 害羞的 机会。 

苏： 他要是 给抓住 ，我以 为非死 不可。 

阿： 对 ，非死 不可。 

苏： 这时 很清楚 ，那 位保护 者不是 被打倒 在地“ 张开长 大的肢 
D 体” 而是 他打倒 了许多 反对者 ，攫取 了国家 的最高 权力， 由一个 
保护 者变成 了一个 十足的 僭主独 裁者。 

阿： 这 是不可 避免的 结局。 

① 吕底 亚国王 ，以富 有闻名 。 

② 希罗多 德《 历史 》 i ，55。 

③ 《伊 里亚特 > XVI ，77 L 赫克托 的驭者 克布里 昂尼斯 被派特 罗克洛 斯杀死 ，张 
开长大 的身躯 四肢躺 在地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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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我们要 不要描 述这个 人的幸 福以及 造就出 这种人 的那个 XVII 
国 家的幸 福呢？ 

阿： 要 ，让 我们来 描述吧 1 

苏： 这个 人在他 早期对 任何人 都是满 面堆笑 ，逢 人问好 ，不以 E 
君 主自居 ，于 公于私 他都有 求必应 ，豁免 穷人的 债务， 分配 土地给 
平民 和自己 的随从 ，到 处给人 以和蔼 可亲的 印象。 

阿： 必 然的。 

苏： 但是 ，我想 ，在 他已经 和被流 放国外 的政敌 达成了 某种谅 
解， 而一 些不妥 协的也 已经被 他消灭 了时， 他便不 再有内 顾之优 
了。 这 时他总 是首先 挑起一 场战争 ，好让 人民需 要一个 领袖。 

阿： 很可 能的。 

苏： 而且 ，人民 既因负 担军费 而贫困 ，成日 忙于奔 走谋生 ，便 567 
不大 可能有 功夫去 造他的 反了， 是吧？ 

阿 •. 显然 是的。 

苏： 还有 ，如果 他怀疑 有人思 想自由 ，不愿 服从他 的统治 ，他 
便 会寻找 惜口， 把 他们送 到敌人 手里， 借刀 杀人。 由于这 一切原 
因， 凡是僭 主总是 必定要 挑起战 争的。 

阿： 是的 ，他 是必定 要这样 做的。 … 

苏： 他这 样干不 是更容 易引起 公民反 对吗？ B 

阿： 当 然啦。 

苏： 很 可能， 那些 过去帮 他取得 权力现 在正在 和他共 掌大权 
的人当 中有一 些人不 赞成他 的这些 做法， 因而公 开对他 提意见 ，并 
相 互议论 ，而 这种人 碰巧还 是些最 勇敢的 人呢。 不 是吗？ 

阿： 很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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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 么如果 他作为 一个僭 主要保 持统治 权力， 他必 须清除 
所有 这种人 ，不管 他们是 否有用 ，也不 管是敌 是友， 一个都 不留。 

阿： 这 是明摆 着的。 

C 苏： 因此 ，他 必须目 光敏锐 ，能 看出谁 最勇敢 ，谁最 有气量 ，谁 
最 为智慧 ，谁最 富有; 为 了他自 己的 好运， 不管他 主观愿 望如何 ，他 
都必 须和他 们为敌 到底， 直到把 他们铲 除干净 为止。 

阿： 真是 美妙的 清除呀 ！ 

苏： 是的。 只 是这种 清除和 医生对 人体进 行的清 洗相反 。医 
生清除 最坏的 ，保留 最好的 ，而僭 主去留 的正好 相反。 

阿： 须知 ，如 果他想 保住他 的权力 ，看来 非如此 不可。 

XVIII 苏： 他或者 是死， 或 者同那 些伙伴 —— 大都是 些没有 价值的 
D 人 ，全都 是憎恨 他的人 —— 生活 在一起 ，在这 两者之 间他必 须作一 
有利 的扶择 D 

阿： 这是他 命中注 定的啊 ^ 

苏： 他的这 些所作 所为越 是不得 人心， 他就越 是要不 断扩充 
他的 卫队， 越 是要把 这个卫 队作为 他绝对 可靠的 工具。 不 是吗？ 

阿： 当然 是的。 ~ 

苏： 那么 ，谁 是可靠 的呢？ 他又到 哪里去 找到他 们呢？ 

阿： 只要他 给薪水 ，他 们会成 群结队 自动飞 来的。 

苏： 以 狗的名 义起誓 ，我想 ，你又 在谈雄 蜂了， 一群外 国来的 
E 杂色的 雄蜂。 w 

阿： 你猜 的对。 

苏： 但 是他不 也要就 地补充 一些新 兵吗？ 

阿： 怎 么个搞 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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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抢 劫公民 的奴隶 ，解 放他们 ，再把 他们招 入他的 卫队。 

阿： 是 真的。 他们将 是警卫 队里最 忠实的 分子。 

苏： 如果他 在消灭 了早期 拥护者 之后， 只有这 些人是 他的朋 
友和 必须雇 佣的忠 实警卫 ，那么 僭主的 幸运也 真令人 羡慕了 I 568 

阿： 唔 ，就 是这么 搞的。 

苏： 我想 ，这 时僭主 所亲近 的这些 新公民 是全都 赞美他 ，而正 
派人 是全都 厌恶他 ，回 避他。 

阿： 当然 如此。 _ 1 

苏： 悲剧 都被认 为是智 慧的， 而这 方面欧 里庇# 斯还 被认为 
胜过 别人。 这不是 无缘无 故的。 

阿： 为 什么？ ； 

苏： 因 为在其 它一些 意味深 长的话 之外， 欧里 庇得斯 还说过 B 
“以有 智慧的 人为友 的僭主 是智慧 的。” 这句话 显然意 味着， 僭主周 
围的这 些人是 有智慧 的人。 

阿： 他 也说过 ，“僭 主有如 神明” ，他 还说 过许多 别的歌 颂曆主 
的话。 别的 许多诗 人也曾 说过这 种话。 

苏： 所 以悲剧 诗人既 然象他 们那样 智慧， 一定 会饶恕 我们以 
及 那些和 我们有 同样国 家制度 的人们 不让他 们进入 我们的 国家， 

既 然他们 唱歌赞 美僭主 制度。 

阿： 我认 为其中 的明智 之士会 饶恕我 们的。 

苏： 我设 想他们 会去周 游其它 国家， 雇佣一 批演员 ，利 用他们 C 
美妙 动听的 好嗓子 ，向 集合 在剧场 上的听 众宣传 鼓动， 使他 们转向 
僭 主政治 或民主 政治。 

阿： 是的。 


蝴 HiSbi- : 祕丨糾 _ : 、 ⑷ : 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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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为 此他们 将得到 报酬和 名誉。 可以 预料， 主要是 从曆主 
方面， 其次是 从民主 制度方 面得到 这些。 但是 ，他们 在攀登 政治制 
度 之山时 ，爬 得愈高 ，名誉 却愈往 下降， 仿佛 气喘吁 吁地无 力再往 
D 上攀登 似的， 

阿： 说得 极象。 

MX 苏： 不过 ，这是 一段题 外话， 我们必 须回到 本题。 我们 刚才正 
在谈 到的僭 主私人 卫队， 一支 美好的 人数众 多的杂 色的变 化不定 
的 军队。 这 支军队 如何维 持呢？ 

阿:不 言而喻 ，如 果城邦 有庙产 ，僭 主将动 用它， 直到 用完为 
止; 其次 是使用 被他除 灭了的 政敌的 财产; 要 求平民 拿出的 钱比较 
少。 

E 苏： 如果这 些财源 枯竭了 ，怎 么办 7 

阿： 显然要 用他父 亲的财 产来供 养他和 他的宾 客们以 及男女 
伙 伴了。 

苏:我 懂了。 你的 意思是 说那些 养育了 他的平 民现在 不得不 
供养他 的一帮 子了。 

阿： 他 不得不 如此。 

苏： 如 果人民 表示反 对说， 儿子 已是成 年还荽 父亲供 养是不 
569 公道的 ，反 过来， 儿子奉 养父亲 才是公 道的； 说他们 过去养 育他拥 
立他 ，不 是为了 在他成 为一个 大人物 以后， 他们自 己反 而受自 己奴 
隶的 奴役， 不得 不来维 持他和 他的奴 隶以及 那一群 不可名 状的外 
国雇佣 兵的， 而 是想要 在他的 保护之 下自己 可以摆 脱富人 和所谓 
上等 人的统 治的， 现在 他们命 令他和 他的一 伙离开 国家象 父亲命 
令儿 子和他 的狐朋 狗友离 开家庭 一样， —— 如 果这样 ，你有 什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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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呢？ 

阿： 这时人 民很快 就要看 清他们 生育培 养和抬 举了一 只什么 B 
样的野 兽了。 他已 经足够 强大， 他们已 经没有 办法把 他赶出 去了。 

苏： 你说 什么？ 你是不 是说僭 主敢干 采取暴 力对付 他的父 
亲 ——人民 ，他 们如果 不让步 ，他 就要打 他们？ 

阿： 是的， 在他把 他们解 除武装 以后。 

苏： 你看 出僭主 是杀父 之徒， 是老 人的凶 恶的照 料者了 。实 
际 上我们 这里有 真相毕 露的直 言不讳 的真正 的僭主 制度。 人民发 
现自己 象俗话 所说的 ，跳 出油 锅又入 火炕； 不 受自由 人的奴 役了 ， e 
反受 起奴隶 的奴役 来了； 本 想争取 过分的 极端自 由的 ，却不 意落入 
了最 严酷最 痛苦的 奴役之 中了。 

阿： 实 际情况 的确是 这样。 

苏 ：好， 我 想至此 我们有 充分理 由可以 说我们 已经充 分地描 
述了 民主政 治是如 何转向 僭主政 治的， 以及 僭主政 治的本 质是什 
么的问 题了。 是不是 7 

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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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 苏： 我们还 剩下有 待讨论 的问题 是关干 僭主式 个人的 问题。 
问题 包括： 这种 人物是 怎样从 民主式 人物发 展来的 ？ 他具 有什么 
样的 性格？ 他的生 活怎样 ，痛苦 呢还是 快乐？ 

阿： 是的 ，还 有这个 问题要 讨论。 

苏 ： 你知 道另外 还有什 么问题 要讨论 的吗？ 

阿： 还有 什么？ 

苏： 关 于欲望 问题。 我觉 得我们 分析欲 望的性 质和种 类这个 
B 工 作还做 得不够 。这个 工作不 做好， 我们讨 论僭主 式人物 就讨论 
不 清楚。 

阿： 那么， 现在你 的机会 不是来 了吗？ 

苏： 很好。 我想要 说明的 如下。 在非 必要的 快乐和 欲望之 
中， 有 些我认 为是非 法的。 非 法的快 乐和欲 望或许 在我们 大家身 
上 都有； 但是 ，在受 到法律 和以理 性为友 的较好 欲望控 制时， 在有 
C 些 人身上 可以根 除或者 只留下 微弱的 残佘， 而在另 一些人 的身上 
则留下 的还比 较多比 较强。 

阿 •. 你指的 是哪些 个欲望 7 

苏： 我指 的是那 些在人 们睡眠 时活跃 起来的 欲望。 在 人们睡 
眠时 ，灵魂 的其余 部分， 理性的 受过教 化的起 控制作 用的部 分失去 
作用， 而兽性 的和野 性的部 分吃饱 喝足之 后却活 跃起来 ，并 且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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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服睡意 冲出来 以求满 足自己 的本性 要求。 你 知道， 在这 种情况 
下 ，由于 失去了 一切羞 耻之心 和理性 ，人 们就 会没有 什么坏 事想不 D 
出 来的; 就不 怕梦中 乱伦， 或者和 任何别 的人， 和男 人和神 和兽类 
交媾 ，也 就敢于 起谋杀 之心， 想吃 禁止的 东西。 总之 ，他们 没有什 
么愚昧 无耻的 事情不 敢想做 的了。 

阿： 你 说得完 全对。 

苏： 但是， 我 认为， 如果 一个人 的身心 处于健 康明智 的状况 
下， 在他 睡眠之 前已经 把理性 唤醒， 给了它 充分的 质疑问 难的机 
会， 至于他 的欲望 ，他则 既没有 使其过 饿也没 有使其 过饱， 让它可 E 
以沉 静下来 ，不致 用快乐 或痛苦 烦扰他 的至善 部分， 让后者 可以独 5 72 
立 无碍地 进行研 究探求 ，掌握 未知的 事物， 包括 过去的 、现 在的和 
未 来的; 如果他 也同样 地使自 己的 激情部 分安静 了下来 ，而 不是经 
过一 番争吵 带着怒 意进入 梦乡； 如果 他这样 地使其 灵魂中 的两个 
部分 安静了 下来， 使理性 所在的 第三个 部分活 跃起来 ，而人 就这样 
地睡 着了； 你知道 ，一 个人 在这种 状况下 是最可 能掌握 真理， 他的 B 
梦 境最不 可能非 法的。 

阿： 我 想情况 肯定是 这样。 

苏： 这些话 我们已 经说得 离题很 远了。 我的意 思只是 想说： 

可 怕的强 烈的非 法欲望 事实上 在每一 个人的 心里， 甚至在 一些道 
貌 岸然的 人心里 都有。 它往 往是在 睡梦中 显现出 来的。 你 认为我 
的 话是不 是有点 道理？ 你 是不是 同意？ 

阿： 是的 ，我 同意。 

苏： 现在让 我们回 顾一下 民主式 人物的 性格。 这种人 是由节 H 
约 省俭的 父亲从 小教育 培养出 来的。 这种父 亲只知 道经商 赚钱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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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娱 乐和风 光的那 些不必 要的欲 望他是 不准许 有的。 是这样 
吗？ 

阿： 是的。 

苏： 但是 ，儿子 随着和 老于世 故的人 们交往 ，有 了许多 我们刚 
才所说 的这种 欲望。 这 种影响 把他推 向各种 的傲慢 和无法 无天， 
推动他 厌恶父 亲的吝 啬而采 取奢侈 的生活 方式。 但 是由于 他的天 
性本 比他的 教唆者 为好， 在两种 力量的 作用下 ，他终 干确定 了中间 
D 道路。 自 以为吸 取了两 者之长 ，既不 奢侈又 不吝啬 ，他 过着 一种既 
不寒 伧又不 违法的 生活。 于 是他由 一个寡 头派变 成了民 主派。 

阿： 这正是 我们对 这种类 型人物 的一贯 看法。 

苏： 现在请 再想象 •.随 着年龄 的增长 ，这个 人也有 了儿子 ，也 
用自 己的生 活方式 教养自 己 的儿子 成长。 t 

阿： 好 ，我 也这样 想象。 

苏： 请再设 想这个 儿子又 一定会 有和这 个父亲 同样的 情况发 
E 生。 他被拉 向完全 的非法 -一他 的教唆 者称之 为完全 的自由 。父 
亲知其 他的亲 人支持 折衷的 欲望, 而教唆 者则支 持极端 的欲望 。当 
这 些可怕 的魔术 师和僭 主拥立 者认识 到他们 这样下 去没有 控制这 
573 个青 年的希 望时， 便想 方设法 在他的 灵魂里 扶植起 一个能 起主宰 
作用 的激情 ，作为 懒散和 奢侈欲 望的保 护者， 一个万 恶的有 刺的雄 
蜂。 你还 能想出 什么别 的东西 来更好 地比喻 这种激 情吗？ 

阿： 除 此而外 ，没有 什么更 好的比 喻了。 

苏： 其它的 欲望围 着它营 营作声 ，献 上鲜花 美酒， 香雾 阵阵， 
让它沉 湎于放 荡淫乐 ，用 这些享 乐喂饱 养肥它 ，直到 最后使 它深深 
感到 不能满 足时的 苦痛。 这时 它就因 它周围 的这些 卫士而 变得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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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起 来蛮干 起来。 这时 如果它 在这个 人身上 看到还 有什么 意见和 B 
欲望 说得上 是正派 的和知 羞耻的 ，它就 会消灭 它们， 或把它 们驱逐 
出去 ，直 到把这 人身上 的节制 美德扫 除清净 ，让疯 狂取而 代之。 

阿： 这是 关于僭 主式人 物产生 的一个 完整的 描述。 

苏： 自古以 来爱情 总被叫 做专制 暴君， 不也是 因为这 个道理 
吗？ 

阿： 很可能 是的。 

苏： 我 的朋友 ，你 看一个 醉汉不 也有点 暴君脾 气吗？ C 

阿： 是的。 

苏： 还有， 神经错 乱的疯 子不仅 想象而 且企图 真的不 仅统治 
人而 且统治 神呢。 

阿 •_ 的确 是的。 

苏： 因此 ，我的 朋友， 当一 个人或 因天性 或因习 惯或因 两者， 
已经变 成醉汉 、色 鬼和疯 子时， 他就成 了一个 十足的 僧主暴 君了。 

阿： 无 疑的。 

苏： 这种 人物的 起源和 性格看 来就是 这样。 但 是他的 生活方 m 
式怎 样呢？ 

阿： 你 倒问我 ，我 正要问 你呢。 还是你 来告诉 我吧。 D 

苏： 行 ，我 来说。 我认为 ，在 个 人的心 灵被一 个主宰 激情完 
全控制 了之后 ，他 的生活 便是铺 张浪费 ，纵 情酒色 ，放 荡不羁 等等。 

阿： 这是 势所必 然的。 

苏： 还有许 许多多 可怕的 欲望在 这个主 宰身边 日夜不 息地生 
长出来 ，要 求许 多东西 来满足 它们。 是吧？ 

阿： 的确 是的。 



苏： 因此 ，一 个人不 管有多 少收入 ，也 很快花 光了。 

阿： 当然。 

苏： 往后就 是借贷 和抵# 了 9 

阿： 当 然了。 . 

苏： 待到告 贷无门 、抵押 无物时 ，他 心灵 中孵出 的欲望 之雏鸟 
不是必 然要不 断地发 出嗷嗷 待哺的 强烈叫 声吗？ 他 不是必 然要被 
它们 (特 别是被 作为领 袖的那 个主宰 激情) 刺激得 发疯， 因 而窥测 
方向 ，看看 谁有东 西可抢 劫或® 取吗？ 

阿： 这是必 定的。 

苏： 凡可以 抢劫的 他都必 须去抢 ，否 则他就 会非常 痛苦。 

阿： 必 定的。 

苏： 正如心 灵上新 出现的 快乐超 过了原 旧的激 情而劫 夺后者 
那样， 这个人 作为晚 辈将声 称有权 超过他 的父母 ，在 耗光了 他自己 
的那 一份家 产之后 夺取父 母的一 份供自 己继续 挥霍。 

阿： 自然是 这样。 

苏： 如果他 的父母 不同意 ，他 首先会 企图骗 取他们 的财产 。是 
吗？ 

阿： 肯 定的。 

苏： 如果骗 取不行 ，他下 一步就 会强行 夺取。 是吗？ 

阿： 我以为 会的。 

苏： 我的 好朋友 ，如 杲老人 断然拒 绝而进 行抵抗 ，儿子 会手软 
不对老 人俾用 暴君手 段吗？ 

阿： 面对这 种儿子 ，我 不能 不为他 的父母 担心。 

苏： 说真的 ，阿得 曼托斯 ，你 是认 为这种 人会为 了一个 新觅得 




的可有 可无的 漂亮女 友而去 虐待自 己出生 以来不 可片刻 或离的 慈 c 
母， 或者 为了一 个新觅 得的可 有可无 的妙龄 娈童去 鞭打自 己衰弱 
的 老父， 他 最亲的 亲人和 相处最 长的朋 友吗？ 如果 他把这 些娈童 
美妾带 回家来 和父母 同住， 他 会要自 己的父 母低三 下四屈 从他们 
吗 ？ 

阿： 是的 ，我 有这个 意思。 

苏 ： 做僭主 暴君的 父母看 来是再 幸运不 过的了 I ' 

阿： 真是幸 运呀！ 

苏： 如果 他把父 母的财 产也都 挥霍磬 净了， 而 群聚在 他心灵 D 
里的快 乐欲望 却有增 无已。 这时 他会怎 么样呢 7 他 不会首 先逾墙 
行窃， 或遇到 迟归夜 行的人 时扒人 衣袋， 并 进而洗 劫神庙 的财产 
吗①? 在 这一切 所作所 为里， 他 从小培 养起来 的那些 关干髙 尚和卑 
鄙 的信念 ，那些 被认为 是正义 的见解 ，都 将被 新释放 出来的 那些见 
解所 控制。 而后 者作为 主宰激 情的警 卫将在 主宰的 支持下 取得压 
倒 优势。 —— 所 谓“新 释放的 见解” ，我 是指的 从前只 是在睡 梦中才 
被放 出来自 由活动 的那些 见解； 当时 他由于 还处在 父亲和 法律的 E 
控 制之下 心里还 是拥护 民主制 度的。 但是现 在在主 宰激情 控制之 
下， 他竟 在醒着 的时候 想做起 过去只 有在睡 梦中偶 一出现 的事情 
了。 他 变得无 法无天 ，无 论杀人 越货还 是亵渎 神圣, 什么事 都敢做 575 
了。 主宰他 心灵的 那个激 情就象 一个僭 主暴君 ，也是 无法无 天的， 
驱使他 (象 僭主 驱使一 个国家 那样) 去干 一切， 以满 足它自 己和其 
它 欲望的 要求。 而这些 欲望一 部分是 外来的 ，受了 坏伙伴 的影响 ； 

一部 分是自 内的， 是被 自身的 恶习性 释放出 来的。 这种人 的生活 

① 古希腊 风俗和 法律都 视之为 罪大恶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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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不是这 样吗？ 

阿： 是 这样。 

苏： 如 果在一 个国家 里这种 人只是 少数， 作为 大多数 的都是 
B 头 脑清醒 的人。 那么， 这少数 人便会 出国去 做某一 外国僭 主的侍 
卫， 或在某 一可能 的战争 中做雇 佣兵。 但是 如杲他 们生长 在和平 
时期 ，他 们便会 留在本 国作许 多小恶 。 

阿 ： 你 指的是 哪种恶 7 

苏： 做小偷 、强盗 、扒手 ，剥 人衣 服的， 抢劫 神庙的 ，拐 骗儿童 
的; 如果 生就一 张油嘴 ，他们 便流为 告密人 、伪证 人或受 贿者。 

C 阿： 你 说这些 是小恶 ，我想 是有条 件的， 是因为 这种人 人数还 
少。 

苏： 是的。 因为 小恶是 和大恶 相比较 的小。 就 给国家 造成的 
苦害 而言， 这些恶 加在一 起和一 个僭主 暴君造 成的危 害相比 ，如俗 
话 所说， 还是 小巫见 大巫。 然 而一旦 这种人 及其追 随者在 一个国 
家里 人数多 得可观 并且自 己意 识到自 己的力 量时， 他们再 利用上 
° 民众 的愚眛 ，便 会将自 己的同 伙之一 ，一 个自 已心灵 里有最 强大暴 
君 的人扶 上僭主 暴君的 宝座。 

阿： 这是很 自然的 ，因为 他或许 是最专 制的。 

苏： 因此 ，如果 人民听 之任之 ，当然 没有问 题^ 但是， 如果国 
家拒 绝他， 那么， 他就 也会如 上面说 过的那 个人打 自己的 父母一 
样 ，惩 戒自己 的祖国 (如果 他能做 得到的 话）， 把新的 密友拉 来置于 
自己 的统制 之下， 把从 前亲爱 的母国 —— 如克 里特人 称呼的 —— 
或祖国 置于自 己奴役 之下。 而 这大概 也就是 这种人 欲望的 目的。 

E 阿： 是的 ，目 的正在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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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这 种人掌 权之前 的私人 生活不 是如此 吗：他 们起初 
和一些 随时准 备为之 帮闲的 阿谀逢 迎之徒 为伍； 而 如果他 们自己 
有求于 人的话 ，他们 也会奉 迎拍马 低三下 四地表 白自己 的友谊 ，虽 576 
然 一旦目 的达到 ，他们 又会另 唱一个 调门。 

阿： 的确 如此。 

苏： 因 此他们 一生从 来不真 正和任 何人交 朋友。 他们 不是别 
人的主 人便是 别人的 奴仆。 僭 主的天 性是永 远体会 不到自 由和真 
正友 谊的滋 味的。 

阿： 完全 是的。 

苏： 因此 ，如果 我们称 他们是 不可靠 的人， 不是对 的吗？ ’ 

阿： 当然对 t 

苏： 如 果说我 们前面 一致同 意的关 于正义 的定义 是对的 ，那 
么我 们关于 不正义 的描述 就是不 能再正 确的了 <» B 

阿： 的确 ，我 们是正 确的。 

苏： 关于最 恶的人 让我们 一言以 蔽之。 他们是 醒着时 能够干 
出睡 梦中的 那种事 的人。 

阿： 完 全对。 

苏 •. 这恰 恰是一 个天生 的僭主 取得绝 对权力 时所发 生的事 
情。 他掌握 这个权 力时间 越长， 暴君的 性质就 越强。 格劳孔 (这时 
候 插上来 说)： 这是必 然的。 

苏： 现在不 是可以 看出来 了吗： 最恶的 人不也 正是最 为不幸 iv 
的 人吗？ 并且 ，因此 ，他 执掌的 专制权 力愈大 ，掌 权的时 间愈长 ，事 C 
实上他 的不幸 也愈大 ，不 幸的时 间也愈 长吗？ 当然， 众人各 有各的 
項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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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一 定的。 的确是 这样。 

苏： 专 制君主 的人不 是就象 专制政 治的国 家吗？ 民主 的人不 
也就象 民主政 治的国 家吗？ 如此 等等。 

格： 当然 是的。 

苏： 我 们可以 作如下 的推论 ：在美 德和幸 福方面 ，不同 类型的 
D 个 入间的 对比关 系就象 不同类 型的国 家之间 的对比 关系。 是吗？ 

格： 怎么不 是呢？ 

苏 ： 那么， 在美德 方面曆 主专政 的国家 和我们 最初描 述的王 
政国家 对比起 来怎么 样呢？ 

格： 它 们正好 相反: 一个最 善一个 最恶。 

苏： 我不 再往下 深究哪 个最善 哪个最 恶了。 因 为那是 一明二 
白的。 我要 你判断 一下， 在幸福 和不幸 方面它 们是否 也如此 相反？ 
让 我们不 要只把 眼光放 在僭主 一个人 或他的 少数随 从身上 以致眼 
花缭乱 看不清 问题。 我们 要既广 泛又深 入地观 察整个 城邦， 应当 
F 经过这 么巨细 无遗地 透视它 的一切 方面， 透 彻地理 解了它 的全部 
实 际生活 ，再 来发表 我们的 看法。 

格： 这 是一个 很好的 动议。 大 家都很 明白： 没 有一个 城邦比 
僭主统 治的城 邦更不 幸的， 也 没有一 个城邦 比王者 统治的 城邦更 
幸 福的。 

577 苏： 这 不也是 一个很 好的提 议吗： 在论及 相应的 个人时 ，我们 
要求 讨论者 能通过 思考深 入地一 直理解 到对象 的心灵 和个性 ，而 
不 是象一 个小孩 子那样 只看到 外表便 被僧主 的威仪 和生活 环境所 
迷惑？ 只有这 样的人 才配得 上作出 判断， 我 们才应 当倾听 他的判 
断 -一- 特 别是， 假 如他不 仅看到 过僭主 在公众 面前的 表现， 而且还 




曾 经和僭 主朝夕 相处， 亲眼目 睹过他 在自己 家里以 及在亲 信中的 B 
所 作所为 （这 是剥去 一切伪 装看到 一个人 赤裸裸 灵魂的 最好场 
合)。 因 此我们 不是应 该请他 来解答 我们的 这个问 题吗: 僭 主的生 
活和 别种人 物的生 活比较 起来究 竟幸福 还是不 幸福？ 

格： 这也 是一个 最好的 提议。 

苏： 那么 ，我们 要不要 自称我 们有判 断能力 ，我 们也有 过和僭 
主型 的那种 人一起 相处的 经验， 因此 我们自 己当中 可以有 人答复 
我们的 问题？ ’ . 

格 ：要。 

苏： 那末 ，来吧 ，让我 们这样 来研究 这个问 题吧。 先请 记住城 V C 
邦和 个人性 格之间 都是相 似的， 然后 再逐个 地观察 每一种 城邦和 
个人 的性格 特点。 

格： 哪 些性格 特点？ 

苏： 首先谈 论一个 国家。 一个被 僭主统 治的国 家你说 它是自 
由的呢 还是受 奴役的 ？ 

格： 是完 全受奴 役的。 1 

s V 

苏： 但是 ，在 这样的 国家你 看到也 有主人 和自由 人呀。 

格： 我看 到这种 人只是 少数， 而 (所 谓的） 整体 及其最 优秀部 
分则处 于屈辱 和不幸 的奴隶 地位。 

苏： 因此， 如果个 人和国 窣相象 ，他 必定有 同样的 状况。 他的 D 
心灵 充满大 量的奴 役和不 自由， 他的 最优秀 最理性 的部分 受着奴 
役; 而一个 小部分 ，即那 个最恶 的和最 狂暴的 部分则 扮演着 暴君的 
角色。 不 是吗？ 

格： 这是必 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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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你说这 样一个 灵魂是 在受奴 役呢还 是自由 的呢？ 

格： 我认为 是在受 奴役。 

苏: 受奴役 的和被 僭主统 治的城 邦不是 最不能 做自己 真正想 
做的事 情的吗 7 

格： 正 是的。 ' 

E 苏: 因此， 实行 僭主制 的心灵 —— 指作 为整体 的心灵 —— 也 
最不能 做自己 想做的 事情。 因为它 永远处 在疯狂 的欲望 驱使之 
下 ，因此 充满了 混乱和 悔恨。 

格： 当 然啰。 

苏： 处干僭 主暴君 统治下 的城邦 必然富 呢还是 穷呢？ 

57 S 格 ：穷。 

苏： 因此， 在僭主 暴君式 统治下 的心灵 也必定 永远是 贫穷的 
和苦于 不能满 足的。 

格： 是的。 

苏： 又 ，这样 一个国 家和这 样一个 人不是 必定充 满了恐 惧吗？ 

格： 是 这样， 

苏： 那么你 认为你 能在别 的任何 国家里 发现有 比这里 更多的 
痛苦 、忧患 、怨恨 、悲 伤吗？ 

格： 绝对 不能。 

苏 ：又， 你 是否认 为人也 如此？ 在別的 任何一 种人身 上会比 
这 种被强 烈欲望 剌激疯 了的潛 主暴君 型人物 身上有 更多的 这种情 
况吗？ 

格： 怎么 会呢？ 

B 苏： 因此 ，有 鉴于所 有这一 切以及 其它类 似情况 ，我想 你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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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判定 ，这种 城邦是 所有城 邦中最 为不幸 的了。 

格： 我这 样说不 对吗？ 

苏： 完全 对的。 但是， 有鉴于 同样的 这一切 ，关 于僭主 型个人 
你一 定会有 什么髙 见呢？ 

格： 我必定 会认为 他是所 有人中 最最不 幸的。 

苏： 这你 可说得 不对。 

格： 怎么 不对？ 

苏： 我们 认为这 个人还 没达到 不幸的 顶点。 

格： 那么什 么人达 到了顶 点呢？ 

苏： 我要 指出的 那种人 你或许 会认为 他是还 要更不 幸的。 

格： 哪种人 7 C 

苏： 一个有 僭主气 质的人 ，他 不再过 一个普 通公民 的生活 ，某 
种不幸 的机会 竟致不 幸地使 他能以 成了一 个实在 的僭主 暴君。 

格： 根据 以上所 说加以 推论， 我说你 的话是 对的。 

苏 ：好。 但是这 种事情 凭想必 然是不 够的。 我 们必须 用如下 
的论 证彻底 地考察 它们。 因为 我们这 里讨论 的是一 切问题 中最大 
的一个 问題: 善的 举活和 恶的生 活问题 。 

格： 再正确 不过。 

苏： 因此请 考虑， 我 的话是 否有点 道理。 我认 为我们 必须从 


下述事 例中得 出关于 问题的 见解。 

格： 从 哪些事 例中？ 

苏： 以我们 城邦里 的一个 拥有大 量奴隶 的富有 私人奴 隶主为 
例。 在 统治许 多人这 一点上 他们象 僭主， 而 不同的 成是所 统治的 
人数不 同而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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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是的， 有这点 不同。 

苏： 那 么你知 道他们 不担心 ，不 害怕自 己的奴 隶吗？ 

格： 他们 要害怕 什么？ 

苏： 什 么也不 用怕。 但是 你知道 他们为 什么不 怕吗？ 

E 格： 是的。 我 知道整 个城邦 国家保 护每一 个公民 个人。 

苏： 说 得好。 但是假 设有一 个人， 他拥 有五十 个或更 多的奴 
隶。 现在 有一位 神明把 他和他 的妻儿 老小、 他的财 富奴隶 一起从 
城市里 用神力 摄走， 送往一 个偏僻 的地方 ，这 里没有 一个自 由人来 
救 助他。 你想 想看， 他会多 么害怕 ，担 心他自 己和他 的妻儿 老小要 
被奴 隶所消 灭吗？ 

格： 我 看这个 恐惧是 不能再 大了。 

苏： 这时 他不是 必须要 巴结讨 好自己 的一些 奴隶， 给 他们许 
多 许诺， 放他 们自由 （虽 然都不 是出子 真心自 愿）， 以致一 变而巴 
结起 自己的 奴隶来 了吗？ 

格： 大槪必 定如此 ，否 则他就 一 '定 灭亡 O 
苏： 但 是现在 假设神 在他周 围安置 了许多 邻人。 他们 又是不 
许 任何人 奴役别 人的; 如果 有人 想要奴 役別人 ，他们 便要处 以严厉 
的 惩罚。 这 时怎么 样呢？ 

B 格： 我 认为， 这时 他的处 境还要 更糟， 他的周 围就全 是敌人 
了。 

苏 ： 这 不正是 一个具 有我们 描述过 的那种 天性， 充满 了许多 
各种各 样恐惧 和欲望 的僭主 陷入的 那种困 境吗？ 他 是这个 城邦里 
唯一 不能出 国旅行 或参加 普通自 由公民 爱看的 节日庆 典的人 。虽 
C 然 他心里 渴望这 些乐趣 ，但 他必须 象妇女 一样深 居禁宮 ，空自 /羡慕 




别人能 自由自 在地出 国旅游 观光。 

格： 很对。 

苏 ： 因此 ，僭 主型的 人物， 即由于 混乱在 他内心 里占了 优势而 V1 
造成了 恶果你 因而判 断他是 最不幸 的那种 人物， 当 他不再 作为一 
个普通 的私人 公民， 命运使 他成了 一个真 正的僭 主暴君 ，他 不能控 
制 自己却 要控制 别人， 这 时他的 境况一 定还要 更糟。 这正 如强迫 
一个病 人或瘫 痪的人 去打仗 或参加 体育比 赛而不 在家里 治疗静 养 D 

格： 苏格 拉底啊 ，你 比得非 常恰当 说得非 常对。 

苏： 因此 ，亲 爱的格 劳孔， 这种境 况不是 最不幸 的吗？ 僭主暴 
君的生 活不是 比你断 定最不 幸的那 种人的 生活还 要更不 幸吗？ 

格： 正是。 

苏： 因此 ，虽然 或许有 人会不 赞同， 然而 这是真 理:真 正的僭 
主实 在是一 种依赖 巴结恶 棍的最 卑劣的 奴隶。 他的 欲望永 远无法 E 
满足。 如 果你善 于从整 体上观 察他的 心灵， 透过欲 望的众 多你就 
可以 看到他 的真正 贫穷。 他的 生活是 一天到 晚提心 吊胆； 如果国 
家状 况可以 反映其 统治者 的境况 的话， 那么 他象他 的国家 一样充 
满 了动荡 不安和 苦痛。 是这 样吗？ 

格： 的确 是的。 M 0 

苏： 除了 我们前 已说过 的而外 ，他的 权力将 使他更 加妒忌 ，更 
不忠 实可信 ，更 不正义 ，更不 讲朋友 交情， 更不敬 神明。 他 的住所 
藏垢 纳秽。 你可以 看到， 结 果他不 仅使自 己成为 极端悲 慘的人 ，也 
使周 围的人 成了最 为悲惨 的人。 

格： 有理性 的人都 不会否 认你这 话的。 


細 i w wir m i mr\ tiinfinyffrinir^ ~n ~ r.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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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苏： 那么 快点， 现 在最后 你一定 要象一 个最后 评判员 那样作 
一个最 后的裁 判了。 请你鉴 定一下 ，哪 种人最 幸福， 哪种人 第二幸 
福 ，再同 样地评 定其佘 几种人 ，依 次鉴定 所有五 种人: 王者型 、贪图 
名誉 者型、 寡头型 、民 主型、 僭主型 人物。 

格： 这 个鉴定 是容易 做的。 他们象 舞台上 的合唱 队一样 ，我 
按 他们进 场的先 后次序 排列就 是了。 这既是 幸福次 序也是 美德次 
序 。 

苏： 那么， 我们是 雇一个 传令官 来宣布 下述评 判呢还 是我自 
c 己来宣 布呢？ “阿 里斯同 之子格 劳孔已 经判定 :最善 者和最 正义者 
是 最幸福 的人。 他最 有王者 气质， 最能 自制。 最恶 者和最 不正义 
者是 最不幸 的人。 他又最 有暴君 气质， 不仅 对自己 实行暴 政而且 
对 他的国 家实行 暴政' 

格： 就 由你自 己来宣 布吧。 

苏： 我 想在上 述评语 后面再 加上一 句话: “不论 他们的 品性是 
否为神 人所知 ，善 与恶、 幸与不 幸的结 论不变 '可 以吗？ 

格： 加上 去吧。 

vn 苏： 很好。 那么 ，这 是我们 的证明 之一。 但是， 下面请 看第二 
D 个证明 ，看 它是不 是有点 道理。 

格： 第二 个证明 是什么 7 

苏： 正 如城邦 分成三 个等级 一样， 每个 人的心 灵也可 以分解 
为三个 部分。 因此我 认为还 可以有 另外一 个证明 途径。 

格： 什么证 明途径 7 

苏： 请听 我说。 这三 个部分 我看到 也有三 种快乐 ，各各 对应。 
还 同样地 有三种 对应的 欲望和 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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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请解释 明白。 

苏： 我们说 一个部 分是人 用来学 习的。 另一个 部分是 人用来 
发 怒的。 还有 第三个 部分; 这个部 分由于 内部的 多样性 ，我 们难以 
用一个 简单而 合适的 词来统 括它， 我 们只能 用其中 的一个 最强烈 E 
的 主要成 分来命 名它。 我们根 据它强 烈的关 于饮食 和爱的 欲望以 
及各种 连带的 欲望， 因而称 它为“ 欲望” 部分。 我们 同样又 根据金 
钱是 满足这 类欲望 的主要 手段这 一点， 因而称 它为“ 爱钱” 部分。 581 

格 ：对。 

苏： 如果 我们还 应该说 ，它的 快乐和 爱集中 在“利 益”上 ，我们 
为 了在谈 起心灵 的这第 三个部 分时容 易了解 起见， 最好不 是应该 
把它集 中到一 个名下 ，把我 们的话 说得更 准确些 ，把它 叫做“ 爱钱” 

部 分或“ 爱利” 部分吗 7 

格： 不 管怎样 ，我 认为是 这样。 

苏： 再说， 激情这 个部分 怎么样 ？ 我们 不是说 它永远 整个儿 
地是为 了优越 、胜 利和名 誉吗？ 

格： 的确。 B 

苏： 我们 是不是 可以恰 当地把 它称为 “爱胜 ”部分 或“爱 敬”部 
分呢？ 

格： 再 恰当不 过了。 

苏： 但 是一定 大家都 清楚： 我们 用以学 习的那 个部分 总是全 
力要 想认识 事物真 理的， 心灵 的三个 部分中 它是最 不关心 钱财和 
荣 誉的。 

格： 是的。 

苏： “ 爱学” 部分和 “爱智 ”部分 ，我 们用这 名称称 呼它合 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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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然 合适。 

C 苏： 在有 些人的 心灵里 是这个 部分统 治着， 在 另一些 人的心 
灵里却 是那两 部分之 一在统 治着， 依情况 不同而 不同。 是吧？ 

格： 是 这样。 

苏： 正 因为这 个原因 ，所以 我们说 人的基 本类型 有三: 哲学家 
或 爱智者 、爱胜 者和爱 利者。 

格： 很对。 

苏： 对 应着三 种人也 有三种 快乐。 

格 •_ 当然。 

苏： 你知 道吗？ 如果 你想一 个个地 问这三 种人， 这三 种生活 
哪 一种最 快乐， 他们都 一定会 说自己 的那种 生活最 快乐。 财主们 
D 会 断言， 和 利益比 起来， 受到 尊敬的 快乐和 学习的 快乐是 无价值 
的， 除非它 们也能 变出金 钱来。 

格： 真的 o 

苏： 爱 敬者怎 么样？ 他会把 金钱带 来的快 乐视为 卑鄙， 把学 
问 带来的 快乐视 为无聊 的譫扯 (除非 它也能 带来敬 意)。 是吗？ 

格: 是的。 

苏： 哲学家 把別的 快乐和 他知道 真理永 远献身 研究真 理的快 
E 乐相比 较时， 你 认为他 会怎么 想呢？ 他会认 为别的 快乐远 非真正 
的 快乐， 他 会把它 们叫做 “必 然性” 快乐。 因为， 若非 受到必 然性束 
缚 他是不 会要它 们的。 是吗 7 

格： 无 疑的。 

vin 苏： 那么 ，既 然三种 快乐三 种生活 之间各 有不同 的说法 ，区別 
不是 单纯关 于哪一 种较为 可敬哪 一种较 为可耻 ，或者 ，哪一 种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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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 较恶， 而是 关于哪 一种确 实比较 快乐或 摆脱了 痛苦， 那么， 

我 们怎么 来判定 哪一种 说法最 正确呢 7 582 

格： 我确实 说不清 o 

苏： 噢， 请这样 考虑。 对事 情作出 正确的 判断， 荽用什 么作为 
标 准呢？ 不是 用经验 、知识 、推理 作为标 准吗？ 还有 什么比 它们更 
好的标 准吗？ 

格： 没 有了。 

苏： 那么 请考虑 一下， 这 三种人 中哪一 种人对 所有这 三种快 
乐有 最多的 经验？ 你认 为爱利 者在学 习关于 真理本 身方面 所得到 
的 快乐经 验能多 于哲学 家在获 利上所 得到的 快乐经 验吗？ B 

格： 断乎不 是的。 因为， 哲学家 从小就 少不了 要体验 另外两 
种 快乐; 但是 爱利 者不仅 不一定 要体验 学习事 物本质 的那种 快乐， 
而且 ，即使 他想要 这么做 ，也不 容易做 得到。 

苏： 因此， 哲学家 由于有 两方面 的快乐 经验而 比爱利 者髙明 
得多。 

格： 是 要髙明 得多。 

苏 •. 哲学 家和爱 敬者比 起来怎 么样？ 哲 学家在 体验受 尊敬的 c 
快 乐方面 还比不 上爱敬 者在学 习知识 方面的 快乐经 验吗？ 

格： 不 是的。 尊敬是 大家都 可以得 到的， 如果 他们都 能达到 
自 己目标 的话。 因为 富人、 勇 敢者和 智慧者 都是能 得到广 泛尊敬 
的， 因此大 家都能 经验到 受尊敬 的这种 快乐。 但是 看到事 物实在 
这 种快乐 ，除了 哲学家 而外别 的任何 人都是 不能得 到的。 

苏： 既然他 的经验 最丰富 ，因 此他 也最有 资格评 判三种 快乐 ， D 
格 •. 很有 资格。 


苏： 而且他 还是唯 一有知 识和经 验结合 在一起 的人。 

格： 的确 是的。 

苏： 又且， 拥有判 断所需 手段或 工具的 人也不 是爱利 者或爱 
敬者， 而是爱 智者或 哲学家 U 
格： 你说 的什么 意思？ 

苏： 我们 说判断 必须通 过推理 达到。 是吧？ 

格： 是的。 

苏： 推理 最是哲 学家的 工具。 

格： 当然。 

苏： 如果 以财富 和利益 作为评 判事物 的最好 标准， 那 么爱利 
者的毁 誉必定 是最真 实的。 

格： 必定 是的。 

苏： 如果 以尊敬 、胜 利和勇 敢作为 评判事 物的最 好标准 ，那么 
爱胜 者和爱 敬者所 赞誉的 事物不 是最真 实的吗 7 
格 •. 这 道理很 清楚。 

苏： 那么 ，如果 以经验 、知 识和推 理作为 标准， 怎样呢 7 
格： 必 定爱智 者和爱 推理者 所赞许 的事物 是最真 实的。 

苏： 因此 ，三 种快乐 之中， 灵魂中 那个我 们用以 学习的 部分的 
快 乐是最 真实的 快乐， 而这个 部分在 灵魂中 占统治 地位的 那种人 
的生活 也是最 快乐的 生活。 是吗 7 

格： 怎 么能不 是呢？ 无论 如何， 当有知 识的人 说自己 的生活 
最快 乐时， 他的话 是最可 靠的。 

苏： 下面 该评哪 一种生 活哪一 种快乐 第二呢 7 

格： 显 然是战 士和爱 敬者的 第二， 因为 这种人 的生活 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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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起挣钱 者的来 接近第 一种。 

苏 •_ 看 来爱利 者的生 活和快 乐居最 后了。 

格： 当 然了。 

苏： 正义的 人已经 在接连 两次的 交锋中 击败了 不正义 的人 ， IX B 
现在 到了第 三次交 锋了。 照奥 林匹亚 运动会 的做法 这次是 呼求奥 
林 匹亚的 宙斯保 佑的。 请 注意， 我好 象听到 一个有 智慧的 人说过 
呢： 除 了有智 慧的人 而外， 别 的任何 人的快 乐都不 是真实 的纯净 
的， 而只是 快乐的 一种影 象呀！ 这次如 失败了 ，可 就是最 大最决 
定 性的失 败啦！ 

格： 说 得对。 但 还得请 你解释 一下。 

苏： 如果在 我探求 着的时 候你肯 回答我 的问题 ，我 就来 解释 。 c 

格 1 你尽管 问吧。 

苏： 那 么请告 诉我: 我 们不是 说痛苦 是快乐 的对立 面吗？ 

格： 当然。 

苏： 没有一 种既不 觉得快 乐也不 觉得痛 苦的状 态吗？ 

格： 有的。 

苏： 这 不是这 两者之 间的一 种状态 ，一种 中间的 ，灵魂 的两个 
方 面都平 静的状 态吗？ 你 的理解 是不是 这样？ 

格： 是 这样。 

苏： 你记 不记得 人们生 病时说 的话？ 

格： 什 么话？ 

苏： 他们说 ，没 有什 么比健 康更快 乐的了 ，虽然 他们在 生病之 D 
前并 不曾觉 得那是 最大的 快乐。 ' 

格： 我 记得。 



苏： 你 有没有 听到过 处于极 端痛苦 中的人 说过？ 他们 会说, 
没有什 么比停 止痛苦 更快乐 的了。 是吧？ 

格： 听 到过。 

苏： 我想你 一定注 意到过 ，在许 多诸如 此类的 情况下 ，人 们在 
受到 痛苦时 会把免 除和摆 脱痛苦 称赞为 最髙的 快乐。 这个 最髙的 
快乐 并不是 说的什 么正面 得到的 享受。 

格： 是的。 须知在 这种情 况下平 静或许 便成了 快乐的 或可爱 
的了。 

苏： 同样 ，当 一个人 停止快 乐时， 快乐的 这种平 静也会 是痛苦 
的。 

格: 或许 是的。 

苏： 因此， 我们刚 才说是 两者之 中间状 态的平 静有时 也会是 
既 痛苦也 快乐。 

格： 看来 是的。 

苏： 两 者皆否 的东西 真能变 成两者 皆是吗 7 

格： 我看 不行。 

苏： 快乐和 痛苦在 心灵中 产生都 是一种 运动。 对吗 7 

格： 对的。 

苏： 我们 刚才不 是说明 了吗？ 既 不痛苦 也不快 乐是一 种心灵 
的平静 ，是 两者 的中间 状态。 是吗 7 

格： 是的。 

苏 ： 因此 ，没有 痛苦便 是快乐 ，没 有快 乐便是 痛苦， 这 种想法 
怎么 可能正 确呢？ 

格： 决 不可能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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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和痛苦 对比的 快乐以 及和快 乐对比 的痛苦 都是平 
静 ，不 是真实 的快乐 和痛苦 ，而只 是似乎 快乐或 痛苦。 这些 快乐的 
影象和 真正的 快乐毫 无关系 ，都只 是一种 欺骗。 

格： 无论 怎么说 ，论 证可以 表明这 一点。 

苏： 因此 ，请 你看看 不是痛 苦之后 的那种 快乐， 你就可 以和仍 B 
然 缠着你 的下列 这个想 法真正 一刀两 断了： 实质上 ，快 乐就 是痛苦 
的停止 ，痛 苦就是 快乐的 停止。 _ 

格： 你叫 我往哪 里看， 你说的 是哪种 快乐？ 

苏： 这 种快乐 多得很 ，尤其 是跟嗅 觉有联 系的那 种快乐 ，如果 
你 髙兴注 意它们 的话。 这种快 乐先没 有痛苦 ，突 然出现 ，一 下子就 
很 强烈; 它 们停止 之后也 不留下 痛苦。 

格： 极是。 

苏： 因此， 让我 们别相 信这种 话了： 脱离了 痛苦就 是真正 的 C 
快乐 ，没 有了快 乐就是 真正的 痛苦 。 ― 

格： 是的， 别相信 这话。 

苏： 然而 ，通 过身体 传到心 灵的那 些所谓 最大的 快乐， 大多数 
属于 这一类 ，是某 种意义 上的脱 离痛苦 
格： 是的。 

苏： 走在这 类苦和 乐前头 的那些 由于期 待它们 而产生 的快乐 
和痛 苦不也 是这一 类吗？ 

格： 是这 一类。 

苏： 那么你 知道它 们是什 么样的 ，它 们最象 什么吗 ？ X 

格： 什么？ 

① 例如吃 食的快 乐有饥 饿的痛 苦在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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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 是不是 认为自 然有上 、下 、中 三级？ 

格： 是的 o 

苏： 那么人 自下升 到中， 他 不会认 为已经 升到了 上吗？ 当他 
站在中 向下看 他的来 处时， 他 不会因 为从未 看见过 真正的 上而认 
为 自己已 经在上 了吗？ 

. 格： 我 想他不 能有別 的什么 想法。 

( 

苏： 假 设他再 向下降 ，他会 认为自 己是在 向下， 他的想 法不是 


对 的吗？ 

格 ： 当然 对的。 

苏： 他之所 以发生 这一切 情况， 不都是 因为他 没有关 于真正 


的上 、中、 下的经 验吗？ 

格 •_ 显然 是的。 

苏： 那么， 没有经 验过真 实的人 ，他们 对快乐 、痛 苦及 这两者 
之 中间状 态的看 法应该 是不正 确的， 正如他 们对许 多别的 事物的 
585 看法 不正确 那样。 因此， 当他们 遭遇到 痛苦时 ，他们 就会认 为自己 
处于痛 苦之中 ，认 为他 们的痛 苦是真 实的。 他们 会深信 ，从 痛苦转 
变 到中间 状态就 能带来 满足和 快乐。 而事 实上， 由 于没有 经验过 
真正的 快乐， 他 们是错 误地对 比了痛 苦和无 痛苦。 正如一 个从未 
见过 白色的 人把灰 色和黑 色相比 那样。 你认 为这种 现象值 得奇怪 
吗， 

格： 不 ，我 不觉得 奇怪。 如果 情况不 是这样 ，我 倒反而 会很觉 
奇 怪的。 

苏： 让我们 再象下 面这样 来思考 这个问 题吧。 饥渴等 等不是 
B 身体 常态的 一种空 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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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当然 是的。 

苏： 无 知和无 智不也 是心灵 常态的 一种空 缺吗？ 

格 •_ 的确 是的。 - 

苏： 吃 了饭学 了知识 ，身体 和心灵 的空缺 不就充 实了吗 7 
格： 当 然就充 实了。 

苏： 充 实以比 较不实 在的东 西和充 实以比 较实在 的东西 ，这 
两种充 实哪一 神是比 较真实 的充实 7 
格： 显 然是后 一种。 

苏： 一类事 物如饭 、肉. 饮料， 总 的说是 食物。 另一类 事物是 
真 实意见 、知识 、理性 和一切 美德的 东西。 这 两类事 物你认 为哪一 c 
类比 较地更 具有纯 粹的实 在呢？ 换句 话说， 一种紧 密连接 着永远 
不变不 灭的真 实的， 自 身具有 这种本 性并且 是在具 有这种 本性的 
事物中 产生的 事物， 和 另一种 事物， 一种永 远变化 着的可 灭的自 
身具 有这一 种本性 并且是 在具有 这一种 本性的 ‘事 物中产 生的事 
物， —— 这两种 事物你 认为哪 一种更 具有纯 粹的实 在呢？ 

格： 永远 不变的 那种事 物比较 地实在 得多。 

苏： 永恒 不变的 事物， 其实在 性堤不 是超过 其可知 性呢？ 

格： 绝 对不。 

.苏： 真实 性呢？ 

格： 也不。 

苏： 比 较地不 真实也 就比较 地不实 在吗？ 

格： 必 然的® 

苏： 因此总 的说， 保证身 体需要 的那一 类事物 是不如 保证心 D 
灵 需要的 那一类 事物真 实和实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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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差得 多呢！ 

苏： 那么， 身体本 身你是 不是认 为同样 不如心 灵本身 真实和 
实 在呢？ 

格： 我认为 是的。 

苏： 那么 ，用 以充实 的东西 和受到 充实的 东西愈 是实在 ，充实 
的 实在性 不也愈 大吗？ 

格： 当然 是的。 

苏： 因此 ，如 杲我们 得到了 适合于 自然的 东西的 充实， 我们就 
感 到快乐 的话， 那么， 受到充 实的东 西和用 以充实 的东西 愈是实 
E 在， 我们所 感到的 快乐也 就愈是 真实; 反之 ，如 果比较 地缺少 实在， 
我们也 就比较 地不能 得到真 实可靠 的充实 满足， 也 就比较 地不能 
感受到 可靠的 真实的 快乐。 

格： 这是 毫无疑 义的。 

586 苏： 因此 ，那 些没有 智慧和 美德经 验的人 ，只知 聚在一 起寻欢 
作乐， 终身往 返于我 们所比 喻的中 下两级 之间， 从未 再向上 攀登， 
看见和 到达真 正的最 高一级 境界， 或为任 何实在 所满足 ，或 体验到 
过任何 可靠的 纯粹的 快乐。 他们头 向下眼 睛看着 宴席， 就 象牲畜 
B 俯首 牧场只 知吃草 ，雌 雄交配 一样。 须知 ，他 们想用 这些不 实在的 
东西 满足心 灵的那 个不实 在的无 法满足 的部分 是完全 徒劳的 。由 
于不能 满足， 他 们还象 牲畜用 犄角和 蹄爪互 相踢打 顶撞一 样地用 
铁的武 器互相 残杀。 

格： 苏格 拉底啊 ，你描 述众人 的生活 完全象 发布神 谕呀。 

苏： 因此 ，这 种人的 快乐之 中岂不 必然地 混什着 痛苦， 因而不 
C 过是 真快乐 的影子 和画像 而已？ 在两 相比照 下快乐 表面上 好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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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并且 在愚人 们的心 中引起 疯狂的 欲望， 促使他 们为之 争斗， 
有如 斯特锡 霍洛斯 所说， 英雄 们在特 洛亚为 海伦的 幻影① 而廝杀 
一样。 都是由 于不知 真实。 是 这样吗 7 

格： 事情一 定是这 样的。 

苏： 关于激 情部分 你以为 怎样？ 不必 定是同 样的情 况吗？ 要 M 
是一 个人不 假思考 不顾理 性地追 求荣誉 、胜利 或意气 ，那么 他的爱 D 
荣誉爱 胜利和 意气的 满足便 能导致 嫉妒、 强制和 愤慨。 不 是吗？ 

格： 在这种 场合必 不可免 地发生 同样的 情况。 

苏： 因此我 们可以 有把握 地作出 结论： 如果爱 利和爱 胜的欲 
望遵 循知识 和推理 的引导 ，只选 择和追 求智慧 所指向 的快乐 ，那么 
它们所 得到的 快乐就 会是它 们所能 得到的 快乐中 最真的 快乐； 并 
且， 由于受 到真所 引导， 因 而也是 它们自 己固有 的快乐 ，如 果任何 
事物 的最善 都可以 被说成 最是自 己 的话。 我们可 以这么 说吗？ E 

格： 的 确最是 自己固 有的。 

苏： 因此 ，如 果作为 整体的 心灵遵 循其爱 智部分 的引导 ，内部 
没 有纷争 ，那么 ，每个 部分就 会是正 义的， 在 其它各 方面起 自己作 
用 的同时 ，享受 着它自 己特有 的快乐 ，享 受着 最善的 和各自 范围内 
最真的 快乐。 

格： 绝对 是的。 

苏： 如果是 在其它 两个部 分之一 的引导 之下， 它就不 能得到 
自己 固有的 快乐， 就会 迫使另 两部分 追求不 是它们 自己的 一种假 
快乐。 

格： 是的。 

① 斯特锡 1 洛 斯传说 ，真 正的 海伦留 在埃及 ，只 有她的 幻影被 带到了 特洛亚 0 




_ 财 麵脚 11 _ | 晒 Iiwifprtin 晒 



378 


理 


想 


国 


苏： 离开哲 学和推 理最远 的那种 部分造 成的这 个效果 不是会 
最显 著吗？ 

格： 正是。 

苏： 离理 论最远 的不就 是离法 律和秩 序最远 的吗？ 

格： 显然 是的。 

苏： 我们 不是看 出了： 离 法律和 秩序最 远的是 爱的欲 望和僭 
主暴 君的欲 望吗？ 

格： 正是。 

B 苏： 王者的 有秩序 的欲望 最近， 是吗？ 

格： 是的。 

苏： 因此 ，我 认为僭 主暴君 离真正 的固有 的快乐 最远， 王者离 
它 最近。 

格： 必 然的。 

苏： 因此 僭主暴 君过的 是最不 快乐的 生活， 王 者过的 是最快 
乐的 生活。 

格： 必定无 疑的。 

苏： 那么， 你知道 僭主的 生活比 王者的 生活不 快乐多 少吗？ 
格： 你告 诉我， 我就知 道了。 

苏： 快乐 看来有 三类， 一类真 ，两 类假。 僭主在 远离法 律和推 
C 理方面 超过了 两类假 快乐， 被某 种奴役 的雇佣 的快乐 包围着 。其 
卑劣程 度不易 表达， 除非这 样或许 …… 

格： 怎样？ 

苏： 僭 主远在 寡头派 之下第 三级， 因 为中间 还隔着 个民主 


派 o 




第九卷 


379 


格： 是的。 

苏： 如果 我们前 面的话 不错， 那 么他所 享有的 快乐就 不过是 
快乐 的一种 幻像， 其真实 性还远 在那种 幻像之 下第三 级呢。 不是 
吗？ 

格： 是 这样。 

苏： 又 ，寡头 派还在 王者之 下第三 级呢， 如果我 们假定 贵族派 D 
和 王者是 一回事 的话。 

格： 是在 下面第 三级。 

苏： 因此僭 主距离 真正的 快乐的 间隔是 三乘三 得九， 如果用 
数字 来表示 的话。 

格： 这是 显而易 见的。 

苏： 因此僭 主快乐 的幻像 据长度 测定所 得的数 字如所 看到的 
是个平 面数。 

格： 完全 是的。 

苏： 但是 ，一经 平方再 立方， 其间 拉开的 差距变 得怎样 ，是很 
清 楚的。 

格： 对 于一个 算术家 来说这 是很清 楚的。 

苏： 换句 话说， 如 果有人 要想表 示王者 和僭主 在真快 乐方面 E 
的 差距， 他在做 完三次 方计算 之后会 发现， 王者的 生活比 僭主的 
生 活快乐 729 倍， 反过来 说僭主 的生活 比王 者的生 活痛苦 729 
倍。 

格： 这 是一个 神奇的 算法， 可以 表明在 快乐和 痛苦方 面正义 
者和 不正义 者之间 差距之 大的。 58 S 

苏： 此外， 这还是 一个适 合于人 的生活 的正确 的数， 既 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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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月 、年 适合人 的生活 ®。 

格： 当 然是。 

苏： 既然善 的正义 的人在 快乐方 面超过 恶的不 正义的 人如此 
之多 ，那么 在礼貌 、生活 的美和 道德方 面不是 要超过 无数吗 7 

格： 真的 ，会 超过无 数的。 

XI1 苏： 很好。 现 在我们 的论证 已经进 行到这 里了。 让我 们再一 
B 次回到 引起我 们讨论 并使我 们一直 讨论到 这里的 那个说 法上去 
吧。 这个说 法是: “不正 义对于 一个行 为完全 不正义 却有正 义之名 
的人是 有利的 。” 是这么 说的吗 7 __ 

格： 是这么 说的。 

苏： 既然我 们已经 就行为 正义和 行为不 正义各 自的效 果取得 
了一致 的看法 ，那么 ，现 在让我 们来跟 这一说 法的提 出者讨 论讨论 
吧。 

格： 怎么 讨论呢 7 

苏： 让我们 在讨论 中塑造 一个人 心灵的 塑像， 让这一 说法的 
提出 者可以 清楚地 从中看 到这一 说法的 涵义。 

C 格： 什 么样的 塑像？ 

苏 ： 一 种如古 代传说 中所说 的生来 具有多 种天性 的塑像 ，象 
克迈拉 或斯库 拉或克 尔 贝洛 斯® 或其 它被说 成有多 种形体 长在一 

① 这话 准确的 涵义不 淸楚， 但 是毕达 哥拉斯 派的费 洛劳斯 主张： 一年有 364 告 
个 白天， 大槪也 有同样 数目的 夜晚； 3641 x 2 =729。 费 洛劳斯 还相信 一个有 729 个月 
的“ 大年' 柏拉 图不一 定完全 顶真， 但是这 种数字 公式对 于他象 对于许 多希腊 人一样 
永 远具有 一定的 魅力。 

② 克迈拉 X 屮 atpoc 为一 狮头羊 身蛇尾 怿物， 能 喷火。 见荷 马史诗 《 伊里 亚特》 
vil 79— 182; 柏拉图 《费 德罗》 篇 229 D 。 斯库拉 2 x 6 X 7^ 为一海 箧。 见史诗 《 奥 德赛》 
xii 85 以下 ^ 克尔 贝洛斯 I^pp 印 oc , 为守 卫地府 的狗， 蛇尾， 有 三头， 一说有 五十个 
头。 见赫 西俄德 《 神谦 >311 —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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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怪物那 样的。 

格： 是有 这种传 说的。 

苏 ： 请设想 一只很 复杂的 多头的 兽类。 它长 有狂野 之兽的 
头， 也有温 驯之兽 的头。 头还 可以随 意变换 随意长 出来。 

格： 造这么 一个塑 像是一 件只有 能工巧 匠才能 办得到 的事情 D 
呀。 不过 ，既然 言语是 一种比 蜡还更 容易随 意塑造 的材料 ，我 们就 
假定怪 兽的像 已经塑 成这样 了吧。 

苏： 然 后再塑 造一个 狮形的 像和一 个人形 的像， 并且 将第一 
个 像塑造 得最大 ，狮 像作为 第二个 造得第 二大。 

格： 这 更容易 ，说一 句话就 成了。 

苏： 然后 再将三 象合而 为一， 就 如在某 种怪物 身上长 在一起 
那样。 

格： 造 好了。 

苏： 然后 再给这 一联合 体造一 人形的 外壳， 让 别人的 眼睛看 E 
不到里 面的任 何东西 ，似 乎这 纯粹是 一个人 的像。 

格： 也造 好了。 

苏： 于是 ，让 我们对 提出“ 行事不 正义对 行事者 有利， 行事正 
义 对行事 者不利 ”这一 主张的 人说: 他这 等于在 主张： 放纵 和加强 
多 头怪兽 和狮精 以及一 切鄉性 ，却 让人忍 饥受渴 ，直 到人变 得十分 
虚弱， 以致那 两个可 以对人 为所欲 为而无 须顾忌 ，这 样对人 是有利 589 
的。 或者说 ，他这 等于在 主张: 人不应 该企图 调解两 个精怪 之间的 
纠纷使 它们和 睦相处 ，而应 当任其 相互吞 并残杀 而同归 于尽。 

格： 赞成不 正义正 是这个 意思。 

苏： 反之 ，主 张正义 有利说 的人主 张:我 们的一 切行动 言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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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是 为了让 我们内 部的人 性能够 完全主 宰整个 的人， 管好 那个多 
头的 怪兽， 象一个 农夫栽 培浇灌 驯化的 禾苗而 铲锄野 草一样 。他 
还要把 狮性变 成自己 的盟友 ，一 视同仁 地照顾 好大家 的利益 ，使各 
个成分 之间和 睦栢处 ，从 而促 进它们 生长。 是这 样吗？ 

格： 是的 ，这 正是主 张正义 有利说 的人的 意思。 

C 苏： 因此， 无 论从什 么角度 出发， 结论 都是： 主 张正义 有利说 
的人 是对的 ，主张 不正义 有利说 的人是 错的。 因为， 无论考 虑到的 
是快乐 、荣 誉还是 利益， 主张正 义有利 说的人 论证是 对的， 而反对 
者则 是没有 理由的 ，对自 己所反 对的东 西是没 有真知 的。 

格： 我想 完全是 这样。 

苏： 那么， 我们是 不是要 用和蔼 的态度 去说服 我们的 论敌? 
因 为他不 是故意 要犯错 误呀。 我 们要用 下述这 样的话 来问他 :“亲 
爱 的朋友 ，我们 应该说 ，法 律和 习惯认 定是美 的或丑 的东西 已经被 
D 算作 美的和 丑的， 不也是 根据下 述同一 理由吗 :所谓 美好的 和可敬 
的 事物乃 是那些 能使我 们天性 中兽性 部分受 制子人 性部分 （或可 
更 确切地 说受制 于神性 部分) 的事物 ，而 丑恶 和卑下 的事物 乃是那 
些使我 们天性 中的温 驯部分 受奴役 于野性 部分的 事物? ”我 们是不 
是要 这样问 他呢？ 他会 表示赞 同吗？ 

格 :如果 他听我 的劝告 ，他是 能被说 服的。 

苏： 如 果一个 人照这 种说法 不正义 地接受 金钱， 如果 他在得 
到 金钱的 同时使 自己最 善的部 分受到 了最恶 部分的 奴役， 这对他 
E 能有 什么好 处呢？ 换 言之， 如 果有人 把自己 的儿子 或女儿 卖给一 
个严厉 而邪恶 的主人 为奴， 不管他 得到了 多么髙 的身价 ，是 不会有 
人 说这对 他是有 利的。 是吗？ 如果一 个人忍 心让自 己最神 圣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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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受奴役 于最不 神圣的 最可憎 的部分 的话， 这不是 一宗可 悲的受 59 0 
贿， 一件 后果比 厄里芙 勒为了 一副项 链出卖 自己丈 夫生命 ①更可 
怕的 事吗？ 

格: 如果 我可以 代他回 答的话 ，我要 说这是 非常可 怕的。 

苏： 放纵经 常受到 谴责， 你不认 为也是 由于它 给了我 们内部 XIII 
的多形 怪兽以 太多的 自由吗 7 

格： 显然 是的。 

苏： 固 执和暴 躁受到 谴责， 不是 因为它 使我们 内部的 獅性或 B 
龙 性的力 量增加 和强壮 到了太 高的程 度吗？ 

格： 肯定 是的。 

苏： 同样， 奢 侈和柔 弱受到 谴责， 不是 因为它 们使狮 性减少 
削弱 直至它 变成懒 散和懦 弱吗？ 

格： 当然 是的。 

苏： 当一 个人使 自己的 狮性， 即激情 ，受 制于暴 民般的 怪兽野 
性， 并为了 钱财和 无法控 制的兽 欲之故 ，迫使 狮子从 小就学 着忍受 
各种 侮辱， 结果长 大成了 一只猴 子而不 是一只 狮子。 这时 人们不 
是 要谴责 这个人 谄媚卑 鄙吗？ 

格： 的确。 c 

苏： 手工技 艺受人 贱视， 你说 这是为 什么？ 我 们不是 只有回 
答说 ，那是 因为一 个人的 最善部 分天生 的虚弱 ，不能 管理控 制好内 
部的许 多野兽 ，而只 能为它 们服务 ，学习 如何去 讨好它 们吗？ 

格： 看来是 这样。 


① 安菲 拉俄斯 的妻子 接受了 玻琉尼 克斯的 贿赂， 派± 夫参 加了七 将攻忒 拜的送 
命的 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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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我们 所以说 这种人 应当成 为一个 最优秀 的人物 (:也 
就是说 ，一个 自己内 部有神 圣管理 的人） 的 奴隶， 其 目的不 是为了 
° 使他可 以得到 与一个 最优秀 人物相 同的管 理吗？ 我 们这样 主张并 
不 是因为 ，我们 认为奴 隶应当 （象 色拉叙 马霍斯 看待被 统治者 的，） 
接 受对自 己有害 的管理 或统治 ，而 是因为 ，受 神圣的 智慧者 的统治 
对千 大家都 是比较 善的。 当然， 智慧 和控制 管理最 好来自 自身内 
部， 杏则 就必须 从外部 强加。 为的是 让大家 可以在 同一指 导下成 
为朋友 成为平 等者。 对吗 7 

格： 确实 对的。 

E 苏： 也很 明白， 制订法 律作为 诚邦所 有公民 的盟友 ，其 意图就 
在 这里。 我 们管教 儿童， 直到 我们已 经在他 们身上 确立了 所谓的 
宪法管 理时， 才 放他们 自由。 直到我 们已经 靠我们 自己心 灵里的 
最善部 分帮助 ，在 他们心 灵里培 养出了 最善部 分来， 并使之 成为儿 
591 童 心灵的 护卫者 和统治 者时， 我们 才让它 自由。 —— 我们 这样做 
的目的 也就在 这里。 

格： 是的 ，这 是很明 白的。 

苏： 那么， 格 劳孔， 我们有 什么方 法可用 来论证 :做一 个不正 
义的 自我放 纵的人 》 或 者做任 何卑劣 的事情 获得更 多的金 钱和杈 
力 而使自 己变 得更坏 的人， 是有利 的呢？ 

格： 无法 论证。 

苏： 一个人 做了坏 事没被 发现因 而逃避 了惩罚 对他能 有什么 
B 益处呢 7 他 逃避了 惩罚不 是只有 变得更 坏吗？ 如果 他被捉 住受了 
惩罚， 他 的兽性 部分不 就平服 了驯化 了吗？ 他的人 性部分 不就被 
释放 了自由 了吗？ 他 的整个 心灵不 就在确 立其最 善部分 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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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获得 了节制 和正义 (与 智慧一 起）， 从而达 到了一 种难能 可贵的 
状 态吗？ 虽 然人的 身体在 得到了 力和美 （和 健康结 合在一 起的） 

时 ，也能 达到一 种可贵 的状态 ，但 心灵 的这种 状态是 比身体 的这种 
状态更 为可贵 得多的 ，就象 心灵比 身体可 贵得多 一样。 是吗？ 

格： 极是。 

苏： 因此有 理智的 人会毕 生为此 目标而 尽一切 努力； 他首先 c 
会重 视那些 能在他 心灵中 培养起 这种品 质的学 问而贱 视別的 。是 
吗？ 

格： 显然 是的。 

苏： 其次， 在身体 的习惯 和锻炼 方面他 不仅不 会听任 自己贪 
图无 理性的 野蛮的 快乐， 把生活 的志趣 放在这 个方面 ，甚至 也不会 
把身体 的健康 作为自 己的主 要目标 ，把寻 求强壮 、健 康或美 的方法 
放在 首要的 地位， 除 非因为 这些事 情有益 于自制 精神。 他 会被发 D 
现 是在时 刻为自 己 心灵的 和谐而 协调自 己的 身体。 

格： 如果 他要成 为一个 真正的 音乐家 ，他是 必定可 以的。 

苏： 在追 求财富 上他不 会同样 注意和 谐和秩 序的原 则吗？ 他 
会 被众人 的恭维 捧得忘 乎所以 并敛聚 大量财 富而给 自己带 来无穷 
的害 处吗？ 

格: 我想 ，他不 会的。 

苏： 他会倾 向于注 视自己 心灵里 的宪法 ，守 卫着它 ，不 让这里 E 
因财富 的过多 或不足 而引起 任何的 紛乱。 他 会因此 根据这 一原则 
^ 尽可 能地或 补充一 点或散 去一点 自己的 财富， 以保持 正常。 

格： 确实 是的。 

苏： 在荣 誉上， 他遵 循如下 的同一 原则： 荣誉 凡能使 他人格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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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善的， 他 就髙髙 兴兴地 接受。 荣誊 若是有 可能破 坏他已 确立起 
来的 习惯的 ，无 论公私 方面， 他都避 开它。 

格： 如 果他最 关心的 是这个 ，那么 他是不 会愿意 参与政 治的。 
苏： 说真的 ，在 合意的 城邦里 他是一 定愿意 参加政 治的。 

但是 在他出 身的城 邦里他 是不会 愿意的 ，除 非出现 奇迹。 

格： 我知道 合意的 城邦你 是指的 我们在 理论中 建立起 来的那 
B 个 城邦， 那个理 想中的 城邦。 但是我 想这种 城邦在 地球上 是找不 
到的。 

苏： 或 许天上 建有它 的一个 原型， 让凡 是希望 看见它 的人能 
看到自 己在那 里定居 下来。 至于它 是现在 存在还 是将来 才能存 
在 ，都没 关系。 反正 他只有 在这种 城邦里 才能参 加政治 ，而 不能在 
别 的任何 国家里 参加。 

格： 好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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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确 实还有 许多其 它的理 由使我 深信， 我们 在建立 这个国 I 595 
家中的 做法是 完全正 确的， 特别是 (我 认为） 关于 诗歌的 做法。 

格： 什么样 的做法 7 

苏： 它 绝耐拒 绝任何 模仿。 须知， 既然 我们已 经辨別 了心灵 
的三 个不同 的组成 部分， 我认 为拒绝 模仿如 今就显 得有更 明摆着 B 
的理 由了。 _ . 

格： 请你解 释一下 

苏： 噢， 让我们 私下里 埤说， —— 你是不 会把我 的话泄 露给悲 
剧诗人 或别的 任何模 仿者的 —— 这神: 艺术对 于所有 没有预 先受到 
鬌告不 知道它 的危害 性的那 些听众 的心灵 ，看 来是 有腐蚀 性的。 

格： 请 你再解 释得深 入些。 

苏： 我不 得不直 说了。 虽 然我从 小就对 荷马怀 有一定 的敬爱 
之心， 不愿意 说他的 不是。 因 为他看 来是所 有这些 美的悲 剧诗人 C 
的袓师 爷呢。 但是 ，不管 怎么说 ，我们 一定不 能把对 个人的 尊敬看 
得高于 真理, 我必须 (如 我所 说的） 讲出自 己的心 里话。 

格： 你 一定得 说出心 里话。 „ 

苏： 那么请 听我说 ，或 者竟 回答我 的问题 更好。 

格： 你 问吧。 

苏： 你能 告诉我 ，模仿 一般地 说是什 么吗？ 须知 ，我自 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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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楚 ，它 的目 的 何在。 

格： 那 我就更 不懂了 I 

苏： 其 实你比 我懂些 也没什 么可奇 怪的， 既然 视力差 的人看 
596 东西 比视力 好的人 清楚也 是常事 3 

格： 说 得是。 不过在 你面前 ，我即 使看得 见什么 ，也是 不大可 
能 急切地 想告诉 你的。 你还是 自己看 吧！ 

苏： 那么下 面我们 还是用 惯常的 程序来 幵始讨 论问题 ，好 吗? 
在凡是 我们能 用同一 名称称 呼多数 事物的 场合， 我 认为我 们总是 
假定它 们只有 一个形 式或理 念的。 你明 白吗？ 

格： 我 明白。 

B 苏： 那么 现在让 我们随 便举出 某一类 的许多 东西， .例 如说有 
许多 的床或 桌子。 

格： 当然 可以。 

苏 ： 但 是概括 这许多 家具的 理念我 看只有 两个： 一个 是床的 
理念， 一个是 桌子的 理念。 _ 

格： 是的。 

苏 ：又， 我 们也总 是说制 造床或 桌子的 i 匠注 视着理 念或形 
式分别 地制造 出我们 使用的 桌子或 床来; 关于 其它用 物也是 如此。 
是吗? 至于 理念或 形式本 身则不 是任何 匠人能 制造得 出的， 这是 

肯 定的。 是吗？ . 

格 •.当 然。 

C 苏： 但 是现在 请考虑 一下， 下述 这种工 匠你给 他取个 什么名 
称呢？ 

格： 什 么样的 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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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一种 万能的 匠人： 他能 制作一 切东西 —— 各行各 业的匠 
人所造 的各种 东西。 . 

格： 你这 是在说 一种灵 巧得实 在惊人 的人。 

苏： 请略等 一等。 事实 上马上 你也会 像我这 么讲的 3 须知， 

这 同一个 匠人不 仅能制 作一切 用具， 他还能 制作一 切植物 、动 物， 
以及他 自身。 此外 他还能 制造地 1 天 、诸神 、天体 和冥间 的一切 呢^ 

格： 真是一 个神奇 极了的 智者啊 ！ D 

苏： 你 不信？ 请问 ，你 是根本 不信有 这种匠 人吗？ 或者 ，你是 
不是 认为， 这种万 能的工 匠在一 种意义 上说是 能有的 ，在另 一种意 
义 上说是 不能有 的呢？ 或者 请问， 你知不 知道， 你自 己也能 “ 在某 
种意义 上”制 作出所 有这些 东西？ 

格： 在 什么意 义上？ 

苏： 这不难 ，方 法很多 ，也 很快。 如果你 愿意拿 一面镜 子到处 
照 的话， 你就能 最快地 做到这 一点。 你就能 很快地 制作出 太阳和 
天空中 的一切 ，很 快地 制作出 大地和 你自己 ，以 及别的 动物、 用具 、 E 
植物 和所有 我们刚 才谈到 的那些 东西。 

格： 是的 。但这 是影子 ，不 是真实 存在的 东西呀 f 
苏： 很好； 你 这话正 巧对我 们的论 证很有 帮助。 因为 我认为 
画 家也属 于这一 类的制 作者。 是吗 7 
格： 当 然是的 。 

苏： 但是 我想你 会说， 他 的“制 作”不 是真的 制作。 然 而画家 
也“在 某种意 义上” 制作一 张宋。 是吗？ 

格 •. 是的 ，他 也是制 作床的 影子， 

苏 ： 又， 造床的 木匠怎 么样？ 你刚才 不是说 ，他 造的不 是我们 TI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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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其为真 正的床 或床的 本质的 形式或 理念， 而只 是一张 具体特 
殊 的床而 已吗？ 

格： 是的 ，我是 这么说 的。 

苏： 那么， 如 果他不 能制造 事物的 本质， 那么他 就不能 制造实 
在， 而 只能制 造一种 像实在 (并 不真是 实在) 的 东西。 是吗？ 如果 
有 人说， 造床的 木匠或 其他任 何手艺 人造出 的东西 是完全 意义上 
的存在 ，这 话就很 可能是 错的。 是吗 7 

格： 无论 如何， 这 终究不 大可能 是善于 进行我 们这种 论证法 
的人的 观点。 

苏： 因此， 如果有 人说这 种东西 ①也不 过是一 种和真 实比较 
起来的 暗淡的 阴影。 这话 是不会 使我们 感到吃 惊的。 

格： 我们 是一定 不会吃 惊的。 

苏： 那么， 我们是 不是打 算还用 刚才这 些事例 来研究 这个蓽 
仿 者的本 质呢？ 即 ，究 竟谁是 真正的 摹仿者 7 

格： 就请这 么做吧 1 、 

苏： 那么 下面我 们设有 三种床 ，一种 是自然 的②床 ，我 认为我 
们大 槪得说 它是神 造的。 或者， 是什么 别的造 的吗？ 

格： 我认 为不是 什么别 的造的 9 
苏： 其 次一种 是木匠 造的宋 。 

格： 是的。 ^ 

苏： 再一种 是_家 画的床 ，是吗 7 : 

格： 就算 是吧。 


① 指 §597 处所举 出的倒 如木匠 造的宋 

② 即本 质的床 ，床 的理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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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画家 、造 床匠 、神 ，是 这三者 造这三 种床。 

格： 是的 ，这三 种人。 

苏： 神或是 自己不 愿或是 有某种 力量迫 使他不 能制造 超过一 c 
个的自 然床， 因而就 只造了 一个本 质的床 ，真正 的床。 神从 未造过 
两个 或两个 以上这 样的床 ，它以 后也永 远不会 再有新 的了。 

格： 为 什么？ 

苏： 因为 ，假 定神只 制造两 张床， 就会又 有第三 张出现 ，那两 
个都 以它的 形式为 自己的 形式， 结果 就会这 第三个 是真正 的本质 
的床 ，那 两个不 是了。 

格 ：对。 

苏： 因此 ，我认 为神由 于知道 这一点 ，并 且希望 自己成 为真实 
的 床的真 正制造 者而不 只是一 个制造 某一特 定床的 木匠， 所以他 D 
就只 造了唯 一的一 张自然 的床。 

格： 看 来是的 。 

苏： 那么 我们把 神叫做 床之自 然的创 造者， 可 以吗？ 还是叫 
做什 么別的 好呢？ 

格： 这个 名称是 肯定正 确的， 既 然自然 的床以 及所有 其他自 
然的 东西都 是神的 创造。 

苏： 木匠怎 么样？ 我们 可以把 他叫做 床的制 造者吗 7 

格： 可以。 

苏： 我 们也可 以称画 家为这 类东西 的创造 者或制 造者吗 7 

格： 无 论如何 不行。 

苏： 那么 你说他 是床的 什么呢 7 

格： 我 觉得， 如果 我们把 画家叫 做那两 种人所 造的东 西的模 B 


. - ，丨 山丨丨 嫌丨 赚 卿: 择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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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者 ，应该 是最合 适的。 

' 苏： 很好。 因此， 你把和 自然隔 着两层 的作品 的制作 者称作 
模仿者 7 

格： 正是 o 

苏： 因此 ，悲 剧诗人 既然是 模仿者 ，他就 像所有 其他的 模仿者 
—样， 自然地 和王者 ①或真 实隔着 两层。 

格： 看来是 这样。 

苏： 那么， 关于模 仿者我 们已经 意见一 致了。 但是请 你告诉 
598 我， 画家 努力模 仿的是 哪一种 事物？ 你认为 是自然 中的每 一事物 
本身 还是工 匠的制 作品？ 

格: 工匠的 作品。 

苏 ： 因此 这是事 物的真 实还是 事物的 影像？ —— 这是 需要进 
一步明 确的。 

格： 我不明 白你的 意思。 

、 ， ' 知 我 的意思 如下： 例如一 张床, 你从不 同的角 度看它 ，从侧 
面 或从前 面或从 别的角 度看它 ，它都 异于本 身吗？ 或者 ，它 只是样 
子显 得不同 ，事实 上完全 没有什 么不同 ，别 的事 物也莫 不如此 。是 
吗 ？ 

格： 只是 样子显 得不同 ，事 实上没 有任何 区别。 

B 苏： 那么请 研究下 面这个 问题。 画家在 作关于 每一事 物的画 
时， 是在模 仿事物 实在的 丰身还 是在模 仿看上 去的样 子呢？ 这是 
对 影像的 模仿还 是对真 实的模 仿呢？ 

格： 是对 影像的 模仿。 

① 比喻性 用语。 “王者 ”即“ 最髙” ，真理 ”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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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因此， 模 仿术和 真实距 离是很 远的。 而这 似乎也 正是它 
之所以 在只把 握了事 物的一 小部分 (而 且还 是表像 的一小 部分) 时 
就能制 造任何 事物的 原因。 例如， 我 们说一 个画家 将给我 们画一 
个鞋 匠或木 匠或別 的什么 工匠。 虽然 他自己 对这些 技术都 一窍不 c 
通 ，但是 ，如 果他是 个优秀 的画家 的话， 只要 把他所 画的例 如木匠 
的 肖像陈 列得离 观众有 一定的 距离， 他还是 能骗过 小孩和 一些笨 
人， 使他们 信以为 真的。 

格： 这 话当然 对的。 

苏： 我的 朋友， 我 认为， 在所 有这类 情况下 ，我 们都应 该牟记 
下述这 一点。 当有人 告诉我 们说， 他遇 到过一 个人， 精通 一切技 
艺 ，懂得 一切只 有本行 专家才 专门懂 得的其 它事物 ，没 有什 么事物 D 
他不是 懂得比 任何别 人都清 楚的。 听到这 些话我 们必须 告诉他 
说 :“你 是一个 头脑简 单的人 ，看 来遇到 了魔术 师或巧 于模仿 的人， 
被他骗 过了。 你之所 以以为 他是万 能的， 乃 是因为 你不能 区别知 
识 、无知 和模仿 。” „ 

格： 再对不 过了。 

苏： 那 末下面 我们必 须考察 悲剧诗 人及其 领袖荷 马了。 既然 in 
我们 听到有 些人说 ，这 些诗人 知道一 切技艺 ，知道 一切与 善恶有 关 E 
的 人事， 还知道 神事。 须知， 一 般的读 者是这 样想的 :一个 优秀的 
诗人 要正确 地描述 事物， 他就 必须用 知识去 创造， 否则是 不行的 。 

对 此我们 必须想 一想: 这种读 者是不 是碰上 了魔术 师般的 那种模 - 
仿 者了； 受了他 们的骗 ，以 致看 着他们 的作品 却不知 道这些 作品和 
真实隔 着两层 ，是 即使不 知真实 也容易 制造得 出的呢 (因为 他们的 ％ 9 
; 作品是 影像而 不是真 实)? 或者 ，是不 是一般 读者的 话还是 有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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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优 秀的诗 人对自 己描述 的事物 CI 午多读 者觉得 他们描 述得很 
好的) 还是 有真知 的呢？ 

格： 我 们一定 要考察 一下。 

苏： 那么 ，如果 一个人 既能造 被模仿 的东西 ，又能 造影像 ，你 
认为他 真会热 心献身 于制造 影像的 工作， 并 以此作 为自己 的最高 

B 生活目 标吗？ 

格： 我 不这样 认为。 

苏： 我认为 ，如 果他对 自己模 仿的事 物有真 知的话 ，他 是一定 
宁 可献身 子真的 东西而 不愿献 身于模 仿的。 他会热 心于制 造许多 
出色 的真的 制品， 留 下来作 为自己 身后的 纪念。 他 会宁愿 成为一 
个 受称羡 的对象 ，而不 会热心 于做一 个称羡 别人的 人的。 

格： 我 赞成你 的话。 能这 样做， 他的荣 誉和利 益一定 会同样 
大的。 ’ 

C 苏： 因此我 们不会 要求荷 马或任 何其他 诗人给 我们解 释别的 
问题; 我 们不会 问起： 他 们之中 有谁是 医生而 不只是 一个模 彷医生 
说话 的人， 有哪 个诗人 (无论 古时的 还是现 时的） 曾 被听说 帮助什 
么病 人恢复 过健康 ，象 阿斯克 勒比斯 那样， 或者， 他 们曾传 授医术 
给什 么学生 ，像阿 斯克勒 比斯传 授门徒 那样。 我们不 谈别的 技艺， 
不问 他们这 方面的 问题。 我们 只谈荷 马所想 谈论的 那些最 重大最 
美好 的事情 一 战 争和指 挥问题 、城邦 治理问 題和人 的教育 问題。 

D 我 们请他 回答下 述问題 肯定是 公道的 •，亲 爱的 荷马， 假定 你虽然 
是 我们定 义为模 仿者的 那种影 像的制 造者， 但是离 美德方 面的真 
实 并不隔 开两层 ，而 是只相 隔一层 ，并 且能够 知道怎 样的教 育和训 
练能 够使人 在公私 生活中 变好或 变坏, 那么， 请问： 有哪一 个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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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 为你而 被治理 好了的 ，像斯 巴达因 为有莱 库古， 別的许 多大小 
不 等的城 邦因为 有別的 立法者 那样？ 有哪一 个城邦 把自己 的大治 E 
说 成是因 为你是 他们的 优秀立 法者， 是你给 他们造 福的？ 意大利 
和西 西里人 曾归功 于哈朗 德斯， 我们 归功于 梭伦。 有谁曾 归功于 
你 7 ”他 荷马能 回答得 出吗？ 

格： 我 想他是 回答不 出的。 连荷 马的崇 拜者自 己也不 曾有人 
说荷 马是一 个优秀 立法者 6 

苏： 那么， 你曾听 说过荷 马活着 的时候 有过什 么战争 是在他 600 
指挥或 赞划下 打胜了 的吗？ 

格： 从未听 说过。 

苏： 那么 ，正 如可以 期望干 一个长 于实际 工作的 智者的 ，你曾 
听 说过荷 马在技 艺或其 它实务 方面有 过多项 精巧的 发明， 像米利 
都的泰 勒斯和 斯库西 亚的阿 那哈尔 息斯① 那样？ 

格： 一项 也没听 说过。 

苏： 如果他 从未担 任过什 么公职 ，那么 ，你 有没 有听说 过他创 
建过什 么私人 学校， 在世的 时候学 生们乐 于从游 听教， 死后 将一种 
荷马楷 模传给 后人， 正 像毕达 哥拉斯 那样？ 毕达哥 拉斯本 人曾为 B 
此 而受到 特殊的 崇敬， 而他的 继承者 时至今 日还把 一种生 活方式 
叫做“ 毕达哥 拉斯楷 模”， 并因此 而显得 优越。 荷 马也如 此吗？ 

格： 从没听 说过这 种事。 苏格 拉底啊 ，要 知道， 荷马的 学生宽 
里 昂夫洛 斯作为 荷马教 育的一 个标本 ，或许 甚至比 自己的 名字③ 

① 第奧根 尼 • 拉尔修 《 名哲言 行录》 i ，105, 传说他 是锚和 陶轮的 发明者 ^ 

② Kpeciqjukq 从字 面上看 * 意为 “吃肉 氏族的 人”。 据说 是一位 出身开 俄斯岛 
的史诗 作家。 亚当 引过他 的诗: “我是 一个伟 大的食 肉考， 我相信 那对我 的智藏 有寄， 

(< 第十二 夜> 1,3,90) 



还更可 笑呢， 如果 关于荷 马的传 说可靠 的话。 据传 说他于 荷马在 
世 时就轻 视他。 

c 苏： 是有 这个传 说的。 但是 ，格劳 孔啊， 如果荷 马真能 教育人 
提髙人 的品德 ，他 确有真 知识而 不是只 有模仿 术的话 ，我想 就会有 
许多青 年跟他 学习， 敬他爱 他了。 你说 是吗？ 既然 阿布德 拉的普 
罗塔 戈拉、 开奧 斯的普 洛蒂卡 斯和许 多别的 智者能 以私人 教学使 
D 自 己的 同时代 人深信 ，人们 如果不 受智者 的教育 ，就 不能管 好家务 
治好 国家; 他们靠 这种智 慧赢得 了深深 的热爱 ，以致 他们的 学生只 
差一点 没把他 们顶在 自己的 肩上走 路了。 同样 道理， 如果 荷马真 
能 帮助自 己的 同时代 人得到 美德， 人们还 能让他 (或 赫西 俄德〕 流 
离颠沛 ，卖 唱为 生吗？ 人 们会依 依难舍 ，把他 看得胜 过黄金 ，强留 
E 他住在 自己家 里的。 如果挽 留不住 ，那么 ，无 论他到 哪里， 人们也 
会 随侍到 那里， 直 到充分 地得到 了他的 教育为 止的。 你说 我的这 
些想 法对吗 7 

本各： 苏格 拉底啊 ，我觉 得你的 话完全 对的。 

苏 :因此 我们是 不是可 以肯定 下来： 从 荷马以 来所有 的诗人 
都只 是美德 或自己 制造的 其它东 西的影 像的模 仿者， 他 们完全 T 
知 道宾实 r 这 正如我 们刚才 说的. 画 家本人 虽然对 鞋匠的 手艺一 
601 无所知 ，但 是能画 出象是 鞋匠的 人来, 只要他 们自己 以及那 些又知 
道凭 形状和 颜色判 断事物 的观众 觉得像 鞋匠就 行了。 不 是吗？ 

格： 正 是的。 

苏： 同样地 ，我 认为我 们要说 ，诗 人虽然 除了模 仿技巧 而外一 
无 所知， 但 他能以 语词为 手段出 色地描 绘各种 技术， 当他用 韵律、 
B 音步 和曲调 无论谈 谂制鞋 、 指挥 战争还 是别的 什么时 ，听众 由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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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样 对这些 事情一 无所知 ，只知 道通过 词语认 识事物 ，因 而总是 
认为他 描绘得 再好没 有了。 所 以这些 音乐性 的成分 所造成 的诗的 
魅 力是巨 大的； 如果去 掉了诗 的音乐 彩色， 把它变 成了平 淡无奇 
的散文 ，我 想你是 知道的 ，诗人 的语言 将变成 个什么 样子。 我想你 
已经注 意过这 些了。 

格 ：是的 ，我已 经注意 过了。 

苏： 它 们就像 一些并 非生得 真美， 只是 因为年 轻而显 得好看 
的面孔 ，如今 青春一 过, 容华尽 失似的 
格 I 的确象 这样。 

苏： 请再 考虑下 面这个 问题： 影像的 创造者 ，亦即 模仿者 ，我 
们说是 全然不 知实在 而只知 事物外 表的。 是这 样吗？ 

格： 是的。 C 

苏： 让我 们把这 个问题 说全了 ，不 要半途 而废。 

格： 请 继续说 下去。 

苏： 我们说 ，画家 能画马 缰和嚼 子吧？ 

格 ：对。 

苏： 但是， 能制造 这些东 西的是 皮匠和 锏匠吧 7 
格： 当然。 

苏： 画家 知道缰 绳和嚼 子应当 是怎样 的吗？ 或许， 甚 至制造 
这 些东西 的皮鞋 和铜匠 本也不 知道， 而只有 懂得使 用这些 东西的 
骑 者才知 道这一 点吧？ 

格： 完全 正确。 

苏： 我 们可不 可以这 样说， 这是 一个放 之一切 事物而 皆准的 D 
道理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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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什么 意思？ 

苏： 我 意思是 说:不 论谈到 什么事 物都有 三种技 术:使 用者的 
技术 、制造 者的技 术和模 仿者的 技术， 是吧？ 

格 是的。 

苏： 于是一 切器具 、生物 和行为 的至善 、美 与正 确不都 只与使 
用 —— 作 为人与 自然创 造一切 的目的 一 ^ 有关吗 ？ 

格： 是 这样。 

苏： 因此 ，完 全必然 的是: 任何事 物的使 用者乃 是对它 最有经 
验的， 使 用者把 使用中 看到的 该事物 的性能 好坏通 报给制 造者。 

E 例如 吹奏长 笛的人 报告制 造长笛 的人， 各种 长笛在 演奏中 表现出 
来的性 能如何 ，并 吩咐制 造怎样 的一种 ，制造 者则按 照他的 吩咐去 
制造。 

格： 当然。 

苏： 于是 ，一 种人知 道并报 告关于 笛子的 优劣， 另一种 人信任 
他， 照他的 要求去 制造。 

格： 是的。 

苏： 因此， 制造者 对这种 乐器的 优劣能 有正确 的信念 (这 是在 
和 对乐器 有真知 的人交 流中， 在 不得不 听从他 的意见 时的信 念〕， 
60 2 而使用 者对它 则能有 知识。 . 

格： 的确 是的。 

苏： 模仿 者关于 自己描 画的事 物之是 杏美与 正确， 能 有从经 
验与使 用中得 来的真 知吗？ 或 者他能 有在与 有真知 的人不 可少的 
交往中 因听从 了后者 关于芷 确制造 的要求 之后得 到的正 确意见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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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都不 能有。 

苏： 那么 ，模仿 者关于 自己模 仿得优 还是劣 ，就 既无知 识也无 
正确意 见了。 

格： 显然 是的。 

苏： 因此诗 人作为 一种模 仿者， 关于他 所创作 的东西 的智慧 
是最 美的了 

格： 一点也 不是。 

苏： 他尽管 不知道 自己创 作的东 西是优 是劣， 他还是 照样继 B 
续模仿 下去。 看来， 他 所模仿 的东西 对于一 无所知 的群众 来说还 
是显得 美的。 

格： 还能 不是这 样吗？ 

苏： 看来 我们已 经充分 地取得 了如下 的一致 意见： 模 仿者对 
于自 己模仿 的东西 没有什 么值得 一提的 知识。 模 仿只是 一种游 
戏 ，是 不能当 真的。 想当悲 剧作家 的诗人 ，不 论是用 抑扬格 还是用 
史诗格 写作的 ，尤 其都只 能是模 仿者。 

格： 一定 是的。 

苏： 说实 在的， 模 仿不是 和隔真 理两层 的第三 级事物 相关的 V C 
吗？ 

格： 是的。 

苏： 又 ，模 仿是人 的哪一 部分的 能力？ 

袼： 我不明 白你的 意思。 

苏： 我 的意思 是说： 一个 同样大 小的东 西远看 和近看 在人的 

① 这 是一句 讽刺挖 苦的话 ，应当 反过来 理解。 伹 是格劳 孔回答 的态度 是认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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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睛里显 得不一 样大。 

格： 是 不一样 大的。 

苏： 同一事 物在水 里看和 不在水 里看曲 直是不 同的。 由于同 
样 的视觉 错误同 一事物 外表面 的凹凸 看起来 也是不 同的。 并且显 
D 然， 我们 的心灵 里有种 种诸如 此类的 混乱。 绘画所 以能发 挥其魅 
力正 是利用 了我们 天性中 的这一 弱点， k 术 师和许 多别的 诸如此 
类的 艺人也 是利用 了我们 的这一 弱点。 

格： 真的。 

苏 ：量、 数 和称不 是已被 证明为 对这些 弱点的 最幸福 的补救 
行 为吗？ 它们不 是可以 帮助克 服“好 像多或 少”， “好 像大或 小”和 
“ 好像轻 或重 ”对我 们心灵 的主宰 ，代之 以数过 的数、 量过的 大小和 
称过 的轻重 的主宰 的吗？ 

E 格： 当然。 

苏： 这些 计量活 动是心 灵理性 部分的 工作。 

格： 是这个 部分的 工作。 

苏： 但是， 当 它计量 了并指 出了某 些事物 比别的 事物“ 大些” 
或 “小些 ”或“ 相等” 时， 常常又 同时看 上去好 像相反 e 

格： 是的。 

苏： 但 是我们 不是说 过吗： 我们 的同一 部分对 同一事 物同时 
持相 反的两 种看法 是不能 容许的 7 
603 格： 我们 的话是 对的。 

苏： 心灵 的那个 与计量 有相反 意见的 部分， 和 那个与 计量一 
致的 部分不 可能是 同一个 部分。 

格 ： 当然不 能是。 




苏 •. 信 赖度量 与计算 的那个 部分应 是心灵 的最善 部分。 

.格： 一 定是的 3 

苏： 因此 与之相 反的那 个部分 应属于 我们心 灵的低 贱部分 。 

格: 必 然的。 

苏： 因此 这就是 我们当 初说下 面这些 话时想 取得一 致的结 
论 3 我们当 初曾说 ，绘画 以及一 般的模 仿艺术 ，在进 行自己 的工作 
时 是在创 造远离 真实的 作品， 是在和 我们心 灵里的 那个远 离理性 
的部分 交往， 不以 健康与 真理为 目的地 在向它 学习。 B 

格: 一定 是的。 

苏： 因此， 模 仿术乃 是低贱 的父母 所生的 低贱的 孩子。 

格： 看来 是的。 

苏 ： 这 个道理 只适用 于眼睛 看的事 物呢， 还是 也适用 干耳朵 
听 的事物 ，适 用于我 们所称 的诗歌 呢?® 

格： 大 槪也适 用于听 方面的 事物。 

苏： 让我 们别只 相信裉 椐绘画 而得出 的“大 槪”， 让我 们来接 
着考 察一下 从事模 仿的诗 歌所打 动的那 个心灵 部分， 看这 是心灵 C 
的低贱 部分还 是高贵 部分。 

格： 必须这 样 3 

苏： 那 么让我 们这么 说吧： 诗 的模仿 术模仿 行为着 —— 或被 
迫或 自愿地 —— 的人 ，以及 ，作 为这些 行为的 后果， 他们交 了好运 
或恶运 (设想 的）， 并感受 到了苦 或乐。 除此而 外还有 什么别 的吗？ 

格： 别无其 它了。 

苏： 在所有 这些感 受里， 人的心 灵是统 一的呢 ，或 者还是 ，正 D 

① 古代诗 歌的两 种主要 形式, 史诗和 悲剧， 都是 唱的。 所以 听众都 是用耳 朵的。 


如 在看的 方面， 对同一 的事物 一个人 自身内 能在同 时有分 歧和相 
反 的意见 那样， 在行为 方面一 个人内 部也是 能有分 裂和自 我冲突 
的呢? 不过 我想起 来了： 在这一 点上我 们现在 没有必 要再寻 求一致 
了。 因 为前面 讨论时 我们已 经充分 地取得 了一致 意见： 我 们的心 
灵在任 何时候 都是充 满无数 这类冲 突的。 

格：对 # 

苏： 对 是对。 不过， 那时说 漏了的 ，我想 现在必 须提出 来了。 

格： 漏了 什么？ 

苏： 一个 优秀的 人物， 当他不 幸交上 了恶运 ，诸 如丧了 儿子或 
别的 什么心 爱的东 西时， 我们前 面® 不是 说过吗 ，他 会比別 人容易 
忍受得 住的。 

格： 无疑的 0 

苏： 现在让 我们来 考虑这 样一个 问題： 这是因 为他不 觉得痛 
苦呢， 还是说 ，他 不可能 不觉得 痛苦， 只是因 为他对 痛苦能 有某种 
节制呢 7 

格： 后一 说比较 正确。 

苏： 关于他 ，现 在我 请问你 这样一 个问题 :你认 为他在 哪一种 
场合更 倾向于 克制自 己的悲 痛呢， 是 当着别 人的面 还是在 独处的 
时候？ 

格： 在别 人面前 他克制 得多。 

苏： 但 是当他 独处时 ，我想 ，他就 会让自 己说出 许多怕 被人听 
到的话 ，做 出许多 不愿被 别人看 到的事 来的。 

格： 是这 样的。 

① 387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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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促 使他克 制的是 理性与 法律， 怂恿 他对悲 伤让步 的是纯 VI B 
情感 本身。 不 是吗？ 

格 •. 是的。 

苏： 在一个 人身上 同时关 于同一 事物有 两种相 反的势 力表现 
出来 ，我 们认为 这表明 ，他 身上必 定存在 着两种 成分。 

格： 当然 是的。 

苏： 其 中之一 准备在 法律指 导它的 时候听 从法律 的指引 。不 
是吗 7 

格： 请作进 一步的 申述。 

苏： 法律 会以某 种方式 告知： 遇 到不幸 时尽可 能保持 冷静而 
不急 躁诉苦 ，是最 善的。 因为， 这类 事情的 好坏是 不得而 知的; 不 
作克制 也无补 于事; 人世 生活中 的事本 也没有 什么值 得太重 视的 ； c 
何 况悲痛 也只能 妨碍我 们在这 种情况 下尽可 能快地 取得我 们所需 
要的帮 助呢！ 

格： 你指的 什么帮 助呢， 

苏： 周 密地思 考所发 生的事 情呀！ 就像在 (掷骰 子时) 骰子落 
下 后决定 对掷出 的点数 怎么办 那样， 根据理 性的指 示决定 下一步 
的行 动应该 是最善 之道。 我们一 定不能 像小孩 子受了 伤那样 ，在 
啼哭 中浪费 时间， 而不去 训练自 己心 灵养成 习惯: 尽 快地设 法治伤 D 
救死 ，以 求消除 痛苦。 

格： 这 的确是 面临不 幸时处 置不幸 的最善 之道。 

苏： 因此我 们说， 我们的 最善部 分是愿 意遵从 理性指 导的。 

格： 显然 是的。 

苏： 因此 ，我 们不是 也要说 ，一味 引导我 们回忆 受苦和 只知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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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而不能 充分地 得到那 种帮助 的那个 部分， 是我们 的无理 性的无 
益的 部分， 是懦弱 的伙伴 7 、 

格： 是的 ，我们 应该这 么说。 

E 苏： 因此， 我们的 那个不 冷静的 部分给 模仿提 供了大 量各式 
各样的 材料。 而那 个理智 的平静 的精神 状态， 因为 它几乎 是永远 
不变的 ，所 以是不 容易模 仿的， 模仿起 来也是 不容易 看懂的 ，尤其 
不是 涌到剧 场里来 的那一 大群杂 七杂八 的人所 容易了 解的。 因为 
被模 仿的是 一种他 们所不 熟悉的 感情。 

05 格： 一 定的。 ， 

苏： 很显然 ，从事 模仿的 诗人本 质上不 是模仿 心灵的 这个善 
的 部分的 ，他的 技巧也 不是为 了让这 个部分 髙兴的 ，如 果他 要赢得 
广大观 众好评 的话。 他本 质上是 和暴矂 的多变 的性格 联系的 ，因 
为 这容易 模仿。 

格： 这 是很明 显的。 

苏： 到此， 我们已 经可以 把诗人 捉住， 把他和 画家放 在并排 
了。 这是很 公正的 。因为 像画家 一样， 诗人 的创作 是真实 性很低 

B 的； 因 为像画 家一样 ，他的 创作是 和心灵 的低贱 部分打 交道的 。因 
此我们 .完全 有理由 拒绝让 诗人进 入治理 良好的 城邦。 因为 他的作 
用在于 激励、 培育和 加强心 灵的低 贱部分 毁坏理 性部分 ，就 像在一 
个城 邦里把 政治权 力交给 坏人， 让他 们去危 害好人 一样。 我们同 
样 要说， 模仿的 诗人还 在每个 人的心 灵里建 立起一 个恶的 政治制 

C 度 ，通过 制造一 个远离 真实的 影像， 通过讨 好那个 不能辨 別大和 

* 

小， 把同一 事物一 会儿说 大一会 儿又说 小的无 理性部 分 9 
格： 确 实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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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但是， 我 们还没 有控告 诗歌的 最大罪 状呢。 它甚 至有一 VI1 
种能腐 蚀最优 秀人物 C 很少 例外） 的力 量呢。 这是很 可怕的 a 
格： 如果 它真有 这样的 力量， 确 是很可 怕的。 

苏： 请听 我说。 当 我们听 荷马或 某一悲 剧诗人 摸仿某 一英雄 
受苦， 长时间 地悲叹 或吟唱 ，捶打 自己的 胸膛， 你知道 ，这时 即使是 D 
我 们中的 最优 秀人物 也会喜 欢它， 伺情地 热切地 听着， 听 人了迷 
的。 我们 会称赞 一个能 用这种 手段最 有力地 打动我 们情感 的诗人 • 
是一个 优秀的 诗人的 《 

格： 我知道 ，是这 样的。 

苏： 然而 ，当我 们在自 己的生 活中遇 到了不 幸时， 你也 知道， 
我们 就会反 过来， 以 能忍耐 能保持 平静而 自豪， 相信 这才是 一个男 
子汉的 品行， 相 信过去 在剧场 上所称 道的那 种行为 乃是一 种妇道 
人家 的行为 4 E 

格： 是的 ，我 也知道 这个。 

苏： 那么， 当 我们看 着舞台 上的那 种性格 —— 我们羞 干看到 
自 己像那 样的， —— 而称 赞时， 你 认为这 种称赞 真的正 确吗? 我们 
喜欢 并称赞 这种性 格而不 厌恶它 ，这 样做是 有道理 的吗？ 

格: 说真的 ，看 来没有 道理。 

苏： 特别是 假如你 这祥来 思考这 个问题 的话。 606 

格： 怎样 思考？ 

苏： 你请作 如下的 思考。 舞台演 出时诗 人是在 满足和 迎合我 
们心灵 的那个 (在 我们 自己遭 到不幸 时被强 行压抑 的，) 本 性渴望 
痛哭流 涕以求 发泄的 部分。 而我 们天性 最优秀 的那个 部分， 因未 
能受 到理性 甚或习 惯应有 的教育 ，放松 了对哭 诉的监 理 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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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它 是在看 别人的 苦难， 而赞 美和怜 悯别人 一一- 一个 宣扬自 己的美 
德而 又表演 出极端 苦痛的 人-- -是没 什么可 耻的。 此外， 它①认 
为 自己得 到的这 个快乐 全然是 好事， 它是一 定不会 同意因 反对全 
部的诗 歌而让 这种快 乐一起 失去的 。因 为没有 多少人 能想到 ，替別 
人 设身处 地的感 受将不 可避免 地影响 我们为 自己的 感受， 在那种 
场合 养肥了 的怜悯 之情， 到了我 们自己 受苦时 就不容 易被制 服了。 

C 格： 极为正 确。 

苏： 关于怜 悯的这 个论证 法不也 适用于 喜剧的 笑吗？ 虽然你 
自 己本来 是羞于 插科打 诨的， 但是在 观看喜 剧表演 甚或在 曰常谈 
话 中听到 滑稽笑 话时， 你 不会嫌 它粗俗 反而觉 得非常 快乐。 这和 
怜悯 别人的 苦难不 是一回 事吗？ 因 为这里 同样地 ，你 的理性 由于担 
心 你被人 家看作 小丑， 因而在 你跃跃 欲试时 克制了 的你的 那个说 
笑本能 ，在 剧场上 你任其 自便了 *它 的面皮 愈磨愈 厚了。 于 是你自 
己也 不知不 觉地在 私人生 活中成 了一个 爱插科 打诨的 人了。 

D 格： 确实 是的。 

苏： 爱情和 愤怒， 以及 心灵的 其它各 种欲望 和苦乐 ——我们 
说 它们是 和我们 的一切 行动同 在的" 一- 诗歌 在模仿 这些情 感时对 
我 们所起 的作用 也是这 样的。 在我们 应当让 这些情 感干枯 而死时 

. 诗歌 却给它 们浇水 施肥。 在 我们应 当统治 它们， 以 便我们 可以生 
活得更 美好更 幸福而 不是更 坏更可 悲时， 诗 歌却让 它们确 立起了 
对 我们的 统治。 

格:‘ 我没有 异议。 

E 苏： 因此 ，格 劳孔啊 ，当你 遇见赞 颂荷马 的人， 听到他 们说荷 

① 心灵的 理性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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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是希 腊的教 育者， 在 管理人 们生活 和教育 方面， 我们应 当学习 
他， 我们应 当按照 他的教 导来安 排我们 的全部 生活， 这时， 你必须 60 7 
爱护和 尊重说 这种话 的人。 因为 他们的 认识水 平就这 么髙。 你还 
得 对他们 承认， 荷马确 是最高 明的诗 人和第 一个悲 剧家。 但是你 
自 己应当 知道， 实际上 我们是 只许可 歌颂神 明的赞 美好人 的颂诗 
进入 我们城 邦的。 如果 你越过 了这个 界限， 放进了 甜蜜的 抒情诗 
和 史诗， 那时快 乐和痛 苦就要 代替公 认为至 善之道 的法律 和理性 
原则成 为你们 的统治 者了。 

格： 极其 正确。 

苏： 到此， 让我们 结束重 新讨论 诗歌以 及进一 步申述 理由的 VIII B 
工 作吧， 我 们的申 述是: 既然诗 的特点 是这样 ，我们 当初把 诗逐出 
我们 国家的 确是有 充分理 由的。 是 论证的 结果要 求我们 这样做 . 

的 。为了 防止它 © 怪我 们简单 粗暴， 让我 们再告 诉它, 哲学 和诗歌 
的 争吵是 古已有 之的。 例如 ，什 么“对 着主人 狂吠的 爱叫的 狗”; 什 
么 “痴人 瞎扯中 的大人 物”; 什么 “统治 饱学之 士的群 盲”； 什 么“缜 c 
密地 思考自 己贫穷 的人” ©， 以 及无数 其它的 说法都 是这方 面的证 
据。 然而我 们仍然 申明： 如果 为娱乐 而写作 的诗歌 和戏剧 能有理 
由证明 ，在一 个管理 良好的 城邦里 是需要 它们的 ，我 们会很 髙兴接 _ 
纳它。 因为 我们自 己也能 感觉到 它对我 们的诱 惑力。 但是 背弃看 
来是真 理的东 西是有 罪的。 我 的朋友 ，你 说是这 样吗? 你自 己没有 D 
感 觉到它 的诱惑 力吗， 尤其 是当荷 马本人 在进行 蛊惑你 的时候 7 
格： 的确 是的。 

~ ① 拟人。 “它" 指诗。 ~ 

② 这箜 话出处 不明。 第 一句和 第三句 话看来 是骂诗 人的， 第四句 话是讽 剌哲学 
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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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那么 ，当 诗已经 申辩了 自己的 理由， 或用抒 情诗格 或用别 
的什 么格律 —— 它可 以公正 地从流 放中回 来吗？ 

格： 当然 可以。 

苏： 我 们大概 也要许 可诗的 拥护者 —— 他们自 己不是 诗人只 
是诗的 爱好者 用无 韵的散 文申述 理由， 说明诗 歌不仅 是令人 
愉 快的， 而 且是对 有秩序 的管理 和人们 的全部 生活有 益的。 我们 
E 也要善 意地倾 听他们 的辩护 ，因为 ，如 果他们 能说明 诗歌不 仅能令 
人愉 快而且 也有益 ，我们 就可以 清楚地 知道诗 于我们 是有利 的了。 

格： 我们怎 样才能 有利呢 7 

苏： 不过， 我的好 朋友， 如 果他们 说不出 理由来 ，我们 也只好 
像那种 发觉爱 情对自 己不利 时即冲 破情网 —— 不论 这样做 有多么 
60 S 不容易 —— 的 恋人一 样了。 虽 然我们 受了我 们美好 制度① 的教育 
已 养成了 对这种 诗歌的 热爱， 因而我 们很乐 意能听 到他们 提出尽 
可 能有力 的理由 来证明 诗的善 与真。 但是， 如果他 们做不 到这一 
点， 我们就 要在心 里对自 己默 念一遍 自己的 理由， 作 为抵制 诗之魅 
力 的咒语 真言， 以 防止自 己堕入 众人的 那种幼 稚的爱 中去了 。我 
们已 经得以 知道， 我们- •定不 能太认 真地把 诗歌当 成一种 有真理 
£ 作依 据的正 经事物 看待。 我们 还要警 告诗的 听众， •当 心它 对心灵 
制度 的不良 影响， 要他们 听从我 们提出 的对诗 的看法 才好。 

格： 我完全 同意。 

苏： 亲 爱的格 劳孔， 这场斗 争是重 大的。 其重 要性程 度远远 
超过了 我们的 想像。 它 是决定 -个人 善恶的 关键。 因此， 不能让 
荣誉 、财富 、权 力， 也不能 让诗歌 诱使 我们漫 不经心 地对待 正义和 

① 反话。 





一 切美德 a 

格： 根 据我们 所作的 论证， 我 赞同你 的这个 结论。 并 且我想 
别的人 也会赞 同你的 话的。 

苏： 但是 ，你 知道， 我们还 没有论 述至善 所能贏 得的最 大报酬 c 
和奖 励呢。 

格 ： 你指 的一定 是一个 无法想 像的大 东西， 如 果还有 什么别 
的 比我们 讲过的 东西大 的话。 

苏： 在一 段短短 的时间 里哪能 产生什 么真正 大的东 西呀！ 因 
为一个 人从小 到老一 生的时 间和时 间总体 相比肯 定还是 很小的 。 

格： 是的 ，不能 产生任 何大东 西的。 

苏： 那么怎 么样， 你认为 一个不 朽的事 物应当 和这么 短的一 
段时 间相关 ，而不 和总的 时间相 关吗？ D 

格： 我 认为它 应和总 的时间 相关。 怛是 这个不 朽的事 物你指 
的是什 么呢？ 

苏： 你不 知道我 们的灵 魂是不 朽不灭 的吗? 

格： 〔惊讶 地看着 苏格拉 底〕: 天哪， 我真的 不知道 ，但是 ，你打 
算 这么主 张么？ 

苏： 是的， 我应 当这样 主张。 我想 你也应 该这样 主张。 这没 
什么 难的。 

格： 这在 我是很 难的。 但 是我还 是乐意 听你说 说这个 不难的 
主张! > 

苏： 请听 我说。 ^ 

格： 尽管 说吧。 

苏： 你 用“善 IP “ 恶”这 两个术 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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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格： 我用。 

苏： 你 对它们 的理解 和我相 同吗？ 

格 *. 什么 理解？ 

' 苏： 一切能 毁灭能 破坏的 是恶， 一切能 保存有 助益的 是善。 

格： 我 赞同。 

苏： 你 认为怎 么样? 是不是 每一种 事物都 有其特 有的善 与恶， 
609 例 如眼睛 的发炎 ，整 个身体 的疾病 ，粮食 的霉烂 ，树木 的枯朽 ，铜铁 
的 生锈? 照我 看， 实际上 一切事 物都有 其与生 俱来的 恶或病 ，你说 
是 不是？ 

格： 是的。 

苏： 那么 ，当 一种恶 生到一 个事物 上去时 ，它不 就使这 事物整 
. 个儿地 也变恶 而终至 崩溃毁 灭吗？ 

格： 当然。 

苏： 那么， 是每 一事物 特有的 恶或病 毁灭该 事物。 如果 '它不 
B 能 毁灭该 事物， 也就不 再有别 的什么 能毁坏 它了。 因为善 是显然 
永 不毁灭 什么事 物的， 而 既不善 也不恶 的“中 ”也是 不会毁 灭任何 
事 物的。 

，格: 当然 不能。 

苏： 那么 ，如果 我们发 现什么 东西， 虽有 专损害 它的恶 ，但不 
能 使它崩 解灭亡 ，我 们就可 以知道 ，具 有这种 天陚素 质的事 物必定 
是 不可毁 灭的。 对吗？ 

格： 看来 是的。 

苏： 因此怎 么样? 有没有 使心灵 恶的东 西呢？ 

格： 的 确有。 我们 刚才所 列述的 一切: 不正义 、无 节制、 懦弱、 




c 


无知 都是。 

苏： 其 中任何 一个都 崩解和 毁灭心 灵吗? 请注意 不要想 错了， 
不要说 ，一个 不正义 的愚人 在做坏 事时被 捉住了 ，这 是被不 正义毁 
灭了 。（不 正义 是心灵 特有的 恶。） 我们 还是宁 可说: 正如削 弱和毁 
灭 身体使 它终至 不再成 其为身 体的是 身体特 有的恶 （它 是疾 病〕， 
同样 ，在所 有我们 列举的 例子里 ，生到 一个事 物上并 留存在 那个事 
物 里起毁 灾它的 作用， 从而 使它不 再成其 为该事 物的， 是 特有的 D 
恶。 是这 样吗？ 

格： 是 这样。 

苏： 那么 ，来吧 ，让 我们 也这样 来讨论 心灵。 不 正义和 其它内 
在的恶 ，能 通过内 在和长 上去的 途径以 破坏毁 灭心灵 ，直至 使它死 
亡 使它和 肉体分 离吗？ ^ 

格： 无论 如何也 不能； 

苏： 但是 ，认为 一个事 物能被 别的事 物的恶 所毁灭 ，它 自身的 
恶不 毁灭它 —— 这 种想毕 肯定是 没有道 理的。 

格： 是 没有道 理的。 

苏： 因为 ，格 劳孔啊 ，请 注意， 我 们不会 认为如 下的说 法是确 E 
当的: 人 的身体 被食物 的恶" 一一 无论是 发霉还 是腐烂 ，还是 别的什 
么 —— 所 毁灭。 虽 然当食 物的恶 在人体 里造成 人体的 毛病时 ，我 
们会 说身体 “因为 ”这些 ft 物而“ 被”它 自己 的恶， 即疾病 所毁灭 ，但 
是我 们永远 不会认 为身体 (作为 一物) 可能 被食物 (作 为另 一物） 的 go 
恶， 一个外 来的恶 (没 有造成 身体的 疾病) 所 毁灭。 _ 

格： 你的 话十分 正确。 

苏： 同 样道理 ，如果 说肉体 的恶不 能在灵 魂里造 成灵魂 的恶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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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就永 远不能 相信， 灵 魂能被 一个外 来的恶 （离 开灵魂 本身的 
恶) 所灭亡 ，即一 事物被 它事物 的恶所 灭亡。 

格： 这 是很合 理的。 

B 苏： 因此， 我 们必须 批驳下 述论点 ，指 出它的 错误。 或者 ，如 
果不去 驳斥它 ，我 们也必 须永远 坚持： 热病或 别的什 么病， 刀杀或 
碎尸 万段能 使灵魂 灭亡—— 这说 法看来 也不象 有更多 的理由 ，除 
- 非有人 能证明 ，灵 魂能因 肉体的 这些遭 受而变 得更不 正义或 更恶。 
C 我 们不能 承认， 无论灵 魂还是 别的什 么可以 因有别 的事物 的恶和 
它同在 (没 有它 自己 的恶） 而被灭 亡的。 

格： 无 论如何 ，不会 有人能 证明， 一个临 死的人 的灵魂 能因死 
亡 而变得 更不正 义的。 

苏： 但是 ，如 果有人 胆敢固 执这个 论点， 为了避 免被迫 走上承 

认灵 魂不朽 ，他说 :一个 临死的 人是变 得更恶 更不正 义的。 这时我 

• • • 

们 将仍然 主张: 如果 他的话 是真的 ，那 么不正 义对于 不正义 者是致 
D 命的, 就像疾 病致死 一样。 如果 不正义 天然能 杀死不 IE 义的人 ，那 
么染上 不正义 的人就 会死于 不正义 ，最不 正义者 就会死 得最快 ，不 
正义 较少的 人就会 死得较 慢了。 但是 当前事 实上， 不正义 者不是 
死于 不正义 ，而是 因干坏 事死于 别人所 施加的 惩罚。 

格： 的确 是的。 不 正义如 果对于 不正义 者是致 命的， 结果它 
就不会 显得是 一个可 怕的东 西了， 因为它 (如 果这 样就) 会 是一个 
能除 恶的东 西了。 我倒宁 可认为 ，它将 表明正 好相反 ，表明 它是一 
E 个 (只 要可 能就） 会杀死 别人的 东西， 是一个 的确能 使不正 义者活 
着的 东西。 —— 不仅使 他活着 ，而且 ，我 认为， 还能 给他以 充沛的 
精力， 随着它 和致命 分离。 . 




苏： 你说得 很对。 如果特 有的病 和特有 的恶不 能杀死 和毁灭 
灵魂， 那么， 本来 就是用 以 毁灭别 的东西 的恶 就更不 能毁灭 灵魂或 
任 何其它 事物了 ，除 了毁灭 它专毁 灭的那 个东西 而外。 

格： 看来 是更不 能了。 

苏： 既然 任何恶 一一 无 论特有 的还是 外来的 —— 都不 能毁灭 Ml 
它 ，可见 ，它 必定是 永恒存 在的。 既然是 永恒存 在的， 就必 定是不 
朽的。 

格： 必 定是不 朽的。 

苏： 这一点 到此让 我们就 这样定 下来吧 。又， 如果这 一点定 XI 
下来了 ，那么 你就会 看到， 灵魂永 远就是 这些。 灵魂 既不会 减少， 
因为其 中没有 一个能 灭亡。 同样 ，也 不会有 增加。 因为 ，如 果不朽 
事物 能增加 ，你 知道， 必 定就要 有事物 从可朽 者变为 不可朽 者了， 

结 果就一 切事物 都能不 朽了。 

V 

格： 你说 得对。 

苏： 我们 一定不 能有这 个想法 ，因 为它是 理性所 不能许 可的 。 B 
我们也 一定不 能相信 ，灵 魂实实 在在本 质上是 这样一 种事物 :它内 
部有 许多的 不同、 不像和 矛盾。 

格： 我该 如何理 解你这 话呢？ r 

苏： 一个事 物如果 是由多 种部分 合成而 又不是 最好地 组织在 
一起的 ，像 我们如 今看到 灵魂的 情况那 样的话 ，它要 不朽是 不容易 
的。 

格： 看 来的确 是不容 易的。 

苏： 因此， 刚才的 论证以 及其它 的论证 ® 大概 已使我 们不得 

① 其它沦 证见于 《 斐多 》 篇和 《费 德罗》 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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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承认 灵魂不 死了。 但是， 为了认 识灵魂 的真相 ，我 们一定 不能像 
现 在这样 ，在 有肉体 或其它 的恶和 它混在 一起的 情况下 观察它 。我 
们必须 靠理性 的帮助 ，充分 地细看 它在纯 净状况 下是什 么样的 。然 
后你 将发现 它要美 得多， 正义 和不正 义以及 我们刚 才讨论 过的一 
切也 将被辨 别得更 清楚。 不过， 虽然 我们刚 才已经 讲了灵 魂目前 
D 被看 到的“ 真实” 状况， 但是我 们所看 见的还 是像海 神格劳 卡斯像 
一样， 它的本 相并不 是可以 一望而 知那么 容易看 清楚的 ，就 像海神 
的本 相已不 易看清 一样： 他原 来肢体 的各部 分已被 海水多 年浸泡 
冲刷 得断离 碎散， 身上 又盖上 了一层 贝壳、 海 草和石 块之类 ，以 
致本相 尽失， 看上 去倒更 像一个 怪物。 这就 是我们 所看到 的灵魂 
被无数 的恶糟 蹋成的 样子。 格劳 孔啊， 我 们必须 把目光 转向别 
处。 

格： 何处？ 

B 苏： 它 的爱智 部分。 请设想 一下， 它凭着 和神圣 、不朽 、永恒 
事物之 间的近 亲关系 ，能 使自 己和它 们之间 的交往 1 对它们 的理解 
经历 多久的 时间。 再 请设想 一下， 如 果它能 完全听 从这力 量的推 
动， 并 从目前 沉没的 海洋中 升起， 如 果它能 除去身 上的石 块和贝 
壳 —— 因 为它是 靠这些 被人们 认为能 带来快 乐的尘 世俗物 过日子 
的 ，因此 身上裹 满了大 量野蛮 的尘俗 之物。 —— 它能 变成个 什么样 
子。 这时人 们大概 就能看 得见灵 魂的真 相了， 无论 它的形 式是复 
杂的还 是单一 的还是 别的什 么可能 样的。 不过， 到 此关于 灵魂在 
人世生 活中的 感受和 形式， 我看我 们已经 插述得 足够清 楚了。 

格： 的确 是的。 

XII 苏： 因此， 我们已 经满足 了论证 的其它 要求。 我们没 有祈求 



正义的 拫酬和 美名， 像你们 说赫西 俄德和 荷马所 做的那 样①， 但是 B 
我们 已经证 明了， 正 义本身 就是最 有益于 灵魂自 身的。 为 人应当 
正义 ，无论 他有没 有古各 斯的戒 指②， 以及哈 得斯的 隐身帽 
格： 你的 话十分 正确。 

苏： 因此 ，格 劳孔， 如果我 们现在 把所有 各种各 样的报 酬给予 
正义 和其它 美德， 让人 们因存 正义和 美德在 生前和 死后从 人和神 c 
的 手里得 到它们 ，对此 还能再 有什么 反对意 见吗？ 

格： 一定 不会再 有了。 

苏： 那么， 你肯 把在讨 论中借 去的东 西还给 我吗？ 

格： 那是指 的什么 7 

苏： 我曾 经容许 你们说 ，正 义者被 认为不 正义， 而不正 义者被 
认为 正义。 因为那 时你们 认为： 虽然这 些事事 实上瞒 不过神 和人， 
但是 ，为了 讨论的 目的， 还是应 当作出 让步， 以便判 明真正 的正义 D 
和真 正的不 正义。 你不记 得了？ 

格： 赖帐 是不公 道的。 

苏： 正义 与不正 义既已 判明， 我 要求你 把正义 从人神 处得来 
的荣誉 归还给 正义, 我要求 我们一 致同意 它被这 样认为 ，以 便相信 
它 能够把 因被认 为正义 而嬴得 的奖品 搜集起 来交给 有正义 的人， 

既 然我们 的讨论 已经证 明它能 把来自 善的利 益赠给 那些真 正探求 
并得 到了它 的人而 不欺骗 他们。 

格:这 是一个 公正的 要求。 

苏： 那么， 神 事实上 不是不 知道正 义者或 不正义 者的性 R 

~ <3) 363B-C, 

② 359 D 以下； 367 

③ 《 伊里 亚特》 V 845。 



416 


质。- 一 这不是 你要归 还的第 一件吗 7 
格： 我 们归还 这个。 

苏: 既然他 们是瞒 不了的 ，那 么， 一种人 将是神 所爱的 ，$另 
一 种人将 是神所 憎的。 —— 我 们一开 始②就 曾对此 取得过 一致意 
见。 

格： 是 这祥。 

苏： 又 ，我们 要一致 相信: 来自神 的一切 都将最 大可能 地造福 
613 于神所 爱的人 ，除 非他因 有前世 的罪孽 必须受 到某种 惩罚。 是吧? 
格： 当然。 

苏： 因此我 们必须 深信， 一个正 义的人 无论陷 入贫困 1 疾病， 
还 是遭到 別的什 么不幸 ，最 后都将 证明， 所有 这些不 幸对他 （无论 
活 着的时 候还是 死后） 都是 好事。 因 为一个 愿意并 且热切 地追求 
正 义的人 ，在人 力所及 的范围 内实践 神一般 的美德 ，这 样的 人是神 


一 定永远 不会忽 视的。 

格： 这种人 既然象 神一样 ，理 应不会 被神所 忽视。 

苏： 关于不 正义的 人我们 不是应 当有相 反的想 法吗？ 

格 ：理所 当然。 

苏： 因此 ，这些 就是神 賜给正 义者的 胜利奖 品。 

格： 至少我 认为是 这样。 

苏： 但 是一个 正义者 从人间 得到什 么呢？ 如果 应当讲 真实， 
情况 不是如 下述这 样吗？ 狡猾 而不正 义的人 很象那 种在前 一半跑 
道 上跑得 很快， 但是 在后一 半就不 行了的 赛跑运 动员。 是吗？ 他 


① 参见 《 菲勒布 >篇39丘。 

② 参见 3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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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起跑 很快， 但到最 后精疲 力竭， 跑 完时遭 到嘲笑 嘘骂， 得 不到奖 
品 9 真正的 运动员 能跑到 终点， 拿到奖 品夺得 花冠。 正义 者的结 
局 不也总 是这样 吗:他 的每个 行动、 他和 别人的 交往， 以及 他的一 
生 ，到 最后他 总是能 从人们 那里得 到光楽 取得奖 品的？ 

格： 的确 是的。 

苏： 因此， 你允许 我把过 去你们 说是不 正义者 的那些 益处现 D 
在归还 给正义 者吗？ 因为 我要说 ，正义 者随着 年龄的 增长, 只要愿 
意 ，就 可以治 理自己 的国家 ，要 踉谁结 婚就可 以跟谁 结婚， 要跟谁 
肇儿 女亲家 就可以 跟谁攀 亲家, 还有你 们过去 说成是 不正义 者的, 

现在我 说成是 正义者 的一切 好处。 我 还要说 到不正 义者。 他们即 
使年 轻时没 有被人 看破， 但大多 数到了 人生的 最后会 被捉住 受到- 
嘲弄， 他们的 老年将 过得很 悲惨， 受到 外国人 和本国 同胞的 唾骂。 

他 们将遭 到鞭笞 ，受 到一切 你正确 地称之 为野蜜 的那些 处罚① ，还 E 
有拷问 、烙 印。 他 们所遭 受的一 切请你 假定自 己已全 听我说 过了。 

但是， 请你考 虑一下 ，要不 要耐心 听我说 完它。 

辂： 当 然要。 因为 你的话 是公正 的。 ％ 

苏： 这 些就是 正义者 活着的 时候从 神和人 处得到 的奖品 、薪 XI11614 
俸 和馈赠 (除正 义本身 賜予的 福利而 外)。 

格 : 这 是一些 美好的 可靠的 报酬。 

苏： 然而这 些东西 和死后 等着正 义者和 不正义 者的东 西比较 
起来， 在 数上和 量上就 都又算 不上什 么了。 你们必 须听听 关于这 
两种人 的一个 故事， 以 便每一 种人都 可以得 到我们 的论证 认为应 

腐午他 的全部 拫应。 

_ _ 

① 参见 3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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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格： 请 讲吧。 比这更 使我髙 兴听的 事情是 不多的 》 

苏： 我要 讲的故 事不像 奥德修 斯对阿 尔刻诺 斯讲的 那 么长， 
伹也 是一个 关于勇 士的故 事①。 这个勇 士名叫 厄洛斯 ，是 阿尔米 
纽斯之 子© ，出身 潘 菲里亚 种族。 在一 次战斗 中他被 杀身死 。死 
后第 十天尸 体被找 到运回 家去。 第十二 天举行 葬礼。 当他 被放上 
火葬堆 时竟复 活了。 复 活后他 讲述了 自己在 另一个 世界所 看到的 
C 情景。 他说 ，当他 的灵魂 离开躯 体后， 便和大 伙的鬼 魂结伴 前行。 
他 们来到 了一个 奇特的 地方。 这 里地上 有两个 并排的 洞口。 和这 
两个洞 口正对 着的, 天上也 有两个 洞口。 法官 们就坐 在天地 之间。 
他们每 判决一 个人， 正义的 便吩咐 从右边 升天， 胸 前贴着 判决证 
D 书; 不正 义的 便命令 他从左 边下地 ，背 上带着 表明其 生前所 作所为 
的 标记。 厄洛 斯说， 当他自 己挨 近时， 法官却 派给他 一个传 递消息 
给人类 的任务 ，要他 把那个 世界的 事情告 诉人类 ，吩 咐他仔 细听仔 
细看这 里发生 的一切 9 于是 他看到 ，判决 通过后 鬼魂纷 纷离开 ，有 
的 走上天 的洞口 有的走 下地的 洞口。 同时也 有鬼魂 从另一 地洞口 
E 上来 ，风 尘仆仆 ，形容 污秽， 也有鬼 魂从另 一天洞 CT 下来， 干净纯 
洁。 不断到 来的鬼 魂看上 去都像 是经过 了长途 跋涉， 现在 欣然来 
到一 片草场 ，搭下 帐篷准 备过节 样的。 他 们熟人 相逢， 互致 问候。 
615 来 自地下 的询问 对方在 天上的 情况， 来自天 上的询 问对方 在地下 
的 情况。 他们 相互叙 说自己 的经历 > 地下来 的人追 述着自 己在地 
下 行程中 (一趟 就是一 千年) 遭遇的 痛苦和 看到的 事情。 他 们一面 
说一 面悲叹 痛哭。 天上 来的人 则叙述 他们看 到天上 的不寻 常的美 

① 见史诗 《 奥 德修纪 > U — xii 。 奥德 修斯用 这么长 篇故亊 对法埃 刻亚国 王阿尔 
刻 诺斯讲 了自己 遇险的 经历。 这故事 后来成 了长故 亊的代 名词。 

„ ② 和 厄洛斯 ’ Hp 6<; 读音相 近的词 ％>叫， 是“英 雄”或 “战士 ”之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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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幸福 快乐。 格劳 孔啊， 所有这 些通通 说出来 得花我 们很多 时间。 

简而 言之， 厄洛斯 告诉人 们说， 一 个人生 前对别 人做过 的坏事 ，死 
后每一 件都要 受十倍 报应。 也就是 说每百 年受罚 一次， 人 以一百 B 
年算 作一世 ，因此 受到的 惩罚就 十倍于 罪恶。 举例说 ，假定 一个人 
曾 造成过 许多人 的死亡 ，或曾 在战争 中投敌 ，致 使别 人成了 战俘奴 
隶 ，或参 与过什 么别的 罪恶勾 当> 他必 须为每 一件罪 恶受十 倍的苦 
难怍为 报应。 同样， 如果一 个人做 过好事 ，为 了公正 、虔诚 ，他也 会 C 
得到 十倍的 报酬。 厄洛 斯还讲 到了出 生不久 就死了 的或只 活了很 
短 时间就 死了的 婴儿， 但这 些不值 得我再 复述。 厄 洛斯还 描述了 
崇拜神 灵孝敬 父母的 人受到 的报酬 更大， 亵 渎神灵 忤逆父 母谋害 
人 命的人 受到的 惩罚也 更大。 例如 他告诉 人们说 ，他亲 目所睹 ，有 
人问 “阿尔 蒂阿依 俄斯大 王在哪 里?” 这个阿 尔蒂阿 依俄斯 刚好是 
此前 整整一 千年的 潘菲里 亚某一 城邦的 赛君。 据 传说， 他 曾杀死 D 
自己 年老的 父亲和 自己的 哥哥， 还做过 许多别 的邪恶 的事情 。 因 
此回 答这一 问话的 人说： “他没 来这里 ，大 概也 不会来 这里了 。因 XIV 
为下述 这件事 的确是 我们所 曾遇到 过的可 怕事情 之一。 当 我们走 
到 洞口即 将出洞 ，受苦 也已到 头时， 突 然看见 了他， 还有其 他一些 
人。 他们 差不多 大部分 是暴君 ，虽然 有少数 属于私 人生活 上犯了 E 
大 罪的。 当他们 这种人 想到自 己终于 将通过 洞口而 出时， 洞口是 
不会接 受的。 凡 罪不容 赦的或 者还没 有受够 惩罚的 人要想 出洞， 
洞口就 会发出 吼声。 有一 些样子 凶猛的 人守在 洞旁， 他们 能听懂 
吼声。 于是 他们把 有些人 捉起来 带走。 而像 阿尔蒂 阿依俄 斯那样 
的一 些人, 他们则 把他们 捆住手 脚头颈 ，丢 在地上 ，剥他 们的皮 ，在 
路边 上拖， 用荆条 抽打。 同时把 这些人 为什么 受这种 折磨的 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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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还 要被抛 入塔尔 塔洛斯 地牢的 事告知 不时从 旁边走 过的人 
们。 ”他说 ，那时 他们虽 然碰见 过许多 各式各 样可怕 的事情 ，但 是最 
可 怕的还 是担心 自 己想出 去时 听到洞 口发出 吼声。 要是走 出来没 
有吼声 ，就再 庆幸不 过了。 审判和 惩罚就 如上述 ，给 正义者 的报酬 
B 与此 相反。 但 是一批 又一批 的人在 草场上 住满了 七天， 到 第八天 
上就被 要求动 身继续 上路。 走 了四天 他们来 到一个 地方。 从这里 
他们看 得见一 根笔直 的光柱 ，自 上而 下贯通 天地， 颜色 像虹， 但比 
C 虹更 明亮更 纯净。 又走了 一天他 们到了 光柱所 在地， 他们 在那里 
在光 柱中间 看见有 自天而 降的光 ( 线 的末端 * 这光 柱是诸 天的枢 
纽， 像海船 的龙骨 ，把 整个旋 转的碗 形圆拱 维系在 一起。 推 动所有 
球形天 体运转 的那个 “必然 ”之纺 锤吊挂 在光线 的末端 。 光 柱和它 
D 上 端的挂 钩是好 铁的， 圆拱 是好铁 和别的 物质合 金的。 圆 拱的特 
点 如下: 它的 形状像 人间的 圆拱， 但 是照厄 洛斯的 描述， 我 们必须 
想 像最外 边的是 一个中 空的大 圆拱。 由外至 内第二 个拱比 第一个 
小， 正好可 以置于 其中。 第二个 中间也 是空的 ，空处 正好可 以置人 
第 三个。 第 三个里 面置入 第四个 ，如此 等等， 直 到最后 第八个 ，一 
共像 大小相 套的一 套碗。 由于 所有八 个碗形 拱彼此 内面和 外面相 
E 契合 ，从上 面看去 它们的 边缘都 呈圆形 ，所以 合起来 在光柱 的周围 
形 成一个 单一的 圆拱连 续面， 光柱笔 直穿过 第八个 碗拱的 中心。 
最 外层那 个碗拱 的碗边 最宽， 碗 边次宽 的是第 六个， 依次 是第四 
个、 第八个 、第 七个、 第五个 、第 三个， 最窄 的是第 二个。 最 外层的 
那个 碗边颜 色复杂 多样; 第 七条边 最亮; 第八 条边反 射第七 条的亮 
617 光 ，颜 色同它 一样； 第二 条和第 五条边 颜色彼 此相同 ，但比 前两者 
黄些; 第三条 边颜色 最白； 第 四条边 稍红； 第 六条边 次白。 旋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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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 个的纺 锤体系 运动; 但 是在这 整个运 动内部 ，里 面七层 
转得慢 ，方 向和整 个运动 相反； 其中 第八层 运动得 最快； 第七 、第 B 
六 、第五 彼此一 起转动 ，运 动得其 次快； 有返 回原处 现象的 第四层 
在 他们看 起来运 动速度 第三； 第三 层速度 第四； 第二层 速度第 
五 整个纺 锤在“ 必然” 的膝上 旋转。 在每 一碗拱 的边口 上都站 
着 一个海 女歌妖 ，② 跟着一 起转， 各 发出一 个音， 八 个音合 起来形 
成一个 和谐的 音调。 此外还 有三个 女神， 距离大 约相等 ，围 成一圏 C 
坐在自 己的座 位上。 他们是 “必然 ”的女 儿，“ 命运” 三女神 身着 
白 袍头束 发带。 她 们分别 名叫拉 赫西斯 、克 洛索、 阿特 洛泊斯 ，和 


① 这是柏 拉图的 宇宙构 想图： 

(一) 古希 腊纺锤 （示 意图） （二） 圆 拱各圈 边口图 （从上 面看) 


入挂钩 

光往 


V 7 碗 形园拱 

Y 



1 恒星 
2 土星 
3 木星 
4 火星 
5 水星 
6 金星 
7 太阳 
8 月亮 


© at SetpTjtje? , 用歌声 诱杀航 海者的 女妖。 在荷马 史诗中 是两人 ，在柏 拉图笔 
下是 八人。 这 里无妖 精害人 之意。 

③ d Moipat (Fates), “命 运”三 女神。 拉赫 西斯决 定人的 命运。 克洛 索在三 
姊 妹中年 最长， 为 纺生命 之线者 o 阿特洛 泊斯年 最幼， 被 叫做“ 不可逆 转的阿 特洛泊 

斯”。 


綱 .._w 一 ，-… 并， .姻⑼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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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妖们合 唱着， 拉赫西 斯唱过 去的事 ，克洛 索唱当 前的事 ，阿 特洛 
拍斯 唱将来 的事。 克 洛索右 手不时 接触纺 锤外面 ，帮它 转动； 阿特 
D 洛泊 斯用左 手以同 样动作 帮助内 面转； 拉赫 西斯两 手交替 着两面 
帮转。 

XV 当厄洛 斯一行 的灵魂 到达这 里时， 他们 直接走 到拉赫 西斯面 

前。 这时有 一个神 使出来 指挥他 们排成 次序和 间隔， 然后 从拉赫 
西斯膝 上取下 阄和生 活模式 ，登 上一座 髙坛宣 布道： “ 请听‘ 必然’ 
E 的闺女 拉赫西 斯如下 的神意 ：‘诸 多一日 之魂， 你们 包含死 亡的另 
一轮回 的新生 即将开 始了。 不是 神决定 你们的 命运， 是你 们自己 
选择 命运。 谁 拈得第 一号， 谁 就第一 个挑选 自己将 来必须 度过的 
生活。 美 德任人 自取。 每个 人将来 有多少 美德， 全 看他对 它重视 
到什么 程度。 过错 由选择 者自己 负责， 与神 无涉。 说完， 神使把 
61S 阄撒 到他们 之间。 每个 灵魂就 近拾起 一阄。 厄洛斯 除外， 神不让 
他 拾取。 拾得 的人看 清自己 抽得的 号码。 接 着神使 把生活 模式放 
在他 们面前 的地上 ，数目 比在场 人数多 得多。 模式各 种各样 ，有各 
种动 物的生 活和各 种人的 生活。 其中有 僭主的 生活。 曆主 也有终 
身 在位的 ，也有 中途垮 台因而 受穷的 ，被 放逐的 或成乞 丐的。 还有 
B 男 iC 名 人的荣 誉生活 ，其 中有因 貌美的 ，有因 体壮的 ，有 因勇 武的， 
有因 父母髙 贵的， 有靠 祖先福 荫的。 还有在 这些方 面有坏 名声的 
男人和 女人的 生活。 灵魂的 状况是 没有选 择的， 因 为不同 生活的 
选 择必然 决定了 不同的 性格。 而其它 的事物 在选定 的生活 中_都 
是不同 程度地 相互混 合着的 ，和 富裕或 贫穷、 疾病或 健康， 以及各 
种 程度的 中间状 况混合 着的。 亲 爱的格 劳孔， 这个 时刻看 来对于 
C 一 个人是 一切都 在危险 中的。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们每 个人都 宁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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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别 的学习 而应当 首先关 心寻师 访友， 请他 们指导 我们辨 别善的 
生活 和恶的 生活， 随时随 地选取 尽可能 最善的 生活的 缘故。 我们 
应当 对我们 所讨论 的这一 切加以 计算， 估 价它们 C 或一起 或分別 
地) 对善的 生活的 影响； 了解 美貌而 又贫困 或富裕 ，或 ，美貌 结合着 
各种心 灵习惯 ，对 善或恶 有什么 影响； 了解出 身贵贱 、社 会地位 、职 D 
位高低 、体 质强弱 、思想 敏捷或 迟钝， 以及一 切诸如 此类先 天的或 

后 得的心 灵习惯 彼此 联系着 又 有什么 影响。 考虑 了所有 

这一 切之后 一个人 就能目 光注视 着自己 灵魂的 本性， 把能 使灵魂 E 
的本性 更不正 义的生 活名为 较恶的 生活， 把 能使灵 魂的本 性更正 
义的生 活名为 较善的 生活， 因 而能在 较善的 生活和 较恶的 生活之 
间作 出合乎 理性的 抉择。 其余 一切他 应概不 考虑， 因为我 们已经 
知道， 无 论对于 生时还 是死后 这都是 最好的 选择。 人死了 也应当 
把这个 坚定不 移的信 念带去 冥间， 让 他即使 在那里 也可以 不被财 
富或 其它诸 如此类 的恶所 迷惑， 可以 不让自 己陷入 僭主的 暴行或 
其它 许多诸 如此类 的行为 并因而 受更大 的苦， 可以 知道在 这类事 
情 方面如 何在整 个的今 生和所 有的来 世永远 选择中 庸之道 而避免 
两种 极端。 因 为这是 一个人 的最大 幸福之 所在。 B 

据厄洛 斯告诉 我们， 神使 在把生 活模式 让大家 选择之 前布告 XV1 
大家: f ‘即使 是最后 一个选 择也没 关系， 只要 他的选 择是明 昝的他 
的 生活是 努力的 ，仍 然有机 会选到 能使他 满意的 生活。 愿 第一个 
选择 者审慎 对待， 最后一 个选择 者不要 灰心。 ”神使 说完， 拈 得第一 
号 的灵魂 走上来 选择。 他 挑了一 个最大 僭主的 生活。 他出 于愚蠢 G 
和贪婪 作了这 个选择 ，没 有进行 全面的 考寒， 因此没 有看到 其中还 
包含着 吃自己 孩子等 等可怕 的命运 在内。 等定 下心来 一细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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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悔了。 于是捶 打自己 的胸膛 ，号啕 痛哭。 他 忘了神 使的鳘 告:不 
幸是 自己的 过错。 他怪命 运和神 等等， 就 是不怨 自己。 这 是一个 
D 在天 上走了 一趟的 灵魂， 他的 前世生 活循规 蹈矩。 但是他 的善是 
由于 凤俗习 惯而不 是学习 哲学的 结果。 确实 ，广 而言之 ，凡 是受了 
这 种诱惑 的人大 多数来 自天上 ，没 有吃过 苦头， 受过 教训； 而那些 
来自 地下的 灵魂不 但自己 受过苦 也看见 别人受 过苦， 就不 会那么 
匆忙 草率地 作出选 择了。 大 多数灵 魂的善 恶出现 互换， 除 了拈阄 
中 的偶然 性之外 ，这也 是一个 原因。 我们 同样可 以确信 ，凡 是在人 
E 间能忠 实地追 求智慧 ，拈 阄时 又不是 拈得最 后一号 的话， 一一 如果 
这里所 讲的故 事可信 的话—— 这样的 人不仅 今生今 世可以 期望得 
到 快乐， 死后以 及再回 到人间 来时走 的也会 是一条 平坦的 天国之 
路 ，而 不是一 条崎岖 的地下 之路。 

620 厄 洛斯告 诉我们 ，某 些灵魂 选择自 己的生 活是很 值得一 看的， 

其情景 是可惊 奇的、 可怜的 而又可 笑的。 他 们的选 择大部 分决定 
于自己 前生的 习性。 例 如他看 见俄尔 菲①的 灵魂选 取了天 鹅的生 
活。 他死 于妇女 之手， 因 而恨一 切妇女 而不愿 再生于 妇女。 赛缪 
洛斯② 的灵魂 选择了 夜鸾的 生活。 也 有天鹅 夜莺等 歌鸟选 择人的 
B 生 活的。 第二十 号灵魂 选择了 雄薄的 生活， 那是特 拉蒙之 子阿雅 
斯的 灵魂。 他 不愿变 成人， 因 为他不 能忘记 那次关 于阿克 琉斯的 
武器归 厲的裁 判®。 接着轮 到阿加 门农。 他也 由于自 己受 的苦难 


① ’Op<pe&， 宗教歌 唱家。 死于酒 神崇拜 者的一 群妇女 之手。 

② ©cct^pac, 另一 宗教歌 唱家， 由于向 缪斯挑 战比赛 唱歌， 结 果失敗 ，被 罚成了 
路子 ，并被 剥夺了 歌唱的 天陚。 参见 《 伊里 亚特》 ii.595, 

③ A’(ao 见索 福克勒 斯悲剧 《阿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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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怀 恨人类 ® ，因此 选 择鹰的 生活。 选择进 行到大 约一半 时轮到 
阿泰兰 泰®。 她 看到做 一个运 动员的 巨大荣 誉时不 禁选择 了运动 
员的 生活。 在她之 后是潘 诺佩俄 斯之子 厄佩俄 斯③， 他愿 投生为 ^ 
一 有绝巧 技术的 妇女。 在 远远的 后边， 滑稽 家赛尔 息特斯 ® 的灵 
魂 正在给 自己套 上一个 猿猴的 躯体。 拈阄的 结果拿 到最后 一号， 

最 后一个 来选择 的竟是 奥德修 斯⑤的 灵魂。 由于没 有忘记 前生的 
辛 苦劳累 ，他已 经抛弃 了雄心 壮志。 他花 了很多 时间走 过各处 ，想 
找一 种只须 关心自 己事务 的普通 公民的 生活。 他好 不容易 发现了 
这个 模式。 它落在 一个角 落里没 有受到 别人的 注意。 ftk 找 到它时 D 
说 ，即 使抽到 第一号 ，他也 会同样 很乐意 地选择 这一生 活模式 。同 
样 ，还有 动物变 成人的 ，一 种动物 变成另 一种动 物的。 不正 义的变 
成野性 的动物 ，正 义的变 成温驯 的动物 ，以及 一切混 合的和 联合的 
变化。 

总之 ，当所 有的灵 魂已经 按照号 码次序 选定了 自 己的生 活时， 

他 们列队 走到拉 赫西斯 跟前。 她便给 每个灵 魂派出 一个监 护 E 
神®， 以便引 领他们 度过自 己的一 生完成 自己的 选择。 监 护神首 
先把 灵魂领 到克洛 索处， 就在 她的手 下方在 纺锤的 旋转中 批准了 
所 选择的 命运。 跟 她接触 之后， 监护 神再把 灵魂引 领到阿 特洛泊 
斯旋转 纺锤的 地方， 使 命运之 线不可 更改。 然后每 个灵魂 头也不 

① 史诗 《 伊里 亚特* 中希腊 远征军 统帅。 出征之 初被迫 以女儿 祭神。 战 争结朿 
回国 ，自己 又被妻 所杀。 

② 阿 卡底亚 公主。 是优 秀的女 猎手。 传说 向她求 婚的人 得和她 赛跑， 输 给她的 
就得 被杀。 

③ ’ Enet 6 o 是著名 的特洛 亚木马 的制造 者《» 

④ 参见 《伊里 亚特》 ii , 212 以下 • W / 

⑤ 史诗* 奥德修 纪》 的主人 翁 9 / 

⑧ 个人命 运之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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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回地 从“必 然”的 宝座下 走过。 一个 灵魂过 来了， 要 等所有 其他的 
灵 魂都过 来了， 才大家 再一起 上路。 从这里 他们走 到勒塞 ①的平 
原 ，经过 了可怕 的闷热 ，因 为这 里没有 树木和 任何的 植物。 傍晚他 
们宿营 于阿米 勒斯河 ②畔， 它的水 没有任 何瓶子 可盛。 他 们全都 
被要求 在这河 里喝规 定数量 的水， 而 其中一 些没有 智慧帮 助的人 
便 饮得超 过了这 个标准 数量。 一喝这 水他们 便忘了 一切。 他们睡 
B 着了。 到了 半夜， 便可听 到雷声 隆隆， 天摇 地动。 所有的 灵魂便 
全被突 然抛起 ，象流 星四射 ，向 各方散 开去重 新投生 9 厄洛 斯本身 
则被禁 止喝这 河的水 ，但 他说不 知道自 己是怎 样回到 自己肉 体的。 
他 只知道 ，自 己睁开 眼睛时 ，天 已亮了 ，他正 躺年火 葬的紫 堆上。 

格 劳孔啊 ，这 个故事 就这样 被保存 了下来 ，没有 亡佚。 如果我 
C 们 相信它 ，它 就能救 助我们 ，我们 就能安 全地渡 过勒塞 之河， 而不 
在这 个世上 玷污了 我们的 灵魂。 不管怎 么说， 愿大 家相信 我如下 
的 忠言: 灵魂是 不死的 ，它 能忍受 一切恶 和善。 让我 们永远 坚持走 
向上 的路， 追求 正义和 智慧。 这样我 们才可 以得到 我们自 己的和 
D 神的爱 ，无 论是今 世活在 这里还 是在我 们死后 (象竞 赛胜利 者领取 
奖品 那样) 得到 报酬的 时候。 我 们也才 可以诸 事顺遂 ，无论 今世在 
这里还 是将来 在我们 刚才所 描述的 那一千 年的旅 程中。 


① 八如71，“ 忘记” 女神。 

② 冥国一 河名， 意 为“疏 忽”。 在后 世文学 作品中 就被叫 作勒塞 (" 忘 
记” > 之河了 ，如 《伊涅 阿斯纪 》 vU 714 以下。 




书中 各学科 专名表 3 名词 前冠词 从略。 


A 

ayaQov (good) 332 善 
ayaOot； 544 E 善人 
ayvota (ignorance) 585 B 382 B 无知 
ayvwarot; (unknowable) 477 不可知 
的 

ayptxcpot ； 不 成文的 

aypaqjoi vofiot 563 E 不 成文法 
aypoq 399D 田地； 乡间 
aStxta (injustice) 384 C 不正义 
a£L (always) 永恒 

to ad ov (that which always 
is.) 527 B 永 恒事物 
hSco 或 衫 a) 吟唱 
§8ovra; 605D 
a9avaT0i ； 不朽的 

，A0(£vaToc; xai ou8e- 

7tote 在 tt6 入入 ura “ (Our soul is 
immortal and never perishes,) 
60BD 我们 的灵魂 是不朽 不灭的 
在 9Ato? 或 （ UQXick; (wretched) 不 幸的， 
痛苦的 

ae?,iov 7] fiaxaptov 571 痛 苦呢还 
是快乐 

f/ AiS 取或 冥王； 冥国 ; 坟塞 
toc ev ^AtSou 596C 冥间 的事物 
ataxot； (ugliness) 444 E 丑 
ataOTjcrti； (sensation) 523 B 路觉 
&xo 力或 axoa 听觉 ，耳朵 

xara T^v t otJCOTiv 603 B 耳 朵听的 
otA7)8e; 376E, 443 C 真 ，真实 
d^7)0£crTaTov (to) (absolute truth) 
484C 绝 对真实 


aXoyLCTTOt; (irrational) 439 D 无 理性的 
d(xa6£a (ignorance) 350D, 351 愚昧 
无知 

a(i£tvcov 较好的 

d(Ae[vov£? T£ xat x £ tpove<; yeve- 
<T£t? 5 彳 .6D 优生 和劣生 
avayxr] 必须; 必然 

Atofi^Seta avayxr] (necessity of 
Diomede) 493 D 迪俄墨 得斯的 
必须 

avapfjtoaTo; (unbarm onio us) 547 不 
和谐的 

avapfiocTTov (vo ) 不和谐 
avapfAOGTta 不和谐 
avSpstoi； (brave) 395 C, 435 B 勇敢的 
avSptavTo ncioq 540 C 人像離 刻师 
dv67itaTyj(i0(7UV7) 598D 不知 ，无知 
avftp (man) 449 人 ，男人 ，勇 敢的人 
av0pco7co<; A 

to av0pO7i:ov Tqq 9 uae<oq 589D 
人天性 中的人 性部分 
avoSo? 517B 向上 的道路 ，上 升过程 
ccvo^otoT7)(； 547 不像， 不一致 
dvT£t7reiv (controvert) 487 B 皮驳 
avnXoYta 539B 争吵 * 争论 
dvTtXoytXYj texv] (art of contradic- 
tion 454 争 论艺术 

dvt>7l60ETO<； 商于假 设的， 不需要 假设的 
to avb7to06Tov 511B 高于 假设的 

dvw^aXta (unevenness) 547 不平 ，不 
# 平衡 

(X7tOXTEtVCO 557 打死， 判死刑 
apV^piov 581D 银子 i 银币；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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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国 


dpet*^ (virtue) 444 E 美德 
384C 善 
492 至善 
602D 数数目 

aptBtiov (number) 522 C 数目 
apKTTOXpaTta (aristocracy) 445D, 
544 E 贵 族改治 
ap{iovCa (harmony) 531 和音 
397 B 声调 
601 B 曲调 

appuO^o; (the bad rhythm) 40CIC 坏 
的节奏 

apTiov (even) 5 10C 偶数 
apx>j (first principle) 510 B 原理； 起点 
为 7iaVT0<; apx*n 511 B 绝对 
原理; 总起点 
祕 533C 前提 ，起点 
608 B 权力 

fipxov (ruler) 458 C， 340 C 统治者 
apxoticvoc (subject) 340 B (被统 治的） 
人民， 老百姓 

在 o0£veta (weakness) 444E 软 弱无力 
563 公民 ，（ 雅典) 城 市居民 （区别 
于只有 公民扠 而无政 治权的 
aoTpov (star) 530 天体 
530 B 星体 

doTpovojiia (astronomy) 5 27D 天文学 
400 C 丑 

av\o<; (flute) 399D 长笛 

ctTinta 492D (雅典 法律） 剝夺 公民杈 

ft 试 i] 或 aCJhmc; 528B 增大 

SsUTEpa (Tp[TY)) 第二维 （第 
三维） 

& 9aVL^co 消灾掉 ，除去 

Piov avSpot; dtpavt^cov 565 E 谋 
害人命 

cc9poCTuv7j 585 B 无智 ，不智 

B 

paGoc (depth) 528 B 厚度 ，深度 ，髙度 
papuc, eta, u 602D 重的 


paCTtXeta (royalty) 445D 王政 
最好的 

TO p£ 入 TtfTTOV Tf\c, 603 心 

灵的最 善部分 
po7)06(； (aid) 414 B 助手 
pouXeaBat (willing) 437 B 希望 

r 

yeypati^evot; 成文的 

yeypa^evot vo^tot 563 E 成文法 
ytvtOL 547 种，] fil 统 
ycveatt； xal qiBopa (generation and 
decay) 485 B 产生 与灭亡 
yeveitTK； (genesis) 525 C» 526 E 产生 
世界 ，变 化世界 
Y^vot； 产生 ，家族 ，种 ，类 

tcc y^vvj, xP U(y o5v re xai apyupouV 
xal xal cn87ipouv 547 

四种人 :金种 、银种 、铜种 、铁种 
yswatot; (well-born) 494 C 出 身髙贵 
的 

yew^eTpia (geometry) 510C, 526 C 
几何 ，学 

yscopyta 547 D 农业 
to Ytyvoftevov te xal a7r:oXXu(jtsvov 
(the world of becoming and 
passing away) 508 D 生 灭世界 
yvcoaTOt； (knowable) 477 可知的 
YUjivaanx^ 376 E 体操 
ycovta (angle) 角 （几 何图） 

ycovicov rpirra £i8y) (three 
kinds of angles) 510 C 三种角 

A 

SdxTuXo? (dactyl) 400 B (诗 的） 长短 
短格的 （节 奏） 

SavEicrtxoq (borrowing) 573 E 借贷 
Ssa(i<OTO(； aT07to(； (strange prisoner) 
515 奇特 的囚徒 

ST^oxpaTta (democracy) 544 C 民主 
制度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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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j^oxpaTixoi； (the democratic) 545 
民 主分子 

^populace) 463 人民 
565 平民 

8ta? 石丫 ojtai M 论 ，交谈 

tou 8ta^£y£a0at Suvajxei (by 
the power of dialectics) 

511B 凭 着辩证 的力量 
SiaAexTog (dialectic) 454 言语， 谈话 
StaXexrtxot (dialecticians) 531 E 辩 
证法家 

Sidfterpov (diagonal) 510D — E 对角 
线 

Stavo^a 思想 

Siavo^a T£ xat So^a 496 思想 
和亲见 

Siavoia (mind or understanding) 511 
D 理智 

St 为丫 rjcru; 叙述 (文 体） 

a 7 ：Xjj 5t7]y^act (by pure narra- 
tion) 392D 单 用叙述 
St0upa^poc 394 C 酒神 贽美歌 
Sixaiot； 544 E 正义者 
Sixaioauvrj (justice) 331 C 正义 ，公正 
Sixaax^Q (judge， jury) 348 B, 425 D 
法官, 审判员 ，公 证人， 陪审员 
S4a 或 沉柄 (thirst) 437 B 干渴 
865a 477B, 412E 意见 
412E 信念 
581 B 荣誉 

to SoSa^Tov Tipoq to 丫 vcoaT^v (the 
opinable to the knowable) 510 B 
可 意见世 界与可 知识世 界的比 
8ouXo<; (slave) 463 B 奴隶 
${)va(U(； (potency, quality) 443 B 品 
质 ，能力 

SuvaaTeta 544D 政权; 国家 •，世 袭的君 
主国 

Suo 476 二 

Swptan 399 用多 利亚调 


E 

eyxco^Ltov (praise ) 赞辞 

Ta lyKco^ta tolc; dyaSott; 607 

赞 美好人 的颂诗 
lOeAeiv 437 B 愿望 
elSoc (form) 435C — E 种 
(idea) 435 B 概念 
(form, idea) 596 形式 或理念 
ctSw;, e[S6t £(； (known) 510C 已知的 
slxaata (conjecture) 511 E 想像 
stxcov (image) 510 影像 

(comparison) 487 E 養晚 
hi etxovcov Xey^tv 4S7E 用餐晚 
说话 、 ， 

xox xptmc xai dywv 
565 C 控诉 、审理 和争讼 
a^ayyeXta xai xpiasu; xat 
ayoveq 7isp£ … 565 C 互相检 
举 ，告 上法庭 ，互 相审判 
Ix-pa XAco 赶走 ，逐出 

expaXXco ttva ex t^c ； 7ro?isco (； 
557 把 某人驱 逐出国 
eXaTtcov602D ( 较 ) 小 （的 ），（ 较 ) 少 （的） 
lAcuOEpta 557B 自由； 独立 
IXeu0epioc 557B 自由的 ，独 立的 
IX£u0£poc 395 C 自由的 
i^.OQ 我的 

TO T£ IfjlOV XOtt TO OUK IfiOV 

462C “ 我的 ” 和 “ 非 我的 ” 
e^etpia (experience) 484 D 经验 
EfiTTeipta ts xat (ppov^cret xat 
入 6 丫 tj>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and discussion) 582 用 经验、 
知识和 推理以 (one) 476 “ 一 ” 
Ivtauroi ； ... ^rjv ... wpa 527 年…月 
…季 

hvon'kioc, pi>Qy.o<; 400B 进行曲 的节奏 
Ivouaa 本有的 

... entCTT7)fA7]V r^v evouaav exdcr 
tou SuMa^iv ev ryj tpuxii 518 C 




T_wWHwi_^rffirtw 断 r i» iifftrniT'irr^irf'ir ^ , ^ rT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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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现在 的论证 说明） 知识是 
每个 人灵魂 里本有 的能力 
ege^eyX^v 反驳者 
(itfioufievot roue 
auTot a^ou^ £入£ 丫乂 oucri (imita- 
ting confuters, they themselves 
confute others.) 539 B 他 们模仿 
别人 的反驳 ，自己 也来反 驳别人 
e^exovra xa 602 C 凸的 （东 西） 

435 B 性格 
511D 心 理状态 

ETttQutnrjTixot; (appetitive) 439D 欲望 

，的 

£7«6up]T % 热爱者 

GoqJta? £7U0ii^7]T^(； 475 B 智慧的 
爱好者 

l7U0utiLa (appetite) 581, 437 B 欲望 
£7ttxoupO £； (helper) 414 B 辅助者 

ol £7i£xoupot xat ol apxovt£(； 
545D 帮 助者和 统治者 
£7UC7Tyj^7] ^ e7U(mQ[jioCTu\y) 598D (科 
，学) 知识 

e7UT^S£V{xa 424D 习惯 ，风俗 

v6(xo(； tc xat emTrjSeu^ a484B 
法律 和习惯 

E7UT7iS£uatc; (pursuit) 453 E 职业 
inixtipa, 608 C 报酬 
tnoc; (epic) 394C, 379 史诗 
Ipcorav 问 

to epwxav xat anoxp[v£c0at 
487B 问签 

erepm 557 反对派 ，反 对党人 
eCSctifuov 540 C 讳人 
419 幸福的 
354C 快乐的 

euSoxi^TjCTu; (repute) 358 名 ，令名 
tiizlioL 444E (身 体) 坚 强有力 
eu0U(； 直的 

Ta s 沉 £CC 602C 直的 （东 西） 
Eupufluoc (the good rhythm) 400 C 
好 的节奏 


400 C 美 

t\>xr] (a day-dream) 540 D 空想 
evxog (wish-thought) 450D 空想 
£X^pa (hostility) 470 B 冲突 ，敌对 
£X0po? (enemy) 町1 敌人 

z 

^coypatpoQ 596 E 画家， 艺术家 
^wov 596 C 动物 

H 

$ 丫叩 Sv 566 E 领袖 
yihovr\ 439D, 581, 583C 快乐 
为 S6; (比： 为 5£cov 最： 巧 SidTot;) 583 D 
怏乐的 

7]8r) (moral qualities) 545 B 道德品 
质 

^eoq, 7]07] 435 E, 544D 习惯 
424D 性格 

7]fi£pov (r7j^ 9uoecoc;) 591 B , 589D 
(人 天性 中的） 温 驯部分 ，即 ，人 性部分 
(和 ayptov 96crcco (； 对立） 

(heroic foot) 400 B (诗 的） 英 
雄体的 （节 奏） 

583 C 平 静状态 

o 

5-avaroi； (death) 492D 死 ，处死 ，死刑 
神的； 神 一般的 

TO ^£10V T7]i； cp6uew(； 589D 人 
天性 中的神 性部分 
^7)pux>87]g 野 兽的; 兽 一般的 

Ta ^TjpiwSiQ 589 D 

人天性 中的兽 性部分 
0-prjvoc; (lamentation) 387 E 挽歌 ，丧 
歌 

^privwSstc； ap(xov£at (dirge-like mo- 
des) 398 E 挽歌式 的调子 
^UficetSet； (high spirit) 435 E 激情 
(在 理智 和欲望 之间） 

(high spirit, Thumos) 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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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 

TO w e^outi£0a 439 E 我们借 以发怒 
的 那东西 ，激情 

I 

rappoc (iambic) 400 B (诗 的） 短长格 
的 （节 奏） 

totfApog 6 602 B 抑 扬格； 抑 扬格诗 
^oxi 398 E 用伊奥 尼亚调 
lUtx (idea) 486 E, 596 B 理念 

7| tou a^aScO tS£a 508 E 善 的理念 
EStty 458 C 私有 
rStog 543 B 私有的 > 自己的 
ESlWT7 ](； 私 学教师 

juffOapvwv 493 收 取学费 

的私 人教师 
t£p£La 461 女祭司 
tepsuc 393 E， 461 男祭司 
tco<; 553C 平等的 ，平 权的 
avtcroc 558 C 不 平等的 
taoTTjc 558 C 平等 
ttra to£ 602 B 相等 （的 东西） 
taTTjfu, tffTOtvat 602D 称 (重 量） 

K 

>cotxta (vice) 384C 恶 
xxxov (evil) 332 恶 
xaAXoc (beauty) 444 E 美 
aUTO xaX^og 476 C 美本身 
入 o; 602 优 
jtajiTxu^ot ; 弯曲的 

to xaji7tuXov 602 C 曲 （的 东西） 
xard yetoc 地下的 

ev xotTayEtcp oEx^oet c7i7]Xatco58i 
514 在一 个洞穴 式的地 下室里 
xevoTTjq 585 B 空 ，缺 

X£VOT7]t ； 7T£pt E^C0 (； 

5B5B 心 灵常态 的空缺 
xIpSo? 581 利益 
jo] 舯 u 552C 雄绛 

Xt6apa (cither) 399 D 齐萨拉 琴， 七弦 


竖琴 

ktv-^aic; 583 E 运动 
557 签； 抽签 

ctTto xXrjpcjv at apxat Iv aux^ 
ytyvovTai 557 官职抽 签决定 
xolKoq 四的 

toc xoUa 602 C 凹 （的 脔西） 
xot\oc； 543 公共的 } 公有的 
xotvcovta (communion) 450C 公有 
xoivcovia 丫 uvatX(iv re xal Tzai- 
Sov Tor^ tpuAa^c 461 E 护卫者 
之间的 妇女儿 童公有 
7) [jiev 7)Sov ^(； te xat ^vnr}Q 

xotvcovia 462 B 同 甘共苦 
X07TTC0 605 D 播打 
xpstTxcov 339B (较) 强者 
XTijan; (possession) 543 B 占有 
XpTQftarcov *5 7ta(Scov xat ^uyysvcov 
XT^atc; 464 E 财产、 儿女、 亲属的 
私有 

xwpcc (cube) 528p 立体 
xco[icoSLct 394C 喜剧 、 

A 

(to) ?v£ ： ovtco8s (； ts xctt o<peco8eg 590 
B 狮性 或龙性 

Xoytcr^ov (calculation) 522 C 计算 
入 o 了 tcrfjt6：; (reason) 439 D 理智， 计算， 
判断力 

(reckoning) 510C 算学 
入 。丫 idTixi ts xoci apt0fjt7]TLX^ (reckon- 
ing and the science of arithmetic) 
525 算术 和算学 

(to) XoyiaTtxov to iv 602 E 心 
灵的理 性部分 
Tvoyot； 398 B 语言 
(words) 400 D 文词 
(argument) 367 B, 518C 论证 
(account) 5 10C 说明、 

(reason) 604 B 理性 

^cyov 610 (这） 是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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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国 


(ratio) 509 D 比例 
XuStaTt 398 E 用吕 底亚调 
Upa (lyre) 399D 竖琴， 七弦琴 

M 

fiaxapioq 571 幸福的 ，富 裕的 
(xaxocp(ov VTjaoi (Islands of the Blest) 
519C 幸福岛 

xal ajjuxpov 524 C 大和小 
^et^cov 602D (较) 大 (的） 

^tETpeiv 602D 1 :( 长短） 

398 C 诗歌 

fi£totxo(； 563 外来的 依附者 ，外侨 
H^Tpov (诗) 格 ，韵律 

avev> (jtETpoo 393 D 不 用韵律 
ta(A£o(iai 539 B 模仿 
394 C 模仿 

398 E 用 混合吕 底亚调 
jitcBoaorif]? te xat rpocpsuc; 463 B 纳 
税者和 供养者 

Utaeo? (reward) 358 利 ，拫酬 

(pay) 543C 报酬 ，薪水 ，奖励 
^uao 87jftCK ； 566 C 敌 视人民 政扠的 
tiovotXTj 376 E 音乐 
㈤ 9o? 398B 故亊 

N 

voTjcrtc (intellection or rearon) 511 E 

理性 / 

vo7jat(； 力或 ah 3 voTjaLt; 525 

纯 粹理性 

t« eyspTixa vo^aecoq 524D 要求 

理 性思考 的亊物 
votjtoc; (intelligible) 可知的 

to vot)tov, to opaTov 524C 可 

知事物 ，…可 见事物 
6 voyitoc T07iot; (the intelligible 
region) 508C 可理 知世界 
v66oc 非 婚生的 (子 女） ，假的 

6 uo0og ... 6 yyiiatoq 536 假的 

和真的 


vcfJto0£T7)t; (lawgiver) 458 C 立法者 
votioc： 604B, 424 E 法律 
( tcc ) vooufieva 508 C 可理 知事物 
v6av](i.a (disease) 439 D 疾病 t 恶 

TO XaXOV TE Kat TO VOCTTQfXa 609 
恶或病 

voao (； (disease) 444E 疾病 
vov<; (reason or intelligence or sense) 
511D, 490B, 494D 理性 

E 

亲属 ，亲近 ~ 

wg byyev 为!； ouaa xy re 0et(t> xat 
dSavaTy xat aet ovtt 611E 
(灵 魂) 凭着 和神圣 、不朽 、永恒 亊物之 
间的亲 近关系 

^uftcpepov (advantage) 339 利益 

TO TOU XpElTTOVO^ ^U^IpOV 339 
强者 的利益 

^utA^uAaxeo (coguardians) 463 B 护 
卫者 同事们 

^uvapxovTsa (corulers) 463 B (统治 
者 r 同專 们” 

^evc £； (the foreigner) 563 外 国人； 外 
国的 

ts xat 5u(i<pwvia 591 D 秩 
序 和和谐 

gucjcrtnov 或 547 D 公餐 

o 

oSuptioc 605D 悲叹 ，诉苦 
0LX£TY]C 547C 彳卜人 ，家 庭奴隶 

otxerat te xoci Sou\ol 547 C 
仆人 和奴隶 

oXoi elai 377 E (他 们的） 本性 
oXtyotpxia (oligarchy constitution) 
544 C 寡 头政制 
oXtyapxtxoq 545 寡 头分子 
6ji,0L0Tr )(； 比嗓 

办 7l£pL TOV ^XlOV OtlOtOTTlt ； 

5Q9C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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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 ^ ov 476 E 有或无 

(to) ov te xat dX7j0eta (reality and 
truth) 501 D 实在 与真理 
(to) opav 518D “ 视力” 

，..oo tou sjjtnotYjaat aut^ to 
opav， aXV ox; ex 0VTt 
a«To, ...( 教育) 不是要 在灵魂 
中创 造“视 力”， 而是肯 定灵魂 
本身 有“视 力”… 
opaTo? (visible ) 可见的 

6 opaTog -cotioc 508 C 可 见世界 
to oparov 524 C 可 见事物 
opyava Ta (instruments) 399 E 乐器 
opy^ (anger) 440 忿怒 
oato^ 395 C 虔诚的 
oupavoc 3^ 

Ta ev oupav^ 596 C 天体 
6p,ovo£6> 545 D 意 见一致 
ovaia (essence) 485 B 实体 ，本体 

(essence) aXrfieicc te oiiaia. 
525 C 真理 和实在 

553 B 财产 

S 中 w 眼睛 

xam otjjtv 603 B 眼 睛看的 

n 

7ta07)(ia (affection) 439 D 情感 
^a0o? (affection) 435 B， 604 B 情感 
JtaiSeia 423 E 教育 
Travapfiovia r« 399D 多音 调乐器 
7capa8ety(jta (pattern) 592 B» 484 C 
原型 

T：apatp£Ct<; t^c; ouota<; 573 E 抵押 
7capavo[ita 424D 非法 
napavotioc 571 B 非法的 
TiivTK 552 B 穷人 
7tsrva 或 TielvT) 437 B 饥饿 
^£V0c<; 605D 悲伤 

xtva tc5v vjptocoM ev tc£v0u ovta 
^ 6050 某一英 雄受苦 
nspicixoi (perioeci) 547 C (斯 巴达） 


边民 

TtspiTTov (odd) 510C 奇数 
titjxtic ; (harp) 399D 竖琴 (吕底 亚的） 
JttaTit； (belief) 511 E 信念 
tcXeov 602D (较） 多 （的） 

7tX^pcoCTt(： (repletion) 439D 满足 ，填满 
7tXouatO(； (rich) 494 C 富 有财产 （的） 
7c>.outoc 562 财富 
7iot7jttx6(； 393 E 诗人 
no\syLiO (； (foeman) 41 4 B 敌人 
roc 7ioXvap^6vioc 399D 多调的 （乐 器） 
T<x TcoAuxopSa 399D 多弦的 < 乐器） 
7：oL7|(n<; (poetry) 595 诗歌 s 诗艺 
7ioXe(iO(； 470 B 战争 
7ioAt(； (state, city) 435 E 城邦 
351 B 城国 
449 国家 

TtoXtreta 544, 424-E 政 治制度 
424 国家 

(constitution) 449 体制 
Tco^trrji； 370 C 公民 
7TOV7Jp^X 602 劣 
609 病 

7XpO£(TTC0(； 565 E 领袖 

6 8^ou Trpoearcoc; 565 E 人民领 
袖 

TtpoaoSo£； 573 E 收人 ，进款 

P 

pa^So; 395 (史 诗） 朗诵者 ，叙 述者 
(speech) 393 B 道白 ，对话 
ra tou 7iot7jTou Ta p.£Ta^u 
tojv piiazoiv 394 B 对话 之间诗 
人所写 的部分 
Mtcop 348 B 辩护人 
puB^oc; 397 B, 601 B 节奏 ，音步 

s 

oxta 510 阴影 

Y| CTXta ^ U7I0 TOU 71 ： Up6g 51 5 
火 光投射 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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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Toqpta 350 D 智慧 
cyo^tar ^ 诡辩家 

aoptOTTjc； tBtcortxoi； 492 私 人诡辩 
家 596D 智者 
aotfog 435 B 智葸的 
crtaaiQ (faction) 470 B， 545 D 内 IX， 
不和 ，分歧 

cuxoq)ctvT7](； 553 B 告密者 ，诬 告者 
dupty^ (piccolo) 399 D 短笛 
ouvtovoXyStCTTt 398 E 用 商音吕 底亚调 
?rx*otiaTa xa 5 IOC 各 种图形 
(TOT^p T£ XKl £7UXOUpOC； 463 B 保护 
者和 辅助者 

croqjpcov 435 B， 395 C 有节 制的， 节制 
的 

T 

510 B 结论 

TsrpaYovov (square) 510D — E 正方 
形 - , 

T£xvv) tz xal ETUCTTyjp^ 522 C 技术和 
科学 , 

7) Ti^cxpaTtoc t) nfi(xpxtcx 545 B 荣替 

政 制或荣 誉统治 

(property, qualification) 550 

D 财 产资格 

a7T0 ufX7]^droiv 550D 根据财 
产资格 

TOXOC ； 利息 ，孩子 

7icX?.a7r^aatO (； toxoc 555 E 商利贷 
rpOLy^iOL 394 B 悲剧 
Tp (丫 covov (triangle) 399 D 特 拉贡琴 
Tpocp*^ 423 E 培养 

(sustenance^ 543 C 食物 ，供养 
Tpoxct^c? (trochaic) 400 C (诗 的） 丧 
短格的 （节 奏） 

Tupavvtq (tyranny) 544 C 僧 主制度 
TUpavvixog (the tyrant) 545 僭主 

Y 

uytsta 444 E 健康 


u^vo^ (humn) 607 诵歌 

u^voq 6eotg 歌诵神 明的诗 
U7i：60£enc; (assumption) 510 B 假定 
UTtoBeaetc aura (absolute ass- 
umptions) 5 10C 绝 对假设 
y7ioxptr^(； 395 演员， 回答者 
uncuota (allegory) 378D 离言 
6^7]>.6(； 髙的 

utpTjAo — Aoysoptat 545 E 用悲剧 
的 崇髙格 调说话 

0 

(pavxac7[xa 影子 

to lv toTc u8aat qpavraa^a 510 
在水里 的影子 
tpauXoc 低践的 

tc5v (pauAcov tt 603 (我 们心灵 
的） 某一低 贱部分 
<p9opa 灭亡 

yevofJtEVtj) nocvTi cp0op<x Icmv 
545 一切有 产生的 事物必 有灭亡 
581 爱 

cpUoc 414 B 朋友 

fpiXcxep^eQ to 581 ( 心 灵的） 爱 利部分 
(ptXoXpVJ^CCTOV TO 581 (心 灵的） 爱钱部 
分 

9tX2^a07]<; 581 B 爱学的 
(pi^ovtxot; 545， 581 B 爱胜的 
(fiXoao^ 475B，58iB 爱 智的； 哲家学 
(ptXoxttJtoi ； 545, 581 B 爱敬的 
cppovy]CTt (； 496 思想 
q?pUYtcrrt 399 用佛罜 其亚调 
(pu?.a5 (guardian) 414 护卫者 
cpiScts (mature) 453 E , 4S5 天性 ，棄较 
TpttTfx yivyj qjycrecov 435 B 三种人 
ra ex ttjc <pvoji£va 596 C 植物 
光 

TO TOU 7jXtOU CpWC 515 E 阳光 

X 

Xa^apoc； 萎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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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Xapat (ap^ovtat) 399 靡 麻之音 
Xetpoxexvta 547 D 手工业 
Xpeoi xa 566 E 偾务 
xprim (money) 580E 金钱 、財物 
(fine) 492D 罚款 

tp£uSo<; to 485 C 假 


ax; aX7i0oig ({jsuSoi ； 382 B 真的谎 
言 [lIv hri ovn 屮 e5So; 
382C 真 的谎言 
如⑹ (soul) 382B 心灵 ，灵德 

a 

^ me 曲调 
cocpIXeta (benefit) 520 利益 




人名地 名索引 之一 


中 文译名 

希腊 文原名 

英 文译名 

三 画 

马 叙阿斯 

Mapau«<; 

Marsyas 

四 画 

巴拉 米德斯 

IIccXatirjSTi^ 

Palamedes 

厄洛斯 

’Hp 如 

Er 

厄 佩俄斯 


Epeius 

戈 艺女神 

Morjcrai 

Muses 

月神 


Moon 

比當埃 夫斯港 

netpato^ 

Peiraeus 

开 奥斯岛 

Kioq 或 Kiwc 

Ceos 

开 俄斯岛 

Xto<; 

Chios 

乌 拉诺斯 

Oupavo^ 

Uranus 

五 画 

古各斯 

Tuyo? 

Gygc 

w 必然” 

*Av<xy^ 

Necessity 

皮 塔科斯 

IltTraxoc 

Pittacus 

卡克冬 

XaXxTjSwv 

Chalcedon 

尼克 拉托斯 

NtXY)p!XT0? 

Niceratus 

尼 客阿斯 

NtXLOf ； 

Nicias 

尼俄珀 

NlOpY) 

Niobe 

六 画 

吕底亚 

AuSta 

Lydia 

吕 西阿斯 

Auota? 

Lysias 

吕 萨略斯 

Auaavtac 

Lysanias 

伊 达山的 

’ISatoc; 

Idas 

伊里翁 （特 洛亚） 


Ilion 

伊纳* 斯 

'Ivaxot； 

Inachus 

伊塔卡 

10axy) 

Ithaca 

伊斯 梅尼阿 

'Icr^ta^ 

Ismenias 

伊 奥尼亚 

Icovta 

Ionia 

多利亚 

Acoptt; 

poria 


所在 原页码 


399 E 


522D 
614B 
620C 
364 E 
364 E 
327 
600C 
600 B 
377 E 


359D 
617 B 
335 E 
328 B 
327 C 
327 C 
380 


359D 
328 B 
330B 
391 E 
393 B 
381 D 
393 B 
336 
399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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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阿斯 

Btac 

Bias 

335 E 

毕达哥 拉斯浓 

IIu0oty6p£ioi 

Pythagoreans 

530D 

色雷斯 

©P^XT] 

Thracia 

435 E 

色 當斯人 


Thracian 

327 

色拉叙 马霍斯 

@paau{xaxo(； 

Thrasymachus 

328 B 

色弥斯 托克勒 

©EJUCJTOXX^f ； 

Themistocles 

329 E 

西 西里的 

StXE^lXOt ； 

Sicilian 

404D 

西 蒙尼得 

Zlf4C0Vt87 ](； 

Simonides 

331D 

七 画 

麦 加拉人 

Meyapot 

Megaran 

368 

克尔 贝洛斯 

Keppcpot; 

Cerberus 

588 C 

克迈拉 

Xitiaipa 

Chimaera 

588 C 

克 法洛斯 

Kecpa 入 0(； 

Cephalus 

327 B 

克 勒托丰 

KXsito^Sv 

Kleitophon 

328 B 

克洛索 

KXcoBw 

Clotho 

617C 

克 罗诺斯 

Kpovoc 

Cronos 

377 E 

庇西亚 

IIuBia 

Poythia 

540C 

忒拜人 

©Tjpaioc 

Theban 

336 

佛 里其亚 

Opuyta 

Phrygia 

399 

玛摩斯 


Momus 

487 

苏 格拉底 

SuXpOCT7]C 

Socrates 

327 

阿得 曼托斯 

’ASKpavTOi： 

Adeimantus 

327 C 

阿雅斯 

Atag 

Ajax 

620B,468D 

阿 克琥斯 

*Axi^^£uc 

Achilles 

388 

阿 里斯同 

*AplOT&)\ 

Ariston 

327 

阿 里斯托 纽摩斯 

*Ap(OTCO\UtlO (； 

Aristonymus 

328 B 

阿 尔戈斯 

,'ApYOC 

Argos 

393 E 

阿 尔蒂阿 依俄斯 

*ApSLato; 

Ardiaeos 

615C 

阿尔 刻诺斯 

*AXxtvooc; 

Alcinous 

614 

阿尔 米纽斯 

*AptI£VtO? 

Armenius 

614B 

阿尔赫 洛霍斯 

*ApxiXoxo<; 

Archilochus 

365C 

阿斯克 勒比斯 

’Aax 入 717u6 (； 

Aesculapius, Asclepius 

405D— E t 
403 B 

阿 泰兰泰 

*AxaXdvTa 

Atalanta 

620B 

阿特 瑞得斯 

， ATpd87 ]£； 

Atreus* sons 

393 

阿特 洛泊斯 

’'Atponog 

Atropos 

617C 

阿米勒 斯河， 忘记/ 

” ’A 一入 Tf]; 

River of Forgetfulness 

621 

之河 

阿波罗 

’A7i6 入入 ov 

Apollo 

383 B 

向 革俄斯 

’Ap 丫 do; 

Argive 

381D 


438 


理 


想 


国 


Egypt 

Aeschylu 

Glaucus 

Glaucon 

Themis 


Abdera 

Agamemnon 

Aglaion 


600 C 
383 B 
439 E 


Lachesis 

Peirithous 

Pelopidae 

Perdiccas 

Periander 

Peleus 

Damon 

Daedalus 

Zeus 

Xerxes 

Diomede 

Fates 

Bendis 

Midas 

Euthydemus 

Eurypylus 


617C 
391D 
380 
336 
336 
391 C 
400B 
529 E 
379 E 
336 
493D 
617C 
354 
408 B 
328 B 
405 E 


Pindar 

Cocvtus 

Orpheus 

Syracusan 

Polemarchus 

Paeania 

Patroclus 


331 

387 C 
620 
404D 

327 B 

328 B 

388 D 


Hades, house of Hades 363 D 


Charmantides 

Charondas 


328 B 
599 H 


阿布 德拉城 
阿 加门农 
阿 格莱翁 

八 画 

拉 赫西斯 
佩 里索斯 
佩洛 E 达 
佩狄卡 
佩里 安得罗 
佩莱斯 
戴蒙 

戴达 #斯 
宙斯 

泽 尔泽斯 
迪俄 墨得斯 
命运 二女神 
朋 迪斯节 
弥达斯 
欧 若得摩 
欧 律皮吕 

九画 

品达 

科 库托斯 
俄尔菲 
叙 拉古的 
玻勒 马霍斯 
派尼亚 

派特罗 克洛斯 
哈得斯 ，冥国 
哈曼 提得斯 
哙 朗德斯 

十画 

埃及 

埃斯 库洛斯 
格 劳卡斯 
格劳孔 
泰米斯 
特洛 亚战争 


'"Apo^pa 
’A 丫么 oc€cov 


Aaxscri^ 

IletpiOout ； 

IleAoTiLSag 

IlepStxxac 

IleptavSpoc 

IlTjXeu? 

Aapcov 

△octSa 入 ％ 

Ato^ 

AtO^S7]q 

MoTpai 

BevSig 

Mt 8a; 

Eu0i»8rj|io? 

EupU7iuAo? 


IIivBapoc 

Kaixaroc ； 

*Op;peug 

Zupaxoaiot ； 

noXe^apxoi； 

Ilaiavuoc 

IlaTpoxXo;; 

XaptiavnSvj<; 

XapaivSac; 

ALYD7IT0(； 

入 oq 

r 入 a5xo<; 
rXaixwv 

0£JXU； 

TpwLxa (xa) 


D 

6 117 0 0 

3 6 12 8 8 

4 3 6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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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妗 


索福 克勒斯 

SotpoXXeTQi ； . 

海神 波塞顿 

IloaeiScov 

海 女歌妖 

al Sap-fjvec; 

荷马 

* Oji ,7) pG ；； 

浦吕 达岛斯 

IlouXuSajjiai ； 

十一画 


梅诺 提阿德 

MevoiTtaSTjf ； 

勒翁 提俄斯 


勒塞， “忘记 ”女神 

AtjGt ] 

菲 尼克斯 


萨尔 m 冬. 

SapTiTiSoiv 

十二画 

雅典人 


雅典娜 


普洛 蒂卡斯 

npoStxoc ； 

普罗 塔戈位 

npcotayopac 

普 罗图斯 

IIpwTsug 

普 拉纳酒 

npd^vsios oI\oc; 

«奥 德赛》 

'OSuaaeta 

奥 德修斯 

'OSuaasuq 

奥托 吕科斯 

AuroXuxoc; 

提修斯 

©7)( TEU (； 

斯特 m 霍洛斯 

ST 7]( JLX 0 p 0 q 

斯 土克斯 

2 成 

斯 基泰人 

Sxu6ix6 (； 

斯库拉 

SxuXXtj 

腓尼基 

OoTviS 

十三画 

福库 利得斯 

OoJKuXtSTfH ； 

塞里 福斯人 

Sepicptoc; 

塞尔 息特斯 

0£ patT 7)(； 

塞蒂斯 

©en<; 

塞 亚格斯 

©EOCYTQQ 

十四画 

赛 缪洛斯 

©ajxupai; 

赫泣 

，'Hpa 

赫拉 克勒斯 

*HpaxX£i (； 


Sophocles 329 B 

Poseidoa 391 D 

Siren 617B 

Homer 334 

Polydamas 338 C 

Menoitius 1 offspring 3S8D 
Leontius 439E 

Oblivion 621 

Phoenix 390 E 

Sarpedon 388D 

Athenian 330 

Athena 379 E 

Prodicus 600 C 

Protagoras 600 C 

Proteus 381 D 

Pramnian wine 405 E 

Odyssey 393 B 

Odysseus 334 

Autolycus 334B 

Theseus 391 D 

Stesichorus 586 C 

Styx 387C 

Scythian 435E 

Scylla 588C 

Phoenicia 414C 

Phocylidcs 407 

Seriphus 329 E 

Thersites 620 C 

Thetis 381 D 

Theages 496 B 

Thamyras 620 

Hera 373D 

Heracles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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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国 


赫 律塞斯 


Chryses 

392 E 

赫戎 

Xetpuiv 

Cheiron 

391 C 

赫 西俄德 

'HatoSoi; 

Hesiod 

363 B 

赫淮 斯托斯 

'Hqjataroc 

Hephaestus 

378D 

赫勒 斯滂特 

^EX^ajtovxo? 

Hellespont 

404C 

赫克托 

r/ EXT0p0 (； 

Hector 

391 B 

赫罗 迪科斯 

( Hpo5txo<; 

Herodicus 

406 

十五画 

S 涅 位俄斯 

MsvsXetOf ； 

Menelaus 

408 

潘 菲里亚 

Ilafi^uXta 

Pamphylia 

614£ 

潘 达洛斯 

ndvSapog 

Pandarus 

408 

十六画 

默 塞俄斯 

Moucaiog 

Musaeus 

363C 


人名 地名索 引之二 


希賸 文原名 

英 文译名 

所在 原页码 

A 

600C 

中 文译名 

^ApSrjpa 

Abdcra 

阿 布德拉 (域） 

*Aya[ie(iVov 

Agamemnon 

383 B 

阿 加门农 

^AyXatcov 

Aglaion 

439 E 

阿 格莱翁 

’AS 却 avTo; 

Adeimantus 

327 C 

阿得 曼托斯 

A tag 

Ajax 

468D,620B 

阿雅斯 

AtyunTOi； 

Egypt 

436 

埃及 

，'A 伽 

Hades 

363 D 

哈 得斯， 冥国 

Aiaxo^oq 

Aeschylus 

361B 

埃斯 库洛斯 

，A6”v5 

Athena 

379 E 

雅典拥 

^AG^vaiot; 

Athenian 

330 

雅典人 

*AXxtvoo<; 

Alcinous 

614 

阿尔 刻诺斯 


River of Forgetfulness 621 

阿米勒 斯河， “忘记 ”之河 

*AvayxYj 

Necessity 

617B 

“ 必然” 

，A7t6 入入 cov 

Apollo 

383 B 

阿浃罗 

*Apyeto (； 

Argive 

381D 

阿 革俄斯 

，'Ap 丫 o; 

Argos 

393 E 

阿 尔戈斯 

^pStaLO? 

Ardiaeos 

615C 

阿 尔蒂阿 依俄斯 

*AptffTCOV 

Ariston 

327 

阿 里斯同 

•ApttTTCOVUfXO^ 

Aristonymus 

328 B 

阿 里斯托 纽摩斯 

*ApH£VtO(； 

Armenius 

614 B 

阿尔 米纽斯 

’Apxt 入知 OC 

Archilochus 

365C 

阿尔赫 洛霍斯 

*ActxXt]7U0 (； 

Aesculapius 或 Asclepius 405D—E，4〕8B 阿斯 克勒 比斯， 神医 

, ATaAavTa 

Atalanta 

620 B 

阿 泰兰泰 

*ATpEt87)C 

Atreus 1 sons 

393 

阿特 瑞斯的 两子， 阿加门 
农 和墨涅 拉俄斯 

，’ Afpcmoq 

Atropos 

617C 

阿特 洛帕斯 

Auro^xoc; 

▲utolycus 

334 B 

奥托 吕科斯 

，AxiXAe5; 

Achilles 

338 

B 

354 

阿 克琉斯 

BevSiSeiov 

Bendis 

朋 迪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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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国 


赫克托 
赫勒 斯滂特 
厄 佩俄斯 
欧 若得摩 
欧 歡皮吕 


^Ex-opof ； Hector 

(/ EAATjanovrot; Hellespont 
*E7i£t6<; Epeius 

Eu0u57]^oc Euthydemas 

Eupu^u^o; Eurypylus 


H 


"Hpa 

Hera 

378 D 

赫拉 

( Hpo§txo<; 

Herodicus 

406 

赫罗 迪科斯 

’Hp6; 

Er 

6L4B 

厄洛斯 

"HpaxXet^ 


337 

赫拉 克勒斯 

T Hato8oc; 

Hersiod 

363 B 

赫 西俄德 

*HqJO!iaTO (； 

Hephaestus 

378 D 

赫淮 斯托斯 



© 


©afiupa：; 

Thamyras 

620 

赛 缪洛斯 

©eayyjt ； 

Theages 

496 B 

塞 亚格斯 

©SJUCTTOX 入 

Themistocles 

329 E 

色弥斯 托克勒 

©EpffttYjC 

Theristes 

620C 

' 塞尔 息特斯 

©eju; 

Themis 

380 

泰米斯 

Binq, 

Thetis 

381D 

塞蒂斯 

©r]patot; 

Theban 

336 

忒拜人 

0 Y ) O £ U (； 

Theseus 

391 D 

提修斯 


Thracian 

327 

色 雷斯人 

0p^X7) 

Thracia 

435 E 

色雷斯 

©paoujia^ot ； 

Thrasymachus 

328 B 

色拉叙 马霍斯 


Btoci ； 

Bias 

r 

335E 

毕阿斯 

r 入 cc 5 ko (； 

Glaucus 


611D 

格 劳卡斯 ，海神 

rXauxcov 

Glaucon 


327 

格劳孔 

ruyo ? 

G>gc 

A 

359D 

古各斯 

AaiSaXog 

Daedalus 


529 E 

戴 达罗斯 

Aa(xwv 

Damon 


400B 

戴蒙 

Ato^r)87]^ 

Diomede 


493 D 

迪俄 墨得斯 

Atoq 

Zeus 


379 E _ 

宙斯 • 

Acoptc ； 

Doria 


399 

多利亚 


E 


Be c B E 
14 0 8 5 
9 0 2 2 0 
3 4 6 3 4 


人名 辿名索 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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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ctog 

Idis 

391 E 

伊 达山的 

"IMov 

Ilion 

393 B 

伊里翁 ，特 洛亚 

*Ivaxoc 

Inachus 

381 D 

伊 纳霍斯 

^ Odcxif ] 

Ithaca 

393 B 

伊塔卡 

’I<7(A7]v£a <； 

Ismenias 

336 

伊斯 梅尼阿 

'Iuvtcc 

Ionia 

399 

伊 奥尼亚 

KSo (； 或 Klcog 

Ceos 

K 

eo)c 

开 奥斯岛 

Keppspoi ； 

Cerberus 

588 C 

克尔 贝洛斯 

KscpaXoc 

Cephalus 

327 B 

克 法洛斯 

Kicito^oSv 

Kleitophon - 

328 B 

克 勒托丰 

KXco6u 

Clotho 

617C 

克洛索 

Kpovo ? 

Cronos ' 

377 E 

克 罗诺斯 

Kwxurog 

Cocytus 

387C 

科 库托斯 

Aaxeatq 

Lachesis 

A 

617C 

拉 赫西斯 

Ae6vtio (； 

Leontius 

439 E 

勒翁 提俄斯 

A^0y) 

Oblivion 

621 

勒塞， “忘记 ”女神 

AuSia 

Lydia 

359 D 

吕底亚 

Auaavta^ 

Lysanias - 

33 a B 

吕 萨略斯 

Auaia^ 

Lysias 

328 B 

吕 西阿斯 

Mapauat ； 

Marsyas 

M 

• 399 E 

马 叙阿斯 

Meyapot 

; -Megarans 

368 

麦 加拉人 - 

MsvAsto? 或 

Menelaus 

408 

M 涅 拉俄斯 

MsveXotot；, 

MevoiTtaST)? 

Menoitius 

388 D 

梅诺 提阿德 

MiScc? 

Midas 

40SB 

弥达斯 

Motpai, aT 

Fates 

617C 

命运 三女神 

Moucrat 

Muses 

364 E 

文 艺女神 

Mouaaiog 

Musaeus 

363 C 

默 塞俄斯 

Maifiog 

Momus 

487 

玛摩斯 

Ntx^parog 

Niceratus 

N 

327C 

尼克 拉托斯 

Nixioq 

Nicias 

327 C 

- 尼 客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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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mi 


NioPtq 

Niobe 

S 

3S0 

尼俄琅 

Eip?7jc 

Xerxes 

o 

336 

译 尔泽斯 

’OSl>OG£(0t 

Odyssey 


393 B 

《奥德 赛》 

'OSucxasu^ 

Odysseus 


334 

奥 德修斯 

’’Opipos 

Homer 


334 

荷马 

*OpCp£UC ； 

Orpheus 


620 

俄尔菲 

Oupavoq 

Uranuis 

n 

377 E 

乌 拉诺斯 

Ilaiavila 

Paeania 


323 B 

派尼亚 

naXattrjStig 

Palamedes 


522D 

巴拉 米德斯 

nafJtcpuXta 

Pamphylia 


614B 

播 菲里亚 

IIa\5apo; 

Fandarus 


408 

潘 达洛斯 

IlaTpoxAof； 

Patroclus 


388D 

旅特罗 克洛斯 

IXctpaiEui; 

Peiraeus 


327 

比雷埃 夫斯渉 

IleiptBou; 

Peiritlious 


391 D 

佩 里索斯 

IIeXo7itSac; 

Felopidae 


380 

佩 洛匹达 

IlepSixxat; 

Perdiccas 


336 

. 佩狄卡 

neptav§poc 

Periandsr 


336 

佩里 安得罗 

Ilrj 入 e6; 

PeJeus 


391 C 

佩莱斯 

ntvSapos 

Pindar 


331 

品达 

IIuTaxof ； 

Pittacus 


335 E 

皮 塔科斯 

rtoXe^apx^? 

Polemarchus 


327 B 

玻勒 马霍斯 

IloaeiSuv 

Poseidon 


391 D 

海神， 波塞顿 

IlouXuSa^ac 

Polydamas 


338 C 

浦吕 达马斯 

Ilpol(xv£toc 01 vo^ 

Pramnian wine 


405 E 

普 拉纳灌 

npoSixoc 

Prodicus 


600C 

普洛 蒂卡斯 (智 者） 

npuTa 丫 

Protagoras 


600C 

普罗 塔戈拉 (智 者） 

IIpcoTeuc 

Proteus 


381 D 

普 罗图斯 

nuQayopetot, ot 

Pythagoreans 


530D 

毕达哥 拉斯派 

IluOia 

Pythia 

s 

540C 

庇西亚 

SocpTtTjSuv 

Sarpedon 


38BD 

萨 尔佩冬 

Sap^vec 

Siren 


617B 

海 女歌妖 

XspitpioQ 

Seriphus 


329E 

塞里 福斯人 

Sixe^txog 

Sicilian 


404D 

西 西里的 


人名 地名索 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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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J10)Vl87Ji ； 

Simonides 

331D 

西 蒙尼得 

SxuBtxoc ； 

Scythian 

435 E 

斯 基泰人 

SxuX\7j 

Scylla 

588 C 

斯库 拉女妖 

SocpoxXe^q 

Sophocles 

329B 

索福 克勒斯 

SnQmxopoc 

Stesichorus 

586 C 

斯特锡 锺洛斯 

Stu £ 

Styx 

387 C 

斯 土克斯 

SeA ^ vtji ； 

Moon 

364 E 

月神 

Supaxotnof ； 

Syracusan 

404D 

叙 拉古的 

SwxpaT7]<; 

Socrates 

327 

苏 格拉底 



T 


Tpcoixa 

Tpoy 

3BD 

特洛 亚战争 





伞 o£vt5 

Phoenix 

390 E 

菲 尼克斯 

OoTvl ^ 

Phoenician 

436, 414C 

腓尼基 

Opuyta 

Phrygia 

399 

佛 里其亚 

^ gixuXlSt ^ 

Phocylides 

407 

福库 利得斯 



X 


XaXxvjScov 

Chalcedon 

328 B 

卡克冬 

XapftavnSTQt ； 

Charmantides 

328 B 

哈曼 提得斯 

XapwvSat ； 

Charondas 

599 E 

啥 朗德斯 

Xetpcov 

Cheiron 

391 C 

赫戎 

Xt^aipa 

Chimacra 

588 C 

克迈拉 

Xiot; 

Chios 

eooB 

开 俄斯岛 

XpUffT)? 

Chryses 

392 E 

赫 律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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